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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如果不是将疯癫理解为神志错乱的自然疾病，而是将它理解

为启示般的诗篇的话，我们可以在福柯华丽的开篇中预见到他这

一伟大事业的基本倾向:对规范的逾越，对理性的抗争，对超验

性的拒斥，对诗意的渴望，对极端体验的迷恋。而疯癫则令人惊

异地埋伏着所有这些倾向的最初种子，他日后二十多年的事业正

是从疯癫这里发芽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疯癫主题并非福柯的

有意选择，这个大学体制长期遗漏的主题对于福柯来说近乎天命

般的召唤。疯癫不仅在现实中沉睡，在哲学中也同样沉睡。福柯

正是要借助疯癫揭示出西方文明的一个特有的理性一疯癫维度。

乔治·巴塔耶说"疯癫是理性的反题……疯癫本身提出了自由

‘主体'的某个观点，那个观点不服从于‘真实的'秩序，而只

是着眼于当下。"疯癫想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没，就需要藐视理

性的权威，因为理性意图长久地对疯癫维持着自己的父亲形象，

它要降服疯癫，它要用暴力和惩罚驾御疯癫。而福柯正是要重现

疯癫的抗议激情，要让沉默的疯癫恢复它的呼喊。福柯在疯癫风

雨飘摇的历史中，暴露了理性漫长而隐秘的道德禁锢，像尼采一

样，他让疯癫的尖叫，闪电般地划破理性的夜空。疯癫的尖叫，

也是一切孤独者的尖叫，是潜伏在日神之下的酒神的尖叫。理性

和道德，这是福柯与之搏斗终生的陈腐教义，开始，福柯向它们

发出了大海般的咆哮，然后，激烈的咆哮缓缓地平静下来，最后

的福柯变得安详了;安详并非激情的消减，而是吞噬危机的镇

定。福柯无意做历史的巨人，他只想成为一名保罗·维尼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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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战士，巨人是山呼海啸式的，战士则是缄默无闻的，巨人

是立法者，战士则蔑视一切的律法，巨人是权威，战士则是摸索

前行的英雄。

这种摸索前行是一种逾越，对理性的逾越，为此，福柯对多

种多样的理性形式、与理性相关的种种观念作了历史的清算，考

古学和谱系学正是他独特的历史清算方式，这个尼采的当代信徒

将历史的成见一一瓦解，他深入到历史的每个角落，历史不再是

统治者、英雄、帝王、国家机器、战争周旋于其中的盛大舞台，

相反，历史表现为支离破碎的纷乱细节，福柯勾勒了诗人、疯

癫、小偷、流浪汉、倒错、反常、罪行、逾规者的曲折而隐秘的

历史，在这种历史中，总是蕴涵着无穷无尽的争斗，历史不再是

一种纯粹的时间线索，它还表现为一种权力四处出涯的空间，权

力正是围绕着疯癫、罪行、倒错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禁闭和生产形

式，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和真理形式。医院、精神病院、监

狱、工厂、兵营、家庭在福柯的历史考古中纷纷露出了狰狞的面

目，它们不是保护性的，而是控制性的，不是人道的，而是暴力

的，不是平息骚扰，而是激发骚扰，不是平静的治理，而是权力

的游戏。在所有这些机构中，都遍布着规训的权力。福柯对于历

史中的常识、成见进行了元休止的反复敲打，谱系学不是一种故

意的历史颠倒，而是将权力和利益的纷争视作是历史的基本动

机。这样，历史中不再存在着某种不容置疑的真理和本质，历史

不过是一场相对主义嬉戏。对于历史的书写，各种各样的知识形

式并非纯洁中性的，而是时时刻刻受到权力的污染。福柯就这样

将哲学主题引人到历史中，他既改变了一般哲学的面貌，也改变

了一般史学的面貌，哲学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探讨，它发生在活生

生的历史中，而不是发生在枯燥的概念演绎中，这是一种全新的

哲学，是摆脱了哲学史的哲学，摆脱了哲学家恐怖的哲学。同

样，这也不是抱有还原信念的史学，历史不再是顺势而下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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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不再是一堆史实活蹦乱跳的欢快串联。在福柯看来，理性和

理性的他者的冲突就是历史的旋律，既然不再存在着标准的真

理，为什么历史要动用全部的力量来压制那些叛逆和越轨呢?

为此，福柯的写作充满着激烈的申诉，他既是高亢的，也是

绚丽的，既是热烈的，也是偏执的;但是他那烂漫的申诉散文并

没有因为激情而失去分析的力量，福柯的哲学天衣无缝地将抒情

和分析融合起来，他既是澎湃的诗人，也是严谨的智士。福柯的

分析，他对对象的层层盘剥、出其不意的叩问、惆郁有力的描
述，永远都是对常识的动摇，这几乎没有丝毫的陈词滥调，相

反，他总是以一种奇特的目光把人们引向理性的断裂边界，福柯

的分析表现出一种神秘的穿透力，它不可思议地将对象置于死

地，这是真正的艺术，是一种令人着迷的才华。这确实是最伟大

的现代哲学，它不仅构成一种美学，而且还产生巨大的震撼。福

柯所特有的抒情性，总是贯穿于他那独到的分析中，它是分析的

强化，它将分析缓缓地推到了力量的巅峰，分析因为夹带着抒

情，它就不是逻辅式的数学推论，但是，抒情决不是放纵，而是

恰到好处的节奏控制。这样的哲学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枯燥，没有

流露出净寂主义的冷漠;相反，它既是生动的，又是有力的，既

是愤慨的，又是抗争的，既是忧郁的，也是欢乐的，这是哲学，

同样地，它也是诗篇。

这是→种令人激动的哲学，贯穿于这种哲学始终的是权力问

题和主体问题。福柯堪称是最重要的权力理论家，起初，他将权

力视作是否定、压制、禁闭性的，权力是一种让人窒息、让人收

缩、让人丧尽自由的东西。在疯癫的历史中，权力就扮演了这样

一种暴君角色，这样一种权力论在本质上同国家模式、集权模

式、统治模式的权力观没有太大的差别，差别月是在于，福柯的

权力更具有弥散性、更小型化、更隐蔽，它的卖施对象更边缘

化，权力和它捕捉的对象处于一般历史之外，这是一种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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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禁闭权力。后来，福柯采用了尼采的权力观，他不再将权力视

作否定性的，而是将权力确定为积极、主动、生产性的，权力锻

造和铸就了它的对象。福柯也不再将权力视作是某个组织、集体

或者个人的所有物，权力没有中心点，没有主体，没有机构，它

不是单向性的，它永远存在于关系之中，它是这些关系的依靠、

较量、连接、分裂、争斗，权力来自四面八方，它元处不在，正

是权力的结合或者纷争才构成了巨大、复杂而纷繁的形式本身，

社会机制正是权力的战略形式，而身体和性，这些自然而然的东

西，在福柯看来，都是权力的效应。

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中，主体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

呢?如果权力是否定性的，主体当然就是被排斥的，这样一种权

力将主体划分为几种类型:理性的和疯癫的，同性恋和异性恋

的，罪犯和守法者，等等。不过，福柯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权力对

主体的划分，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福柯不是借助

压制性的权力来宣布主体死亡的，他将人的死亡同语言存在的兴

起联系起来，向人文科学、知识的彼消此长联系起来，语言的地

平线潭没了人的痕迹。人，福柯耸人听闻地宣称，不过是历史的

某个特定时期的知识发明。既然它的出现是偶然的，那么，它的

消失就是必然的。在此，主体是一种知识俘获的对象，是一种科

学的对象。但是，福柯不久即不再在知识、语言、话语，也即是

说，不再在考古学的限度内谈论人和主体，他从谱系学的角度谈

论主体，从权力的生产性的角度谈论主体，福柯关注的问题是，

权力是以怎样的方式造就了形形色色的主体形式的。这时，这个

主体完全受制于权力的锻造，屈从于匿名的权力，它无时无刻不

在被监禁和造就，它只能是"驯顺的身体"最终，主体不过是

支配肉体的权力技术学的效应。

但是，倘若真的陷入这种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的部署中，真

的对权力无所适从，真的被锁进铁板一块毫不松动的统治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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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产生一种风格化的自我吗?这使福柯陷入了一场危机，

福柯回到了希腊一罗马古风，这种回归不是对现时的逃避，同样

也不是要求现时搬回那些历史尘埃中的伦理大任，相反，历史总

是现时的某种启示、某种谱系:福柯对过去的回归在某种意义上

是对它的远离，古人的自我风格化在当前的语境中如何产生一种

迥异的存在艺术式样?福柯的自我风格化主题既贯彻于他最后的

思索中，也贯彻于他的实践中。自我风格化，或者说，存在美

学，所要奉行的惟一原则，就是解除超验性原则，也就是解除真

理的符咒。这或许是福柯终生的主题，它不过在福柯的最后岁月

越来越清晰而强烈地浮现出来。福柯此时想到的不是希腊-罗马

的贵族，而是波德莱尔式的花花公子，这些花花公子正是要全力

以赴地将生活变成艺术，这是一种存在伦理学，生活不再以超验

性真理为目标，它是一种可能性的探究，是一种不倦的修行，无

止境的摸索，自我的反复批判，这不是面对着某个顶点一步步拾

级而上，这是一种非求真性的跳跃，是自我控制的技艺，是非理

性的美学，最终，这是尼采式的舞蹈。

本书是一本福柯评论集。严格说来，这是-部没有首尾的

书，它是在浩如烟海的关于福柯的文章中打捞出来的寥寥几章，

也许有人知道对福柯进行评论的最先一页，但无人知道最后一页

将终止于何处。可以肯定的是，福柯的评论将会伴随着漫漫历史

无休止地延伸下去。因此，本书将是这本无尽的书的→个片段，

一个微末的细节，一个被铭写的痕迹。它和各种各样的福柯评论

集一样，又可以被重新打散，重新组合，重新在-个新的关于福

柯的书中发现自己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类似于一次

洗牌的结果，它是由偶然性主导的，编选者无论如何夸口他们的

努力、夸口他们制定的标准、夸口他们非凡的挑选眼光，他们仍

旧不能主宰本书的命运，不能保证本书有强大的聚集力量，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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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本书汇入评论福柯的文本海洋之中。书中的各篇文章之所以

能够聚集起来，印刷成一个平行六面体的书籍形式，然后标明价

码在书店的各个柜台上出售，仅仅因为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焦

点人物，而不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作者、相似的观点、密切的呼

应、逻辑上的联系。这些文章没有联系，它们只是被编选者强行

地捆绑在一起。这样-种书籍形式是强制性的，因而，它也是任

意性的。不过，尽管如此，这本书之所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

仍旧有一个充足的理由，那就是，这里的作者、译者和编者对福

柯持有高度的敬意，对于几位编选者而言，这种敬意是在迷恋中

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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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 1926 -1984① 

爱德华·赛义德著

吴琼译

据《世界报> (1984 年 6 月 27 日)发表的医学报告称:米

歇尔·福柯于 6 月 25 日 13 时 15 分在巴黎的萨勒贝蒂尔医院去

世，死因是恶性败血症导致的神经病综合症。与公告同时发表的

还有一系列特别的悼念文章，并在同→页冠以两栏的标题"哲

学家米歇尔·福柯逝世"。其中头版的文章是福柯生前在法兰西学

院的著名同事皮埃尔·布尔迪约撰写的。简直难以想像，在法国

还有哪一位当代哲学家的死引起过像福柯这样集中和令人倾慕的

注意，他的哲学和历史著作尽管晦涩并充满不妥协态度，却还是

获得了总理颁发的纪念奖。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福柯的死是

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正如人们所说，他的思想的力量和影响是

令人惊讶的，同时也将是永恒的。

我认为，福柯堪称是当代最伟大的尼采信徒，同时也可能是

20世纪西方知识界最引人注目的反对派的核心人物。福柯与让

-保尔·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乔治·冈奎汉姆、让-皮尔·

韦曼特、吕西安·戈德曼、路易·阿尔都塞、雅克·德里达、克劳

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吉尔·德勒兹等人一起，揭开

了巴黎美学和政治思潮中→连串奇妙的革命性篇章，在近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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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里，出现了一系列辉煌的巨著，这种成绩是后代的我们再

也不可能看到的。他们的存在可谓是现代思想的一次真正剧变，

学科与实际语言之间的障碍被打破了，这样，由这些障碍分离的

各领域从表面到它们最复杂的上层结构全都重新被改造了。具有

令人惊讶的丰富性的理论和意象以及巨大的形式体系一一且不说

那些初看起来粗野但立即就变得时髦的术语一一-从这些明星的著

作中流淌而出，他们的血统是学者与暴动者的矛盾混合。所有的

人似乎都深深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个别的还或多或少地受到

了弗洛伊德的影响;绝大多数人都是修辞学辩士，沉迷于把语言

看作是一种观看现实的方式，尽管实际上并不是建构现实的方

式;多数人都受到大学课程和几乎传奇的教师们的影响一一其中

加斯通·巴什拉、乔治·杜梅泽尔、爱弥尔·本维尼斯特、让-伊

波利特、亚历山大·科热夫这些名字(后两位有关黑格尔的著名

讲座和研究班似乎造就了整整一代人)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

的一一同时他们还受到了超现实主义诗人和小说家如安德列·布

勒东和雷蒙·罗塞尔，以及特立独行的作家兼哲学家乔治·巴塔耶

和莫里斯·布朗肖的影响。不过，所有这些巴黎知识分子都深深

地扎根于法国生活的政治现状，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反应、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

1968 年 5 月风暴。在法国之外，最有影响的是德国和德国思想，

英国和美国作家的著作则影响极小。

甚至在这一空前的独特集团中，福柯也是最突出的。在有些

人看来，他的学问是最为拥博的:其研究对象最为具体也最有历

史意睐，同时在理论研究方面他也是最为激进的。在另一些人看

来，他似乎最有可能是为了自己而从事研究， (用布尔迪约描述

他的话说"以知识为乐。")因而他是最少巴黎昧的，也是最不

流行、最不时髦或最少受到中伤的。更为有趣的是，他的研究覆

盖了社会和知识史的巨大领域，传统的和非传统的著作他都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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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并且都同等的认真，他似乎对日常事务或没有创新的东西很

少说长论短，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在冒险诙谐地从事

一般的研究。他既不单一地只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只是-个哲

学家或文学批评家，他是所有这些东西的结合体，并且永远都

是。和特奥多·阿多诺一样，福柯的态度是严谨的、毫不妥协的

和苦行的，尽管与阿多诺不同的是，他的晦涩与他那绚丽的文体

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与他的整个研究所涉及的关于文化、社会和

权力的那些吸引人并常常晦涩的大量理论和想像性的论点有关。

总之，福柯是一个多产作家，他所借助的文类一-11且在他的

作品中又超越了这一切一-有虚构文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科

学以及哲学。因此，他有意地赋予了他的著作一种不受约束的特

征，这也是尼采和后现代著作的特征:从激进主义的方面说，它

是反讽的、怀疑论的、放肆的;从颠覆正统、偶像和神话的方面

说，它又是滑稽的和超道德的。不过，在福柯最不具个人特色的

散文中，人们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而成为

采访的主角并不是偶然的。因而，批评与创造之间古老的可接受

的妇;如末适用于福柯的作品和言论，正如它也不适用于尼采的作

品、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巴特的一般著作、吉伦·古尔德的钢

琴和却兴表演、阿多谐的理论或传记断片，以及约翰·比尔格、

皮~J\ .搏利兹、卢介诺·威斯康狄或让-路克·戈达尔的作品一样。

这并不是说一一例如:一一福柯的历史就缺乏历史的有效性或准确

性，而足一说一-和刚刚提到的那些人的作品一样一一这些历史作

品作为人工产鼠的形式和内容需要首先引起注意，要把它们看作

是当代黑有自我意识并混合着各种文类的表演，其中充满了学

识、寻j义和创新。

尽管福柯的学术生涯至少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但有许

多主题在他的作品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我们最好把这些主题看

作是观念群的廉集，而不是静止的对象。在福柯研究和写作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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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中，存在着一连串贯穿始终的矛盾，而这正是他的著名的考古

学和尼采式的谱系学的核心所在。自一开始，福柯似乎就把欧洲

的社会生活理解为是边缘人、罪犯、另类与可接受者、正常人、

一般的社会人或同类之间的斗争。这-斗争发源于各种各样的态

度(并且分娩和生物物种的隐喻对于福柯的事物概念也是重要

的) ，这些态度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构成知识的学科建制和监禁体

系。由此，我们产生出了临床医学、监狱、收容院、医学实践机

构、刑事科学和规范法学。这些东西转而又生产出对自身的抵

抗，并进而导致了在同二建制内的各种变化，直到一一并且，这

是福柯晚年阐述的一个惊人的见解一一监狱和医院后来分别又成

为行为不端者和病人的工厂。其后，福柯又证明说，权力就寄生

在那一系列的两个方面，即建制和科学的内部，并注定会迅猛地

在集体和个人中作为→种有吸引力但常常根源于暴乱者的压力的

形式，走向监禁和知识的生产一一-对疯癫者、空想者、违法者、

预言家、诗人、流浪汉和傻瓜的监禁和生产。

福柯著作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的另一个主要的观念群就是知识

本身。他研究了知识的起源、它的形成、它的组织、它的变化方

式和稳定性，以及对它的庞大的物质存在、它的网状的复杂性、

它的认识论地位以及它的最细小的细节的常规认识。他有意识地

把他的考古学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区分开来。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是想利用历史来反对历史，以"切断它同记忆、同它的形而上

的和人类学的模式的联系，建立一种反记忆一一一种使历史成为

总体上不同的时间形式的变形" ( <尼采、谱系学与历史})。

因此，福柯在他自己与知识之间确立了一种逐渐展开的、复

杂的和矛盾的态度，在此我只想对他生平的三个阶段的著作作一

扫描式的审视。他在第一阶段的主要著作中一一《疯癫与文明》

(法文版为《疯癫史}， 1961 年出版;英译本 1965 年出版)和

《事物的秩序} (法文版为《词与物}， 1966 年出版;英译本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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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 (这些译本与法文原著之间有着十分近似的关系，不论

是标题还是文本，这一点可以说是福柯著作的英译本显得希奇古

怪的一个说明)一一是热情的、冷漠的和博学的研究者，他发掘

文件，搜寻档案，对经典文本进行重读和解神秘化。后来，在第

二阶段的《知识考古学> (法文本 1969 年版，英译本 1归2 年版)

和《论语言> (法文本《话语的秩序> 1叨0 年版，英译本 1972 年

版)中，他不是直接切人知识的问题，而是编织出一个完整的系

统机制，以便能够说明知识处理其素材的方式。也就是说，在这

一期间，知识被拆开并被重新组合进人了福柯的术语:这一时

期，档案、话语、陈述、陈述的功能这些术语充斥在他的字里行

间，这-方式并不完全能作为这个沉迷于准确分类的法国人的标

志，也不是他控制、生产其对知识作为一种显见的心灵牢笼的明

显敌意的标志。不过，矛盾的是，福柯著作中的偏爱整个地说还

是理性的、冷静的和平和的。但随着《规训与惩罚> (法文本

1975 年，英译本 1977 年)一一它直接产生于福柯为了囚犯而从

事的工作一一和《性史><法文本 1叨6 年，英译本 1978 年)一一它

的基础在福柯自己的性别认同历程中是显而易见的一-的出版，

知识显然已经被转换成了一个对手。对于权力，他持有一种悲观

主义的态度却又依附于它，并且始终如此，但又时常被击败，由

此产生了对权力的抵抗。最后，在福柯著作的核心，存在着各种

各样具体的观念，它们常常传达着他者的情感。在福柯看来，他

者本身既是一种力量，又是一种情感，他的著作反映和结构的正

是他者表面上看起来无休无止的变形。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福柯

显然是要讨论与社会相冲突的叛逆行为和叛逆者。然而，更为有

趣的是，他对一切越轨的行为都感兴趣，所有这些东西是观念、

描述、模仿或先例所难以企及的。这种兴趣反映出了他的反柏拉

图主义和他不愿意同批评家们争论(乔治·斯泰因记得，他只是

偶然才对坚持称他是结构主义者的批评家进行过讽刺性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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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面。在《知识考古学》中，他说他所感兴趣的是潜藏在符号

和话语中能够被发现，但不可简约为语言和言语的"更多东西"

他说我们必须揭示和描述的就是这一‘更多'。"这一兴趣似

乎有点隐晦曲折，不过它能够说明福柯的著作中存在的许多尤其

不确定的东西。在他的著作中，这些东西可能是他最为拿手的，

不论是对读者还是对作者而言。断裂、绚丽且具有一种生理力量

的散文(例如在《规训与惩罚》的开篇对拷刑的描述，还有《事

物的秩序》有关人之死的章节中更为冷静但也更为阴险有力的描

述)、开创整个研究领域酌怪异能力:所有这一切都来自福柯为

说明他者和异端而做的持久努力，这一努刀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后

者施以教化或使它们变成教义 J

此乃是尼采的遗产在 20 世纪的一传重要的思想兹的著作深

处的作用。但凡特别的和特殊的东西，必定优越于一般的和普遍

的东西。因而，在一次难忘的采访申，才要柯说明了他对作为全体

知识分子的对立面的特折者的偏爱，对像，由--样致力于学科的具

体交叉的思想家而不是那尺A3认为掌握了全部文化的大主教(也

许他说的是萨特和阿隆1 崎偏;或 f 因而，不论有多么的异化、疏

离或"商品化现时代及主问题已经向福柯提出了研究的必要

性和这一研究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不论是对象上的认同还是作

者的认阔，也不论是对象还是主体，对于他而言都没有构成人的

易变的能量，或者建制以及建制发生过程中的性能重要。因此，

人们感到，在福柯的著作中，话语的匿名性和规则的散漫性与声

名狼藉的自我包括福柯自己的自我一一它的强力的知识意志乃是

对非人化的规则、无名的陈述、专业化的阐述的可怕建制的挑战

一一的压力之间存在着近乎恐怖的僵局。在福柯陷入一一也许甚

至可以说是把自己封闭于档案、卷宗和手稿的同时，他似乎在自

相矛盾地激励着自己和他的昕众更为强大的自主性，仿佛是要以

此来证明他自己的这一论题，即权力产生抵抗，而抵抗又产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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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形式O

我认为，福柯在第二阶段较多地受到了 1968 年 5 月风暴的

影响;一开始，福柯是被迫作出严肃的方法论反应。也正是在这

个时候，他第一次接受了采访，并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后来在

《知识考古学》中阐述的观点。他的权力哲学源于 ω 年代后期，

他似乎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认识到暴乱者的反抗的局限性和话语

规则不知不觉地控制的领域的范围的。奇怪的是，尽管福柯已经

差不多倾向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他晚年著作中的决定论，但他

在 ω年代和 70 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可以看作是对强度和能

量各有不同的快感的表达，也是对美学和知识目标的表达。有些

读者认为，写于这一时期的这些有关巴塔耶、福楼拜、德勒兹、

荷尔德林、马格利特和尼采的作品(其中有些已被收入唐纳德·

布查编辑并详加注释的《语言、反记忆、实践》中)是福柯写得

最为精彩的作品，其中有着最为真切感人的语感，绚丽但又不失

平易。

然而，福柯最关键的著作还是 1970 年春在法兰西学院的就

职演说《话语的秩序~ (英译本译作《论语言~)。在此，他提出

了自己将来在法兰西的第一学术机构的研究和教学计划。他以一

种典型的方式对着他的昕众发出了响彻世纪的声音，以一种混合

着贝克特式的格言警句和勒南式响亮预言的语气勾勒了仅仅有关

真理、理性和常态的研究目标。大约与此同时，他开始攻击德里

达，他把后者看作是自己在国内学术讲坛主要的竞争对手。鉴于

福柯明显地真正忧虑的是解构学派允许一种非历史的放任态度，

有人对他有关德里达的言论一一这并非他的典型语言一一报以一

种刻薄的和可笑的嘲笑，仿佛他在攻击的时候不得不借助于一般

的反神话学和反保守主义的目标来明确地攻击以其他方式和他交

往的人。就我所知，德里达没有对福柯的攻击作出回应，我认

为，这是一种良知和克制的表现，正是它使得他们两人之间的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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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后来逐渐烟消云散了 O

要解开福柯于 70 年代增生扩散的兴趣一一反常规的、常常

是放肆的，且总是煽动性的和政治的一一中的千头万绪，目前还

为时尚早。他已经成为在全世界人气极旺的著名作家和演说家。

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吸引了众多的听众，他则始终以认真的备

课、对课程的详实研究、恰到好处的演讲仪态和对"名课"的优

良传统的尊重来回报他们的热情。他的为囚犯和刑事犯仗义执言

的著作已经成熟了，且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而他对待精神病和

革命的相关一一十分怪异一一态度也是这一时期形成的。这些

一一对于一个有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经历的知识分子来说，这自

然是足够了一一就具体体现在他常常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著作

所表现出来的敌意之中，可若是没有这两位思想家，福柯本人的

思想可能也是不可想像的。但事实上，他在社会中的反常人格和

他的超常的天赋使得他对自己的谱系学持有一种怀疑态度。因此

他是一个自生自长的人，他认真地挑选自己的前驱，和布拉格的

卡夫卡一样，他费尽心机想抹掉他生平中的某些生物学的、知识

的和社会的踪迹。尤其是，他对他的同代人充满戒备，在这段时

间，他对 ω年代的毛主义思潮和大肆流行的新生代哲学家一一

一般来说，他们是很敬重他的，因为他们再也没有其他伟大的巴

黎偶像了一一一直保持着距离。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福柯的兴趣从研究监禁的社会方面一一

他把它看作是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反映一一缩小到思考性认同的

历史。换句话说，他把注意力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建构一一可

通过具体的学科和话语而被认知一一转向了人类的性欲一一可通

过欲望、快感和焦虑而被认知。即使如此，他的最后目标与他在

《性史》第一卷中说过的计划还是有相当大的改变。时隔八年亦

即他去世那→年出版的后两卷( {快感的享用》和《自我的呵

护})的时候，他对他的计划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回到了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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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希腊罗马，想再次去发现个体是如何"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

把他们自己作为欲望主体来解释、承认与认知，使某种关系能在

他们之间起作用。这种关系，使他们能够在欲望之中发现他们自

身存在的真相，不管这种存在是自然的还是堕落的" ({快感的享

用》第 5 页)。

导致福柯发生从政治到个人这-搏脾;轮明多元决定的转变的

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对公共空间的某种清醒认识，尤其

有可能是因为他感到他没法为影响它而做点什么。也许，他的声

望也使得他在可怕的和强大的态共空间中飞在他施于自己的博

学、生产和表演的建制中感到;γ分款也。他引，飞注目地致力于研

究一一尽管说不上是在这一-{tÞ，对旅行暂不同种类的快感(他常

在加利福尼亚逗留可以证明这一点)以及日渐失势的政治立场的

偏爱。然而，若就此认为他不过是另一类型的改革论者一一他们

已经屈从于反对古拉格、赞同苏联和古巴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陈词

滥调的哄骗一一那就太不幸了，因为他过去完全远离这类说说而

已的政治主张。

不过，我们也可以推测，福柯的转变是由于一次不平常的过

火事件即伊朗革命而发生的一一咀有自己的特点。他是第一批考

察他称为与伊朗王作对的什叶派的"精神政治"的西方人之一。

他恰恰是在那里发现了那种完全集体的、元意识的过火行为，这

种行为，在日常的诸如阶级矛盾或经济压迫的旗帜下是不可能形

成气候的。在他发现伊朗革命的胜利加强了倒退到一种更为残暴

的政治制度的力量之前，他在伊朗革命中目睹到的无休止的民怨

和延捆的能量曾一度令他着迷。福柯有关非人的、无名的活动的

理论似乎第一次明显地得到了实现，他似乎也是第一次因为可以

理解的醒悟而退缩了。

福柯是一个真正有着远见卓识的人，他在死前已经享有世界

声誉。他所有的读者肯定都会记得，在第一次阅读他的著作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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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们对遭遇到这样一个深刻而又异常有趣的心灵都有过一种

特殊的震动，这个心灵以其文体的才能一一-再也没有一个作家拥

有福柯这样的深度和难度一一和一个接一个的思想火花向人们展

示着他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多产的和彻底的研究者这里，值得注

意的是，他的著作一一甚至那些宏篇巨著一一总是妙语连珠，他

从三四个方面对某个东西作出全新的、否定性的区分(例如"考

古学"这个词在他那里既不是指思想史，也不是指知识史或心灵

史)的娴熟技能似乎用之不竭，相反，这些区分只会激发读者无

穷的乐趣。不过，在英语世界，他在文学理论家中间的影响最

大，天哪，他们只对分析他的方法乐此不疲，而很少注意他的历

史学。

另一方面，他的不足也十分明显，尽管我认为它们并不会对

他的基本观点的品质和力量造成严重的危害。例如，他的最引人

注目的盲点，就是他对他基本上局限于法国的材料与他得出的表

面上普遍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毫不在意。而且，他对他的著作

与同样面对着排斥、限制和控制问题的女性主义或后殖民主义作

家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似乎也缺乏真正的兴趣。实际上，他的欧洲

中心论几乎是总体性的，仿佛历史本身只在一群法国和德国思想

家中间发生。还有，由于他晚期作品的目标更为私人化更为深

奥，使得他的概括甚至更加没有限制，其意图似乎是为了嘲笑他

已经脱离其掌控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在那一领域的冗长之作。

但是，不论我们是把福柯当作一个哲学家还是当作一个冒险

地配置语言并向各种一一常常是矛盾的一一目标学习的超常智者

来阅读和受教，他的著作都将对以后各代产生不确定的、反乌托

邦的影响。他主要的积极贡献，就是他研究和揭示了知识与自我

的工艺学，这些工艺学困扰着社会，使社会变得易于统治、可以

控制和趋于正常，尽管它们也有自己的不可控制的本能，也有缺

乏限制或理性的时候。他在批评上的伟大贡献，就是打破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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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基础的人类学的认同模式和主体身份。

福柯不是把文化和社会中的一切都看作根本上发源于某种不变的

笛卡尔式的自我或某个英雄主义的孤独艺术家，而是提出了一个

更为恰当的观点，即所有的作品都和社会生活本身一样是集体性

的。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规避或打破意识形态的偏见，这些偏见

禁止我们说那使一个医生能够从事医学实践或使一个历史学家能

够写作历史的东西主要地不是个人的天赋，而是遵循规则的能

力，而这些规则又被所有的专业人士看作是一种先天的无意识。

福柯比他之前的任何人都更详细地论述了这些规则的规则，更让

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还说明了长期以来规则是如何成为人们所思

维、所经历、所说的东西(以及如何思维、经历和说)的认识论

动力。如果他对规则是如何变化的没有兴趣，那可能是因为作为

这些规则运作详情的第→个发现者，他想要每个人都意识到学

科、话语、知识型和陈述真正地是有关什么的，从而避免陷入幻

觉。

然而，富有绝妙讽刺意义的是，福柯恰恰就是在一个最初是

精神病机构，而现在是治疗神经病的医院逝世的，他曾为写作

《疯癫与文明》考察过这家医院。这实在有点怪诞和令人沮丧，

仿佛他的死乃是对他的有关正常的东西与病态的东西、理性与非

理性、良性与恶性之间共生的相似性的主题的证明。更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人之死的哲学家"一一正如福柯时常说的一一在他

自己死的时候似乎正是人类社会生活实际上成为真正非凡的、明

显中心化和个人性的事务的→个例证。福柯比任何一个法国公众

人物都更像是一个有着超自然的才能的知识分子。他从不轻率地

谴责别人，只是以一种持之以恒的怀疑论和坚韧不拔的哲学严密

投身于揭示权力与知识之间秘密的复杂关系的工作。而且他也是

因此才成为了流行的时尚，才散发出耀眼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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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选自Raritan ， 1984 ， voI. 4 ， pp.l-11 o



我想像中的米歇尔·福柯

莫里斯·布朗肖 著

肖莎译

首先做一点个人说明:我与米歇尔·福柯没有私交，且与他

素未谋面，只有一次，在 1968 年 5 月风波期间，大概是 6、 7

月，我在巴黎大学校园里(后来我被告知他当时并不在场)针对

他发表了一些言论，而他却并不清楚说话的是谁……(不管诋毁

5 月事件的人怎么说，那是一个精彩时刻。当其时，任何人可以

对仨何人匿名而客观地发表意见。面对意见，人们不予辩解，只

是偶然自.人声明，那人说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的确，在那

些非的寻常的日子里，我时常自问:福柯为什么不在场?这个疑

问。不仅给福坷的股象赋予了魅力，而且加重了那个空位的意

义。对此，费曾挤得一些答复，比方说"他生性有些矜持或

者说气也当时在国外"但这些答复并不能使我满意。因为事实

上守在那时，许多外国人都来了，甚至包括地处偏远的日本人。

千百柯的第一本著作是他的成名作，交到我手上时实际上还是

一部位引书名的手稿。罗杰·凯洛伊斯拿到了，推荐给我们几个

人。我之所以要回忆凯洛伊斯所起的作用，是因为他如今似乎已

经理投无闻了。凯洛伊斯并非一贯都能得到行家们的欣赏。他兴

趣太广泛，既是一位教育基金的评议员，又是一位革新家，他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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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流之外，总与那些知识官僚气十足的人格格不入。而且，由

于他自己养成了一种十分优雅一一有时甚至过分优雅一一的文

风，他觉得自己肩负着维护法语语言规范的使命(他是一位严厉

的守护者)。福柯的文体华丽而准确，兼具两种显然相互矛盾的

品质，这使他大惑不解。文章见识非凡，蕴含哲学、社会学和历

史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这既令他着恼又令他兴奋不已。难道作者

所采用的庄重的巴洛克文体并没有最终葬送他的卓越见识?凯洛

伊斯吃不准。也许，他从福柯那里看到了另一个欲窃取其才华的

自我。没有人希望镜子里映出陌生人来一一从镜子中他看到的不

是自己的影像，而是一个自己渴望成为那样的人。

福柯的处女作(我们且认定那是他的处女作)强调了与文学

的某些关联，这使他后来不得不做出修正。"疯癫"一词是部分

混乱之源。在仅仅还是间接探讨疯癫问题的时候，福柯就首先考

察了排斥的力量。此排斥在任意一天，由某一简单的行政命令或

决议实行。它不再把社会区分为善与恶，而是分成理性和非理性

两部分。这一命令揭示了理性具有不纯性，揭露了权力(此处指

的是统治权)与万物存在着含混不清的关系;它表明，权力不可

能轻松享有绝对统治。可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排斥行为本身，

被排斥的是什么并不重要;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分类本身，被区分

的是什么并不重要。如果一个简单的命令就可以将历史推向某个

方向，无需大规模的战斗或朝代捞争，那么，历史该是多么奇特

的一种事物啊。因此，以上分类并不单纯是一种恶意行径，旨在

惩罚危险的反社会的个人(潜手好闲之辈、穷人.酒色之徒、亵

读神灵的人、疯癫者);相反，其意图在于借助于某种更加难以

克服的含糊性，向上述各色人等提快关照、养料和祝福，从而将

他们全部纳入考虑的范围。不让病人倒毙街头，避免穷人变成罪

犯，防止酒色之徒诱使虔诚者堕落，这些都不应受到指摘。相

反，它们是进步的标志，是改变的开始，而这些改变是"责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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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所乐于赞同的。

就这样，在其首部著作中，福柯探讨了一向属于哲学(理

性，非理性)范畴的问题。只不过他是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

入手，而且对历史中的某种非连续性( discontinuity )给予了特别

重视(小事改变大局)，同时避免把这种非连续性( discontinuity ) 

理解为断裂 (break) 0 (因为在疯癫者之前有麻风病患者。麻风

病人消失后，空出了肉体和精神场地。正是在这些场地上，用于

收容新的受排斥者的住所建起来了一一尽管排斥的强制命令留存

在各种动人的面目之后，而且这些面目会交替揭露和隐藏其本

质。)

陷入险境的人

为什么"疯癫"一词在福柯的文本中具有如此强烈的质疑气

势?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至少有两次，福柯自我反省，说自己曾

受到一种观念的诱导，认为疯癫意义深刻，认为它构成了历史之

外的一种基本经验，而且，对此，诗人(艺术家)可以充当目击

者、受害人或英雄。假如说这一观念是错误的，那么，这一错误

对福柯有益元害，因为通过这一错误(也通过尼采)，他意识到

深度概念有多么令人反感。尽管由此，他将在话语中搜索潜藏的

含义、引人人胜的奥秘;或者，换言之，他准备追寻意义的双重

或三重层面，而这些意义层，恰恰是要在取消意义自身一一就词

语而言即是所指，甚至包括能指一一以后才能了解穷尽的。

在此，我想说，福柯尽管一度目空一切地自称是一位"快乐

的乐观主义者"而实际上，他陷入了险境。他无需夸示自己的

能力，他对我们面临的危难有敏锐的感知。他力求弄清楚，哪些

危险最为危急，哪些又可能与我们和解。因此，策略对于他的重

要意义就此确立了下来。而这也决定了他会不时转一些念头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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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来或许可以成为一名政治家(政治顾问)、作家(这是他一

贯激烈而认真反对的术语)，或者一名单纯的哲学家。

不管怎么说，福柯总在发展变化中，独自一人，暗中行动。

正因为如此，他不相信有内在性，也不受主体性所设陷阱的诱

惑。他质问，在何处，又通过何种方法，才会产生一种完全去除

了幻象，纯然浮于表面、闪闪发光的话语一一也即人们所相信

的，一种与追求真理同质的话语。只是，这种话语最终必将显露

追求真理的危险，揭示真理追求与形形色色的权力构形之间暧昧

的关系。

告别结构主义

至少有两本福柯著作看.，以将某种新崎知识形态展开在了未来

面前。其中一本似乎比校晦涩地懂，而另一本则显得才华横溢、

简单而扣人心弦。但两者外观主都具有规划性、纲领性。事实

上，这两本书就像是遗眠， 1(承诺不会有人遵守。不遵守的原因

不在于疏忽或是无力遵守，而在于除了许诺本身之外，也许根本

不存在别的实现诺言的途在:白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福柯在著述

的过程中巳经将他的兴趣消耗殆尽了。就这样，福柯了结了旧

账，转向了其他领域。他没有背叛自己的责任，他只是将其隐匿

在某种昭然若揭的不屑态度下。福柯著述甚丰，但他却是个沉默

寡言的人。善意或恶意的提问者要求他自我解释的时候，他总是

固执地保持沉默(不过，也有例外)。

和《话语的秩序》一样， (知识考古学》是一个阶段(阶段

的终结)的标志。在这个阶段中，福柯身为作家，却宣称话语实

践实际上是纯粹的，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指示其本身，指示其

构成法则，指示其嵌入的那一刻(假定没有本原)，指示话语的

产生(假定作者不存在) ，指明根本揭示不出任何潜藏之物的解



我想像中的米歇尔·福柯 17 

码活动。话语实践是不会供认实情的见证人，因为除了已经说的

之外它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话语实践是漠视一切评论的写作(福

柯讨厌评论) ，是自治的领域，但它既非真正独立，又非不可改

变，因为它们永远都处于转换变形之中。假如有人想说多元性的

存在意味着整体不存在，那么，话语实践就好比同时既是单数又

是复数的原子。

但是，有人会说，在这场由语言学肩负职责的冒险活动中，

福柯并没有做什么。他无非怀着自己个人的目的，在结构主义的

临终痛苦中追求着某种结构主义的抱负。福柯从不感情用事，可

是，当有人不遗余力地将他招募上一艘船，而该船已有不少杰出

船长在掌舵的时候，他大发雷霆。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值得

探索(但是，面对这个问题我有些窘迫，因为我意识到，到目前

为止，我还从未提过-一元论是赞同与否一一这一生命短促的学

科的名字，尽管本人与该学科的一些拥护者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就这个问题而言，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简单的(如果可以

这么说的话)理由是，福柯能感觉到结构主义中存在着一股先验

主义的残余。因为，据结构主义称，每一门学科都受形式法则

(fonnal laws) 的规范;这些形式法则一方面与历史变迁不相容，

另一方面，其兴衰又与历史变迁息息相关，那么，这些法则究竟

是怎样的呢?它是历史先验知识 (historical a p哑iori) 和形式先验

知识 (fonnal a priori) 构成的一块不纯合金。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知识考古学》里一句颇具报复心的话，这句话值得推敲:

所以，把这种历史先验知识设想为一种被赋予了历史的

形式先验知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愉快，也更不确切的

了。这意味着把历史先验知识设想为一种宏伟的、静止的、

空白的形态，它于某一天在时间的表层产生，并对人类的思

想施加专制，而这种专制无人可以逃避;而且，它会突然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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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消失之前不可预料，消失之时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隐退

一一-这是一种先验的丧失，是间歇形态间的一种游戏。这种

形式先验知识和历史先验知识既不属于同一层面，又不具备

相同的属性。假如它们相遇、交叉，是因为它们处于两种不

同的维度。①

另外，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该作末尾的对话。对话中，两位

福柯在杀气腾腾的决斗中相互对抗，不清楚哪一位会受到致命→

击。一位说道"在本书中，你自始至终都在努力摆脱‘结构主

义'。"……另一和.的回答非常重要"我并不否认历史(而结构

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忽视历史)，我只是将一般的、空洞的

变化范畴暂时搁置了起来。这是为了揭示不同层面上存在的转换

活动。我拒绝接受千篇一律的时间化模式。"②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苦程而且可能毫无益处的争执呢(至少对

于那些不明白问题何在的人来说，的确如此)?原因在于，福柯

一方面想当档案保管员，另一方面又不想成为结构主义者，可

是，这两个角色却都(暂时)使他看起来像是单纯在语言(或话

语)上下功夫[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均一

贯自命从语言中总结出了形式的(从而也是反历史的)法则]。

甚至，这两种角色同时还促使语言成为一种带有瑕疵的先验主义

的化身。这种先验主义，揭露格尔会用商句极简明的陈述来提醒

我们:语言无需人们创建，因为它就是创建者。

非连续性指令

福柯在探讨话语的时候并不排斥历史，他只是从中分辨出了

非连续性(discontinuities )和抽象(只是局部抽象而非一般抽象)

类型 (discrete di由ions)。非连续性和抽象类型不会预设自身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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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着某种庞大、静默的叙事，某种连绵不断、无边无际、需要

压制(或镇压)的低语声一一压制方法类似一种神秘的无言、元

思，它不仅会静待低语声的复仇，而且还会不动声色地折磨思

想，使之永远无法确定。换言之，福柯虽然从来不曾痴迷于精神

分析，但他更无意将集体无意识纳入自已哺考虑范围，尽管集体

无意识是一切话语和历史的基础，晃一种"前话语旨意"(pm

discursive pro叩indence) 一一其主导例证在于:不管是创造性的还

是毁灭性的，我们都不得不转化为个人主义。

为了拉开自己与解释 i"1猥藏的意义")、与本原(使惟一的

开端一一即海德格尔酌 Lrspn哗「一显露)， '，'-'及与所谓"能指

的权威" (音素、声音\音调乃至节奏;她哥国主义)之间的距离，

福柯研究着话语，试图从中分离出一种形式，以"陈述" (sta怡

ment) 这一名不见经传的称谓来命名。此术语，易由它所排除的

内容所决定，而不易为其准英雄主义赘述所肯定的内容所决定。

反复重读《知识考古学> (此标题本身就很危险，因为它使人联

想起应当摒弃的东西-一本原的逻各斯或本原的言说)，你会惊

讶地重新发现多项否定神学的准则。福柯投入了全部天赋，用宏

伟壮丽的语汇描述他所拒斥的东西"它不是……也不是……也

不是……因此，当他要对拒绝"价值"概念的态度进行评价

的时候，他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了:陈述是稀少的、单一的;受其

严格意义上的外在的可能性状况(外部，外在性)所限，陈述只

会要求被描述，或者仅仅要求被重写。因此，陈述会不受控制，

形成任意的系列;这些系列会不时构成事件。

我们距离日常话语中快速增长的语句有多遥远啊!这些语句

不断生成，永不停息;其积聚不仅不受矛盾阻碍，而且恰恰相

反，它只会为矛盾的剌激力所推动，从而到达一个多变的、不可

知的彼岸。陈述的稀少性是由一个事实造成的:陈述只能是肯定

性的，而且，它对于自身可能指涉的对象没有意识，它不具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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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其真实性的惟一作者，它与一切可能有助于将其安置在有组

织的群体内的语境元关(从语境中，它有可能得出单一或多种意

义)。神秘的陈述本身已是多元的了。或者，更准确地说，陈述

是→种非整体的多元性:它是系列性的，因为系列就是陈述聚合

的方式，具有可重复性这样的本质属性(在萨特看来，这是一种

不具备多少意义的关系)。即便各种系列构成一团纷乱无序的特

性，或是特性的逆转，系列的可重复性也不会随之发生改变[这

些特性有时处于静态，形成一个画面;有时则由于它们相继发生

同时关联，从而被刻写为混乱而必需的碎片，看上去和序列音乐

中效果各异的音群(托马斯·曼语)颇为相似]。

在《话语的秩序》一书的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中(该演讲中

一一至少从理论上说一一演讲人表述了他将在随后的演讲中要做

的事。然而，实际上，他没有实现他的诺言。因为该说的已经说

了，而且，这样一句话经不起展开阐述)，福柯清晰但或许不太

严谨地(缺乏严谨，是执法官话语的要求造成的，还是福柯初始

对考古学本身缺乏兴趣造成的，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列举了一些

他有意用于新分析的概念。他提出了事件( event)... 系列(舱'

ries) 、规范性 (re伊larity) 和可能性状况(∞ndition of 阳sibili可)

等慨念，打算依次使用，对抗那些在他看来一直主宰着传统思想

史的原则。其中，事件 (event) 对抗创造( creation) ;系列 (se

d臼)对抗整体 (unity) ;规范性(陀伊larity)对抗本原性( origi

nality) ;可能性状况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对抗意义 (m酬'

i鸣) ，也即被埋藏起来的隐含意义的宝藏。这一切都十分清楚。

然而，福柯这么做，难道不是给自己制造一些陈旧过时的对于

吗?而且，福柯对其话语所做的鲜明而系统的阐释，难道不是引

导我们相信，他自己的原则其实比他的正式话语更为复杂?比如

说，大家都确定不疑地相信，福柯拥护一种特定的文学生产观

念;在这种观念中，主体概念被完全、绝对地排除了一一所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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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家的全部作品已不复存在;作者不复存在;创作整体也不复

存在。然而，事实上，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主体并没有消失;

只不过是主体过于确定的整体受到了质疑。使人们大感兴趣并投

入研究的是主体的消失(也随.ppearance) (也就是说，消失所体现

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或者说主体的分散(dispersal)。主体的

分散并不是对主体的消灭，它只是从主体出发，给我们提供了立

场的多样性和功能的非连续性(在此，我们再次遭遇"非连续性

系统"。且不问是对是错，它似乎一度是序列音乐的一种特征)。

知识、权力、真理?

同理，如果有人认为，福柯对于他所说的真理意志(或严肃

知识意志)怀有某种准虚无主义的不信任，或者说，他还对(具

有普遍价值的)理性概念怀有某种疑虑和拒斥的话，那么，我认

为他是低估了福柯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真理意志，是没错，可

是，它是以什么为代价提出的?它会以哪些面目出现?在此光荣

的探索任务下，隐匿着怎样的政治需要?这些问题的重重纠缠，

迫使福柯关注起那些可疑的学科来。福柯不喜欢这些学科，而

且人文科学"这一言过其实的称谓已经使它们不可信了。福

柯这么做，并非出于什么魔鬼的本能，而是由于现代命运(也是

他的命运)使然。(人是我们全心关注的对象，尽管我们出于好

奇，在今天尽一切努力令其死亡，将其简化为调查研究、统计学

乃至民意测验的客体。福柯带着某种调笑式的恶意，宣告人类可

能即将消失，就是因为他想到了人文科学。)追求真理要付出高

昂代价，我们无需回想、尼采便能信服这一点。因此，阅读《知识

考古学》时，我们似乎沉浸在一种自治话语的幻象里(可能也是

文学和艺术为之自我陶醉的幻象);而实际上，该书早已将知识

与权力之间的多种联系公之于众，旦公开表明，有必要辨识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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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任一时刻，由分辨真假这一古老欲望产生的政治影响。知

识、权力、真理?理性、排斥、压抑?如果有人相信福柯会满足

于如此简单的概念、如此浅显的联系，这个人必然对福柯所知不

多。如果说真理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我们就不可能再前进，因为

权力固然是一个适用于辩论的术语，但它又几乎毫无用处，除非

有人通过分析将它从万能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至于理性，它不应

让位于"非理性"。对我们产生威胁，同时又对我们有用的，与

其说是理性(陀恼。时，不如说是理性观念的各种形式(出e vanous 

fonns of mtionality )。它们是理性工具的加速积累，是理性化进程

中所发生的逻辑眩晕，而这些理性化进程正在刑罚系统、医疗系

统，甚至教育系统中运行着，并发生着效用。福柯在我们脑海中

铭刻下了这样一句玄妙深奥的话恶人有理性观念，这是当代

史上的事实。但是，非理性的人，并不会用此取得任何不可取消

的权利。"

从屈从到主体

众所周知， <规训与惩罚》标志着福柯从对相互孤立的话语

实践的研究，转向了对话语实践的基础即社会实践的研究。这是

政治初次在福柯的作品和人生中的萌动。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

说，福柯关注的问题并没有发生变化。从大禁闭到各种形态的无

形的牢狱，仅仅是一步之遥。不过，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物还

是有区别的。禁闭是古代医学实行的原则(而且，福柯永远不可

能忽略医学那残缺不全的知识。这些知识曾困扰他，他在古希腊

人那里重新发现了这些知识，最终，这些知识又在他体虚无力时

抛弃了他，为自己报了仇)。从秘密使用酷刑、公开处决，到以

高雅的方式发挥"模范监狱"的作用一一在监狱中，一些人可以

取得很高的大学学位，一些人可以过上舒适而宁静的生活，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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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发展进程使我们回到了进步教育理论的模糊要求及其顽固

不化的束缚上。(不过，这种进步教育理论却又是不可避免的，

甚至还是颇有益处的。)任何人，只要他渐渐认识到自己来自什

么地方，就可能会为他的现状惊讶不已;或者，当他记起亲历的

种种扭曲变形的时候，他会屈服于某种催他醒悟的力量，昕任这

股力量将自己固定下来一一除非他像尼采一样，投身于谱系学，

拿起批评游戏的武器o

我们当初是怎样学会抵抗瘟疫的呢?不仅仅是通过隔离患

者，而且还包括严格地划分疫区，开发用以加强秩序的技术(后

来，这项技术对城市行政管理产生了影响)，以及一丝不苟地展

开尸检工作。尸检工作的意义在于，一旦瘟疫结束，它可以防止

人们流浪("无产者"所享有的自由流动的权利)，甚至杜绝人口

消失一一这一点，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直至今天仍是受到禁止

的。假如说底比斯城的瘟疫是由俄狄浦斯的乱伦引起的，那么，

从谱系学的角度看，精神分析所获的荣誉不过是瘟疫肆虐多年后

留下的一点影响而已。这句话，据称是弗洛伊德到访美国时说

的。♂旦尾，我们可能怀疑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不管从本原上

看还是从疾病分类学上苟，瘟疫与精神分析都是相互联系的，因

此，从象征意义的角度上来说，它们可以互换。不管怎样，福柯

由此产生了深入保光的兴趣。他意识到，或者说他认为自己意识

到了"结构圣义"酌起源源于一种必需一一→旦瘟疫流传开来，

便有必要舟照严密考察的规则，详细安排(物质的及知识的)空

间，确定疾病溃漠的危险区域。这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面对这

种责任和义务，在军队调遣范围内，在学校、医院中，人们学会

了服从，变得温顺，成为职能可互换的分子"在一种纪律中，

元素间可互换，因为每个元素都是由它在某序列中占据的位置，

以及它和另一元素之间的缝隙所决定的。"③

严格的空间划分，要求身体服从于搜查、拆分，以及一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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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奋需要的话一一重新组合。其完整面貌，体现在边沁的乌托邦

中，体现在那所典型的全景监狱中。全景监狱显示了"完全可见

性"所具有的绝对权力。(这也是奥威尔小说的主题。)这种可见

性(雨果甚至让该隐在墓中也受到这样的惩罚)具有一种可悲的

优点，即它将过度的身体暴力施加于人，而身体却不得不屈服。

监视，受监视的状态，指的不仅仅是警觉的监狱看守所执行的工

作，还包括-切令人顺从(遵守规章)并且具有生产力(因而有

用)的行为。因此，它必将与一切形式的观察、探索和实验相

通。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探索和实验如果不存在，真正的科学

也将不复存在。那么，权力也将不存在吗?这倒不太确定，因为

统治权出身微贱，它并非源于实用，而是源于消费;而它所倚仗

的更为邪恶的组织原则就更不必提了一一它力图使血缘的象征性

永存，而这正好给当代种族主义提供了依据。

我们既已观察到这一切，对其提出声讨，我们自然不免怀

疑，福柯会偏向于酷刑之恐怖丝毫不加掩饰，一切都被公之于众

的野蛮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罪行侵害了统治的完善性，并在

高级阶层和低级阶层之间建立了奇异的关系，因此，当罪犯因逾

越禁令而以惊人的方式为己赎罪之时，他也赢得了行动的辉煌。

他的行动将他与芸芸众生区分了开来。(正如吉尔·德·雷④，或

卡夫卡《诉讼》中的被告一样。)其证据就是，死刑处决不仅仅

是人民为之欢欣鼓舞的庆祝盛会，因为处决本身即象征着法律、

习俗的中止(一种特殊方式的中止);而且，死刑处决有时还会

激发民众起来反抗，因为它给老百姓注入了这样一个思想，即他

们同样也有权利反抗，摧毁国王强加给他们的束缚，而国王在那

一片刻间力量就被削弱了。因此，一方面，不能认为是出于仁慈

才让被判有罪的人身体毫发元伤，而让他的"心灵"带着冲击

波，从而好让他匡正行为、政过自新;另一方面，也不能说是出

于对收益的考虑才更为审慎地把握被定罪人的命运。努力改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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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状况的措施当然并不可憎，但是，改良措施大受欢迎，甚至被

人认为值得庆幸，那么这些措施便有可能蒙骗我们。 18 世纪似

乎让我们产生了对新自由的向往一一一切都朝着有利的方向发

展。然而，新自由的基础"下层土壤" (8曲曲il) (福柯语)并

没有改变;旧的"下层土壤"仍然存留于布纪律有规训的社会之

内一一在这个社会中，统治权力即使飞速膨胀，它也会进行自我

掩饰。⑤现在，我们比以往更加屈从。只是，这屈从不再是粗鲁

野蛮的，相反，它变得微妙起来。从这种屈从(subjection) 中，

我们得出了光荣的结论，我们是主体 (subject) ，是自由的主体，

可以将欺骗性权力显现出的纷繁多样的模式转化为知识。可以

说，只要我们受到钳制的左右遗忘了权力的超验性，我们就会进

行这种转化工作;而且，我们还会用各种规律以及合理的进程取

代上帝造人的法则。而这些规律一旦令我们厌倦，它们就会向我

们显示，它们原来源于人类的一-但又是异常恐怖的一一官僚政

治。(我们不能忘记卡夫卡，他一方面以精妙的手法描述了官僚

政治最为残忍的形态;另一方面，他又从这些政治形态中看到了

某种陌生而神秘又略微有一点腐坏的力量，因而屈服在了它们面

前。)

内在信念

如果你想知道我们的正义要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古老的下层土

壤，你只需回想一下"内在信念" (inner conviction) 这一几乎不

可解的概念至今仍在其中起的作用，就足够了。我们的内在性不

仅依然是神圣的，而且，它仍然在把我们造就为卢梭的萨瓦教区

牧师的传人。即便是海德格尔对道德良知 (das 臼町ssen) 的解

析，也有这种高贵的遗产做后盾:在我们心中有一个词语，它会

转变为一句话，一种毅然决然的决心。我们说着这样那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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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句原初的话却会从每一个对话中释放出来，它就是正义之

语，无人有权与之抗衡。

我们该得出什么结论呢?说到监狱，福柯认定它源于近代。

更重要的是，他注意到监狱改革和监狱本身一样历史悠久。他脑

海的某个角落藏着这样一个念头:这意味着改革不可改革的事物

是绝无必要的。那么， (我要问了)难道修道院一类的构造物不

是表明了隔离的优点，显示了一个人与自己(或者与上帝)亲密

交流的妙处，展示了沉寂能带来不一般的益处吗?它表现的不正

是一种适宜的环境，从中，疏培养出了最伟大的圣徒，又造就了

死不悔改的罪犯吗?对此，反对意见是:前者是自愿;后者是屈

服外力。不过，区别有主么大i吗?在女修道院中，各种规章难道

不是比监狱更多更繁琐吗?叫且，还有一点，受终身监禁的囚徒

难道不就是那些发下永恒誓愿的人间?天堂与地狱之间，要么近

若咫尺，要么远若天涯q 但至少可以自正树是，福柯没有质疑理

性 (re幽n) 本身;他只是对一些理性观点 mtionaltiti田)和理性

化程序(ratiooalizations) 的ju立性进行了反思。同样，他对一般

的权力概念也不感兴起，情感兴攘的是权力关系、权力关系的形

成、其特性及其激活过程。如果有暴力存在，一切都很清楚明

了;但是，如果其中有自愿拥护的成分，那么，在最坚定的赞同

中，也许隐藏着某种内在暴力的效应。[福柯在权力分析中忽视

了某种基本中心权力的重要性一一他是多么经常地受到这样的指

责啊!而且，据此，有人还推论出他有所谓的反政治立场，有拒

绝战斗(最后的斗争)-一有可能在某一天具有决定性的战斗

一一-的倾向，而且对一切普遍改革计划漫不经心。但是，他拒绝

对即时性、区域性斗争这一话题发表意见，他不愿与"宏伟规

划"发生冲突并对此保持沉默，这也可能不过是受日常束缚所限

而采用的托辞。]



我想像中的米歇尔·福柯 27 

谁是今天的我?

在我看来，福柯立场难以理解之处及其植到之处，大概在

于:由于他从不自命(他总是在传统哲学和摒弃严肃称谓的态度

之间回旋)为一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结构主义者、思想家或

形而上学者，那么，我们是否知道他是谁?当他从事微观研究，

与医学、与现代惩戒制度、与微观权力的多种用途、与身体的训

练投资打交道的时候，或者说与罪犯证言、正义方的忏悔乃至精

神分析中无穷无尽的自言自语所构成的广阔领域打交道的时候，

人们不知道他究竟是在根据范式的情况( the status of 归剧增画)

筛选特定事实，还是在重新追踪历史的连贯体 (historical continu

iti回)，即可能孕育出各种形态的人类知识的母体，或者，还是

说， (有人这么批评他)他不过是在已知或蓄意无知的事件区域

里胡乱闲逛，熟练挑拣，以便提醒我们，→切客观知识都值得怀

疑，而且，主体性-类的托辞全是虚幻的。可是，他难道不是曾

向卢塞特·菲纳斯承认"我充分意识到，除了虚构作品以外，我

什么也没有写过"吗?换言之，就是说，我是一名创作寓言的寓

言家，如果有人想等着昕其中的寓意，那是不明智的。但是，如

果福柯不马上做出修订，或者提出一些有细微差别的说法，那他

就不是福柯了"不过，我相信，要使虚构作品在真实范围内发

生功效，是有可能的。"⑥这样，真实的概念就没有撤消，正如主

体模念没有被撤消一样，正如将人作为主体构造来探究的活动依

然存在一样。⑦

血缘社会，知识社会

然而，福柯之所以会回到一些传统问题上(即使他给予的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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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谱系式的回答)，是由环境促成的。对于其中的情形，我不愿

贸然自行解释，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情况具有私人性质，多做了

解并无益处。福柯为什么在《性史》第一卷出版后沉寂了很长一

段时间，他自己曾对此有过→番解释，但说服力不太大。《性史》

第一卷是福柯所有著作中最有吸引力的一本，它才华横溢，观点

尖锐，断言独到，而且全然摒弃了风行一时的观念。它是对《规

世11与惩罚》的直接承袭。对于权力话题一一不是最高统治者、独

裁领域行使的权力，而是来自底层、来自社会实体深处，从局

部、流动、短暂(有时是微小的)的力量(这些力量自我编排为

强有力的同质体，它们的聚合赋予了自身霸权地位)中派生出的

权力，福柯从来不曾解释得如此清晰。然而，他回归到对权力的

思考，为什么发生在他一心想揭示各种性的构形的时候呢?这里

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我想任意说两条。原因一，福柯在

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分析的时候，他坚决否定了利用基督教律

法做解释的做法，因为律法在监督乃至禁止性的各种表达的时

候，它实质上仍是原欲说的构成因素。原因二，性一一不管是福

柯所理解的意义，还是今天人们归结到它身上的含糊意义一一标

志着血缘社会，或者说以血缘的象征意义为特征的社会，向知识

社会、规范社会和纪律社会的过捷。血缘社会意味着赞美战争，

意味着死亡居于最高权威，意味着为痛苦而辩护，意味着罪恶是

伟大而光荣的。因此，权力实际上通过血缘，也就是通过宗系的

价值表现了出来(拥有高贵或纯种的血统而不怕流血，同时忌讳

血统的随意混合，这促使乱伦法则的种种条文出台，它甚至也使

乱伦因其恐怖、遭禁而成为独具吸引力的事情)。但是，当权力

放弃与血缘及世系独有的声望结盟时(这也是受了教会的影响

一一教会可以从中受益;它可以抛弃亲缘法则，例如，抑制叔娶

嫂制③的实行) ，性便取得了优势，这种优势受一种自以为决定、

规范一切事物的知识所主宰，它不再把性和律法联系在一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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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它与规范联系在一起;它不再把性与主人的权利联系在一

起，而是将它与人类一一生命一一的未来联系了起来。

这是从"血亲"向"性"的过渡。就这一过程而言，萨德是

一位暧昧的目击者兼出色的实践者。对萨德来说，惟一重要的东

西就是愉悦，就是疯癫取乐，就是追求~'.1{官快乐的无限权利 O 性

是惟一的善，而这种善拒绝一切讲则、规范，只有(这一点很重

要)一条除外，那就是由于违背怯则而获得满足，从而激发了愉

悦的降临一一-即便这愉悦以别人油死亡，或者自我激奋人心的死

亡(一种绝顶快乐、没有布悔无i牵挂的死亡)为代价。福柯于是

说"血缘已经重新吸收了性or' 这一结论令我惊讶，因为萨德

(他作为一名贵族，更益在作品而不盐1年生活中认可贵族身份，

借此从嘲弄中取乐)已经将性的统治权确定在了一个无以复加的

地位上了。如果说，萨德在其梦幻世界中以荼毒、看只聚受害者为

乐，是为了抵抗社会乃至自然强加在他的欲望上的束缚;如果说

他对血缘倍感乐趣的话[但终究不及从精液，或者就像他所说

的，从"对付" (foutre) 中获得的快乐]，那么，实际上，他对

保持某种纯洁或上等的血统根本毫不在意。事实正相反，罪恶之

友协会不是由什么可笑的优生学计划聚合起来的;摆脱正式法律

的束缚，通过秘密的守则聚集在一起一一这就是将首要地位赋予

性而非血缘之上的冷酷激情。因此，这也是一种道德原则，它消

除了，或者说它相信自己能消除过去的幻影。所以，有人随之说

道，由于萨德，性掌握了权力;从此，权力和政治权力便利用性

的各种构形和能动力量，隐秘地发挥作用。

屠戮性的种族主义

由血缘社会演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中，性施行

着自己的法则，而法则又利用性来达到将自己强加给社会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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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有一段路要走的。正是在考察这一进程的过程中，福柯再

次发现，他所面对的，是我们记忆中最大的灾难，是现代社会中

最恐怖的事物。他说道"毫无疑问，纳粹主义是血缘幻想与某

种规训权力的突然高涨相结合构成的最狡诈也最幼稚(后者决定

了前者)的产物。"③当然，纳粹主义建立在血缘上;建立在优越

性上，这种优越性是通过提升血缘的地位，使之超越一切不纯性

质而达到的(一种生物学幻象掩盖了一个假想的印欧社会要求获

得统治权的真相;而这个假想社会的最高体现就是日耳曼社会) ; 

建立在随之而来的责任上一一压迫其余的人类，特别是要压制

《圣经》子民中那不可摧毁的以色列人，以拯救社会的纯洁性。

执行种族灭绝需要一切形式的权力，包括体现为各种新形态的生

命权力。这种生命权力采取的策略是实现一种规范性理想，一种

方法的理想和一种冷静决策酶理想。人是软弱的。他们陷入了最

糟的境地却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他们习以为常，并发现有一套

"伟大"而严格的纪律，以及一位无法抗拒的领导人的命令在为

他们辩护。不过，在希特鞍的历史上，无节制的性曾一度成为一

个小问题，只是很快就辙镇压了下去。阿性恋作为战争时期战友

关系的体现，仅仅为希持勒提供了一个摧毁顽固集团的借口。顽

固集团固然忠诚于他，自他们~J底柴蓦不型11 ;而且，他们不顾禁

欲式的服从命令，仍然设法寻求某些资产阶级理想。禁欲式的服

从对于→个要求确立的政权来说是高于一切法律的，因为它本身

就是法律。

福柯认为，弗洛伊德凭直觉发现，为了防止权力机制扩散，

阻止血腥的种族主义对其疯癫滥用(甚而要控制人们的日常性生

活) ，有必要向后退一步。弗洛伊德在一种坚定本能的引导下

(这使他成为一名非同寻常的法西斯主义的对于)，复兴了古代的

联姻法则，即"父系统治下的血亲禁婚"法则。简言之，弗洛伊

德以背离常规为代价，恢复了古老法则的优先地位，只是他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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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此而将该禁忌也即这一压制性的法规神圣化。弗洛伊德关注

的只是分解法则的机制，揭示法则的本原(审查制度、压制、超

我等)。然而，这就是精神分析含混性之所在:一方面，它促使

我们发现性及其"非常规形态"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它又把以

前整个的亲缘秩序归结到情欲上一一不仅以欲望解释它，而且还

将它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之上。由此，精神分析学没有向现代性方

向迈进，而且，它还犯了一个难以解决的时代错误，也就是福柯

所说的"颠倒历史" (就这一术语而言，福柯是明白其危险性的，

因为这一术语似乎使他站在了赞同历史进步论乃至他所疏离的某

种历史决定论的立场上)。

对性话题的持久关注

在此，或许应当说，在《性史》一书中，福柯并没有以嘲弄

的方式来抨击精神分析学。他只是设有掩饰自己的一种倾向性观

点，即从中看出了一段进程的终结，而这一过程与基督教历史关

系密切。忏悔、对良心的反省以及对人类蠢行的思考，这一切都

把性放在了生存的中心的位置，从而最终推论出性具有最为奇特

的诱惑力，它散布于人体全身。人们原先企图压抑的东西，最终

却得到人们的鼓动。人们开始对长期沉寂的话题表达意见。无与

伦比的价值评定颁给了人们力图压制的东西一一过多的此类评价

甚至开始令人困扰。从告解室到接受心理治疗用的躺椅，这一变

化经历了若干世纪(要前进一小步是需要时间的)。然而，从罪

恶变为乐事，从秘密低语变成没完没了的唠叨，在这个漫长区

间，人们对性话题的兴趣却持久不变，而且两者都是为了使自己

从性中得到解脱，使性永存，似乎惟一与倍受诅咒与祝福的性有

瓜葛的工作(其目的在于掌握一个人最可宝贵的真实情况)，就

是咨询自己，同时咨询他人。我标出了一些句子，在这些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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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福柯表达了他的真相及态度"不管怎么说，个人获得官方

许可，为倾听人们诉说性秘密而收取费用，这还只是我们的文明

世界里才有的现象……他们出租了自己的耳朵。"而且，尤为重

要的是，我标出了一段颇有反讽意味的断言，它针对的是在躺椅

f谈论性的花费，或者也许是浪费的大量时间:

也许有一天人们会为此感到纳闷。人们会不明所以，一

个如此热衷于开发生产性和毁灭性工具的文明世界，怎么会

抽出时间和无穷的耐心，如此焦灼地咨询有关性的实际情

况?也许，当人们回忆起，正是这些人一一也就是我们自己

-一-相信，性当中存在着某种真理，它和人们渴望从地球、

星星和他们思维的纯粹形式中得到的真理一样宝贵的时候，

他们会为之莞尔。人们会感到惊讶，我们急切地声称将性从

沉唾中唤醒了，而性是万事万物一一包括我们的话语、习

俗、体制、规则、知识一一在光天化日之下忙于生产、忙于

在嘈杂的伴奏下对外传播的东西。@

这一片断摘自一段语意相反的颂辞。它似乎体现出福柯早在

《性史》第一卷就表现出的想法，即希望终结那些毫无价值的研

究。他曾打算针对这些研究工作撰写一系列的著作，只是，这些

著作将永远也不可能面世了。

哦，我的朋友

他疏离现代，考察古代(首当其冲是古希腊一一返回源头，

这是能吸引我们所有人的诱惑。可为什么不是古犹太文明呢?在

古犹太文明中，性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z 而且，摩西律法

也植根于此)，以寻求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最终也是他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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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系学家，或考古学家身份的途径)。那么，他想达到什么目的

呢?显然，他想从性苦闷中解脱出来，以获得单纯的愉悦，并且

从一个新角度解释愉悦所带来的问题一一即使无拘束的人们甚少

注意到这些问题，而且问题实际源自禁令所带来的快乐和丑闻。

但是，我却忍不住想，随着《性史》激发起强烈批评，也就是

说，激发起某种紧跟著作而面世的思想追踪(或者甚至是人物追

踪) ，或者还由于某种只能揣度的个人经验(我相信，福柯一下

子决不明白这种经验意味着什么。强壮的身体不再强壮;他不曾

预料到的严重疾病以及死亡的最终来临，没有把他引向痛苦，而

是把他引向了新的出人意料的宁静)，他与时间、写作的关系被

深深地改变了。从表面看来，他所构筑的主题与自己密切相关的

著述，与其说是个人探索之作，不如说是一位勤奋的历史学家之

作。甚至，此处的文风也与众不同一一它们显得冷静、平静，没

有其他文本中燃烧着的激情。在与赫伯特·德雷福斯、保罗·拉宾

诺的对话中，当福柯被问及自己的课题时，他突然感叹道"噢，

首井，我打算研究我自己。"illl他的自我注解不容易阐发，即使我

们在3忙想到，他和尼采一样，从古希腊人那里寻求的不是什么公

民共有句道德规范，而是一种个人道德准则，这种道德准则能容

许他:悔自己的生活创咋成一件艺术品(这是他的生活目的)。就

这撑吩他寻访古人，希望能对友谊实践进行重新评价。尽管友谊

实践从未消失过，但是，除了我们当中的一小部分人外，友谊实

践中已多;他的品质一一亲和力(Pl世ia) ，也就是在古希腊乃至古

罗马人看来堪称P完美的人际关系模式(相反的需要和责任赋予了

它令人回事的特性。一方面它是纯粹互惠、相互依存关系，另一

方面它又要保持无需回报的慷慨)，可视为能不断增长的财富，

再也没有为人们所获得。也许，友谊是许诺在身后赠给福柯的礼

物。它超越于强烈情感之外，超越于思索的问题之外，超越于生

命危险之外(他更多的是为别人体验到危险，而不是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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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亟待研究(公正的阅读)而非褒奖的著作的见证人，我

坚信，不管处境多尴尬，我仍然忠实于这一份知识友谊。福柯的

逝世令我悲痛不已，但它却允许我今天向他宣示这份友谊。此

时，我不由想起了狄奥基尼斯·累尔提斯献给亚里士多德的一句

话"哦，我的朋友，朋友是不存在的。"

注释 z

①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阿兰·谢里丹·译 (N阳 Y嘘， Pantheon , 

19'η) ， 128 页。

②同上， 199- 200 页。

③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阿兰·谢里丹译 (New y，岖， Pantheon , 

19'η) ， 145 页。

④吉尔·德·霄 (ω.es de Ra函， 1404-1制û): 法国元帅，后任圣女贞德的

侍卫，圣女贞德被俘后退隐，从事撒旦崇拜，被指控诱扬和杀害儿童，被宗教

法庭谴责为异端，世俗法庭以谋杀罪将其处死。-一译者注

⑤"启蒙运动发现了自由，同样也皮明了规训。"((规训与惩罚)，222 页)

这里也许有一点夸大其辞一一规树史宴上溯到史前时代。比如说，通过某种

成功的训练方法，一头熊被驯化，变成了后来的看门狗，或勇敢的警察。

@米歇尔·福柯《与卢塞特·菲纳斯的访谈)，载于柯林·戈登编《权力/:知

识)(N阳 York ， Pantheon , 19啦。:Q) ， 193 页。

⑦我敢肯定，克劳德·奠拉利的杰作。å est 1TWi /Jl伊时 ， Iwi (Paris , Fa

y时， 1佣的不会视福柯无关紧要的。

⑧古希伯来人无子的寡妇应与亡夫的兄弟结婚的习俗，见《圣经·申命

。。一一译者注

⑨米歇尔·福柯〈性史》卷一"导论"，罗伯特·赫利译 (New York , Pan

d阳1Il， 1锁10) ， 149 ，

⑩同上， 157 -158 页。

。见赫伯特·德雷福斯与保罗·拉宾诺《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

解释学}(Chiω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棚， 19剧。我深受该文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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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德·塞多著

陈永国译

几年前，在巴西的→次巡回讲演途中，在贝洛奥里藏特，有

人又一次就地位问题向米歇尔·福柯发问"那么，你以什么身份

讲话?你的专业是什么?你从哪里来?"这类有关身份的问题触

及到了他的根本。它试图捕捉他作为一个行人的秘密。①在《知

识考古学》中，这类问题激起了一段愤怒的语调单一的反驳，而

促成这部著作的那股冲动突然由衷地发泄出来:

不，不，我并不在你给我设下埋伏的地方，而在这里嘲

笑着你。

你以为我会花费如此大的气力写作，并从中获得如此大

的快乐，你以为我会始终如一地坚持执行我的任务，如果不

是以特别颤抖的手准备一个迷宫的话，在这个迷宫里，我可

以冒险，可以挪动我的话语，打开隐藏的段落，迫使它远离

自身，找出减缩和破坏其行程的多余之物;在这个迷宫中，

我可能迷路，最后遇到我将永远不会遇到的面孔。毫无疑

问，我决不是为了抹去面孔而写作的惟一一个人。不要问我

是谁，不要让我保持同一个模样:让我们的官僚和警察去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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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一下我们的文件是否合格吧。至少让我们在写作时保持自

由吧。②

这是仍然不为文本的坟基所获的一种活的声音。

被分类为一个地点和资格的囚徒，坐当局的牢房，引诱忠诚

的人正式进入知识和地位等级领域里被分类的一个学科之内，最

后获得"稳定"的地位一一对福柯来说，这是死亡的象征。"不，

不。"身份僵化了思想的姿态。它对秩序抱以敬意。相反，思想

就是经历;就是质疑那个秋ff; 诧异它的存在，惊讶它的成因，

因此就是寻求;在忽视它的景色，忽视作为宫的成因的运动的踪

迹时，在这些被假定搁置拍历.t.中咬现"怎样并在何种程度上才

能进行别样思想"③。这就是需间在贝格奥里藏特回答问题的方

式，但所用的词语更适于巴时景色的细节，并表明了他的哲学风

格"我是谁?一个读者。"

从他的出生地普瓦捷(}归6丁，到他最后病逝的萨勒贝蒂尔

医院 (1984 年 6 月 25 日 L 艳走过的历程跨越知识和国家的领

域。他浏览书籍就像他骑自行骂那游巴黎一样，就像他到旧金山

或东京观光一样，以精确和瞥觉的注意力，镇定地捕捉翻过的每

一页，或走过的每一条街，那里潜藏着未被人注意的某一奇怪的

火花。所有这些他性的标志，无论是"微小的差错"④，还是大

量的忏悔，对他来说都是对某一"未思"的背涌。他会说，它们

就在那里，非常具有可读性，但却未为人读，因为它们使被预料

的和被符码化了的人大吃一惊。他发现它们时则会捧腹大笑。有

时那是抑制不住的大笑，就像他恰当地提到博尔赫斯的一个文本

时那样大笑，这种文本"一经阅读，就会打破思想一一我们的思

想，我们时代的思想，我们这个地方的思想一一的所有熟悉的里

程碑，打破所有秩序的表面，和我们习惯上用来驯服大量野蛮存

在者的所有平原"。⑤他说，这就是《词与物》一书的"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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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其他著作似乎源自同一处:一阵阵的惊奇(同样也有一阵阵

的狂热)，这些突如其来的欢乐，半狂喜式的"惊奇"或"诧

异"从亚里士多德到维特根斯坦，就一直是哲学活动的启动者。

超越了思想的事物，发掘出"别样思想"的可能性的事物，从滑

稽的、不连贯的或自相矛盾的半敞开的话语中喷发出来。由于被

笑声所压倒，被相当于澄明的事物的反讽所攫取，哲学家不是作

者，但却目睹了那些闪光，纵横跨越由既定的理性系统促成的话

语坐标。他事先也没有准备储藏其发现的场所。这些是尚未到来

的一个思想的诸事件。词与物的这种惊人的发明，这种开启无限

可能性的一种非占用的知识经历，就是福柯用笑来标识的东西。

这是他在历史的反讽上写下的哲学签名。

于是就有了他与窥探语言的惊奇和思想的偶然事件的伟大人

物的共谋，从诡辩论者一直到鲁塞尔 (Ro四时)或玛格丽特

(M昭itte)。但是，他所实践的惊诧常常为无情提供了新的起点，

这是迫切的和脆弱的、小心翼翼的、急躁的、总是坚韧的无情，

他试图以此解释通过偶然相遇向他揭示出来的"话语的另-维

度"。它甚至给他的档案和分析著作以西部片的格调，去揭开首

先由悖论的光柱所标识的真理游戏的谜团。他就那样尝试着，他

小心翼翼地对他的那些读者式发现加以控制、分类、区别和比

较，却不能镇定那颤动的觉醒，暴露了他在文本中如何去发现的

方法。因此，他的著作把发明的笑与对准确的关注结合起来，即

便比例不同，即便随着年月的更迭，那种准确性逐渐战胜了笑，

(或许)是因为他的风格(比他的主题更重要)在稳定的科学系

统的实践者中激起了反感，或是因为他要求清晰性的外科手术般

的激情发展了，在他的最后两部书中变成了苦行僧般的清晰，甚

至桂除了活脱脱的鉴赏。且不说这一变革，以及与他的著作和他

的影子紧密相关的论战，他的著作的重要之处首先是这种罕见的

惊诧的练习，然后被改造成"诞生"思想和历史的勤奋实践。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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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那些"故事"他称它们为"故事"讲述了新的问题框

架如何出现，如何得以确立。它们往往以惊诧的形式出现，就像

在侦探小说中一样。比如，在 18 世纪的整个进程中，刑事法的

逐渐自由化和多样化，由于军队和教育监督程序的多产，而被中

断、颠倒、"吞噬"了。这些监督程序到处强行监狱的全景监视

系统一一出乎意料之外的一项发展。⑦你以为权力就是占用可孤

立出来的、等级制的和法律的机器吗?不。权力是许多元名机制

的扩张，这些机制在跨越制度和法律的同时把社会空间"规范

化"。③你以为一种资产阶级道德把性作为一个秘密而隐藏起来了

吗?不。忏悔的技术把性改造成了话语和真理的不知疲倦的生产

者。⑨于是，在一本又一本书中，重点放在了对这些转向的分析

上，这些转向打乱了已然构成的知识领域，甚至最有权威的人物

(甚至马克思，甚至弗洛伊德)，而产生出新的思维方式。不管这

种分析导致了什么样的讨论，分析本身都不是以某一作者的个人

思想为基础的，而是以历史本身所揭示出来的东西为基础的。福

柯先生并不拿知识领域或预测或先见开玩笑;而是历史在嘲笑这

些领域。历史在作弄那些把应己当作了意义主宰的目的论者们。

历史的空洞乏义，一个哺笑的夜游神，在讥讽学校校长的权威，

从福柯本人那里撤回了一个总是凌驾于事物之上的"知识分子"

的道德和教育角色。清晰来自总是活动的、总是惊人的一种注

意，对不知不觉地展示给我们的事件的注意。

这种注意把哲学(对状况和含义的分析)与历史(事件和系

统)结合在一起，对此，我们还必须加上这些著作奇怪的然而又

常在的一个方面:其视觉性质。这些著作点缀着表格和图式。文

本也带有景象和人物的节奏。《疯癫与文明》以愚人船的意象开

始严《词与物》以韦拉斯凯兹的"拉米纳一家"开始严《规训

与惩罚》以叙述达米安人的折磨开始@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偶

然的吗?是为了招保读者吗?但每一本书都呈现了对意象的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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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区别该书的或然状况与形式含义的复杂

研究。实际上，这些意象创造了文本。它们就像对福柯的一连串

诱惑一样贯穿于文本的节奏。他在这些意象之中识别出了一种差

异的不同场面"理论"的黑太阳开始出现了。被忘却的理性系

统在这些镜面上活动起来了。在段在豆豆吃不J子的层面土，引语也发

挥着相同的作用;每一个都像一面吼子酌-个碎片那样镶嵌在那

里，它的价值不在于证明，而在于主古人k1惊诧之感一一才也者的火

花。整个话语就这样从一个视像移向73一个视像。标志着话语前

进节奏的步伐是-个视节时刻，宦，.吾 fr]前进在这个时刻找到支

持，从这个时刻获得柔I)}J 0 分析常常为了情晰起见而从这里开

始，以罗列名单(第一 u 第二，第二俨第r:g......)和分类表格的

形式，这些名单和表格仍然与视觉相关，仍然是意象或叙述意象

使之发挥作用的那些因素。这些令人惊诧的意象于是起到了某种

作用，首先是启发，然后是概括，类似于数学家审视之下的几何

图形:就像向右倾斜的-个三角形，人们-眼就能看出-系列公

式所展开的可能的或已经表明的属性。

这种视觉风格可能看起来奇怪。难道福柯没有发现这种全景

机器就位于监视系统的中心吗?这个监视系统不是通过繁殖"能

看见别人而不被别人看见"的技术而从监狱波及到所有社会规训

部门了吗?@此外，他挖掘，他探索，追随这些技术进入知识最

平和的领域，所有程序都基于忏悔和真理的生产，都为了突出技

术。凭借这种技术，可见性把空间改造成了权力的操纵者。事实

上，可见对他来说成了新的权力和知识赌注的角逐场。可见物已

然是梅洛-庞蒂的一个重要场所，对福柯来说则构成了我们的基

本选择的当代剧院。在这里，用于监督目的的空间与适于其他事

件的警惕相遭遇。在发生无数次认识论战争的这个平台上，哲学

把空间臣服于监督的那些系统与偶然相遇者在空间中产生的悖论

对立起来;它反对全面铲平思想中偶然揭示的断裂。两种空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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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在可见性的领域里发生冲突，一个是由规训而有序的空间，另

一个是基于惊诧的空间。这场冲突使人想起希腊诸神在其天堂里

的那些战斗，由此"能看见别人而又不被别人看见"的那些技

术被颠倒成为伦理生存的美学。

通过挖掘偶然性事件的含义，福柯发明了新的问题框架。他

用他的每一本书提供了迄今尚未画出的一幅可能进行"别样思

想"的地图。他就是吉尔·德勒兹以友好的尖锐批评所描写的那

位"新的地图测绘者"。@这些地图展示了按不同问题的比例制造

的工具。它们自身内部并未形成系统，而只是一系列文章(包括

"尝试"性文章)，总是与"能够使人摆脱自身"的那种"好

奇"一一那种惊诧→一相关。!lS它们也因此构成了"包括各种可

能的立场和功能"的一种"多元性"。⑩这种异质性不仅出现在它

们所描写的区域之间(基于对疯癫的一种新疗法而诞生的一个理

性系统，在同一个认识论构架内区别知识的领域，通过等级制的

生产地点确定历史的编撰，学科权力的本质，把与男孩相关的性

伦理颠倒成异性伦理)，而且更根本地存在于被付诸实施的问题

框架之中(制度性突破，同一个推理框架的不同形态化，技术的

沉默逻辑，性作为道德活动的构成，等等)。这是产生于偶然相

遇者的发明的"断裂实践"的问题。@由"大量的存在者"引发

的事件又为每一幅精心勾画的地图增添了另一个可能性。这些地

图中没有一幅规定思想的命运或真理。这些连续的地点并不是由

将逐渐形成体系的某一观念的进步联系起来的，而是由一种普通

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的。它们回答历史的嘲笑。它们证明我们有

必要把这些偶然的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刻写在知识的领域里;它们

并未通过把所有话语同源化而把耀眼的断裂归回到影子之中。哲

学的惊诧，其可能的发展极少受到如此的精心处理，其惊奇极少

受到如此的尊敬。

政治活动也具有相同的风格。它并不为自身盗用历史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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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它并不构成一个策略，更不用说学说了。它以上面就文本的

偶然性描写的同一种忠诚对事件做出反应。它以同一种严格的恒

定性和准确性关注事件的发展，希望挖掘出那个"未思"的内

涵，正是这个"未思"打破了既定秩序和公认学科的坐标。政治

和社会时事的偶然发生，法国监狱里囚犯的状况，伊朗革命，波

兰的镇压，以及许多其他独特的遭遇，都在福柯心中诱发出那种

导致行动的惊诧。这些介入并不能保证比他的地图还成功一一也

不是在超越冲突之上的某处作为观念而提出来的。它们并不躲避

生发它们自身的那个偶然过程。相反，它们的起点是一场运动，

这场运动的伦理性质，如康德已经说过的，既不相关于看似可能

的事物，也不相关于事实的规律。政治姿态也是一篇"文章"，

尽可能清晰地写出来的、讲述那些发现的文章。这些发现是由于

那种类似新闻记者式的好奇，对时代和世人的化身予以充分注意

才成为可能的。因此，福柯的哲学发明，话语性的创建者，满怀

同一种不知疲倦的对一个他者的历史的期待，再一次开始展开其

历程，而这一次是在社会领域里。

注释:

①行人(P:幽幽山) :驱赶人或物跨越疆界或进入禁区的人。渡运者，字面

意思是"过往者"。一一英译者注

(The Arcluu!ology 0/必IOW归如，位. A. M. Sheridan Smith ( New York: Vin

tage , 1973) , p.17. 

③ L' ω电elksp灿白， Vol. 2 , of Hiswire de la sentalité ( p，町s: 臼血manl ，

1984) , p.15. 

④飞e Discourse on language" , [Translated of L'叫巾伽ours ( Paris : 

臼监酬， 1971)], tr. R伽rt Swyer, in The Arc阳础'I!Y 0/岳阳彼咿， p.217. 

(The α命T qf Things (New York: Vintage , 1973) , p. xv . 

⑥也e The Birth 0/劝e Clinic , tr. A. M. Sheri也n Smi由 (N即 York: Vintage , 

1975); The B拙。fthe 阳酬， the subtitle of 蜘忡re and punish (New Y 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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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tag霄， 1岁79); 以及其他作品。此外，我认为，这两部著作是福柯的最重要

"发明"。

⑦战配制ine and Punish. 

@同上。

(The Hi幽"'Y 01 sexua均.YI伽nel: An b由叫ætion ， 住. Robert Hurley ( 

N凹 York: Par世leOn ， 1978). 

( Madness and CWilizo.tion , b'. Richard H侧田d ( New York , Vinta秽， 1973) , 

cha萨er 1, pp.3 - 37. 

@ The or也'F 01 'l7ri1盼， cha萨er 1 , "ÙIS Menir圃"， pp.3-16. 

@肌肉WIiI! and ptm拙， pp.3-5.

⑩同上， Pi耐 3 ， chapter 3 , "p:缸同必.CÌSIIl，" pp.l95 - 228. 

⑩ G诅es Dele醋， "fuivain n<'.JIl: un nouv剧创X崎喇Ie"， Q啕邸， vol. 31 , 

no.343 (如咽自恼 1974) ， pp.l却7 -1227. 

@ L' 四号哥也i plai.siri!, p.14. 

⑩"四m 肌蜘urse on Li吨嘟， p.231. 

0 同上， p.229。



福柯:当代与历史①

马克·波斯特著

吴琼译

福柯在他的历史著作中首先提出了非连续性的主题。②这一

点巳是众所周知。而不为人知的是，他的著作也暗示了当代社会

形态的非连续性，这一非连续性将重新确立历史学家与过去的关

系，为历史学科指示出新的理论定位，并要求人们重新检视历史

研究的合适主题。福柯的著作确立的是第二类非连续性，但对它

的轮，每和暨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没有充分地理论化。

福问探究的主题为重构历史的优先性提供了例证。精神错

乱、语言、医学、惩拓、性一一这些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中一直是

边缘的主题。:重树通过把它们置于历史阶段的中心而颠倒了历史

学种基础的理论假设，这一颠倒的力量不仅源自于福柯著作本身

的强力总而且源自于 20 世纪下半叶全面的社会转型，对于这一

转型，我称之先"信息方式"。本文将探究这一主题，并审定它

对于历史学科的价值。

元吃如何，对福柯的作品对于历史学科的意义的估价，将取

决于人们认定福柯的哪些文本代表着他的立场。当然，要在他的

作品中找到一个基本的统一性是可能的。那一策略赋予作者以核

心地位，而这恰恰是福柯本人所不敢苟同的立场。要想进行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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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果的阐释，首先就必须承认他的文本的主题和策略的多样

性，这一多样性从最近几年英国人对他的作品做的许多研究中显

示出的显著差异可以得到说明。雷马特和吉兰、大波兹、德雷弗

斯和拉宾诺、斯马特、科辛和胡塞、拉奇曼、拉斯维斯基、我本

人以及其他人在著作中都对福柯的作品的本质及其意义作出了迥

然不同的解释。③

我对福柯的兴趣源自于我的这一观念，即马克思主义再也不

能为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基础。我越来越对历史唯物主义无法就现

代社会的主导结构作出充分的解释，因而不足以作为社会批评家

和历史学家的指南而感到不安。不过，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之所以

常常搁浅，是因为(1)它们无法以恰当的复杂性对历史领域

(通常是政治领域)作出充分的说明，后者是生产方式理论所无

法解释的; (2) 它们不能提供一个认识论的立场，这一立场应承

认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能力只能存在于一定的范围之内。在我看

来， (规训与惩罚》以及福柯 70 年代以后的相关作品逐渐克服了

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在这两方面的习惯性局限。

《规训与惩罚》的伟大成就就在于对现代社会的主导结构进

行了历史的理论化和分析，这一点超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

方式观点所开辟的研究范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而言，

自《规训与惩罚》之后，想坚持认为惟有他们能够对自由制度进

行批判一一既揭示它们的主导结构，又揭示它们的历史特殊性

一一已不再可能了。福柯的监狱史既动摇了自由主义的这样一种

观点，即监狱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它优越于以前的一切惩罚体

系，同时也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认为监狱不过是生产方

式的附属产物。《规训与惩罚》揭示了现代监狱主导的特殊话语

实践，福柯使用的术语是"权力工艺学"亦即社会的主导结构，

它是用生产方式范畴理解现代历史时所看不见的。

正如福柯在说明监狱特殊的主导体系时所宣称的，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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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历史观点是无法分析圆形监狱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异化

和剥削范畴只适合于说明涉及劳动行为的主导结构的特征。马克

思主义的话语在认识其他形式的主导结构时，也必须它们是植根

于劳动的主导结构之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这一局限并不必

然地是致命的不足，因为仅仅能说明研究对象的特殊方面是所有

理论视角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来探讨劳动实践的方式

(例如劳动者无法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利益的"虚假意识"理论)

也存在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修正理论本身得到纠正;

它们还不能动摇理论自身的启示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十分麻烦的难题并不完全是源自于它用

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劳动体制的特殊范畴，而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试图主宰历史领域的方式。当马克思声称劳动阶级在普遍受

苦的时候，当他主张实践领域而不是劳动领域属于上层建筑的时

候，他就是在对历史领域进行总体化，而不恰当地排除了其他的

批判角度。简言之，他的确是把所有的主导结构都归约到了劳动

层面。通过将历史领域总体化，马克思主义就在理论层面上把历

史引人了一个主导形式，而与它所极力主张的人类解放的旨趣正

好相冲突。

一个认为理论根源于社会世界并要受实践制约的理论家怎么

可能进而在自我反思中又自食其言，装模作样地把自己的观点抬

高为普遍科学的真理呢?马克思一方面坚持认为他的理论是根源

于劳动阶级的观点，而同时又强调说源自于这一观点的立场具有

普遍的特征。马克思无法始终如一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是

有条件的、特殊的和有限的，这一点正是其理论滑向德里达描述

西方哲学传统时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源泉G)是它退回到

诉求确定的真理，或者换句话说，挪用理性的剩余价值的理论原

因。这一后退对于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篡以及社会主

义的实践而言是意味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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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人类解放的旨趣只有在诸如福柯所主张

的非总体化的理论立场下一一一种严格地限定文本的真理诉求的

理论苦行主义一一才能得以维持。有两点约束是尤为重要的:

(1)历史学家公开表明他或她的政治倾向; (2) 历史学家的文本

不能损害所研究的领域的意义。《规训与惩罚》举例说明了这两

种自我限制的原则，尽管它对第一条原则的论述远不如第二条那

么充分，它甚至认为第二条原则中存在-些关键点，文本就是在

这里同总体化进行调情。

在《福柯、马克思王 Y 与历史》中，我详尽地说明了《规训

与惩罚》是如{73对与这些自我限制的原则相关联的历史领域进行

非总体化的。。在这里‘我将讨哈另一部作品，即桶柯的论文

《什么是启蒙》。接着我将阳当头来阐述福柯著作的-~ ~1: ^.特征，这

一特征是有关重构和语言相关的历史领域的。我将通过对比福柯

和马克思的立场来说明这一点。。

福柯的短文《什么是启蒙〉显然是他构立场的一个浓缩论

述。它所概述的完全是 -fi:新的批评理论(福柯不愿意对其进行

"理论化")，一种试图相遇现芹的各种立场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立

场的局限的理论。回到康德，尤其是回到他的《什么是启蒙>，

本身就标志着对批评理论的基本前提的重新考察，特别是意味着

福柯为区分他和于尔根·晗贝马斯的立场而做的努力。也许对于

新法国理论的追随者而言，最为令人吃惊的莫过于福柯在《什么

是启蒙》中的意愿，即想要证明当代理论中某些启蒙运动时期的

思想策略的价值。

回到康德并进而回到启蒙运动，也与让-弗朗西斯·利奥塔

的最新著作有着某种联系。⑥和福柯→样，利奥塔也考察了康德

的一篇"较小的"历史论文，这就是《科际之争》。⑦利奥塔力图

为认识的多样性和非总体化论争的积极价值找到一个逻辑的支撑

基础。利奥塔用"习语"和后来的"延异"概念来标识总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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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雄心所无法逾越的各话语之间的边界。福柯的目标与利奥塔相

似，但这一目标所涉及的范围要比后者的更为广泛，也更多地具

有政治上的渊源。对福柯和利奥塔的最新著作做详尽的比较可以

揭示出两者间有趣的相似性和不同点。

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对他自己的目标在启蒙运动中的缘

起问题有着极其敏感的意识。他在那里发现了某些旨趣，但他不

想把他的著作过于紧密地和 18 世纪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他抱

怨说，有太多的人在争论的时候只持有一面之词。他尖锐地攻击

那些"勒索者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把话语限制在

"一个过分简单和武断的选择"之中。⑧福柯对这一论题缺乏耐心

主要是因为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而这个问题恰好是他的论文的

核心。这一至关重要的东西与他的起源理论在现时代一一既在伦

理的方面，也在政治的方面一一的策略有关，然而，他没有充分

地断言现代与过去的关系。

福柯从启蒙运动尤其是康德的理论中抽出了自我的构成问

题，并把这一问题与康德的"敢于认识"联系在一起。他论证

说，康德为哲学引入了新的东西，使"公众"的自由问题与以

"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他在写作以及因为这一写作而成为的特殊时

刻的特殊分析"来进行认识联系在了一起( {什么是启蒙》第 38

页)。换言之，把自己建构为认识主体的能力与当代人的介入和

人们对现在与过去的关系的评价有关。在这一表述的其他地方，

福柯还会仿效康德的成果。(根据福柯对不幸受到干扰的自我建

构的历史的说法，分析康德对与现代性的历史有关的问题的表述

是尤其重要的。)福柯谨慎地把他对康德的得益划定在一个特殊

的命题范围内，而这一命题并不是康德主要著作的特征。说福柯

已经成了康德的信徒，而不是一位哲学家，这一指控可谓是不着

边际。那么，他为什么要对"勒索"大惊小怪?

首先，福柯对"哲学家"这个名头总感到有点别扭。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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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期的许多作品全心沉浸于对人文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批判之

中。从《疯癫与文明》到《事物的秩序>，他都处于一种知识潮

流中，这一潮流是由对启蒙运动的反动激发的。在《什么是启

蒙》中，福柯区分了人文主义与启蒙运动甲一一这一区分并不是每

个人都会同意的一一-而对前者保留了他的批评:

人文主义……可以被我们自己在自律中批判和永久创造

的原则所推翻，这一原则就存在于启蒙运动所具有的历史意

识的中心。从这一观点出发，我倾向于在一种紧张关系中而

不是在同一性中来看待启蒙运动和人文主义。 (44 页)

对启蒙运动的这一界定并不为人们广泛接受，但却是值得讨

论的。

于扰福柯放心地挪用启蒙运动的另一个因素与他和晗贝马斯

的关系有关。在《交往行为理论》⑨、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⑩和

《神话与启蒙运动的纠葛》。这些新作中，晗贝马斯就理性主义的

问题为启蒙运动进行辩护，以反击福柯这样的思想家的攻击。在

哈贝马斯看来，社会解放的目标若是超出了启蒙运动的理性所贯

穿的整个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范围就是不可能的。在《现代性

与后现代性》中，他在启蒙运动的基础上为现代性辩护，并攻击

后现代性，认为后者会导向保守主义。在《神话与启蒙运动的纠

葛》中，他指责德里达和福柯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有着表面的相似

性，一方面，他指出他们的批判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继续@

另一方面，他又证明说，后一类思想家的悲观主义是可以修复

的，而前一类的悲观主义则不可能。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发生

了重要的变化。现在，哈贝马斯承认，对启蒙运动的辩护必须加

以修正:再也不能以具有意识特征的理性作为辩护的基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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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启蒙运动的理性必须通过把它转换成一种语言学模式来得到

辩护。晗贝马斯把理性界定为运用某一语言的、社会的框架进行

言说的能力。这一"理想的言说境遇"可理论地表述为人类进化

的一个阶段。人类，至少是西方社会，现在有能力提出建构"理

想的言说境遇"的目标，因而也有能力把尚建立一个解放的社会

的目标。。在更新近的著作中，哈贝斯J.t需分地阐述了理性概

念的语言学特征。

有人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市式明读《交往行为理论}，这一方

式表明，与表面上显示的不同步啥贝马革开与利奥塔和福柯的立场

其实十分接近。尽管交往塑性恋定了普遍间贵的目标，而这-目

标是利奥塔和福柯都不日指认闷的，但这- -假定也包括了差异的

时刻。在哈贝马斯的话语中，言说者必须能够和另-个言说者的

前提进行对抗，为的是让理性在交往中发挥作用。佩里·安德森

在最近的评述哈贝马斯的文章中支持了对《交往行为理论》的这

一阅读。在此，哈贝马斯不承认他在语言学的普遍同意的基础上

对理性的捍卫将导向"一个完全透明的社会"。相反，他声称，

普遍同意的获得可"借助对布效诉求的批评，因此不会和生活形

式与利益的多元性发生冲突"。⑩哈贝马斯对交往中的批评的强调

使得他接近于利奥塔的"延异"观点和福柯的对抗性的自我建构

的观点，后者得益于康德颇多。福柯的"自我作为自律主体的建

构" ( <什么是启蒙) 42 页)的观点与晗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作为

一种批评的言说活动的观点有着相当的相似性。福柯和哈贝马斯

的思想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提出了与人类解放的目标

有关的思想。

然而，他们在思想上的主要分歧与历史构架问题有关。哈贝

马斯这位辩证法家把交往理性的观点置于人类总体进化的语境之

内。简言之，他的立场是目的论的。而福柯这位谱系学家把他的

立场立足于一种非总体化的、与现代的对抗中。在历史构架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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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哈贝马斯退回到了认识确定性的假定:这位批评理论家必

须能够重构整个的过去。福柯的立场对批评家的要求要温和得

多:他或她只要敢于在与现代的主导结构相对立的政治结构中认

识或建构他或她自己。因此，在抛弃传统的、本质主义的、把主

体看作认识的核心的观点上，福柯的立场比哈贝马斯走得更远。

然而，在挪用启蒙运动的方面，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如

何变革现实。福柯有力地证明了一种新的批评方式，他称之为

"有限姿态"。这一新的批评将力求确定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

可能的。福柯的论点在许多方面更为接近于马克思，雨不是康

德。康德确定了理性不能做什么，由此来反对形而上学话语的早

期形式。经过康德的哲学清洗之后，理性的能力依然存在，但却

是通过根源于普遍的纯粹理性的先验演绎策略被确定的。相比之

下，马克思和福柯都把时间的限制置于理性之上，通过时间的偶

然性和当下性来限定理性。理性的局限是由思想者的有限性、由

他或她的处境诀定的。

另外，马克思和福柯都把批评的任务定位于一一尽管方式有

所不同-一"积极的"进攻。福柯对这一问题的清晰论述莫过于

在《什么是启蒙》中。他把批评的目标同自由劳动联系在一起:

理性可以揭露普遍性的托词，揭示社会形式与文化形式的边界，

并能指出还未与社会主导结构发生联系的可选择形式的可能性。

福柯在相当程度上超越马克思的地方在于他为进攻性的当代批评

与自我的建构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福柯比马克思更为明确地主

张历史写作既是自我确定的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批判的实践。用

福柯的话来说z

我的意思是，这一在我们自身的局限内所做的工作一方

面必须向历史研究的领域敞开，另一方面又必须让自己接受

现实尤其是当代现实的检验，既把握变化在什么地方是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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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可欲望的，又确定这一变化应该采取的确定形式。 (46

页)

从许多方面说，马克思都是启蒙运动的后裔，他认为，当代

批评不是由批评家自我建构的偶然性主宰的。相反，马克思承认

辩证法的普遍有效性，这一假定乃是本质主义的理性主义主题的

变体。

《什么是启蒙》综合了福柯 70 年代初期以来的著作中的两个

主题。《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通过提供非总体化的特

殊话语/实践的历史而提出了对主导形式的批判。接着，福柯探

索了自我建构的问题，并在《性史》第二三卷中对这一主题进行

了研究。但是，直到《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福柯才句勒了这两

条研究思路之间的联系。《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那一个不可思

议的论断，即福柯的历史就是当代史，直到现在才变得清晰起

来。批评一一历史写作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一一应从批评家的自我

建构开始，这一自我建构的发生要通过对人的偶然性的确认，同

时还需要承认社会主导形式是偶然的。福柯的公式值得在此重复

一下:

因此，我认为，适合于我们自己的批评本体论的哲学精

神的特征就是对局限作历史的一实践的检验，这是我们可以

超越的，因而也是我们自己对作为自由存在的自身应当做的

工作。 (47 页)

福柯的新历史的弱点就在于历史学著作的一般性的难题，福

柯意识到并承认了这一难题的存在，但却无法完全解决。历史学

家的著作一开始就必须认识到他或她的偶然性，继而必须建构其

作为历史学家的自我。历史学家的著作根本上是一种自我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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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内在的兴趣要优越于重构过去的劳作，历史学家必然要屈从

于社会决定因素的盲点。历史写作是根基于对局限的内部探究

的，因而它对社会主导形式的外部探究的策略缺乏系统性，缺乏

对决定个体的偶然性的一般结构的把握。福柯通过句画出他认作

其问题框架的"一般性"的东西来同这一难题作斗争:

必须把这一哲学态度理解为是多种研究的劳作……这一

研究同对历史的独特形式的界定有着理论上的一致性，在这

些植特形式中，我们与对象、与他人、与我们自已的关系的

一般性将成为问题框架。 (50 页)

在此，福柯认为，历史写作一一尽管在范围上是"专题性

的"或者说是有限制的一一包含着巨大的理论问题。福柯的立场

中存在的问题，就在于他在比较历史学家与他或她自己的关系时

抬高了历史学家与他人和对象的关系。

历史学家的部分偶然处境就是他或她力图在其中建构自我的

世界。不过，在福柯的论文中，并没有尝试说明这一世界的一般

形态的特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试图确定赋予历史学家的研

究以力量的社会世界的特殊性。读者在福柯的文本中所面对的是

→个有着多样的主导形式和多样的反主导形式的世界。人们找不

到对偶然的当代性的某一特殊特征的认识，这一认识将使诸如福

柯提出的历史编篡的相关形式成为可能。

我确信，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语言体验，我称

之为信息方式，并且这些语言体验力图对社会世界进行非总体

化，为一个福柯这样的非中心化的历史编篡形式提供推动力。我

还确信，对信息方式的明确认识和分析将为福柯著作的主线提供

额外的力量，赋予它在其他地方所缺乏的力量。正如我们所看到

的，他的立场仍受到这样的指责，即它产生了任意的目标，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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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使得宫不可能为一般价值和它的结论的应用性提供证明。

通过结合信息方式的角度来坚固福柯的立场的另一种力量可

以用几句话来加以简短的说明。在当代社会空间内，自我建构的

问题框架必须能解释电子传媒的交流。这些交流方式正在逐渐取

代面对面和文字交流的方式。在今天，电视接替了先前时代的忏

悔和治疗形式的位置。在观看的行为中，电视是一种复杂的现

象，在那里，长篇的连续剧和新闻联播、广告以及在录象机上播

放的电影对交流问题的影响迥然不同。在广告中，观看者被视昕

修辞学塑造成了消费主体，漂浮的能指与商品发生关联不是通过

其与观众的固有关系，而是通过同时刻印在主体的幻想中的未满

足的欲望的逻辑，以及已经存在在那里的社会秩序的限制。

在电子邮件和远程电信会议的情况中，。时间与空间的距离
连续地在话语中把主体建构为他或她自己。电子传媒强化了交流

的"人工性并把写作的延异扩展到了极致。自我建构被建构

成了交流的结构。由于信息方式，主体的问题不再局限于意识与

结构的对立。相反，主体成了一个多样性的自我构成，有人把这

一构成看作是电视广告的接受者，另一些人把它看作是自动言说

有仰操作者，还有人则把它看作是小说的读者，如此等等。福柯

的自找建梅的问题框架是信息方式的合适策略，它在那一语境中

可找到最广泛的领域。

植ii坷不愿意把社会世界的特征问题化，这无疑是因为马克思

主义者所提供的特证化的失败和这-失败的认识论意义。⑩但是，

生产方式理论在各个方面所陷入的僵局和内在于把社会世界特征

化的目掬中的总体化的危险并不是充足的理由。对社会世界进行

非总体化她分析一一这可以界定出我们社会空间中出现的结构

一一仍然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因为若是没有这种分析，福柯就无

法区分康德和他自己的境遇的差异，并因此就难以回到康德-一

因为结果会出现立场的认同。不过，如果福柯已经从与康德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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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差异方面界定了他的时代(后现代与现代，信息方式与生产

方式) ，立场混淆的危险就有可能消失，回到康德就会成为一笔

有益的交易，人们就不会屈从于任何酌"勒索"。

因此，在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和话语建掏的时刻，对历史学家

的社会世界的特征进行理论化一一-尽管是暂时的-一一还是必要

的。扼要地说，这→努力的益处有两点:能给历史学家的处境提

供特殊性和差异，并赋予他或她的进攻性研究以)般性。下面，

我将通过对比马克思和福柯来说明这些主题，并证明信息方式理

论是如何增强这两人的历史角度的。

马克思把历史领域建构为一种主导的行为，尤其是劳动行

为。相反，福柯则赋予话语这种语言形式以优先性，但并没有由

此切断话语与实践的关系。福柯是在法国结构主义处于强势的语

境中进行这一图式转换的。结构主义者不仅突出了语言学现象的

主导地位，而且还倾向于把人文科学的整个领域归约为语言。福

柯并不同意结构主义的语言总体化，黯是强调了话语/实践这一

对立双方的地位，由此来避免形式主义的危险。然而，问题在

于，他承认向语言的图式转换，而没有对促成这一转换的社会因

素(如信息方式)提出质询。

马克思把研究领域从政治转向了劳动，他不仅认为劳动还没

有被充分地理论化，而且认为当前的社会形态应把劳动当作一个

问题加以注意，因为资本主义的变革就在劳动过程方面。福柯的

研究领域则从劳动转向了话语，但没有对当代领域问题化语言的

方式做严格的考察。他局部地把语言转向加以语境化，因为他注

意到了人文科学在主导结构中的位置这一尼采式的主题，他极其

成功地更新了这一主题。但是他从没有详细地考察当代领域的语

言学体验的急剧变革。结果，他的文本无法充分地揭示它们具有

有力的社会力量，能证明把语言强调为历史研究之焦点的合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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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运用"信息方式"的概念，以完成上面的目的。我

运用这一术语不是为了指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例如"信息时

代"。若是以那种方式把信息方式概念化，那这一概念就会把研

究范围总体化，就会重新导人纠缠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的难

题。我用信息方式概念来指谓语言学体验的领域，这一领域的基

本结构关系像生产方式一样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是马克

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在运用过程中总是会从一个方面滑向另一个方

面，前者设定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将有所不同，后者则认为现时

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体系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

的。单纯的理论观察发现:所有社会都包含有结构，人类正是通

过这些结构来生产客体，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一发现被转换成

一种简约的总体化，把历史领域集中在生产体系之内。这一理论

滑动在信息方式概念的发展中必须避免。那一范畴不能以这种方

式理论化，好像现时代能够以信息方式取代生产方式。

扩大历史领域的研究的需要一一它是由信息方式形成的一一

既源自于历史唯物主义无法对语言理论作出说明(以及其他的立

场，如马克斯·韦伯的) ，也源自于 20 世纪的语言学体验中出现

的根本变化。由于篇幅所限，我将只讨论第二个方面。真正的信

息方式理论尤其要依赖于构想语言语境的方式。实际上， 20 世

纪的人文科学已经同社会控制体系联系在了一起。生产方式在最

近几年由于信息处理系统的引人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但是，这些语境的变化都不足以作为扩展信息方式概念的出发

点，因为它们无法解决社会关系中语言的位置这个一般问题。简

而言之，它们无法说明语言与行为的关系理论。

信息方式理论必须考虑对语言的表征性、意向性和明晰性进

行批判，近十几年来，这些批判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着。

结构主义者不是从语言言说者的意识而是从存在于分析的共时层

面的二元对立体系中获得其意义的。@符号学家证明说，意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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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在社会空间中"漂浮"并以与它们的"效用"或指涉性不相

一致的方式和对象关联着。⑩解构主义者则竭力为口头语言的

"文本性"和意图与话语之间的系统鸿沟进行辩解。⑩言语行为理
论家则强调言语的表述方面，否认陈述可归约为真理的功能。@

巴赫金揭示了语言的对话维度，认为在对话中，众声喧哗和意义

多元会瓦解语义稳定性的幻觉。@这每一种立场都包含着对实证

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有力反驳。

无论这些"后理性主义"的语言理论多么有价值，它们都不

能在时间层面上为历史学家操供构成语言学领域的结构变化的原

则。@上述的大部分立场都对语境问题提出了有启发性的分析角

度，但它们元法说明自己内在的复杂性和差异。我这么说的意思

是它们都没有说明当代事态帘的语言擎体验的独特性c 官们的范

畴在把握语言时倾向于芽、以这样一种主-式，即把语言看作是一种

在结构上没有变化的现象3 对于信恩方在理论来说，所需要的是

一套能为历史差异分析提供准备的范畴。

这一重大的理论任务在这样一篇短文中是不可能完成的。但

是，我想特别地说明一干最挝归现并需要进行理论阐述和历史分

析的种种语言学现象。如果能够把 16 世纪发明的印刷机变换成

语言学体验，那么 20 世纪的电子信息存储和传送形式就也能如

此。大型的语言交换机现在已经运用于时空的超大距离了。电

话、收音机、电视以及计算机在激励着分散于各地的交流群体。

尽管这一过程开始于印刷术，但我们还是可以问一下，新的传媒

是否能够通过如此急速地扩大远距离的传播过程来使社会互动发

生质的改变。我认为，当主体的大部分交流体验是由电子话语/

实践来传输时，主体的建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福柯在最后几年

一直致力于主体的建构问题;我们必须把他的计划扩展到包括信

息方式。

电子传媒的一个结构特征一一正是这一特征使得它不同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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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术一一就在于其复杂的多方向性。印刷品要从一个始源处向外

传送能指;计算机则是从各处收集能指。印刷品能扩大交流主体

或文本的"影响"计算机则使能指的接受者能够监控发送者。

权力的中心成了全景展示的收件人，它的"记忆"是一种新的主

导结构。例如，洛杉矶的老板可以通过进人他的电脑了解他的客

户的行为的信息，并能让其他老板共享，不过要付费。@交流体
验已经发生了变化:电子传媒激励着分散各地的人群，但同时也

能为监视提供便利。

市场也发生了变化。符号学家如鲍德里亚已经分析了广告的

指谓结构，强调了能指与其随后对商品的再语码化之间的分离。

电子传媒推进了这一过程。对于观看的主体一一怕是由商业修辞

结构而成的一一而言，任何东西都可以与别的东西发生联系。里

根总统是最丰越的传媒人物，他力图把对纳粹党卫军 (SS) 墓地

的一次参观同美国与西德联盟联系在一起。他感到惊奇的是，许

多群体高举着与和解活动相冲突的基地的能指。在此有密切关系

的不仅有对交流社会的抵抗一一它的"数据存储"把 SS 读作杀

人犯一一而且有里根对信息方式的新结构的再次立法，在那里，

意义被发送者操纵着。并且，依据新的信息方式来分析劳动和休

闲也是有必要的。

计算机与使用者的关系需要研究。使用计算机不同于在一张

白纸上写字。首先，屏幕上模拟、发光的象素不同于墨水或石墨

的印迹。它们是"非物质的"，@而不是死气沉沉的踪迹。使用者
的心灵面对的不是物质的抵抗，而是占据新的本体位置的屏幕:

计算机屏幕上的半物质、半观念的文本和言说者的话语一样容易

消失，并会瞬间就集中或改变。因此个体在计算机上是通过与一

个"客体"的互动来创造文本，后者与其说犹如一张白纸，不如

说犹如作者的大脑。

其次，计算机可能就是大脑，就是说，它能够存取类似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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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但容量远为增大的数据库。原则上，计算机能够利用全世界的

文本资料，实际上是便使用者的记忆发生转换c 另外，计算机还

能够在会话中取代言说者的位置。除了控制机器之外，计算机还

能够取代人进行交流活动。传统的前卡尔哲学把人类主体看作是

在自然世界里行动的言说者，这一观点现在必须加以修正，以说

明这些新的"代理人"。

电子交流手段突破了信息的时空限制予实施信息和行为监

控，完成自动生产的过程，使某些工作非专业化，使能指漂浮在

与指涉物的关系中，成为某些形式的社会关系的替代物，在作者

与文本之间提供新的关系，无限地扩展人类记忆，并由此动摇笛

卡尔哲学的主体与客体的本体论。在这些方面"现实"是在传

媒的"非现实"的维度被建构的，在这一领域中，不再有纯粹的

行为，只有语言学意义上的转换性的再现，亦即"行为"本身。

这里所说的新信息方式的这些特征还仅仅是一个大概的轮

廓。甚至在这一初步的形式中，它们也只是描写了语言学体验的

某一突出的新特征，这一特征对于社会世界包括全部新的主导结

构的重构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历史学家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

义或其他形式的立场提出人类解放的目标，他们必须关注信息方

式的分析，因为生产方式理论对这一目标很少有所帮助。

注释:

①选自 Joumal of 阮amatie 咀回巧 and Criticism , 1987- 邸， 00.8 , pp.l臼-
121 。

(Allan M唔II 读了这篇论文并提供了有价值的评论。

③ αwles Lemert and Garth Gillan , Michel FOlωult: social 1'heoηω Trans

gression(New York: Colwnbïa Univer均民酬， 1982); PameIa Major Poe凶 ， Michel 

F 0/JCfJl.Út' s Arr:Ir.creology 01 Westem Culture (αIIlpel 团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m 

Press, 1983); H曲ert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Michel FOIlC田dt: Beyorul Stroc

阳叫町n rmd Hermeneutics ( chi饵go: University of cl世ωgo 防部s ， 1982); Ba町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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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 , Marxism aru1 Cr均ue ( London: Routledgeand Kegan PI剧1 ， 1983); J，确n

Rajchman, Michel Foucault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酬， 1984); M放

ω届四 and Al由缸 H四础，M!凶el Foucault(New York: ~比. Ma血'5 pr棚， 1现4);

and Karl Race四尬 ， Michel Fouωult aru1 加 S岭ærsÎon of lntel阳(11由此a: Cornell U

niversity pr脯， 1983); M础 P咽er ， Fo阳ult ， Marri..: ;n aru1 Hi.阳y(N酬 York:

Basil BlackweJl, 19臼) . 

④见 J叫ues Derrida , of GrfJTTUT/ßωIoJ号， tri'凡Gay'副ri C. Spivak(Baltimore: 

Johns H吨斟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俨

⑤我的著作， Foucault , Marxr:'m Gl1d His'.ory • 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大量的

关注。参见该书第四章。

@特别见 úD阶'anó， (Pi.，ß!矿: 1..ef1. Edi恤 dt minuìè , 1 98.? ;，。

⑦见 "Judiciousness in DÌ'irJ:lte or, K;泪t 8如 M8.rj~ ， "法文发表时题为 "Judi

cieux dans le di岛m时，" in Jacqu团队mida ， et al. , ÚJ. F.缸u1té de ft伊T ( Paris: I.es 

Editions de minuit , 1师)。也见"Phil棚内 d阳脯未发表的手稿。

(Michel Foucault , "What Is Enlightenment?" 往回国. cathe血Ie Porter, in The 

Fouca础险阻衍，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nth棚， 1984) ，43. 后面提到此

文简称为"Enlightenment" 。

( Jurgen Hahem圃 ， The 'l7u!o吃y of Comnuo防明le Ac伽，国ns. Th佣四 Mc-

臼d可〈族隔ton: Beacon pr回5 ， 1984). 

⑩Hahem剧， M即臼7TUU/， Û啕ue ， No. 22(Win阳 1980:3-18.

⑩Hahe口nas ， New Gerrrum Crit句ue ， No. 26( SpringlSurnmer 1982) : 13 - 30. 

@见Max Ho企heÌnIer and Theodor Adorno , Din，缸就 of Enl胁的unenl ， 圆圈·

John Cu皿nÏI喀(New York: 每ab町， 1972). 

@ CoTTUTUJT1Ú:atÌon anó, t岭 E时ltionof&四ety 中出现了。(I如ωn: Beacon 

Press, 1叨的。这个德语文本出版于 1叨6 年。

( "Jurgen Habennas: a 闽嗣同ω- Political Profile" , New Lφ Revie即，

110. 151(地y - June 1985): 94. 

⑩我产生这个思路是受惠于Andrew Fee由吨和 Rob 阻吨。

⑩这也即是说，革命主体和革命理论主体不可能是普遍解放计划的基

础。

。或许同这个立场有关的最令人感兴趣的文本是 Ro阳xl Rarth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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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创hiLJnsys仰n ， 国ns. M. Ward and Richard H侧时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臼)。

@见 Jean &I1dr诅时，TlreMi的"or 01 p，叫ICtÌon ， 圆圆. Mmk Poster (S1. 

I.ouis: Telos pr酬， 1岁75) 。

@见阳币da ， of Grarrunou此'gy。

@见 J. L. Aω血，H.ωω Do Things u峭阮'rd.s (C扭曲岳句自: Harvard Uni

v明ty PI棚， 1962) 。

@ M. M. Bakh恤， 17re 品对'ogic 1m咱inLltin ， 回ns.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I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对于不同的意见，见队xninick Llcapra，也劝切曲尊 lnteJ.缸现ml Hisω吃Y

(i阳ca: Comell University pr脯， 1983) 。

@G町Marx. ..四e New Surveillance ," Ter.如盹盯勋即 (may - June 

1985): 43 - 48. 

@ Jean - Francois Ly幽rd 为他 19自年的 hω阳E展览杜撰了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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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著

吴琼译

人类习俗是可变的:这是从希罗多德到蒙田和伏尔泰的古典

人道主义的一致看法。但确切地说:人类习俗与人类本质由此而

被谨慎地分离了，即作为某一永恒实体的偶然属性，人类习俗一

方面是无时间性的，而另一方面又具有历史的或地理的相对性;

要描述残酷或宽厚的不同方面，就得承认残酷或宽厚具有某种本

质，结果也就得忽略它们的诸多变化;在古典的领域，相对性从

不会引起不安，因为它不是无限的;它会即时地终止于事物的不

变的中心:它可以让人放心，而不会引起不安。

今天，由于费弗尔这样的历史学家和真斯这样的人种学家的

努力，我们已开始认识到:不仅人类习俗，就连人类生活的基本

行为，都是历史对象;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依据所考察的每一

社会来重新界定那些由于其自然特性而被认为自然而然的事实。

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描述过去或边远社会的基本行为一一诸如饮

食、睡眠、行走或死亡一一之日，所开始的无疑是一次伟大的

(但还未被利用)征服，他们认为这些行为是可变的，它们不仅

存在于这些社会的死刑执行法令中，而且存在于制定法令的人类

意图中，当然也存在于人的生物本性中(我所说的是西美尔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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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尔对视觉与昕觉敏锐性的历史多样性的思考)。我们可以把这

一征服界定为是一种人种学观点向文明社会的侵入;当然，越是

把这一观点引人与观察者紧密联系的社会中，所引发的困难就越

大:因为这时，惟一的问题就是他与自己的距离。

米歇尔·福柯的《疯癫史》在现代人种学或者说人种学历史

的这一征服运动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正如我马上就要说明

的，这一点也被遗忘了):吕西安·费弗尔肯定会欣赏这部大胆创

新之作，因为它把一个"自然"的断片还原到历史之中，将我们

迄今认作的一种医学现象即疯癫转换为一种文明现象。假如我们

愿意正视疯癫的历史，我们无疑也会这么看，即仿佛它与霍乱或

瘟疫的历史具有相似性;我们还会描述过去几百年的科学努力，

医学科学起步之初的蹒跚步伐，一直到当今精神病学的启蒙;我

们还会依据这一医学历史提出一种道德进步的观点，这一道德进

步的各个阶段先是体现于将疯癫者与罪犯区分开来，进而是皮耐

尔把疯癫者从锁链中解放出来，然后是现代医生为倾昕和理解他

的患者而作的努力。这一神话式的观点(之所以是神话的，因为

它打消了我们的疑虑)根本不是米歇尔·福柯的:如他自己所说，

他并不是要以一种实证的体例写作一部疯癫史一一从一开始他就

拒绝将疯癫当作一种病情学的事实看待，后一种情况始终存在

着，科学对于它的研究一代又一代以来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实际

上，福柯根本没有界定疯癫;疯癫并非认识对象，它的历史有待

重新发现;有人可能转而会说，疯癫本身就是这样一种认识:疯

癫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种在不同阶段游移不定、也许异质的意

义;福柯把疯癫仅仅看作是一种功能性的现实:在他看来，疯癫

是一种由理性和非理性、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共同造就的纯粹功

能。而且观察者(理性的人)根本不具有胜过被观察者(疯癫

者)的客观优越性。因而，想借古代的名义为痴呆找到现代的名

称完全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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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我们的知识传统的第一次冲击;福柯的方法既带有极

端的科学辨别力，又保持有对"科学"的极端的距离。因为一方

面，在这本名义上不是由各时代的文献编辑而成的著作中，其实

什么也没有发生;如果我们断定疯癫仅仅就是常说的那种情况

(以及我们所能断定的其他情况，因为对应于有关疯癫的理性话

语，根本就不存在有关理性的疯癫话语)，那这一说法就必须从

宇面上加以对待，而不是看作一种有关我们现在终于认识到其真

理的现象的过时版本;而另一方面，这位历史学家在此研究的是

一个客体，他深思熟虑地以插入语的方式概括了它的客观特征;

他不仅描述了各种各样的集体性表征(历史上人们还很少这么

做) ，而且还宣称，若是所说不假，那这些表征就会以某种方式

损害其对象。我们不能脱离理性的人的观点接近疯癫(然而，这

并不意味着这些观点是虚假的)，因此，无论是在(科学)事实

方面，还是在(神话)意象方面，我们都找不到疯癫的历史事

实:只有在理性与非理性相互建构的对话层面上，我们才能做到

这一点，尽管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对话是捏造的:它包含着巨大

的沉寂，疯癫的沉默:因为疯癫根本不拥有用于言说理性的元语

言J 总之，米歇尔·福柯既拒绝将疯癫建构为医学对象，也拒绝

将其费掏为集体的幻觉;他的方法既非实证主义的，亦非神话学

的;严格地说，他甚至不愿将疯癫的事实从它的病情学方面转向

人们已织形成的纯粹没征方面;他一直在把疯癫的事实等同于疯

癫中一种高广泛义并质的现实:它是由理性和非理性共同形成

的。现在，这 窍向在历史上和认识论上都已经产生了重要的结

果。

疯癫作为一种医学现象的历史必定是病情学的:是医学的)

般『一一也是辉煌的←一一历史中平淡的一章。另-方面，理性/非

理性的历史整个地就是搬弄特殊的历史社会的所有材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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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的是，这一"非物质性的"历史同时也能满足我们现代人对

于一种总体史的要求，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或思想家就是诉诸于

这种总体史，但常常又不想真正地尊重它。由于理性的人对疯癫

做的建构性的考察很快就被看作仅仅是其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

疯癫的命运与社会对于劳动的需求，总而言之，与经济息息相

关;这一关联并不必然地是有原因的，在那个词不严格的意义上

说:与这些需求同时发生的东西本质上就是那形成需求的各种表

征，并且在这些表征中间一-很长时间里，它们是一些道德表征

-一存在着疯癫的意象;疯癫的历史常常与劳动、贫穷、懒惰以

及非生产等的观念史相伴随。米歇尔·福柯极其认真地描述了同

-社会内同时存在的各种疯癫意象和经济状况，这无疑属于真正

唯物主义的传统;但是，这一传统被一一恰当地一一超越的地

方，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疯癫不是作为结果被提供的:人们

在某一剌激下既能生产解决办法又能生产符号;经济事件(例如

失业以及对它的各种补救措施)会直接在一个意义结构中获得其

位置，这一结构极有可能先于它们而存在;我们不能说是需求创

造了价值，失业创造了将劳动当作惩罚的意象:毋宁说，这两者

是作为指谓关系的广大系统的真实成分相遇的:这就是福柯在分

析古典社会时不停地指出的，把总医院的创立同欧洲经济危机

(17 世纪初)结合在一起的联系，或者相反，把监禁的消失同更

为现代的情感结合在一起的联系，因为大量的收容并不能解决失

业(18 世纪末)所带来的新问题一一这些联系实际上就是指谓

的联系。

这就是为什么说米歇尔·福柯所描述的历史是一个结构的历

史(我没有忘记这个词在今天的滥用)。它在两个方面是结构的:

分析的方面和目标的方面。在不打断历时叙事的线索的情况下，

福柯为每一时期揭示了我们在别处称做"感觉单位"的东西，它

们结合在一起可对这一时期作出界定，对它们的阐释可为我们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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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出历史的运动本身;动物性、知识、罪恶、懒惰、性、脏话、

放荡一一根据一种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历史句法，痴呆意象的

这些历史组成部分由此而造成了指谓活动的复杂性;如果你愿

意，它们就是那被指谓的各类东西，即巨大的"义素"其能指

本身是暂时的，因为理性的考察仅仅是依据自身的标准来建构疯

癫的标记，因为这些标准本身就是历史的。一个完全形式主义的

心灵也许更为热衷于利用这些感觉单位的发现:福柯以他所求助

的结构的观点强调了功能总体性的立场，而不是构成单位的立

场;但这是话语的问题，程序的意义是同样的，不论我们是想说

明疯癫的历史(像福柯所做的那样)，还是想说明疯癫的句法

(像我们所能想像的那样):问题仍是说明使形式与内容同时发生

变化的东西。.

我们能想像，在痴呆意识的所有这些千变万化的形式背后，

总存在某个稳定的、独特的、元时间性的和一一一句话一一"自

然的"所指吗?从中世纪的愚人到古典时期的疯子，从这些疯子

到皮耐尔的精神错乱患者，从所有这些到现代精神病理学的新患

者，福柯的整个历史回答说:不，疯癫并不具有超越性的内容。

但是，我们从福柯的分析可以推断说(而且这正是上面所说的第

二个方面，正是它使得他的历史成为结构的)，疯癫(当然常常

被看作是理性的纯粹功能)与一种永久的、人们称作历史转换的

形式是相对应的，我们不能把这→形式等同于疯癫的标志或符号

(在这一术语的科学意义上说的)，例如，等同于每一社会在非理

性、痴呆、疯癫或精神错乱中已经投入的所指(其本身就是多样

的)的元限多变的能指;毋宁说，这是形式之形式，例如某一特

殊结构的问题;这一形式之形式、这一结构充斥于福柯著作的字

里行间:这是一种补充，在社会整体的层面上说，它既是被排斥

者与被收容者(列维-斯特劳斯在其为马塞尔·莫斯的著作写的

导言中论及巫医时已经提到了这-结构)的对立，也是它们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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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然，我们必须重复的是，功能的每一个方面是随着时代、

地点、社会的不同而分别地得以实现的;被排斥的异类(或者正

如我们今天时常说到的一个词:越轨)有着不同的内容(意义) , 

在这里是疯癫，在那里是萨满教，在别处是罪犯、同性恋，等

等。但是，在此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矛盾:在我们的社会里，至

少，排斥的关系一一而且是在某种客观化的意义上说一一仅仅是

由享有它的两种人中的一方决定的;因而，那被命名的一方(疯

癫、精神病患者、精神错乱、罪犯、放荡者等等)恰恰是受排斥

的一类，排斥行为正是边过古的命名在某种青定的意义上来对被

排斥者和"被收容者" (中世纪对疯癫者前"流放"古典时期对

它的囚禁，现代则是加以收容)进行解释。因而，正是在这个一

般形式的层面上，疯癫才得以被建构(而不是被界定)~如果这

一形式在任何社会(但决币会院离于社会之外)都存在，那么，

能够解释疯癫(针对排斥的所有形式)的惟一学科就是人类学

(在这个词逐渐获得的"文化的阳而小.再是"自然的"意义上

说)。福柯以这一视角发、提辈有利于给出某些人种学的参照，

有利于举出某些"没有战撮"〈但不是没有"被排斥的群体")的

社会的例子;而且，毋庸置疑，他会把这一附加的距离、整个人

类的这一相安无事的范商看作是一种为解除疑虑而做的辩解，一

种与他的目标中最新的东西的分离:它的迷惑，它的眩晕。

这本书一一正如我们在阅读它时认识到的一一不同于历史著

作，尽管此类历史曾被人大胆地设想过，尽管此类著作事实上也

曾有一位哲学家写过，那么，它究竟属于什么作品?即使是导泻

一类的事情也会提出知识，所有的知识，而且不仅仅是有关疯癫

的知识的问题。知识不再是巴尔扎克反对燃烧的意志和破坏性的

权力时的那种平静、自负、自信、和谐的行为;在理性与疯癫、

被收容者与被排斥者所建构的各方中，知识是双方的受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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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行为不再把疯癫理解→种对象，而是理解为理性所反对的他

者的面孔，由此理性可以行进到理智的极端边缘，这一行为也是

一种幽暗的行为:向疯癫与理性所建构的各方投下一柬灿烂的光

辉，知识由此而照亮它自己的孤独以及它自己的特殊性，呈现出

那一分划的历史本身，这是它所无法逃避的。

这-疑虑一一与皮兰德委式的怀疑无关，即"理性的"与

"疯癫的"行为常见的混淆会激怒善良的心灵，因为这个心灵不

是不可知论者一一是福柯的目标本身所固有的;一旦不再从实质

上("一种疾病")或功能上("反社会的行为")来界定疯癫，而

是在社会整体的层面从结构上把它界定为理性有关非理性的话

语，一种不安定的辩证法就建立起来了;它的源头是一个明显的

悖谬:人们长期以来都接受了理性的历史相对性观念;人们杜

撰、写作和传授哲学史，有人可能会说，它属于我们这个社会的

一种卫生学 E 但是，从来不曾有过一部对应的非理性史;在这一

对立的双方中，两者都不能脱离对方被建构，双方的一方是历史

的，分享有文明的价值，能逃脱存在的命运，获得行为的自由;

而另一方则被排斥在历史之外，附着于一个本质之上，这个本质

或是超自然的，或是道德的，或是医学的;当然，有一部分文化

一一不过是极其少的一部分一一承认疯癫是一种值得重视甚至能

激发灵感的对象，至少是通过它的某些中间者，如荷尔德林、尼

采、凡高;但是，这种看法是最近的事，尤其是，它不容许有任

何的交流。简言之，它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观点，一种善良意志的

看法，不幸的是，它无力去驱散坏的信念。由于我们的知识一一

它与我们的文化从未分离一一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知识，甚至在

历史说服理性去扩展自身、修正甚或反对自身的时候也是如此:

它是一种有关世界的理性话语，因此，要从知识出发去谈论疯

癫，不论想到达什么样的终点，都不能从功能性的自相矛盾开

始，这样的话，它的真理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定位于一个理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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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疯癫的人都同样无法通达的地方;因为要设想这一自相矛盾，

常常就必须从它的某一方出发来进行:在此距离仅仅是理性的最

后诡汁。

总之，知识一一不论它的战利品、它的大胆、它的慷慨是什

么一一不可能逃脱排斥的关系，它也元助于在收容方面设想这一

关系，即便它能在互惠中发现这一关系;在极大程度上，它只会

强化这一排斥关系，尤其当它认为它最为慷慨的时候。福柯充分

地论证说，中世纪对待疯癫的态度实际上比我们现代人要开明得

多，因为在那时，疯癫还没有以疾病的形式被对象化，而是被看

作通向超自然的一条伟大道路，简而言之，被看作是一种交流方

式(这正是《愚人船》的主题);正是现时代的进步主义在此似

乎全力促成了不良信念的最严重形式;通过使疯癫者从镣铐中解

放出来，通过将非理性说成是精神错乱，皮耐尔(在此仅仅是一

个时期的代表〉掩饰了两种人的功能性矛盾，把疯癫建构成了一

个客体，例如剥夺了它的真理;皮耐尔的解放在肉体方面是一种

进步，但在人类学方面却是一种退步。

疯癫的历史也许是"真实的"，只要它是朴素的，例如是一

位疯癫者写作的;但是，这样的话，它就不可能是依据历史写作

的，以至于留给我们的只是知识的不可强迫的不良信念。这是不

可避免的，它完全超越了疯癫与非理性的简单关系。实际上，它

影响了所有的"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所有对一种元语言的

诉求，不论这种语言是什么: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言说世界，走人

排斥的关系，甚至在他们为指责这一关系而言说的时候也不例

外:元语言永远都是恐怖分子。这是一个无有终结的辩证法，它

似乎仅仅对于那拥有理性作为一个实在的本质或一种实质的权利

的心灵而言是诡辩的;其他人将以戏剧性的方式、宽厚的方式或

斯多葛主义的方式来体验它;无论如何，他们都能认识到米歇

尔·福柯充分阐述的话语中的困惑和眩晕，这眩晕不仅会出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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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疯癫的接触中，而且会出现于人们保持一定距离观察这一纷纭

的世界的每时每刻，也可以说他写作的每时每刻。



米歇尔·福柯的不成熟的科学

伊安·哈金著

孙长智译

撰写有关系统知识的大多数哲学家都逐渐把自己的领域限制

在他们所说的"成熟的科学"之内，尽管也表现出某种不安的情

绪来。因此，普特南说如果说有什么成熟的科学的话，物理

学当然是一个J 战们感到诧异的是，如果根本没有成熟的科学

那又会怎样呢?我猜想，成熟与不成熟之间的区别，尽管不是没

有不牢靠的根基，但至少缺乏扎实的理解。普特南需要这种区

别，因为他想要让比较牢固的科学做些事情，即推断。他正确地

认为最早的推理把事情搞错了。同样，在《科学革命的结构》

中，库恩使用了一个多义词"范式"，几乎就是"成熟"的意思，

因为一个个体或群体的成就( "范式"的意思之一)必须设定标

准"规范的科学"必须符合这些标准。他声称他不知道社会学、

经打学或心理学是否布范式。同样，普特南也把其中一些或全部

都看作是不成熟的科学。普特南和库恩都没有详细阐述不成熟的

科学。

按照普特南和库恩对系统知识的分析，我们有了一个完全不

同的领域:认识论。大体上说，这是与科学知识(Wissenschaft

slehre) 相对的认识理论(Erkenntnis由四旧)。是关于我们所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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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和事件的理论，关于感性认识的理论，是信仰的基础，也

是对"我知"的分析。一位研究美国哲学家的种族志作者必须假

定电子和琼斯的福特在当时几乎是认识的惟一客体。

今天，我将考虑是否会有什么理论谈论电子与家具之间这样

一个硕大的理论和普通知识领域。我们的医生给我们治病，我们

的银行家给我们住房，我们的地方长官判断我们对错，我们的官

僚们给我们做出安排，所有这些都是根据知识系统进行的;甚至

在纯粹理论的层面上，大部分知识都相似于社会生物学，而非量

子力学。

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就是关于不成熟的科学的一一主

要论述的是"生活，劳动和语言"。①他谈到一个时代的生物学、

经济学，和哲学，谈到自然史，分析了它们之前的财富和普遍语

法。他对我们当代的人文科学进行了新的批判。该书在所有层面

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官向我们关于这些学科的重组方式的思考提

出了根本的挑战。它列举了耀眼但却颇有教益的新颖事实，为这

种重组赋予了内容。(他也玩点骗术，至少在一些事实上走了捷

径。)该书是哲学，因为生活、劳动、语言和"人"本身就是哲

学的话题。它是哲学，还因为它例示了一种认识理论;因此既是

理论又是实践c 他的考古学，如他所称的，是探讨知识体系根基

的方法。该书也是关于适于我们时代的各种探究的一场论战。

《词与物》令人难以置信地富有历史细节和理论推想。英语

中没有类似的书，但没有理由不把它搬到(我们的)世界上来。

我以为，我是在回答一道考试题"比较和对比福柯的考古学与

美国的知识理论。"这迫使我必须以既普通又抽象的方法来回答。

我将提出福柯用以开始其研究生涯的一些假设，其中包括他愿意

修改的一些建议，以及他永远不会放弃的一些前提。它们都是研

究的起点。第→个假设不过是:不成熟科学中的思想体系展示了

非常明确的法则和规定。在库恩举手告饶、称培根的自然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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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的泥沼"的地方，福柯看到的是有序，尽管与库恩所寻找

的有序完全不是一回事。 17 世纪的普遍语法，或 19 世纪的劳动

价值理论提供了很多例子，但诸如我们称为医学化学(已经成为

真正的知识)或颅相学(尚未成为真正的知识)等全新的领域也

同样能提供足够的例子。

这些例子是误导的，因为它们让我们想到一些特定的理论，

然后模仿成熟的科学，用一些已经系统表述的假设，几乎以演绎

的方法推导出一套丰富的可检验的假设。相反，福柯的第二个假

设认为我们所关注的不是一整套命题，而是或然系统。有些问题

产生于普遍语法之中，并有了与之相抗衡的一套答案。这些问题

和答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中是不可想像的，在后续的语文学

研究中也未出现过。恰恰是由于福柯的假设，才有可能说，像普

遍语法这样的一套话语大多是由规则控制的，这是我们一般所想

像不到的。

所谓"才有可能说"我指的不仅是实际学说，如关于交婿

或关于劳动的假设。本身即可以成为一个思想体系的理由、论点

或证据恰好是第二种假设的组成部分，所以"理性"的模式是

时事的、有日期的。这冒犯了由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和康德所牢

固树立的感性系统，他们把自己所处时代已经成熟了或正在成熟

的科学看作自己的模式。一想到"可看作是一种理性"的东西可

能是暂时的或不是永恒的就使人感到痛苦，而消除这一痛苦的明

智之举就是将其归于"不成熟"。当下哲学以假设一演绎的方法，

至多与某种混合的归纳方法勾搭成奸，来推断科学的本质。库恩

和拉卡托斯(Laka阳)的历史化并非全都一下子抛弃这一见解:

他们也许是最疯癫的假设一演绎学家。尽管人们可能时时读到一

些程序化的说法，但我的《或然性的出现》的头几章也许是英语 输

中对理性之变化风格进行的惟一详尽的研究。这些章节中有许多

是借自《词与物》的。



米歇尔·擂柯的不成熟的科学 73 

请允许我重申，福柯所谈论的思想体系并不是由一个人或一

个学派所提出来的一套统一的信仰。实际上，他有一个戏弄人的

手法，我称之为福柯的叉子。它惊人地告诉我们，相互冲突的信

仰体系拥有相同的基本构成规则。过去，在林纳厄斯的体制与阿

多诺的方法的分类之间存在着令人难忘的对比。现在，我们不难

假定，这些对立的事业是同一个可选网络中的组成部分，但有些

人则更加惊奇地读到，实证主义和现象学都是由共同的基本组织

以相同的方式构成的。显然，无论公开的假设还是书面的演绎，

对福柯所要分析的思想体系来说都不是至关重要的。

林纳厄斯的分类和孔德的实证主义这些例子在另一方面又是

误导的:他们聚焦于专有名词和著名哲学。福柯的第三个假设

是，思想体系既是无名的又是自治的。只读一读科学勇士们的结

论报告是不能对其加以研究的，而必须通过浏览硕大的话语领

域，包括试验性开端，冗长的序言，简短的传单，和偶尔的新闻

报道。我们应该想到制度法规和动物园、天文试验室或监狱的规

划;我们必须读裁判的报告，检查业余爱好者的植物展览。在所

要00湾和枪查的这些例子中，有许多是无名的。福柯相信，甚至

tf.-个思想体系内部，伟大的实证成就也只不过典型地充实或加

工7 …些事先确立的统一体。他利用历史人物的典型的一句话

是"我们称作体怒的那个人。"熟悉的专有名词用做文本的现成

指涉，坦我们并不态分析他的全部著作。福柯对一切聚焦于个人

的意识却意图的辙革表示怀疑。大多数文学批评，尤其是法国的

文学批评，副手1 !地共识。福柯本人尽最大努力甚至涂抹"文学"

和"你费"的概念。

第四?假设是，决定一个思想体系的规则并不是那种思想的

意识部分，也许甚至不能在那种思想中得到表达。福柯曾多次使

用诸如知识型、知识和档案等词，以表示这方面的联系。我曾经

把"知识" (臼voir) 译成"深层知识"把"认识" (∞，nnaÌ部皿l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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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成"表层知识"显然援指乔姆斯基的语法。在《知识考古学》

中，福柯用"认识"指人们愿意接受的特殊信仰。"知识"则指

他臆想的基本的无意识结构-一通过这个结构，认识才有可能顺

利进行。不要认真对待对乔姆斯基的援指，因为语法显然是由规

则控制的，而关于深度语法的一种假设不容分说是有道理的。不

成熟的科学并不明显是规则的，而关于"规则"的假设又纯粹是

臆想的。然而，在 20 年的专研之后，我们所拥有的也无非是与

清晰表述的知识型差不了多少的一种广泛应用的"深度语法"。

列维-斯特劳斯探讨的亲缘关系也许是惟一贴近传达其意义的那

种见解。进一步把福柯与结构主义加以详细比较就是空洞的，就

会把我们归入"争论我是否是结构主义者的哑剧和杂耍演员"之

列。

著名的科学史学家乔治·康圭海姆做了一个较深刻的比较。

在关于《词与物》的一篇无与伦比的文章中，他以翔实的史料对

康德的援指得出结论。福柯半开玩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说法，即

他提出了"先验的历史"的路念。康德教导说，决定逻辑思维之

或然疆界的是固定的、琼含的先验知识。福柯则用一种"先验的

历史"取代之。一个时代，→个地方，一个题材和一群说话者的

知识决定当时当地所说的话。

如果档案是"深层"那么这个"深层"的"表层"是什么

呢?福柯的第五个假设是，表层就是实际所说的一切，而且(在

一定条件下)没有别的 O 它不是意思、意图甚或思想，而是所说

的话。思想体系具有一个表层，那就是话语。他努力要给 enoncé

下个定义，它不完全是句子、陈述、言语行为、刻写、命题。它

不是一个原子式的见解，因为表述并不是由孤立的句子加在一起

的整体，而是实体，其作用必须与其他话语碎片的相互关系一起

整体地理解。关于人子和鸟爪的骨酷结构的同一个句子在文艺复

兴的文本中与在后达尔文的比较解剖学中并不是同一个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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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oncé 也不仅仅局限于句子，它包括表格、地图和树图，它甚至

还包括题辞，这不仅因为福柯往往比较关注特定类型而非具体象

征，而且还因为它包括一些表格、图式、雕刻和装饰的窗口。但

是，在进行这些限定之后"句子"仍然是表指话语因素的最佳

术语。它使我们想到福柯的话语是由相当可触的或可昕的或可读

的人类生产构成的，而不是由这些人造物的意思所构成。

新近大多数法国写作也表现出、实际上预示了奎因对意义的

敌意。阅读的对象是文本"阅读"和"文本"都是语码，表明

一个人在意识形态上是纯洁的，只描写刻写之间的关系，从不描

写词语之下的意义。由于这样的读者，又由于任何法语词都没有

"意义"所以，福柯不必论证句子是研究客体。他的话语观念和

奎因的"句子的构架"是同源观点。但其相似性很快就动摇了。

一个明显的理由是，奎因是非历史的。他要修正概念图式的意象

是纽拉斯的:那就像在海上一块板一块板地重造一条船一样。福

柯的复杂历史还给人上了另一课，即变化并不是那个样子。变化

不仅仅是库恩式革命的介入，而且，在最规范的科学中，模式和

臆想的自由形成丝毫不具有建造→条小船的木匠的特性。

一个比较根本的差异在于，奎因的句子构架在种类上不同于

福柯的话语。奎因的句子梅架是一套信仰，一整套"知识"部

分是理论，部分是实践，但一个单个信仰者却可以始终如一地坚

持之。福柯的话语是许多谈话的人、写作的人和辩论的人所说的

话，它包括赞成和反对，和大量不相容的认识。

此外，奎因的"概念图式"是彻头彻尾的假设一演绎模式。

它有→个"核心"和一个"周边"。核心的逻辑结果充斥周边的

"构架"而周边的分支使这个构架更具有局部性。一个"顽固的

经历"是通过一个句子报道的，这个句子与"作品"的整体不→

致。顽固需要修正。而我们知道，修正又必须符合逻辑。但修正

并不是出于逻辑的需要而选择的，而是出于素朴的欲望。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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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检验不成熟的科学，我们根本不会发现类似的东西。人

们将看到的意象完全不同于纽拉斯的意象:仿佛这些话语系统存

在于一个概念的或然性空间里，仿佛话语就是对这些或然性的嬉

戏。

由于"阐释学"一词现在在有些地区表明分析哲学的吸引

力，姑且说明，虽然我们关注"阅读"和"文本"但福柯的考

古学恰恰是阐释学的对立面。从词源上看，赫耳墨斯是为诸神服

务的带翅膀的信使，而阐释学是赫耳墨斯带来的阐释的艺术。阐

释学试图发现句子之下活的意义，这些句子即使不是上帝写的，

那也是过去写的 3 我们将重新经历一下那个过去，看看那曾经意

味着什么。考古学恰恰相支;它不想阐释文本，而想要展示句子

之间的关系，说明为什么说出的是这峙句子，而不是另---些句

子。"人们所说的事物中最重要酌不完全是他们可能思考的，或

这些事物再现思想的程度，而是从一开始耕使这些思想系统化的

东西。"毫无疑问，有能j:: 酌阳释学家由于他她感性和学问将教

会我们许多东西，但他的按式和动机则完全不同于奎因的或福柯

的。

如果用美国的情况作为苔，嘿的话，福柯的第六个假设就相似

于库恩的:对断裂的期待。在法国，这是常事，这部分由于马克

思主义的背景，但也与科学的历史编撰有关。 20 世纪 30 年代柯

伊雷 (K，。同)所做的工作公认为是库恩的先驱:它旨在表明，

与杜海姆(Duhem) 相反，伽利略导致了对过去的一次根本突

破。在 20 年代，伽斯顿·巴什拉尔 (Gaston Bachelard) 已经开始

系统阐述一种关于"认识障碍"和后续的"断裂"的理论。②巴

什拉尔近年来比柯伊雷拥有更多的读者，而乔治·康圭海姆则以

较具学术性的方式系统阐述了整个科学领域里科学革命的细节。

所以，库恩对我们产生了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在法国却是一顶旧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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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一种革命信仰转向对革命结构的分析时，在库恩和

福柯之间就几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了，但这可能是由于库恩不太

关心不成熟的科学。库恩的革命始于危机(这无疑是有史料可查

的) ，通过高潮而获得了成就。随之而来的是规范科学，其中，

-些例子被编入教科书，用作衡量成功研究的标准。此外，通过

展示如何解决特定问题，这些标准成为抽象理论和实践技术之间

的桥梁。这是对某一科学的特别准确的描写，但把整个重心放在

了游戏规则的制定上，这与福柯对规范不成熟科学的未言表的结

构的探讨恰恰相反。库恩使我们期待用美国当下流行的社会科学

方法撰写历史。科学史学家很少有人按他所建议的方法去做，甚

至研究知识的社会学家也只能承认远距离的亲缘关系，而不能从

这一视角进行实际操作。库恩本人也不是用这种方法撰写历史

的。

库恩谈到的"戚就"和一百人的研究团体似乎更适于特殊学

科内许多小规模的成功，但似乎与那些事件相去甚远，如 17 世

纪的科学革命，即便那次事件部分构成了库恩的光学、动力学、

医学化学等革命。福柯并没有这种适度的焦点。尽管他谈到了心

理学、精神病学、经济学、语言理论和生物学领域里的断裂，这

些断裂却与法国小学课本所强调的两次历史纠葛相偶合，这就是

笛卡尔和 1789 年。只是近来论监狱、性的著作和可与利兹·波登

(用来展示医学法学改造的例子)同日而语的一位法国人才给我

们提出了别的日期和别的主题。福柯的"革命" (他并未用这个

字眼儿)在表面上看是自发性事件，它们流行如此广远，如此缺

乏个性，以至于我们担心他的探讨将堕落为关于时代精神的模糊

和无法解释的胡话。

这种担心使我做出与库恩的另一个对比。库恩只让我们注意

革命。但除了最普通的学者之外，谁又能费心关心"规范科学"

呢?对规范科学的这种蔑视既不是库恩的理论，也不是他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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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而似乎是哲学家们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对比之下， {词与

物》研究的是一些重叠的、连续的、"规范的"、不成熟的科学。

如果突然发生一次突破性的介人，福柯便用最有力的风格手法来

展示之:即一幅前后图景，它的引语或描写永久地固定在读者的

心灵上，使之认识到某一思想革命已经发生。危机不是作为对变

化的解释(没有什么丧失:真正的危机在库恩那里只是暗示，却

很难在他所举的例子中找到)。福柯对变化的解释是复杂而有序

的，我之所以未为之所扰，有两个理由。

首先， {词与物》中描写的事件与那些比较熟悉的革命是同

时发生的，而历史学家们永远无法充分解释这些革命，尽管每一

代人都会致力于进一步的发现，将其综合成一种像似理解的东

西。关于科学革命何以发生的故事从来就不是圆满的。当我们转

向比较明确、在年代上孤立的突变时，如上面提到的法国的医学

法学革命时，福柯所暗示的解释就比较切题了，而每一种解释都

既与时代的明显的外在因素相关，又与知识内部的事件相关。

其次，就其所论的种种"侵人"之谈，福柯与巴什拉尔不

同，他专注于规范科学。这不是出于什么保守主义:他论述的传

统的法国英雄(尼采，巴塔耶，阿华托)，他们打破了规范话语

的组织，即使仅仅是通过→种表面的疯癫的话(唐·吉词德，萨

德)。但他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迷，即规范话语的确对我们有吸引

力，而且他发现，在最动乱的时代里，这种吸引力是比武力更有

实力的一种压制工具。这种观念在他的第一部名著《疯癫与文

明》中已经含蓄可见了，而在他目前对知识和权力的关注中则位

于前沿。《词与物》并不是一部十分公开的政治著作，它针对一

次知识断裂之后作为科学内容之基础的形式，他的"前后图景"

是如此的杰作，致使我们很容易读懂他的著作，就像很容易理解

库恩的革命一样。如果我们运用库恩的范畴，那么，这些著作就

是关于规范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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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该是罗列这六种假设的时候了(1)在不成熟科学中，

存在着与假设一演绎模式不相关的一些明确规则。 (2) 这些规则

决定或然性系统，即通常人们认为的真伪系统，并决定何为赞成

或反对的理由，何为相关的论点和证据。 (3) 不成熟的科学主要

不是按特定成就塑造的，将通过大量遗留!的元名材料而非少数辉

煌的成功来加以研究。 (4) 决定这有-f'Þ iX;然性系统的规则不是

在思想体系内表达的，但却构成了一种"深度知识"0 (5) 一个

思想体系的表层就是实际言说的东西。意义和意图都不能在分析

中起到核心作用。 (6) 在迅先巨体系中存在营鲜明的断裂，而后便

又是平展的稳定时期。"革命'的武Y在于节们是开端，我们可

以在一开始就看到为规科学建立的现耐ο 但是，如果我们要理

解或然性系统如何决定我们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么，我们所感兴

趣的恰恰是这种"规范性"。

那么，这些假设的必然结果又是什么呢?一方面，是人们在

《词与物》中看到的对知识的详尽分析。我在别处曾试图勾画该

书的内容，但在此不能再进一步简化了。我只希望重申，前面只

是讲述了福柯眼下所从事的工作，而不是他所一直从事的工作。

在《结构》的基础上，有些读者忘记了库恩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

学家，他的理论是他辛勤研究旧科学的结果。从福柯的元著作

《知识考古学》推断他的风格，如本文的解释一样，将犯更加严

重的错误，不能够传达福柯主要著作的力度和首创性。

抛开他自己的细节应用不谈，福柯的假设在我看来代表了美

国哲学近年来研究的许多问题。本文的篇幅只能谈及两个"不

可比性"和"自然科学"。前者是一个已经被穷尽了的哲学概念，

后者则是一个永恒问题。

与人们所想像的不同，库恩极少使用"不可比性"一词，实

际上，在《结构》的第一版中他没有谈及通常认为是他提出的关

于意义的观点。[也许我们应该把关于不可比性的争论归于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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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发明者:保尔·费耶阿本 (Paul Feyerabend) ]。库恩后来
说，他想要在最小限度上使用该词的隐喻意义，即"没有共同标

准"。关于这一想法的讨论与日常经验如此脱节，以至于我开始

想到两个普通的证据。

首先，牛顿的天体力学在 1制年左右被拉普拉斯写出来时，

对现代应用数学的学生来说已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当在第

五部中以迷人的细节描写热质时，它的确是可以理解的了。正如

有人所说，这种可理解性并不是由于对关键词的指渺意义的统一

用法。)常来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借书的人都被图书馆员标上了

"天文学系"的记号。当然，使用直线加速器的人们并不知道拉

普拉斯，因为他的理论甚至与小的快速物体都没有什么关系。但

明显的事实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可比性，而世

界上所有的哲学诡辩术都不能使一个工作中的物理学家感到这一

点。

其次，我们可以转向帕拉切尔苏斯。今天的医生，如果他有

想像力的话，也许能够同情那些奇怪的著述，当时，它们比哥白

尼的影响还大。寻求本原的历史学家在帕拉切尔苏斯那里找到了

近代各种化学和医学的先驱和预示。草本植物学家仍然可以从这

本被人忘却的著作中梳理出有关植物的学问来。下面这段无法确

定的话比较充分地暗示了帕拉切尔苏斯的语气:

自然通过其他事物工作，如图画、石头、草木、词语，

或在她制造彗星、影像、光环和天堂的其他非自然产品时。

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影像的世界，但是，直截了当地

说，在这些著述和我们的著述之间并没有共同的标准。人们只能

感到不可比性。

福柯的假设有助于人们理解拉普拉斯和帕拉切尔苏斯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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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的那些极端现象。不可比的不是理论，而是话语系统，或然

性系统。一个新近但此时已遭诋毁的哲学观点认为，理论术语从

理论法则表达的概念关系中获得意义:新理论必有新的法则，于

是就有新的概念和新的意义，因此没有翻译。由于在帕拉切尔苏

斯的那种假设一演绎中几乎没有任何法则，所以，毫不奇怪，这

样一种模式并不具有人们在不成熟科学中发现的真正的不可比

性。帕拉切尔苏斯与现代医学之间的不可比性还有另一根源。帕

拉切尔苏斯的或然性系统与我们的完全不同。他所进行的真伪评

价不能进入我们的真伪坐标，反之亦然。这并不是因为不同的理

论或信仰体系，而是因为基本的深度知识是不可比的。这一观点

削弱了隐喻一词的意义:我们不能把帕拉切尔苏斯提出的一些或

然性与我们的或然性同日而语，而最终使这两组或然性构成比

较。这不是说我们不能理解他，而是说必须大量地阅读。对我来

说， <词与物》的开篇章节就设定了一个结构，非常有助于理解

文艺复兴时期的写作。一旦提出了帕拉切尔苏斯也许不能提出的

概念，人们甚至可以进而谈论英语的帕拉切尔苏斯论。翻译大体

上是无关的。"博爱"和最大化的真理比无用还糟糕(在帕拉切

尔苏斯的 17 卷书中我一句话都不信)。对帕拉切尔苏斯"所指"

的东西"表示怀疑"也没有什么帮助。重要的是提出一套新的或

然性，要么就恢复现已完全死亡的一套或然性。

现在，我将就一个更活跃的话题得出简短的结论:比之不可

比性，这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自然科学观念。我们可以假定，成熟

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一般来说是关于自然界的事物的，但是，甚至

普特南也拒不相信不成熟科学中的这种乐观主义。当我们发现以

前假定的客体"并不存在"时，那么，不成熟科学的客体究竟是

什么呢?这有两种哲学倾向。一种是假现实主义，认为自然科学

的术语要么指事物的本质属性，要么什么都不指(几乎"毫无意

义")。然后，还有一种假唯心主义与唯名论，认为一切自然科学



幅柯的面孔

术语都具有"概念图式"的特征，即在地表上自由浮动的人造

物。在这两个假极端之间还未完全插入足够的善意。我发现福柯

的考古学为我们指出了应该予以深刻探讨的方向。

在经院哲学时代现实主义"与唯名论相对比，而康德则

将其与伯克莱的唯心主义相对比。滥用康德的话说，无论在哪种

意义上，我们都必然是经验的现实主义者。当然，我们周围有许

许多多过剩的事物，的确是先于任何思想的事物。此外，我们禁

不住按我们的习惯区分事物。不仅翻译和相互理解，而且我们纯

粹的生存，都似乎取决于这个事实。但是，当我们致力于反思话

语时，别的事情发生了。福柯的规划之一就是理解"客体是如何

在话语中构成自身的"。我们从不成熟科学中获得的经验说明，

任何被选中的思想体系都将为我们限定一些种类的"客体"它

们只能进人一些种类的"法则"只能落在一些种类的"种类"

之下。关于这些种类，我们不可能不为之命名，但"名"并不重

要，因为大部分知识，如果有的话，都是"不成熟的"都试图

理解客体何以在话语中构成自身的，而这种尝试必然是知识理论

的主要话题。

注释:

① 1979 年在《克利厄大百科全书}上友表的一篇文章总结了福持的著作

和兴趣。

②在论福柯的一个极具敌意的脚注里，劳伦斯·劳丹攻击福柯没有努力

解释人类思想为什么会发生变化。我认为，他误解了福柯的研究。福柯的研

究是关于对正常行为的一些臆想的限制，而不是关于正常行为何以挨打破的

原因的。



论福柯的话语概念

曼弗雷德·弗兰克 著

陈永国译

据里钦伯格的格言，当一本书打在头上时所发出的空洞的声

音并不总是由书造成的。但我们却不能过急地得出相反的结论。

如果一个研究团体在面对作者书中一个关键但有些模糊的概念时

感到手足无措，这并不总是这个研究团体的错。在我看来，对那

些反对解释学的人来说，这正是话语 (Diskurs) 这个术语的处

境。法术语极端经常和仍在增长的使用，尤其是在文学批评中的

费用， !1然说明了一个认识论问题的存在(或更谨慎地说，是一

种在要 j ， 而且是有特叫正的问题。然而，这并不足以解除这样

一种反对章、见的武装，即这个术语的语义场如此不准确以至于它

的任何使f吗?共定是不清晰的。这个反对意见直接破坏了少数使用

该词的人归咎于它的批评或论战锋芒(反对据其意义所理解的概

念九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种批评所针对的目标，那么，关于这个

术语舵模糊论战就不能取得任何进展，更不用说解决了。

当棋，我并不是在谈论法语"discours" 的用法，该词的意

思局限于各种约定俗成的、政治的和文学的语境，而是谈论它的

特殊用法，这种特殊用法使其成为米歇尔·福柯曾经称之为"考

古学"的那项理论规划的本质内容。这个概念的意思一点也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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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urs 的概念清晰(在德语中似乎更令人难解)。但仍然值得提

出的是，在 di配ours 公认的语义中哪些是应该出现的因素，致使

福柯做出了选择，将其作为表示他所阐述的语义的适当方式。

"Discourse" (话语)源自拉丁语的 discursus，而 discursus 反

过来又源自动词 discurrere，意思是"夸夸其谈"。一个话语是一

种言说，或具有(不确定的)一定长度的一次谈话，其展开或自

发的展开并不受到过分严格的意图的阻碍。展开一个话语与召开

一次会议并不是一回事。在法语的语境中"话语"非常接近于

"聊天" "闲聊"自由交谈" "即席谈话" "陈述" "叙述"

"高谈阔论"语言" ( langue) ，或"言语" (归role)。其日常用

法与哈贝马斯给它的定义相距甚远。据哈贝马斯的定义，必须把

话语看作提出有效性主张的语言形式。这个定义较接近于福柯对

该词的使用，首先因为话语抵制严格的规定，其次也因为它或多

或少位于遵循规则的语言系统与语言的纯半年个体使用之间。在

当代法语中，一个话语既不是词语的简单和个别综合(索绪尔所

说的"言语")，另一方面，其意义也不仅仅局限于语言系统中具

有控制力的规则。它们之所以不是词语的简单和个别综合，因为

其中涉及到互主体关系。同时，它们的意义也不能据纯粹的语言

规则而穷尽，因为这种意义产生于一种自由，这种自由虽然不是

没有规则，但却不能绝对地通过语法规则慨念加以总结。

本文中，我试图把"话语"一词在法国结构主义和新结构主

义的理论文本中的三个使用层面孤立出来。其中，只有后两个层

面与福柯自己的著作相关，但他丝毫没有为使自己的著作成为可

能而否认前人。第一个层面源自我所解读的克劳德·列维-斯特

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第一卷。①在我看来，列维-斯特劳斯在

术语转换方面的先驱作用，即把一个完整的理论规划包括在"话

语"这个术语之内的先驱作用，一直受到了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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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从公开发表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汲取

了一个魔法公式，就是不把语言看作本质，而将其看作形式。众

所周知，列维-斯特劳斯把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特鲁别茨柯伊的音

位学研究作为起点，试图在不同关系中发现代数结构和变化组

合。实际上，组合关系是遵循在某方面类似于语言的规则的，但

不是在我们所说的话语上。我之所以在此把重点放在这种规划对

类似神话的语言形式的应用上，原因就在于此。

索绪尔已经把普通语言学置于"符号学"的名目之下，并把

这种符号学定义为"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

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

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②列维

斯特劳斯继而指出，根据这种规律，社会符号的意义是与其他符

号的差异关系的结果，因此，在类比的意义上，这种规律也可以

用于其他社会系统，而最终用于"无意识思想"的总体生产，③

这种"无意识思想"的活动包括"把诸多形式强加于一个内容之

上"。④如果我们再加上→句，说这个内容并不是以前所表达的，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又径直回到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

程》第四章的开头，⑤那里规定了符号表达的原则:思想本身与

声音一样是无形的，因此，必须有某物介于二者之间:即表达的

系统组合。这就可能把一个可辨的声音回溯到感官所察觉不到的

产生意义的过程。列维-斯特劳斯把"系统组合"这个唯心主义

术语用于他自己的研究程序，即《野性的思维》中的一段著名文

字，在此，我只引用其中两句话:

在不对基础结构无可争议的重要性提出质疑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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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在实践与实际应用之间，一个中介总是在起作用，

它是一个概念组合，通过这个概念组合的运作，并不具有形

式存在的一个物质客体和一个形式客体作为结构而相互补

克，即是说，它们同时既是经验的又是可理解的因素。这就

是我希望为之做出贡献的而马克思几乎未予描述的那种上层

建筑理论。⑥

然而，把索绪尔的言语理论转而用于社会结构的丰富潜力并

不是我在此想要论述的主崩c 在我看来，正是列维-斯特劳斯把

结构主义的过程用于神话分析这一转化给模柯以决定性的激励，

发展了他的话语分析。抽话毕竟是叙事文本;与语言关系和社会

结构不同，神话置根于语言领域之中。⑦

因此，在语言与神话的沟在应式之!可存在着一种根本差别。

神话虽然是有效的语言形式(因此可赞柿包容在语言的概念之

内)，但它们在言语的层却 t何然是事件:它们产生于话语。⑧

我们就是这样与这个民念相遇的，它在新结构主义的语言游

戏中占据一个核心位置c 列维-斯特劳斯是这样介绍益;个模念

的:他说，一个神话是一寸。每我封闭的系列，不是由孤立的符

号，而是由句子所构成的系列。仅就它是叙事这个事实而言，它

是→个语言事件，但其连续的国亲在不伤害整体的情况下是不能

脱离其时间环境的。这些符号的线性性质一一尤其是句子的连续

性一一意味着每一个因素都有时间标志，因此也是不可逆的。另

一方面，一个结构的播种因素、价值和差异关系，是以循环的方

式限定的，可以毫无问题地颠倒过来:将其作为事件而生产出来

的母体严格说来本身是非时间的。这是索绪尔亲自用"共时"和

"历时"这两个(壁脚的)术语所作的区别。列维『斯特劳斯此

时还记得，随时可以使用但却仍未付诸目的性应用的结构概念仍

然包含着多元分化的思想:它是由不同层面构成的→个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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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将简要加以说明。把不同构成层面的概念引人语言

理论的是爱弥尔·本维尼斯特@他在其主要著作中是这样解释这

个概念的:索绪尔关于语言的意义产生于符号的语音差异这→思

想应该进一步发展。最终，必须把这个抽象概念用于几个不同层

面:首先用于语音层面，一种语言的声音在这个层面上得以区别

开来;然后是音位的层面，不同民族语言的"特性"在这个层面

上得以明确，并根据这些特性确定其不相容性和综合能力;第三

是词素层面，最小的意义成分和单位在这个层面上编排成序(如

动词的结尾);第四是句法层面，词语在这个层面上以语段和句

子加以区别和综合;最后是语境层面，表达中细微的语义差别在

这个层面上被纳入其他语段的语境之中。于是，就有可能区别某

一特定层面上(如音素)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和两个不同层面

上(如词语与句子)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本维尼斯特称第一种

关系为"分配性的"而第二种则是"综合性的"。因此，一个语

言结构将是这些关系的总和，不仅存在于一个层面上的因素之

间，而且存在于整个构造的不同层面上的因素之间。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本人只限于句子

构造的层面;语言规则的总体性不可能超越这个层面。另一方

面，神话一-一作为话语结构一一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它们的最

小单位不是音素、词素或语段，而是句子。列维-斯特劳斯则更

进一步:为什么不走向构造的第三个层面呢?即超越语言和言语

的阶段，也就是"话语的阶段"呢? ("作为这种话语模式的神话

…"⑩)在此，我们看到的是新结构主义的→个关键概念的最
初的仍然粗糙的定义:话语是一个语言结构，其最小的构成单位

是句子，或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话语不是由小单位而是由大

单位构成的一个结构。

确定了这→点之后，我们现在需要牢记(神话)话语的另一

个特点:其单维性似乎将其与语言系统区别开来。仔细观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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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并不具有下面的公式所展示的重要意义:神话与词语(言

语)一样，确实是以编年史的顺序排列的;这却是一种特殊的编

年史。神话时代总是过去的时代，更确切说，是一个永恒的过去

时代。因此，拒绝叙述中事件的顺序是毫无意义的，而证实叙事

因素的序列事实上是在一个历史时代发生的，也同样毫无意义。

而这拾恰是言语(阳role) 中句子的序列状况。尽管神话事件发

生在过去，但可以在任何时代再生:只要它置根于某一民族的集

体信仰之中，它就既是过去的又是现在的，是超越时间之外的

一一如每年圣诞节都重复的圣子的诞生。这又是神话与语言

(l四gue) 的共同之处。

这种双重结构，同时既是历史的又是非历史的结构，说

明了神话何以能同时产生于言语的领域(并可以作为言语来

分析)，又能产生于语言的领域(而且在语言中得以系统表

述) ，与此同时，又能在第三个层面展示绝对客体的特点。

这第三个层面也具有语言性质，但却有别于另两个层面。。

我们在语言的第三个层面所涉及的就是话语的层面，这一点

要牢记在心。

我愿意把这些不同点尽可能最清楚地区别开来。神话与语言

系统分享一个共同属性，这意味着它们的因素具有一种价值(或

意义)，这不是基于它们自身的价值，而是产生于它们之间关系

的价值:即是说，二者都是结构。同时，神话与话语一样是由大

单位和超短语单位构成的结构，这是它们与语言(阳耶les) 的区

别。然而，如果还要对它们进行结构分析的话，那就还要依靠列

维-斯特劳斯分两步确立的类比:

(1)与语言现象一样，神话是由构成单位形成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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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单位意味着正常进入语言结构的那些因素的存在，即音

素、词素和义素。但这些单位与义素之间的关系是与义素与

词素之间的关系相同的，而这种关系又相同于词素与音素之

间的关系。每一种形式都由于具有更高程度的复杂性而与前

一个形式相区别。由于这个原因"泣们可以称在神话(和最

复杂的形式中)发现的因素为穴构构，乱单位(或神话素)o@

正是在这段文字中，后来被舔为"话语语言学"的想法开始

萌芽。⑩最清楚地阐述这 d摆设性莫忘于罗兰·巴特(尽管他所做

的一切不过是重复列维-斯特好斯口经说起的思)。下面是引自

巴特的-段话:

众所周知，语言学停留在句子的层面:这是它认为有权

处理的最后一个单位;……然而，显而易见，话语本身(包

括组合起来的句子)也是组织起来的，通过这种组织，它看

上去像是来自另一种语言的信息，这种语言优越于语言学家

的语言:话语有自己的单位，自己的规则，自己的"语法

它超越句子，然而又特别由句子所构成;话语就本质而言将

成为第二种形式的语言学的研究客体。……如果要提出关于

这种客体的分析的工作假设的话，那么，这将是拥有无限素

材的一项繁重任务，而最合理的方式将是假定句子与话语之

间具有一种同源关系，而其共同的形式关系似乎对一切符号

系统加以调和，且不论其本质和维度:话语将被看作一个大

"句子" (但其单位大可不必是句子)，正如句子在特定规范

下也是一个小话语一样。@

列维-斯特劳斯把神话的最小单位称做"神话素"。它们与

话语的构成因素共有一个属性，即它们都是句子( "因此，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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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看句子的层面")，但是，它们却在根本上有别于文学文

本，即它们并不表示任何风格.@

神话可以定义为话语模式，这里译者即叛逆者"这

个公式的价值实际上等于零。……神话的本质既不在风格之

中，也不在句法之中，而在于通过风格和句法讲述的故事之

中。⑩

正是这个属性使它们更类似于纯粹形式规则系统的构成单

位，如我们在语言 (langue) 中所看到的一一因为在语言中，个

体说话者掌握语言的方式被彻底忽视了。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的"序言"就是基于这些考虑

写成的。@在这篇文章中，捅柯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克制使用"话

语"这个表达方式，而倾向于使用"古典时代的知识型"由此

迈出了新的一步。目前还没有人确切弄清这一步究竟包括什么。

在我看来似乎如此O

该文以一个传记性注释开始(福柯撰写《词与物》的想法显

然来自阅读博尔赫斯的一个文本，在这个文本中，博尔赫斯引用

了中国的一部百科全书，描写了根据异质性结构的动物王国的一

种分类学问，福柯从非必然性开始推理m一-即是说，从我们自

己的思想图式的历史相对性开始，对不适于我们的分类系统的任

何东西，我们都抱以愉快的惊诧之感，认为那是"不可想像的"。

这一断言揭示了一个简单但却根本的事物状态:我们的思想据其

与符号组合顺序的关系运动，世界就是根据这个组合顺序而被揭

示的，而每一次揭示都表现出语言和文化上的特性。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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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以一种仍然相当模糊的近似方式称话语为这种性质的象征秩

序，它使在其权威下得以社会化的所有主体共同说话和行动;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假定每一种话语都始终有一个秩序，但决

不是说所有话语共有一个单一秩序。如果所有话语共有这样一个

秩序的话一一在普遍特性的意义上一一那么，我们就能够为一个

绝对先验的东西编码。相反，话语的历史相对性导致我们谈论一

种"历史先验知识其相对性的基础是多元性。⑩

但这个秩序都包括什么呢?福柯颇具启示意义的表达方式并

不非常令人满意:

这个秩序既是给予事物以内在法则，即事物借以相互观

照的秘密网络，同时也是仅仅通过观照、注意和语言的网格

而存在的东西;而且，只有在这个网格的白色方框上，它才

展示出自身的深度存在，沉默地等待着它得以表述的时
刻。@

我们进而得知，话语是二级秩序，并位于语言(lan伊e) 可

逆的秩序与言语(阳role) 不可逆的秩序"中间"的某处，如列

维-斯特劳斯就神话叙事的情况所提示的。因此，如果我没错的

话，这个二级秩序，这个"中间"区域，指的是下面的意思:任

何文化都不能就我们所知的"根本代码，即为语言和语言的认知

图式、交流、技巧、价值和实践等级编序的那些代码"提供简单

片面的图画。@文化也不是与科学或文化理论相一致的，这些科

学和文化理论或者依据某一原理证明这个秩序，或者根据系统的

概念化检验这个秩序一一即是说，借助反思和系统化确立与(已

经存在的)一个秩序相关的一个位置，即是说，这个秩序已经在

这个世界上存在了。秩序的"经验的"和"哲学一理论的"视野

却被看作两个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第三种观点一一我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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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求的观点，即福柯所说的"同样根本的"观点，尽管其建筑

不那么严格而更难于分析。

一种文化，当它走出与其原始代码为其规定的经验秩序

的同步发展时，正是在这里确立了它自身与这些秩序之间的

最初距离，使得这些秩序失去其最初的透明度，不再允许其

自身与这些秩序之间的一种纯粹被动的关系，充分地释放自

身，从而能够确认这些秩序也许不是惟一可能的秩序或最好

的秩序，以便使其发现自身面对着这样一个第一手事实，即

在其自发的秩序之下，是那些本身就可以编序的事物，它们

属于某一沉默的秩序，或更简单说，秩序本来就存在。当文

化一方面从语言的、认知的和实践的网格中解放出来时，文

化似乎为这些网格强加了第二个中立化的网格，这第二个网

格通过复制第一个而促使它们出现(原文如此!)，同时又排

斥它们(原文如此1)，同时发现自身正面对着秩序的原材

料。正是以这个秩序为名，语言 Oan伊e)、认知和实践的代

码才受到批判，才部分失去效力。正是以这个被视为肥沃土

壤的秩序为理由，关于事物秩序的一般理论以及这些理论所

要求的解释才得以发展。因此，在已经编码的认知与反射性

知识之间，有一个中间区域，它通过其自身的存在而生成秩

序。@

我认为，福柯在谈到这个中间秩序时所指的，正是文化和特

定时代对世界的解释，这些文化和解释一方面比他所说的知识层

面，即有科学保障的知识更含混和模糊而在另一方面，又

比"原始代码"更具体、更丰富，这些"原始代码"始终如一地

决定着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交流模式，我们的认知，和我们的社

会性质。可以认为，它们部分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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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benswelt) 相关，部分与传统上所说的"世界观" (Weltan

schauungen) 或"意识形态"相关。福柯认为，它们"可以自行

呈现为最根本的(秩序区域)":它们比词语、认知甚至比它们借

以表达的姿态更可信、更通用、根基更深，甚至更可靠;它们比

试图通过穷尽明晰的解释来取代它们的理论更坚实、更有原创

性、更古老，即是说更真实在我看来，它们更接近于海德

格尔的"世界" (Welt) 一一可理解为"关系的关联" (Bewandt

mszu拙田陀nhang) 的表达，而且，它们也喻本体地"先于符号

知识、生活形式以及科学反映和形式化。然而，不管这有多大的

可能性一一当然，在不确知科学分析的准确客体时的确是令人烦

恼的一一福柯的著作所论的正是这些秩序之间的分化。它们被说

成是"历史先验知识"一一先于任何科学分析一一根据这种先验

所提供的经验的和实证的或然条件，一种特定文明才得以组织其

言语，确立其交流过程，维持其社会生活，观察其世界，等等。

在此，利科的公式是适用的"没有超验主体的一种康德主义。"

福柯摆脱了巴什拉的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规划，实际上是摆脱

了《年鉴》学派，甚至不涉及既定的科学和"客观"知识，而主

孟探讨江些秩序以及所有前科学的秩序如何得以诞生的基本话语

条件(区171仅仅部分在姐识型中得以反映和完成，这些知识型就

是靠际的知识形式〉。因此，他更感兴趣于使结构得以产生的条

件，而斗k结梅本身，过不过我们不应该在历史的或超历史的"派

生"意义 t理解品油成"这个术语，因为对福柯来说，一种秩序

得以梅成的蕃础从来不是主体，但也不是另一个秩序:最终，这

将是带存己编码的目光。咿rd) 的话语秩序。由于同一原因，

把黑格;~\ijf说的"实证性"序列描写成以目标为指向的过程也是

不可能的:

因此，根据知识形式向我们今日的科学最终所能辨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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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客观性的进步来描写知识形式，这是没有问题的:我愿

意说明的是认识论领域，即知识型，其中，如果从指涉其理

性价值或其客观形式的任何标准的语境之外来看，知识形式

冲破了实证的方面，因此可以据其或然条件而非逐渐的完善

来看待;在这个故事中，在知识空间里出现的应该是已经导

致了各种经验认识形式的结构。@

更详尽地了解与考古学概念相关的理论程序将是令人揄悦

的。福柯只在后来的一部著作中才允许他的读者享受这份偷悦，

这就是他的"论方法"即《知识考古学>@。我希望在我的语义

重建的第三部分论述这个文本。

在《词与物》中，话语被描写成种同质秩序一一尽管当然

不是可以简约为语言结梅的秩序一一丽当在《知识考古学》中，

话语则成为突显的非连续性概念。这不仅意味着历史连续中出现

的不同话语之间的非连续性(在《词与物》中已经提出了这一要

求) ，而且指相互共存的话语之间的非连续性。在时间的同一点

上存在的象征秩序并不服从同一个构成规则。@这种差别使人能

够消除一个彻底同质的时代精神的唯心主义观念，并能消除在叙

事上与"总体历史"相关的一种普遍历史。@同时，人们对认知

的这种归类模式也抱以怀疑。根据这个模式，历史或语言事件是

归于一般概念之下的个案，最终将被置于普遍规则之下加以分

析，因此，如果掌握了这些普遍规则就能对其加以简约。《知识

考古学》一一尤其是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一一强调了"特

殊的事件'啼，独特的事件ø 不能把这些事件简单地作为统一和

普遍规则的应用而加以综合和编码。福柯说，话语分析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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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不同序列的个性化，这些不同序列是相互并置的，连

续的，重叠的，交叉的，而不可能将其简约为一个线性系

统。因此，所出现的不是理性连续的编年史，这种编年史能

够不可改变地造溯到一个无法接触的本原，追溯到其开始的

某一始建时刻，而是不同的时间刻度，这些时间刻度有时是

简短的，各不相同的，不服从于某一单一的规律，往往在其

内部携带着一种历史，这个历史保持着自身的个性，不可能

简约为获得自身、推动自身、记忆自身的一种意识的一般模

式。@

除了事件的个性原则外，我们还发现了外在性原则。@我们

已经如此习惯于把个性看作一种特殊的主体性(和/或内在性) , 

以至于我们最初棍淆了个性和外在性的联系。然而，福柯的真正

所指只在一个方面， (在有关个体特性的观念中已经有所暗示) : 

即个体不能被简约为一个统一的话语原则，或将在话语中发现的

意义"内核"。因此，话语的外在性原则就意味着"不是从话语

向其内在隐蔽的核心运动，向话语内部表现的思想或意义的核心

运动。"@所以，话语分析的程序是外部的，因为它希望让(据演

绎的或目的论的原则)相互不可简约的单独的事件序列保持原

样，使其"外在于"任何总体化的一般概念。

此后当然存在着方法论的问题:科学解释假定一般概念，不

能从这些模念派生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解释的。在谈到福柯

的知识考古学时，让-皮亚杰提出一种"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

而福柯本人则声称，他的本意决不是要达到统一或控制个别历史

事件，从超验的或普遍的范畴或从构成规则推断这些历史事

件。@但我们怎样才能谈论相互共存的几种话语呢?每一种话语
只能根据一种意义的统一才能进行这种推断，而这种意义的统一

又只对其可辨性标准是有效的。话语繁殖是不可能避开这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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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换言之，事件实际上是从代码的繁殖中演绎出来的，而代码

的繁殖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经典结构主义的代码模式;惟一的差

别是，起作用的不是一个总体代码，而是许多小代码一一就好比

罗兰·巴特对巴尔扎克的《萨拉辛》的分析。@这些生成规则一一

不管能繁殖多少一一事实上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福柯的后续理

论具有什么意义的话，即每一种话语都服务于一种权力意志，因

此都遵循严格的残酷的排除规则。所以，可以认为，脱离普遍规

则的激进主义是前后矛盾的c

这种情况并不仅仅指柑互不连续的次话语的形成规则，甚至

更适于集体的总→"话语"本身。诚然，福柯在《知识考古学》

中提出的时代概念并非藏在《嗣~.']物》中那样严密，然而，它的

确以一种很难看透的方式组划了总悖的统一概念的作用七在"序

言"中，福柯解释说，他X想筒单地尴过摆出元政府的姿态来分

裂历史的统一和伟大的历史时代，而去豆主寻找可以把非连续性的

序列相互勾画起来的规津( "可们能够构成的垂直系统")。这个

垂直系统把同时发生的不嗣同史序列聚集在一起@而正是关于

这个系统的讨论最清楚地，~~~: J总体话语是如何被看作一种秩序

的，被看作各不相关的次在语的总和的。据这个比喻的逻辑，话

语仿佛抨棒一样垂直贯穿个别历史。如果没有杆棒这种东西，也

就不可能有与纯粹任意性相区别的科学(尽管具有自己的特性)。

《知识考古学》具体连续的方法程序表明了这种话语分析的

程度。该书以精密的结构主义方法把话语概念分解成最小的构成

因素，但不是音素，不是词素，而是句子，福柯称之为"陈述"

(臼oncés) 。

福柯关于这些陈述所做的说明不仅非常含混，而且一一尽管

有时混淆一一非常剌激。我在别处曾试图对福柯的方法论进行耐

心而颇具同情心的重建。@在此，我必须予以简要说明。福柯由

于集中精力实现他的愿望，即要把个别现象从被简约到代码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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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中解救出来，因此试图把一个基础概念一一话语一一置于

结构和事件之间。话语并不屈从于"变成对立的结构"。@

为什么不呢?由于"考古学"研究的是"话语"因此，话

语的因素就不是"类型"而是个体。尽管话语将被看作与其构成

因素不同的普遍性，但它们仍然是个体的普遍性:一种性质上不

同于逻辑系统的相同的系统。

那么，什么是话语呢?福柯承认，他至少是以三种明显不同

的方式使用这个核心概念的:

最后，非但把"话语"一词相当含混的意思解释清楚，

我认为我反倒繁殖了它的意思:有时用它指所有陈述的一般

领域，有时用作可以个体化的一组陈述，有时则作为一种有

序的包括一定数量的陈述的实践。@

在这三种情况下，话语都被看作像是框架的东西，而它们所

包容的是陈述。如果我们加深对一个陈述的了解，也就会更深地

了解所有这些陈述。这是因为一个高级系统只能依据它内部包含

的众多因素才能得以理解。

福柯对这个问题给予了一系列否定的回答。他说，陈述不是

命题、句子或言语行为。@这三个范畴的诸因素都是约定俗成的，

可以在诸如"话语的原子"等基本规则的基础上生成。@甚至这

也不适合陈述，因为它们一一非常不同于严格的分类系统一一是

个体化的。@因此，它们不可能简单地从"语法"或"逻辑"等
普遍原则中演绎出来。@

这样"个体化"就意味着:从其结构的角度看是不可预测

的，它们发生的方式也是偶然的。福柯在把陈述(作为话语的一

个因素)与语言事件(作为语言的因素)相区别时公开表达了这

一点。因此"陈述"这个术语是用来说明据语言规则(阳耶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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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例(语用学)和正确思维(逻辑)所表达的东西与实际所说的

话之间永不缩短的距离的。陈述把这段距离固定在某些形式的秩

序上，在严格的结构主义的意义上，每一种形式都可说是一个系

统。

这又涉及到陈述的另一个特点。可以认为陈述与语言系统中

的事件形成了对比。重要的是，一切系统事件都应是可重复的，

而不明显表现出意义的贬值;系统的诸因素事实上不是个体，而

是类型(或图式)，在适当的语境下可以确切地再生为它们所是

的东西(甚至语境在规则的控制下也是类型)。对比之下，对陈

述的说明有如下述:

一个陈述的存在不可能使人产生它重现的想法，它与它

所表述的内容的关系不同于它与一套使用规则的关系。我们

所发现的是一种一次性关系:如果在这些条件下，一个相同
的系统表述重新出现一一即使使用相同的词语，即便我们发

现了本质上相同的名词，即便它总体上是同一个句子一-但

也大可不必是同一个陈述。@

同时，陈述不可能像表述行为那样被激进地个体化，由于时

间延伸的不可逆性，表述行为发生在任何形式的系统控制之外:

"陈述显然是不能重复的一次事件，它具有不可能简约的情境特

性。"@I然而，陈述仍然被认为是话语的因素:

现在，陈述本身不能被简约为这种纯粹的表述事件，因

为尽管它具有物质性(即是说，具有时空标志)，但却是可

以重复的……然而，它不能被简约为语法或逻辑形式，因

为，比之语言或逻辑形式，它在更大程度上并以不同的方式
敏锐地感觉到物质、实体、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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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陈述居于表述的特性与形式的重复性之间，即便不是

意义上的重复，但也是语言上或逻辑上或以某种其他方式可系统

化的图式的重复。同一个陈述可以在若干不同的表述中产生，与

此同时，在若干个重复的正确构成如何子中，每一个都具有相同

的意义，但所表达的却可能是一个不阔的院述。

因此，话语完全可能是具有某一特殊性质的中间秩序，其

中，一切可能的例外和特例都是有效龄:如果它们完全没有生成

规则，那它们就和达利的变形时钟←样是想像出来的。

为了保证这种(最4 的)重复性，我们需要诋靠一个秩序，

它也把话语的因素即~:k拭编码，作为 _/j、内确非常敏感、易受影

响和无穷变化的图式，但仍然是一个图式。事实上，福柯是分两

个步骤得出这个结论的。在第一个步骤中，他回顾了陈述的垂直

组合中的隐喻一一他似乎要借此说明，陈述并非产生于单一的生

成方式，而是据各种相关领域得以产生的@即不同的语境规则

和不同的模式。福柯相信，他能够通过指涉系统代码的繁殖解释

个体系统的不可控制性。但是，甚至在有了这么多"垂直"组合

的系统时，由主体间相互束缚的规则构成的一个代码模式仍然没

有失去其魅力，其输入和输出仍然包含着所有这些系统(没有这

些系统，话语的基本权力就是不可理解的)。

然而，话语的编序还有另一方面。福柯谈到(1) "体制的秩

序"，话语作为相互同一的因素而服从于这个体制产 (2) 和一

个"投放陈述的使用场"。@体制和使用场当然是比形式化了的语

法更微妙的秩序;然而，它们也还是秩序。当福柯把一种"从不

明确，但却具有可变性、相对性、总是能够受到质疑的状况"归

于这些秩序时@他是在一种占卡的解释学的语境中提出来的，

这种解释学揭示了意义的革新，这是任何系统方式所无法预测

的;在话语分析的认识论语境中，这种意义革新必然在制度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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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灵活的结构中变得僵化起来，因为这种制度教条在一个"折磨

机器"的框架内是不会允许个体的存在和革新的。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福柯一一尽管在修辞上为意义的非连续

性和繁殖辩护一一仍然谈论"档案"的统一的意思了，在此，

"档案"被定义为所有话语规律的总体，这些话语规律标志着一

个时代的特点，与古典的时代精神并元二致。只有在这个意义

上"话语形成"和"形成规则"等概念才是可理解的，尤其是

在牢记下列定义时:

形成规则是特定话语分配中的生存条件(但也是共存、

维持和消失的条件 )o@

在此，话语的次系统之间"垂直的相互依赖系统"，@作为隐

喻，再次被用来把关于这些次系统的彻底非连续性的观念与档案

的统一观念调和起来。在此，我对此不予详尽探讨，而试图提出

批评总结。

福柯的话语概念是与黑格尔和狄尔泰(使用该词的意义上)

对历史复杂性的诠释瓦解和统一相对立的。我将把形而上学的含

义搁置一边，就仿佛把结构与意义相关联，或把主体的非本原性

与象征秩序相关联一样，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垦花一现的，都根植

于一个事先决定的历史结构之中。(意义根植于符号，对这一主

题的分析将说明这样一种观点，人们对一个书写符号或声音结构

的描写不能不用取自意识领域的谓项一一这恰恰是批判主体角色

的论点所反对的;我将故意忽视话语分析的这个维度，因为这纯

梓是修辞上的副现象。)相反，我希望指出我所理解的话语理论

的关键所在。把话语定义(尽管含泪)为单一的、系统上不可控

制的、繁殖的谈话，与话语分析方法形成了极端对比，即把话语

分析当作(严格的但却是非解释性的)科学。这样，就可以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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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本人那样描写和分析话语了，只要根据构成原则对其加以建构

的话，只不过这些原则与我们给它们的定义相矛盾。

众所周知，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论述了这个矛

盾。在此，他试图把方法上不可或缺的话语秩序的命题置于权力

理论之中，声称话语并不是个别地编码的，而是通过一种权力意

志的介入。他把话语看作有如限制和排除系统一样残酷的功能，

它们的统一取决于它们的"播撒"这正是《知识考古平平所归

于它们的属性。如果这个命题是有根据的，那么，其未经检验的

结果就是，话语分析的科学证明只能通过压制这个权力意志才能

得到保证，这个权力意志如此压倒→切地把播撒的谈话与严格的

排除系统联系了起来。惟其如此，话语分析就将被迫盗用主体

(话语分析附带否认了这个主体的存在)，将其作为分析之前的一

个先验条件。

因此，人们可以说，福柯用"话语"这个术语批判这个话

语，从而导致后来定义的清晰: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一个术语。

但这决不是真实情况。在《知识考古学》中，他说话语是不可避

免的。@使话语得以生存下来并赋予其统一一-即其或然条件

一一的东西"也属于话语的领域。"因此，对福柯来说，宣布→

种话语批判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一即便有这种批判的话。

福柯从未摆脱这个矛盾。要摆脱它，他就必须依据一种完全

不同于代码模式(哪怕是涉及话语的繁殖的代码模式)的认识论

建立他的话语理论。比如，德里达已经表明，福柯所用话语学科

的隐喻It!)如果改变其科学的理论前提的话，就毫无对象可言了。

根据这些前提，陈述的意义身份即便在完全确定的条件下也难以

分辨:

如果警察总是站在两翼，那是因为常规本质上是可以逾

越的，本身就是不牢靠的。在明确重申可能的寄生现象即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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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构造之时，由于这种构造是规则(被视为垂直的)和常规

(被视为水平的)系统的组成部分，所以实际上却以改变这

些规则和常规告终:这也是这种寄生现象和这种功能主义能

够附加额外的寄生或虚构结构的时刻，我在别处称之为"额

外的代码"可能反对语言的规训的任何事物。……任何事

物都是可能的，除了一种穷尽的类型学，它声称把嫁接或构

造的权力限制在对区别、对立和分类的逻辑分析上。@

因此"话语的秩序"就不是幻影，但其存在状况却是纯粹

虚构的，而其实在财卷人以话语方式构成的意义的永恒变化与再

造(但却不受任何权力意志的束缚L

注释:

①口aude Lévi- 如回剧， Ant.机问，logie s饥1duFa1e , Paris , 1叨4.

( Ferdinand de 句llSSure ， Cows de 必19IIÍ.S啕zæ gé，础曲， Paris , 19船， p.33. 

③口aude Lévi - Strauss , Anûu甲加ogies饥lCtuTa1e， pp. 28 , 37 , 40 - 41. 

④同上， p.28。

⑤指《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第四章，"语言的价值见《普通语言学

教程)，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第 157 页。-一译者注

@αaude Lévi - Stra剧， La Pt!TIM.知跑战略l!， pp.28 , 37 , 40-41. 

⑦在此，我把列维-斯特劳斯的批评(与索绪尔的基本思想类似)搁置

一旁，他认为神话反映某种自然(如社会)的内容，因此，可以据其内容或主题

的历史加以分析。神话和语言的形式事实上取决于实际的表达模式，根据这

种模式，意义和表达(所指和能指)并不是"肯定的"和"简单的量而产生于

"价值"之间的差异关系 o 简言之，它们作为语言形式结果而脱离自身。正是

通过这种"无意识思想"，不同民族的神话叙事之间才产生共性，而其内容则

可能相当不同。

@ Claude Lévi - S国U蝠 ， Am加严Ilog始脱inle ， p .3却.

@ Emile Benveniste , Prob脑nes de lirψ必崎ue gén.érak, Paris , 1贸焰， p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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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pp.232 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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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Roland Barth白 ， !ntr()(扣ction à l ' 0JUJl仰 S的ωl1Tale des 晴岭 ， CoTTl11UUlÛ:a-

M邸， No.8 , (1 9俑)， pp. 1-27，回p. p.3. 

<ßl Barthes, op. , cit., p.3. 

CffilLévi-S国脯， Ant衍。'J1Ologie socide , pp. 232f. 

@同上 ， 2320

@ Michel Foucault ， μs Mots et ks Clwses: Une UJ怕她伊战s sciences hu-

maines , Paris: Gallimard , 1966. 

@同上， p.7。

⑩同上， p.15 o 

@同上 ， p.ll 。

@同上， p.12。

@同上。

@同上。

@ Michel Foucault , L' Archiologie dzι savoir ， Par臼: Gallimard , 1货í9.

俗同1:-.， p.18o 

@向上， p.17。

ψMichcl Foucault ， ι 价如血 disco町， Paris: Gallim时， 1971. 

3 同上， p.罚η

@同上。1-' 56。

⑩ Hí，~hel Fútl~ault ，乙 ， ArcMologie dzι savoir ， p.16. 

~ì) MÌc'Ì!cl F oucault , L' Ordre 也 discours , pp. 55f. 

@同上，札窍。

@Mi仲hel Foucault , L' Archéologie du 础时， pp. 264f. 

@ Itd温xlB缸由白， S/ Z , Paris , 1970. 

~ Michel Foucault , L' ArcMologie du savoir , p.96. 

@ Manfred Frank , wtω isM剧的均l1TalisTTUJ.S?， Frankfurt - am - Main 1983 , 

pp.226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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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 Foucault , L' ArchéoÚJg险也 saroir ， p. 20 . 

@同上， p.16。

@同上， pp.l07 /fo 

@同上， p.l07。

@同上， p.lll 。

@同上， p.lll 。

@同上， p.138 。

@同上， pp. 133 /f，。

@同上， p.l34o 

@同上 ， p. 1l5。

@同上， p.136o 

@同上， p.137。

⑩同上， p.135。

@同上， p.53 o 

@同上 ， p.9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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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 Foucault , L' Ordr营 du disrours ,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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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考古学

伊安·哈金著

迟庆立译

《权力/知识》由九篇访谈、一篇随笔及两篇讲座结集而成。

在这部书中，福柯试图找到言说权力的新方式。①它的问世标志

着始自 50 年代后期的一次具有巨大影响的思想探索又进入了新

的阶段。福柯作品中的关键词包括如劳动、语言、生命、疯癫、

手淫、医学、尼采、监狱、精神病学、空想、萨德以及性等。

请不要因为这些话题为年轻人津津乐道便受其吸引或对其排斥。

福柯钟情于事实且极善于分析。他擅长将过去的事件进行重组，

借以对现时状况进行重新审视，其颇具说服力的分析将人们熟知

的真理变成了疑问和海乱。尽管目前他关于权力与知识的思想尚

未成熟，但毫无疑问具有启迪作用，值得我们研究探讨。

权力和知识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有两种很鳖脚的简答(1)

知识为权力的拥有者提供了达到目的的工具; (2) 一套新知识体

系促成了一个行使一种新权力的新阶层或新机构的产生。这两个

主张平行于与之对立的两点有关意识形态的见解(1)统治阶

层建立了一套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 (2) 一种新的意识形

态，及新的价值观念对新的统治阶层而言毫无意义。实际上，这

两种简单对分法的任何一种都不得人心。许多人都希图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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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福柯就是其中一员。不过他所寻找

的不是两个给定的"权力"和"知识"概念间的关系。同以往一

样，他试图将整个过程加以重新思索，他的"知识"和"权力"

已成为完全不同的概念。没有人能掌握这种知识;没有人能行使

这种权力。的确，是有些人这也懂，那也懂。的确，是有些个人

及组织统治着其他人。的确，自 19 世纪以来知识和权力以各种

形式为资产阶级提供的服务是远胜于其他任何事物所提供的，当

前又同时服务于东欧的一个类似的阶层。但是那些统治阶层并不

知道他们何以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倘若没有权力关系中的其他

项，他们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一一各级官哉，被统治者，被压迫

者，被放运者叫一一每个人都自愿或不自愿地担负着自己的角色。

要分析权力就要从其根摞开始，从硝烟已起而参战Et方却懵懂不

解其角色的局部细微之处开始r

现在这样的工程已不得是每想η 桶柯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

深入发掘那些不起眼舵戏割性事件， fd被别人忽略的事实加以包

装完善，使这些事件成业贷布一系列人们从未仔细考虑过的矛盾

的线索。福柯论辩道，江舍的模序结构正是出自于这些矛盾。尽

管福柯出名是得益于他提出的抽象的思想体系，他同时也是最脚

踏实地的作家。他热爱事实。访谈之一的结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典型事例。他被问及奶瓶喂养婴儿的方式发明于何时或者退一步

说最早传入法国是何时。他答不出来。访谈者告知他答案时，他

一边兴趣盎然地昕着，一边责怪自己怎么那么笨，怎么没有提出

这个问题。

所以，福柯绝不是在玩弄字句，编织空想。较这些短小的访

谈而言，我更喜欢他的篇幅较长的作品。原因就在于那些书籍中

的事实更为丰富。不过， {权力/知识》的编者说的也有道理，他

说访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书。访谈是法国一种用来介

绍研究进程的艺术形式。访谈初始面向的发行范围很有限，同时



福何的夸古学 107 

访谈以适合某一特定昕众群讨论的术语表达，因此具有通常篇幅

较长经过精心布局的书籍所不具备的直截了当。但是福柯有关权

力和知识的观点与这两个概念的通常意义过于迥异，因此我觉得

有必要对他如何提到这两个概念作一个回顾。他的一系列作品，

虽然历经浮沉，仍然是一种理性的进步。以下我将通过解挥各访

谈来进行描述。

《疯癫与文明》从某种程度讲是一部浪漫作品。②作品似乎开

始于一种不确定的信念，从未有人陈述过的信念，即有一种纯粹

的东西，一种我们无法用概念去捕捉的东西，也许就其自身而言

还算是种美德的一-疯癫。疯癫在此指的当然不是精神病学上的

疯癫。我们以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体系划分、对待和抛弃疯子。

我们的体制创造出了我们表述为疯癫的现象。作为福柯的第一部

主要作品，它以一种几乎是康德式的陈述暗示我们关于疯子的经

验只是取决于我们的思想和历史的一种现象，但是确有一种不变

的事物本身可以被称为疯癫。此外理性也只是一种现象，其存在

依靠其对立面的存在来确定。该书的英译本加上了一个颇具讽刺

意义的副标题《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到此书戚书时，有一点已经很明确了，即认为有一种纯粹而

且前在的疯癫的这种浪漫观念是错误的。不可能有这种事物，也

不可能有这种先概念的存在方式。那么这本书就是在写别的什么

东西了。到底是什么呢?起初并不明确。福柯在 1977 年的一次

访谈中说"现在回想起来，我问自己在《疯癫与文明》或《临

床医学的诞生》中我谈了些什么呢?除了权力我又能谈什么
呢?"③

疯癫一书的情节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这一情节又在其后的数

本书中重复出现。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 17 世纪中叶出现的

"大禁闭"对反常者疯癫的禁闭以及精神病院的建立。又过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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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段时间，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有关精神病学的新的知识体

系发明了对付疯子的新办法，于是出现了-次所谓的解放。福柯

认为，至少旧的精神病院昕任疯子自己去应付所有可能的恐惧，

而被一群专家用总是变个不停的治疗方法进行的神圣摧毁，较之

这种恐惧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福柯的陈述富有戏剧性。他呈现给我们的是事件重组后的模

样，是我们以前从未仔细想过的。其中种传统转变成另一种

传统时，大分野之前和之后的快照，更使文章效果凸显。一个片

段是 1780 年左右对大脑的描述，另一片段描述的则是 25 年之后

的情形。展示在大理石平台上这一完全"相同"的器官，在后来

的精神病学中所扮演的角色，与 1780 年时相比毫无对应之处。

学者们提醒我们，事实要比福柯笔下描述的复杂得多。福柯

偏好将法国的例子投影到欧洲历史上，导致了不少错误。④在法

国史学研究法上有两个极端。编年史派强调长时期的连续性或缓

慢的过渡一一"被传统历史以厚厚的事件覆盖了的庞大、沉默而

静止的底部" (引自福柯《知识考古学》首页)。⑤福柯则深受巴

什拉尔、康圭海姆和阿尔都塞的影响，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他的

论断是在知识发展史上有极明确的不连续性。在一次访谈中他指

出这种断裂的困扰给知识提供了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能对部分事

实做出说明，但并不是一种普遍模式。而现在我们不仅发现所谓

事实有时并不十分正确，发现它们被过分概括了，发现它们被强

行塞进了一个粗暴转换的模式:我们还发现福柯所讲的很多故事

已被另一些人以更冷静的方式讲了出来。

不过没关系，就让他的叙述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闲来我们可

以自己添加的一些修正性的脚注。这些叙述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一

定程度上它们是政治陈述，同时我也称它们为哲学:分析，进而

理解可能促成观念形成的条件的一条途径。这些观念不只包括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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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观念、精神病的观念、监禁的观念，也包括认识论的传统观

念一一知识以及道德规范的传统观念一一权力。

排斥也是一种权力的行使。是一种抛弃。尽管受到种种攻

击， <疯癫与文明》仍沿袭浪漫主义传统，将权力的使用看作是

镇压，一种恶行。而对这一观点的强烈在对则成为福柯最近的作

品中既富戏剧性又最为基本的特征.，_.一。 1吱是不要马上转而去读

他有关权力的文章，因为他这种观点的逆转源自他对知识的深入

思考。

19 世纪出现的精神就学凉、卫生学家、法学家以及研究监

狱、教育或人口的理论家构成了一个新的专安群体。他们提出了

不少假说，带着种种眈吼，也建立了;刑判多的理论学说，所有这

些又被不断修正，但这一切都以一个潜在的概念为基础，或是关

于疾病的，或是关于犯罪的，或是关于其他什么的。福柯使用了

一个法文词 conn♂倒回归来表示诸如此类的表层知识，而随时r则

表示不止于科学的知识。福柯认为，它是一种框架，表层假定正

是在此框架中获得了意义。Savoir 不是指一组可靠命题意义上的

知识。这种"探层"知识倒更像一组假定的规则，决定在某一领

域哪些主张可视为真理，或视为谬误。 1780 年有关大脑的话题

与 25 年后的话题不同，但这不是因为我们对大脑的认识有了根

本的改变，而是因为"大脑"在后者的情境中表示一种新的客

体，出现于不同类型的句子之中。

《权力/知识》中的知识指·的就是我称之为"深层"知识的

撞VOIr，。大概没有谁意识到了这种知识。我们可以预见福柯的

"权力"应该也是一种没有人能有意识行使的"深层"权力。那

么，福柯对于知识和权力的担忧就非但不重要，反而成了关于遗

传学家和核物理学家如何运用他们新获取的表层知识造福或毁灭

人类的老生常谈了。

作为对精神病人的解放，将其置于医务人员的看护之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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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了新的知识。人们对精神病人又有了新的说法，新的看法。

福柯关于医学的书对此有相关的陈述。La Clinique 既指一个机

构，以教化为目的的医院，也指临床医学的授课，一种说的方

式。《临床医学的诞生} (1963) 是又一部谈论排斥，谈论有待判

断其正误的新事物的书籍，同时也是一部关于一个新的知识领域

内一个自建构的专家阶层形成的书籍。这种发展何以成为可能?

科学史会给我们讲述许多名人的故事。我们能了解到他们遇到的

问题，他们的目标，他们的运气好坏，他们所做的尝试，所犯的

错误，受到何种高等教育，受到哪些思想的影响以及他们在财力

上的付出。但福柯的目的不在说明谁说了什么，为什么，而在于

讲述被说的具体语句构成的网，在于考古学这一解释这些语句何

以可能被说(至于是谁说的，草本不予考虑)的理论。这项简直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纯知识提供一种颇为怪异的解释。在这方面

第一部，恐怕也是最后一部杰作应属《事物的秩序》。⑥

《事物的秩ff} 讲述了四个时期。时期的划分方法很常见。

理性时期，从笛卡尔到大革命。之后是复古的 19 世纪到现在。

理性时期之前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后是将来，起点为现

在。

"生命、劳动和语言"的概念形成于 19 世纪，是生物学、经

济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材料。而这几门学科与被其取代的法国大革

命之前的博物史、财富理论或普遍语法的研究对象之间并无对应

关系，或者说并无套用关系。同样后者的这些研究领域在文艺复

兴时期也找不到平行项，福柯这样讲道。造成这种不对应的原因

与其说是新发现，不如说是思考的新对象的产生。这种新对象的

产生又要引发新真理和新谬误的产生。《事物的秩序》探讨的正

是→种"深层"知识怎样突变成了另外一种"深层"知识，又会

带来怎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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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历史研究，也是一篇抨击人文科学的

橄文。美国的读者请不要将此处的人文科学混同于社会科学。法

国对人文科学的归类还包括心理分析及人类学的某种混合，→些

文学作品分析及具有马克思主义本源的种种反思。福柯的书探讨

的是人。我们的英语文化对人这一形象并未给予多大重视。"人"

是双面的，既是掌握知识的主体，又是知识研究的客体。康德有

一年在他的年度逻辑讲座中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人是什么?"

从那时起，人这一概念才被正式地提出。

随之产生的哲学人类学发展出一种非常规的阐述方式。编辑

康德《人类学} (1964) 法文版的正是福柯。这种阐述方式伪装

得像是生物学或语言学。这不是声称社会科学的方法不合适的那

种人们熟知的批评。在正统科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科学的方法

好得都有点过分了。福柯要否定的是人文科学讨论的是一个真实

的对象这种观点。幸亏"人"正在渐渐退隐，福柯说。代之而起

的是话语，没有认识主体的纯话语。

部分对认识主体的这种反对不过是当时典型的巴黎式讨论而

已。现象学遭到诸如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憎恶和蔑视。福柯在

自己撰写的文学批评中提出的论点是，若要降低组句中的个人色

彩，则唯者"与"作品(俯um)" 两概念必须互换。这些批评

部分可见于他的一部短文集。该集译名为《语言，反记忆，实

践》。⑦他还强调指出文学已经绝迹。所以我用"文学批评"一词

描述福柯其实是个语言使用错误。这就是当时的潮流。但福柯在

此之外还提出了→些观点，这些观点如果尚不能称之为一套理论

至少也算是一些构想，使这种潮流具有了意义。福柯认为言说于

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语句不是有说话者的有意意志决定的。正

误的可能性并不在一个人渴望交流的欲求之内。因此，作者本人

同对这种关于"可能性的前提"的分析毫无关联。

这样，分析话语就不能从谁说了什么这个角度出发，而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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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使句子具有确定的真理价值，从而能够被说出的前提出发。

这些前提存在于当时的"深层"知识之中。这一观点使我们远离

了语句产生的物质条件。《事物的秩序》读起来像是一本理想主

义的书籍便不可避免，让人不由得想起康德。也许出于自嘲，福

柯很快接受了"历史的先验性"这一标签。康德用存在于人类心

灵结构中的可能经验的前提作支点的地方，福柯用可能话语的历

史的，因而也就是短暂存在的前提作支点。

只着眼于词的论点未免太脆弱。福柯不得不重新回到词被言

说的物质条件中。他并不想回头去探讨个体的说话者或作者，但

至少他不能不考虑被说和被写的词到底服务于何种目的。关于人

的非法科学并不只是一堆言语。其中包括 19 世纪忙于将精神病

人重新分类，之后将病人按类治疗的合法医学。在将病人重新分

类的过程中，它甚至创造出了规范概念、病理学概念。这种合法

的改良主义设计出监狱、学校和医院的新式建筑。在《规训与惩

罚:监狱的诞生》③中，福柯对此作了描述。权力又有了公开的

形式如由新的专家群体测试犯人头脑是否正常的审判机制。监禁

随处可见，无论在工厂里，还是在专为监禁而设的各种建筑物

中，甚至连工人家庭简陋的住房也须分为数间房间，以确保道德

规范得以最严格的遵守O

知识变成了权力。那么，人成为监禁对象这一新概念就意味

着对付这些人得有些新方法。不是任何人都对正确的信念"知"

之甚多。读读 1829 年创刊的《公共卫生与法医年鉴}，你会发现

除了统计数字之外，实无可信之处。但就凭讲述其中的恐怖故

事，可保你一年饭局不断。倘若你还复印了其中的部分插图，那

便更是如此。

福柯从这些《年鉴》中选取了 1935 年的一件事例，并将其

发表，题为《我，皮埃尔·里维尔，杀害了我的母亲、姐姐和弟

弟……} (1973)。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大群专家在法庭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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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神病嫌疑的杀人犯作理论分析的场面。最后的处置取决于他

们将其归入的范畴。这只是知识即权力的一个小小体现。决定皮

埃尔命运的与其说是与他相关的事实，不如说是从范畴的角度专

家们看待他的可能性。

人们普遍认为 1968 年 5 月巴黎暴乱的失败不仅使福柯从对

话语的片面执迷中猛醒过来，同时还创造出一个能讨论知识与权

力的新读者群。在访谈中，福柯认同了这一看法。当然， <事物

的秩序》中讨论的问题再没有被进一步展开也有其充分的内在原

因。如果你认为话语指的是某一领域内所有言及物的集合，你就

不能只是读读科学伟人的学术成果，还要取样于所有场所中正在

被言说的一一不仅包括有关公共卫生的年鉴，还包括当时街头分

发的广告。你必然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谁对谁做了什么?

正是在这→点上福柯与传统产生了根本的决裂。决裂点在谁

是主体，谁是客体上。福柯首先否定了我刚才描述的那一认识主

体。有关压抑的旧模式认为存在着→个主体:某种可认定的集团

管理着草地人的生命;或者，作为这种管理的结果，我们被禁止

做某些事情。<性史> (1976) 第→卷即是对这种旧模式的反

驳。ω

报柯曾在-匠、闲谈中讲到，这部书并非是谈性。"性意识"

指的是对性的认识或由、索(据字典释义)。这部书部分是关于这

种思索的〉第一巷的法文标题为 h 协lonté de sαωir ， 意即求知之

志，知"摇 5‘层"知识。此处的志也非某个特定的人的意志:

这一标题也确是对叔本华的-种间接提及。有这样一种意志存在

着:它创造了说出关于性的真理和谬误的可能性。与福柯所述历

史中的其他形象不同，这种求知的意志早已存在了。

性意识同监狱一样有它自身即时的引人之处，但福柯对知识

和权力不变的关注使他将目光投向了关于人口的一种积极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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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所称的生物政治学。权力机构的大网演变成元数对人进行

打分、归类的方法。出生、死亡、疾病、自杀、生殖:所有这些

宣告了现代一一统计数据时代一一的到来。 19 世纪早期是数字

的海洋。之所以会这样，不是因为人们更长于计算，而是因为有

关人口的各种新型的事实被认为是需要发现的对象。

性意识对福柯而言不仅是对性的思索，它还与观念、与对肉

体的意识、与肉体等更大的圆相交。它研究的是"生命的政治技

术气性意识两方面的主要功能被提了出来:一方面是"对肉体

的训练，控制、体力的加强和分配、能量的调节和节省。另一方

面，又被应用于人口的调整"。两者都是"权力对身体的微观控

制"同时也是针对社会整体的"综合措施、统计分析和干预"。

"性，既是通向人体生命的途径，也是通向人类生命的途径。"

我们过去有君主实施控制主体的权力。 19 世纪初左右出现

了"一种新形式的权力"。福柯在一次访谈中描述到"这种新形

式的权力不再能用统治权来进行描述"。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项伟大发明。从一个方面讲，这种权力是"纪律规范性"的，但

纪律规范只是它的→个方面。新的真理和谬误是另→个方面。福

柯这样告诉我们"真理指一整套有关话语的生产、归路、分布、

流通和作用的有规划的程序。"这个"真理"与我们通常理解的

真理并不相同。它与"深层"知识及权力处在同一层次，是一个

抽象的潜在的要素。福柯特别提醒我们决不能从意识形态和马克

思的超结构的角度，譬如，为使某种经济安排合法化，事后建构

的自概念的角度，去考虑整件事。恰恰相反，真理、知识和权力

是使资本主义模式成为可能的条件。

大多数读者为了理解福柯莫名的知识，自具生命的话语已是

颇费心思。不被拥有的权力则更是神秘。"不管怎么说，是否有

人带头发起了这一系列的运动呢?"一个访谈者这样开始，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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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带出一丝恼怒。监狱成了讨论的话题。对此福柯的解释是这样

的:新的权力技术并不产生任何可认定的个人或集团。我们确实

为实现特定的需求发明了各种不同的战术。改进监狱的建筑结构

是为了使囚犯更难以吊死他们自己一一-但无论怎样改，总以某个

规定监狱应怎样建筑的模式为基础。这些战术以片段的形式出

现，没有任何人清楚自己在上面添加了什么。以收集人口信息的

做法为例。每一种新的分类方法、分类方法中的每一种新的计算

方法，都是由某个人或某个机构设计的。当时这个人或机构心中

的目标其实很直接，范围也有限。之后，人口自己就在这个或那

个技术官僚提出的种种规定下被分类、重组和管理得越来越细，

尽管每一项规定的提出者都不知它尚有如此作用。我们于是便得

到了"相互参与中的，权力的不同机制中的，支持的复杂运用"。

因此，我们不要问为什么某些人渴望支配，他们寻求的

是什么，他们的整体战略是什么。我们应该问，在不断开展

的压制活动中，在征服我们的身体，支配我们的姿势，规定

我们的行为的不断的过程中，事情的发展是怎样的。换句话

说，不要去看统治权孤傲的一面，而是要去发现受统治的臣

民是怎样通过多种机体、势力、能量、材料、欲望、思想，

逐渐地、持续地、现实地、具体地被构成的。我们应该把臣

服理解为臣民构成的具体的事例。这同霍布斯 (Hobbes) 在

《利维坦> (Leviathan ) 中的规划正好相反..... .ilÞ 

正好相反之处是:福柯关心的并不是为什么臣民要制定一种

制度来决定谁或是什么居于统治地位。他想知道的是臣民是怎样

构成的。正如绝对没有纯疯癫，没有物自身一样，也绝对没有纯

粹的臣民，没有先于对人恰当的描述形式和人类行为而存在的主

"我"和客"我"。文史学家早已指出在浪漫主义时期以前，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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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会将自己看作是诗人一一看作是那一类别的人，只是写诗而

已。性解放者则强调"同性恋" (及与之相对的异性恋)的范畴

只是在精神科的医生们发明了这个词之后才出现的。这种行为存

在，但不存在同性恋类型的人。福柯的论点是，任何一条我可以

将自己看作一个人、一个行为者的途径都已是历史事件之网的构

成部分。本体的自己不存在，这是他对康德理论的进一步推翻。

刚才我引用了福柯的一段话因此，我们不要问为什么某

些人渴望支配……"脱离了上下文可能会使你疑惑:难道他是在

告诉我们永远不要问为什么罗斯福、斯大怵或者戴高乐渴望支配

吗?我们不该间为什么就是就些人也有缺点、优点吗?不该问他

们是怎样在数以亿计的臣民结上留下向己的印记吗?其实福柯并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看一τ饨此前的工作。即使是在他对探

讨知识的急剧变化最沉迷的时候，他也y 未否定过编年史派探求

根本稳定性这种方法论功重要性。在他在走作为批评工具的"作

者"这一概念的时候， fi~ 丰从未放弃喜欢他所欣赏的作者和这些

作者的优秀作品。简言之，乎也自己的研究不妨碍别人的研究。放

在上下文中，他这段引言者…在说:为了我的研究目的，不要问为

什么某些人渴望支配。

此处有两点很明确。第一，他正着手于关于臣民构成的新的

探索。第二，过去那些针对某一专制君主的权力提出的质询，已

被权力通常源自上面的盲目观念所扭曲。在某个事件中，我们可

能的确只看到一条极松散的链，上接斯大林亲自签署的命令，下

连劳改营中的某犯人。但据福柯的观点，存在劳改营之类的机构

这件事本身不是由个人或历史的不定性造成的。看上去似乎这种

类型的罪恶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无可摆脱地联系在一起，要对其

加以解释还需探究共产主义考古学。我不知道福柯会不会写这么

一篇，不过在访谈中他确实流露过这种意思。另外，给出一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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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学的解释并不是要找借口，或者不去找区别。他强调，不要被

那种我们自己家里、我们所居的城市里都有自己的劳改营这样的

辞令所迷惑。那种论调是错误的，但使其成为错误论调的并不是

从上而下被实施的权力。

福柯提出的是极端的唯命论:除了历史赋予的形态以外，一

切都是虚元，甚至连我们能描述自己的方式都不存在。也许沿此

路一路行来引领我们的是关于知识和语言的思考，但对知识和语

言所暗示的隐喻我们则应不予考虑。相反我们应转向权力战

争和战役模式。将我们卷入其中并控制着我们的历史，其形态表

现为战争而非语言。是权力关系，不是意义关系。"每一种描述

人的新的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描述自己、找寻自己角色、

决定自己行动的方式，都是在"以另外的手段寻求战争"。

《事物的秩序》在结尾预言了这样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

代里，自我意识的话语探讨的既不是人本身，也不是思考的主

体，只是话语本身。这项研究工程的很大一部分要在被福柯称为

谱系学的领域内完成。福柯将谱系学定义为能够阐明知识、

话语、客体领域等事物之构成的一种历史形式，它无需参照某个

主体，不管这个主体超越了时间场，还是顶着空洞的自体贯穿于

历史。"不过《事物的秩序》似乎在说除了关于话语的话语以外

不存在反思性的话语。也许我们不应将这本书看作是进入这种纯

话语的-个新时代的开篇之作，而应将其看作是一个世纪以来最

末一期纠缠于语言的哲学作品。福柯将新的关注点置于权力关系

而非意义关系，将带领我们离开那些逃避现实的暗喻。这些暗喻

针对的对话乃是发源于对语言的病态执着。

不是语言本身应被视为不重要。福柯最近关于忏悔的陈述尤

其是属于对某种言谈的陈述。因此可以说对某类句子在陈述的特

定位置上何以轻易地成为真理或谬误的理解仍然是他关心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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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不过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被嵌入了对行动的可能性和权力的产

生的解释之中。忏悔是地狱对权力的"灌溉" (福柯语)0 "灌溉"

一词携带的不只是常见的农业上的意义，同时也指医学上的清

洁。在这里可能两种意义兼而有之。忏悔既保证了权力关系的清

洁，又使水流多渠道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从而保证了整个地区

的繁盛。没有灌概的个体行为的实施，权力就会腐烂或干枯。

即使以上述思路来解释，诸如，把笛卡尔的自我介绍进话

语，这样纯哲学探讨的事件也未为不可。自我集合了许多很不相

关的活动:期望、伤害、证明定理、看到许多树木。为什么要有

一件事物一一笛卡尔称之为物质-一来充当所有这些动作的主

体?如果我们假定忏悔对撑道士而言是一处第一次让人们不仅讲

述他们的所为，还要讲述他们的所感、所忠、所见乃至所梦的场

所，则笛卡尔提出的指引思想的规则，虽然看起来只单纯地涉及

对知识的探索和知识的基础，却可能是一系列修道院规定的一个

增补项而已，都是一种个性的说话方式与肉体的规范体系相结合

的法则。

假设权力与知识正如福柯所见的一样，我们该怎么办呢?我

们似乎被引至一套极其悲观的学说之前。左派的政治现点通常是

建立在或是复归的古典主义概念上，如卢梭，或是建立在走向终

点的古典主义概念上，如马克思。福柯则清楚地展示出他所讨论

(并憎恶)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监禁。古拉格考古学也将出

现。即使没有左派的古典主义的幻想，我们也可以在任何一种情

境中前行，因为还有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幻想和一些斯宾诺莎主

义的幻想。我们能够将古拉格机构与古拉格问题区分开来。古拉

格机构像监狱一样要通过福柯眼中的历史去研究和理解;古拉格

问题则可以下间为例:此时此刻，该怎么处置这群魔鬼?古拉格

既是一种历史事物，也是一种"积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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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监狱便是如此。人们可能很清楚监狱改革几乎与监狱

同龄，好像它是监狱这一机构的辅助设置一样，可人们就是现在

还在试图使监狱变得不那么无法忍受。但是即使监狱改革是我们

中许多人都能达成一致的流行态度，很明R福柯还是被更为剧烈

的转换所吸引。但是如果关于解放的古典主义革命幻想从理论上

被抛弃的话，又怎样对其加以取代罚了"天嫌不在于使真理摆脱

任何权力制度的束缚……而在于愤真理仅力脱离各种(政治的、

经济的、文化的)支配形式，而在自捕，真理就是在这些形式内

行使职能的。"对福柯而言，解波是一个错误前楠惫，但是"脱

离"是可能的。那么什么是将真理从目祠的文凶形式中"脱离"

呢?

有本书中曾发表过福柯和乔姆斯基的一次联合访谈。@那位

语言学家给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一位稳健的改良主义的自由主

义者:让公正以合法的手段体现出来。而福柯则更像一个无政府

主义者:摧毁司法体系。有没有方法能使真理权力同支配形式脱

离开来呢?也许有。《权力/知识》以 1归2 年福柯同法国毛主义

者的一次访谈开篇。福柯强调，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建立民

众法庭。不要对用来隔离和控制大众的支配权的各种机构进行明

确的重组。福柯绝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部分是因为元政府不可

能。拥有一种能对我们自身发表或真实或错误的见解的制度，就

意味着进入权力的统治，对这种权力的任何脱离是否都能成功也

就没有清楚的答案了。

如果我们还抱有真实的人类、真实的自我或者甚至是真实的

疯癫这种古典主义的幻想，也许我们还能满足于用其他的"支配

形式"替代我们的"支配形式"。但是无论福柯所述的将真理与

支配形式脱离指的是什么，他要的都不是浪漫的幻想。抗议和改

革这类细微的激进行为在朝着传统左派的期望前进的进程中根本

不会有作用。那条路的终点只有荒凉。可以这样讲，福柯已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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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与康德的一次对话。康德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被不慌不忙地

倒置或摧毁了。康德间"人是什么"?福柯答道，虚无。康德

间"那么我们可以期望什么呢?"福柯是否也会用同样的虚无来

回答呢?

如果这样想就误解了福柯对人的问题所作的解答。福柯说的

是，概念的人是虚无的，不是指你我是虚元的。同理，概念的期

望是错误的。马克思或卢梭所怀有的期望应该正是那个概念的人

的一部分，这些期望便成了乐观主义可悲的基石。乐观主义、悲

观主义、虚无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都只有在一个先验的或是

永恒的主体的思想中才有意义。这就是福柯的观点。如果我们不

满意，也绝不是因为他悲观，而是因为对于那在人类胸中跳动不

休的东西，无论叫它什么都好，他没有给出一个代言人。

注释:

( M. Fou，侃ult ， A佣IeTI岳阳幽静 se版时 I阳明"创伽r W，耐耶

1归2-1叨， ed. colin GoI仙，田1lS.ωinG创由1 et al (New Y，创k: Pi刷刷1 ，

19曲) . 

② Foliut 幽回酬. Hisωire tk lafi曲 àl'咿幽幽聊 (Paris: libraire Plon, 

1961).缩译本译为 Madness and ωiIiZn由n(N阳 YOJk: Ræ由mHω舱， 1965) 。

本文其余部分中其他作品之出版日期均指法文原作出版日期。这些部分的

译文元删节。

( M. Fi侃cault ， tk Bir协 qftk 伪防:血 Areh幽由'l!Y qf Medicol Per啤晦n

(I.or也)11， Tavi础烛， 1973). 译自 NCIÍMllnI:e tk la Q航句ue (Paris: 且随时 Universi

国re de France , 1锦)。

④可参见 H. C. Erik Mi创fort ， 'M础_ and Civi1i础.on in Early Modem Eu

E吨Ie: A Rea阳回isal of Michel F，础ault' 。该文收于Bmbara C. M血四川 (ed.) , 

4如 tkR伽m加n ， &皿p 仇 Honor 01 J. H. He:aer (Pl也del抖血 UniVeI冒rity of 

Penr町Ivania pre锢，四~)。

( M. F，倒ωult ， 11re At讪础放韧 qf必剧由非 (New YOJk: Pantheon,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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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 L' Arr:héologie rb.ιsaroÎT (Paris: Gall血町d ， 19臼)。

( M. Foucault , The α由 cf Things: An Arch础均'KY cfthe 局U1Il1n 8<加剧

(New York: RaI由nH四酷， 1970). 译自 Les M础 etlesch棚(Paris: 也随mard ，

1饰)。

( M. Fl由eau1t ， I.an伊ag霄， α阳嘘er-M回跑'ry，民缸6ω (11由缸a， N. Y.: Cor

nell University pr酬， 1叨7).

@ M. Foucault，战呵'üne and Punish: The 晶th 01 the Prison (New York: 

Vin陶醉 1归'9) .由 M皿 Sheridan 译自 SUrVeiIler et punir (Paris: 臼llimard ，

l归5) 。

( M. Foucault , in collahor曲。n with Blandine Bæ:四-Kri吨~etal. ， 1 , 

pierre 陆加，阳吨s阳穆胁时即n四加， my sister and 即阳加...: A 也secf

Pan剖&切如 19th ce曲町 (N棚 York: P8I划脚1 ， 1975). 由 F. Jellinek 译自

胁，i ， pierre 晶曲h 句例句orgé ma mere , ma SOt!IJT et fi加... Un cas de 阳市协

au XlXe s放必 (Paris: Gallimard， 1叨3) 。

( M. Foueau1t , 1加 His阳:r cf sexuali秒， Vol四ne 1: An Intr叫毗俑， Tl'III圃，

Robert Hurl句 (New Y咄: p倒也棚， 1叨8).

@M.F，伽au1t ， P.侃1eT/品刷版非， P. 97. 

@N.α10IDSky 8I1d M. F，侃侃血， 'H田nan Nature: Justice versus p，侧Er' ， in

F晒E1ders (ed.) ，局抽如用 Water (1m由1: 如lvenir pr棚， 1叨的， pp. 133-99. 



福柯论现代权力

南希·弗雷泽著

李静韬译

最近几年，米歇尔·福柯创建了一种带有政治立场的新的反

思形式的理论，并把它应用到对现代性的形成和特性的研究中

去。福柯称这种反思为"谱系学" (geneal咽)，它已经取得了一

些很有价值的成就:它开拓了某些崭新的研究领域，并且使现代

性的某些崭新维度专题化，结果是使开辟一条研究政治学问题的

卓越成效的崭新途径成为可能。但是福柯的工作也遭遇了重重困

扰:谱系学提出了许多哲学、政治学问题，然而就其现状而言，

它无力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本文旨在指出摇柯工作的优点和不

足，并做出公正的评价。

概括地说，我的观点是，福柯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由大量经

验描述构成，他的描述是关于权力的独特现代样式形成的早期阶

段的。这些描述提供了对于现代权力特性的报薯，而这种洞察反

过来有重要的政治学意义，因为它们足以使某些流传甚广的政治

学取向被废弃不用，因为这些取向已经不能应对现代社会中权力

的复杂状况。

例如，福柯的描述表明现代权力是"生产性的( produc

tive)" ，而不是否定性的。这就足以将自由主义的政治学排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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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为它假定权力本质上是压制性的。这些描述同样表明了，

现代权力是"毛细血管状的"，它在日常的社会实践中作用于社

会机体的每一末端。这又足以使国家中心论者和经济至上的政治

实践也应废弃不用，因为这些实践假定权力在本质上定位于国家

或经济中。最后，福柯的现代权力的谱系学确定，权力基本上是

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而不是通过他们的信仰对人们的生活施加

影响。因而，旨在把被意识形态扭曲的信仰体系去神话化的政治

取向也应废弃不用。

这并不意味着，福柯对于权力现代形式的特性和形成的描述

的惟一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一种否定性的、排除某些不充足的政

治取向。更明确地说，福柯使我们能从相当广阔的视角出发理解

权力;当研究定位于他所谓的"微型实践" (现代社会中由日常

生活构成的社会实践)的多样性时，他又使我们能够相当细致地

理解权力。这种积极的权力概念笼统但却无误地蕴含着对"日常

生活政治学"的倡导。

在认为这些大体上就是福柯对于理解现代性的主要成就和贡

献俨 1tJ柯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和贡献，似乎是因为他运用了

独特内社会、历史描述刀'法。这一方法关涉悬置现代自由主义规

范性体制萝等等，这一注制区分了合法地行使权力和不合法地行

使权力 n 福府将这些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都置入括号中，而

将注意方集中在权力运作的实际方式上。

我已经型过，福柯对合法性问题的悬置，无疑是富于建设性

的，这，)~使他以→种有趣的新方法考察权力现象，并揭示了现代

性的重要的新维度。同时，这业已带来了或可能带来某些严重的

困境。例如，已有人假定或可能有人假定，福柯已向我们提供了

对现代权力的价值中立的描述。这与他著作中鲜明的政治立场不

符，要么是，他以另外的某种规范性体制替代了已被悬置的那一

个。而既然没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替代体制，那么就是说，他找到



124 福相的面孔

了不借用任何规范性体制而进行具有政治立场的批评的方法。更

为笼统地说，福柯放弃了对引导政治学的某一规范性体制的需

求。

这些推测显然针锋相对。然而福柯的著作似乎同时导致了以

上的种种推测。他倾向于假定他关于现代权力的陈述，既是具有

政治立场的，又是合乎中立规范的。同时，他不清楚他是否悬置

了所有的规范化观念，抑或是仅仅悬置了关于合法性和不合法性

的自由主义规范。更糟糕的是，有时福柯看似根本没有悬置自由

主义的规范，反而预设了这些规范。

我认为以上种种大体上属于福柯工作中最严重的困境。它们

与我前面提到的长处之间具布微妙的关系;看起来，正是使得对

于权力的具有经验和政治价值的描述成为可能的同一方法论策

略，与规范性的含混性密切相关。

我打算以如下方式研究这些问题:首先，我将描述福柯的谱

系学方法，其中包括悬置自由主义关于合法性的规范性体制。然

后，我将描述福柯关于现代权力的特性和起源的历史洞察，谱系

学方法使得这些洞察成为可能。再次，我将简要地探讨福柯关于

现代权力形成的观点所蕴含的有价值的政治内涵。最后，我还会

讨论福柯工作中规范性维度带来的困境。

一、谱系学方法和将合法性问题置人括号

福柯继尼采之后将他对于现代权力的特性和发展进程的反思

形式命名为"谱系学吻。最好在消极的意义上，通过与其他多
数研究文化和历史现象的方法的比较来理解他称之为谱系学的研

究方法。谱系学与根据符号体系解析文化的符号学或结构主义之

间存在着断裂②。谱系学试图将文化设想为实践;另外，谱系学

也不应与解释学混淆，福柯将后者(元疑是落伍地)理解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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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深深地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意义的探求，对于能指背后的所指的

探求。谱系学自明地认为每一事物都可以自始至终地加以解

释，③我们可以将这一观点更清晰地表达为:文化实践是历史形

成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武断的或偶然的，也就是说，如果没

有其他偶然的、历史形成的实践作为前提，它就是无根基的。其

次，福柯声称谱系学与意识形态批评对立，他对此的理解又一次

显得有些粗糙，他的意思是谱系学并不关心对于科学或知识体系

的内容的评价;它与信仰的体系更元丝毫瓜葛。它更关心真理、

知识和信仰产生的过程、程序和机制，福柯称之为"话语政体的

政治" (严Htics of 也e discursive 呻me)③。最后，福柯主张区分谱
系学与观念的历史。前者的旨趣不在于为连续发展的事件和实践

编写年谱，相反，它的定位是断续的东西。和托马斯·库恩一样，

福柯假定不能类比的散漫政体具有多义性，每一种都有各自相关

的实践集团 (matrix of practi倒)作为后盾，并且，这些政体在历

史上相继成功。每一种政体都有各自独特的目标取向，独特的叙

述规范化及其真理一谬误观，独特的产生、保存、处理原始数据

的程序，以及独特的制度机制和基体(阳时ces) 。⑤

福柯打算用他的术语"权力/知识的政体" (阳wer/knowledge

E唔me) 指称，这样的目标、标准、实践、程序、制度、机构和

操作的总体关联。这→术语涵盖了库恩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术语:

"范式"和"规训的基体" (disci卢皿巧 m由ix) 所包括的一切内

涵。与库恩不同的是，福柯赋予这个综合体鲜明的政治特征，运

用"权力"这一术语，以及更为巧妙地运用"政体"这一术语，

都传达了这种政治色彩。

福柯主张，散漫政体的功能本质上包括了社会强制的诸形

式。社会强制及其运行方式当然不同于政体，但是它们都包含着

如下现象作为其特征:褒扬某一陈述形式而相应地贬抑其他:授

予某些人提供知识断言特权的制度许可，而相应地剥夺他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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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来自个人和关于个人的信息的程序，其中包含各种形式的压

迫;定位于调查对象，同时也将目标指向运用社会政策的话语激

增。⑤尽管具有鲜明的异质性，所有这些仍然是在社会中，社会

强制(或按照福柯的说法是"权力")在话语生产中和通过话语

生产而运行的方式的例子。

福柯声称他研究的是权力/知识的政体的谱系学，但现在他

真正的兴趣所在已昭然若揭，概略地说，这是关于社会实践元公

度的巨大网络的构成和功能的总体性历史性相关研究，其中包括

压制与话语的多元互动夫系。

显然，南树的谱系学是→种独特的、原创的文化研究方法。

它将通常分离的现象结合在→缸，而分离了通常联系在一起的现

象。它是通过坚持或声称安坚持酌，类似于加括号棋?苦干方法论

原则做到这一点的。⑦

当然警加括号并非福柯的术语，鉴于他对于与之相连的现象

学传统抱诗的敌意，仇将毫无疑问地拒斥逮一术语。然而，这一

术语对于他的标准范畴在:地的提问方式的悬置研究极富启发性。

以福柯研究权力/知积政体的方法为例，这一点显而易见，它悬

置了真理/谬误范畴或真挫/意识形态范畴。即它悬置了认识的合

法性问题。植树q并不关心他研究的各种政体是否提供某种意义上

的真的知识，正当的知识，充分的知识或者是未经扭曲的知识。

他并不估价认识的内容，而是描述知识生产的程序、实践、机构

和制度③。

这种将认识合法性问题置人括号的做法可以引发多种多样的

解释，它既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试探性假定方法，即面向"这一

合法性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其原因是什么"问题而敞开的方

法;或者，它需样可以被视件实质上的、原则性承诺，某种变形

的认识论的文化相对主义。尽管第二种意义上的实质解释占优

势，文本本身的确提供了自相矛盾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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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是这样，福柯对于认识合法性的看法并非他首要兴趣

所在。对此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另一种加括号，它与对于规范性的

合法性的悬置有关。福柯主张在他的权力/知识政体研究中悬置

这一合法性。他声称他并不关心他研究的充斥着压制的各种实

践、制度、程序和机构是否合法。他将避开专题化权力/知识政

体规范性的有效性。⑨

由此产生了有关福柯悬置规范性的性质和程度的问题。这种

悬置究竟在多大范围内是有意识的?福柯有意悬置的，仅仅是?

个特殊的规范性体制，即以权利、限制、君主、契约和压迫为中

心范畴的现代政治自由主义的规范性体制吗?这一体制不同于合

法统治权力的行使，它局限于权利的范围之内;也不同于权力的

非法行使，这种权力超越限制，侵犯权利，是一种压制性的权

力。⑩当福柯将合法性和非合法性概念从谱系学中排除时，他想

要排除的仅仅是这些自由主义的规范吗?

或者，福柯悬置的是更为广泛的规范?他有意地悬置的，也

许不仅是自由主义的体制，而是任何一种规范性体制?他是否打

算将规范性的合法性问题毫无限制地 (simp植citer) 置人括号?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福柯所宣称的意图如何与他真实的谱系

学实践相符?不管他是如何声称的，他实际上在做的到底是悬置

所有的政治规范，还是仅悬置了自由主义的规范?

另外，无论加括号应用的范围有多大，它具有哪些特征?福

柯给规范加括号，只是一种方法论策略吗?这种试探性假定方法

的目的就在于开辟一种观察现象的全新方法吗?果真如此的话，

它将为某种接踵而至的，有关权力/知识政体的规范性评估开辟

可能性空间。抑或是，福柯为规范性加括号代表了实质上有原则

地承诺了→种文化的、伦理的相对主义吗?承诺了跨越权力/知

识政体的规范性合法性的不可能性?

这些问题对于解释和评估福柯的工作至关重要。但是，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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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在福柯的著作中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现成答案。要解答它

们，有必要更切近地考察福柯对于谱系学方法的实际、具体运

用。

二、现ft权力的语系学

福柯关于现代性的经验主义研究，集中在独特的现代权力形

式的特性和形成问题上。在他看来，现代性至少在某方面，由一

种崭新的权力/知识政体的发展和运作组成。这一政体由程序、

实践、研究对象、制度定位以及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强制的诸形

式组成，它们每此前的政体形式有显著的不同。

对福柯而言，现代权力与此前的权力不同，它是局部的、持

续的、生产性的、毛细血管状的和详尽无遗的。在一定程度上，

这些特性是它所由产生的环境的必然结果。福柯认为，现代权

力/知识政体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它逐渐以局部、零碎的方式，

主要从开始于 18 世纪晚期福柯称之为规训制度 (disciplinary insti

tutions) 中发展起来。各种各样的"微型技术"被元名的医生、

典狱宫、教师，运用于无名的医院、监狱和学校中而得以完善，

它们远离古典政体 (ancien 晤时的强权中心。直到后来，这

些技术和实践才被接受，并被整合为福柯所谓的"统治的全球或

宏大策略" (gll伽1 or macro- s国呻目。，f domination) 0 @ 

规训制度首先面临组织方式，监视和控制大量人口等问题，

也就是说，这些制度最早面临的问题最终也成为现代政治的基本

问题。因此，在福柯看来，它们开创的策略和技术决定了现代权

力。

福柯描述了规训的许多新的微型策略和实践。其中最为著名

的是凝视( the 伊ze/le 1嘲rd)。凝视是管理者通过可见性 (hy

E阳回 of visih也ty) ，管理辖制下的居民的一种权力/知识技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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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居民组织起来，以便他们能够被看见、了解、监视和控制。

对福柯而言，这种新的可见统治方式有两类 z 概览式可见统抬方

式和分门别类式可见统治方式。

概览方式的前提是结构和组织的革新，这些革新使得统治者

能够清楚地观察居民以及他们之间的头碍。最佳范例是边沁

(Ben由am)@的全景监狱(以监视塔为中心，周围环绕着单人牢

房)，医院中根据疾病隔离住院病人，教室中井然有序地按照学

生的等级和能力进行的空间排列。

相反，分门别类的方式旨在洋患无遍地、仔细地观察个人及

其习惯和历史。福柯认为这一:每式事实上第四 .w成功地把个体构

造成要素，同时又是新棉悔查对蒙和新捎校力目标。@

这两种监视，概览式的和分门别类式的，都是微小实践，与

新知识的新的生产过程以及新型权力联系在一起。它们包括对于

居民和个人的"科学"观察，因此是一种运用监视手段的新"人

学"。这种联系取决于监视的不对称性质;它又是单向的，科学

家和典狱宫监视被监视者，反之却不可能。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全

景监狱的单向可见效果，使被监视者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以及是

否被监视，这样一来，监视被内在化为被监视者对于自身的监

视。@与其他制度中的科学观察形式相比，它更为隐蔽地对象化
其目标，更为彻底地探查被监视者经验的方方面面。

无论如何，福柯并没有使我们得出以下的结论:对象化的行

为科学有使用凝视这门现代权力/知识的微小技术的专利。他还

证明了可称为"心灵解释学" (henneneutics of 由e 阿che) 的类似

功用。这种实践类似于心理分析，它将个人看作谈话的主体而非

行为客体，它也包含不对称的单向可见效果，也许我们应该称之

为可闻效果。话语的生产者被认定为无力理解谈话，因而需要依

靠一个无声的解释权威。。在此也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用高压获得

知识和用知识去压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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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福柯来说，凝视这样的微型实践，处于远比它们在早期

规训制度历史中更为重要的地位。我们已经知道，它们是对居民

管理方式问题的最早回应，后来逐渐限定了现代政治。它们最终

被整合到全球政治策略和定位之中。但即使在早期的惩罚形式的

早期阶段中，它们也已表现出大量的现代权力特质。

惩罚策略因促使权力连续运作而预示了后来研究现代权力的

谱系学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全景监狱的监视，与前一现代的权

力机制迥异一一后者不连续运作，并且要求运用强力的实施者在

场。而最初产生自惩罚的微型实践的现代权力，不要求这种在

场，它用温和得多的连续可见压迫，取代了机械的暴力和强力。

这样，现代权力呈现出较为低调的外观:它不具有古典政体行使

权力时表现的宏大特性。它的成本低廉(经济-方面，它需要较少

的劳动力;社会方面，对宫的反抗更难奏效)。然而，它更为有

效，在福柯看来，倘若与社会科学联系在一起，它就能够毫无遗

漏地分析它的对象，即整个社会机体。它不像早期的政体那样无

知或盲目;也不会遭受偶然或过失的打击。因此，它掌握一切细

节，比以前的政体形式更为敏镜;它在最探人的层面上把握对象

一一把握他们的手势、习惯、身体和渴望。与此相反，前一现代

权力只能远远地施加浮浅的影响力。同理，自惩罚的微型实践而

来的现代权力，在本质上并不取决于某个核心人物或某种核心制

度(如国王、君主、统治阶级、国家、军队等等)。另外，它元

所不在。正如我们对于全景监狱自我一监视的论述所证实的那

样，官甚至在目舔自身中，在他们的身体、手势、渴望和习惯

中。用一句福柯常用的话来说，现代权力是毛细血管状的，它不

是从某个核心源泉中散发出来的，而是遍布于社会机体的每一微

小部分和看似最细小的末端。⑩

将这些特点结合起来考察，它们把现代权力的运作方式定义

为福柯所说的"自我放大"在此方面，它也区别于古典政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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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权力，后者以数量固定的强力为运作方式。它通过福柯称之

为"减额" (p币lèvement) 的方法使用强力;它总是遭遇敌对力

量，并致力于消除和削减它们。而现代权力总是在应用过程中，

持续不断地增加和扩充自己的力量。它利用敌对力量，而不是否

定它们，它将敌对力量转化为自身流程中的节点加以联合。@所

以这一全景装置只需付出很小的规训代价，就使被监视者自我监

视。其目的不是镇压被监视者，而是重新组织他们。寻求生产福

柯所谓的"温驯而有用的肉体'吻。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我们也

许可以说，前一现代权力的功能是进行简单再生产的系统配置，

而现代权力定位在扩大再生产上。

福柯关于现代权力规训起源的描写是非常丰富和具体的，而

他对于局部的、零碎的微小技术如何整合为全球的宏大策略进程

的描写，则很少涉及细节。在《性史》第一卷《求知意志》中我

们可以发现最为详实的描写。在那里福柯探讨了现代宏大战略的

"生物权力" (bio - po啊r)。生物权力关注现代社会中生命的生产

和再生产的管理方式。它定位在权力/知识的新对象上，如人口、

健康、城市生活以及性。它将这些都对象化为应予管理、教化和

控制的资源。它运用新的定量社会科学技术，进行计数、分析、

预测和规定。同时，它还应用广泛传播的非定量的性的话语，福

柯认为这一话语的起源可以回溯到 19 世纪中产阶级的自我诠释

和自我肯定中。⑩

1979 年，福柯在斯坦福的坦诺演讲中，将自己关于生物权

力的研究与政治理性问题联系起来。@的确，他将发展和运用社

会科学视作管理人力资源和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很显然，这与

将现代化进程视作理性化进程的观点密切相关。但是，两者之间

存在着显著和重要的区别。"理性"和"理性化"概念在很大程

度上都具有规范性两面性特征，它们在福柯的用法中消失了。例

如，在晗贝马斯那里，理性化包含了工具化与更完善的政治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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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理性之间的比较，工具化只是单向度的、部分的、不完全的理

性化。因而，它可以作为批评现代化的一种规范性标准。与此不

同，福柯在坦诺演讲中对于政治理性的讨论不包括这种比较，也

不包含肯定的规范性角色。对于他来说，理性要么是中立的现

象，要么是吹捧(阳t court) 统治的工具。@

三、谱系学的政治寓意

福柯对于与众不同的现代权力的描画一一通过日常微型实践

的多义性，在毛细血管状水平上进行一一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

其中的一部分是策略性的，另外的部分是规范性的。

福柯的分析表明，现代权力主要是通过由个人的社会实践构

成的各种形式的限制，而不是通过扭曲个人信仰施加对于个人的

影响。福柯将此戏剧化地表述为，权力在我们的身体中，而不在

我们的头脑中。更清楚地说，他的意思是，在理解权力对我们的

影响时，实践比信仰更为基本。

可以从这个观点中得出对于实践的分析和批判，优先于对于

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的结论。福柯的见解至少是因某种相当拙

劣的意识形态批评方案，不足以说明现代权力的社会现实性而将

其排斥在外。也就是说，它排斥了以下观点，给予适当的客观物

质条件，社会变革的惟一任务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变人们对

自身需要和利益的扭曲理解。坦率地说，是否有人真正抱持这个

观点，是很可疑的。但是，福柯对于实践的优先性的生动提示，

对于意识形态批评政治学的更具诡辩性的某些方案的潜在片面性

而言，是一种有益的纠正。@

福柯对于现代权力微细特征 (cap诅町 cha阳ter) 的理解，还

包含了另一种深刻寓意一一指出了国家中心和经济至上政治取向

的不充分性。这些取向假设权力起源于社会的某一种或两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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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点。福柯关于权力的多义性、连续循环性以及实现权力的微

型实践的描写否定了这种假设。相反，它表明权力无所不在，权

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权力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多数明显的细小环

节和关系中，同样，它也存在于社团成员中，工业流水线中，议

会中和军事设施中。

因此，福柯主张排斥国家中心和/或经济至上的政治取向，

排斥那种认为掌握和革新国家和/或经济权力，对于摧毁或革新

现代权力政体就足够了的观点。@

福柯的经验主义工作所具有的两种重要的政治寓意，可以被

联系起来明确地加以表述。由于揭示了现代权力的微细特征，因

而排斥了粗糙的意识形态化、国家主义和经济至上主义等理论，

福柯的工作确实可以被看作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学"中的有效裁

定。因为如果权力被揭示为世俗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那么摧

毁或革新政体，必须致力于革新这些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

这可能是福柯思想的最重要特征。他将性、家庭、学校、精

神病学、医药、社会科学等等现象都看作是政治现象，并为此提

供了经验基础和概念基础，这就认同了将这些领域的问题视作政

活问最重拍做法。这种做法拓宽了人们可以在其中遭遇、理解和寻

求出变她们生活特质的某些领域。无疑，自 ω 年代以来，西方

政渝学的耐究领域~，奋不断扩展的倾向，显然福柯探受这一倾向

的影响， '并且在经验方面和概念方面支持了这一倾向。

上述对于政情策略的思考，认为现代权力政体理所当然地不

受欢迎，应予摧毁和革新。但是这→假说从根本上包含了福柯谱

系学描写的现泡化的政治暗示。这些就构成了我们下一步研究的

主题已

我们已经数次提到过，在福柯的描述中，现代权力不是国家

或君主对个人实行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方式，它深人到了社会有机

体最细微的末端。因此，福柯认为，传统自由主义区分权力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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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和不合法性的做法，对于现代权力的特征而言是不充分的。

自由主义体制主张权力源于君主，实施于国民，它试图为权利划

定一个不受权力控制的区域，在这一区域权利渗透是不合法的，

不合法的权力被理解为压抑或者是对于限制的逾越。

但是如果权力是无所不在的，并不来自某一根源或某一方

向，那么这一自由主义体制就无法兑现。此外，针对这种特定的

不适用性，福柯主张由这一体制支配的话语增殖本身，即构成了

现代权力微型实施的一部分。这种话语具有掩藏现代权力真正特

质，因而具有进行隐蔽的统治的功能。@

显然福柯借用最后一项指控，超越了规范性的概念分析和实

质分析之间的界限。他在运用"暴政"这一术语的同时，排斥了

自由主义规范性体制;他似乎准备用另一替代体制取代它。下

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一替代体制可能是什么的问题。现在我们能

够证明，即使福柯的经验命题一一现代权力是毛细血管状的是正

确的，它自身也没有规定必须采用某种特定的规范性体制，它至

多是销毁了自由主义体制的传统基石。

当我们提到福柯的见解的规范性政治寓意时，当他洞察现代

权力具有生产性的和自我增殖的特质，现代权力的定位在于我所

说的"扩大再生产"时，类似的情况也发生了。这一洞察掩饰了

福柯称之为"压抑假说"的东西。压抑假说假定权力因禁止、审

查制度和否认等操作，在本质上是否定性的。这种观点认为，权

力总是在拒绝，拒绝一切可以界定为非法的欲望、需要、行为和

言谈。假如桶呵是正确的，那么现代权力同样也生产这些非法的

东西。福柄的经验主义陈述排斥了压抑假说以及它所支撑的自由

主义政治取向。在当今西方学界，这一取向广泛流行，其目的在

于释放被权力压抑的东西爹它将"非法的"言谈、行为和欲望归

结为政治反抗。福柯不仅仅是因为它没有充分体现现代权力的真

正特征而拒斥它，而且，他还认为现代权力的开展能够使自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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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话语更加繁盛，因而再次掩盖了统治的真实功能。③福柯排斥
了压抑假说，排斥了用"压抑一释放"对峙取代自由主义的"合

法性一不合法性"对峙的极端规范性体制。他将这两种体制都与

他看作是统治的功能联系起来。因此，福柯必须设定他自己的特

定规范性体制。这一替代体制究竟是什么?

四、福柯谱系学的规范性维度带来的无法解答的问题

在我看来，尽管福柯对于现代性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实际上，他的工作以提出了注定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告终。我将

简短地回顾此前关于这一点的讨论，以便澄清我的主张的含义。

我已经说过，福柯采用了一些至少是富于启示作用的原则，

权力政体被界定和描画为中立的现象，例如，不从自由主义的立

场出发，拷问它们的合法性或不合法性。我还说过， (谱系学)

方法论策略的运用，使福柯有可能对现代政体的形成做出明确的

陈述，这又反过来揭示了现代生活中权力运作的某些被忽略的特

征。另外，我曾主张福柯对于现代权力的描述，为拒斥广泛流行

的某些策略和规范性的政治取向和采用"日常生活的政治学"立

场取代它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福柯悬置权力/知识政体的规范性合理性问题做法属于

什么性质，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悬置的问题尚无定论。我

曾指出他对于现代权力的描画事实上并不是完全中立的某些迹

象，但是我还没有系统地论述这一点。现在，我将重新回到这一

问题，更为切近地观察福柯著作中政治学观点的特征。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福柯的著作中充斥着诸如"生物权力的

时代"、"规训社会"、"古拉格群岛 "æ (血e careeral 配hipel叩)

一类的用语，其弦外之音多为不祥。此外，福柯丝毫不惮于频繁

地使用"暴政"、"镇压"、"征服"之类的术语来描画现代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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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政体。让我尽量用接近于他自己的语言风格来重述他描画的

主旨:在现代社会早期，监狱这一类封闭的规训制度不断完善而

构成了各种改造和征服个人的机制，使之成为认识的对象和权力

的目标。这些技术旨在于重新组织那些异常的个人，使之变为驯

顺的、有用的身体，重新嵌入社会机器。后来，这些技术从它们

的诞生地输出，逐渐形成全球统治战略的基石，用以全面地管理

生活。看起来似乎是反对这种政体的各种话语，实际上都以掩盖

其本质特征的方式，部分地支持了这一政体。

由此说来，很明显，摆柯对于现代社会中权力的陈述只能是

中立的和不含任何立场的。那么，他是如何离开了对现代权力的

合法性问题的悬崖，走向了带有鲜明立场的生物权力批评?总而

言之，这才是问题所在。

可以对此做出许多可能跑辩解:首先，有人可能在韬柯的批

评中读出政治立场，但在某种忠义上情种批评仍是完全中立的。

也就是说，有人可能认为他置λ括号的规提审不仅包括了自由主

义规范，而且包括了所有的确治规范。

在各种访谈中，福柯部采咱了这种辩解。他声称他以战略和

军事方式探讨权力问题，这;不同于规范性方式。他说他用战争的

视角，用斗争与屈服的比较，替代权力视角的合法性与不合法性

的比较。@

根据这种解释，福柯运用的术语"暴政"、 "镇压"和"征

服"完全是中立的，只用于描述现代世界中反抗暴力的战略同盟

和不同操作模式。

然而，这种辩解仍然遗留许多问题。事实是，通常人们在战

争中运用战略的军事分析确定敌对的各方。人们能够识别哪一方

是胜利者和征服者，哪一方是反抗者和屈服者。福柯并没有这样

做，实际上，他拒绝了这种可能性。他声称，将权力视作可以为

某些人、某些阶级或其他什么主体拥有的财产，这是一种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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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最好被视作更为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关系域，每个人作为一

个元素身处其中。@

严格地说，福柯的辩解与事实不符，他似乎不时地将生物权

力与阶级统治联系在一起，而且默默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中的相关解释(至少是其中的某些因素)。这样的辩解也与他的

以下倾向不符:他将社会科学家、行为技术论者(伽hnologists of 

behavior) ，以及有"统治的力量"的心理解释学家，都视为微型

权力的代表。

无论他是否以及能否识别统治的暴力及其统治对象，福柯声

称他那些昕似规范性的术语不是规范性的而是军事学的，都会陷

人另一种困境。这就是说"暴政"、"斗争"和"屈服"作为军事

术语应用，这一做法本身并不能解释或合理化任何人偏爱一方、

支持一方而反对另一方的行为。福柯使用特定术语称谓反抗暴

政，但是为什么应该反抗?为什么斗争优于屈服，而暴政理应遭

到反抗?只有通过引人某种规范观念，福柯才有可能回答这些问

题，才有可能告诉我们现代权力/知识政体的缺陷何在，我们为

什么应该反抗它。

假设福柯的批评是基于一定立场的，而不是规范性的，这看

来似乎给他带来了严重困境。也许我们最好是假设他并没有悬置

所有的规范性体制，而仅悬置了建基在合法性问题上的自由主义

体制。这样一来，根本的任务就是揭示福柯自己预设的替代体

制。"语言的暴政"、"征服"、"斗争"和"反抗"是否就是某种

替代体制的骨架?

在理论上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是我无法具体阐释，我在福柯

的著作中找不到关于他的替代规范的蛛丝马迹。我看不出他是如

何具体地以全新的"后自由主义"方式来阐述"暴政"、"镇压"、

"征服"等等术语的。这不是要否认这些术语已经从福柯对于规

训权力的描写中获得了崭新而丰富的经验内容。例如"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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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具有"事111 马技巧" (曲回皿ge) 的含义，它运用非暴力的，然

而是肉体的强制，生产规范性的、顺从的、熟练的个体。但是这

种重要的新含义的增长和扩展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要精心营造一

个全新的规范性体制。换言之，它们并不足以准确地告诉我们完

全不依赖自由主义规范的规训有什么缺陷。相反，它们的规范性

力量似乎取决于对权利、限制等等观念的默默坚守。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福柯似乎在有的时候假定全球统治的宏

大战略，如与阶级统治相关的生物权力，而且马克思主义对于后

者的论述基本上可以接受。那么福柯假定的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

的规范性体制?至少根据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解读，这一体制的典

型特征是没有完全悬置所有的自由主义规范。在批判资本主义的

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时，它至少预设了其中的某些规范。例如，

马克思证明了，在原则上以劳动力交换工资的契约交易，应是对

等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的交换是不对等的和强制性的。由此可

见，他并没有完全悬置资产阶级的互惠和自由规范。

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解读福柯。或许他根本没有完全悬

置，反而预设了他所批评的自由主义规范。例如，他对凝视这样

的微型规训技术的描述，就有力地证明了虽然现代社会科学声称

要保持中立租摆脱权力的控制，然而实际上它同样包含着不对等

和强制。

我相信擂柯本人会控绝这种解读，但是考虑到他在《规训与

惩罚》中对于规制!j社会和强制社会的描述，这种解读有一定的合

理性。如果有人向这个社会的缺陷究竟在哪里，康德的观念就会

立即闪现在我们心中。当人的尊严和自主性受到侵犯时，当由于

某种原因人仅被当作手段使用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呼吁应用康

德的观念。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康德的观念也与关于合法性与不

合法性的自由主义规范相关，这种合法性和不合法性根据限制与

权力来确定。即使福柯著作中表面上没有其他的规范性体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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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主义体制没有被完全悬置的主张也不是不合理的。不过，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福柯彻底地陷入了矛盾之中，因为他甚至比

马克思更倾向于仅仅将这一体制当作暴政工具。

关键的问题不仅仅是福柯的自相矛盾，而是他这样做在一定

程度上是因为他误解了规范在社会捕读中起作用的方式，至少在

他自己处于这种情境下时是这样。地以为仅通过坚决放弃明确地

指涉合法性和不合法性一一-阴沟这网卜观念不过是冰山之一角

-一就能从他对现代权力的描述中彻竭地清除自由主义的所有痕

迹。也就是说，他以为能够把这些现范从它们置身其中的庞大的

文化和语言基质中整齐也隔是和都踪。他错误剧情计了这些规范

在何等程度上植根于如扩散子语言的每一层面，以及一一元论他

自己的愿望是怎样的一一他的批评在何等程度上借助了在现代西

方规范传统中形成的描述、解释和判断模式。@

看来，无论是哪种解读都无法帮助福柯从困境中解脱。不管

是认为他悬置了所有规范性体制，还是认为他只是悬置了自由主

义体制，甚至认为他保留了自由主义体制，他都被尚未回答，也

许是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困扰。因为他没有设想和坚守任何一种

单一的一贯的规范战略，他的工作以一种古怪的反常的军事化描

述，马克思主义的专用语和康德道德律令的混合物告终。虽然其

中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经验成分，但我仍然只能得出福柯的工作

是混乱不堪的结论。

我想这种混乱的根源可以追溯至福柯权力观念中某些概念上

的含混不清，这个概念自身就既是中立的，又是具有特定立场

的。例如，他宣称权力是生产性的，不是压制的。通观全文，我

始终坚持认为这是关于现代权力独有的自我增殖特性的经验主义

断言。含混之处就在于，福柯同时又宣称生产性是所有权力自身

的概念特征。他宣称不仅现代政体，而且每一种权力政体都创

造、塑造和支撑一整套特定的文化实践，其中包括趋向生产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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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每一种权力政体都创造、塑造和支撑一种作为积极现象

的特定生活形式。没有一种政体是完全消极的。另一方面，福柯

又做出相反的断言:没有权力，飘极的生活形式就难以维系。原

则上，不受权力控制的文化、社会实践和知识是不可能的。在他

看来，没有人能够仅仅因为某一种生活形式负载着权力的重荷而

反对它。权力是生产性的、不可消除的，因而是完全中立的。@

应该怎样评价这种观点?在我看来，似乎可以做出这样评

价，它由三个相当无害的陈述构成 1、社会实践必然由规范加

以约束， 2、约束实践的规范既强制(它的对象)，又授权(给它

的对象)， 3、这样的规范只在它们强制作用的范围内授权。这三

个陈述表明，没有强制人们就不能进行社会实践，因而强制并不

针对任何具体社会实践的基本事实。这是 20 世纪哲学中常见的

观点，例如于尔根·哈贝马斯关于言谈行为获得成功的途径的描

述一一这些言谈行为预示了真理的规范，可理解性的规范，真实

的规范和适当的规范-一就暗示了这一点。正是这些规范使得交

流成为可能，但不是通过贬低和排斥某些可能的和现实的意见。

它们使我们能够发言，同时，它们又抑制我们的言谈。

假如这就是福柯"权力是生产性的和不可消除的"这个论题

的全部含义，那么权力的确是完全中立的现象。然而这种解释符

合福柯的用法吗?在某种意义上符合。他的确在权力/知识的涵

盖下，将这些现象归结为完善的知识断定 (knowledge claims) 的

尺度，这些尺度在肯定某一陈述形式的同时贬抑其他形式。这些

现象也给与断定知识者 (knowledge claimar血)的社会认可或制度

认可，这一认可授权给某些人做出特定种类的知识断定，同时被

夺了其他人这么做的权利。如果这些才是权力的真正内涵，那么

权力是生产性的、不可消除的和完全中立的论题，就令人难以反

驳。

然而，除此之外，福柯的权力/知识政体还包括其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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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提炼知识过程中的显性的和隐性的压制，这些知识既是从人

那里提炼的有关人的知识，又是为了以更为巧妙的压制方式实施

策略，将对象(包括人在内)目标化的知识。这些现象不再是无

害的，而是非常危险的，原则上它们是不可消除的，但是这一点

并不直接显现。假如它们才是权力的内涵，那么，认为权力是生

产性的、不可消除的和完全中立的观念，就很值得怀疑。

我曾经提到，福柯权力/知识政体的观念涵盖高度异质的现

象的集合。显然，他工作中关于规范维度的困境，至少在某方面

滋生于这种异质性。问题在于福柯将许多不同种类的事物都称为

"权力"，并且就这样将其拥置在→边。我们承认，所有的文化实

践都有约束作用，但它们是性质各异的约束，要求不同的规范作

为回应。我们承认没有权力就没有社会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所

有的权力拥有完全相同的形式，也不能说明其中的某种社会实践

与另外一种实践同样完善。确实，福柯自己计划中主要的方面在

于区分良好的与恶劣的实践套路及其约束方式。不过这就要求拥

有比福柯现有的规范远为丰富的规范性资源。

这一点也可以这样来表述:福柯在写作时似乎遗忘了韦伯主

义社会学理论的整体存在，这一理论细致地区分了这些观念，如

权威、力量、暴力、暴政及合法性。能够通过这些概念而彼此区

分的现象，在福柯无所不包的权力慨念中被简单地堆加在

起@。其结果是，规施之间大量的可能的细微差别消失了，因而
造成了某种规范性单一性的后果。

我在前面提到过，福柯现代权力的谱系学，对于作为理性化

的现代化研究相关，但是两者间存在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差异。相

对于其他任何比较两种规范的理论，这种差异是福柯所欠缺的。

例如哈贝马斯的理论，比较了部分的、单一的工具理性和全面的

实践理性或政治理性。福柯的这种欠缺所引起的后果已日渐鲜

明，他并不区分包含暴政的权力形式以及不包含暴政的权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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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此基础上，福柯似乎认可了对于现代性的单一、整体拒

斥，他甚至没有提出任何替代的概念。

实际上，福柯游移在两种同样不充分的立场之间:一方面，

他采用的权力概念容忍他不去谴责现代性的任何不良特征;另→

方面，他华丽的修辞泄露出，他已经判定了现代性的缺陷是无可

挽回的。显然福柯需要并且迫切地需要的是把可接受的权力和不

可接受的权力区分开来的规范尺度。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们可

以如此定位福柯的工作，它无可置疑的原创性的与极富价值的维

度正处于一种危险之中，它可能被误解为缺乏充分规范性的视

野。

注释:

①福柯最近才将"谱系学"这一术语与他的后期著作联系起来。参见

〈尼采，谱系学，历史)，{语言，反记忆，实践:选集和访谈录)，译者:唐纳德 'F'

伯洽德，莎丽·西蒙，伊萨卡，纽约， lCJl70 早期他将自己的研究称为"考古

学"。参见《知识考古学)，译者 :A'M' 夏里安·史密斯，纽约， 1箩72。对于这次

转向的解荐，参见《真理与权力)，{权力/知识:访谈录选集及 1972-1977 年其

他著作)，编辑:科林·格登，纽约， 1卿。

②《真理与权力)，同上，繁 114 页。

③《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加西尔·罗耶蒙特1哲学〉第 6 期:尼采，

巴黎， 1967，第 183- 须刀页。

④《真理与权力)，版本 i司前，第 118 页。

⑤《真理与权力)，同上，第 112- 113 ， 131 ， 133 页。

⑤《语言话语}，译者:鲁波特·索约尔，{知识考古学}，版本同前，自 216

页起。{尼采，谱系学，历史}，版本同前，自 51 页起。《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

生)，译者:阿兰·夏历丹?纽约 ， lCJl9 ， 自 17 页起， 101- 102 页，自 170 页起，第

192 页。

⑦最早向我提到福柯的方法，可以被理解为"悬置"的，是赫伯特·德雷

福斯和保罗·拉宾诺。他们在《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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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中，探讨了可以列入认识合法性问题的内容的悬置，而不是列入规范化问

题的内容的悬置。

⑧《真理与权力)，版本同前，第 113 页; (规训与惩罚)，版本同前，第

184-185页。

⑨《性史)，(权力/知识)，版本同前，第 184 页。《两次讲座)，(权力/;知

识)，版本同前，第 93 ， 95 页。

⑩《两次讲座)，饲上，自 91 页起。

úD<权力的眼睛)，(权力/;知识)，版本同前，第 158 - 159 页。《论监狱)，

《权力/，知识)，版本同前，第 38 页。

@边沁， 18 世纪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主张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

一-译者注

@(权力的眼睛)，同上，自 146 页起。《规切11 与惩罚)，版本同前，第

191- 194页 .201-209 页， 252 页。

~(规训与惩罚)，同上，第 2但 -2臼页。

~(性史〉第一卷"导论译者:罗波特·赫霄，纽约， 1978 ，自 61 页起。

@(权力与政策)，(权力/;知识)，版本同前，第 142 页。《真理与权力)，版

本同前，第 119 ， 125 页。《权力的眼睛)，版本同前，自 151 页起。《两次讲座)，

版本同前，第 104-105 页。《规训11 与惩罚)，版本周前，第却1-209 页。

(。可议力的眼睛)，同上，第 1ω 页。《性史》第一卷，版本同前，第 139 页。

〈现训导惩罚)，同上，第 170 页。

(θ{规训与惩罚}，问上，第 136-138 页。

@{性史?第一悉，版本同前，第 24 - 26 , 122 - 127 , 139 - 145 页。

øH得…斗、 t政治理性批评)，由莎丽·鲍朋据录音整理(没有发表的手

稿)。

@同土何

@(真涩乌权力)，版本同前，第Il8 ， 132 - 133 页。

@明上，第 122 页。《身体/权力)，(权力/知识)，版本同前，第 60 页。

〈两次讲座)，版本同前，第 89 页。

@(两次讲座)，同上，第 95-% 页。

@(权力与策略)，版本同前，第 139 - 141 页。《性史〉第一卷，版本阔前，

第 5-13 页。"真理与权力版本同前，第 119 页。《身体/权力)，版本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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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9 页。

@在这里福柯借用了索尔仁尼琴(Solzheni即1)的著作《古拉格群岛〉的

名称，这是一部描写俄国监狱状况的著作。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将"古格拉群

岛"解释为:一种采取了散布的形式，却覆盖了整个社会的惩罚系统。-一译

者注

@(两次讲座)，版本同前，第 90-92 页。

@同上，第 98 页。《权力与策略上版本同前，第 142 页。

@这一公式源自理查德·罗蒂和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给我的启发。

<!>(规训与惩罚)，版本同前，第1:1页。〈权力与策略)，版本同前，第

141-142页。《两次讲座)，版本同前，第归页，(真理与权力)，版本同前，第

131-133 页。

@这一点应归功于安德鲁·阿拉托。



人文主义的终结:
米歇尔·福柯与规训的权力

保尔 oA. 鲍威著

陈永国译

从其著述生涯伊始，福柯就与人文学科和人文主义的意识形

态构形形成了公开竞争。即是说，桶柯的规划始终与各种个体的

人文学科进行着斗争，包括哲学、历史、语言理论和文学批评，

并受到人文精神的阴谋压制。他的斗争是在许多层面上进行的，

比如，他以论战的形式对文化史和科学史进行了解神话;他在批

评活动内部把考古学和谱系学恢复到有力的地位，表明这些新的

科学可以与诸如历史、经济学、生物学等传统的线性和等级学科

构成有效的竞争，并能取代它们;最后，他也许比西方任何非马

克思主义思想家都更多地揭露了科学的阴谋，即科学是如何围绕

和支持"人文主义"以及支持人文主义的制度和修辞话语的道德

和伦理价值的权力本质的。

本文中，我不想详述福柯规划的总体规模，而宁愿讨论福柯

与λ文学科的关系。我将探讨他的两个比较边缘的文本一一只在

最近才译成英文的文本: (知识分子与权力> (与吉尔·德勒兹的

一次"谈话")和《革命行动迄今为止"> (与中学生的一次讨

论)。①我选择了这些文本，并不是因为它们细密而新颖，而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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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们直接讨论了权力和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里的角色问题。我

认为福柯与人文学科的关系问题的确是批判型知识分子与历史，

以及权力与其自身学科的权威的关系问题，②换言之，这是知识

分子与制度形式的关系问题，这些制度形式把他或她的活动构成

了由其学科的话语实践所事先决定了的结构。

自相矛盾的是，知识分子的活动呈现两种明显对立的形式:

首先是后古典时代再现领域的破碎化继续进人看似不相关的学术

专业之中;其次是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学批评，试图禁止所有普

及的专业知识，试图把它们局限在稳定的教学大纲之内，一个前

景可观的道德或神秘解释的整体，或→种概括的批评平衡。在批

评学科的近代史上，人何?只需记得现l奥纳尔·特里林、I. A. 瑞

恰茨和诺斯罗普·弗莱的杰作 f 精练和扩展了批评认证和实践的

领域和影响，同时又从文盲飞多产的含挠和健忘的、不系统的新

批评的折衷主义中保留了大量的文件t遗产心也许是由于误解了雅

克·德里达、雅克·拉康、保罗传4曹墨、弗雷棋毫克·詹姆逊和哈罗

尔德·布鲁姆等人的表述，我 ;fj这些意志垫强的盎格鲁-撒克逊

前辈们会认为当代的批评将尉{:，，" f更证实了他们最糟的梦魔预言。

然而，尽管其文本和关怀内在和之阁存在着理敬的差别(任何将

其等同起来的检验都只能愚蠢地将其忘记)，但人们还是应该识

别出他们共同的困境:将自身树立为大有所为而又现实的对立人

物，使用"敌人的"武器、战略和价值"以特殊知识的技术教

育敌人"。

不要忘记特里林、弗莱或瑞恰茨改变公认思想的能力，沟通

学科交流的能力，和激励后代的能力-一换言之，利用理性、真

理和语言的权力维护西方传统的能力。必须记住，他们恰恰是从

攻击那个传统的各种力量中摄取力量的，这些力量以如此再生的

和自我保护的方式组织起来，以至于它们不仅能够抵制"破坏"

而且要求把破坏作为生产更细密、更镇密、更有力的知识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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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简单说，破碎的、特殊的、有时不透明的学科授权人文主义

批评进行为传统价值、为感性、为启蒙主义进行斗争一一甚至对

黑暗的精神领域进行勇敢的探索。步马修·阿诺德的后尘，人文

主义批评家发誓对权力和未来不感兴趣，但他必须假装掌握权

力，拥有权威，否则就将失败。但甚至在掩盖期间，也必须小心

谨防。因为甚至在掌握权力、防范文化的时候，如瑞恰茨成功地

做到的，并在批评后裔中得以弘扬的一一甚至在如此掌握权力之

时，也不能保证一个人的成功能与所反对的力量相抗衡。这是任

何学术知识分子，甚至谱系学研究者所无法避免的情况。但是，

正如一切不可避免的痛苦环境一样，不同的策略和战略似乎能产

生不同的结果，或呈现新的变化的可能性。

一般说来，人文主义的策略代表着权力的恪守或忘却，代表

着祖先的播撒，而谱系学家的策略则依赖对权力的认可及其持续

变化的话语。谱系学，如福柯所说，书写当下知识运作的历史，

因此提供一种具有解放和虚无潜力的知识一一一种具有健康的学

科基础的知识，大多数现代知识和几乎所有学术知识的生产都是

从这个基础开始的。③恰恰从这样→个基础，人文主义者才精心

设汁出一个包容一切的、总体化的视野，以达到多产，吸引怪异

的实践，沿着(修正了的)传统路线一一通常是基督教-柏拉图

的传统一一把新生产的知识塑造成平滑的、柔顺的容器，以便在

国家和世代之间迅速地移动。

尽管我可以举许多学术人文主义者中的任何一位为例，来说

明福柯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区别，但出于历史和修辞的目的，我还

是选择了欧文·白璧德为焦点:他的著作恰好位于从资产阶级向

消费资本主义转化的端倪，经历了这一转化所带来的一切文化危

机，而他的修辞又始终如一地反映了现代人文主义的利益、战略

和怀旧感。④白璧德的名气和影响，他的同盟和对于的重要性，
标志着他在现代人文主义谱系中的核心位置。此外，他的文本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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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储存了地位稳固的权威人物的思想，从阿诺德和爱默生一直回

溯到蒙田和柏拉图，因此可以用来创造和倡导俗界基督教价值和

思想的一个马赛克一一换言之，用以展示现代人文主义的核心主

题。如果不受时空所限，我们可以蛮有趣味地描画出自璧德的比

喻，他对核心人物的阐释，追溯这些人物对他所处时代的高雅文

化和大众文化中类似人物的影响。我们还能追溯这些人物的矜

持，他们对1. A. 瑞恰茨的影响，和 40 年代后期高等教育的改

革，哈佛大学的普通教育计划，以及哈佛大学最近推出的核心教

学大纲计划，这是为了在某些特殊的、有名望的人物、区域、领

域或研究和教育机构中保持知识稳定的一个计划。⑤在文学批评

中，我们可以追溯这些自璧德式人物的变体，不仅溯至 M. H. 

阿布拉姆斯细密、精确、老练和缤密一一尽管不完整的《自然的

超自然主义}，以及瓦尔特·杰克逊·贝特充满疑虑的、胜任的、

典雅的和平衡的《撒缪尔·约翰生}，而且有杰拉尔德·格拉夫不

甚严密、未达到目的的论战《对抗自身的文学》。⑥

在我刚刚罗列的人文主义关怀的例子中，贯穿始终的是对人

文主义教青的需要、主张和利益的关注，其中尤以文学教青为

重。白璧德对英国大学教育的重要性的相对直接的研究再一次成

为这种关注的经典场所，因此，这也是把他的研究作为"典型

的"现代人文主义学术计划的另一个理由。⑦

必须记住，白璧德讨厌大学里众多的选修课，讨厌在美国专

科学院里提倡德语研究，事实上，他也讨厌把专科学院改造成综

合性大学。自璧德也讨厌职业的扩展，反复号召重建文学研究中

的一种业余精神。他怀念资产阶级贵族的人文主义形式和价值，

当时，美国、德国和英国的消费资本主义刚刚开始破坏上层资产

阶级的社会权威。自璧德直观地而且正确地感到，要保护他的利

益不受资本主义知识生产和消费精神的侵犯，就必须展开强大的

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就必须在作为社会再生产之主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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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院或大学的问题上展开斗争。要对白璧德进行长篇分析需要

详尽探讨他的阶级偏见，他提倡的选择性群体记忆，他所辩护的

持久的人文本质，他对父权制隐喻的权威使用，等等。但是，由

于本文不可能进行如此详尽的探讨.所以，我想重申，我只把自

璧德用做一种"类型，代表本世纪龚自人文主义理论、价值和研

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福柯著作的11蚊就是什对这种人文主义而发

的。

在《文学与美国学院》中吵白接触写道:

我们的学院和预备学吱都需要以草种反主的方式集中于

数量相对较小的吓住主题、即是:甲 b 以便表达判断，体现相

当长的时间内大多数人的经验。那些尝试每一种新课题和未

经检验的方法的人并不是教育的民主派，而是教育的印象主

义者。由于这种印象主义，我们的学院和预备学校不但没有

彻底进行少数具有真正价值的研究，反而从事"百科全书式

的分散而杂乱的实验"，据柏拉图所说，这尤其有害于年轻

人的培养。科学家的兴趣显然仅仅在于自然选择，而印象主

义者则要进行纯粹个体的选择;但是，学院里亟待解决的是

人文选择，即是说，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整个种族经验，

以便发现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的研究。@

这段文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本世纪初人文主义教

青的现状:课程的"多产"引进了非标准的或怪异的研究课题，

打破了可靠的围绕某一中心而统一起来的传统，这个传统包含着

对整个"种族"具有永久价值的所有相关经验。白璧德在这段文

字中提倡一种意识形态的记忆，有力地包括并排除了人文传统内

部的所有知识和经验领域。事实上，白璧德的文本是对一种经典

观念的辩护，因为这个批评形象本身就能够把贵族中坚力量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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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和权力扩展到整个社会。在形而上学和社会方面求得稳定、秩

序和超验性，这种欲望本身固有一种权力。反映人的永久价值的

经典观念就是依靠这种权力而有效地压制了其他边缘或怪异文本

的主张、经验和声音的。所以，非常奇怪的是，白璧德把所谓外

部的或过度的经验和文本从人文主义经典中排除出去，这种种族

中心主义与他要把所有知识归结为少数容易管理的学科或课程的

努力相一致，这些学科或课程具有如此的内在联系，对传统持如

此的保守态度，事实上，可以说不仅构成了人文教育的统一核

心，而且也是他希望的统治阶级再生产的中央机器。我试图从福

柯的视角说明，白璧德的文本是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话语

循环内部制定的法律。他的文本之所以产生，是出于人文主义与

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强加于我们大家的其他知识、欲望和利益相

抗衡的需要。进言之，他的文本由于其自身阶级利益的衰落而获

得了力量，因为它甚至在衰落的时候也试图通过改革和重新构筑

基础而重新获得权力。与阿诺德以及阿诺德之后的所有其他有影

响的人文主义改革家一一-1. A. 瑞怡煮、诺斯罗普·弗莱、哈佛

核心教学大纲的制定者们一一→样，自囔德讨厌权力、压抑和帝

国主义，并否认他自己的规蜡与权力有任向亲缘性。⑨实际上，

与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他把某"高级"主权看得高于人类活

动中的意志或权力，以此证明了他的规划的正确性。如白璧德所

指出的，人文主义者不是热衷于"提高整个人类素质"的鼓动

家，而应提倡个体的完善。⑩然而，尽管他放弃了大众的社会或

进步计划，但与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白璧德也是愿意把自己的

立场强加于别人的理论家，而且使其显得必要而自然。事实上，

在下面这段话中，自璧德把自己立场的必要性与法律做了比较:

人文主义者同样要警惕过多的同情，过多的选择，警惕

过多的自由和过多的限制;他将拥有受限制的自由和充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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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心的选择。他相信，今天的人和过去的人一样，如果不接

受特定学说和学科的束缚，那至少也要在内心里服从比他普

通的自我高尚的东西，不管他称其为上帝，或像远东人一

样，称其为高级的自我，或简单地称其为法律。没有这种内

在的限制原则，人就只能在对立的极端之间摇摆。……另一

方面，有了这个真正的限制，他就能把这些极端调和起来，

占领它们之间的空间。……在没有宗教束缚的情况下，不仅

个人，而且整个社会都将在对立的极端之间疯癫地摇摆，就

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样，从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向乌托邦的

集体主义摇摆。……而现巳非常清楚的是向帝国主义中央集

权的明显流动。⑥

白璧德暗示说，除了他的新教自由人文主义学说外，无政府

或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惟一的选择，而这些选择本质上都向往着个

体的或集体的权力。相反，自由人文主义是惟一可行的文化形

式，因为这种人文主义代表和谐和约束一-即是说，代表理性和

美的产物而非权力一-将其作为对文明正在人侵的混乱、暴政和

官僚集权的防范。人文主义者甚至从这幅漫画中就可以明显看出

理性与权力之间的对立。确言之，从福柯的观点来看，显而易见

的是人文主义者通过-种无功利性的和"客观的"理性对权力机

制的遮掩，尤其是在"文化"和"教育"领域。

在《革命行动迄今为止"}中，福柯讨论了人文主义对我

们社会中有些重要的制度控制因素的参与，尤其是教育和大学。

"革命行动"记录了福柯与一些中学生之间的交流，交流的话题

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渗透，即社会通过"规训"其成员从而繁殖

自身而建立的制度手段。这场讨论发生于 1971 年，当时，福柯

等人认为有必要考虑 1968 年 5 月风暴引起的教育"改革并把

"改良主义"和"革命行动"作为对付制度化权力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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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行动"中的讨论在许多方面引申了福柯以前在《疯癫

史》以及在研究规训机制的《规训与惩罚》和《性史》中对知

识一权力情结的持久探讨，在这些著作中，福柯所执迷的是弥漫

的、微妙的、抽象的"权力"。比如，他指出，权力的微妙操作

在现代日常生活当中往往是难以察觉的。一个学生评论说"我

们的课堂并未直接给人以压抑的感觉，"福柯回答说"你说得

对，因为知识的交流总是肯定的。然而，如 5 月风暴令人信服地

表明的，课堂发挥一种双重压抑的功能:一方面，它把一些人排

除在课堂之外，另一方面，又对接受知识之人强加规范和标

准。咱福柯并未仅仅重复那些陈词滥调，即等级权力结构统治着

"传统的"学习环境。他的含义要比这深远得多"拥有"知识的

人传授知识，获得知识的人与获得知识的人造模式达成一致，二

者都是政治行为，即通过对一个"学科"的掌握来繁殖一个新资

本主义启蒙社会权威的知识和研究形式"知识在其表现上最初

意味着一种政治统一。"11)

通过规训而非排除把被压迫群体包括进来，这种做法保护了

资本主义的利益。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清楚地表明，现代

社会将其知识和秩序建立在不断扩张、不断精细的破坏和个体化

的政治技术之上。@监狱和禁闭是社会权力的机器、隐喻和模式，

通过知识、分化、观察和实验使人口同质化，但是仅只通过监狱

和课桌、通过考试和实验而使人"个体化"。权力一知识生产的

是专家借以衡量"个体"的"准则"。事实上，再现"正常状态"

的权力使"个体"与"准则"保持→致，因而强化和复制了"准

则"。福柯在我们的社会中发现的无处不在的规训，如他在《规

训与惩罚》中指出的，既是显眼的又是不显眼的:尽管实施"规

训"准则的机制的表面运作元处不在一一医学、教青、精神分析

等一一但权力的运作却大体是隐蔽的。它们如此成功地将自身再

现为"自然的如此有效地播撒开来，以至于它们仍然是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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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未受检验的。@

诸如监狱、诊所、学校和大学等机构都是这个规训社会的物

质形式，因此，不可能对它们进行成功的"改良"或"接管"。

福柯坚持认为，财产的隐喻把权力的本质神秘化了，因为权力的

微观技术总是已经同化了甚至传统上被说成"掌权的"那些人。

由于这个原因，福柯指出"我们不应受现代化了的教育程序即

其向真实世界的开放性的愚弄:它在继续维持其传统‘人文主

义'根基的同时，强调对一些技术的迅速而有效的掌握。……人

文主义重新强化了社会组织，而这些技术使得社会进步，但却是

沿着自己的路线。"⑩福柯不仅再一次预示了他在《规训与惩罚》

中坚持的主题，即权力的运作是肯定的，但他也提出了他将详尽

探讨的另一个观点:在个别人文主义"学科"中接受权力知识运

作的训练是新资本主义权力自律的微观技术的必要组成因素。为

了提出这一点，福柯坚持这样一个事实，即文本得以呈现的方式

否定和掩盖了它们作为"事件"、作为社会之"根本突破"的标

志的地位。福柯的分析涵盖了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批

评:

制度实际上对你说"如果你希望理解和认识当下的事

件，你就只能通过过去 j 通过一种理解一一严格地产生于过

去的一种草解菜做到这一点，这种理解是专门用来澄清当下

事件的。"我们已经应用广泛的范畴一一真理，人，文化，

书写等第一来驱散日常发生的惊奇，来消解事件。这些著

名拘历史连续性的明显引申就是要解释……。

于是在福柯自己的著作中就有了对表面、断裂、裂隙和形变

的关注，于是也就有了对夸张修辞、对悖论和对启示的风格化执

迷。@福柯与人文主义改良家的区别恰恰在于这种不同的学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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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实践。学术写作是规训活动的重要制度之一;而如果它将在

反对权力的斗争中产生作用，有助于被压迫者"夺取"权力的

话，那就必须用一种差异来实践一一实际上，这是风格化的、博

学的、使福柯的许多英美批评家感到烦恼的一种差异。写作和研

究的公认规范不可能被用于"更好的目的"。福柯在所有改良者

和人文主义者中窥见了一种普遍失败人文主义是基于改造意

识形态系统而又不改变制度的欲望之上的;而改良者希望改变制

度而不触及意识形态系统。呛人文主义和改良主义并未抓住对知

识权力进行物质阐释的复杂性。与公开的欲望相违背，人文主义

在具体的权力运作中未能注意自身的参与-一换言之，它天真地

相信审美和道德的"元功利性"，拒绝认识权力的理性"本

原"一一使其进行道德或意识形态改革的公开欲望遭到失败。事

实上，现代人文主义在这些领域中的制度盲目性表明了我们这个

新资本主义的规训社会已经将其作为合法意识形态的代表，使其

有权关闭规范和繁殖公认权力构架的那些话语组织区域。

福柯提倡以"革命行动"替代人文主义误导和危险的道德

化"相反，革命行动被定义为对意识和体制的同时鼓动，这意

味着我们要通过观念和体制攻击权力关系，这些观念和体制的功

能就是作为权力关系的工具和盔甲。"@这是福柯在《规训与惩

罚》中开始描述的规划。它的主要目的是要破坏和取代人文主义

对权力效果进行批评史或谱系学描述的话语制约。

人文主义是对人物和公认思想进行如此压缩的、"自然化的"

堆积，以至于当福柯最直接地描写和一般地反对"人文主义"

时，他似乎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文学与美国学院》的作者白璧

德。这事实上又一次表明白璧德在我们知识遗产中的范式功能:

所谓人文主义，我指的是总体话语，它告诉西方人:

"即便你不行使权力，你仍然可以是统治者。而更确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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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越是不想行使权力，你就越屈服于掌权者，而这将增强你

的主权感。"人文主义发明了一整套被征服的主权:灵魂

……意识……个体……基本自由……。简言之，人文主义在

西方是限制权力欲望的一切:它禁止权力欲望，排除夺权的

可能性。主体理论(在该词的双重意义上)是人文主义的核

心，而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之所以顽固地拒斥能够削弱它对我

们的控制的任何东西的理由。但可以从两方面抨击人文主

义:一是对权力意志加以"解主体化" (即在阶级斗争的语

境下通过政治斗争来进行)，或通过毁灭作为伪主权的主体

(即是说，通过抨击"文化"，压制强加于两性之上的禁忌、

局限和分化;群体的建立;放松毒品管制;打破构成和指导

正常个体发展的一切禁令)。我所说的是被我们的文明所拒

绝的或只在文学中得以接受的所有那些经历。@

人文主义是一种神秘化和苦行的意识形态，它既不丰富内容

也不扩大体积。事实上，它通过创造驯服的人、通过话语和规训

而把权力禁忌投入社会，而限制欲望。此外，人们可以说，人文

主义话语把男人和女人注入主奴关系之中，把权力给予了一个

"归化了的"和"超验的"精英分子;结果，以西方最高的伦理

和文化价值的名义，人文主义拒绝给被压迫者以权力。公民权，

宗教自由，批评智慧，人类本性一一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形象都有

助于把话语权力掩盖在一个正义和稳定社会的幻觉之内。

我认为福柯的核心观点是揭露这样→个事实，即人文主义不

过是用来替代形而上学的"权力意志"的一个符号。但如我已经

指出的，它是一个双重符号，因为它独特地掩盖着它与权力的丑

恶方面的联系，颇为动人地否认其自身强制的层面，转移被压迫

者攫取权力的欲望，使其更加屈服于被标志为"自然的"一种意

识形态。必须指出，对福柯来说，人文主义总是必然要把一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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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一位领袖或对领袖的需要-一因而还有大众服从一一一投人到

社会和文化秩序之中，而进行压迫。这个主权可能是上帝、国

家、父亲、医生，或教师，但它始终是禁止被压迫者接近欲望客

体的一个人物。此外，这个人物还压抑权力欲望，并因此而创造

了一个永远无能的阶级，即没有能力在社会内部为自身行使权

力。人文主义行使禁令的人物掩盖了被压迫者反对权力运作的具

体机制的实际需要，他们把被压迫者的意识神秘化，间离被压迫

者对其实际需要的认识。进言之，这种神秘化的作用在于防止与

被压迫者的联系，对他们的兴趣加以股解和规划11 ，同时高扬抽象

的、稳定的、有影响的一一也可以说"自足的"一一主体的意识

形态。但对福和J来说，这种神部有1不仅仅是控制人民如何思想的

问题，而且是意识形态表在如何在社合中具体拥有和扩范权力的

问题。

当白壁德坚持认为人文主又把雪尝个体作为目标时，他只不

过在宣布那个重要策略，煤护竟要的压制性人物。首先，把权力

比作"个体"人物这种伽注想主体的意志和意识孤立了出来，将

其作为人文社会内部文化再生产的战场。只要人文主义意识形态

坚持主体在事物的秩序中龄"先天"优先性，人文主义压迫的机

制就会自相矛盾地围绕那个理想旋转，即让个人主体根据对秩序

的可辨认的外部需要而对自身的正常性负责，对自身的自律性负

责。换言之，只要个人主体被人文主义者表现为人类价值和文明

成就的特殊场所，那么，自控、自检、自律的拜物教就不仅会保

证经验和价值的标准化，而且能有效地抵制和消除试图把价值置

于别处、置于不同经验模式之中的所有其他修辞和实践。根据福

柯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完全可以把人文主义的修辞功能看作社会

和历史的一种表征(后者是以"传统"的形式出现的)，这种表

征被乔装改扮成关于永久价值的中性陈述，并借助其权力而成为

人的本性的一个表征，通过试图以和谐、束缚和法律的形象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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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而保证了压制 O

还必须指出的是，福柯把主体作为陷入人文社会规训机制的

身体和精神的分析，不仅描写了个别主体如何成为控制人的战场

的，而且描写了这个机制是如何为了扩张人文主义的权力而创造

和维护了恰恰作为这样一个战场的个别主体的，正如一种修辞的

认识论体系必须在争夺霸权的斗争中压制人类的所有其他表征一

样。所有其他潜在的表征，就其攻击个别主体这一定义而言，在

能够抵制来自人文主义学科标准的压力的群体实践和群体认识

中，突出了被压迫者的联系的可能性。因此，福柯坚持攻击"文

化"不是将其作为对广义的权力的攻击一一即是说，不是作为

对国家或资本的正面攻击一一而是在监狱、工厂、学校和大学里

进行的一系列游击战，无论在哪里，赤裸的权力都将揭示出人文

主义掩盖之下的权力本身我们希望在一个制度以简单基础的

意识形态，以善与恶、清白与罪孽等观念终结并揭露自身时对它

发动进攻。"②当福柯提倡"打破一切禁令，塑造和引导正常的个

人发展"时，他在直接向"正常"的文化要人的权威和稳固地位

挑战，而这些"正常"人物正是人文主义学科一一医学、法学、

心理学、哲学、和文学批评一一所投射、支持和再生产的，在某

一层面上，这些人物事实上是被规圳的人物本身所接受和企望

的。

福柯的著作说明，知识分子必须致力于具体的历史的谱系学

研究，才能发现和揭露学科或话语之间和内部的人物、思想和实

践的交接系统。这样的研究能够说明被规训的人们何以如此渴望

规训，以至于达到需要压迫的程度。现代知识分子只能反对权力

的扩张和再生产，如果他或她知道，只有每一学科人物的详尽历

史一一其亲缘和同缘关系，其变形和重新构形，其制度化和发展

或衰落一-才能揭示学科内的每一种培训行为-一无论是军队里

的士兵还是研究班里的学生一一都是权力的一种扩张。对人文学



158 福柯的面乱

科的谱系学分析尤其能够揭示在中性的人文主义修辞的压迫性掩

盖下，知识分子如何以人和正义的名义"在‘知识'、 ‘真理'、

‘意识'、和‘权力'的领域里把(人)改造成(一个)物体

的"。@

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中，福柯和德勒兹都代表着以压制的

形式出现的权力、利益和欲望，代表着它们作为未经研究和未经

确定的"总体之迷"所起到的肯定的相互作用，尽管如福柯所坚

持的，往往似乎有可能识别出权力运作的"特殊方向"。他们一

致认为，当代知识分子不能再仅只根据传统的代表着"权力的竞

争和分配"的狭隘结构来定义"现实"或"政治"。如德勒兹所

说"现实就是在工厂、学校、兵营、监狱和警察局里实际发生

的一切。"@认识"现实"的局部性质将导致进一步的认识，即理

解权力的古典概念是粗糙和不准确的。福柯是这样描写这种情形

的:

权力的问题仍然是个总体之谜。谁行使权力?在哪个领

域?我们现在理智地认识到谁剥削了别人，谁获得了利润，

哪些人卷了进来，我们也知道这些基金是如何重新投入的。

而至于权力……我们知道它并不在统治者手中。当然"统

治阶级"这一说法从未得到充分的阐述，诸如"控制"、"统

治"和"管理"等其他术语也未得到充分阐述。@

事实上，这些关键术语使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中权力的表征稳

定了下来。与人文主义的权威人物一样，这些术语也是统治的隐

喻，限制着对权力运作的认识。它们通过掩盖和保护权力来调解

对权力的理解;它们把研究的目标从权力的运作转向权力的独一

或片面的表征一一如私人财产，这些反过来又被错当成研究的整

个"对象"。为了对付这个无处不在的"对象德勒兹和福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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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发动局部的抵抗、冲突、主动的和

偶尔是防御性的防范。……我们必须建立单边的亲缘关系和整个

网络系统以及大众基础"。@要解释权力，要表明权力如何压迫，

在哪里压迫，知识分子必须把权力酌复杂洗通与他自己修辞和实

践的同样复杂的交接系列"相匹配"单是在不同学科、不同利

益和不同欲望之中的交接系列。

但是，在此必须提出一个特别属于福柯的观点。在谱系学研

究中，知识分子不必成为被压迫者的代在;知识分子的正当角色

不是去"启发"被压迫者 J 拒 ~'j "代表"的角镜术身就是霸权的

体现;它提供"领导和"因此不过是权力的扩张和对主体的重

新评价。此外，福柯匙诞到 1街两年 5λ 的事件"知识分子发

现，大众不再需要知识分子来获得知识了"。谱系学研究揭示出

"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这个权力系统的代理人一一即是说他们对

‘意识'和话语所负的责任构成了这个系统的组成部分"。@我认

为这句话重新证实了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从事的研究:让

人们昕到疯癫的声音对抗理性和启蒙的话语，不然后者就会使疯

癫沉默的呼喊哑言。但我认为这也是给这项研究重新定位，不给

知识分子充当助产士赫耳墨斯的权利，不在自己的文本中表达被

压迫者被淹没的信息。相反，他首先要照看自己的花园。知识分

子的研究就是进行反对权力机制的一场斗争，同时，这些权力机

制又在他或她的学科批评、教学和学术活动中不断扩张和再生

产。甚至文学的知识分子也必须与权力形成区域性的对峙，因此

间接地加入他人一-在各自领域里斗争着的工人、妇女、男同性

恋者一-的行列。知识分子在反对权力的斗争中使用的武器是理

论，不是抽象或模糊，而是作为实践的理论，作为反对权力的斗

争的理论。"这是与权力进行的一场斗争福柯写道在最隐

秘、最阴暗的地方进行的→场旨在揭露和破坏权力的斗争。这不

是要‘唤起'我们斗争的‘意识， (群众早已认识到意识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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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形式，而作为主体性基础的意识则是资产阶级的特权)，而

是削弱权力，夺取权力。"③

知识学科以统治意识形态的形象再造社会的权力，如葛兰西

所指出的，包括知识分子对那种意识形态生产的价值和社会符码

的被迫赞同。知识分子与所有其他被压迫群体分享对权力人物的

这种潜在赞同，但福柯式知识分子的这种痛苦的谱系学研究能够

生产各种文本，这些文本不仅揭露学科中这种赞同的根源，而且

与经典符码和价值相抗衡，通过强迫知识制度注重他们所永久保

持的东西，注重构成特定人文学科的欲望、权力和利益的相互作

用来置换这些符码和价值。事实上，谱系学家的理论竞争不应该

把权力集于私下的、高度主观化的一种表述。任何一个看起来怪

异而博学的福柯都不会以此为目的。相反，知识分子的活动应该

是非个性的反陈述，是对权力秘密的揭露，和对权力本身进行颠

覆的尝试:

而如果指出这些根源一一否认和说出一一就是这场斗争

的一部分，这不是因为它们以前不为人知。相反，这是因为

谈论这个主体，迫使制度化了的信息网络去聆听、去命名、

去指责、去发现目标，是颠倒权力的第一步，是对现存权力

形式进行新的斗争的端倪。……斗争的话语并不与无意识构

成对立，而与遮掩构成对立。@

这番陈述向文学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难以避免的要求，即要

检验历史、亲缘关系和他的学科在社会内部的功能。这就要求对

权力、利益和欲望给以命名，因为在判断诗歌和批评的价值时，

在使用所选的批评术语一一形式、平衡、反讽、悖论、延异、增

补、语言能力时，在教学某些阅读和写作方法时，以及在把细致

入微的阅读作为文化之必需并以此为理由为这些方法辩护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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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涉及权力、利益和欲望。这段文字要求批评家把批评作为一

种激进的颠覆活动，颠覆我们学科内部显见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局

部表达。

对学术界文学批评话语的构成进行谱系学的研究意味着，从

1. A. 瑞恰茨的实践批评到美国研究生院和先锋杂志的解构主

义，在我们最细密最有影响的批评中，一些制度的、教育的和意

识形态的特性已经扩展和掩盖了权力的运作。毫不奇怪，对高级

批评和高级文学教育制度进行谱系学的研究揭示出它们与许多更

公开的学科构架的交叉，福柯在新资本主义中识别出了这些构

架:行为主义，进步教育，精神分析学，和官僚化了的专业训

练。(这恰恰是自壁德所抵制的那些东西。)姑且谨慎地说，我并

不是试图绝对地谴责现代批评和文学教育，因为这些批评和教育

仅仅参与权力的(不平衡)应用就能取得最卓越的成就。然而，

我的确想要提出两点看法。首先，谱系学研究的确揭示了人文主

义所未认识到的有关文学批评制度的本质:在现代性对其文化及

其人口进行规训以便使其完成和保护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的过程

中，批评是一个"驿站"。其次，我在本文开头描写的对抗性批

评家的悖论在此发生作用，并把谱系学家也卷了进来:德勒兹在

讨论福柯的谱系学时指出，这些谱系学必然要扩展到其他学科，

揭露以前未被怀疑的制度与修辞之间的关系。@福柯和德勒兹把

这个揭露的过程誉为对权力运作的对抗实践，通过否认其秘密来

攻克权力的一次小冲突。这种学术活动是非改良主义的，因为它

们提供的权力知识帮助被压迫者"拒绝在至多更换主人的情况下

进行获得旧权新位的努力。"@用另一种更简捷的方式说，对生产
知识分子和学科，并把知识分子的维护推向极致的各种力进行这

种谱系学的研究不可否认地能使形势有所改观。从直义上说，对

知识分子实践和意识形态的权力构成进行谱系学式的追踪研究将

产生不同的文本，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权力构架。比如，福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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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是囚犯和病人的话语抵抗主导的惩罚和诊所话语的渠道。换

言之，这些让被压迫者发出声音，同时又促成压迫的谱系学，能

够分解规训社会的总体化话语，因为社会在这部生产知识的机器

内并通过这部机器总体实施其权力，在"真理"的幌子下进行个

体的分配。谱系学指出了"生产真理"的话语的一系列变化，在

保留这些学科的同时，不仅揭示了"真理"是一些权力知识构架

的产物，但也自相矛盾地、必然地生产更多的知识。德勒兹和福

柯始终使用古典的启蒙比喻。他们与所有后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

学科共同使用这个隐喻。这标志着我所描写的所有对抗性知识分

子都面对的那种悖论环境:他们的颠覆和移置是有效的，仅仅因

为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已经在位的权力学科的扩张，充其量是这

些学科的改造，这是培养了他们并给他们提供支持的学科。我并

不是尽可能缩小福柯与人文主义总体化论者之间的差异;当然，

他们著作的内容和方法具有本质的差别，而且，我认为，福柯的

著作不那么神秘，具有更大的释放潜力。然而，人们不能忽视规

训社会似乎能够生产和维护其明显的对抗者的程度。在《规训与

惩罚》中，福柯似乎时时近乎对这一困境感到绝望一一比如，他

曾暗示说这个规训社会还没有达到其扩张或细微的限度。@

我认为，这一认识发展了尼采对他所一直探讨的一个问题的

深邃见解，这个问题就是:知识和知识意志的价值是什么?谱系

学研究的技术和学科仅仅产生更多的知识一一坦白地说是更自觉

的"权力-知识"一一和更多的训练吗?而且是为了扩大科学的

范围，从而使更大的人生和社会活动领域落人知识的(秘密)控

制之中吗?换言之，我旨在说明，尽管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批

评，绝对需要检验其谱系，以便理解其运作、局限和控制，但也

许存在着一种双重束缚，把这种研究改造成向以权力话语为基础

的一个社会的统治扩张的释放。阐释的历史，学术的历史，研究

生和大学英语教育的历史一一这些是希望对抗权力的知识分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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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的开端。我认为，如福柯所暗示的历史状况一样，真正的危

险并不在于讲"真理"的知识分子③将被社会抛弃，而在于"真

理"将被当作规训机器的组成部分，如我的研究所表明的1. A. 
瑞恰茨的实践批评-样，以及别人所表明的解构主义的话语和实

践一样。尽管对现代知识进行谱系学研究有望把知识分子从权力

话语中解放出来，但仍有-个根本的不稳定因素:谱系学真的不

曾是、并不可能被选作生产这种权力话语的一个学科吗?如果是

这样，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认识不到，那么，

我们能继续接受它，将其作为一个局部有用的武器以供被压迫者

对抗权力吗?或许可以更大胆地说明这一困境。我们是否应该据

此探讨谱系学的有效性?或避免这些空论，而致力于实践，把谱

系的亲缘关系和置换描写为我们新近对话语的世俗性和物质性生

发的兴趣呢?

谱系学研究面对的威胁在于经院的学术产业。福柯的文本本

身不同于学科，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它们有时探讨的是隐蔽的

研究领域，但常常通过把表面现象置于新的形式之中而微妙地揭

露了表丽，即我们都能"看到"的东西的功能，并用这些新形式

捍露和:力是如何保留和利用这些形式的。第二，在很大程度上，

却是坷的文本本身是革命行为，其实践，其研究和写作，其理论和

弩张的比脯，都是权力通过教育和学术的具体的、物质的、习惯

的扩张。但是，女吕立民学术仅仅把这种行动和研究的"结果"作为

知识的储存而为届人提供信息、隐喻或权威，那么，谱系学就只

能成为规划Ii权力的最新发展。希望就在于谱系学已经直接参与了

消解主要异和反叛的过程。简单说，问题有如下述:谱系学是否有

足够的)J量控制其自身的阅读?它所生产的过多的阐释和后裔能

否压倒其革命的实践，只不过舒适地将其作为自我意识的另一个

囚室而重新刻写在科学和学术之内一一即它所希望离开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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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论权力和主体性

彼得·杜斯著

汪民安译

利奥塔和德勒兹在 ω年代晚期至 70 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欲

望哲学可视作是后结构主义的部的…图，即企图兰、王二"内心

本性"一一即《话语，形象》①所谈及的一种"自发美学的变化

主义"一一的独立力量来反对砖统结构二主义相拉康精神分析学的

这样一种设想:让语言学搜则和社会规则建立起来旦使之永恒

化，并不需要一场真正的斗争，甚至不需要对肉体的冲动进行压

抑。争论的线索，以及随ζTfJ米的美学化政怡观念，明显地与盛

行的自我表达密切相关，即肯定一种身体和欲望自发性来反对现

代工作世界的苦行规则，这即是 1968 年五月事件的特征。但是，

对这种潜在的个人欲望的爆炸性力量的高扬并非是五月造反表达

基本挑战的惟一方式一-五月造反挑战的是作为一种连接系统或

象征交换系统的社会现，这种系统正是 ω 年代早期的结构主义

的依赖物一一它还表明，象征结构并非依据某种内在逻辑而展

开，而是取决于和服务于权力的假面关系。从理论上来说，欲望

和权力概念都被考虑为"逃离了能指逻辑的力的维度"②，它们

彼此互相暗指。利奥塔和德勒兹解释说，自我一意识主体之所以

产生，是因为他们对利比多能量进行了抑制。这样一种解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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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强行施加抑制的权力理论，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正如他们的

思想发展所表明的，欲望就被看作是自我压抑，而政治批判的基

础则会被逐渐损害，③相应地，一种具有激进意图的权力理论，

要求对权力控制或压抑进行解释，因为没有这样一种解释，权力

关系就不再是遭人反对的了 C

正是米歇尔·福柯在 70 年代期间从他在 ω 年代所迷恋的极

为狭隘的方法论关注转向了，他开始发展一种因结构主义的政治

匮乏而要求的权力理论，然而，将福柯在 70 年代期间对权力问

题的关注简单地理解为德勒兹和利奥塔所发展的欲望哲学的理论

完善是个错误。确实，通常看来，福柯创造了有关权力本质普遍

理论，但是，他的方式同欲望哲学家的著作并不相仿，他的思想

植根于高度个人化的历史视野一一-这种视野专注于传统向现代工

业社会的变化一一-尤其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所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

和知识形式。他的有关权力本质的理论阐发只要设置在这种视野

的语境中就可被充分理解。确实，可以这样说，福柯持之以恒地

细致阐述他对现代西方历史基础的理解的一贯性，以及他借以表

达他对现代化进程的态度的寓言和形象的显著性，而非他那时髦

波动且通常是不连贯理论和哲学声明才构成他的力量和他的诉求

中心。因此，对福柯历史观的思考就检验他的权力阐释而言，是

一个根本性的预备程序O

福柯对现代性的历史阐程

福柯从开始著述之际一一尽管在有些时候较之其他时间更为

明显一一就关注社会世界的控制机制和管理干预机制的出现、扩

张和巩固。他最近称这些控制机器为"牧师权力④此一主题最

先在《疯癫与文明》的"大禁闭"一章中被提出，其方式为福柯

后期的众多讨论定下了调子。在那一章中，福柯描述了 17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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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强制劳动、教养所、总医院、隔离等体制的出现。福柯表

明这些体制标志着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出现了质的变化:疯癫、贫

穷、失业、丧失劳动力第一次被视作是国家责任内的社会问题。

福柯没有否认禁闭的经济维度，即在通货膨胀和失业时期意在减

轻社会压力的一种措施。但是，他更关心的是在他看来作为总财

富的保护者和扩充者的新的国家概念的意义和效果，他还关心这

种国家概念以何种方式和对民众的同质化和道德化方案相交织。

福柯还表明，教养所的任务是注入新的"劳动伦理意识"这较

之与其发生矛盾的经济角色更为根本，教养所表明了资产阶级的

伟大梦想和古典时代的伟大专注:国家法律和心灵法则最终是同

一的。⑤对大禁闭的这种解释为福柯讨论 18 世纪未期出现的对待

疯子的"仁慈"态度提供了模式。图克的修养院的开放和皮内尔

对比赛特尔的疯子的解放都被描绘成"巨大的道德监禁"⑥的途

径。这较之以前残酷的禁闭更为压抑，因为它不仅仅是对身体而

更多的是对心灵产生影响。福柯暗示说，现代的公共设施和福利

形式同以前牢固的社会和心理控制形式密不可分。

《疯癫与文明》清楚地表明，福柯历史分析方式的一个显著

特征是他倾向于将一个普遍性的历史论断浓缩为一个特定机构的

出现。在福柯接下来的历史著作中，这一点变得更为明显，甚至

书的题目《临床医学的诞生》就表现出来。然而，与此同时，福

柯对法国大革命顶峰时期所发生的有关恰当的医学条款形式和医

学地位的辩论所做的分析，以及对随之而来的政策的描述，更加

清楚地表明了他对现代性进行阐释的广泛基础。《临床医学的诞

生》可视作是针对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一个模糊论争:即

在得意洋洋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国家角色很明显地维护

私人法律秩序，后者保护经济活动并提供相应的一般性秩序保

证。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市场的功能性匮乏而不断

地增加干预，然而，福柯想表明的是，从一开始起，干预和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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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就是现代国家的特征。福柯随后论争说，经济自由主义本应

要求医学有一个完全非规则性的独立自由地位，但是，这种经济

自由主义法则则被监管民族健康的要求所挫败，这后一要求在大

革命之前，在建立皇家医学会时就已被自我意识到了，这个医学

会的功能是"成为一个知识的中心点，果记录和评估所有医学活

动的权威。"⑦从这个观点看"临床百学的班生"可以解释成它

来自于某种医学体制的需要，这种医学体制使对于全民健康的观

察得以可能，它还达成这样一种妥协:赋予医学"一个独立的封

闭领域，而又既不诉诸古代啤悻;她集体结梅，又不陷入使人想起

议会时期的国家控制形式中。"您这本边的副衍颗所说到的"医学
凝视"，是被一种新型酌 不受璋碍的观察彭式所形成的，这种

观察形式使在住院病人旁边的医生有可能同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

来的卫生和健康监控体系相交织，因此，尽管福柯在此关注的是

身体失调而非道德混乱， <临床医学的诞生》还是重述了《疯癫

与文明》中已经表述过的观点，即福利和控制中介对社会领域的

监督租干预，较之从直接的政治支配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经济而

言，是现代社会更为基本的特征。

在福柯接下来的两本书《事物的秩序》和《知识考古学》

中，控制社会世界的现代形式的形成，福柯的这一关注点几乎没

有出现。福柯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转向科学话语的内在结构，尤其

是"人文科学"话语。福柯相信，这些话语的起源同这些控制形

式相互缠绕。在这方面，可以说，福柯在 ω 年代同作为一个整

体的结构主义保持一致。他正在偏离所有的政治分析形式。在

《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前言，福柯就已宣称"本书的写作不是为

了一种医学形式而反对另一种医学形式，也不是反对医学而偏向

一种医学的缺失。如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它是一种结构研究，

这种研究着手从密集的话语中清理出它的历史条件。"⑨不过，在

社会控制机制的政治问题一一1968 年五月风暴赋予它→种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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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性一一和福柯对监管和禁闭程序的长期关注之间有一个明显

的重叠，因此，尽管福柯同其他的与结构主义相关的显赫人物一

道并未在这场风暴中起直接作用，但对他而言，在这个十年期的

转折点上调整自己的立场并以一个主要的左派理论家形象出现是

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⑩在 70 年代早期，福柯活跃于极左派的辩

论和干预中，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 1971 年被拘押的左派开

始绝食之后，福柯参与创建了监狱信息小组 (GIP)。在 1975 年，

即距离前→本书出版六年后，这种政治斗争经验以《规训与惩

罚》的形式结出了理论果实，即现代监狱体制形成的历史。

《规训与惩罚》再一次着于了历史分析。这次分析始自于

《疯癫与文明》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后在 60 年代中期结构主

义高涨期间被部分地放弃了 O 同先前的几本书一样，这本书也运

用了组织化的策略来聚焦于一个特定体制的出现。然而，也是在

这本著作中，福柯引入了并开始精心阐释他的权力理论，这也就

和他 60 年代的诸多理论设想拉开了距离。权力概念的引人使福

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地阐明了他的观点，即社会组织形式和统治

关系的转变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转变描绘了古代体制向 19 世纪

的后革命社会的变迁，他以一种简短的公式将这种转变描述为

"个人化的政治轴心的颠倒"。。在封建和独裁体制下，福柯表明，
在社会的顶层，个人化是最重要的。权力明显地体现在国王身

上，然而，在其运作中，它形成"一种断裂而散漫的总体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没有什么受到细微控制"。@在这种体制下，犯罪

的观念仍旧没有完全同读圣的观念区分开来，所以惩罚采取的是

仪式形式，其意图并非是"改造"犯人，而是表达和恢复被破坏

的法律的神圣性。《规训与惩罚》一开始对斌君者达米安行刑的

描述隆重地表明了这一原则。福柯表明，这样一种惩罚形式，意

在显示国王操纵基本上是匿名的主体身体的无限和无可比拟的权

力。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惩罚手段成为弥漫性的、非个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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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和改造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更加注意特例的癖性，最主

要的是注意个人"心理"因为，现在主要是意图而非逾规引发

了惩罚。总之，封建社会的权力是趋于任意的和模糊的，而在现

代社会中，权力效应"沿着一个渐进的细微渠道流通，它抵达了

个人本身，抵达了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姿态、他们的全部日常行

为"。⑩

对醒目的形象，福柯有其独特的眼光。在对环形监狱的描述

中，他概述了"权力经济"的变化，这个环形监狱是边沁在接近

18 世纪末期时所设计的建筑。这个建筑的中心是高耸的了望塔，

周围环形地布置着单人监狱，这些单人监狱都贯穿着建筑物的整

个厚度，这就使它的惟一囚犯在从外面射进囚室的光线下可以现

身、可以被捕捉到。这样一种设置使中间塔内的一个惟一观察者

得以监督众多犯人，这些犯人被切断了同他和她的邻人的横向联

系，而且，因为这些监视一一尽管不能同时完全地观察每一个囚

犯一一不能从塔外被看到，一个持续的、无所不在的监管效果就

得到了。因为没有一个囚犯能够确信他或她是否在被观看，他们

因为恐惧这些可能的侦察而只好警惕自己的行为:环行监狱使一

个新的、从根本上而言更为有效的权力实施得以可能"而这只

通过建筑和几何而勿需任何的身体限制"。⑩正如福柯在《规训与

惩罚》中所提到的"在环行监狱式的社会里，禁闭是无处不在的

盔甲"@时所表明的，描述环行监狱的意图不仅仅是解释某种权

力实践形式，它不仅仅浓缩了《规训与惩罚》的论断，而且还可

看作是对社会控制的现代形式的总结分析一一这种分析是福柯自

《疯癫与文明》以来一直所致力的一一它将中心化、权力的不断

增长的效率等主题同道德化取代公开暴力这一主题联系起来。现

代社会中的权力被描绘为是对被管制的、孤立的和自我监管的主

体的定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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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租法兰克福学派

正如福柯本人最近所提到的，同他的历史哲学分析在某些方

面非常接近的可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找到。⑩尽管批判理论没有

像福柯那样直接注意到现代社会世界的管制系统，甚至极少注意

到特定机制的产生，但是，批判理论的倾向，无论是在以霍克海

默和阿多诺思想为代表的"经典"时期，还是在其当代领衔代表

于尔根·哈贝马斯的著作中，都将重点从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决定性的体制框架的生产关系转移了，并在韦伯的影响下，将资

本主义经济仅仅解释成手段-目的合理性的自发形式。这不仅仅

促使了生产力和对外在自然的支配力的前所未有的增长，而且还

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对人的控制，人通过社会机器和心理操纵，而

被动地适应生产体制。在韦伯本来的"理性化"理论构想中，知

觉结构有可能导致现代科层管理形式和资本主义企业系统性的利

润追求，这类知觉结构逐渐地从曾培植它们并赋予它们超验意义

的"新教伦理"中释放出来。规范性、苦行主义、无休止的自我

利益估算都被转变成一个"铁笼"，即个人为了生存被迫适应的

行为体系。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想中，这些演变转变为一个

世界一历史性的物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算计、工具理性要求

主体努力从外在自然的压倒性权力中获得独立性，它也要求对自

发的内心本能作出相应的压抑。这个物化过程的结果即是一个空

洞的、被动适应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为了征服自然而丧失了自

主性。

我们已经表明，福柯著作中所显现的对权力性质的抽象概

述，如果将它同福柯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所作的描述相

关连起来的话，那就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同韦伯一法兰克福学

派作一比较就倾向于肯定这一点，因为它揭示了福柯赋予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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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性权力本身的特性。在 70 年代，福柯尤其强调对否定性的

权力概念进行批判，他论证说"我们应当彻底放弃用否定词语

来描述权力效应:比如，它‘排斥'、‘压抑'、‘检查'、‘抽象'、

‘掩饰'、‘取消实际上，权力在生产:它生产现实，它生产对

象领域和真理仪式"。@正如评论家们很快指出的，这样→种理论

阐述忽视了当代社会中众多过于明显的权力实践特征，这些特征

是福柯本人在别的场合提到过的。⑩然而，如果福柯不是简单地

描述权力，而是描述韦伯在现代科层制和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

的组织化中所考察过的那些目的理性的生产力和效率，那么，福

柯的上述论断就是可以接受的。同样，福柯一再否认权力是集体

或个人的所有物，这个观点，根据韦伯对从"克里斯玛"和传统

向"法治-理性"的统治形式的转变所作的阐释，也就可以理解

了:在现代社会，权力并不依靠个人的英勇和声望，而是通过根

据抽象规则运作的非人格化的管理机器而实践的。在《规训与惩

罚》的开始，福柯将一种壮观的公开惩罚和"巴黎少年犯监管

所"的时间表并置起来从而强化了这种变化。对现代管制形式的

匿名哇的羌注也有助于解释福柯对阶级统治的忽视，以及他对权

力崎描述:权力是"→个机器，在这个机器中，所有人都被捕获

了:那些权力实施古和权力接受者都被捕获了"。⑩对于韦伯而

言?同样地对于经典法兰克福学派而言，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所

导政的社会活式，以及它们对个人连接纽带的冷漠、对个性和自

发性的挤压，较之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阶级压迫而言，更深刻

地表现出对人类自由的威胁。

尽管不容质疑的是，福柯正试图使历史发展一一这也是韦伯

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注重心一一理论化，但是，他在其中所从事

分析的框架-一一在 70 年代这种框架以尼采的术语"谱系学"来

概称一一是由一套十分不同的哲学设想构成的。这些差异集中在

完全不同的人类主体概念上，因为在现代哲学中，正是主体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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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地位观点才确定了自由和统治观念的内容。在经典法兰克福

学派思想中，锻造一个能限制自发冲动，能按照理性工具算计而

行事的自我同一性主体，并非一个随意事件，而是一个自我保存

本能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控制威胁、控制最初以神话形式出现的

不可理解的自然力量的需要。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具理

性的增长在一个挫败其最初目的即保存主体的社会秩序中达到了

高峰经由包括了全部关系和情感的整体社会的调停中介，人

再一次变成为社会进化法则、自我原则所反对的东西:他仅仅是

个物种，他们同样地在强行连接起来的集体性中彼此隔离。"ø然

而尽管这是种致命的辩证法一一在这种辩证法中"主体要素被

客体包围起来，它本身作为强加于主体身上的限制也是客观

的"@一一经典批判理论还是严格拒绝这样一个结论:主体性本

身作为一种统治原则应被放弃。物的压制和斗争条件一一在这些

条件下，同一性的自我形成了一一肯定使这种同一性具有强制

性，然而，这些条件又不能通过简单地放弃自我同一性被克服。

在他最后期间的某篇文章中，阿多诺提醒他的读者主体构型

面前的元差异的国家是令人畏惧的盲目的自然之网，神话之网

"如果主体被清除掉而不是以更高的形式得到扬弃，那么结果就

是制退。"@对阿多诺而言，要完成这种扬弃，就要穿越同一性的
表丽而至_._-~种主体模式，这种主体性保持着反思性的自我整体，

其形式不再对摇乱而无序的冲动持有敌意。然而，阿多诺的基本

哲学思想使他无法从理论上阐明这种转变:一个和谐的未来国家

一一一没有统治的差异性国家，没有同一性的亲和国家一一只能通

过对"阿一性思想"的二难困境作精深的探究才可能被唤起。

在哈到马斯的当代批判理论里，经典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法

僵局不离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他将这种僵局归因于霍克海默和

阿多诺投有完全同现代意识哲学的预想决裂。哈贝马斯表明，从

笛卡尔到康德发展而来的基本意识理论概念，根本就没有提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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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的观念，然而，在从斯宾诺沙、莱布尼兹到谢林和黑格尔的客

观唯心主义理论中，这种观点只是以→种奢侈的形式被表达出

来。@哈贝马斯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决裂在于他这样一种创新

论点:主体和客体的认知和工具关系，以及与之相伴的理性形

式，这些现代哲学的中心关注点，都应当看作是嵌人到广泛的交

流理性中的东西，这种交流理性内在于对话的互主体性，主体应

当遵从它以便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工具理性不能被实用地还原

至自我保护圈中的一个要素，它包括对认知、行为的有效性的呼

吁，而这最终只能通过互主体性的辩论和检验才能得以确定。@

另外，哈贝马斯从意识哲学到更为广泛的语言交往哲学的转移使

他能够论证，除了主客体之间的认知二工具关系的控制者之外，

还有一些理性形式。这类理性同语言的认知维度相关，这-维度

被述愿言语一行为推到了前台。但每个言语行为也有一个互动的

和一个表达性维度-一一他在说话主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并揭

示说话者的意图。这些特征各异的"交往模式"在"规定的"和

"表达性的"言语行为中也突现出来，并形成了被哈贝马斯称为

"道德实践"和"美学实践"的理性类型的基础。扩大的理性概

念暗示着有可能提出恰当的规范和主体的诚实这些要求，这些要

求同认知要求一样都能将话语主题化。尽管在后来，晗贝马斯承

认结论性的判断不能通过纯粹的论争，而只能通过对持续的互动

行为的观察而取得。②根据这种理论，哈贝马斯意欲对工具理性

的重要性进行持续不断的批判，但同时又要避免霍克海默和阿多

诺因为将工具理性和统治并在一起而陷入的死胡同。工具理性不

能转化成世界一历史的物化进程的动因，物化的起源应在资本主

义现代性之前的前历史中去寻找Q 哈贝马斯指出，霍克海默和阿

多诺的失败在于没有区分清楚社会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和资本主义

现代性进程的特殊病理形式，这种病理形式尽管没有阶级后果，

但最终还是应当植根于动态的阶级冲突中。@哈贝马斯根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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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世界的理性化"来理解这样一个过程:认知性真理、恰当规

范、表述诚实性等要求不再在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结构

中彼此交织，而是在不断地分成三个明显的价值区域:科学、道

德和艺术。从这个角度出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谴责为技术理性

的封闭统治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这一事实:在现代时期，认知

理性和效果行为不再和道德、美学考虑交织起来。霍克海默和阿

多诺视作的"总体性的目的理性"被经济和管理体制更好地描述

为理性化生活世界的"磕民化"经济和管理体制被纯粹的功能

性律令所引导，它们只是在理性化的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出现，但

又阻碍它的交咎墓础的所有潜能的展开口同阿多诺对和谐国家的

吁求一一即"不平ili皆地否定这个概念的肯定性'唱的观点一一相

比，哈贝马斯可以指明自我表远和集体性的自我决定的可能性，

而这些被工具理性面的过坡路胀听毁坏，但它们仍冈在于我们的

文化现代性中 O

哈贝马斯的理论自湾地陪含了一种同雀克海默和阿多诺截然

不同的有关现代主体的态度 η 在经典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中，资本

主义早期阶段被打开的个人责任和倡议空间现在也被管制社会关

闭了。在自由企业时代，如:某"个人性观念从形而上学陷阱中松

动而仅仅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综合体吻，那么，以追求私利为

基础的社会的内在逻辑就导致了对最先设置这种逻辑的个人性的

集权性灭绝。然而，对哈贝马斯而言，将目的理性从传统准则的

抑制性语境中解放出来，以及它在"无准则的社会性"市场中的

表现，仅仅是后传统知觉结构得以自我表明的一个维度。哈贝马

斯将这个转变描绘为一个整体，它从"角色同一性"转变为"自

我同一性哈贝马斯根据自我同一性来理解一种个人同一性形

式，这种个人同一性不再取决于从文化传统非反思性地继承来的

内容，它是根据对批判检验和推论基础的程序控制来确定的，这

种程序控制在获取道德和认知信念时被运用过。从这个立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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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阿多诺的论断一一同欲望哲学的论断相仿佛一-即，同一性

的自我形式代表着对自发的"内在本性"的压抑，就可以视作是

受到康德的道德主体概念的迷惑，康德的道德主体概念分成一个

自律的但是非个人化的理性自我，和一个个人性的但是他律的自

我。阿多诺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从文化的角度对人类需要

所作的预先决定的解释一一道德标准正是以此为基础一一可以通

过建立价值、建立标准的交流来修订。根据这种方式，文化传统

的内容不再作为一种强加于人类需要的模式而起作用，但是可为

这种需要寻找它们合适的配方提供表述性资源，进而从它在资产

阶级文化中所占据的边缘位置重新获得审美经验。这样，尽管晗

贝马斯不会同意阿多诺这样的观点，即"自然的散布性……类似

于某个智能生物的特征、从自我(咱:0) 而来的自我(忧的的特

征"，@因为他相信正是这种不断增长的现代同一性的形式主义才
可能使其内容更为丰富。他确信内心世界有可能以→个非压抑的

自我同一性的形式变得"交往式的流动和透明"。@将理性的认

知、道德、审美维度以一种更为平等的尺度连接起来，同时允许

它们较少限制的互动，这样一种可能的自我形式可以在理论上阐

明，而不需要根据准末世论的"和谐"而否定性地唤起。

福柯论主体构型

如果说晗贝马斯的著作较之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而言代表了

一种转向，即对现代主体性的潜能作了更乐观的估价，那么，福

柯一一同大多数后结构主义者一样一~的方向正好相反，他的立

场是灭除启蒙的辩证特征，他主张主体完全是因为权力的操作而

形成的。福柯的这种哲学思想模式可以在《道德的谱系》第二章

中发现，在那里，尼采追述了"责任起源的漫长历史他的中

心论点是自我的反思性关系，尤其是行为的内在道德控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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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系可以通过威胁和暴力反复灌输。为了使"有承诺权利的动

物"的繁殖一一也因而能保证他将来行为的一致性一一的出现，

强制性的任务就应该通过"使人成为有规则的、统一的、平等

的、可估算的"方式来实施@这个任务是通过给自发表现的本

能强行施加一个障碍而完成的，因为"所有不向外释放的本能都

转向内心-一一这也即是我所称之的人的内在化:因此正是人第一

个发展了后来所称之的‘灵魂'"。@这个倒逆的本能能量就转变

成对作为道德意识的基础的自我的敌意，转变成尼采不恰当地与

"动物天然的快乐和纯真"相比较的东西的折磨"自由本能在内

部被强行地隐伏……后撤、压抑和禁闭，最后只能通过它自己来

释放:这，也惟独这，就是内疚的起源。"③

在福柯的第一部主要著作《疯癫与文明》中，他对早期精神

病院运用的程序所作的解释变成这样一个场所，即描述相似的对

自发性的压制过程和使冲动内向化的过程的场所。在这本书中，

疯癫概念的功能是表明高等人和低等人的一个融合:它令人想起

了未驯化的本性那些神话力量一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

证法》中对这些神话力量的消失发出过暧昧的悲悼一一但也暗示

着尼采的某种远古的平衡式的解放状态，这种解放正是无拘无束

的本能表达。福柯论证说，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如果疯癫只是对

于古典时代意识而言的"另一个世界的标记"的话，那么它就

"揭示了以一种怪异的动物形式表现的狂暴自由"。@像尼采一样，

福柯对从一个公开的暴力和残忍国家向禁锢内心的状况的转变进

行了分析，尽管根据他的说法，这个过程并未设想为发生在一个

想像的过去中，它关注的只是典型的现代精神病院对监狱和疯人

院的替换。像尼采一样，他颠倒了有关这个转变的惯常的"人文

主义阵论点。"精神病院的诞生"一章的中心主旨即是，古典时

代的直接身体控制和拘押特性较之意在改变疯人意识的现代治疗

方法给疯癫留下了更大的权力和自由。"在古代的禁闭中"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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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疯子便于观察，但这种观察基本上没有深深地纠缠他，它

只是围绕着它的怪异的表面，它的可见的兽性;它至少包括一种

相互对等形式，因为神志健全的人犹如在镜中一样在疯人那里看

到了他自己即将来临的垮掉"。@通过对比，在图克和皮内尔的医

院里，身体拘押就不再是主要的控制手段，但是这种"解放"被

"内心化的司法诉讼"所抵消:在以它是"痛癫的自由恐怖"的

地方，现在则充斥着"令人窒息剖痛苦责任"。⑧福柯的解释的哲

学反响清楚地表明，他的基本目舔并非特定的现代精神病院体

制，而是现代的自我反思性主件本身"疯癫从使它成为被观察

的对象的链条中解放出来?但都不元悖论地荠失了区的自鸣得意

的自由本质，它开始对~?i开知i茧的真王军仍有责任;它将自己禁锢

在一个无限的自我指涉的观察中;它最终深陷到变为它自己的对

象的耻辱中。"⑨

尽管福柯分享了尼采对内疚的批判一一-精神病院设置了"一

个审判，这个审判没有结果，但却总是以一种内心悔恨的方式重

新开始咱一一但在理解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还是有别于尼采，

即自我的反思性关系并不能简单地通过限制和内化本能而产生。

简单的暴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福柯来说，并不能征服疯

癫。当福柯表明，正是暴露在它者的凝视下才可能产生相应的自

我监管时，他更接近萨特而不是尼采。在对疯人院进行阐释时，

福柯反复强调了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观察和审判才形成了内心道

德的条件。"在修养所他写道"对身体限制的局部压制是一

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中的基本要素构成了一种自我限制。

在此，劳作的病人、在他者的凝视下的病人的自由不断地受到承

认有罪的威胁。"@福柯再一次翘起了不利于现时代的天平，他在

半保护性的黑暗的"未启蒙"的疯人院或地牢和无法避免的监视

一一监视点越远，监视就越为详实一一之间进行了对比一一这种

对比贯穿在他的晚期著作中"精神病院设立的亲近性，即既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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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榈锁也没有障碍来干扰的亲密性，并不保证一种相互对等性:

只有一种观察的临近性，这种观察在监视、在试探，为了看得更

仔细在不断地靠近，但却离病人越来越远，因为它接受和承认的

只是这个陌生人的价值。咱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这个道德化过程并未出现，因为

福柯在此关注的是身体规律而非精神控制，然而，就其在负标题

"医学凝视的考古学"而言，凝视形象仍旧处在本书的结构中心。

尽管它没有失去它的监视意义，但在此凝视的主要功能是认知式

的。福柯考察了一种新的医学知识模式的形成和国民健康的监控

中心这二者的两种体制前提的汇合，新的医学知识即现代临床医

学，国民健康监控中心的形式即新的教学医院。他在作为医学知

识支撑的纯粹观察主题的"隐含几何学"和"大革命梦想的社会

空间" (一个自由交流的空间，在此，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总是可

以互换的和逆转的问这里表明了一种内在的关系，他论证说这
两者基本上都是幻觉的或者想像的，因为凝视的明显的纯粹性和

透明性实际上只能在新的体制结构内建立起来，这些体制结构同

那些先于它们之前的结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有更

多的限制。"医学凝视福柯说，会"在临床医学组织中得到它

的技术结构"，@大革命的"雄伟剧烈的光"的主题"将一个有边
界的黑暗的特殊知识王国"终结了，它也被看作是导致了对个人

的更紧张的控制。@

凝视形象深深地植根于福柯著作中，在《疯癫与文明》出版

了十几年后的《规训与惩罚》一书对"全景敞视主义"的讨论

中，这一点又重新浮现。在这本书中，福柯将凝视的如此殊异的

三种功能即道德、认知和政治功能结合起来。较之《疯癫与文

明》而言，福柯现在用更为尼采式的术语来突出他对现代主体的

形成的关注、对"现代灵魂的谱系学"的关注。同样与尼采→

样，他指出"心灵、主体性、人格、意识"是"惩罚、监督、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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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方式"的结果。@全景敞视系统比精神病院和医院更具有典范

性，它设置了一种单向凝视，其结果是生产了在内心自我监管的

主体"权力的有效性，它的控制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转移到了

另→边，转移到了它的实施的表面。处在可被看见的场域中的

人，了解这一点的人就承担了权力控制的责任;他使权力控制自

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他将自己刻写在权力关系之中，在这个权

力关系中，他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他成为他自己臣服的根源。"Q51

《规训与惩罚》比早期的著作更为强调凝视的认知功能和其道德

化功能的交织方式。全景敞视权力实行隔离和个人化，它将其目

标变成可能的认知对象。"人的科学开始形成的时刻"福柯表

明"即是一种新的权力技术和-种新的身体的政治解剖被实施

的时刻。"@最终，全景敞视权力模念被提出来就是为了对现代社

会中的总的社会关系结构进行阐释。凝视在单一的观察者和多样

性的被观察者之间建立的单向联系给匿名的中心化的现代权力提

供了一个隐喻。

如果《疯癫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一一尽管他们之间存

在着时间和理论上的沟整一一在某种程度上关注的是自我的道德

实践关系的形成一一哈贝马斯将此看作是现代批判主体性的中心

维度，他批驳了认知主体的原初性地位一-的话@那么，福柯

的下一本书《性史》可以看作是对晗贝马斯的第三个维度的形成

的关注:内心世界的激情和冲动的审美关系。在《性史》中，福

柯注意到传统社会特有的集体同一性的解散，取代它的是这样一

种同一性形式:它不断地取决于个人对私人经验的反思和表述能

力。福柯表明，这种转变体现在"坦承"词义的变化上长久

以来，个体是通过他与他人的关系，通过表明他和公共福利(家

庭、忠诚、保护)的联系纽带而被证实的，尔后，他被他被迫讲

述的与自己有关的真理话语所确证。"@福柯将这种变化同史诗叙

事向现代的内省文学的转变联系起来，同意识哲学的兴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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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一门主体科学形成的可能性、内省的有效性、作为自我

意识的存在证据的生活经验的漫长讨论"联系起来。@然而，如

同他在解释道德意识的形成时那样，福柯想用一种谱系学方式表

明，我们抵达内心世界的宽阔途径一一这个内心世界与外在的社

会世界和自然世界都判然有别一一是被忘却的强制结果"人们

坦白一一或者被迫坦白 C 当它不是自发的或出自内心冲动时，它

就是受到暴力或威胁的逼迫。它被它在灵魂中的隐秘处所驱使，

或者从身体中提取出来。"i@将自白能力向对坦承的调查联系起

来，福柯就能够论证说坦承的义务通过如此之多的不同点被

传递，它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头，以至于我们不再将它视作是

控制我们的权力效应;相反，在我们看来，它是埋藏在我们最为

秘密的本性深处的真理要求的暴露。，，~

自;我决定论的幻觉

毫无疑问，这种谱系学的中心意图，就其在福柯的《疯癫与

文明》到《性史》的展开而言，是要解散马克思主义传统从德国

唯心主义那里继承而来的意识，自我反思和自由之间的哲学联

系，并且否认在理想的自律的主体那里存在任何进步性的政治潜

能。福柯遛越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导致自己废除掉的自主性的

悖论的勉强描述，他试图在"主体化"和"臣服"之间建立一个

直接而明确的关系。在 70 年代，他根据"规训"操作和"自主

性"原则这二者的关系明确地说明了这个论点的政治含义。根据

福树的现点，自主性攒念的运用暗示着这样一种设想，即权力在

本质上是制定和实施法律的能力，自主性理论关注的是拥有这种

能力的合法瑾由。他于是指出，在从封建或专制君主制向现代资

产阶级国家的转变过程中，自主性概念本身并未被抛弃。"正是

通过罗马法教义重新起作用的这同一种自主性理论"福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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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卢梭及其同代人那里也发现了·….，现在它关注的是另一

种模式即议会民主的构成，这正好与统治性的独裁专制制相

反。咱然而对自主性问题的这种持续信念，福柯论证道，只是为

了掩盖权力运作的真实变化，这种变化是随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兴

起而出现的:规训权力、更为紧密的强制性的身体控制以及将

"行为技术"规范化，这些都得到了扩张和强化，但是都被掩盖

了。

不应当认为福柯在此以一种准马克思主义方式简单地指出了

资产阶级民主自主性和司法平等性原则同持续的物质不平等和阶

级压迫之间的差异，或者是"确保以平等为原则的权利体制的普

遍司法形式"和"我们称之为规训的本质上是非平等的和不对称

的所有微观权力系统"的差异$因为这样一种批判是将现成的

民主自主性的局限和促使这些差异消失的更充分的集体自我决定

论进行对比。但是福柯的观点是，任何自主性或自我决定论都应

当抛弃，因为这些理论的基础是"自由主体而自由主体从本

质上而言是他律的，是由权力所构成的。对于福柯来说真实

的肉件规训1!" 并不对正规的司法自由构成限制，而是构成它们的

基础"卢所以《规训与惩罚》在以所有人的意志为基础的社会秩

序幻觉和1权力技术的严蜻现实一-它不断地强制性地要求遵循准

则劳保证"力和身悴的屈从"一-之间进行反复对比。而且，同

法兰克福学撤相比一一对法兰克福学派而言，虚幻的自主主体和

其真正的搜奴役状:岳之间的矛盾表明了"在主体中客观性的分量

更重，而这甜眩l1:主体成为主体。"1$)一一对福柯而言，它暗示了

一种"卅伪自主性主体进行摧毁"的欲望@。"为我们描述的这

个人立他写道"我们被邀请去使之获得自由的那个人，他本身

已是一个比他本人更深入的征服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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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问题

福柯的现代灵魂谱系学显而易见地提出了一系列政治问题。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 70 年代，福柯倾向于忽视权力的压抑和

否定面而提出基本上是肯定和生产性的权力运作。这不简单的是

强调一一以韦伯的方式一一现代形式的经济和统治组织的效率，

而是强调这一事实，即权力构造了个体，它不断地对个体发生作

用，通过这种个体发生作用。福柯写道"个体不应被设想为权

力对之进行控制或者敲打的某种基本的核、一种原初性的原子、

一种多样的和呆滞的物质一一这样做，权力就挤压和制服了个

体一一实际上，它已经是将某种身体、某种姿态、某种话语、某

种欲望逐渐认同和构造为个体的权力的一个基本效应。"1$然而，

如果权力的概念有某种批判性的政治含义的话，那就肯定存在着

权力对之进行"挤压"和"制服"的某种原则、力或者实体，它

们从这种压制下解放出来就被认为是令人欣慰的。对权力进行纯

粹的肯定性解释就根本不再是一种权力解释，而只是对社会体制

的构造活动进行解释。在很多场合，福柯看起来都相信采用这样

一个中性立场是可能的一一确实这可以被描述为他标准的后退立

场一一然而在其他的场合，他继续在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权力概

念。他的著作因此就包含着一一哪怕是潜在的一一这样一种解

释:现代权力以及这种权力所造就的自我反思主体，都是压制性

的。

在《疯癫与文明》中"疯癫"慨念扮演了这个角色。尽管

福柯开始质询禁闭和社会控制的体制，但还是可以认为《疯癫与

文明》像关注那些疯子特殊命运一样关注现代世界的日常观念的

困境。福柯研究的真正对象，如同他在最初的法语版的序言中所

陈述的，是理性和疯癫相互参与关系的破裂的起点、分开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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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最终，这种破裂一方面导致了同任何超验或神秘的经验元关

的对自我的理性肯定;另一方面，导致了这样一种被无关紧要地

视作疾病的经验，它被简约为心理决定论机制。@因而， (疯癫与
文明》的基本主题就是韦伯意义上的"桂魅"，这本书哀悼的反

对者暗暗地但却是坚决地将福柯置于启蒙的批评家的阵营中。对

于福柯来说，并非理性自我的自由因为疯癫的闯入而受到侵害，

恰恰是疯癫因为理性意识的形成而被剥夺了"权力和声望" "不

是屈从于一个松绑榈锁和将病人的最深本性从疯癫中解放出来这

样简单的否定活动，应该认识到病人被一种肯定活动所控制，这

种肯定活动将疯癫限制在奖惩的体制中，并将它包括在道德意识

活动中。"Ell因此在这部著作中像尼采和阿尔托这样的作家所显现

的重要性，是用来追寻对现代意识的批判，即使是以陷于沉默为

代价。他们"第一次赋予疯癫一种表达，一种公民权，一种对西

方文化的控制，而这些引起了所有的争执、全面的争执。"6])

福柯从没有完全放弃解散理性意识，即使在他 ω年代后期

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时，这种想法还出现在一次关于使用致幻剂

的讨论中。@但在 70 年代，当他再次从事对主体的政治批判来反

对结构方法论时，他将重点从现代意识的桂魅性转移到因为一个

稳固的自我被生产出来而导致的肉体的规律和控制过程。他在

《规训与惩罚》中讨论规训权力的出现时，福柯表明，新的微观

分隔技术和源自军队的安置时间、空间、姿态的技术逐渐地转变

成生产过程。这种转变引发了新型的有关人的行为的知识的精心

制作，这种知识锻造了它们的"对象"。所以，灵魂可以被看作

是"某种操纵身体的权力技术的相关物实际上可以看作是

"身体的监狱"。@然而，尽管用词坚决，身体的概念在这一时期

的福柯的著作中仍旧是一个密码。尽管对于福柯来说，穿着更容

易辨别的时代服装重演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描述的领地生产

的戏剧在逻辑上是必要的，但福柯对身体的讨论还是令人奇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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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味的，它失去了尼采对"古老本能"一一随着自我意识的出

现，这种本能就陷于瘫痪一一的"力量、欢乐、恐怖"的任何庆

贺含义，这种庆贺由于其论辩激情对内疚进行了批判。不唤起身

体的内在力量，没有一种认为肉体不仅仅是可锻造的"自板"这

样一种理论，就既不能测量"作用于活跃身体的微分权力"所强

加的价值，也不能测量陷入"劳动权力引起的个人化碎片"中的

献祭。@

福柯在这方面的谨慎，他不愿意加入他的同代人从事的更为

广泛的对解放力比多的庆契，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身体控制、主体

性和权力之间的夫系有着更为充分的理论捏架。福柯缺乏冲动理

论一一这无疑与他对精冲分析的贺意有关一一是他著作中的一个

缺陷而非价值。因为在他听年代的政治讨论中，他转向!这样一

个立场:政治行动的目的是放弃反思和取消自我意识。对福柯来

说，既然自主性的主体是视为证胆的产EP 政治行动的目的就无

法加强或扩大这种自主哇q 实际上，他运如了这一步以表明"阶

级福利语境中的政治斗争乎'同以对"权力意志"进行非主体化，

而"作为主体性基础供资识晃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权。"6&即使是表

达含蓄的时候，福柯的立接至少还暗示着一种他的观点所表明的

极端的自发主义:在和毛主义的辩论中，他认为"人民司法"应

采用一种不要法庭甚至不要革命法庭的现场惩罚形式。@而且在

众多这样的讨论中，有两个观点从没有截然分开地重叠起来。一

个是福柯坚持说政治斗争似乎是目的和利益不可调和的两个阶级

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竞争;另一个是，他在理论上简单设计的"抵

挠"现;缸，即用肉体来抵抗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将人锻造成自我同

一性的权力穹暗示着对任何的目的和战略估计的意识形式的敌

意。这两种观点的不一致性并不能被忽视，因为在讨论边沁的环

行监棋时，一个相关的对话者问道"那么，对权力的抵制本质

上是身体性的吗?斗争的内容，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愿望本身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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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呢?"(JJ)福柯用一些逃避性的借口拒绝回答。

权力、欲望租快感

在某种意义上，福柯政治上的窘况因为 1968 年后的战斗退

潮而解决了。《规训与惩罚》仍然是福柯激进左派的明证。它的

论断为一种愤慨所激发，而愤慨则带有一种对造反的积极价值的

模糊信念。到 70 年代后半期，激进左派大势已去，自发主义的

解放教义开始显得越来越坦率，如果不是危险的话。福柯在《规

训与惩罚》之后的著作，反映了这种政治意识的变化。他开始同

对疯癫、童年、逾规、性的左翼激进式的庆贺保持距离，并再一

次退回到超然的客观性中"要想将自己从那些呈现两面的机械

论中解放出来，要想解散这另一面的虚假整体一一人们占据了其

中一部分一一有必要转移到另一面，即‘好的一面'。这即是真

正的著作开始的地方，是今天的历史学家的工作。，，~福柯在《性

史》中对他所称之的"压抑假设"进行了攻击。这一假设认为资

产阶级社会的苦行主义和工作纪律要求对性进行压抑，这在 19

世纪达到高潮，而我们现在正努力地从那里走出来。福柯并没有

否定或许有一个维多利亚式的清教主义，它迫使性讨论陷于深深

的沉默，将严格的礼节置于性生活中，但是，他表明这样一个清

教主义应被看成"持续扩张的‘将性转变成话语的伟大进程'内

部的一次偏离、一次微妙的区分、一次策略性的转向。"69这本书

的基本论点是，性不是一个自然现实，而是一个社会机制的产

品、一个实践和话语体制的产品，这个体制强化了对个人的监管

和控制，这也即是福柯的中心历史主题。从这个立场出发，性作

为一种反叛能量，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可或缺的欲望这样一种观

点，就构成了从劳伦斯到赖希的性解放的理论基础，它也可被看

作是"由权力组织的性部署中的最深思熟虑、最理想、最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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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这样一种性解放观念是我们奴役体制的一部分。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之后的立场变化和利奥塔在 7。年代

上半期的思想发展一一前者是领衔的权力理论家，后者是两个

"欲望哲学家"之一一-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平行关系。在利奥塔

的作品中，社会现代性过程完全是根据市场经济的扩张来被考虑

的，以至于他被迫将如此明显的对市场的功能性匮乏进行的干预

主义补救作为普遍义务教育提出来，这种教育令人难以置信地成

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形式。@最初，利奥塔将商品化描述为一个矛

盾的双向过程。因为商品形式的扩张不断地推翻和破除传统神

话，它就有一个解放的、"革命性"的效应，对利奥塔来说，这

在永不停息的现代主义艺术实验中证据确凿。然而，资本主义劳

动过程也将活生生的个人抽象化，将利比多能量吸收进冷漠的商

品交换流通中。如果利奥塔的历史阐释多-点平衡的话，如果他

既有权力理论也有欲望理论的话，他就可以解释在这个过程中什

么被压抑了，在将感官自我的抽象化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样的病

态。没有这样-个理论，最终他只好被迫放弃这样一个推测:抽

象化完全是强制性的。在一篇论画家雅克·莫罗利的论文中，和l

奥塔开始论证，文化，尤其是劳动过程所要求的对满足的延缓，

其作用不是要求放弃快感，而是强化快感。@到《力比多经济学》

(1974) 时，在话语和形象的符号和张量之间、在交换价值和使

用价值之间不再有任何冲突，因为符号，不论是词还是商品，都

已被投入了利比多。这样，就像福柯所推断的，解放是一种奴役

形式，因为我们看上去是"自然"的性实际上是权力的产品，利

奥塔也发现奴役是一种解放形式，因为即使是匿名和冷漠的商品

形式也可以作为"强化"利比多的导体。

如果说利奥塔在他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阐释中专门强调"无

准则的社会性"市场的革命性效应的话，那么福柯的著作则采纳

的是同样片面的观点，他也坚决地强调了理性化的社会控制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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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的扩张。因此，福柯轻而易举地将现代社会的功能描述为

权力体制的产物，但是在确定权力的运作对象时，福柯则困难重

重。因为不像欲望哲学家那样，他没有明确的利比多身体理论。

然而，这种简单化的结果即是，权力，像欲望哲学家的欲望一

样，它没有明确的反对对象，它也失去工听有的阐释性内容，变

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形而上学原则，但:赏?只要我们能设想这样一

个反事实的条件陈述，即如果极力的J~ ，(lp取消了或者被压抑的欲

望被意识到了，还可以确定情况的变化艺那么，这些概念可以在

经验上被应用。在《性5时论‘方默'>， 也窜出.福柯排除了这样

一种反事实的条件陈述捕吁能性，因为他谈纠了一种"无所不在

的权力，这并不是因;毛主i奇特权粘一切费巢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

下，而是因为它在每时每刻、在每个点或者在两点之间的任何关

系中都被生产出来。权力无处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围一切，而是

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权力就其是重复的、无生命的、自我

生产的而言，它是在所有这些流动性的基础上显示出来的效应，

是根据它们建立起来反过来又试图将它们固定下来的链条"。@这

种自我作用、自我管制的原韧性和弥漫性的力的形象，可以根据

福柯的"权力"完全一样地运用在欲望哲学家的欲望上面。就像

欲望从上面返回自身一样，权力从下面渗透上来:采用一元论式

的"逃脱了能指逻辑的力的一元维度"就会解散权力和压抑、

欲望和解放之间的联系，也因此解散了这些概念本身的政治内
..... 
~。

然而， <力比多经济学》时期的利奥塔不能完全放弃这样一

个观点，即或许存在一些特殊的激烈的美学和政治区域，他继续

攻击作为解放混乱冲动的手段的主体的自我同一性，同利奥塔

样，福柯并不满足他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不满足他超越"两面

性"观点的努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性史》的意图是揭示这

样一种观点，即性是"一个顽固的冲动，它和权力天生地格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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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它绝对地不遵从权力，这使权力耗尽全力去制服它，但通常

又不能完全控制它"。@福柯表明，与此相反"性"一一性态的

核心一一应看作是一个机制或者是配置的产品，是实践和话语体

系的虚幻的消逝点，他就此明显地克服了他认为对他早期著作构

成损害的自然主义。实际上，这个成就仅仅是表面上的，福柯嘲

笑了性是"一个难以忍受的、过于危险的真理咱这个观点，这

主要不是因为它的自然主义，而是因为他所认为的在决定现代主

体的具体身份时性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为了使他能够成功地将

这样的身份解释成强制性的，福柯不得不求助他自己的"元法忍

受的、过于危险的真理"。而这正是性本身所包含的。因此"压

抑假设"就没有被抛弃而是被置换了。这一点可以作为明证t 在

《性史》中，福柯贯穿始终的思想都没有聚焦于"身体及其快

感"没有聚焦于反对西方理性及其性科学的爱欲艺术一--在这

种艺术中"快感既不认为同允许或禁止的绝对法律相关，也不

同实用标准相关，而最主要的是同自我相关。"⑩福柯在此明显地

指的是剧烈体验，它对目的理性的估算和道德思虑充满敌意，它

也是利奥塔在《力比多经济学》、德勒兹和伽塔里在《反俄狄普

斯》中所呼唤的。如同利奥塔对"迷宫式似的利比多波段"的解

释或德勒兹和伽塔里的"欲望机器"理论一样，福柯的论点取决

于对拉康 F述观点的潜在拒绝"碎片化的身体"只是→个回溯

式的幻想，一个表达恐惧甲一一恐惧失去已取得的同一性一一的想

像。对于福柯而言，也对于欲望哲学家而言，自我同一性只是通

过对碎片化的身体的强制性的连接才能形成。正是"性的部署

福柯坚持说， -才寻致这样一种幻觉可存在着"一些并非身体、器

官、肉体的局部化功能、解剖生理体系、感官、快感的东西。，，@

这样， (性史》的理论结果就不是拒绝自然主义，也不是驱散自

由幻觉，它更多的是重申对自我同一性的监禁和随之而来的对肉

体他者的压抑进行基本的后结构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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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构主义困境

《性史》出版两年后，福柯在赫库林·巴宾的传记的导论中证

实了这种解释。在此，福柯在医学权威蛮横的分类干涉面前唤取

了双性体存在于其间的"被忘却的愉快的非同一性场所"并且

表明现代西方社会已经"顽强地使‘真正的性'问题在事物的秩

序中运作起来，在这种秩序中，人们可能会想像一切都是身体及

其快感的现实"。@然而，因为福柯也意识到求助于任何假想的自

然力量作为抵制权力的基础十分困难，那么，即使是公开地将

"身体及其快感的现实"作为性配置的被压抑物，也不能被允许

完全通过。《性史》中有些段落重复了欲望哲学模式，因为"快

感"一一福柯在别的地方用快感来抵制性和性态一一被描画成以

性态的配置形式的自我回归。权力活动本身被色情化了，所以福

柯为了使他的解释作为一种根本的权力理论发挥作用而要求的抵

制，再一次被解散了"控制性态的权力开始触摸身体、用眼睛

抚摩它们、对区域进行强化、使面部兴奋起来、将烦恼的时刻戏

剧化，它使性身体陷入它的包围中……快感传向蹂躏它的权力;

权力粘附于它所揭发的快感。"@这样福柯发现的"权力和快感的

永久盘旋"就可以和他自己著作的理论盘旋相提并论。他的著作

在某种自然主义形式的政治必然性、对"不以性标准为基础的普

遍经济的快感咱的渴求的政治必然性和这样一种意识一一即使

是性态机制都应以一种"身体和快感的确定经济咱为基础一一

之间撕扯着。

《性史》的两难困境可以看作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后结构主义

第二阶段的总的僵局，在这个阶段里，象征秩序、能指、书写的

原韧性因为一种超语言学的力量理论而被放弃了，后者针对着并

决定着话语形式。在利奥塔和德勒兹这里，当然，这个僵局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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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因为他们的"革命性"欲望是无拘无束地宣称的。然而，

福柯即使在最为激进的时候，他也总是愿意呆在某一个房间内周

密策划。然而，福柯和欲望哲学家的事业都表明了尼采式的自然

主义的、纯悴的力的理论都无力替代标准的政治批判的基础~

原因至此就要清楚了。如果自我同一性被认为是内在地压抑了无

限流动的欲望，那么，任何对新的社会身份形式的集体建构只能

以一种更压抑的形式出现。如果主体一构造的权力被看作是任何

可以设想出来的社会体制的原则，那么，将冻结的伪自主性融化

开来就不再可能，也没有位置留下任何理论上的合法空间给曼福

雷德·福兰克所称之的"反事实约定的道德性"。@但是，后结构

主义批判的困境反过来又是对现代主体的简单评估的结果，这种

评估贯穿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后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正如阿多诺

通常强调的，欲望从各种限制性的同一性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而

言就不再是一种解放，因为不再有一个自我去享受举起障碍的乐

趣。德勒兹和伽塔里所庆贺的精神分裂的确提出了"一个可能的

主体图画气但是这个图画是"短命的和受谴责的"将它同主体

自由直接等同起来，这只是"一种破坏力量，只是将人归并到自

然的符咒中"。@同样，福柯对环行监狱的描述仍旧令人想起了资

产阶级社会中个人的无助感和孤独，然而，他将主体化和臣服不

容质疑地等同起来就会抹去如下二者的区别:与决定性的标准系

统共谋的强力和对现成的标准系统进行批判的反思意识的形成。

因此，对现代主体的估计一一它会避免 70 年代法国哲学所特有

的非理性主义的造反和屈从一一就应当开始承认在资本主义现代

性中进步和压抑因素的互动远较之后结构主义所能想像的东西复

杂得多。

感谢 Pe町Anderson ， Peter 臼horne ， JOM由an Ree，他们对本

文的初稿进行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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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dispositif?

吉尔·德勒兹著

汪民安译

福柯的哲学通常表现为对具体社会机制 (dis阳itif) 的分析，

但是，什么是 dispositif?首先，它是一个交织缠绕、线索复杂的

组合体。它由线构成，每条线特性各异。社会机制中的这些线并

未勾勒出或环绕着那些权利、对象、主体、语言等都是同质性的

体制，而是遵循着某些方向、追溯着一些总是不平衡的平衡。这

些线现在正集结起来而后它们又彼此分开。每条线都是断裂的，

并服从于方向的变化，它支支叉叉般地分开，而且还是漂流式

的。可见物，可被阐明的断言，被实施的力以及有立场的主体都

像矢量和张量一样。这样，福柯成功地区分的三个主要方面，知

识、权力和主体性决非一劳永逸的既定形态，而是一系列相互取

代的可变物。正是处于一种危机中，福柯才发现了新的维度，新

的线。伟大的思想家总有某种地震感，他们不是通过危机而进

步，而是通过危机步履蹒跚地前行。让线移动起来这样一种想法

是赫曼·麦尔维尔提出来的，这包括垂钓线，包括可能是危险的

乃至致命的下垂线。福柯谈到过沉积线，也谈到过"毁坏"线和

"断裂"线。将社会机制内的这些线理清，在所有情况下都像是

绘制地图、测绘无名地貌。这即是他所称之的"现场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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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务必通过这些线本身来定位自己，这些线不仅仅组成社会机

制，而且还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或者对角线式的穿越这种机

制，拉扯这种机制。

社会机制的前两个维度，或者说福柯首先让我们注意到的方

面，是可见性的曲线和发音的曲线。这些机制像福柯所分析过的

雷蒙·罗塞尔的机器一样，它们是使人们看和说的机器。可见性

不能回溯至可说是偶然遭逢先前存在对象的总光源:它是由光线

构成的，这些光线形成了同机制不可分离的可变形态。每个机制

都有其组织光线的方式，光就以这种方式下垂、棍淆和分散，将

可见物和不可见物分开，并导致了为了生存而依赖它的客体，同

时又让它们消失，对绘画来说是这样的，对建筑而言也是如此:

同作为光学机器的"监狱体制"一样，它是用来观看的，但它又

无法被看到。如果机制具有历史品质的话，这要在光的体系中发

现，也要在发音体中发现，断言反过来要追溯至发音线，它们诸

要素的不同位置正是通过这种发音线而分布的;而且，如果曲线

本身是断言，这是因为断言是分布可见物的曲线，也是因为在某

个既定时刻，一种科学，或一种文学类型，一种法律形态，一种

社会运动可通过它们所产生的发音体被精确地界定。它们既非主

体也非客体，而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应从可见物的角度、从可

被发音龄事物的角度被界定，这个体系还要由它所暗示的漂流、

变革、变迁来界定。在每一个机制中，诸线都突破了起始点，正

是根据这种起始点，它们才可能被视作是美学的、科学的、政治

的等等。

第三，一个社会机制由力线构成。也可以说它们在先前存在

的线中从一个特殊点向另一个特殊点前行。这种前行的方式是，

它们"修正"先前的曲线，它们画出切线，填满了两线之间的空

间，作为一个在看相混之间的中间人而行动，作为一个不停地在

词和物之闻穿行的箭而行动，并发动它们之间的战争。力线在



什么是 di取姐tir. 199 

"两点的任何关系中"都会产生，并且穿越了机制中的每一个区

域。尽管是不可见的和不可言明的，它还是和其他的力线紧密地

编织起来，密不可分。这些力线正是福柯充满兴趣地去追寻的，

他在罗塞尔、布里希那里发现了它们的轨迹，他也在画家马格利

特和雷贝罗尔那里发现了它们。这UP黑权力的维度，权力是第三

种空间维度，这个维度内在于这种机制.但是机制的可变物。像

权力一样，它是由知识形成的υ

最后，福柯发现了主体化 (suhj创 ijfication) 之线。这个新维

度引起过众多误解。原因很难况普鲁ρ 辑:之别的而言，这个新维度

更多的来自福柯的思把危机p 似乎重绘社会机制函、为他们找到

一个新方向从而避免山;与们WJt封锁单毫无破绽的力线一一这个力

线会施加最终结构一一对福柯来说，十分必需。莱布尼茨对这种

状态，即当人们认为答案已找到之时，危机却再次使思想活跃起

来这样一种状态给出一个典范描述:我们以为自己到了口岸，但

我们却被重新抛入茫茫大海之中。就福柯而言，他所关心的是他

所分析的社会机制不应该被一个密封线所包围，除非其他的向量

可被看作是对这个密封线的穿越。或许他是在"绕开它"的意义

上用"劈开线"这个词的，绕开力线发生在力自我敞开、蜿蜒徘

徊、日渐模糊和潜入地底之际。或者，更恰当地说，它不是发生

在力进入同另一种力的线性关系之际，而是发生在力自我返回、

自我运作、自我影响之际。这种自我维度决非人们发现的现成的

先前存在的一种定论。在此，再一次地，主体化之线是一个过

程，一个社会机制内的主体性生产:鉴于机制允许它成型，或使

它变得可能，它就务必形成。它是一个逃离线，它逃离了先前的

线，也逃离了自身。自我既非知识，亦非权力，它是一个个人化

过程，这个过程同群体、同民众有关，同时，它也从作为知识的

建构形式的权力关系中被剪除:一种剩余价值。所有社会机制是

.否都包含这些，尚不能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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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将雅典城指定为创造主体化的第一个地方，这是因为，

按照福柯所给出的这个城市的原初定义，正是这个城市才创造了

力线，这个力线贯穿了自由人的竞争。就这个自由人能够命令他

人的线而言，有一个十分不同的线与它分叉了，这个线即是，一

个命令自由人的人被看作是他自己的控制者，正是这些非强制性

的自我控制规则才构成了主体化，而且这是自律的，即使是它被

不断地要求激发新的权力。人们可能想知道这些主体化之线是否

构成某种社会机制的极端边界线，想知道在为"断裂线"作准备

的意义上，它们能否句勒出一个机制向另一个机制的运动。主体

化之线同其他线一样没有普遍的形式。福柯的研究尽管被残酷地

中断了，但还是表明主体化过程可以采用同古希腊十分不同的形

式:比如在现代社会中的基督教社会机制中等等。人们难道不能

考虑到这样一种机制一一在这种机制中，主体化不是通过贵族生

活或者自由人的美学存在，而是通过"外人"的边缘化存在而产

生的?这样，汉学家托基解释了被解放的奴隶是如何失去他的社

会地位和发现自己的孤独、凄惨、悲悼的存在，正是通过这些他

才形成新的权力和知识形式。对主体化进程的多样性进行研究似

乎是福柯留给那些追随者的基本任务之一。我相信这种研究形式

存在着伟大的繁殖力，涉及到私生活史的当代课题只能部分地覆

盖它。主体性的创造者有时候可能是贵族，根据尼采的说法，是

那些说"我们这些好人"的人，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也是被

排斥者、坏人、恶棍、隐士、僧侣群体或异教徒:在一个活动着

的机制中的全部类型的主体型式。在任何地方，都存在→些有待

分类的混乱:主体性的生产逃离一个社会机制中的知识形式和权

力以便被重新插入-个尚未成型的形式中。

这些机制于是就由下述因素组成的:可见性之线、发音线、

力线、主体化之线、分离线、劈开线、断裂线。这些线纵横交

织，彼此缠绕，一些线通过多变性、通过它们组织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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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或引发了另一些线。对于社会机制哲学而言，两个重要结果

出现了。第一是拒斥普遍性，普遍性实际上什么也解释不了，倒

是普遍性需要解释。所有的线都是变化之线，它们甚至没有一致

的同等物。一、全、真理、对象、主体都不是普遍的，而是统一

性、总体化、确定性、对象化、主体化的单独过程，这些过程出

现在既定的机制中。每个机制都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活动

过程尚在形成中，它有别于其他的活动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福柯的哲学可以作为实用主义、功能主义、实证主义、多元

主义来谈论。或许正是理性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合理化过

程可以对断片、对被考虑到的所有线的区域发生作用。考虑到理

性的历史本质，福柯向尼采表达了敬意。它表明了对知识中的不

同理性形式进行认识论研究的重要性(科内、巴什拉尔、康圭海

姆) ，以及对权力中的理性模式进行社会政治研究的重要性(马

克斯·韦伯)。可能他为自己保留了第三条线索:他正思考的主体

的"可理性性" ( reasonableness) 类型研究。但是，他实质上要拒

绝的是将此过程同理性等同，他挑战任何在反思、交流、默契中

诉诸普遍性的意图。人们或许会说，在这方面他和法兰克福学派

及其后继者的关系充满着一系列的误解，对此，他并不负有责

任。而且，就如他拒不承认在一个基础性主体和理性中存在着普

遍性一样一一这个普遍性使判断社会机制成为可能，他也不承认

突变的普遍性一一在这种突变中，理性一劳永逸地被逐离了和胡

毁了。正如福柯对杰拉尔德·罗拉尔德所说的，在理性中没有分

叉，然而理性永远在分叉。有多少根基，就有多少分支和分叉。

有多少建构一一这种建构紧随着机制所引发的断裂一一就有多少

拥毁。"理性是一个漫长的叙事，到现在它趋于终结。这样一个

主张毫元意义"。从这个观点看，向福柯提出的这个问题一一这

个问题是如果人们不能根据普遍一致性唤起超验价值的话，那么

社会机制的相对价值怎样被评估一一就使我们倒退，这个问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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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也要冒毫无意义的危险。这意味着所有的社会机制是同等有效

的吗(虚无主义)?斯宾诺莎、尼采这样的思想家首先开始表明

存在模式应通过内在标准、通过它们的"可能性"内容、自由和

创造性，而非对超验价值的诉求来评估，自此以来已是一段漫长

的时光了。福柯甚至暗指了美学标准，这被理解为生活标准，并

在所有情况下都要用内在评估来取代超验判断。当我们读福柯最

后的著作时，我们竭尽所能地来理解他置于其读者面前的计划。

这会是作为社会机制终极维度的存在模式的内在美学吗?

社会机制哲学的第二个后果是取向变化，这个取向使人们的

兴趣远离了永恒而转向新的东西，新并不意味着时尚，相反，它

意味着从社会机制中出现的可变创造性。这与 20 世纪开始被问

的问题即世上新事物的生产是怎样可能的完全一致。确实，在福

柯的发音理论中，他明确地抨击了作为元相关性、无旨趣的东西

的陈述的原初性，他的全部思虑是"陈述的规划性"，但是，他

理解的规则是抹平贯穿于单个的点或者是友音体的不同价值的曲

线(根据同样的方式，他通过分布社会领域中的单独要素来界定

权力关系)，当他挑战陈述的原韧性时，他的意思是在两种陈述

之间出现的矛盾并不能表明一个较之另一个更为新颖。考虑到一

个体制能够容纳矛盾性的陈述，那么重要的就是能发音的体制本

身的新。比如，人们可能会问法国大革命或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社

会机制出现了哪种陈述体制:体制的新而非陈述的新才是重要

的。每一个机制都应根据它的新成分，创造性成分被界定，这同

时就标志着它的自我转变能力，或实际上的以利于未来机制的捣

毁能力，除非它将其力量沿着更坚固、更硬朗、更牢靠的线集

结。鉴于它们逃脱了权力和知识的维度，主体化之线似乎特别能

够追溯创造之路。这条路不断地中断，但接着又以一种修正的方

式重新启程，直至先前的机制破裂。福柯尚未出版的对多样化的

基督教进程的研究在这方面打开了诸多通途。然而，认为主体性



什么是 di取JSitif! 203 

生产仅仅是宗教领地是不对的:反宗教斗争也是创造性的，就像

光体系、发音体系和控制体系穿越不同的区域一样。现代的主体

化形式不再类似于古希腊，也不同于基督教。它们的光、发音和

权力形式也是如此。

我们属于社会机制且活动于其中。与己消逝的机制相关的一

个机制之新颖性即是我们所称之的它的现实化，我们的现实化。

新即流(也e current，此处还有当代之意)。流并非我们之所是，

而是我们在生成过程中的所是一一也即是他者，我们的他变

(becoming - 0也er)。在每一个机制中，都有必要区分我们之所是

(我们已不再是什么)和我们在生成过程中的所是z 历史部分和

当代部分。历史是指档案，它描述了我们是什么，我们不再是什

么，而当代则概述了我们还在变成什么。同样，历史和档案将我

们和我们自身分开，而当代则是一个他者，我们和它保持一致。

人们有时认为，福柯用规训的社会机制描绘现代社会的构图，来

与统治性作为主要观点的老式社会机制作对比。然而这决非事

实:福柯所描述的规训是我们渐渐放弃的历史，而我们目前的现

实采咱的是公开的连续的布控形式，这种方式同最近的封闭性规

说十分不同。福柯同素博拉夫斯的观点，后者认为我们的未来将

被控制而不是被规圳。问题并非是这是否更糟。因为要问这一点

就得求跄于生产主体性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抵制新的控制方

式$它不同于那些弘前用来抵制规训的方式。这就会意味着一种

新的先，新的友亩，新的权力，新的主体化形式吗?在所有机制

中 3 我们都必续区分清最近的过去的线和不远的未来的线:那些

属于档案的和属于现在的;属于历史的和属于生成过程的;属于

分析的扣属于诊断的。如果福柯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这是因为

他出于历史之外的原因而利用了历史:就像尼采所言，因为人们

希望的一个时代将要来临，就反对这个时代，于是对这个时代产

生影响。因为福柯所看到的今天或新出现的东西就是尼采所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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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合时宜、非当代性、历史分叉的生成、用其他的道路进行再

分析的诊断。这并非要预言而是要关注那些敲门的元名者，再也

没有比《知识考古学》的这一奠基性段落更好地表明这一点了，

这一段对福柯的其他著作同样有效。

这样一种档案分析包括一个特殊领域，这个领域既与我

们密切相关，但又不同于我们的现时，它是环绕着我们的现

在的时间边界，它伸出了我们现时之外并通过现时的他者性

对之进行描述，它外在我们并对我们进行界定。要描述档案

就要根据最近已不再是我们自己的话语形式来设定它的可能

性(和控制它的可能性)。其存在的起始点是通过断裂而设

置的，这种断裂将我们同我们不再说的话分开，将我们同遗

落在我们的话语实践之外的东西分开。它始自于我们的语言

之外，其中心点远离我们的话语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它作

为一个诊断对我们来说是有效的。这并不是因为它可能为我

们描绘一幅清晰的特征图，也不是因为它可能为我们事先勾

勒我们的未来前景。但是，它剥夺了我们的整体性，解放了

这种时间的同一性-一一正是在这种同-性中，我们愿意自我

观看以便将历史的断裂连接起来。它破除了超验目的论路

线，在人类学思想质疑人的存在或者他的主体性的地方，它

生动地将注意力引向他者、外部，根据这种方式来理解，诊

断并非通过区分特征的互动来建立我们的同一性事实。它使

我们成为差异的，我们的理性是话语形式的差异，我们的历

史是时间的差异，我们的自我是面具的差异。

一个机制的不同诸线分成两组:层级钱或沉积线;通向今天

或创造性之线。这个方法的最后结果涉及到福柯的全部著作，在
他的大多数著作中，他都用极具新意的历史方法详细描述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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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档案，他讨论了 17 世纪的总医院， 18 世纪的临床医学， 19 

世纪的监狱，古希腊的主体性和基督教。但是，这只是他任务的

一半。因为他对严谨性的在意，因为他不愿把事物混淆一团的欲

望，因为他对读者的信心，他并未阐明他的另一半任务。他只是

在访谈中明确地对此作了阐述，这些访谈同他的主要著作的写作

是同时期的。今天，有关疯癫、监狱、性，还能说些什么?哪

种主体化模式一一既非古希腊的亦非基督教的一一似乎能在今天

出现?这最后一个问题显然直至最后→直盘旋在福柯的心头(我

们既非古希腊人亦非基督徒)。直至生命终点，福柯在法国或国

外的访谈还附有大量重要的东西。这并非因为他对访谈有兴趣，

而是因为在访谈中他能追溯通往现在的这些线，这些线同他在主

要著作中所集结起来的线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这些访谈是诊断性

的，这同尼采的情境十分相似。如果人们不在遗著一一遗著同尼

采的所有著作都是同时期的一一的语境中来看待尼采的著作的

话，那它们就很难被理解。福柯全集，正如德费尔和埃瓦尔德所

设想的那样，不能将给我们所有人打上深深烙印的书籍和引导我

们走向未来、走向生成的访谈，也即是地层和今天，截然分开。



福柯、谱系学、伦理学

阿诺德·戴维森著

迟庆立译

在福柯的研究中，分析的三个主要领域被结合戒了一个整

体:一种对知识的各种体系、对校方的各种形式和对每我与其自

身关系的分析。在这三个钱域的母一个领域中，福柯采取的都是

极具针对性的分析方法吹他分别称之为考市学、谱系学和伦理

学。考古学和谱系学是拖柯所谓的方法论中最有名的两个词。要

想对福柯如何理解这两个非语有个大致印象，回忆一下他在《真

理与权力》的结尾处所提曲地点看法是最好不过的方法了。这篇

访谈作于 70 年代末。在其中他谈到‘真理'是指一整套有关

话语的生产、规律、分布、流通和作用的有规则的程序。...

‘真理'以一种循环关系与生产并支持它的权力制度相联系，与

由它引发并使它得以扩展的权力效能相联系。这就是真理‘制

度'。咱鉴于福柯最好的译者通常就是他自己，所以我认为福柯

在此所述的第一点提法实际上就是他对考古学方法的简要回顾，

而第二点提法则是对谱系学方法同样概括的解释。我们先来分析

他的考古学方法。如果考古学的作用前提是真理应被理解为一整

套有关话语的生产、规律、分布、流通的有规则的程序，那就难

怪福柯-定要完成一部确定真理地位的话语的历史，一部论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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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有规则的程序的历史。要写成这样一部历史，首先必须把某些

推论性实践，即话语生产的实践，分离出来。这些话语生产实践

的特点是"它设定了客体的场的界限，定义了对知识的代理人的

合理看法，制定了构建概念和理论的规范。因此，每一次推论性

实践都是一次标示其排除项及选择项的种种规定的展示"。②

《事物的秩序》英文版的前言中明确指出，福柯的目标是要

从推论性实践的考古学角度写就关于不成熟的科学(伊安·晗金)

的历史。③这些学科门类，用福柯的话来讲"被认定是与经验的

思想纠缠过于紧密，受偶然的反复无常性或意象的影响过大，受

老传统和外部事件的影响过大，因为大家觉得这些学科的历史就

是无序的。"④福柯提出了他的假说。尽管他的这种提法现在昕来

可能很普通，但在当时已是很大胆甚至可以说是激进的了。他写

道:这种经验的知识拥有定义严密的规则;这种知识的历史展示
出了使不同种类话语成为可能的规定的种种体系以及它们的转

换。但是，这些规则绝不是由推论性实践的参与者指定的;他们

意识不到这些规则的存在，但这些规则构成了曾被福柯称之为

"知识的积极无意识"⑤的东西。如果这些规则既是自主的，又是

匿名的，如果这些规则是那些使个体有可能在有权要求的时候做

出要求的规则，那么关于这些规则和这种知识的历史就不会同我

们所熟知的那种历史相像。譬如说，它在会用一系列的规定来限

制单个的作品或作家，它不会满足于我们认为是一门科学或一门

学科的普通限定。相反，它会将话语和时间强行重组成"一个崭

新的，偶尔会出乎人们意外的统一体。"⑥因此在《事物的秩序》

中，福柯想阐述的是在表面上E无关联的自然史、，经济学和语法

各学科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构成规则:这些构成规则，在古典时期

有时也称之为"知识型"同它们之前的和之后构成规则都截然

不同。

考古学的概念定义如此，历史分析的对象便不再能保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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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可质疑的地位。关注于已给定的，得到普遍认可的"事实"

或具体的事件，以确定这些事实或事件间的因果关系、对立关系

或表达关系为任务的那种历史，正是福柯的研究的对立面。要解

释或理解的事件系列不再能被当作是给定的，福柯的意图也不再

只是了解系列中的每一个给定元素在哪一点上与其他的元素对应

起来。如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写道"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系

列"⑦一一确定每一个系列的组成成分，揭示它的起点和终点，

找出它的规律，以及描述不同系列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福柯

的研究同编年史派的历史学家相同，但他从构成规则及话语生产

的角度，对系列构成所持的整体观点，使他的分析具有了独到之

处。

在福柯那些完善拟订出他的考古学方法的著作中，他的意图

完全是描述性的。他的任务不是要给他所描写的变化提供解释，

而是要让人们从一个改变了何为合理解释或相关解释的角度去看

待不成熟的科学的历史。福柯的描述性努力是这项解释性工作的

必要条件，因为需要解释的东西靠一个人描述的细节来决定。如

果一个人接受了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中对不同的知识型的描

述，那么对需要解释的同样的"对象"他寻找的解释就会迥异

于其他描述所要求的解释。那种认为福柯的书对理解引发科学上

具体变革的原因毫无帮助，甚至还会是一种障碍的反对意见时有

出现，但这种观点实际上根本没有理解问题的关键，难怪福柯只

对其敷衍作答。

正因为福柯想要从考古学的角度描述推论性实践，所以非连

续性的主题才会在他的一些主要著作中如此突出。知识体系间的

非连续性的揭示不是他方法的假设，而是他方法的结果。如果一

个人从陈述构成和生产的匿名规则这一视角出发，去描述知识学

科的历史轨迹，那么从其他视角看去连续的地方，从这个视角看

去可能根本是非连续的。考古学的方法使阶段的划分问题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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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性问题发生了彻底改变。不过，考古学的方法也使新连续

体的发现有了可能。这些新连续体因为表面上显现的非连续性而

被忽视。考古学并没有做出在知识的历史中非连续性支配连续性

的假定，但却使这样一种结果几成必然，即从分析的这一层次出

发，原本人们认为是自然集合的东西实际上非常不自然。

谱系学作为福柯方法论的一个方两?是显见于福柯后期的作

品中。它比考古学覆盖的范围要广。它的关注中心在于真理诸体

系与权力诸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从真理生产的"政治体

制"着手。因循尼采，描;司对许系学的如究惜i..ft!!，英注对事实有明

确主张的起源，尤其是对人文学科如宣称、版i志、真理有明确主

张的起源。不过，谱系学的独特挤出不卒于它对起源的兴趣，而

在于它的兴趣所表现的形式，在于它为分析而隔离出来的起惊的

类型。谱系学不靠起源，也不靠寻求某种在历史中发展起来的

"固定的形式"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谱系学揭示的秘密是根本没

有本质或初始的同一体可发现。谱系学把目光投向起点时，寻找

的是意外事件、偶然、激情、微不足道的邪恶、意外、狂热的煽

动、不稳定的胜利和权力。正如福柯在一篇评论尼采的文章，同

时也是可借以理解福柯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所述"历史的开

端是卑微的，不是如鸽子脚步般谦逊或谨慎意义上的谦卑，而是

嘲笑的、讽刺的、足以瓦解一切自命不凡的卑微。"⑧人们马上联

想到u <规训与惩罚》中一段含义特别的文字。福柯是在探讨生产

驯服且训练有素的肉体的"正确训练"的新手段时写下这段文字

的:

这些有关记录、登记、建立档案、分类制表的琐碎技术

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但在当时关于个人的科学

的认识"解冻"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们提出"一种研究

个人的科学能够合理而合法地成立吗?"这样一个亚里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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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式的问题无疑是有道理的。重大的问题或许需要有重大的

解决方法。但还有被称为"临床"科学的事物在 18 世纪末

出现这样的小历史问题，有关个人(而不再是物种)进入知

识领域的问题:个别描述、交叉检查、既往病历、"档案"

进入科学话语一般运作的问题。对于这个简单的事实问题，

人们无疑只能给出一个不那么"高雅"的回答:人们应该

探究这些书写和登记的程序，人们应该探究检查的机制，探

究规训机制与一种新的支配肉体的权力的构成。关于人的科

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吗?这一点也许可以在这些"不登大雅之

堂"的档案中得到解答。对肉体、姿势和行为进行强制的现

代方式就源出于此。⑨

这段文字是福柯非凡才能的一个很好展现:接于一个标准的

哲学问题一一研究个人的科学何以可能存在?一一观察该问题卑

微的、谱系的起点一-书写勒登记的程序、检查的机制、应用于

姿势和行为的纪律的技术一一结果雪御j菇改变了人们对这一问题

可能的着手点。这是尼采肯定会喜雅的那种卑微。谱系学不是要

树立闪亮的认识论基石。任何福柯的读者都知道，谱系学展示的

反而是我们认为合理的事物的起源、真理的载体根植于支配、统

治、力与力的关系中一一一句话，根植于权力中。

将"任何被认为是人所具有的不朽的东西"均置于一个发展

的过程中，⑩这是谱系学与考古学的交汇点。它动摇了人们认为

静止的东西，扰乱了人们认为统一的碎片，同时展示了被当作同

质的异质性"我们相信情感是不变的，但是任何一种感情，尤

其是最高尚和最元私的感情，都是有由来的……‘有效的'历史

区别于传统的历史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常量。人的一切一一甚至他

的肉体一一都不足以稳定到可作为自我认识或者了解他人的基

础。咱同权力的新配置相关联的构成的新规则排斥了"重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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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的探求。@正是诸如此类的程序促进了福柯所研究的

疯癫史的特殊类型、生命、肉体和性意识的形成。只需将福柯对

肉体的经历所做的论述同其他论述肉体经历的尝试加以对比，就

可看出福柯方法论的背景是怎样特出的有利。

专注于谱系学给福柯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应该是他不得不对

权力研究中一些一般规则清楚地进行描述，提供与其说是权力的

新理论不如说是研究现代社会权力诸问题的新方法。《规训与惩

罚》及 1976 年所做的两篇访谈对这些规则中最重要的一些特别

做了阐述(1)不要只将权力当作压制或禁制的一种形式来研

究，要看它的积极后果，看它生产了什么; (2) 分析权力及其技

术要从它们各自独特性的角度进行，不要将其降格为法律和社会

结构的产物。同第二点一道被提出的一个主张是应对权力做一种

上行性分析也就是说，从元限小的机制开始，这些机制都有

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轨道，自己的技术和战术，然后看这些权力

的机制曾经怎样并且将继续怎样被一个更普遍的机制所投入、殖

民化、利用、卷入、改变、转移、扩展，等等。"⑩换句话说，就
是书写一部权力的微观物理学。这就会使我们在看待权力时不将

其视为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或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同质

的支配，而将其视为一个网状的、互相交通的组织;最后一点，

分析权力不应在"有意识的意图或决定"的层次上进行。不要间

有些人渴望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渴望支配，而应该问"在不断

开展的压制活动中，在征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姿势，规定我们

的行为等连续不断的过程中，事情的发展是怎样的"⑩探究那些

将我们构成为臣民的过程。这些指导权力研究的法则既是福柯对

权力的司法概念的明确批判，也是他对权力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

明确批判。根据福柯的理论，无论是讲统治权及其臣民的司法模

式这种通过个人行使起权利来限定统治权力的个人模式，还是讲

基础和上层建筑及由之产生的经济基础首要性的马克思主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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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运作的概念化都不充分。这两种模

式都嵌入了为权力研究设定的指令，这些指令或遗漏或掩盖权力

在进行中的臣民化这一层次上的运作。谱系学不仅将真理诸体系

与权力诸体系联系了起来，而且展示了如何以一种能给社会关系

的调查增加一个新维度的方式对权力的形式这一榻念本身加以概

念化。

例如，在分析"性意识"时，考古学会努力揭示 19 世纪中

叶话语生产规则中的一个突变是怎样第一次使对性意识的言说，

而不仅仅是对性的言说，成为可能。就是这些规则准许了有关性

意识方面疾病的新话题出现，使医生能够将这些疾病作为明确的

病态集合隔离出来，同时使一种前所未有的谈论性反常的话语得

以产生。福柯主张'"性意识'是权力的积极产物，而不是权力

极力压制的对象。，，~谱系学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发展的。譬如，它

坚持儿童性意识不是一个等待压制的自然现象，它反而是被监视

和检查的技术剌激出来的。这些技术包括为父母准备的医疗指导

上提出的帮助意见，教他们如何通过子女的床单检查孩子是否有

单独的夜间行为。⑩

考古学试图将话语实践的层次单列出来，制定针对这些实践

的生产法则和转换法则。而谱系学则将重心置于与推论性实践相

关联的权力的力量及关系上，它不强求将话语生产的规则同权力

关系的规则分离开来。但是谱系学并不因为其拓宽了分析的范围

便能取代考古学的地位。这个问题，如福柯在他晚期的作品中所

述，属于轴线不同的问题。这些轴线的"对于不同的实践形式而

言，其相对重要性并不总是相同的。，，@分析所依据的这些轴线不

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譬如，对权力形式的分析无论做得多么

细致，都无法解释 18、 19 世纪医学话语生产的规则。这些规则

中的许多部分及其转换，只有在我们立足于医学知识发展的内部

时，才变得可理解。即使推论性实践的层次必须被引人与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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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力量的错综关系之中，它也仍须保持其理论上的独立性。

福柯不否认"科学知识自带着外部裁决所无法解释的规则一一作

为推论性实践的自己的结构。"⑩这句话出自他《性史》第二卷的

前言中。考古学并不像某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受制于其方法论

上固有的什么缺陷，它其实是处于一个更大的框架中。它的重要

性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中看似发生了变化也是很自然的。不过，如

果认为福柯抛弃了他的考古学的方法，那就错了。从认识论的角

度看，他没有放弃他的考古学方法确是件好事，因为考古学层是

分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独特层面，放弃这一层面无疑会导致扭

曲。

伦理学被福柯称为他分析的第三个轴线。伦理学这一概念在

《性史》第二卷、第三卷、福柯去世时尚未发表的第四卷以及发

表于《福柯读本》的《伦理学谱系学》中均有详述。在福柯的作

品中，伦理学指关于自我与其自身的关系的研究 (rapport á soi) 。

福柯对伦理学的这种理解，许多英美哲学家都会认为其所带的个

人特征过强了。但我相信，福柯清楚他对伦理学的概念化与其他

哲学衷的不同在何处。而他的目的就是分离出分析的一个独特岩

屋，一个典型是被别人忽视了的岩层。这一意图在他以前的作品

中忧有体现η 福柯将伦理学列为道德研究的一个部分o 除伦理以

外 T 道德还包iÄ人们的实际行为，也就是他们与道德相关的举

动，以及加话他们身上的道德符码。借助道德符码，福柯理解了

譬如决定哪些行为属被严禁、被允许或被要求的那些法则，理解

了符码为不用在;可能行为指定不同的积极价值和消极价值的一

面。功人们实际的道德行为进行研究是道德社会学的一个常规领

域，丽液德哲学家也无一例外地埋头于精心制定一套合理的道德

符码并为其结构辩护。福柯想做的是将研究的中心转移至"个人

应以何种形式将其自身建构为自身行为的道德主体"⑩与此同

时，既不否定道德符码的重要性也不否定人们实际行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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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福柯称为伦理学的自我同自身的关系包括四个方面。第一

方面，伦理学的实质，即我们自己或我们行为中被当作是伦理判

断的相关领域的那一部分。伦理判断是否应应用于情感、意图或

欲望呢?我们的哪一部分应被当作伦理学的实质或物质呢?福柯

认为，希腊一罗马伦理学的实质同基督教和现代范畴的伦理学实

质极不相同。这些不同之处是《性史》第二卷的一个主要论题。

我们的伦理实质将决定在建构道德符码时应将自己哪一部分考虑

在内。服从的模式是伦理学的第二个主要方面。这一方面涉及到

"人们被邀请或被煽动去认识自己道德上的义务的方式"。@我们

也许将道德义务认为是神圣的戒律所揭示的，也可能认为它是理

性的要求，或来自于习俗惯例，或是，套用福柯一个极有趣的例

子，认为它是脱胎于"给你的存在以最美的形式咱这样一种企

图。福柯想揭示的是不同的人及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以不同的方

式服从于同样的法则。所以，举例来讲，忠减于配偶可以被认为

是理性的要求，抑或是某种存在美学的结果。服从的模式提供了

道德符码与自我之间的连接?决定这一符码如何控制我们自身。

伦理学的第三个方面静及到我们改变或规划自己以成为伦理

主体的手段，涉及到我们自我形成的行为 (practique de soi) 或广

义的"禁欲主义"。例如，在基督教中，自拉以一种自我解释的

形式存在，它产生出一整套技术。这些技术有助于将我们变为能

按伦理行事的存在。修道者于册是自形成的行为的一个绝佳源

泉，许多 19、 20 世纪的自助书籍则与之一脉相传。被福柯称为

对自我的加利福尼亚式狂热便几乎是以其对技术的制定来定义

的。这些技术使人能释放真正的自我，而这一点，至少在加利福

尼亚是使人能按伦理行事的必须一步。伦理学的最后一个方面称

为目的，是我们在按道德规范行事时渴望成为的那种存在。我们

是否应该成为"纯粹的，或不朽的，或自由的，或成为我们自己

的主宰……?咱应以何种目标指引我们自我形成的行为?福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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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道德的理解如下简图所示:

~卜\

伦理的本质 服从模式 自我形成的行为目的

尽管福柯确信伦理学的这四个方面之间互有关联，但他也同

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彼此独立性。当伦理的目的随基督教

的产生及稳固发生变化时，当目标变为纯洁性和不朽时，伦理的

其他方面也在发生着变化。但在服从模式已逐步发生改变的情况

下，道德的内容却仍保持不变的这种情形也是有可能的，希腊文

化便是一个例证。福柯《性史》的第二巷、第三卷可以解读为对

希腊和罗马社会中伦理学四方面之间的关系，其中依赖关系与独

立性类型所做的研究。

福柯最初宣布的写作计划为一部六卷本，集中探讨 18 、 19

世纪，包含有关妇女、儿童、性反常者的章节，但他发表的第三

卷和即将发表的第四卷却明显偏离了原计划，最显著之处就在于

以对古代世界浩繁的描述取代了原定部分。福柯对这种替代的一

个解释是源于生物学、医学与精神病学的知识体系与源于教育与

法律的权力的规范体系对性行为的处罚，这二者对性经验的决定

是在其他场所进行的。这种与环境的关联一一

使得人们难以辨别作为这种经验构成的具体因素的与自我关

系的形式和结果。我不得不将研究的时期不断向前延伸，结

果使我离自己最初制定的按时间颇序进行的大纲愈来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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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既是为了使自己了解科学知识的影响和规范性体系的

复杂性都较小的时期，也是为了最终找到不同于作为性经验

标示形式的与自我的关系的形式。这也是为什么我逐步将研

究的重点最终放在了本来只是要当作出发点或历史背景的地

方。@

这是福柯的研究焦点越来越广阔的又一例证。伦理学既没有

取代了谱系学和考古学，也没有与它们脱离，但伦理学确实改变

了这两种学科最终的方怯吃含义。为了展示伦理学可以如何进

行，为了使伦理学研究与权力的谱系肇研究和知识的考古学研究

尽可能明确地区分开来，福柯将视线推前了两千年。想研究现代

性意识就不能不将研究的班高三个轴线--一自我、权力和知识

一一结合起来，而所需由!tii幅也远非予高柯原计划的六毒所能容

纳。

从福柯最后的研究中能得出的格外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在所

检视的道德符码变动极小男·李无变动的情况下，伦理学的研究都

可以取得成果。福柯坚毡， ffif J':l.许多传统的历史学家也持相同的

观点:希腊的道德符码同提督教的道德符码之间不存在大的断

裂。许多更为重要的禁制也相同，即使在有重大变动之处，论题

也仍保持大体相同。我记得一位著名的神学教授做过一个讲座。

这位教授在论述完基督教的道德符码与它之前的异教徒的道德符

码相比并无特别的创新之处这一观点后，留给人一种似乎对早期

基督教伦理学的历史再无话可说的感觉。福柯对伦理学的概念化

为我们揭示出基督教伦理学产生后引起的价值重新评估应定位于

何处。不仅如此，通过将个人与自我的关系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单

独因素隔离出来，他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分析的新领域。对这一领

域的研究不论是在道德符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还是在其变动剧

烈的情况下，都可以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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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研究焦点使他能提出一些极佳的设想，这些设想值得

用整本书去加以论述。正因为如此，福柯以行为、快感和欲望作

为性活动的三个支柱，提出了下列概述。首先是希腊式的"公

式其中"强调的是行为、快感和欲望是次要的"在中国式

"公式"中行为被搁置在一旁，因为如果你想得到最长的持续

时间和最强烈的快感，就必须要节制行为"基督教的"公式"

是"给欲望加一个重读音符，再努力消除它。行为必须变成某种

中性的东西;只有为生育子女或履行婚姻义务，才可以有性行

为。快感不论是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都是被排斥的……欲望被

实践地排斥一一你不得不排斥自己的欲望一一但在理论上它非常

重要"。

至于现代公式，福柯认为是"欲望在理论上得到强调，在实

践上得到接受，因为你不得不解放自己的欲望。行为不是非常重

要。至于快感，没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无疑将成为今后有

关伦理学本质的比较研究的序言，它得以阐述，是以一个全新的

方式思考伦理学的结果。

绝大多数当代英美道德哲学家都封闭地将目光集中在道德符

码的层次上。几乎所有个人同自我的关系都被认为与伦理无关。

即使个人同自我的关系浮现于这些讨论的表面，也往往是关于是

否对自我负有责任这一问题的。既然伦理被认为是道德符码的规

划和正当化，那么个人同自我的关系惟一可居之处便已为使该符

码完善的意愿，希望了解对自我负有何种责任(如果有的话)的

意愿所决定。从福柯的视角来看，那些坚信我们对自己负有责任

的作家，即康德的继承者，和那些坚信我们不负有这样的责任的

作家，即叔本华的继承者之间，没有什么哲学上的差异。两类哲

学家都忽视了伦理学领域自身这种要独立与道德符之外考虑的自

我与自身的关系。不仅如此，那些确实相信我们对自我负有责任

的哲学家所做的讨论也向来在讨论道德的论文中占不了几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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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家-致认为，我们对他人所负的责任较之我们对自己所负

的，无论在数目上，复杂性上甚至是在利益上都大得多。

阿兰·唐纳根所著的《道德原理》是当代一部将个人同自我

的关系确实列入了讨论范围的重要作品，书中给出了一张非常传

统的禁制名单，包括自杀、自残和损害自己的健康，与此同时，

陈述了个人有采纳能发展自身脑力及体力的一套有条理的生命计

划的责任。唐纳根想确定这些责任到底有多严密;在允许例外的

情况下，这些例外又会采用何种形式。换句话说，他想确定与对

自我所负的责任相关的道德符码的结构。但是他的讨论却以下面

这一断言开篇"我们会看到，人类彼此间能发生的关系比他们

与其自身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有了福柯，这一断言就变得相当

不可信了。即使我们对别人负有的"责任"比我们对自身负有的

责任复杂得多，我们同自身的关系的复杂性也足以达到穷我们所

想，甚至让我们恐惧的程度。通过展示如何将我们同自身的关系

标人伦理可理解性的坐标系，榻和j帮我们阐明了这些关系实际蕴

涵的复杂性。除非道德哲学家们在他们关于道德符码的讨论中增

补福柯所述意义上的伦理，否则，对那些认为我们的论文日渐陷

于一种本可避免的贫乏之中的谴责，我们终将无言以对。

注释:

( Paul Rainl刷 (ed.) ， The Fou唰dt Rea由 (N阳 York: p，缸曲创n ， 1饨的，

p.74. 

( M. F，ωωult，‘回s切可 of 句stems of Thought' in ln唔U锦e ， Cormter.- Mem

ory , prac你万(I也配a: 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 p. 199. 

③‘阳chel Foucault' s Imma归re Science' , NcXls , vol. 13 (1979). 也可见本

集中Hacking's ‘四e Archaeology of Foucault' 。

( Foucault , 1'Iæ on由 of 1'hilψ(New York: Random House , 1叨的， p. ix. 

( 1'Iæ Order of 1h吨3 ， p. xi. 

@‘ His.ω吃yof每3的ns of Tho略加， p.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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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oucault , The Archaeology of 必IlJWle电~ (New York: Pantheon, 1肝2) , 

p.7. 

( P. R且binow (ed.) ，的e Foucouh rea缸， p. 79. 

⑨同上， pp.202 - 303。

⑩同上， p. 盯。

@同上， pp.87 - 88。

@同上， p.88。

@ Foucault , ‘ Two lectures' in P伊师/K 1l.时缸1ge (New York: Panth酬，

1卿)， p. 99. 

@同上， p. 97。

@ P. Rabinow (ed.) , 1l咀 FOI峨山 Re，.ukr ， p，以

@我在&如纺 αand 矶即e I!i 

问题进行了探讨。该文发表于Rari恤。

@ P. Rabinow (ed. ), The Foucouh 必耐T ， p. 337. 

@同上， p. 337。

⑩同上， p. 3520 

@同上 ， p. 353。

@同上， p. 353。

@同上， p. 355。

@同上， p. 339。

@同上， p. 359。

ø AJan Donagan , The Theory of MoraJity (university of α咀咀go 伊咽， 1977) , 

p.76. 



福柯的审美决定论①

理查德·沃林著

麦永雄译

近两个世纪以来，审美论和决定论②在反启蒙思潮中一直颇

为引人注目。唯美主义提倡是艺术而不是科学与道德在生活中独

居首要地位。虽然唯美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 19 世纪中叶(它与

拉斐尔前派有关，拉斐尔前派拒斥所有与艺术无关的事物，对绝

对纯粹的艺术领域加以强调一一这种理论形式直接导致了相应的

"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的产生)，但是唯美主义的世界观却可说

源生于浪漫主义时代，即史莱格尔和诺瓦利斯时代。在那个时

代，艺术是作为一种使内心世界获得拯救的世俗媒介而得到颂扬

的。③通常唯美主义不仅标举着审美领域纯粹而神圣不可侵犯的

特性，与其他实践领域(如"为艺术而艺术"和现代派文学)相

互映照，而且它同时还意味着美学要努力超越其他价值范畴[如

尼采的"伦理观"和伯格 (B曲芭;er) 所说的"历史"先锋派]④的

企图。后面这层意义或许可以称之为"泛唯美主义它与福柯

的著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决定论"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tt) 

1928 年出版的著作《独裁} (Die D蜘归r) 之中。然而，决定论

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实际上蕴涵着自诡辩学派以降所有左道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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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理论。诡辩论者巧舌如簧，善于颠倒黑白。或

许其最著名的理论公式或首要原则，就是霍布斯的格言"是权力

而非真理制定规则"。决定论在其政治形式中，类同于有效地统

御任何正式事项的规则。这些规则决定了什么是"正确"的。以

此而论，决定论可视为由马基雅维里所肇始的反古典政治理论发

展史上的顶峰。马基雅维里拒斥"应该"而倡导实用主义的语境

决定论。他本人关于政治权宜之术的信条，在下面这句话中得到

了集中而露骨的表述迄今我们如何生存的问题，迥异于我们

应该如何生存的问题，人们为了应尽之务而抛弃自己的既得利

益，这很容易招致他自己的毁灭而不利于自我保护。一个人要想

事事行善，必然会在居心巨测的众多坏人的环伺中遭受不幸。"⑤

尽管帕莱斯纳 (Plessner) 认为决定论是"通向独裁之路"的一

种特殊的德国现象，⑥但实际上这种决定论心态的历史之根埋藏

得更深。

福柯的话语是汪洋恋肆的。他的文笔展示出的不是笛卡尔式

的精确，而是伟大的法兰西文学传统的流畅性。其话语的力量毋

庸置疑。但人们也很容易由此去强调福柯介入伦理学和政治学的

独特性，而忽视了他所立足的历史传统。"唯美主义"和"决定

论"是阐明福柯思想成就的主旨所在，因此这两个术语与"西方

传统"相对应的历史意义及其基本内涵亟待加以探究，以使福柯

睿智的思想得到鉴赏。

福柯不愿多谈他所受到的主流思想的影响。惟有在他所谓的

"最后访谈" (Final Interview) 之际，这种沉默才被打破，他说:

"说到底，对我来说有三种哲学家:我弄不懂的哲学家;我懂得

并加以谈论的哲学家;我懂得却不谈论的哲学家。"(J)在谈到他自

己的生平思想时福柯说"对海德格尔的阅读决定了我全部的哲

学思想的发展。不过我也知道，尼采要比他重要。我对海德格尔

的理解还不够:我几乎弄不懂《存在与时间》……我从来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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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过海德格尔，只写过少量关于尼采的文章;尽管如此，我读

得最多的仍是这两位作家。"⑧在后来谈及他的著作可能被人误解

的问题时，福柯突如其来地冒出一句话"我其实就是尼采。"这

些袒露内心的自供状，提示了尼采和海德格尔就是福柯著作中的

审美论/决定论倾向的根源。

显然，尼采为所有后继的审美论与决定论的倾向奠定了理论

基础。因此，尼采可说是反启蒙情绪之源一一一这种反启蒙情绪曾

经在形形色色的历史伪装下席卷了欧洲的文化生活:从《生命哲

学学，生机论(吼叫ism) ，存在主义，直至当代后结构主义话

语。⑨尼采的唯美倾向从《悲剧的诞生> (1872) 到《权力意志》

的注解和手稿中都可以得到确证。

尼采给唯美主义带来了独特的历史性转型，在这方面需要作

一个重要的说明。尼采这一脉的唯美主义有着某种迥异于在通常

的意义止使用这一术语的意味，也就是说，唯美主义通常是与

"为艺术而艺术"的运动相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创作被

视为一种高于现实的形式，因为事实上艺术领域存在于一个广袤

无垠的、乌托邦式的空间中，远离索然寡味的物质现实。由于审

美领域具有与经验世界受到污染的领域相分离的特性，因此它享

有"更高的尊崇"。

相反，尼采却拥有 a颗殊为不同的心灵一一他从未停止过哀

悼"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的软弱元力与优柔寡断。⑩"为

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将艺术视为与现实相互剥离的世界，尼

采无情地剥去了这种观念的萎靡不振的、超然的外衣。在他看

来，艺术就是惟一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这只不过是尼采认识

论信仰所导致的结论。尼采认为在现象与现实之间并无对立关

系，恰恰相反，现象无所不在一一因此，艺术态度的范式形态也

无所不在，其自然的媒介就是现象界。尼采的唯美主义将审美态

度置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上，并以这种眼光审视幻象的重要性，



福柯的审美决定论 223 

而幻象据称是包含客观真理在内的。尼采因此决不磨足于作为超

验、超凡的精神活动的唯美主义。相反，他认为必须对显现在艺

术领域的美所予以的关注加以普泛化，使之渗透于生活。尼采不

同于那些浪漫派和为艺术而艺术运动的信徒，他以大不敬的态度

对待各种生活领域既有的历史与传统的边界，藐视人类认识的不

同领域(如科学、道德与艺术)中壁垒分明的"内部逻辑"。相

反，在尼采眼中，人类所置身的是一个我们可称之为"泛唯美主

义"的世界。

按照美学的本义和尼采对美学与社会历史领域关系的理解，

尼采把为艺术而艺术运动的消极被动的唯美主义转换成为一种积

极主动的审美论:人们所持的对世界的审美态度必须超越美学领

域本身的疆界，不断地追求对意识世界的统治。尼采认为，审美

自由之杯已经破碎，其内容四溅，掺入了生活一一尼采的这种看

法，随着"艺术与生活实践领域重新融为一体" (伯格)的历程，

已经成为 20 世纪先锋派的标帜。由于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历史

性的盲目自满，先锋派也同样如此，这种唯美主义无意之中已变

成l'模乐 b

尼采的伦理学宣称其自身是超越传统道德"善与恶"的分野

的号在这种伦理学中，一种行为元须考虑其自身的具体内容，就

可收因为它背后先梓意志的力量而注定拥有了价值。由于行为的

因果失系元需考虑.因此可以从纯粹的形式维度来审视这种意

志。不过，与康悔式道德的形式主义不同，尼采的伦理学绝无某

种警遍性的基棋。相反，它们是毫不掩饰的精英式的，是独立特

行的。正因为如此，尼采世界观的孪生成分一-审美论与决定论

一一￡时心协力的。由于从审美维度来审视行为，因此行为的特

点就得到了强调，它们可以是冠冕堂皇的，激情迸发的，抑或是

戏剧性的。行为是依照一种戏剧艺术模式而定型的，其独特的价

值在于它是一种表演姿态。但是，惟有放纵无羁的人才能够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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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意志力量，以崇高而脾腕一切的行为践踏传统。尼采伦理

学上的决疑论⑩因此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精英主义。总之，其他

人物在一出个性鲜明、场景华美的戏剧中地位低下，不过是些工

具而已。一旦逾越伦理学规范的基础而去揄扬一种将意志的纯粹

力量加以实体化的做法，人们就只能依靠某种"可能行事正确"

的伦理实体的决定论了。

海德格尔关于实践理性问题的理论构想，在理解福柯方面具

有同等的重要性一一海德格尔的构想显然受到了尼采的启迪。@

海德格尔伦理学的主要范畴是决定性 (Entsch1耐enheit) ，这并不

令人感到意外。在海德格尔大胆无忌的特殊恩宠论@、精英主义

的解释中一一他对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倾慕元论多么短暂，

都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一一"他们" (芸芸众生)居住在一个

"闲聊"、"好奇"、"暧昧"的凡界，真实的个体则被一条无涯元

际的鸿拘与芸芸众生的虚妄分隔开来。正如人们在 20 世纪初的

德国生命哲学中常见到的那样，人类世界原先就被分成了"领导

者"和"被领导者"。真实的个体(尼采的"超人"的直接变体)

昕候着远离日常生活的召唤，而此在则以一种"直接"和怠惰的

形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趋向于真实性(存在最可能拥有的东

西)的实现。⑩

正如海德格尔所解释的那样在‘决定性'中，我们现在

抵达了此在的真理。此在是最基本的东西，因为它是真实的"。@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它将承蒙上帝所选中的特殊阶层与庸庸

碌碌的"他们"区分了开来。因此它成为了海德格尔关于领袖学

说的基本因素，并恰好与 das Fl出reIprinzip (领导权)的流行观念

极为相似。海德格尔元意于使真实个体的优越性成为种族或种族

特点的基础。尽管如此，通过审视将真实性与作为在世界中的存

在的结构性恒态的"他们"分开的鸿沟，他富于欺骗性地循着简

单的二元对立的思路将人类的差异加以具体化，从而压抑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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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的多元性。对海德格尔来说，两个极端之间并无重叠交叉的

可能性。他没有下面这种中介的概念:通过这种中介，日常生活

中的此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恰如在黑格尔的体系中那

样:为了超越其贫弱的直接性，这种中介勾勒出一条路径，让常

识通行。在海德格尔那里，人们被遗留在一系列的极端之中，只

有"互作用"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体现出一种独裁式的联

系。在这种独裁式的联系中，海德格尔的理论框架本身最终也没

有引人注目的建树。在他刻板的思路中，海德格尔权力主义的个

性使他无法容忍意义含混的事物。

如同在所有关于伦理学的决定论研究方法的个案中那样，海

德格尔的决定性毫无物质的内容。在原则上，这种"决定性"可

以用于任何目的。由于无私的情感在消除差别的过程中是"他

们"战胜集体性的平庸的主要因素，因此海德格尔的决定性显然

是在为特殊恩宠论的目的服务。在本质上，他所有关于"焦虑"

(Fürsorge) 的谈论都是矫饰的。总之，海德格尔的决定性是与荣

格(Jürger) 、施密特公开宣称的法西斯信条同盟的。⑩不能用理性

来裁决订立规范的问题-一这种信念使所有这些伦理学学说联为

一体。由于它们与实践问题并无真实的联系，因而完全可以脱离

理性来加以讨论。鉴于对决定性加以规范的基础只能是随心所欲

的，所以重要的是人们可以直接进行决定。@

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来说，这种信条导致了特殊的结果。

早期的海德格尔强调存在(Being) 的优先性以及人性对它的依

赖。在这一方面，海德格尔回到了经典性的自然律的传统。在此

传统中，道义理论 (theories of mora1 obligation) 是建立在超越人
类主体力量原则的基础上的。归根结底，这类理论"植根于存在

之中因此也是最终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和教条式的原则上的。

就此而言，海德格尔试图推翻布鲁门伯格所谓的"现代合法性

即主张人类意志力量中有一种不受限制的信念在按照它的设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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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世界。@在《存在与时间》中，此在试图表现出一种征服以

res cogi阳回(认知事物)为根基的现代认识论的倾向，而倡导一

种主体性的概念，强调一系列具体的前概念的存在关系，例如

"烦"、 "情感"、 "共存"、 "焦虑"和"抛出"等。"抛出"

(由ownness) 是此在存在着的状态特征，凸显了人类存在困境的

纯粹的随意性:虽然我们发现自身处于一种非己所愿的存在窘

况，但这却预示着我们是在以一整套不可思议的方式生存着。

这种关于此在存在状况具有前决定基础的概念，与海德格尔

伦理学的决定论中唯意志拉要旨形成了对照。由此可见，海德格

尔的路数是在唯意志论与决定论之间摇摆不定的。他试图去克服

笛卡尔二元论的男方失败了。我们被遗留在掷命运假子的二元论

之间，即处于"他们"与真实吐承载者之间。惟有真实者才能够

呼应存在通过"决定性"发白的辛辛喋n ix种存在状态的分辉使真

实的此在从抛出的直接性中摆照了出来n 不同于"他们"真实

者能够控制他的"情境"。正如离德格尔历言"恰如‘那儿'的

空间性是基于开放性的那样 这种情境是基于决定性的。情境即

是在决定性中敞开的 6那儿'一一存在着的实体像‘那儿'一样

呈现。此在并不在现成的框架中发生，抑或在其中现身。这种情

境迥异于我们所见的环境与事件的任何现成的牒合，它只是通过

决定性而呈现，并内在于决定性之中。"⑩相反"就‘他们'而

言，无论如何，情景是某种基本的东西，它→直是关闭着的"。

真实决定的唯意志论所基于的情境与"他们"软弱无助的状况构

成了对比。对"他们"而言，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关闭"了

的。@

福柯的"审美决定论"惟有在《认知的意志>@中才正式形

成。不过，审美论与决定论的倾向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已显露端

倪。例如《疯癫与文明》的结论部分就是以一种抒情的笔调提及

了"非理性的生活"。书中描述说"像闪电倏然掠过夜空，诸如



植树的审美决定论 227 

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或阿尔托等人的作品那样一一-这些作品

永远不可能被归结为那些可以治疗的精神错乱。它们以自身的力

量抵御着巨大的道德程措。我们已习惯于将这种植桔称为是图克

和皮内尔对疯癫者的解放，毫无疑问，这只是一句反话。"@福柯

指出，就历史而言，精神病院中的禁闭绝不总是针对一大群疯人

的。在其他文化中，癫狂者因其神秘莫测的超自然力量而备受尊

崇。只是在古典时代和现代一一"理性时代"一一癫狂者才成为

"威胁他人"的对象，必须与社会隔离，与尘世隔绝，变成了施

行医术的对象。这种情况的出现绝非偶然。按照福柯的看法，疯

癫变成了科学机构所关注的事情，它不断地提醒人们"理性时

代"隐然造成了对真理的垄断。疯癫作为理性不在场的物象而发

挥着作用，因而代表着对理性的潜在的否定。因此之故，对疯癫

加以归化与禁闭是必要的。

福柯的分析在根本上忽视了这类问题的复杂性。"疯癫"被

赋予了"天生善良的他者"的形态，而"理性"则被简单地痛斥

为压制的代表。福柯对二元对立分析的依赖，提示了结构主义在

他的"考古学"阶段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的缺陷

已遭到来自各方的批评。@福柯高度评价了审美领域，因为→旦

医务人员和精神病专家成功地将癫狂者规戒之后，只有审美领域

才能提供"挑战世界的他者"。这就是福柯在荷尔德林、奈瓦尔、

尼采和阿尔托的作品中所欣赏的"非理性的电光闪耀"。

诗人由"神圣的疯癫"激发灵感的观念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人们可以追溯到荷马的世界，诸神在那儿通过缪斯而歌唱;苏格

拉底则在辩词中批评"诗的知识"因为它一直未能对自身的渊

源提供-种理性的解释。显然，福柯与尼采一道，在审美之于生

活的价值问题上共同反对苏格拉底学派。福柯认为，诗歌的表达

方式最亲近于"非理性它产生出与理性心态相睽隔的一种体

验的直觉性。故此，福柯对精神分析心怀敌意，认为精神分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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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旨在于用理性的理想控制"自我的自由元羁性质"的原则。

"虽然精神分析可以阐明疯癫的某些形式"福柯认为但对于

非理性的高度复杂的领域而言，它仍然是不得其门而入。"@福柯

以一种彻底的反启蒙思想的精神对"非理性高度复杂的领域"加

以界说，为其在审美领域里寻求着避难所。@

这些都是福柯在《疯癫与文明》隐晦的"结论"中所清晰地

透露出来的主旨。他先是过分慷慨地大肆赞扬戈雅@的绘画《理

性的沉睡> (1797)。戈雅刻画了一个"无疑是古典主义的非理

性"的夜晚，这时"人与他自己最隐秘、最孤独的内心深处交

流"。@戈雅画作的主题是与启蒙相对的古典式的: {理性的沉睡》
引发的是梦魔和魔咒般的幻象而不是历史上启蒙哲学家所许诺的

救世美梦。戈雅的绘画之所以得到福柯的赞扬，是因为在这些画

作中"疯癫已使人变得有可能废除人与世界"。人们可以从戈雅

的艺术中领略到"万物的终结与开始"提沌与天启的模棱两可

的性质"。这是一种尼采式的调节平衡的剧烈变动的新开端。福

柯接着说对于这种疯癫，当时的人们颇感陌生。然而，对那

些能够接受它的人来说，对尼采和阿尔托来说，不正是疯癫把古

典主义非理性的那些几乎难以昕见的声音传送了出来吗?原先总

是一些诉说虚无与黑暗的声音，但现在它把这些声音变得尖利而

狂热。难道不是它第一次使这些声音获得了一种表现形式，一种

‘公民权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控制，从而引起了全面而多样的纷

争?难道不正是它使它们复归于原始野性?"æ

恐怕很难再找到一段比这更明显的颂扬唯美主义地位的文字

了。像在尼采那儿一样"美学"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范畴。

审美自由的脉动霍然引发了回响，充盈在实践领域:它们汇入了

尼采式的天启之音，其中"人"与"世界"皆消驾于无形。确

实，由于《疯癫与文明》设定了理性与非理性(疯癫)之间抽象

的二元论，因此人们只能指望在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力量之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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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黑格尔式的"在斗争中同归于尽"的结局。

福柯反对古典主义时代的理性是以典型的反启蒙的浪漫主义

为论据的。-旦理性被推论性地界说为敌人，它的对立面一一非

理性一一'立刻就获得了一种无可怀疑的、道德高尚的特点，变成

了"正确"的惟一化身。《疯癫与文明》边一列举了启蒙理性对

精神迷狂所施行的种种难以言说的惠斤。与此相应，一切都获许

站在"非理性力量"这-边，壳的是宫门可以夺回已丧失的标新

立异的特权。结果，接踵而来的斗争远非一些小打小闹的战斗，

而是有如一场"世界末日的善;在大决战" (Ann略;eddon) 。福柯所

使用的戏剧性的术语生显了这场争端的天日性鼠。

在戈雅的绘画中科罢!颂主运的"说沌与天启的模棱两可的性

质"变成了大多数艺术现代主义的范式。审美领域保留了曾经

被狭隘的现代理性主义压制与边缘化的价值:感受性、表达性和

体验的直觉性的价值。这些曾受阻隔的价值被融为一体，变成了

现代性的范式，但福柯并不满足于这种局面。他企求的不仅仅是

摆脱工具理性的束缚，对现代性进行审美矫正。在福柯看来，理

性反思和个性自主的启蒙构想并不值得挽救。相反，它应该在暴

力的迸发中消亡，而福柯所言的"古典主义的非理性"将在这一

过程中重新自己站立起来。这个论断是撒进的唯美主义立场被推

向极端而得出的逻辑结果:亦即是说，当人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把

审美领域(与科学、道德一道)视为生活诸价值领域中的一个领

域时，便反过来将它作为生活价值与意义中最高级、最时髦的源

泉来看待。福柯的立场暴露出一种泛唯美主义的逻辑，它至少与

启蒙技术理性的逻辑同样暴虐。福柯所倡导的东西很少具有建设

性的作用，而只是在翻炒论争中的术语。他毫无批判地将向前理

性意识的某种回归与启蒙思想某种糟糕的进步论对立起来。真理

并不在于任何一个极端。福柯的立场最终同一个简单地认为"成

熟"在形式上就是压抑的自恋癖儿童的立场毫无区别。由此，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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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走向了虚无主义灾祸论的政治学。现代性的虚无主义作为一种

"理性化的铁笼"被抽象地与更具活力的泛唯美主义立场相互对

立"如同戈雅那样，在萨德@看来，非理性继续在黑夜中窥视，

但是在这种警戒中它获得了新的力量。它一度是非存在物，但此

刻却变成了毁灭之力。通过萨德与戈雅，西方世界有可能以暴力

来超越自己的理性，有可能恢复超越辩证法允诺范围的悲剧体验

……在萨德和戈雅之后，并从他们开始，非理性一直属于现代世

界艺术作品中任何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任何艺术作品所包

含的既有挺而走险的因素，又有抑制性的因素。"00

这种在非理性与艺术之间的新历史同盟随着古典时代的终结

而崛起，它并不肯定生活，基本上是虚无主义的:它所获得的是

"毁灭之力"是"以暴力超越理性"的力量，以及"挺商走险与

抑制性"的特质。 "Fiat ar毡， pereat mundi. " (成功之途在于掌握

世界〉这句口号被引向了刻板与血腥的极端。与尼采"快乐的科

学"殊为不同，福柯关于疯癫与艺术的联合似乎来自于一种纯粹

的复仇精神。尼采本人可能会将其乐为只不过是一种"反动"的

冲动，因而也不过是怨恨的另一种历史例证。在后古典主义时

代，福柯关于美学与疯癫之间的联系的概;在?扬弃了艺术作为一

种非功利性思考的自由王国的观念。疯癫猝然迸发出来的力量所

具有的影响，消到了艺术作品之所以作为作品的疆界。艺术失去

了其审美特性而走向死亡。与此相反，疯癫失去了其在语妄状态

中语无伦次的发散性特征，反而被攫升到艺术作品的地位一一成

为→种具有全新秩序的艺术作品。

只是在福柯的晚期著作中一一正如 Daraki 曾经形容过的那

样@在他的"希腊之行"中一一审美决定论才真正成为他著作

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在《认知的意志》中，尤其在后两卷《愉悦

的用途》和《自我的烦恼》中，这一主题以富于特征的价值选择

自旬在式出现。《性史} (1叨6) 表达了福柯对"压抑假说"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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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这种假说从图腾与禁忌的维度来看待男女之性，通常是与维

多利亚时代清教主义心态相联系的。福柯主张，当性显然已经被

作为一种公众议题来加以讨论时，就产生了一种关于性的更为错

综复杂的权力。在福柯看来，真正的压抑的分野就在于"正常"

(或健康)的性与"反常"的性之间。《规训与惩罚> (1975) 是

福柯第一部以"谱系学"模式写成的著作@在这本书中，福柯

在对如何理解"权力"现象的问题上取得了富有意义的进展。他

论述说，惩罚未必要在司法的意义上理解成为一种纯属否定性质

的现象，即某种被排斥与禁忌的东西。从根本上说，权力必须作

为生产式的、积极建构具体的历史主体性的东西来加以重视。例

如，福柯表明，监狱系统及其管理人员并不太重视禁忌，而注重

将身份的印记打在某一类公民身上"犯罪者"是一种新的劣等

种族。这种关于权力的生产式特征的新解释后来被挪用到性的问

题上，成为现代主体身份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福柯的结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表明，维多利亚时代并非

是将性打入不可言说的冷宫，而是造就了关于性的丰富多彩的新

话语。福柯的论点是，正是性被提出来加以公开的讨论，所以未

必会导致自由解放的到来。恰恰相反，关于性的话语与日俱增，

只不过是对它更有效地进行控制的一个前奏。 18 世纪因政治和

经济原因而使性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要在公众利益的驱动下去

安排性，这种实用主义的观念，是作为人口控制(分娩和结婚率

等)这一基本问题的组成部分而出现的。新的性规范面世了。公

开地控制性以维持人口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由此增加"国

家的财富"。儿童的性很快就成为公众所关注的事情(即反对儿

童手淫的运动)，围绕着这一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最后，正

常的性与反常的性之间新的区分被编篡整理，成为法规。按照福

柯的看法，这导致了"淫荡者"或"性变态者"的诞生，他们与

由监狱所产生的新种类犯罪者并行于世。总之，现代社会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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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压抑假说那样去体验性禁忌的主题和论旨，而是培育了一种名

副其实的"体制性的煽动性" (institutional i配itement) 来谈论性。

福柯的主要成就在于他揭露了迄今为止尚未探讨过的现代统

治权的机制。他的不足之处则在于他耽迷于研究权力的繁复冗杂

方面而不能自拔，从而阻碍了他看到统治权(即在经济、政治、

文化方面的统治权)的传统形式的延续性。此外，福柯的方法论

(在论监狱的著作中，这种方法导致了他用冗长的文字去强调现

代统治权的特征)，为何不能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参照框架一一一

种基于工具理性批判的理论方法相趋同呢?

当福柯的性史研究系列展开后，为了对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历

史互动关系进行宏观的探讨，他对性本身的研究事实上显得过于

单薄。结果这项研究的后两卷在主题和时间上都转向了一个不同

的方向。@福柯的目光这时关注的不是现代世界而是古典时代。

他对这一研究系列的法文原书名《求知意志》颇为钟爱，其中受到

尼采式的灵感激发是不言而喻的。@从此以后，福柯迷上了广义的

知识体系，而在"对于生活的态度"意义上的伦理学则占据了最重

要的地位。早期他对性的关注尽管从未消失过，这时已渐渐隐退。

福柯解释说，他的"目的是把性作为一种关于经验的历史单一形式

来加以分析·…..这意味着要尽力把性作为某种知识领域，某种规

范和某种与自我相关的模式的相互关系来对待;也意味着要试图

去读解复杂的经验在西方世界中是如何由某种行为方式构成的:

这是指某种与研究领域(共生领域，连带着其概念、理论和形形色

色的规训)相关的经验;一套规则(它们构成了禁忌与允许，鬼怪与

自然，病态与正常等相互对应的事物之间的区别);某种关于个体

与其自我之间关系的模式(这能够使个体认识到自己作为性主体

与他者的存在)儿。"

在性与"自我的技术"气(t肮e回chniq甲u白 of s优elf的)的古典主义范式中，

福柯评价最高的是一种走向生活的美学或福柯所言的"存在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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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统治权。"我这个说法的意思是指人们通过有意图的、自愿的

行为，不仅制定他们的行为规范，而且还寻求改变他们自己，把自

己变成独特的生命体，并把他们的生命熔铸成为一部带有某种审

美价值和吻合某种风格评判标准的艺术作品。"00审美论与决定论

的母题由此戏剧性地合并成为一种独特的参照点:成为审美决定

论形成的历史契机。在这种价值选择的背后，尼采的"征服自

我"是激发灵感的力量一一选择辉煌不凡的生活，冷酷无情地打

破社会的尊卑规范和因袭传统的桂桔。福柯哀叹古希腊罗马的

"存在的艺术"先后为"早期基督教牧师权力的实践和后来的教

育、医药、和心理等类型的实践"所阉割和驯化。@他认为，希

腊罗马世界就是"我们所失去的世界"。然而福柯也没有天真到

去相信，我们还有可能回到这个伦理的规戒出自于美学抉择的古

典世界;即使有可能，他也并不认为这种回归是人们所希望的。

福柯把希腊的"存在美学"视为一种积极的模式，认为我们现代

人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形式上的改变，使其焕发出青春。强调美学

和风格评判标准，并将其作为伦理学的基础，至少会赢得现代形

形色色的"自我的技术"的青睐。福柯曾在他的早期著述中通过

过精神前院、医院、监狱等的论述，无情地揭露了这些"自我的

技不#的实质。因此，可以说福柯重新发现了"新古典主义"。

披德莱尔吉如何从古典时代寻找价值选择的类型方面，为福

柯:提供了线索J 毒手伎福柯感兴趣的是波德莱尔作为 19 世纪唯美

主义者出形象。当然，不是诗人波德莱尔而是孰缔浪子 (dandy)

波德莱尔让福柯感到兴趣盎然。倘若福柯关注的是作为诗人的波

德莱尔予那么，他就不得不被迫割弃波德莱尔作为作为文学家或

为艺* îìf;乙术运动代表人物的最重要的东西。与此相反，在统绎

浪子波德莱尔身上，福柯可以忽略其诗人的维度而重点关注这位

艺术家的生活;更确切地说，可以集中探讨波德莱尔生涯中的审

美决定因素。波德莱尔最使人感兴趣的是他作为一位现代人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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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来的"孰缔浪子的唯美主义，他把他的身体，他的行为，

他的感情与激情，他的人生存在都熔铸成为一件艺术品" (41-

42 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孰缔浪子作为现代范式性质的个体

是"努力创造自我的人" (42 页 )0 "要想时髦就不能沉溺于过时

的潮流之中;这就要把自身变成-个复杂而难于颂扬的对象"

(41 页)一一亦即成为一件艺术品。波德莱尔让福柯感兴趣的还

在于他常常模糊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此时艺术就融注进了

生活的领域。福树高度评价波德莱尔的泛唯美主义，它使艺术不

再混迹于社会中无数的其他艺术之中，蜗居在独自的壁鑫之内，

而是能够直接生发出生命的形式。不过，这位孰纬浪子的声音仍

然还只是一种荒野的呼唤。在早期的文化中，审美是能够塑造生

活的，而这正是展现早期文化遗迹的一种罕有的返祖现象。因

此，福柯将一种更真实的对历史"自我的技术"的研究上溯到他

尚未涉足的远端一一返回古希腊时代。

在古典时代，福柯评价最高的"自我的技术"是其脱离规范

的相对自由，以及后来渗透在现代欧洲对性的态度中的策略。福

柯将"规革化"与基督教伦理联系起来。在基督教伦理中，道德

行为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最终的旨趣是对彼世事业的追求:生命

终结后的救赎。康德普泛化的伦理学也是一种规范，它认为行为

在与"理性规则"相伴随的情况下是道德的行为 (353 一 354 页)。

在福柯看来，按照尼采《道德的谱系)，基督教与康德的伦理学

归根结底都是相关而异名的( heteronomous) ，因为两者都试图让

道德行为服从于一套外在的、人为的原则。福柯并不赞成这种学

说，他颂扬"自我的异教技术" (主要是希腊的和斯多葛式的伦

理学)。这类伦理学关注的道德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因此不受规

范的羁绊。"古希腊的伦理学深深地吸引了我福柯说"人们

关注他们的道德行为，他们的伦理学，他们与自我及他人的联系

远甚于宗教问题" (343 页)。古希腊人对死后的生活的关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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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到苏格拉底时还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是把这类事情看作是诸神

对凡间生活的干预而已。伦理学这时尚未被抽绎成为一套例如现

代世俗道德伦理那样的精微复杂的法理规定。根据福柯的观点，

"异教伦理学"的重大成就在于"他们所关心的事物和主题，就

是去建构一种存在美学式的伦理学" (343 页，着重号为笔者所

加)。很明显，希腊伦理学的这种世俗的美学焦点对福柯而言代

表了一种终极的类型模式..鉴于我们大多数人不再相信能够在

宗教中找到伦理学，我们也不想要一种法律体系来介入我们道德

的、个人的、隐私的生活因此迄今为止我们所面临的仍然是

"与此类似的"问题(343 页)。

"异教伦理"的优点并不在于它们具有更坚忍的能力。确切

而言，斯多葛式的伦理学是颇为僵硬的。但福柯认为，多数强调

苦行自控的斯多葛派会直接融入早期基督教伦理，这是富于讽刺

意味的。它们的"版依模式"一一"人们被激发去认识他们的道

德义务的方式" (353 页)一一颇为相同。其主要的差异在于行

为的目的:对基督教而言，其终极目的就是神律 (divine law); 

而对异教来说，唯美主义则是为了现世目的而付诸实践的。"在

希腊社会中，禁欲是源自富有教养人士的一种潮流或运动，为的

是使他们的生活更文明，更美好" (349 页，着重号为笔者所

加)。相反，在拥有类似的"自我的技术"的基督教信仰中，向

往彼世的目的旨在于自我贬低或自我弃绝。在此，福柯基本上重

复了尼采关于异教文化肯定生活的特质与犹太一基督教传统否定

生活的实质之间的区分。福柯在《求知意志》的构思中继续以这

种区分为核心努力展开论述，由此可见，他对生命哲学的生机论

传统(由e 时talist 田dition) 的拥戴是难以否认的。

然而，在斯多葛主义的例证中我们已经看到，作为古典希腊

伦理学特征的健全而自然的行为已然消逝。正如福柯所言他

们(斯多葛派)逐渐从存在美学的观念转向了这种观念，即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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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理性生命体，所以我们要如此这般地行事的观念一一作为

人类群体的成员，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354 页)。伦理学的"陨

落"导致了基督教道德形式主义的决疑论和现代世俗的人文主义

的崛起。只有在前斯多葛派那里，希腊人的"存在美学"的抉择

才仍然保持着完好元损的状态。福柯提到塞浦路斯国王尼柯克勒

斯 (Nic∞les) 的例子，这位国王忠于他的妻子并不是出于某种

身不由己的、规定的责任，而是因为作为发号施令的国王，他还

必须有能够严于律己的表现。福柯感兴趣的不在政治方面，不是

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自我拌胡的表现，不是国王有责任为整个政

体谋幸福的观念u 确切地说，是这种自我控制所导致的戏剧性效

果攫住了他的想像。用尼柯克勒斯的话来说美学与政治两者

……是直接相关联的。圆3号 τ 若想要人民把我当作国王三民加以接

受，我就必须具有某种尊荣来债药费τ去，而这种尊荣是与审美

价值密不可分的。在某种峙定的历更时剖，政治权力，尊荣，不

朽和美由此全都联系了起来

尽管所有这些方面都好?恨细FFR!!祖主在E-起，但对福柯而言，美学是主

导性的因素:来自价值范式之攘的"对美好生活的选择"是以

"存在美学"为旨归的。正是这种价值选择在《求知意志》中为

福柯一再拈出来加以赞扬。他显然是在对其进行认同。"最使我

震惊的"福柯说是这种事实，即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已经

变成了仅仅与对象相联系的东西，而不是与个人或生活发生联

系。艺术成为了某种特殊的事物，或是由身为艺术家的专家所从

事的工作。然而难道任何人的生活就不可能成为艺术品了吗?为

什么灯盏和房屋就应该是艺术的对象，而我们却不是艺术对象?"

(350 页)福柯在此表露了他对蝙狭的现代唯美主义的不满，因

为艺术在现代被降格为生活的-个领域，其边界虽然已被加以完

善的框定，但是它已游离了原汁原昧的文化渊源。仅仅赋予客体

以艺术性还不够，福柯以古典式的泛唯美主义的冲动提倡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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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模式，把生活本身也变成艺术品。现代文化所存在的问题

就在于这种"对美好生活的选择"例子还仅仅是插曲式的或边缘

性的一一例如波德莱尔的统缚浪子主义 (dand卢m) 即是如此。

福柯的泛唯美主义理论框架如同尼采的价值体系那样，陷入

了同样的困境。原初的审美内涵转化成了决定论倾向占上风的规

范性立场。由于不由分说地把行为当作形式问题来加以强调，所

以行为的具体内容便成了无足轻重的事情。至于从严格的决定论

伦理学来说，这是在冠冕堂皇地明确主张意志力本身就蕴涵有它

的决断能力一一无需考虑意志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一一，它决定了

"好的"行为。狂傲元羁的行为赢得了赞赏。在由尼采与福柯所

代表的审美论立场和决定论之间的明显的密切关系，由此得到了

很好的证明。审美论的支持者们通过强调风格或艺术一一具有最

终决定性的行为方式，对决定论进行了修改。现在，行为不仅要

坚定、强硬和堂而皇之，而且还必须表现得意趣盎然:对艺术风

格的充分关注，会使这类行为得到升华，从而凌驾于凡夫俗子

"众多"平庸的行为之上。审美论与决定论这两种立场之间的主

要区别在于，唯美主义的选择仅仅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反社

会、自恋式地退居自我世界的行为;严格地说，这是一种与积极

的决定论不相协调的立场。福柯的审美决定论就是如此。唯美主

义的两种原型，斯多葛主义和孰绎浪子主义，都典型地表现出这

种倾向。福柯与尼采一道对它们进行了改造，将其中的泛唯美主

义思想挑战世界的特征追溯到古希腊人那里:自我，而不是世界

及其栖居者们，从而成了强化审美的核心或焦点。

关于尼采与福柯所共享的泛唯美主义立场的困境，在前面讨

论尼采的伦理学时已经开始涉及到了。倘若审美论立场可以有自

己的逻辑发展结局，那么，值此.e blanche (含义为"签好字的空白

纸或"全权处置"一一译者)则是操纵和掠夺他人的生活方

式。尼采与福柯都醉心于极力把-切都与由苏格拉底到康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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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的"公正"的元叙事联系起来，因为一种强调人类价值的普

遍性和主张将所有"理性自然"都视为本身具有目的的伦理学理

论体系，是与赞赏激烈行为、态度或情景的立场相抵辖的。福柯

的立场是既赞同自恋式的关注自我的态度，也颂扬外向、进取、

自我扩张的态度。在这两方面，都没有关于人类团结互助或相互

理解的清晰可辨的痕迹。相反，审美决定论的伦理世界却是一种

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一一即"一种有悖于个人的人类世界" (a 

bellwn omnium con恼。mnes) 一一带有→种偏爱艺术风格的天赋。

审美价值确实在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决不是边缘性的地

位。审美冲动以想像为基础，是创造新世界的不可或蜒的能量。

通过其前瞻性的乌托邦性员和纯粹的"他者存在审美冲动能

够表达出对丑陋的现实世界的强烈的不满。在美学中，批判功能

和乌托邦功能重合在一块。美学领域并不一定像对美学的自律性

原理作狭隘读解那样，仅仅存在于超然物外的自我指认的状态之

中。重要的是，美学领城不仅与其他领域一一伦理领域和认知领

域-一出于平衡的原因而互相渗透，而且它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

认知维度。相对于认知领域而言，这一维度仍然是抽象的、排斥

经验的，以及无生命力的。然而誓一旦审美视野变成了生活的惟

一的决定因素时，它与其他价值的隔膜就会最终转化成为一种对

胸无大志的其他人的隔膜。它把这些人看作是塑造审美时尚的柔

顺的对象，是有待于构筑某种宏伟壮丽的审美场景的素材，而不

是让他们自己创造这种场景。在这种非民主性精神昭然若揭的情

况下，作为戏剧导演的超人大师是惟一能够作出自我决定的人。

其他人都被贬黝到多余的替代品 (fungible extras) 的层面，他们

的立场无足轻重。

福柯拒绝脱离尼采"永恒循环"的领域，这导致了他在对权

力的讨论中分析失于粗疏。权力成了一种毫元内部差异性的整

体，能够解择万有与空无。只有通过自我决定的主体性，人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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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全自由，因为自由是以自主(剧tonomous) 的观念为先决条

件的，惟有自我确认的主体才能自己制定法律。只有这样的主体

才可能真正地做到自我决定。反之，异律性(heteronomy) 或统

治权则意味着人们被迫屈从于他人的意志或机制的专制，这就导

致了他们自己畸变和压抑的生活。但是 d 白于自我建构的(个体

或群体的)主体性的概念使福柯元按邓忍军所以人类解放的观念

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言。因为-旦杏足了人类意志选择的自主

性，人们就必然无法有意识地去实现自 3的目标、意图或设计。

这种事关人类的犬儒主义不仅来自于逼和:关于权力无所不在且浑

然一体的概念，而且也与他对 h认|司"的概念加以后现代主义的

否弃相关:因为认同排号是异，所以其内在本质是压制性的。因

此之故，自我认同的主体有意识地去实现他或她在这个世界上的

目标，简括而言，是一种压制性的概念。再者，现代世界无所不

在的规训技术也提示了，认同的概念不过是伴随着一系列复杂机

制而来的副产品现象，人类主体以此被建构成为自我认同的实

体;抑或用《规训与惩罚》中的话来说，人类主体成了"温顺的

身体"。在福柯扫描式的论述中，从来就没有从这个过程逃逸出

来的幸存者。由此可见，现代主体的认同是出于统治利益而捏造

出来的东西。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当然，

如果人们要实际接受这种奥威尔式场景的逻辑的话，那么，这只

能滋育一种受虐狂式的态度并使其绵延不绝，即产生出更多的温

顺的身体。

按照保罗·德曼的看法，福柯的洞见同时衍生出他的盲点。

一方面，他能够对现代世界中无所不在的规训式的权力提供一种

非凡而权威的解释，另一方面，他所句勒的无所不在的统治权图

式是如此的浑然一体和令人信服，以至于展示的是一种无可逃逸

的前景。更严重的是，福柯主要关注权力的显微技术 (micro -

lechniques) ，视之为现代世界中绝妙的社会行为方式，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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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他性显然导致了他在与人权、公民自由和生产力领域的潮流

相抗衡。面对着现存统治权的持续存在，正是这些潮流为人们作

出具体的历史抉择开了伟大的先河。福柯以其冷模的体系对抗代

表着启蒙遗产的潮流，作为这种对抗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

是福柯必须从他进步的政治敏感性出发，改变那种将事物视为铁

板一块的缺乏依据的观念，设法以尼采式的非理性"跳跃"从

发现自己已无法动弹的理论死胡同中摆脱出来。这就是审美决定

论的跳跃。

注释:

①原文载《目的)( Telos , 1986 , 110.67 , pp. 71-86) 。

②审美论和决定论(蹦出eticism and 优isionisrn) ，其中 aestheticisrn 一词通

常译为"唯美主义"。本文根据其语境，有时译为"审美论"。一一译者注

③有关唯美主义的概说，可参见阿·哈尔德《唯美主义)，载《哲学史辞

典〉第一卷(巴塞尔， 1971) ， 582 页。关于这一术语在德国浪漫主义中的意义，

可参见弗·史莱格尔《论文与残篇)(斯图亚特， 1956)和瓦尔特·本雅明《德国

浪漫派艺术批评的概念)(法兰克福， 1971)。在把唯美主义作为一种取代宗

教的(世俗)救赎手段、一种特殊的现代思潮来加以研讨方面，参见马克斯·韦

伯《俗世对宗教的拒斥及其方向)，载《马克斯·韦伯)， c. w. 米尔斯和 H. 格

尔斯编(纽约， 1倒6) ,323 - 359 页。

④参见彼特·伯格《先锋派理论)(明尼阿波利斯， 1984) 。

⑤尼·马基雅维里《君王与话语)(纽约， 1例。)， 56 页。

@赫·帕莱斯纳《迟到的民族)(法兰克福， 1962) ， 15 页。

⑦福柯《最后访谈)，载 h响n(1985 年夏季号)。

③同上，8- 9 页。

⑨关于后结构主义对尼采加以赞赏方面，参见吉·德勒兹《作为哲学家

的尼采)(纽约， 1仰7);雅克·德里达《鞭策:尼采的风格)(芝加哥， 1979) ;在对

尼采进行解构主义的读解批评方面，参见克·阿舍尔《解构的用途与对尼采的

滥用)，载《目的)62 期 (1984- 19自冬季号)169 - 178 页。

⑩参见《权力意志)(纽约， 1967) # 81 中的下列论述你知道这类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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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这句箴言 tout comprendre , c ' est tout 阳donner( 彻底的理解，就是彻底的原

谅)。这是一种软弱，尤其是一种沮丧:倘若真的有要原谅的东西，那么，或

许这就是全然被藐视的东西。这是一种沮丧哲学，它以人性包裹自身，显得

如此甜蜜。这是些一心想逃脱禁锢的浪漫派:现在他们至少想去观察万事万

物是怎样运转的。他们称之为‘为艺术而艺术客观性等等。"

@决疑论(casuis町)一一把伦理学或宗教律法用于解决行为是非或良心

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一译者注

@与此同时，海德格尔伦理学的一个基本来源是克尔凯郭尔在《当今时

代)(1归6) 中对"热情"(阳ssion) 的讨论。克尔凯郭尔为现代社会的怠惰无力

而哀悼，认为这个时代已成为"消除差别的过程"的牺牲品，惟有平庸盛行于

世。与这种冷漠的主流情感针锋相对，克尔凯郭尔以"热情"的倡导者为己

任，他以原始尼采的 (proto - Niet配hean)方式提出，一个充满热情的异教徒要

比一个死气沉沉的基督教使徒更受欢迎。当然，克尔凯郭尔最终是从纯粹的

决定论维度来处置热情的:前面所提到的例子阐明了这一点，热情充溢的生

命所追求的方向或目的是无关紧要的，惟有在抽象意义上的热情才闪耀出光

辉。

@特殊恩宠论(阳血cularism)一一认为上帝的恩宠或救赎只赐给他所选

定的人，是一种宗教神学学说。一一一译者注

⑩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杰·麦克柯里和伊·罗宾逊译(纽约， 1962) , 

334 页。至于对生机论术语令人困惑的性质的批判，参见阿多诺《真实性的

行话)(纽约， 1973) 。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前引书，343 页。译文已改动。

( C. C. 冯·克洛克劳《决定论)(斯图亚特， 1958) ， 76 页。

。关于"决定"概念的历史方面的论述，参见于尔根·哈贝马斯《教条主

义，理性与决定:论我们科学文明中的理论与实践)，载《理论与实践)(波士

顿， 1973) ,253 - 282 页。

⑩汉斯·布鲁门伯格《现代的合法性)(坎布里奇，马萨诸塞， 1983) 。

⑩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前引书，到6 页。

@遗憾的是，关于海德格尔审美论的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一主

题的近期讨论，参见艾伦·梅吉尔《绝境的预言家)(贝克莱， 1985) ， 142 -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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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的意志》是福柯《性史〉三卷中的第一卷。一一译者注

@福柯《疯癫与文明)(纽约， 1965) ， 278 页。

@参见雅克·德里达《我思与疯癫史}，载《书写与差异)(芝加哥， 1978);

赫·德雷福斯和保罗·拉宾诺《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阐释学)(芝加

哥， 1982) 。

@福柯《疯癫与文明)，前引书，278 页。

@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指出那种把所有的后结构主义思想都认为具

有唯美主义特征的偏见。这一点可以参阅德里达的著作中关于像阿尔托这

样的重要人物的论述(见他《书写与差异〉中论阿尔托的文章)，以及朱丽娅·

克里斯蒂娃关于"诗学语言"的崇高地位的论述(参见她《诗学语言的革命)，

纽约， 1984)。这一主题在艾伦·梅吉尔《绝境的预言家》中得到了广泛的强

调，参见前引书。

@戈雅(1746 - 1828) ，西班牙著名画家。一一译者注

@福柯《疯癫与文明}前引书。实际上，戈雅画作的全名是《理性的沉

睡产生妖魔》。

@同上，281 页。

@萨德(1740-1814) ，法国色情作家。一一译者注

@同上，285 页;着重号为我所加。萨德的作品在《事物的秩序)(纽约，

1970) 中理所当然地也获得了积极的评价，被视为古典时代与现代之间过度

的标志。

@参见她在本期《目的》中发表的文章。

@福柯对系谱学方法的阐述受惠于尼采并走向了极端，参见《尼采，系

谱学与历史}，载《语言反记忆与实践)(伊萨卡， 1叨7) ， 139 -164 页。

@在英文版中，这本书的题目是《性史)(纽约， 1978) ，而在法文本中，书

名则是《认知的意志)，即这一系列研究的总名。

@此标题显然是以尼采的《权力意志》为典据的。在福柯这一标题后面

所暗含的全部概念，都富有特征地对认知领域的所谓的纯粹性与客观性提出

了一种尼采式的怀疑论。按照尼采的意思，在价值中立的幌子下，掩藏着"权

力意志"的根基。最后，还应该指出，福柯的标题与海德格尔研究尼采的四卷

本著作的第三卷的题名有亲缘关系。海德格尔的论著题名为《作为知识与形

而上学的权力意志)(尚未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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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性史·序言》第二卷，载保罗·拉宾诺编《福柯读本)(纽约，

1984) ,333- 335 页。下面出现的本书引文以括号标出页码。令人惊讶的是，

拉宾诺所编的这本集子中出现的"序言"无论是在法文本还是英文本的《认知

的意志〉第二卷中都无法找到。

@福柯《快感的享用)<纽约， 1984) , 10 - 11 页。着重号为我所加。

@同上， 11 页。



问题、精神特质、事件:

福柯论康德和启蒙

柯林·戈登著

赵娜译

这是福柯后期发表的著述之一，也是自 1970 年首次发表讲

演以来，在法国出版的法兰西学院系列讲座的一篇讲稿的摘

录①。福柯的前助于弗郎索瓦·埃沃尔德为庆祝福柯两卷本《性

史》的发表而为《文学杂志》编辑了福柯的一组文章，其中收录

了这篇讲演。讲演的题目是福柯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接近他著作核

心的东西。出版的文稿只是一部分。福柯曾许诺对康德论述启蒙

的文章进行深入探讨，而文中并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但福柯的另

一篇相关文章却弥补了这一空白，这就是《什么是启蒙?)，该文

辑人于保罗·拉宾诺在美国出版的《福柯读本》中。②这两篇文章

最好放在一起来读。

福柯曾不止一次地论述过康德的"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包

括他给《断裂的纪元》写的前言，这是《新观察》的编辑让·丹

尼尔的一部回忆录，和给乔治·康圭海姆的《正常与病态》的英

译本所写的前言。③这一主题后来又出现在美国出版的一些有趣

的文本中，如《主体与权力》④，和与杰拉尔德·罗莱特的访谈

(杰拉尔德·罗莱特由于就 20 世纪的哲学发展和他自己著作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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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先驱发表的新颖和剌激性的评论而闻名)，这次访谈后来以不

适当的标题《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⑤在《目的》杂志上发表。

福柯在这些讨论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是，他自己的研究与康德研究

的历史问题具有某种相近性，一些当代思想家，如法兰克福学

派，也与康德有这种相近性，因此，他感到自己与法兰克福学派

有一种自相矛盾的血缘关系。但在他的早期著述生涯中，法兰克

福学派的著作在法国受到忽视，甚至根本无人知晓，福柯为此深

表遗憾。晚年在美国教学时，他无疑深深地意识到像于尔根·哈

贝马斯这样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都对他的著作持反对的看法。

他后来的一些文章和访谈证明了福柯渴望做出解释以消除这些误

解，以促进他与美国同僚们进行更开放的哲学对话;这一努力与

他自己后来的研究和关怀融合在一起。在该文发表后的几个星期

内，福柯与世长辞，这篇文章也便成为哈贝马斯的一篇悼文的重

要内容，表明了哈贝马斯对福柯的思想意图的一反常态的同情和

(有限的)理解。

福柯认为康德对当今哲学的反思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理性

或启蒙，二是革命。福柯本人对康德主题的研究也以这两个方面

为焦点，即使每个方面的意义、彼此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康德的创

见各有不同的反应一一但这不仅仅或主要是通过反讽的间离所达

到的效果，而且给人一种生动恰当的重现之感。在给康圭海姆写

的前言中，福柯认为康德提出的启蒙问题发生的不同影响，在德

国和法国哲学中是沿着不同路线发展的:在德国哲学中，是作为

辩证哲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而在法国哲学中，

则是通过实证主义和科学哲学。但是，与这些发展轨迹一并出现

的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和巴什拉尔与康圭海姆的认识

论，这些理论的"结构的自治性，在检验一种理性的同时，还携

带着教条主义和专制的历史一一一一一因此，一种理性，在设法使

自身摆脱自身的情况下，是能够产生一种解放效果的"。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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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各次革命的命运以及殖民主义的黎明的反思，激发了他对

西方理性的种种疑虑。"两个世纪后，启蒙又一次发生:但决不

是西方人认识其当下或然性及其可能获得的自由的一个途径，而

是质疑其局限性及其对权力的槛用的一种方式。是专制启蒙主义

的理性"。⑥福柯在此写道，康德和门德尔松以他们论述启蒙的文

章开创了"哲学新闻学"的现代文类。在给让·丹尼尔所写的前

言中，他评述了一位独立左翼政治记者的经历，这位记者二十多

年来经历了许多事件和动乱，以及由这些事件和动乱所激发的思

想、见解和情感的变化。恬i坷最惊人地挑选出来的一代人的经历

不是经过粉饰的版依或改宗的戏剧场酶，而恰恰是有关政治身份

问题的突变。她立的左辑是由脱离共产党之人构成的，他们的不

同政见需要加以定义和维持，而不必有效地依赖官僚:我教条机

器。在 20 世纪 50 年代唱系，样一冲洗碍是与为争取集体生存和表

达的基础而进行的必要斗一尹不 ílJ分制的 η 到了 70 年代，福柯指

出，这种必要性发生了变也?民待解决的问题不再是"我们如何

生存"7 而是"我们是谁"俘问题。"政治身份的英雄主义已过

时。现在，人们对时时远到的许多问题只能提出‘我们是谁?'

的问题。这是所要进行的实验，而非所致力的事业。"⑦

福柯在此提出的道德问题并不是我们是否应该改变或保持不

变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以自己变化的或不变化的方式，坚持自

由和真理的问题。这种观点当然表达得恰如其分。在正统观念尚

存的地方，较具道德破坏力的是永恒的一致性掩盖真正变化的方

式，或(更常见的是)由外表华丽浮躁的基本批评和打破传统所

翻新的不变性。福柯的兴趣在于康德文章中提出的思想、行为和

事件之间的联系，这种兴趣是继续这种反思的最重要方式。他阅

读康德文本的方式就仿佛公开或隐含地谈论我们近来的政治经历

一样。大约在 1970 年左右，福柯参加了关于革命的讨论，人们

所渴望的革命可能是什么样，怎样才能使其发生。这早已表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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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识，用福柯引用康德的话说一一即一些革命不值得重复;同

时也表明一种矛盾的感觉，即所要进行的革命只能是重复的。大

约在 1980 年左右，他似乎与他的同代人一样，对我们生存的这

个社会是否有可能发生人们渴望的革命表示深刻的怀疑。尽管福

柯在公开场合一般对这类问题不愿多言，但要忽视这些问题无疑

会使所论的讲演失去大部分主要内容。就拿福柯从康德那里选作

引语的段落来说吧:不要管革命是否成功，不要管理智的人会不

会重复革命，至关重要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公众满怀希望地近

乎狂热的参与:重要的是革命热情而非举动。对于福柯而言，问

题便与成为现代哲学的一部分的启蒙问题纠缠在一起了:如果革

命本身不是人们所向往的，那么革命又是什么?这后一个问题可

以解作近来政治经历中一个恒定而非可变的因素。 1968 年宣告

的政治意识一一人们可以称之为自由左派的意识，与新左派不完

全相同一一福柯实际上是它在法国的哲学代表，在本质上或多或

少已经成为对那→问题的抵制。 1968 年五月风暴这一令人愉快

的悖论恰恰是一场"革命"最终它只是"革命的热情"而已。

在后续十年的所有斗争中，只要能脱离列宁主义或毛主义的模

式，都试图把革命力量从作为计划、总动员、总体化战略的革命

中解放出来:如果人们可以借用福柯对康德的解释，即趋于政治

家们所没有想到的自由的发展倾向的话。"不管这些是否是乌托

邦;我们所见到的是真正的斗争过程;生活作为→种政治目标在

某种意义上只是看它的表面价值，而反过来与决意控制它的体系

作斗争。"③福柯在最后几次讨论中谨慎而严肃地继续探讨这些经

历，当大部分讨论可能似乎"陷入老套"时，与这些经历相关的

问题就是:他们还能提供与传统革命特质不同的一一在某种意义

上甚至是相反的一一始终如一的政治理性基础吗?

康德本人对启蒙问题的回答激起了福柯的极大兴趣与重视，

但福柯自己思想的最宝贵线索却是在这个问题本身找到的。今



248 植树的面孔

天，启蒙问题的重要性部分产生于对革命的希望的质疑，这一质

疑本身"是由一种理性所标志的，对此，人们有权询问这个理性

在导致希望丧失的专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因此，在人类历史

上被看作是决定性的事件、选择或趋向的启蒙，对于我们而言，

正如革命对于康德一样，已成为一种含糊的事业，可能成功也可

能流产，或以不容接受的代价获得成功。康德把作为事件的革命

与革命的热情区别开来，后者是真实的、肯定的进步符号。福柯

把身份、信仰、命运的启蒙与作为问题和质疑的启蒙区别开来，

后者献身于不确定性。福柯在康德最初定义的启蒙中读到了永久

质疑的可能性，这正是后续的启蒙:相反，他从康德最初对当下

内容的具体哲学意义的观照中丢掉了对那个内容的决定性评价，

将其看作对人类历史上一次确定而毫不含糊的事件的前奏，是人

类从自身招致的束缚中解放的一次事件。福柯在这里承认和保留

的是相当不同的东西:时间和我们自身中偶然性和非本质的东西

的折射。

几乎二十年前，福柯发表了赞美厄恩斯特·卡西尔的《启蒙

的哲学》的一篇评论。他在文中写道，所有现代思想在某种意义

上都是新康德思想。⑩在《词与物》中，福柯把康德哲学与人类

学和批评同日而语，从而赋予康德哲学以特殊意义。。批评哲学

是为了进行启蒙的理性教育和摆脱自身影响而设计的。康德告诉

我们，他在《批判》中所论的问题导向了重新阐述所有问题的一

个更深刻的问题:人为何物? "我们的当下是什么?作为自在和

自为的存在者，我们是谁?" "人是什么?"前面的问题必定会导

致后一个问题吗?它们会更改我们所赋予后一个问题的含义吗?

把福柯对康德思想中的这些问题构架的态度看作纯粹论战式的辩

驳，将是过分简单化的做法。福柯反对把一般的一一所以在隐含

意义上也是康德的一一启蒙与人文主义等同起来。他在康德的

"实用主义"人类学中看到了可能性的暗示，这种暗示超越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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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哲学中梦想的境界，与康德之后人文科学所遵循的道路完全不

同。@福柯毕生潜心研究某种批评观念的发展:他后期对这一主

题的一些评论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他与康德在观点上的异同，也

表明他对人类学问题的态度。"批评实际上由对极限的分析和思

考所构成。但如果康德的问题就是耍了黯知识应该回避那些极限

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当今的批挥月膺，如捕变成实证的:即呈

现给我们的普遍的、必要的、吃好的东雨'是什么?实际上为单一

的、偶然的、也即任意限制的产抽f:f采纳的是哪一部分?简言

之，关键是要把以必要的民限为形式她批评改造成以可能的懵越

为形式的实际批评·…..她浮实践将不再追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

结构，而是作为一种历雪'怦究，探讨引导我们构成和认识我们自

己作为思想、行为和言说主体的那些事件。。这样一种批评"在

某种意义上是谱系学的，不会从我们所是的形式、我们可能做到

和了解到的事物的形式中演绎出来。但它将从使我们成为我们之

所是的偶然性中，分离出不再是我们之所是、做我们之所做、思

我们之所思的那种可能性。它不想把形而上学最终变成一门科

学;它尽可能宽泛地给未定义的自由以新的推动力。⑩或像福柯

在《主体与权力》中所阐述的"也许当今的问题不是去发现我

们是谁，而是拒绝我们之所是。"@

在过去的几年中，新左派的大部分成员都已经习惯于通过援

指身份话语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一一不管用恢复的阶级记忆、弗洛

伊德的"主体理论"，还是炫耀纯粹的学说统一一一以至于明智

的做法是强调否则便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一点，即"拒绝我们之所

是"这→伦理并不意味着纯粹跳入真空，一种不必要的非道德主

义行为。首先，福柯设想的自由形式需要一种知识形式，这种知

识形式只有通过精确的历史和政治研究才能获得:福柯本人为进

行这些研究付出了一定努力。在福柯本人看来，把自由与知识的

关系解作二律背反是一种厌食思想。在福柯的讨论中"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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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几乎总是包含着我们思想行为和自身中理所当然的部分:

就永恒的偶然性原则而言"我们是什么"的问题需要那种对事

实的强烈渴望，伊安·哈金在福柯的著作中恰恰看到了这种渴望。

其次"我们是什么"的问题在明显幼稚的素朴中展开了丰

富复杂的历史政治问题，这是重现与相对化的一个巨大的凝结

点。以上引用的段落使我们想起福柯考虑的"当下问题"以及

"当下问题的历史"之间的相互含义，他在《规训与惩罚》中用

这个术语来描述他自己的行动方针，足以用来精确地总结他的研

究工作，即在学术上不厌其烦地引用以前别人使用过的例子。这

些后来的发现本身不仅仅具有轶事意义。首先，当下问题的历史

(或用尼采的话说是"谱系学")本身是当下历史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次，诉诸于当下历史来研究我们是什么，这本身已是现代

性的传统之一，我们文化的一个重要体制。谱系学式的历史还仍

有待于撰写。没有福柯，我们甚至可能不会意识到它的欠缺，我

们知识文化中的这-盲点可能说明了何以仍然很难将福柯的著作

与其他较熟悉的里程碑相提并论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不能在此

得到充分地段理:但眼下的话题要求我们至少大致谈谈这个问

题。 谱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福柯在康德的问题中认识到他

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所招致的悖论。同时，当我们注意到福柯与

谱系学传统的特殊关系时，那种认识的内容便特别明显了。

谱系学实践与启蒙问题之间的关系赏常会成为论战的话题。

谱系挚的态度与启蒙的怀疑是同义语E 谱系学叙事是一种逆转，

一种事后解剖，是对启蒙引入的进步的一种讽刺。此外，福柯在

康德对当下意义的反思模式中看到了→个新颖因素，并对其予以

评论。谱系学与福柯的评论形成对照，起到了用历史质疑的方式

取代启蒙的主题，而这种历史质疑又恰恰是启蒙的问题想要取代

的:包括奥古斯丁对即将发生的事件或事物的终结等迹象所做的

时间诠释;关于帝国的灭亡的争论:关于现代性的繁荣或衰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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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争论。总之，可以说谱系学这一特殊文类，与当下某-历

史相联系的关于某-当下问题的文类，很少与革命思想相共存。

在可以进行政治分类的地方，其代表们往往属于广义的自由传

统，而如果属于左派的话，则代表着少数的非正统立场。福柯与

法兰克福学派以不同的方式成为证实这一规则的例外。本世纪迄

今最辉煌、最集中的谱系学思想似乎是由 1933 年及其后的德国

和奥地利移民引发的。在此，当下历史呈现其最咄咄逼人的现代

形式，反映了当下灾难的种种原因。在哥德堡写出《国家的神

话》的卡西尔，在伦敦写出《通往奴役之路》的哈耶克，在美国

写出《启蒙的辩证法》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英美写出《伟大

的改造》的卡尔·波兰依，在巴黎写出"历史论纲"和"拱廊计

划"的本雅明，在伊斯坦布尔写出《现代地方法规》的拉斯托，

都是不朽的思想家，对他们来说，德国的灾难一方面在质疑过去

以寻找否定进步的证据的领域里开辟出一个新的论坛，另一方面

又是对当下甚至对现存的民主政治内部尚未诊断的倾向和趋势进

行严苛的判断，准备或加快了极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但同时必须注意到，特别是在自由传统中，这种灾难符号学

(作为预防对应物，与预防基础主义相关联)不是所有谱系思想

惟一的或压倒一切的表现形式。与此并行的，而且有时与其重叠

出现的，是由托克威尔、韦伯或舒姆彼特所代表的不同的、更古

典的模式，而这反而可能被称作永恒的生存语用学，其目的是长

期辨认在性质上不可逆转的、可能会带来无法逃避的损失和内在

的尽管是有限的危险的历史趋向。在以韦伯与舒姆彼特为代表的

一方面和由哈耶克为代表的另一方面得出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

异，尽管在政治党派上不如在意识形态的语气上那么明显，至少

部分与谱系风格上的差异有关。尽管韦伯在对当代的诊断中表现

出高涨的伦理和论战热情，但他是从一个整体视角出发，这样，

资本主义官债机构的未来就只能在边缘上比社会主义的官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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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吸引力。后来的舒姆彼特断定，一个理性的经济制度若要存

在下来，就必须强行一个严重的，但最终证明是可以忍受的向社

会主义的过渡。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所分析的都是自生的危险和

制度的必要性，而不是尚未识别出来的某一异族的、病态的突变

的入侵。另一方面，新自由党人弗里德里克·晗伊克以卓越的悖

论-预言文类警告英国人，他们战时对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依

靠可能最终引导他们不自觉地重复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命运。

这一(无疑片面和过分简单化的)对比可能有助于我们明确

福柯所实践的那种特定的谱系学。上述可能已经表明了福柯著作

的一个明显特性，即自德国和奥地利流放的一代以来，他的谱系

学是对谱系思想的相对少有的贡献之一。可以说，近几十年来人

们对谱系话语所持的怀疑态度完全可能与这样一种感觉有关，即

这种话语完全与政治灾难的经历纠缠在一起，因此本身就成了极

权主义和流放造成的文化创伤的征候，其结果太可怕、太不平

衡，以至于不能为比较稳定的政体的关怀所容纳。一些讲英语的

人对福柯著作的反应可能反映了这些观点。另一个在此元从探究

的构成因素是，目睹了 20 世纪另一起巨大政治灾难的被流放者

们，即苏联和东欧的不同政见者们，奇怪地对西方思想发生了迟

到的影响，这一影响高峰恰与福柯的后期著作相偶合。《疯癫史》

(1961)中对 17 世纪的"大禁闭"的描写似乎会句起福柯的法国

共产党读者令人不快的现代联想。"古拉格群岛"于 1937 年开始

出现;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生造了"监狱群岛" (侃rceral

archipe如go) 一词，来描述 19 世纪法国社会的某些制度。但福柯

本人总是严谨明晰地以适当的方式(重新)发现苏联的历史事

实，并认为这些事实能够也应该成为西方道德和政治反思的适当

客体。@尽管他自己从这些文献中得出的诊断性结论具有强烈的
反文献性质，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结论产生于谱系学的研究，

这种研究在许多方面更接近韦伯或舒姆彼特，而非晗伊克(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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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我再次对这些思想家各自的政治信仰加以抽象描写的话)。

福柯不是卡桑德拉;他的著作不是警告迫在眉睫的灾难或已发生

的灾难的重复。福柯不是在国内外的流放中写作，充其量是在有

限的政治逆境下写作。实际上他分析的关键问题并不局限于德国

流放者们反思的伦理版依和重建，而在于现存的和近似存在的政

治行动: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流行的"局部斗争"。人们可以

看到福柯著名的"微观物理学"的分析方法与以前的谱系学方法

的改造携手并进:把有力的分析资源集中在详尽的局部问题上，

这种可能性要求一种对当下加以质询的能力，而不诉诸于启示性

的元叙事，在分析理性的各种矛盾这方面，这是比传统的辩证法

更复杂、更明确的一个手段。在这方面，特别是理解他对康德所

论的启蒙问题的兴趣以及他对哲学人类学的态度上，如帕斯奎

尔·帕斯奎诺最近所暗示的，福柯感到与韦伯的亲和力值得深入

研究。

1叨9 年，福柯在关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所做的

一系列非常有趣的讲演中，只有少数几篇是直接评论韦伯的。韦

伯对泪愤纪思思的决定性贡献，在于他用"资本主义社会的非

温性的合理性"取代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矛盾逻辑。目前的社会

状况以及未来生存的前景是根据对理性化过程的历史分析来评价

的 F 这些理性，也过温是多种多样的、具体的、具有潜在的不和谐

性。捆坷背离了近代知识历史上许多公认的观点，追溯了韦伯之

后德国知识史上闹个对立的但在思想上又都与韦伯相近的思想学

派:一个是法主克福学派(根据福柯公开宣告的过于图式化的公

式，这个学派的基本关怀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理性，它可以消除

资本主义经济的诸多不合理性)，另一个是弗赖堡学派的新自由

主义经济学家们和法学家们，他们在魏玛期间也很活跃，多半在

第三帝国期间被流放，在联邦共和国初期影响力极大。(与法兰

克福学派)相反，他们的宗旨是建立或恢复(资本主义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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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这种理性能够消除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已知的社会非理性。

正如福柯所说，韦伯主义在德国的这种双重命运以 1968 年的街

战告终，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后几个门徒面对的是受到弗赖

堡学派指使的政府警察。

福柯重新注意到弗赖堡学派已经受到相当忽视的贡献(该学

派在战后几年中因其合作期刊的标题《自由秩序》而闻名)，其

主要原因无疑是希望就德法两国政府新近通过新自由主义方法取

得的既给人以深刻印象又令人窘迫的政治成功，进行比较-致的

反思。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德国新自由主义的韦伯主义有两个特

征值得在此予以简要描述，这是因为福柯对这两个特征进行了令

人起敬甚至颇具同情心的描述一一只不过在他那方面掺入了一点

韦伯式的反讽。第一个特征是与后期的舒姆彼特得出的结论针锋

相对的韦伯主义;第二个特征是肃清了佐姆巴特宣传的一些思想

流毒的韦伯主义。

《自由秩序》反对舒姆彼特，因为他们认为舒姆彼特的所谓

自由主义必然失败的历史演绎是元效的。他们认为，德国历史上

的灾难不是市场经济的后果，但却是现代德国自由经济政策屡遭

挫败的后果。市场体制还没有得以尝试，因此是需要的，但这种

尝试一直遭到拒绝。这一论点与福柯所描述的市场本身严格地反

自然主义的概念联系在一起(部分由于胡塞尔对弗赖堡学派的一

些成员的影响)，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发达经济的准自治，而是只

能通过活动家的政治介入政策得以存在并保持其存在的一个现

实:通过为保护自由竞争的游戏而设计的立法手段，通过为在整

个社会范围内实施而设计的社会立法手段，不仅仅在狭窄的严格

的经济活动范围内，宣传和传播企业的精神特质。亚历山大·拉

斯托给这后一组目标起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名称，叫生命政治

(Vi时politik)。如此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决非注定要灭亡，但其

生存取决于它的创造性反应能力，即对它注定遭受的或多或少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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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发生的结构危险和阻碍做出创造性的反应。

其次， <自由秩序》刊发了福柯所说的佐姆巴特的命题:即

基于对"公司" (G臼ellschaft) 和"团体" (G回归时uút) 的社会

学研究，提出的现代经济必然要产生→个"大众社会"的倾向这

一思想，这种社会将枯竭人际关系，而用福柯所说的"符号、速

度与景观"的虚假满足来代替真正的社区。新自由主义者对此的

回答是:这些邪恶之根与其说是计划经济，毋宁说一方面是由市

场体制的敌人所采纳的计划和官僚方法(民族社会主义的经历就

提供了一个政权确立明确目标的教训，即一种佐姆巴特式的国家

社区的恢复，演变成了现时代最火暴的"符号和景观"文化) , 

另一方面是由一种老式的早期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所采纳的过于

抽象的概念，即关于经济和企业的性质和意义的概念。

福柯没有表示赞同新自由主义的学说，但对其方法的某些部

分清楚地表现出气质上的相近性(尽管动机稍有不同):包括反

自然主义;强调把历史作为对偶然性危险而非不可避免的命运进

行分析;爱好一种有关发明的政治;关注有关生活的伦理行为的

韦伯式命题z 怀疑某种样式的文化批评。在与杰拉尔德·罗莱特

的访谈中，他兴致勃勃地谈到了所有这些话题。其中，福柯把对

含有多种形式的一种多元理性的形成和突变的分析，与对即将或

实际已经崩溃的普遍理性进行的判断一一这也是他所拒斥的一一

区别开来。

"我想我们在此涉及到许多形式中的一种一一也许我们应该

称这些形式为习惯一一当代思想甚至现代思想中最有害的习惯之

一，无论如何是后黑格尔思想中的一种:即把现在确切地当作历

史上一个断裂的现在，最佳状态的现在，圆满的现在或返回黎明

的现在加以分析。每→个参与哲学话语的人所具有的尊严都是他

自己时代的折射，我感到这是一个缺陷。由于我自己曾这样做

过，所以我对此深信不疑;而且，在像尼采这样的人的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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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断地发现这一点一一或至少能持续发现。我想我们应该谨

慎地对自己说，一方面，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不是历史上独一无二

的或根本的断裂时代，其中，一切都已完成而且重新开始。另一

方面，我们也要谨慎地对自己说，甚至在没有这种尊严的情况

下，我们生活的时代非常有趣;这个时代需要人们分析、分解，

我们最好问自己，‘我们当下的本质是什么?'我想知道，自从康

德提出‘什么是启蒙?'以来，哲学思想的主要作用之一也许不

能这样描述，即哲学的任务是描写当下的特征和‘当下的我们'。

附带的条件是，我们不允咛发表肤浅的相当理论化的宣言，即我

们生存的时刻是黑暗深渊中的一次劫数，我是凯旋的黎明。它与

其他时代一样，或更确切地说，或是与其他任何时代都不一样的

a个时代"。@

因此，对于现在如同别于权力回阶拌，作唯名论者都是相当必

要的。福柯的方法进而意味着班以费出并于"现代性"的诸种问

题的一种谨慎明确的方式。在同一次访波中，他的确谈到，他

"从来不清楚‘现代性'一俨吁在法国的含义"承认至于"后现代

性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飞在《什么是启蒙》中，他最充分

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福和?在此提议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

(间接地与康德所做的区别相符合: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文明的

时代，而只是生活在→个启攘的时代)，而不是新纪元。福柯说

的"态度"是指"与当代现实相关的一个模式"，"由某些人做出

的自愿选择"一种思维和感觉方式，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精神

特质。福柯解释了波德莱尔有关这一论题的名作。⑩现代性不是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性，而是对待这一过程的态度"是真

实事物的真理与自由的实施之间一次艰难的相互作用。"现代性

是一条准则，一种苦行主义，一种特定的自我文化"对波德莱

尔而言，现代人不是去发现自己，去发现他的秘密和他隐藏的事

实;现代人是试图创造自己的人q" 在波德莱尔看来，所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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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选择都只限于生活和艺术世界。

福柯以同情的口吻引用了波德莱尔的一句格言"你们元权鄙

视现在"。文化批评与谱系学往往有共同的追求。尼采毕竟是我

们这个世纪这两种追求的始作俑者。就福柯的情况看，这种联系

是误导的。福柯是谱系学家而不是文化批评家，他不痛惜人类价

值的迷失、社区的衰败;他不为佐姆巴特幽灵般的大众消费、符

号、速度、景观所打动(当然，这一套语码恰好适于法国刚出现

的新佐姆巴特的境遇主义和后现代预言:鲍德里亚、维瑞利奥、

德鲍尔德)0 "我不相信那些古老的挽歌哀诉的堕落，好作家的缺

乏，思想的贫癖，我们面前荒凉阴森的地平线。相反，我相信，

我们的问题是过剩而不是缺乏;我们并未遭受空乏的痛苦，而只

是缺乏足够的方法来考虑正在发生的一切。"

在某些方面，福柯后期著作的主题尽管在素材上属于遥远的

历史，但在基调上却完全适合当代弥漫的情绪。讨论这些著作的

目的的数次访谈都围绕这样一个观点: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个人

生活与关系的领域不再受强制性伦理或抑制性准则的制约，而由

此被腾出的空间可以由另一种不同的伦理实践来填充，他称之为

"生存的美学"。"为什么每一个个体不能把他的生活变成艺术品

呢?"⑩福柯认为，他最后几本著作的价值之一就是记实性地描写
了这种被遗忘了的选择。这不是说所描写的特殊实践是值得钦佩

和模仿的;恰恰相反。同时，福柯在写这几本著作的岁月里，创

立新的"生活方式"的想法已经日益加深，而且这种想法即便不

是以相同的术语，但也在相似的意义上进入了一些正规的政治议

事日程之中。

当人们注意到福柯在他最后几本著作中提到瓦尔特·本雅明

对波德莱尔的研究，并将其作为分析现代自我实践的历史的罕见

文献时，福柯简要讨论的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方式"现又给人

们增加了一份情趣。本雅明近来的政治名望与其说源于这些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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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毋宁说归功于他那些易于消化的宣言，如被新左派作家们常

常引用以至于变得平庸了的格言，有关共产主义的政治化美学与

法西斯主义的美学化政治之间的对比等。这一殊荣是否足以解决

福柯所提出的问题，目前还不清楚。一方面"生存的美学"可

能(如福柯所说)使人得出结论，认为伦理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

系是可变的、偶然的，因此有理由怀疑把自己的生活变成政治的

艺术品所暗含的政治价值，这是以"生活方式"的形式重现的军

事理想。一种不同的选择是可以将个人生存中的不明确空间当作

一种价值和必然:这种想法当然可以转变成实用的政治术语。福

柯认为这个问题是目前福利国家面临的所谓危机的核心:在福利

制度建立的最初阶段，为个体安全的缘故而牺牲一定程度的个体

自由证明是必要的和可接受的。近年来，这种交换已变成大规模

不满的对象，这就要求建立能最大程度地既增进安全又增进自由

的一个新制度。福柯强调，这个目标要得以实现，只能通过集体

的共同努力，通过涉及艰难的伦理选择而进行制度的改革、谈判

和妥协。在此，人们可能会想起福柯对康德的评论，即康德把启

蒙看作是自由和公开运用理性的巧合，而且没有说明运用那种理

性的政治手段怎样才能得到保证。但是，福柯元疑也会认为那个

问题阐述得太狭隘:它至少应该扩展开来，从而为确保个体自由

地、私下地运用实践理性留有足够的空间。

人们可能还会想起韦伯思想的一个方面。威廉·亨尼斯最近

发表的凡篇很有价值的文章使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对集体力量

的社会学评价和评估，以及根据对个体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对生存

状况和选择的实际评价(这一主题后来将在新自由主义者论述的

"生命政治"中得以充分地体现)。韦伯有时将这种关注称作"性

格学"标准。人们可能想要知道，韦伯是否纯粹赞同现代流行的

有关生活方式的观点(或美国通过意识形态宣传而对"生活方

式"概念的亚消费)，就如同他本人追求冒险经历一样，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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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他自己所处时代的一个文化弊病。他对威廉的德国进行的最

严苛的"性格学"研究以这样一种反思告终:很难创造一种价值

或风格。福柯不会提出异议。人们也可能愿意听他对亨尼斯引用

的韦伯的另一段话的评论"认为人文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

研究的内容，所探讨的主要是在这和盟将于日社会生存条件下生长

的人的素质。"@最近有迹象表明，丰高姆可啼逐渐改变了他的哲学

人类学或"主体理论"的观点。这似乎表明人们对他的后期著作

产生了的误解。没有理由认为福柯想要接受韦伯式的人类学标

准，无论是作为"改变我仰之所是'的伦理手段还是作为结果。

另一方面，为了使他的"战fn是什么严的 jí:l照寝际上成为真正的

问题，就人类学范畴白我理地位而言，保留不确定性或不明确性

的一个边缘地带，或取代那些范畴的任何术语，都是十分必要

的:一种可能的认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人类历史是同

一个词的相同意思的元限延续。反驳是一种义务。"@

注释:

①福柯以前曾授权发表三篇讲演的译文:见 Foucault ， "Two Lectures" , in 

P础1eT/必m幽静， Brighton: 19囚。

(î) F，侃侃ult ， "G创耶~也略uilhem: phil棚'Pher of eITOr" ,1 & C 7 , p. 32 - 50. 

Q>Car喀回lhem ， G. , The Norrnal and如 Patlwlogica1， wi由 a pre如e by Michel 

F侃侃础， 19朋.

④ Fωωult ， A Foucault Retuler, ed. P. Rabinow, New Y，创k: 1984. 

⑤ F侃侃础如uctuI司ism and Rωt - Structuralism: An Interview wi由Michel

Fω咽.dt" (明白 G. Raulet) , Telos 55 p. 19当- 21 1. 

@F，侃侃ult ， "G咽耶主S 也鸣uilhem: 卢il跚Ipher of eITOr" , p. 54. 

(Daniel , J. L' Ere lks 局刷刷， Paris，明白 a prefì舶e by Michel Foucault 

(also 阳blisl时 as ‘ Pour une morale de l' inconfort' , Le Now;e/, 0，阳同胞UT 23/4/ 

l叨的， 1980. 

⑧ F∞cault，"伽Govemmentality" ， 1 & C 6 , 1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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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Foucault, "G回电臼臼n伊温leDl:抖illω叩her of error" , p.54. 

( Foucault, Review of French translation of E. Cassirer' s 咀le Pl凶ω']Jhyof仇e

En电也阳117Umt， Quinzaine l即四川 117/19t元， Par臼.

@F，创lC8lÙt ， 17re 命由 of 1hings, cha严er 9 , I.or由1 ， 1归o.

@这些命题是在论康德的《人类学》的一篇未发表的评论中提出的。

@FIωωult ， A F olJiXJ1JÙ 局组衔， p.45 - 46. 

⑩同上， p.46。

~F，侃侃础四e Suhject and Power" , Criticol ln伊åry 8 , p. m -795. 

( Foucault , "Power and 如ategies" ， in A翩翩/品。u幽静.

@r.侃侃础如u蚀milism and Post- 加町阳m且四

⑩ F侃侃ult ， A FOI刷ult ReoJer, p.39 - 42. 

⑩ Fω.cault ， "l.e sexe comme une morale" , Le Nouæl Obsen础ur 110. 1但1 ，

Paris J1田le 1984. 

@ Weher(19回)， cited in Hennis (1983) , p.I64. 

@F，ωω础， L' Usage 由 P创s;"宫， Par臼，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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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杜斯著

陈永国译

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米歇尔·福柯逐渐认识到，如果能

够早一些接触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的话，他是能够在自己的研究

中避免一些弯路和疏忽的。然而，尽管有这些公认的亲和性，但

在法兰克福学派和福柯这里，规范权力及其被统治的他者，以及

二者间的关系，在方法上显然存在着一个重要差别。对经典的法

兰克福学派来说，这种关系中的压制性是现代社会中一种严格的

手段-目的理性的压力造成的，不能将其看作对这种理性的前景

的穷尽。这意味着肉体在本质上并不是非理性的。比如，弗洛伊

德的错误就在于对各种冲动采取了千篇一律的视角，对一个不可

动摇的真理来说是危险和无序。相反，工具理性本身从它所压倒

的一个受折磨的自然的角度来看似乎是非理性的。一个分裂理性

的每一方面都经验了它的他者的非理性。当然，福柯拒绝接受这

一视角，因为一一与其他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一起一一他怀疑一

个未分裂的理性具有极权主义的含义。他认为我们不能谈论理性

与其历史，而只能谈论实践的多元性，相互竞争、相互重叠的

"理性的各种形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自身置于这种永远变换的

斗争之中，而不期望任何终极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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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这一立场的问题在于，它剥夺了任何确定内容的理性概

念。理性的多样性不过是实践的多样性。这导致两个问题的出

现。首先，是权力与知识之间的一般关系问题，他在 70 年代发

表的著作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他的意图显然是要呈现

权力与知识的内在联系(因此他用连字符把权力和知识连接起

来"权力-知识")，但这种关系事实上往往被描写为某些知识

构成的制度性前提。福柯的基本论点是，疯人院、医院和监狱所

提供的严密监视的机会使得与之相对应的"人文学科"的深入发

展成为可能。在 1975 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指出:

人文学科的考古学必须通过研究权力机制而建立起来，

这些机制耗费人体，也即行为的动作和形式。而这种研究使

我们能重新发现人文学科得以出现的一个条件 19 世纪所

付出的学科和规范化努力。①

但这种方式的谈话实际上就等于把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变

成非本质的了。福柯并没有解释"学科和规范化的努力"是如何

通过应用科学知识而得以强化的。这一失败的理由并不难发现。

因为，如果福柯承认科学知识的应用增进行动的有效性，他就有

义务抛弃基本的相对主义立场，承认理性至少在一方面取得的

"进步"的现实:即认知-工具的方苗。因此，通过学科跨越

"技术"的门槛，即福柯所唤起的权力与知识的螺旋式强化，就

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解释O

其次，在福柯对学科权力与身体、"理性"与"他者"之间

关系的论述中有一个难解之处。由于孀柯不想从规范的角度，通

过评价理性这个标签所体现的有力主张，来判断权力-知识的情

结，所以，他必须拒绝把事实性和有效性区别开来，因此不可能

把人文科学作为扭曲和假象而抛弃掉。如我们从《知识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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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清楚地得知的，对福柯来说，话语构形的"客体"是由这些

构形限定的。但拒绝判断有效性使得福柯很难给他的立场以批评

锐气。比如，对学科权力的攻击就只能从不同的身体概念出发来

进行。但对福柯来说，这第二个概念只能是另一个权力情结的组

成部分，只能要求更大的"真理"和规范的优越性。

福柯对这一两难境地的反应从根本上说是含混的。一方面，

他禁不住抛弃自己的批评立场，暗示说一一

为了摆脱造成敌对双方出现的那些机制，为了消解人们可以

参与的另一方的虚假统一，有必要转移到另一方去一一到

"好的一方"的对立面去。②

另一方面，福柯显然不能完全抛弃一个解放的视角。但这个

视角注定是尝试性的和罢花一现的，因为它似乎与阿多诺和霍克

海默所揭露的主导理性的非理性相反，要求提倡非理性本身。

这种差别清楚地见于阿多诺和福柯对一个非规范化的感官乌

托究所持的不同态度上。比如，在《性史》中，福柯的脑海里闪

现出一种"由身体和快感构成的经济"这种经济已不再屈从于

对分份的职业要求产JJ旦这只是一个捉摸不定的暗示。对身体及
其需要的任何比较肯定的确定都与福柯严重的相对主义倾向相违

背。 对比之下萝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清楚地阐明，

"一切快乐都以肉体的快感为目标，并在那个目标中获得客观性。

在肉体的每--1f面都受到阻碍的快乐根本不是快乐。"④

即便人们反对有关极权主义的说法，但福柯反对把一个被一

分为-理性再次统一起来的规划，这种抵制的背后显然有一个

正当的疑虑。他的疑虑是，工具理性的总体化对复杂的现代性来

说是一个过分简单的故事。自相矛盾的是，恰恰是往往被当作

"后现代"原型思想家的福柯在为现代性的多元主义和开放性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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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却似乎是"后现代的"了，因为他们认

为理性的解放力量已经名存实亡了。在《启蒙的辩证法》中，他
们直截了当地指出"启蒙与任何制度一样都是极权主义的"

这意昧着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逻辑地叙述启蒙运动普遍主义的进

步方面时将困难重重。如赫伯特·施纳德尔巴赫在谈到霍克海默

的道德哲学时所说:

人们几乎可以把批评理论当作一个整体，相信一般性和

权力不可能是善，因为它们是一般的和有权威的;换言之，

现世的善只能在瞬间、在弱者中、在个体冲动中、在例外

中、在或然性中一一在个体出乎意料的、实际上不明智的善

意的动机和行动中才能找到。⑥

尽管表面上不愿意根据理性化的任何分期模式阐释现代性，

但福柯的确看到一一而且甚至更加敌视一一普遍主张的资产阶级

道德的兴起。这可以在《疯癫与文明》的一些段落中清楚地见

出。在这部著作中，福柯指出，恰恰是道德的出现使疯人成为矫

正的合法目标。"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原则，"他写道"使得这

种既是私下的又是普遍的道德在没有任何可能的争议之下统治了

疯癫。"⑦因此，要系统阐述阿多诺/霍克海默和福柯各自立场的

实践结果，就必须解决一个根本难点。前者保留了主体的概念，

但在形式上却让主体屈从于一个必然的、总体化的物化过程。

(德国唯心主义的道德哲学中把普遍与理性等同起来，这只不过

简单地让自然的统治长存下来。)对比之下，福柯在其大半个理

论生涯中始终认为主体完全是由社会实践构建的，因此在这方面

获得了更大的阐释自由，甚至有时否认能够给予现代性概念以特

定的内容。③然而，这种抛弃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不能够逻辑地思

考解放的概念，因为如我们所看到的，福柯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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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表怀疑，他们认为"在主体履行对自然的记忆中潜藏着所有文

化未被承认的真理"。⑨

这一难点部分说明了标志着福柯后期著作特点的突然的理论

转向。不可能不把这部著作看作是福柯试图克服前期著作中含混

的权力和解放概念、承认"后现代"思想之局限性的一次尝试。

后现代思想试图越过主体的概念，因此从根本上破坏了逻辑的自

由慨念。福柯在后期著作中的任务是论述主体性和自由的概念，

从而避免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即这种自由必须采取恢复某一真

正的"自然的"自我的形式。

福柯确信，现代的权力技术和对本真的信任是紧密相关的:

本性释放的观念，在诸如精神分析学等关于深度自我的科学理论

的支持下，只不过导致了更深的奴性。这个信念坚定了福柯采取

这一步骤的决心。事实上， <性史》的第一部可以看作福柯要撰

写一部"深度谱系学"的尝试。福柯注意到标志着传统社会特点

的群体身份的解体，而用以取代它们的身份形式又越来越依赖于

个体反映和表达私下经验领域的能力， "aFO响'al" (公开承认)一

词在意义上的变化具体体现了这一转化:

长期以来，个体通过他人的指涉和他与公共福利(家

庭、忠诚、保护)的联系得到确认;然后，他又得到他不得

不就自身宣布的真理话语的确证。⑩

福柯把这次转化与从史诗叙述到现代内省文学的转化联系起

来，也与意识哲学的兴起联系起来"就构建一种关于主体、关

于内省的有效性、关于把已然经验作为意识在场的证据的科学的

可能性进行了长期探讨。"@然而，福柯希望说明的是，我们已经

拓宽了与"内在世界"的接触，这个内在世界不同于包括自然和

社会在内的外部世界，这是一种被忘记了的压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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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承认一一或被迫承认。在不是由于某一外在动力的

驱使或不是自发的情况下，人是在暴力或胁迫之下承认的;

它被从灵魂的隐蔽之处驱赶出来，或从身体抽取出来。@

通过把承认的能力与对承认者的审讯联系起来，福柯就能够

论证"承认的义务深嵌于我们内心之中，以至于我们不再把它看

作柬缚我们的一种权力的结果E 相反，深居于我们秘密本性之中

的真理只能‘要求'浮于表面。"。

把这番议论拿来与其原型之一-一尼采在《道德的谱系》的

第二篇文章中所论的道德败坏的根源一一加以比较是饶有趣味

的。显然，尽管他把重点放;在了残酷之上，因为残酷思道德要求

得以内化的必然条件，但J:l采并未lP:'，对当己内在冲动的强烈意识

简单地看作是由权力导引1:1\来的幻觉ρ 州写道:

我迫不及待地说唱一个动物灵魂转向自身，用武器攻击

自身的现象如此新奇，如:!I:'.深刻，如此神秘，如此矛盾，充

满着那么多的可能性，以至于宇宙的面貌由此而发生了变

化。这个景观(其终结尚不得见)需要有一个神圣的观众才

能得到公正的对待 O 这是一个大崇高和自相矛盾的景观，甚

至在某一微不足道的星球上也不能不被发现。因此，赫拉克

利特的伟大的"孩子"无论称激宙斯还是命运，在他的般

子游戏中，人都是最出乎意料的、最艰苦的一掷。人现在唤

起了一股兴趣，一个悬念，一个希望，几乎是一个信念一一

仿佛在他心中已经有了某物的预示，仿佛他不是一个目标而

是一个方法，一个插曲，一道桥梁，一个伟大的诺言……⑩

换言之，尼采在强烈地意识到过分的自我意识的破坏力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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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并没有把对内心深处的发现简单地看作由权力导引出来的幻

觉。恰恰相反，这个发现必须经过融合和超越而走向一种新的自

发性。对比之下，我认为，福柯从他的立场出发把两个命题融合

起来了。他对治疗文化的批判，以及对主体性的一种自我破坏的

培养，都无疑是合法的。然而，这些文化发展大可不必是对内在

本性比较灵活的一种接触所能采取的惟一形式。日常生活也能构

成→种较具自我表现性的形式，这将使当代社会的主体和公共地

理进入一种更加平衡的关系当中 O

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深刻一些。阿多

诺和霍克海默决没有忘记精神分析学的操纵潜力。在《最小道

德.) (Mi切ima Mora1ia) 中，阿多诺无情地把精神分析学揭露为一

种控制形式:

精神分析学以恢复由于神经疾病而受损害的快感能力为

自豪。仿佛仅仅快感能力这个概念不足以严重贬低这样一个

事物的价值，如果它的确存在的话。仿佛通过对幸福的空论

而获得的一种幸福并不是其反面，即制度规划的行为模式对

越来越小的经验领域的进一步侵犯。@

显然，福柯在《性史》的第一部中对"压抑假设"的攻击，

对依赖于"深度自我"观念的解放学说的怀疑，都基于一种类似

的关怀。那个"深度自我"仍然需要通过某种特殊的认知形式才

能揭示出来。同时，阿多诺的立场也表明了福柯拒绝深度自我的

某种倾向。阿多诺并不否认"纯粹内向性无底的欺骗"。@在《最

小道德》中，他论证说"真实性本身在它变成真实的时刻，即

在真实地反映自身、假设自身为真实的时刻即刻变成了谎言，因

为在那个时刻，它已经超越了它在同一范畴内所要求的同

性。"@但他也看到了"恐惧在自我的深渊面前"的缓和，同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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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适应社会的各种技术的作用。⑩当然， 20 世纪 ω 年代马尔库
塞以"压抑性的解崇高"形式提出了一个类似概念。早在福柯之

前很久，批评理论传统就已经强调了可能出现力比度解放的一种

倒退形式，这种形式只是更有成效地把个体插入现存的生产和消

费制度之中。然而，对批评理论来说，这种可能性并没有消解精

神分析学的洞察力，后者看到了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致命

的辨证关系。从 30 年代后期起，批评理论的倾向就是要疏远作

为假定为正确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分析学，疏远治疗实践的适应功

能，与此同时保留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卓见，作为在个体心理层

面上对固有的文化冲突的一种理论化。⑩

在晚期著作中，福柯试图避免这些复杂关系，在对古希腊罗

马伦理符码的研究的激励下，倡导他所说的"生存的美学"。他

诉诸于纯粹的自我风格化的观念，这种风格化不是作为普遍准则

强加于人的，而是供个体进行选择的。然而，在当代社会中，不

难看到向生存美学的这种转向不过是对社会趋于原子化倾向的强

化。不仅如此，福柯还没有看到个体性这个概念本身固有的辨证

关系。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来说:

个体的独立性和不可比性具体地抵制了非理性整体盲目

的、压抑的力量。但是，从历史上说，这种抵制只能通过每

个独立的和不可比的个体的盲目性和非理性才有可能实现。

-一个人根本的个别特征就是两种因素合二为一的那个因

子，既能逃离统治制度，幸运地活下去，又能逃离这个制度

借以残害其成员的伤害征候。@

在 70 年代的大多数著作中，与这种辩证观念相对比，福柯

从单方面把个性化描写成纯粹是权力技术的结果。然后，在他的

晚期著作中，他惊人地转向了对自我的个体培养的评价。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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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著作似乎提倡对生活进行一种任意的风格化，这能极其容易

地强化《启蒙的辩证法》所描写的环境:

伪个性到处流行:从标准的爵士即兴演奏到罕见的电影

明星，其遮盖着双眼的卷发表明了她的创新性。个性只不过

是普遍权力把偶然的细节牢固业刻降大来，并如此被人接受

而已。@

这样一种结果的可如性得到了事实的验证:福柯公然抨击

"认为在伦理学与其他性金或去济或政治结构芝问存有分析的或

必然的联系的观点。"哇〉

追问福柯美学概念的内容，即他所诉诸的生存美学究竟是什

么，这将进一步揭示福柯观点的问题特征。在一种意义上，这个

术语在用于古代伦理符码之时显然是一个时代错误，因为，如福

柯本人所清楚地指出的，这些符码探嵌于权力与名誉的社会关系

之中:美学在现代的自治没有比在此更明显的了。此外，谈论一

种"生存美学"的可能性就等于描写一种环境，其中，美学会失

去其特殊性。如鲁迪格·巴布纳所说:

熟悉一个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

觉，甚至可以说这个世界是美学效果的一个储藏库，它的损

失同时也是各种审美可能性的损失。我们经历着烦恼的解

除，异化，新的反映，透彻的阁释，纯粹的内容，只不过与

我们日常所见的事物完全相反。如果这种经历由于艺术现象

取代了它的位置而消失，那么，虚构就开始僵化了。@

这一论点意味着福柯对深度自我的批判与新保守主义对当代

文化的批判处于一种奇怪的关系之中。一方面，他谴责对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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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真实性的盲目崇拜，同时，他的结论又意味着艺术与生活之间

障碍的消除，而一种生活方式的多产从根本上说不仅仅是以竞争

和成就为取向的，对新保守派来说，这种多产对社会具有颠覆和

破坏作用。

不可避免的最后一个问题关系到福柯晚期著作中唤起的有关

自由的本质问题，这种自由既是抵制权力的基础，又是自我创造

的自由。自由概念的引入似乎是对福柯前期著作的明显突破。在

前期著作中，主体及其主体自治的幻觉在理论上成为权力和话语

的建构。尽管如此，在论述康德的"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

福柯谈到了"我们作为自治主体的构成"而在与杰拉尔德·罗拉

尔德的一次访谈中，福柯所关注的是"对反映形式之间的分析

一一自我与自我的关系，因此也是反映形式与真理话语、理性形

式与知识结果之间的关系。"@然而，承认反映性是主体性的限定

性属性，这提出了福柯晚期著作中许多尚未完全得以探讨的问

题。

只有一点可以在此提及。有关自我建构的反思式阐释中明显

存在着。(个悖论:即自我为了建构自身必须是已经存在的了。恰

恰是这个问题在后康德唯心主义中突出出来;这也是费希特所着

力要解诀的问题。在费希特看来，自我必须是自我设定的行为，

而且恰恰把自身设定为这种行为。但是，把自我看作行为而非看

作物质甚或一个有形的整体的这种观念，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

首先，是为对付客观世界而设计的我们的语言，当承担解释自我

意识的结构的任务时，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对费希特来说，语言

的基本取向是客观性，正是这个原因，他才引人了一个新词，即

与"事实"相反的"虚构"，来描述自我的行为的"特定性"。换

言之，接触主体性的困难就从这里开始，而不简单是权力的构成

问题。其次，自我的这种行为以及自我从所有客观限制的倾向性

释放，成了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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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之下，福柯争论说，伦理的自我建构在反映媒体中运

作，同时，他又希望否认这个媒体本身具有任何伦理意义。它只

不过是"伦理游戏"的场所。@然而，福柯后期的许多论述都似

乎与这一否认相矛盾。因此，在论康德的文章中，他之所以反对

人文主义，从根本上是因为人文主义固定了有关人的观念"所

说的人文主义总是必须依靠从宗教、科学或政治那里借来的关于

人的某些观念。人文主义用来给关于人的各种观念增加色彩，证

实这些观念的合理性，而它又不得不依靠这些观念。"对此，福

柯提出了关于所有历史制度和实践之偶然性的一种意识，和"

种批判的原则以及我们自身在自治中的一种永恒创造"。@实际

上，在最后几次访谈中，福柯指出，他的角色就是"向人们展示

他们比他们所感到的要自由得多，人们把内嵌于某一历史时刻的

-些主题作为真理、作为证据来接受，而这种所谓的证据是可能

受到批判和破坏的。"@然而，他一旦采取了这一步骤，→种真假

自我关系问题的伦理意义就显然不可避免了:自我完全可能元视

自身的自治性，即无视自己的行为。福柯可能否认把《启蒙的辩

证法》中呈现的、在精神分析学激励之下的那种行为明确说成既

是从本能冲动的一种解放，同时又是这种冲动的永久保留。但

是，在其生命的尽头，他不再逃避这样一个事实，即对社会和历

史过程的理解，如果不是自我理解的组成部分的话，那至少也促

进了我们从自我误解中的解放。

注释:

(Michel Foucault, "Body/Power" , in Colin Gordon (ed.) , R侃脐/必wwl-

吨e ， Brighton, 1980 , p.61. 

(Michel F，∞ωult ， "Non au Sexe Roi" , Ú! Nourel Obsen皿阳矿， 644 , 12 - 21 

March 1m, p. 1I3. 

(Michel Foucault , The lIi胁"y 01 sexunli机 Volwne 伽 An lntr叫u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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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ond棚回曲， 1978 , p.159. 

④Theo:烛)f Adomo , NegaJiæ D阳拟就s ， l.ond侃， 1973 , p.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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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成熟:哈贝马斯与福柯
论"什么是启蒙?"

赫伯特·德雷福斯保罗·拉宾诺著

迟庆立译

两百年前， 17&4、年，康德回答了柏林一家报纸提出的问题:

"什么是启蒙?"在他的回答中，康德将启蒙与运用理性以达到成

熟等同起来。从那时开始，有关这一观点的涵义，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引起一场论争。今天这一问题又被两位思想家提上了公开辩

论的讲坛。这两位思主皇家都可被称为是这种辩论名正言顺的传

人，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两种彼此对立而又同等合理、具有说

服力、通过了解理性与历史瞬刻的关系对哲学生活做出重新解释

的方式。这一问题还暗藏于那些反思想家的作品之中，他们以后

启蒙和后现代的话语，对严肃性总体提出了质疑。

本文将集中讨论福柯和哈贝马斯有关"严肃性"的论争。他

们虽然同是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思想，但在对"严肃性"问题的见

解上却截然对立。福柯的离世使得这场围绕社会、批判性理性及

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的重要论辩提早落下了帷幕。不过，即使

福柯还活着，他们之间的这场论争也不大可能成为一次真正的对

话，因为这两位思想家对上面的几个术语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解

水火不容。两人都认为社会处于某种初始状态，但两人对现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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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什么、可能是什么的观点却迥然不同。两人都认同当代哲学

的根本任务是了解批判性理性，但对批判和理性的理解却彼此相

悖。最后两人又都同意康德的观点:成熟是现代时期的任务，但

晗贝马斯和福柯关于现代性和成熟的概念却呈现明显的对立。而

他们又同时站在与反思想者们对立的立场上。

康德认为批判性理性始于对西方试图建构一套反映人性本质

的、普遍的真理的理论这种努力的拒斥，对这一观点，福柯和晗

贝马斯都认同。康德认为一旦被揭露了的宗教和形而上学失去了

权威，道德行为和社会纽带的问题就必须予以重新面对，福柯和

晗贝马斯也认同。两人都接受成熟即是一个人承担起运用自己的

批判性思考的责任，也接受批判性思考在于勇敢地检验那些最为

我们珍视、最能给我们带来抚慰的假说。康德的这些观点使他得

以对西方认识领域发生的一次根本性变化予以清晰阐述。而这一

阐述，把他的哲学同当代联系到了一起。在达成这些共识之后，

福柯和哈贝马斯对批判性理性、社会及现代性的重要性和它们之

间关系的解释开始出现了戏剧性的分歧。对哈贝马斯而言，康德

的现代性在于他对理性的局限的认识，譬如，他拒斥理性拥有提

供关于先验的客观存在的真理的权威资格。康德的成熟在于向我

们展示如何保持理性批判的和先验的力量。只有保持理性批判的

和先验的力量，才能保存启蒙运动的成果一一理性战胜迷信、习

俗和专制。

哈贝马斯对康德哲学最新的解释主张是，试图提供-种形而

上学的根据的那种前批判努力可以用对种种前提条件的分析来替

代。这里的前提条件指的是使得预设于语言所有使用之中的理想

言语群体得以实现的条件。晗贝马斯认为，这种对使真理得以合

法化的前提所做的分析是将批判性理性同各种社会关系结合起来

的惟一途径，因而也就是回答了康德所提的问题。这种对语言交

际性使用的考虑本质上是知识分子式的。毋庸置疑，人们能够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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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命题内容的合理性、意图表达的真实性或者说真诚性、言语行

为的正确性或者恰当性提供的理由，达成一致的意见。分析这些

保证语言不被歪曲使用所必须的普遍性社会前提，为人们提供了

借以评估社会组织的程序性规范标准。对晗贝马斯而言，不成熟

就是未认识到作为交际实践基础的"假设"不断增强的明确性，

未促进这种明确性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不成熟使我们暴露于实践

智慧、艺术和修辞学危险的诱惑之下，而这些交际和达成共识的

途径，依照晗贝马斯的观点，是从我们的文化中发展出来的。成

熟在于辨识出给定时期中社会组织采用的形式，判断这些组织促

进人类群体发展在功能完善程度，并且同时承担使这些组织呈现

当前形式并使它们更趋完善的责仔。

这样，对晗贝马斯而言也现代性问题这一独特的扫史问题，

其本质就在于在面对我们给根本谙仰吏失了形而上学的依据的时

候，仍然保留理性的官要地位。这一点靡德在其关于启蒙的批判

中做了最新、最完整的渭述。戒熟的本质则在于对群体准先验的

基础的发现，我们都有i圣地群体，也需要群体，为了哲学，也为

了人类的尊严。

同哈贝马斯一样，福书在也认为我们的现代性源于康德试图使

理性具有批判性的努力。譬如，康德试图建立界限，试图使理性

的使用合法化。但康德努力想要展示的一点:理性的这种批判性

使用就是它真正的普遍性本质所在，在福柯看来，并不那么具有

独创性，那么重要。福柯并不否认，面对着形而上学的瓦解，康

德努力想保存理性的规范地位。但福柯并不认为康德宣布了一个

普遍性的解决办法，相反，福柯把康德的那篇文章当作是对一个

特定历史连接点的诊断。他认为康德那篇文章独特而有深度之处

在于一个哲学家，以哲学家的身份，第一次认识到他的思想来自

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是对这一环境做出反应的一种尝试。用康

德的话来讲，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就如同"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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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思索现时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责任，只是，他思考这些

问题的时候，考虑的不是内容，而是要确定当前提出的建议可以

在何种程度上提高普遍的程序性理性或批判性理性。幸亏有这一

先验性转折，人们才得以英雄地放弃或对宗教或对形而上学或对

这二者兼有的依赖，不再将它们视为其时证明或批判实践的基

础，从而能在赞叹麟特烈大帝纪律严明的军队的同时，还能保有

与一个人所处社会的形式有关的普遍的、超历史的、规范性判断

存在的可能性。

福柯对康德将历史瞬刻、批判性理性和社会之间建立起的联

系重新作了解释，将其作为建立有关哲学生活意味着什么的一种

全新的尝试。

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绝不应被视为一种理论、一

种学说，也不应被视为积累中的知识的永久载体。它应被看

作是态度、"气质"、哲学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对我们是什

么的批判，既是对我们之被确定的界限作历史性分析，也是

对超越这界限的可能性作一种检验。①

这种批判的本体论包含有两个相对独立又彼此相关的部分:

加工自我和回应时代。

福柯将波德莱尔提倡的"花花公子的苦行主义"作为加工自

我的一个现代例证。"花花公子将自己的身躯、行为举止、感情、

激情以及生存变成了艺术品。"福柯写道"对于波德莱尔来说，

现代人并不是那种去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秘密和自己被隐藏的

真理的人;他是那种设法创造他自己的人。这种现代性并不‘在

人的自己的存在中解放人它强制人完成制作自身的任务。"②

同花花公子和存在主义者→样，福柯也是从一种气质出发。这种

气质否定了宗教、法律和科学的指导，同时也拒绝为发现这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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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以各自的方式培育出来的自我的深层真理而献身。

对福柯而言，一种伦理的任务并不是要拯救整个文化，或像

存在主义那样，拯救个人于克尔凯郭尔所认为的当代不可逆转的

毁灭之中。福柯也不像海德格尔早期那样认为人类存在的深层真

理就是根本不存在深层真理，因而成熟意味着直面我们存在于这

世界的元理据性。与此同时，尽管也曾暗示过萨特思想中那种能

真正直面自身的虚无的有创造性的理想主体，福柯从不将我们当

前的状况强加于人类所处状况之上，然后再从假定的人类普遍现

实的角度极力将一种伦理建立在真实的生活之上。这种海德格尔

早期、萨特和晗贝马斯都曾持有的观点，将成熟等同于对西方哲

学家所揭示的关于人类存在的普遍结构的接受，因此排斥了同其

他作为人的方式之间的平等对话，除非这些方式通过认可这些条

件的普遍性而达到成熟。这种立场显然福柯是不认同的。

对波德莱尔和早期的萨特来讲，创造一个人的自我并不会改

变社会，最多也只是冒犯而已。福柯与他们相反，福柯不想使自

己的生活激起别人的愤怒，也不想提供---种可直接仿效的范例。

他想做的是对现时处境中不可忍受的东西做出反应，以期构筑出

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同时也赋予一种行为风格以具体表现。

这种行为风格通过对界限的测试，使我们能看到在我们能拥有的

多种社会类型之间存在着具有实际意义的区别，看到作为人的方

式中，有些方式应予反对，另外一些值得加强。

但晗贝马斯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福柯将成熟定义为放弃

对法律权威、宗教权威和科学权威的依赖，否定哲学家提出的形

式上的普遍性主张，他又怎么能合法地做出这些规范性判断呢?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福柯提出了一套政治理论，却没有合理的

证明，这纯粹是决定主义。

晗贝马斯在评论福柯的讲座中特别谈到了福柯这种看似武断

的立场。③一方面，他指出了他认为是福柯强烈的伦理信仰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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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信仰之间未解决的矛盾;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福柯作为考古

学家，以一种沉醉的漠然去观察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最有意义的关

系的能力。福柯针对当前状况的那种微妙、细致但概念化欠佳的

讽刺态度，对那些赞同康德的观点，把为保持传统哲学的严肃性

而接受理性的局限性作为成熟定义的人米况，注定会显得自相矛

盾、迷~难解。这个问题我们同棋抖出注，~=j过多次讨论。它同福

柯的研究中心，同福柯的生活关系极近，近得连福柯都常常无法

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正捅我们吨继续努力展示的，认为

福柯做出了规范性却无合理依托的嗣雪，认为他所在的政治立场

是不被赞成的，这样的观点尽管看也;有理，是￡至还能在福柯的访

谈和对话中找到些共盹，却与韬圳的J总体现点不一致。在德国哲

学的继承者们攻击福柯过于武断，缺乏理论依据的同时，法国后

哲学家们(及其美国从事文艺批评的追随者)也在攻击福柯，他

们认为福柯武断得还不够。福柯曾一度从这一视角去理解语言和

欲望的颠覆性角色，但当他转向非推论性实践和权力关系的生产

性角色时，他研究的形式和内容似乎同时靠近了接受明晰与分析

的传统规范的危险边缘。不过，晗贝马斯说对了，福柯并没有沿

袭用语言去表达现实的哲学传统，也没有将语言用作未被曲解的

交流的工具。但是，哈贝马斯也没有都说对，福柯也不准备流于

自我参照的能指的自由游戏。而那些相信语言只对它自己言说，

而且通过我们只言说它自己的人，则必定会像列奥·伯萨尼以能

典型代表这种趋向的语言所描述的那样，觉得"他好像就是要在

写作这一活动之中找寻一种新的、没有性的色彩的苦修，以逃避

被一种语言，一种既那么无可逃避的亲近又那么无可逃避的陌生

的语言，所拥有、所穿透、所控制时那种兴高采烈的绝望。"④是

的，福柯非但没有将文本解构以揭示其欲隐藏对自己文本性的自

我参照的企图，他反而将文本作为了解其他社会实践的线索。如

柏拉图之前的修辞学家一样，福柯用语言来阐述对促使我们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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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境所傲的理解o

在《事物的秩序》里，在分析我思和未思 (un血。咐lt) 时，

福柯已经为我们展示了一种被自主的，创造性的主体所持的哲学

信仰是如何发现自己被当作必要因素卷人理解自己成问题的基石

这一浩大工程的。福柯很清楚这一任务势必会对我思提出质疑。

在写作《事物的秩序》时，他提出:拒绝被表达的东西使我们有

希望走出对局限的解析。他赞同拉康对弗洛伊德心理疗法的看

法，认为这是"对那一区域的发现。在该区域中，表达处于停顿

状态。，冲突和规则在欲望赤裸裸的出口找到了它们的依据。"⑤

然而，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又埋头于对这一观点的重新思

考。

福柯曾将注意力转向权力关系的生产性，并提出这一问题的

一个构成部分一一压抑假设。他从谱系学的角度将对局限的解析

重新做了演绎，不仅把局限视为一种认识结构，而且将其视为西

方人主/客体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正因如此，福柯力求"使

自己不受一种颇现时的思想模式的影响。"⑥他开始探寻另一种演

绎方式。在他的这种演绎中，与法律的对抗和没有意义的欲望被

理解为塑造了他，塑造了每个人的一种历史现象。这也是拉康式

的观点:存在着一种看似合理，甚至是真实的人类主体的结构。

用福柯的话讲，就是"将欲望和欲望的主体置于历史之外"，⑦将

答案与问题的位置颠倒过来，福柯开始研究人们是怎样开始想当

然地认为主体、欲望和禁止是被给定为解释历史和社会的概念。

福柯要解释的中心问题便成了:运用弗洛伊德对性意识的诠释

学，对产生于基督教忏悔实践、作为有欲望的人的我们自身的建

构做出解释。

福柯并不是想建构一种一般性的理论体系，也不想对任何元

叙述存在的可能性进行解构。他只是要给我们提供一种对我们目

前状况的演绎性分析，是将谱系学和考古学结合在一起的独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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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他能超越理论和诠释学，而又同时保持看待问题的严肃

性。演绎性分析的实践者意识到自己是自己所研究的事物的产

物，结果他永不可能抽身出来，看到这一事物的全貌。谱系学家

认识到文化实践比任何理论更具有基础的性质，认识到理论的严

肃性只能理解为社会正在延续中的历史的一部分。而福柯为看清

我们这个社会的实践的怪异性而后撒的考古的一步，并不意味着

他认为这些实践毫无意义。既然我们与他人共有文化实践，既然

这些实践将我们塑造成我们现在的模样，我们就不可能没有一些

共同的立场。我们就是从这种立场出发，去理解、去行动的。但

是这种立场已不再是那种普遍的、得到保证的、得到证明的或者

说有依据的了。

福柯并没有提出一种规范性理论，不过，正如哈贝马斯所指

出的，福柯的研究元疑具有一种规范性倾向。与他的解释性立场

颇为一致的是，福柯同罗蒂和罗伯特·贝拉 (Robert Bella) 一样，

放弃了试图通过哲学的依据使社会机构合法化的努力。福柯甚至

走得更远，他拒绝提出任何规范性的规定。以海德格尔和维特根

斯坦的理论为基础，福柯用语言改变了我们视为我们的社会环境

的事物。他积极地采纳了奥斯汀语言学理论中的言外效果作为推

动我们采取一致行为的手段。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一种演绎性理论

对这一点的解释好于另一种理论尚有待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

答案必与阐述共同的关注点，找到这样一种语言有关。这种语言

既会被接受为言说社会状况的一种途径，同时它还会保留同用于

阐述不同关注点的其他共有的推论性实践进行"对话"，或者更

好些，保留与这些实践发生演绎上的冲突的可能性。

福柯的解释方法是首先确定他认为的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客观地描述这一局面产生的过程，而在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危险进

行推断的同时，又运用他的修辞技巧反映并强化在面对这种危险

时那种共通的不安。这样福柯所做的选择和他对不可能也不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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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套支持他的行动的理论的事实的洞察，二者只是看上去彼

此矛盾。正是这种冲突为一种一致的方法提供了构成因素。

正像我们努力想在我们的书中展示出的那样，福柯的方法并

非看上去那么主观，也并非看上去那么客观。在探讨疯癫的书

中，福柯就已经致力于一项始自于观察社会实践的工程了。福柯

认为社会实践是个人沮丧与社会危险的源泉。探讨了疯癫以后，

得益于非理性力量的揭示带来的可能，他随之对诠释学进行了驳

斥，从而颠覆了理性。他到底还是在提供一种解释，在某些观点

上不能说不像尼采和海德格尔。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健康与疾病

之间，科学与肉体享乐之间摇摆不定的界线，尽管可以得到客观

公正的阐述(福柯巧妙的实证主义)，然而任何客观方法都无法

将其作为我们这一时代的基本问题单到出米。但是即使如此，福

柯从这些关系的角度去书写历史也不能被认为只是表达了他个人

的观点。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作为潜系学家的福柯箩他就绝无愤世

嫉俗之意了。不错，如果他的目的是要攻击权力的所有形式，颠

覆所有真理宣称的话，他就是愤世镰俗了。但他却是在竭尽全力

地对那些言说着对抗权力的真理，好橡权力和真理是彼此自明地

外在于对方的人提出批判，对那些认为社会只有一个目的(怆·

108) ，这一目的己最终为生命世界的不断理性化所揭示的人提出

批判，并同这些人拉来距离。福柯从未同这些人站在同一立场。

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对真理和权力在我们的历史中所采用

的具体形式和特定的内在关系加以确定。他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否

定权力本身或者建构真理，而是通过他的分析，指明每一种具体

类型的权力/知识将产生的具体危险。

在他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中，他将"生物权力"诊断为我们这

一时代特有的权力/知识形式。生物权力可以这样定义:我们目

前的实践运作的方式，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使西方人能健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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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具有生产力的秩序。人们在理解了生物权力如何运作之后，

就有了可用来理解我们今天所属人类类型的一个可理解性坐标。

福柯没有断言生物权力是惟一与我们同行的东西。他只是在做一

种演绎性宣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事物，很多

东西就会各就其位o

福柯专门将生产现代客体的实践单列出来，在《规训与惩

罚》中对其进行了描述。《性史》要追溯的则是将我们制造成自

我解释的、自主的、具有创造性的主体的那些忏悔和自我主宰的

实践发展的历程。这些纪律规范性和忏悔性的实践，在福柯的观

念.中，交汇于启蒙之后，构成了我们称为现代性的生命的连贯形

式。

现代性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曾在我们的历史中出

现过多次的一个历史连接，尽管出现的时候形式和内容都有不

同，例如，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时期雅典传统美德的衰败，希

腊世界的没落，康德时期形而上学的终结。这种衰败导致了对现

实的一种特定的态度，为了将其与主观状态区别开来，福柯称之

为气窍。在现代性危机中，对现实想当然的理解失去了作为共有

白费指导人们去定向去解释其行为的功能，现代性的反应就是勇

敢挝、清离草地面对 l日秩序的崩溃。这也正是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

底修斯和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诡辩派、亚历山大的基督教早期诺

斯替教报和主张芳草卖主义的斯多葛派，当然还有康德所持的态

度。

这种现代气费，这种清醒、勇敢地直面这些危机的能力，还

不是搞搏所指的成熟。成熟指的不仅仅是一种勇敢的态度，还有

福柯所揭付自己目前处境所持的讽刺态度。

福柯所指的讽刺j含义并不简单，不过理解了它将有助于我们

将他的成熟观点同其他当代哲学家所持的观点区分开来。这种讽

刺是在保留对现时的积极关注的同时，对传统严肃性的抛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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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避免保留为严肃的牵连关系提供依据的真理的某些特殊地

位，也要避免抛弃了所有严肃性，舞蹈于在上帝、逻各斯或是阳

物中心主义等等的坟墓上时表现出的轻浮。

这种讽刺态度带来的结果就是让人在现实中搜寻可能提供新

的行为方式的实践。对于波德莱尔，现代态度意味着"在历史中

寻找诗意"的瞬刻。在丑陋的现代世界中，诗意就是而且也只能

是"阳光燃起了变态动物瞬间的快乐。"海德格尔崇拜的诗人荷

尔德林，像波德莱尔一样，认为传统已经完结了。他寻求保留

"存在"的其他可能形式透露出的线索，这些线索也许某一天会

在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中结合在一起，而这种新的范式，海德格尔

呼应于荷尔德林，将其称为一个新神抵。③

福柯认为，如果诗意正如波德莱尔所想，是在接受我们目前

的世界的单调性和同质性的同时，对我们对这一世界的认识的一

种美学转换，那么自己所做的就不是诗意的。同海德格尔一样，

福柯想要改变我们的世界。但是，海德格尔为自己的努力并未带

来一个新的神抵而黯然神伤，福柯却从不为缺失了上帝而难过，

也不曾为寻找一个新上帝而费神。他也不把提出行为的替代可能

性作为他的主要任务。他只是在努力对当代的危险做出诊断。在

最后的著作中，他的目标则是提出现代伦理的构成因素。

依照福柯的观点，康德虽然现代，却不成熟。他勇敢地面对

r形而上学的现实中人类行为的基础的丧失，却又寻求在认识论

中重新建立基础。他认识到哲学家必须将自己的哲学同当时的现

时状况结合起来，却又去寻找调和人类尊严与现时社会结构的途

径，而不是面对这些结构带来的危险。波德莱尔那种讽刺的成熟

也不超前。修昔底修斯面对着雅典民主的崩溃，既没有否认自己

对雅典的忠诚，也没有接受斯巴达纪律的无上。他没有对何为理

想社会的构成提出任何规范性构想，但保持了对现实处境的一种

批判态度。他意识到雅典的灾难将以不同的形式无限重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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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放弃希望，甚至还从雅典人实践中注意到一些线索，认为

他们新的宪法规定的民主可以保留雅典社会和斯巳达社会最优秀

的一些特质。⑨

本文的主题是成熟在于至少要愿意面对这种可能性:行为不

能以有关个人主体和书写的普遍的、超历史的理论为根据，也不

能以群体和言说的条件为根据;要愿意面对这种可能性:实际上

那些力图使各方都能达成一致的努力才是我们当前处境中最令人

烦恼之处。以这种演绎为基础，我们的现代性始自康德试图在人

类局限的空洞形式结构中建立道德规范和理论性真理的努力。但

康德同自然法则和宇宙秩序的勇敢决裂并未为多元性的出现开启

大门，而是将辩论变成了寻找能为人类行为提供普遍性规范的人

类局限结构。这一努力的最新版本，如今体现在语言学上，仍然

还是普遍性的、描述性的。一方面，反思想者们以有关人类主体

被能指的自由游戏建构为空洞欲望这一超历史的理论为基础，对

严肃性进行抨击，坚持每一个人都应该毫不留情地讽刺。另一方

面，严肃性的英勇卫士们，以交际理论为基础，抨击他们认为不

负责任的讽刺，而且，以一种愤怒的语气，提醒每一个人他或她

应服从内隐于一切言说行为中的普遍命令的责任。对这两种哲学

的普遍化的立场，福柯持同样的拒斥态度。在他的最后一篇访谈

中，他直言不讳地讲道"追寻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并且必须适

应的道德形态，在我看来是灾难性的。"⑩

福柯注意到一种倾向:反思想者们寻求利用理论来为他们攻

击严肃性进行辩护:

我们在 ω年代看到的有关书写的一整套冷酷推论无疑

只是一首天鹅之歌……明确地讲，就是理论问题……作家需

要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分析……提供的科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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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从这一演绎视角出发，哲学的辩护者们看上去与其说

是成熟，不如说是冷静。譬如，回顾一下晗贝马斯得出其普遍性

规范的论证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他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演绎步骤。

这两个步骤被一个事实所掩盖，即它们构成了我们哲学传统的心

脏。首先，晗贝马斯宣称"理解是语言的内在目的。咱这样就

赋予了语言的交际使用一个特殊地位，而不考虑其他的语言哲学

家，如海德格尔和泰勒，已将语言解释为通过使事物以某物的形

式出现，第一次为行为和交际开辟了舞台的这种观点。第二个更

空洞，也是作为结果出现的一个步骤是，在他将语言使用等同于

言语行为之后'7 ~司前推进一步，排除所说言语的言外效果，断

言:理想地讲，具有言内的内容才应在达成一致的过程中扮演角

色。这一步排除了建立在黑夜经验上的修辞以及权威，因此更进

一步地将语言从有交际航功能院为目有如位的功能。国于哈贝马

斯提出的普遍性客观交际现范;以上路硝个重要的清绎性缩减为前

提，所以在其无理据性上显得得现代。

只有言内内容才应在动成一皱的过程中扮演角色这一宣称的

一个更知性论的涵义是它不将一致得以达成的语境中共享的文

化意义考虑在内。晗贝马斯肯定会阔意观察得来的结论:理性的

讨论以对什么重要、什么有意义、王/误的语言游戏在讲什么、

什么被当作理由等等共享的理解为背景。但是，为了支撑自己的

论点:明确的意图内容之外的任何因素均不得影响和(可能地)

歪曲交际，他需要认为我们共享的背景理解实际上被西方资产阶

级文化变得越来越明确了，认为无论问题出现在哪里，我们都可

以让这个背景明确到足以使理性的评价成为可能。

这种立场遇到的问题在自然科学，这一启蒙主义最得意的理

性活动中，表现得最明显。最近围绕解释科学学科的运作原理进

行的一场论战，主题就是在科学学科的实践中，范式是否扮演着

主要角色。如果托马斯·库恩和他的支持者们是对的，那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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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就是一种实践。在这一实践中，科学家们参照着相同的范例

进行着争辩。此外，一致是可能达成的，原因恰恰就在于没有人

努力要使这些范式理性化为一套共享的假定，例如，就没有人试

图对宣称的意图内容的范式部分进行评估。在这种情况下，由于

对理性程序关注的缺乏，使得对内容的理性交流成为可能。

反思想者们因固执于轻浮而不成熟，哈贝马斯因拒绝承认其

对演绎的借助而导致他的态度过于呆板。二者都不成熟，都冒现

代性之名，封锁了同其他已知的演绎性观点，如福柯的观点，进

行对话的可能。两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若要将康德的任务再次承

担起来，看来需要放弃任何将批判性理性视为普遍性客观基础的

努力，放弃将当前的社会条件视为通往社会成熟的道路上先于其

他任何社会的一步。

要与康德成熟地运用批判性理性这一任务和福柯演绎性分析

这一观点更紧密地保持一致，应: (1)描述和解释我们当前的实

践，以期了解在我们的现代性中，哪些是我们必须接受为不可逃

避的方面; (2) 总结广泛地显示于一些时代的实践之中的那种感

觉的特征。这种感觉就是:以某种扩散的方式，事情已经偏离了

正道(海德格尔的"困境"，福柯的"危险"在捕捉演绎的这一

重要方面时显得或过于主观或过于客观了); (3) 进一步阐明一

种广泛共享的感觉:启蒙运动许下的承诺还远未实现; (4) 在对

现时的态度上，超越思想者和反思想者。不是将空洞的普遍性规

范合法化，而是要鼓励演绎上论战的出现; (5) 在运用语言对诸

如我们许多技术上的、法律上的、医学上的优势等积极的后启蒙

主义实践的强化上，在确定并保持巳逃离理性化和规范化的后现

代主义实践上，超越福柯。

正像福柯以其晚期的作品及其一生为我们展示的那样，确实

存在着一种伦理的和知性的完善。尽管这种完善极力反对以宗

教、法律、科学或哲学为依据去将一个人的行为合法化，但它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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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求建立一种生命的新型伦理形式。紧随这种形式之后的将是

想像、明晰、幽默、受到规范的思想，以及实践智慧。

注释:

(Michel Foucault,‘what Is Enlightenment?' , in Paul Rabinow (ed. ) ，四e

F∞ωult Rea曲 (N阳 York: Pantheon, 1984) , p. 50. 

②同上，pp.41-42。

③ J曲gen Habel1ll8S, Des PhiJiS呐ische 胁如n 伽 M但如le (Frankfurt: 

S出血皿1p， 1锦5).

@) Leo Bersar喝，‘ Pedag<聊时因.erasy' ，缸，阳， Summer 1985 , p. 21. 

( M. F，侃侃ult ，哑m 臼der of 咀咀ng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叨的， p. 

374. 

@M. F，ωωult , Hi.stoire dR ÚL sexualiJé: vol. 2 , L' 的喃血 P灿的 (Paris:

GaIlimanl, 1984) , p. 10. 

⑦同上。

@M础n Heidegger,‘what Are Poets For?' , in Poe町，Lmψ吨e，罚。咱也

(NewYork: Harper&Row , 1971), pp. 94-95. 

@ Peloporu阳ian W，缸， book 8，毗tion 97. 

( M. Foucault , interview in ‘I.e Retour de la morale' , ks NOI4毗(28 June 
1984); p. 37. 

@ Michel Foucault in p，侃脐/必WW，阳伊 se缸'.ted lTúenJiews and αher W，耐喃

1972 - 1叨7 ， ed.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 p. 127. 

@J，崎en Habem圃 ， T'heorie 由必unmuniknJiven Handelru , vol. 1 (Fl8I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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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现代还是后现代?

戴维·柯真斯·霍伊著

陈永国译

在哲学中我们身居何处，总不是什么新问题。米歇尔·福柯

认为，康德开创了将此作为哲学的核心问题的现代传统，尽管康

德只是在一篇应景的小文章，即《什么是启蒙?}中提出这个问

题的。最近，康德所无法预见的一些批评家们对这样一种观点提

出异议，即哲学为启蒙的发展和理件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关于这

个问题的争论已不再是于古人与现代人之间进行了，而是在现代

人与后现代人之间。所争论的问题是，肇始于笛卡尔时代的现代

哲学是否已经结束?结束"也许是一个太强硬的词。哲学家必

然要继续解决现代哲学问题。但问题是，关于哲学的另一种概念

是否于 19 世纪的某一时刻出现，也许恰恰是在 1889 年 1 月 3 日，

即尼采精神崩溃之时。通过给我们留下了哲学著述的断简残篇、

名言警句，尼采为哲学提供了一个模式，它与康德和其他现代人

的模式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称之为后现代。

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之间的区别仅仅是论战式的区别吗?

即便是的话，区别一旦产生，哲学家就必须要予以考虑。哲学家

们一且认真对待范式转换的思想(这本身就是→个后现代思想) , 

接踵而至的便是这样一种想法，即哲学比物理学更容易成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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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的对象。因此，当今哲学家所担心的就似乎是，一种范式转

换将使一些人落伍。我们这些与当代哲学纠缠在一起的人将要认

真考虑的问题是:我们所持的立场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如果

这两个标签都不适合，我们也能做出评价，说明后现代主义的存

在，不管看起来多么令人烦恼，都将使我们对现代传统感到不

满。

我们是否处于两个冲突的哲学概念即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转

换关头，这个问题在于尔根·晗贝马斯和让-弗郎索瓦·利奥塔的

著作中得到了最清楚的阐述。①本文中，我将就晗贝马斯-利奥

塔的争论，提出米歇尔·福柯究竟是现代思想家还是后现代思想

家的问题。当然，福柯并没有详尽阐述后现代性的问题，尽管我

认为如果他能延年"移"寿的话，他会论及这个问题的。在他自

己的一篇后期文章"什么是启蒙?"中，在反思康德关于现代哲

学的任务的观念以及他本人与这一班念的关系时，他的确暗示

说，我们不应该仅仅把现代性看作一个前现代和一个后现代之间

的一个时代。相反，我们更应该把现代性著作一种态度，它总是

伴随着一种对比性的反现ft态度"因此?非但不能试图把‘现

代时代'与‘前现代'或‘后现代'区别开来，我认为更有用处

的是发现现代性的态度何以从其形成之日起就不知不觉地与‘反

现代性'的态度形成了对峙。"②

我还要加上一句，分期化本身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工具。如海

德格尔在《世界图景的年代》一文中所说，现代时期自行定义为

最新的时期，但它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时期。因此，现代这个术语

是缺乏具体描述的→个占位符号。任何不把自身视作一个时期的

时期都不会接受对它的分期化。能够描述一个时期的诸种特征实

际上就已经超越了这个时期。所超越的时间似乎还没奋明确的特

征，因此本身显然还不是一个时期。时期总是过去的，现在不能

把自身当作一个时期来理解，即便是作为现代时期的话。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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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元信仰是，它本身也是尚未到来的另一个时期。后现代思想家

通过颠覆现代主义的前提，即各个时期都是自律的统一体或逻辑

的整体，显然可以相互区别开来，而向这个元信仰提出了挑战。

现代主义者希望用后现代的前缀"后"来反驳，说后现代本身就

使人想起分期化。然而，后现代人也可以回答说，他们之所以这

样做，只是因为他们是对现代人说话。如果后现代人运用现代性

的工具，他们就能够在修辞上颠覆进步论者的前提，即现代性是

历史毋庸怀疑的目的。

如果福柯所说无疑是正确的，即现代性与其说是一个时代，

毋宁说是一种态度，那么，他还必须考虑各种反现代态度之间的

差别。晗贝马斯谴责法国后结构主义者采取后现代的立场，以此

掩盖着要回归前现代的一种深刻的保守欲望。利奥塔反驳说，这

是把前现代和后现代生拉硬拽凑合在一起。我认为，福柯自己的

观点至少表明了一位思想家是如何从现代的立场发展为另一种立

场的，由于我们没有更好的术语来命名，所以可称之为后现代，

而非前现代的立场，因为福柯对现代的抵制并不是怀旧的。福柯

的著作是一个很好的个案研究，不仅因为它并未事先确定了现代

-后现代的对比，而且因为它也认真对待哲学认识中范式转换的

可能性。

当然，福柯并未提出康德意义上的成熟的认识理论，他也未

说明一般知识何以是可能的，或一般知识何以必须获得和交

流。③然而，他论医学史、人文科学、作为学科的准科学和性的
著作似乎的确向我们讲述了一些知识形式的获得和交流。我们了

解到，知识形式何以逐渐发展起来，何以普及以致涵盖了邻近的

探究领域。我们还知道，知识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的发展总

是伴有突然、断续的变化的。关于知识的这些主张有时受到错

解，认为这些主张的要义是说知识并不存在，真理是相对的，或

者说不存在需要认真对待的真理。这些故事所真正向我们讲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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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伪的观念是复杂的、多层面的。认知学科并不是通过微调

对某一独立客体领域的准确再现而得以发展的。相反，这些客体

本身就是观念的功能，说明我们渴望了解的都是哪些事物。知识

的增进并不是循序渐进地发现事物自身的性质，而是编织更微妙

的信仰和实践蛛网。

然而，编织蛛网这个故事的含义是惊人的。福柯并未像康德

那样颂扬人类像蜘蛛那样具有编织蛛网的能力。对康德来说，知

识在经验上仿佛是世界而非精神的一种功能，但在超验的意义上

却证明不是事物本身而是认知机制所固有的。从经验上说，蜘蛛

似乎依赖于自己的蛛网，甚至受到自己的蛛网的限制;但在超验

意义上，蛛网之所以形成只能出自蜘蛛的创造。如果蛛网不仅是

事实，而且具有价值，尤其是道德价值，那么，对康德来说，蛛

网就的确是标志着蜘蛛的超验自由的符号。

福柯讲述的故事是截然不同的。从经验上看，在蜘蛛眼里，

蛛网是一个随意创造的器具，用来捕捉牺牲品。然而，从超验的

观点来看，蛛网并不是监禁牺牲品的最有效监狱，最大的和最小

的被捕者都可以从这里逃掉。这座监狱最有效监禁的对象是蜘蛛

自身，没有蛛网，蜘蛛便元以聊生，甚或看不到除了在时空上具

有因果关系的稀薄物质之外还有其他别的什么。当然，与康德不

同，福柯并没有进一步设定一个救赎的本体视点。

未思与如何恩寺

福柯在现代思想对获得和交流知识的条件的努力探讨中看到

了三种双重性，超验与经验视点之间的对比是其中之一。我从

《词与物》中选择了这些段落，用来说明福柯对现代性的描写，

对可能获得和交流现代知识的条件的描写。现代思想从对世界的

探讨转向了对面对世界的存在者的探讨，而由此被定位的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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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作人。《词与物》中与反映人的超验转向相并行的另两个双

重性是我思与未思 (untho啡时以及本原的隐退和回归。

双重性不同于区别、二分法或二元论，因为这种双重性的两

面实际上都在认知探究之内，并给这种探究以→种动力性质。当

探究从直接探讨世界转而询问世界何以可能被探讨之时，所有这

三种双重性便产生了。思想试图思考仍未被思的事物，即是说，

不是世界如何在思想面前呈现，而是思想本身何以能成为世界在

其面前呈现的事物。思想首先是其自身的未思。然而，它逐渐地

成了现代人探讨思想的一个特征。笛卡尔首先把我思看作对其自

身而言是完全透明的，但对后来的经验主义来说，用来比喻思想

的东西是一块空石板或一个黑盒子。从经验主义的观点看，精神

是一个黑盒子，因为它在经验上是看不到的。但是，作为当代认

知科学先驱的康德却建构了用以重建精神功能的一个超验方法。

然而，康德所从事的事业仅仅足以告诉我们去思考哪些事物以便

解释关于世界的知识何以构成。除了他认为我们不能认识外，精

神最终不仅是未思，而且是不可思的。真正的自我认识在某种意

义土虽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作为认识客体呈现在我们自己面前的

臼费与梅成那个客体的自我决不是同一个。

第三个双重性 R 关系到本原的隐退和回归的双重性，产生于

自我认识不口iT(;Ig措玩认识活动的事实而非产生于认识的可能性。

在《词与物》的结尾，福柯说"我们已经看到，劳动、生活和

语言是如何获得县自身的历史性的，它们本身就深嵌于这种历史

性之中;因此，它们从来不能真实地表现其本原，即便从内部看

来，它内的整个历史就是以这种历史性为指向的。这已不再是导

致历史性产生的本原;就其构架而言，它正是促成了一种本原的

必然性的历史性，这个本原既内在于这种历史性，又是这种历史

性所陌生的。"④在一个特殊的知识领域内，知识的视野无限地延

伸开去。正如任何视觉视野的极限从来都是不可见的，因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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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可见的视野之外一样，视野的本原，使某一知识视野成为可

能的视点，本身也不在视域之内，而在逻辑的和现象学的意义上

先于这个视域而存在。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对我们喜欢的知识形

式追根溯源，因而发现人们并不总是用我们的语言但却从我们的

视角之内思想，以我们似乎的确无法逃避的方式思考这个世界和

我们自身。"无法逃避"也许用得不对，因为我们的认识模式并

不是限制性的，而是促进性的。渴望以不同方式思考似乎是幻

想、非理性也许是疯癫，如果那种渴望是不可能拥有的东西的

话。

据《词与物}，我们必须通过劳动、生活和语言等范畴来思

考我们自身和这个世界，尽管我们认识到历史上的其他人并未通

过这些范畴经验这个世界，但这些范畴必然是研究这些人的学科

所假设的:

在人们操纵第一个物体时，最简单的需要表现出来了，

最具中性意义的词语讲了出来，人在不知不觉中所复兴的是

几乎无限制地控制着他的一个时代的全部媒介。不知不觉

地，然而又必然以某种方式为人们所知，因为人们正是以此

为手段进行交际，发现自身已经身处一个建成了的理解网络

之中。然而，这一认识是有限的、对角的、片面的，因为它

的四周包围着一个巨大的影子区域，其中，劳动、生活和语

言把它们的真实(和本原)从那些说话、存在和工作的存在

者那里隐藏起来。( <词与物)，第 331 页)

知识不再是个别的笛卡尔私下里检验确定的思想内容的产

物。相反，知识是社会地生产的，而个体必须接受教育，然后进

入一个持续的话语。这个话语的原始问题和动机要么是遥远的和

沉默的，要么本身就是争论的主体。此外，笛卡尔式的内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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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和自我研究方法将不再起作用，因为我们对自身已不再像笛卡

尔的我思那样是透明的了。相反，就大部分来说，我们不知道我

们是怎样认识我们所认识的事物的。我们关于我们是怎样和为什

么逐渐相信我们所做之事的信仰不可能是正确的，或至少不是故

事的全部，因为我们总是事先假定我们并不表达也许不能对自身

表达的思想和实践。

然而，现代思想却不能抛下未思不管。由于它研究的是自

身，所以，它不能满足于这样的想法，即有关它自身的东西它还

有很多不知道，而这可能威胁到它以为它所知事物的合理性。现

代思想的驱策力在不同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表现"整个现代思

想都浸透着思考未思的必要性一一即反思以自为形式出现的自在

的内容，通过把人与自己的本质相调和而结束人的异化，清楚地

揭示以直接和赤裸的证据提供经验的视野，揭开无意识的面纱。"

((词与物》第 3万页)黑格尔、萨特、胡塞尔和弗洛伊德都不能

不管未思，而必须通过思考未思而桂除其异己性。

尽管福柯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他指的是哪些人，但他似乎认为

海德格尔也陷入了这种现代双重性之中。海德格尔要求一种搁置

(Gela部enheit) 的态度，让存在者自行其便，这样，我们就能超

越现代技术所关怀的清晰明确的表达。与现代技术相对照，后现

代的预言家海德格尔与未思的必然性达成和解。然而，在把他的

态度说成是等待存在的呼唤的这种说法中，海德格尔在福柯眼里

似乎并不清楚是否应该把他对未恩的关怀描写成"要么被其沉默

所吸纳，要么尽力捕捉其无休止的低语" ((词与物》第 327 页)。

所有现代思想家都认为，人对自我的反恩将改变人。成功地

揭示出作为思维之运作或构成因素的一些以前未思的特征，这本

身就是塑造现代思想家的因素:

在现代经验中，在知识内部确立人的地位的可能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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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人物在知识型领域的出现，就意味着从内部搅扰思想

的一种需要。……其本质在于，思想，就其自为的地位与其

机制的密度而言，应该既是知识又是对其所知的改造，即反

映和改造它所反映之事物的存在模式。无论触及什么，它都

即刻引起运动:如果不即刻使未思接近自身一一甚或说，如

果不把未思进一步推进，不管怎么说，如果不让人自己的存

在通过存在的行为本身经历一次变化，它就不能发现未思，

或至少不能向未思运动，因为未思就在二者之间的距离中。

( <词与物》第 327 页)

由于思考迄今未思的东西改变了人，所以福柯认为现代思想

不能提出一种自为的道德。斯多葛和伊喳鸪鲁学派的i主持观是以

世界的秩序为模式的。与这两种道德观相对照，现代忌想总是不

清楚自身的性质，同时又总是必于改造那个性质的过程之中。所

以，它所考虑接受的任何秩序都总是尝试性的和含混的。但是，

尽管福柯相信"对现代思把二是况，任何道德都是不可能的，"他

也不是说现代思想不产生任何仔值。福柯坚持认为，现代思想

"一旦发生作用，就势必冒注1或调和，吸引或拒斥，打破，分解，

联合或再联合;它只能解放和奴役" ( <词与物》第 328 页)。现

代思想本身是一种行动形式，因此，福柯认为不言自明的是，

"对人的认识，与自然科学不同，总是与伦理学或政治相关的"

( <词与物》第 328 页)。

需要注意的是，福柯说现代思想既是解放的又是奴役的。我

认为，他的意思是说这两种功能同时发生。对人(而不必是对自

然)的认识与政治，即与权力密切相关，因为知识不仅要付诸应

用，而且，我们为了收集知识而付诸的应用本身就决定了我们所

获得的是哪种知识。知识的获得并非独立于知识的应用，而所收

集的事实将与这些事实的应用发生功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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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论

在《词与物》中，福柯在人进行认识和自我认识的努力背后

看到了思考未思的努力，并视其为现代思想的特征。这些反思提

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福柯本人是否是现代人，继续思考未思的

现代人。或者，通过揭露思考未恩的努力中隐藏的辩证幻觉，福

柯是否已经超越了现代哲学的目标?我们是否应该把福柯看作后

现代哲学家?

德里达等后现代派试图通过打破现代性、揭露其自我欺骗性

而与现代性决裂。同样，福柯在《词与物》中谈到"人"的终

结，这里的"人"是作为现代思想的范式客体。所以，在那部著

作中，他不是一个现代派，因为他把信仰包括在现代思想所要探

讨的客体之中。此外，只在几年之后，在就职演说中，他描述了

他所计划的研究项目，坚持认为"我们切不可想像一个巨大的未

言或未思蔓延整个世界，与所有形式和事件交织在一起，因此我

们最终不得不表达和思考之。"⑤然而，他所描述的思考未思的问

题的惊人之处在于，他似乎在描述他在后期论权力和性的著作中

所描述的一切。权力作为知识的未思而充斥于知识之中，因为传

统上认为知识的获得是不受权力关系的扭曲的，哪怕是关于社会

领域的知识。仅就福柯要把权力表现为现代思想这一点而言，福

柯还是一个现代思想家吗?他难道不能或不愿意与现代思想决裂

从而渗透到现代思想的本原之中吗?他明明知道那个本原必然要

隐退到他的探究的极限之外，只是在他偏离之时才回归到视野中

来。

现代性、启蒙和理性的辩护者将把福柯视作后现代派，并据

此暗示说他倡导非理性。福柯本人并不认为他是理性的敌人，也

从未接受后现代主义的标签。但我想越过他自己的自我阐释，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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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一下是否可以从实用的角度把福柯看作是朝向一种后现代主义

的发展，这种后现代主义对理性和启蒙并不抱有敌意。目前的争

论大多依赖一幅混乱的图景，主要涉及究竟什么是后现代态度问

题。后现代派往往指那些自认为已经超越了现代之人。然而，晗

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主要是指回归古代或前现代的怀旧的欲

望。对他来说，后现代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大体上与伴随着现代主

义的兴起的反现代主义相同。利奥塔反对晗贝马斯把后现代看作

前现代怀旧的观点，但甚至利奥塔也不认为后现代主义真正超越

了现代主义。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前现代的重复，而是现代主

义内部的一个时刻。利奥塔强调指出，现代主义总是包括那些试

图超越现代主义之人，但这些人仅仅在现代主义内部开辟了另一

条发展的道路。因此，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相互联系着的，

而且，对利奥塔来说，它们也见于其他时代。

在后期的一次访谈中，当问起后现代主义和哈贝马斯-利奥

塔之争时，福柯拒绝采取明确的立场。他拒绝哈贝马斯把他看作

怀念古代的保守派的说法。⑥但也没有站在利奥塔一边，因为福

柯不想充当理性和启蒙的敌人。但与哈贝马斯相反，福柯认为今

天的任务并不是保E理性和启蒙运动传统的理想，从而让人们意

识到试图把这些理想付诸社会制度实践的危险性，因为这可能会

产生意料之外的历史结果。

我想要继续探讨的问题是，像晗贝马斯这样的福柯批评家由

于福柯明确拒绝任何规范的或建设性的社会-政治立场而视其为

犬儒主义者和保守派，这是否正确。这些批评需要判断福柯的声

音究竟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同时还要判断后现代与现代的关

系。为探讨这个问题，我将勾画一条阐释福柯发展的线索，说明

他是何以成为一名后现代思想家的，尽管我认为福柯的后现代态

度不同于甚至颠覆了利奥塔对后现代状况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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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后现代的区别

首先把现代和后现代的思维方式都假定为对未思的思考。二

者间的区别是如何思考的问题。我丰富:~求转渠焦于特定的认识问题

而非艺术和文化，但关于获得认识h毛主张想不在自然科学的领域

内(像利奥塔那样) ，而仅限于社会和人文科学(这正是福柯关

注的对象)。姑且从四个方前把现代和i呈现代对未思的思考区别

开来。

现代与后现代的第…个昆主4是ki现代派膊常提受而非抱怨他

们不可能思考"巨大岛朱思"这一事实η 后现代派不相信笛卡尔

和启蒙运动传统关于思必然是自证的，而且不留任何未知之物的

思想。他们不认为思是完全透明的，并通过澄明世界和自身而运

作。后现代派拒不使用澄明的比喻，认为思不是自明的，而产生

无尽的复杂性和含义。当然，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其他现代人所共

有的。比如，康德就打破了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拒绝笛卡尔认

为精神拥有接近自身与其自证思想的特权的观点。海德格尔比新

康德主义走得更远，尤其超越了胡塞尔的新康德主义，拒不承认

精神能够抽象地再现我们所知和所信的一切。在海德格尔看来，

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包括原则上完全可以表达的信

仰和规则。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全部真实信仰都再现这个世界，也

不能说我们的大多数信仰都是真实的，仅仅因为信仰并不是可数

的抽象事物。对海德格尔来说，理解是一个整体现象，这意味着

要拥有关于这个世界的抽象的、可表达的信仰，我必须首先身处

这个世界之中。我的信仰产生于我已经熟悉的一个共同实践的背

景，实际上，这个背景也是我之所以是我的一个必要条件。

然而，比之黑格尔的理论，海德格尔的理论还不能说是整体

的。他并未主张真理是整体的，或者说要认识某事物，必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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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物。对海德格尔来说，理解与语境相关，而语境又是多种

多样的。利奥塔以维特根斯坦的口吻谈到语言游戏，并断言语言

游戏是多形态的，并不存在可以识别所有语言游戏所共有的一种

元游戏或元语境。⑦一般说来，后结构主义者都认为我们应该时

刻警惕任何总体化话语。利奥塔则认为甚至科学也不是过去那种

总体化话语了。他从量子理论、灾难理论和精神分裂症研究中引

用了很多例子，说明现代科学越来越感兴趣的已经不是普遍规

律，而是特殊性、不相容性和不确定性而非稳定的系统。后现代

科学正在步后现代艺术和建筑的后尘后现代科学一一所关注

的是诸如准确控制的限度，以不完整的信息为特点的冲突，‘断

裂灾难，和语用悖论等不可确定的事物一一在理论上把自身

的发展描述为断裂的、灾难性的、无法纠正的和自相矛盾的。它

正在改变知识一词的意义，同时表明这种变化何以能发生。它所

生产的不是已知，而是未知。"③

这一主张不管多么具有戏剧性，都是拒斥社会理论和人文科

学层面上总体化话语的一个过激的命题。福柯的研究与其说像利

奥塔那样旨在提供一种不同的认识论，毋宁说旨在从经验上表明

社会学、医学和人文科学并没有像理论所规划的那样改善人类生

存状况。如果福柯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话，那么，一些现代社会

制度及伴随而来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显然有其人文主义的意图，

而为获得假定客观的知识而建构的假定正当的实践反倒破坏了这

些意图。福柯的经验主义研究也旨在颠覆可与之同日而语的马克

思主义研究(如在《规训与惩罚》中)，在这方面，他想要表明

的是，对当下的批判并不需要关于社会总体性的更大、更抽象的

理论。福柯感到他不得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性解放运动的进步论

修辞，不管他怎样赞成它们的实践政治。然而，他所处的二难境

地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世界史理论、或提倡绝对知识的种种主

张、或乌托邦的社会理论持不信任态度者，还不止后结构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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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⑨

第二个特征较准确地捕捉到了后现代看似打破传统的特点，

尽管它是否代表着反传统的现代主义的另一激进突破乃是另外一

个问题。在此的问题是，在承认第→个特征的前提下(后现代认

为我们的思想因素和状况显然仍然是未思)，后现代派是否继续

思考未思呢?海德格尔的研究当然暗示说他们应该继续，而且事

实上必须继续。所以，第二个特征也关系到后现代派继续思考未

思的方式。他们极力要解决的问题是，仅就他们在现代派揭示整

个未思的努力中看到的悖论而言，他们该如何思考未思。

海德格尔对此做了说明。有时，他提出的"搁置"观点，即

让存在者自行其便，旨在说明我们不能思考我们自己的未思。我

们只能等待存在的呼唤。这一点往往被认为是反动的政治。比

如，阿兰·迈吉尔在最近出版的著作《极端的预言家》中指出，

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对现存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一种接受一一实际

上是一个证实。"⑩然而，这一阐释很难与海德格尔对现时代的技

术本质的批判相提并论。海德格尔主张，只有理解了技术给未思

留下了什么一-即是说，技术的本质(技术如何把世界改造成抽

象的客体) ，如何把人类改造成为功能性资源-一才有机会摆脱

现代技术带来的危害。

海德格尔的策略与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的策略并没有很大的区

别。在对待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努力思考未思的问题上，他们会异

口同声地反对传统，而认为这取决于"努力思考"究竟意味着什

么。如果这意味着迫使未思从黑暗走向光明，或清楚明晰地构成

含蓄的思想，或为经验(无论超验与否)推断未思的状况，我们

都必须放弃努力思考未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

未思，也不感兴趣于揭示未思。海德格尔把未思比做林中空地

(Lichtung)。未思并未隐藏在森林深处和黑暗之中，而恰恰是那

片空旷之地，使得抽象的客体在那里显现，尽管这块空地本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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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见的(至少不是在空地内可以见到的一个抽象客体)。海德

格尔预示了后结构主义者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背弃，即弗洛伊

德和马克思试图用深刻的因果力揭示表面事件的努力。海德格尔

认为，现时代误解了未思，试图把未思看作→个反映客观性的抽

象形式(如经济力量)，或在哲学中典型地将其视作主体性的抽

象形式(如黑格尔的精神，叔本华的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弗

洛伊德的力比多，胡塞尔的意图性)。由于总是存在未言表的理

解的条件，所以问题不是继续表达这些条件，而是让它们显现，

让它们在扩大我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过程中间接出现。当异常

现象迫使规范科学发生变化时，当我们遇到把背景的实践和标准

前提迫人前景的问题时，这些条件便出现了。所谓背景的实践和

标准前提以前曾被用做那片未被发觉的空地，抽象的观察和论证

在那里产生意义。

然而，对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来说，知识的获得和交流背后的

未思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验交流，如晗贝马斯的理论就把理想的

言语环境当作每一种话语中假定的真理的反事实条件。而对后期

的福柯来说，作为知识条件的未思是权力。传统上认为知识在逻

辑上独立于权力，因为事物的被认识意味着在摆脱扭曲和武力的

条件下被获得。然而，在知识的获得和交流史上，福柯认为逐渐

增强的社会组织与有些知识形式的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显而易

见的，从而使元功利性知识的思想显得非但不是规则，而且不是

正常的了。甚或说，看似不正常的东西正是现代从康德那里继承

来的一般倾向，即相信启蒙运动的叙事，自相矛盾地相信两个前

提，一个是社会进步必须伴随着知识的发展，另一个是知识在逻

辑上独立于知识挺得和交流的社会条件c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家们认为看不到反常现象就是自

欺 p 是由巨大的强制性社会机制强加给个体的。他们因此假定一

种摆脱这种强制的思维方式。福柯更加激进，他没有继续假定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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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权力关系的理想知识，甚至没有为他自己论证的知识与权力之

相互关系的历史提出这种假设。我认为，福柯之所以最终放弃了

建立权力理论和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的理论，其原因就在于此。作

为现代的未思，权力是不能通过在一种理论中的全面再现而以现

代方式加以思考的。权力抵制理论，这不是因为权力是神秘的，

而因为它不是单一的事物。权力是未思，与每一种认识模式相

关，但由于有不同的认识模式，所以就必然有作为不同学科之条

件的不同的权力关系。

于是，未思就不纯粹是我们可以学会思考并在理论中充分再

现的另一种特殊的思想。相反，未思包括一种思维方式的背景条

件和一般组织方式，而不包括特殊的客体、内容或思想。此外，

如果不同的思维方式只具有模糊的家族相似性，那么，就不会有

标志着所有可能的思维方式的一种单一组织形式。这不是说康德

对该词的用法具有不同的范畴框架，而只是说我们不再被康德的

思想所控制，即如果只有一个单一范畴框架的话，那就只能有一

个单一的世界。或如福柯在上引"话语的秩序"中所说，我们学

会飞抛弃，不再相信伟大的未思以其全部形式和事件蔓延整个世

界的现实。

J己现代的第三个特征是认为 (a) 不存在思考未思的一种单

一持殊的方式俨其乏主然结果是 (b) 没有理由相信只有一种未思，

以及 (c) 任何未恩部不是只能进行一种描述或单层面分析的单

一事物。福柯是在战到他是关于权力的唯名论者和关于知识的视

角论者时提到这几点的。按我对福柯的阐释，他只是在完全认识

到这些问题时才成为后现代派的。接受这些结果，放弃认识论的

任何挤轨(就每一种可能构成知识形式的条件的特殊话语的传统

意义而言).必然导致福柯思想重心的转换，即《知识考古学》

与《规训与惩罚》之间的重要转换。

如赫伯特·德雷福斯和保罗·拉宾诺所主张的Ql)这次转换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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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到从相信语言的自律性到关注把语言概念化的社会实践。按照

他们颇有影响的阐释， {词与物》现在一般被看作是他的准结构

主义时期的作品。而《知识考古学》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

时期的总结，阿兰·迈吉尔巧妙地将其展示为对笛卡尔的《方法

论》的戏仿。@然后，在几年的沉默之后，他发表了《规训与惩

罚}，而且不再称他的方法为考古学了，而称之为谱系学了。

然而，如果他的后期著作仍然是思考未思，那么，他的研究

就在→个层面上具有连续性，尽管在理论的自我理解和方法的自

证的努力中存有各种断裂。在考古学阶段，他自己的评论暗示了

他是在描述语言结构何以成为已知事物的或然条件的。在谱系学

阶段，他已经不完全聚焦于语言了，而聚焦于话语学科和社会权

力之间的关系了。在最后的著述中，他说他的真正关怀既不是语

言也不是权力;他始终如一的兴趣在于，人类主体及其历史上变

化的主体性是何以由禾思的社会实践和话语或由未完全经过思考

的伦理自塑所构成的。

但这些经过修改的自我阐释不应该掩盖那些基本的、连续的

兴趣。就从语言向权力的明显转换而言，迈吉尔注意到，福柯在

后期著作中与其说关注个别的社会实践，毋宁说更关注关于社会

和性实践的话语00福柯自己后来否认权力是他的主要关怀，这

反倒意味着他的最早期和后期著作之间表明了他思想的→种连续

性，即对经验和主体性的关注。他始终认为，主体的经验是社会

地和历史地构成的，个体把那些构成因素加以内化而又没有意识

到他是被迫将其内化的。对主体性的这一兴趣似乎与通常的主张

相悖，即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不再相信人和主体性了，而

用语言和系统取而代之。但这不是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对系统

的兴趣与对主体性的兴趣是相容的，如果主体性是系统的一种功

能的话，那么，系统就是主体性得以产生的条件，而反过来主体

性又用来保持和促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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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对待主体性的态度是，主体性不是各种表面显示之下

的深刻的哲学现实，而那些表面显示就是诸如心理学和社会学等

科学研究的对象。我们不需要对其进行超验推理，因为它本身就

是一个表面现象，没有需要解释的深度结构或基础的因果力。后

现代对表层而非深度解释的关注意味着，后现代所从事的不是解

释，而是阐释。我是说，他们不是致力于发现由类似于律法的规

则控制的独立的既定现实，而献身于对文本的阐释。此外，他们

不是假定每一个文本都有单一的统一结构，而认为文本具有几乎

无限的复杂性。后现代范式不是深度性而是复杂性。福柯的理论

与这一范式转换是一致的，但是，我不想按照他在不同时期研究

的内容追溯他的发展，而将聚焦于他从现代主义的、准康德式的

观念向阐释学和谱系学式的理解的转向，即他是如何以此证明他

的阐释实践的。

超越怀旧:福柯走向后现代谱系学的道路

后现代态度的第四个、也是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它不仅超越了

进步的修辞，而且超越了怀旧的修辞。这两种修辞都对自身过于

认真，也许如此认真以至于使"人" (或至少是我们现代的文明

的自我)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如在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中，

那实际上似乎恰好是哥白尼开启的科学革命的反面)。

后现代用来抵制现代的自我严肃性的一个典型策略是伪戏仿

(归stiche) ，并用这个策略向我们表明深度性不过是复杂性的一

个表象。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指出的，后现代建筑的伪戏仿

概括了"整个西方传统的美学策略"所以"我们有一种风格主

义的后现代主义(米歇尔·格拉夫斯)，一种巴洛克式的后现代主

义(日本的)，一种洛可可式的后现代主义(查尔斯·穆尔)，一

种新古典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法国的，尤其是克里斯蒂安·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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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帕克)，也许甚至有一个‘现代主义主潮'的后现代主义，其

中，现代主义本身成为后现代主义伪戏仿的客体。"⑩

伪戏仿不同于戏仿@但我认为，社会批评家可以用它来嘲

讽和挑战普通的社会共识。戏仿和伪戏仿都能颠覆以前的一个文

化主张。但是，伪戏仿设法在表面上致力于审美表现，同时又不

把那种审美表现当作僵化不变的。它设法陈述自己的主张，但不

以直接再现的方式陈述，而是间接地通过以前风格的词汇，它喜

欢用这种词汇，似乎也不那么冷嘲热讽。与伪戏仿不同，戏仿具

有反讽性质，试图证明某-特殊的文化陈述是虚假的。因此，戏

仿意味着要么可能有真实的文化陈述，要么所有文化陈述都是荒

唐的，如果它稳妥更激进一些，菩至成为悖论的话。如果戏仿蕴

涵着这一极端的观点，那么， 2就必须避免提出自己阶积极的文

化主张。这种悖论可以把J5~o~改造成艾也犬儒主义。

反讽是现代主义范式，而后现代主义的格调则不那么沉重，

根本没有嘲讽的意味。后现代建筑的伪成伤是孤芳自赏，它之所

以成功是因为它并不在乎立是奇是一个永久的文化表达。也许它

的影响的焦虑已经被治愈，而这正是现代主义的主要偏执。它以

不那么自重的尼采式的轻松公开展示它的影响，并以同样的姿态

超越那些影响。它也超越现代主义对自身的偏执，将其视做文化

进步的顶峰。我不知道是否有一种后现代的后现代主义，但我怀

疑那种可能性会使后现代派感到焦虑，就如同后现代的可能性使

现代派感到焦虑一样。元论现在是否代表超越过去的进步，无论

现在本身在将来是否被取代，这都不是后现代所关心的问题。后

现代的兴趣在于复杂性，而不在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功能性的素

朴性，即进步的部事，而这种对复杂性的关注也不过是一个故

事，或至少是一个太简单的故事。

如果从启蒙运动继承过来的进步的元叙事彻底消失，那么，

后现代艺术和思想就不应该有任何怀旧感，不应该为缺乏取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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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的新的元叙事而感到遗憾。怀旧只在与希望进步形成对比时才

有意义，而放弃启蒙进步的比喻则使对一个天真时代的留恋成为

泡影。法国的后现代派能够在不怀旧的情况下行动，这是他们超

越海德格尔的地方。海德格尔仍然对存在的历史隐退感到遗憾，

似乎无法摆脱在存在中寻找居所的欲望。如利奥塔所描述的后现

代态度所示，后现代已经摆脱了对已经失去的、现代传统用来证

实自身的叙事的怀恋，感到没有必要重新捕捉与过去的一种基本

连续"后现代知识不简单是权威的一个工具;它纯化我们对差

异的感性，强化我们忍受不相容性的能力。"⑩

然而，这种说法有些过分，因为严格说来，任何理性探讨都

不能容忍不相容性，如果那意味着相对地相信没有理由在理解一

些现象的一种方法与另一种对立的方法之间做出判断。福柯在撰

写《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时，也在勾画历史断裂的图表，

使我们能够容忍似乎与我们自己的话语不相容的话语。然而，后

来，他也同样像关注断裂那样关注连续，也许因为他认识到在识

别与我们自己的语言不相容的一种语言的过程中存在着哲学问

题。有些语言哲学家认为，明显与我们的语言不相容的一种语

言，即不能转译成我们自己语言的一种语言，实际上根本不能视

做一种语言，更不用说容忍或视其为实际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了。所以在论性的后期著作中，福柯也许已经开始满有理由地把

他的任务看作是纯化我们对差异的感性。

不做权威的工具也是福柯的一个基本愿望，但他并不认为避

免做工具的惟一方式就是放弃把自己的话语和实践合法化的欲

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利奥塔提出的建议，即后现代思

想家将通过元叙事经历对自我合法化的怀疑，并未使人产生其他

的合法化形式不可行的看法。@哲学的自我合法化在传统上是通

过元叙事达到的，比如，关于知识和自由必然进步的元叙事。福

柯从来就不赞成这种元叙事，但《知识考古学》看起来非常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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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证，似乎以康德的方式让自己的哲学走上了科学的安全之

路。即便他后来放弃了这一尝试，他也从未完全摆脱他的哲学背

景，因此，也未摆脱对方法和立场的努力证实。《知识考古学》

是他对自我合法化的最著名尝试，尽管后来有人对此予以否定，

甚至说他对自身的合法化不感兴趣，但他的访谈和讲演都证明了

他要阐释和理解自身的一种持续努力。反复寻找关于自身发展的

叙事以便解释当下的立场，这与他的谱系学方法并不是不一致

的，因为从谱系学的角度研究自身并不是不可能的。

我感到《知识考古学》中陈述的准认识论理论凡是存有方法

疑难的地方，福柯都为他自己所说的"超验自恋"感到内疚。⑩

据说以前的哲学都自认为是惟一的话语，可以证明自己对其他话

语说话的权威，可以要求合法的知识身份，并为此感到内疚。但

福柯本人则为考古学本身要求一种类似的特权。在他看来，考古

学研究档案，即在历史上可区分的各种有关知识体系的前提。与

《词与物》中描写的知识型→样，档案也是"历史的先验"为

"我们可以言说的东西一一和它自身，即话语客体"提供可能的

条件。档案在发生作用时依然是未思，任何档案都不可能整体地

把握。所以，我们的档案就是我们自己的未思"我们不可能描

写我们自己的档案，因为我们恰恰是从这些规则内部说话的。"

考古学有档案吗?有。能描写那种档案吗?只能"间接地"通

过研究"已经不再是我们的话语的那些话语"把我们与"我们

不再言说的东西"分离开来的话语。

当考古学设定一个先验前提时，当只能用一种特定的方法推

断或至少间接推论这个先验前提时，档案便相似于康德的超验哲

学了。尽管考古学并不是标准哲学意义上的知识理论，但当它似

乎自以为是我们用以理解我们自己设定的知识前提的惟一方法

时，它昕起来就给人以自恋的感觉。福柯说"对档案的分析渺

及一个特权区域:它既接近我们，同时又不同于我们当下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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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它是环绕我们的在场的时间疆界，充斥于我们的在场，在他

性中指示我们的在场;它是在我们身外为我们划定界限的东西。"

到《规训与惩罚》发表时，福柯的伪戏仿所模仿的与其说是

康德毋宁说是尼采。考古学不过是称作谱系学的一种较一般方法

的一个策略。与尼采一样，福柯并非....LJ .>号涟系学是思考未思的一

个特殊方法，而只不过是一个方法而已。由于不主张客观性和纯

客观性，谱系学的优点恰恰在于官认识到了有多种可选的方式让

未思揭示自身，因为未思不是单→酌，而是多元的，不是档案，

而是具有多层面的复合体(:谱lf;学平必自以为是在挖掘思想的根

底，因为如果思想总是除释的舌，那就不而能f￥未经阐释的根

底，包括每一种可能也煮、维或精藩的条件工福柯一旦从现代主义

的、准超验的、新康德主义的立场转向后现代的新尼采主义的立

场，就更有理由不再坚持各种认知话语的根本不相容性，放弃他

以前认为的历史上发生断裂的倾向。在早期论医学和诊所实践的

著作中，在某种程度上也在《词与物》中，他描写了概念革命，

仿佛这些概念革命大体上同时发生于所有科学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始于法国大革命的十年或二十年间)。在后期论性史的著述

中，在古希腊的性和基督教的性之间，在这两者的性和现代的性

之间，在所有这些的性和中国的性之间，仍然存在着断裂。由于

，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核心，这个核心又含有三个关键因素:行

为、快感和欲望，因此就共有一个性的概念。但每一种又对三者

之阔的关系和相对重要性有不同的看法。⑩这些看法并不是不相

容的，因为后期的看法可能包括前期看法的某些因素。如果发生

变化，这种变化也不是总体的，因为伦理内容只有一些因素发生

变化(如关于成为一个社区成员，或希望成为某种人、或更明确

说，成为一种性主体的共同前提)，而另一些则保持不变。我认

为福柯以为性伦理可以改变，但不必同时改变与特定的性实践相

共时的所有政治和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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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哈贝马斯-利奥塔之争

仅就上述解读的福柯向谱系学而非认识论的自我合法化的发

展轨道来看，我们现在怎样根据晗贝马斯和利奥塔就现代性和后

现代性之间的争论来看待福柯?晗贝马斯仅仅是攻击福柯的许多

批评家之一，他们认为福柯没有把自由和正义引人现代政治和道

德价值之中，而这些相同的价值又恰恰是他对诸如监狱、精神病

院和学校等现代机构的批判的前提。@许多福柯批评家认为，批

评原则只能从独立于所批判的社会原则的视点才能得以发展。任

何人只要相信这种现代主义的假设，就会把福柯看作是虚无主义

的、宿命论的功能主义者。作为功能主义者，福柯似乎假定，社

会是由一个看不见的人而非一个负责任的、合法的国家权力和理

性的立法规则控制的社会整体。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

福柯可以说不仅否认政治结掏，而且否认在没有社会制度的情况

下能够持续的任何人类本性。所以，福柯显然相信，除了完全废

除现代社会之外，社会改良是不可能的。他似乎谴责整个现代时

期，同时又未能提出取代现存机构的其他选择，因为他认为并不

存在用来判断社会好坏的标准。

怎样来为福柯辩护呢?我认为这些批评反映了对福柯研究事

业的一种误解，也许是由于福柯在访谈中所用的修辞引起的。原

则上看，这些反对意见高估了他有意从事的事业，因为他们认为

他是个现代派，而实际七他是一个后现代派。我始终试图表明后

现代的知识观点不必否认社会知识或真理的存在。但真理在能够

以某种方式创造不同意义或导致争论或不同政见之前是微不足道

的。如果利奥塔是正确的，那么，后现代思想家的一个关键特点

就是，当问题涉及到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时，他们便怀疑通过理

性地掌握国家权力来为复杂的现代社会负责的思想..即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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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社会是一个体系，但对社会的完全控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

这必然要求对其最初状态予以严格的定义，而这样的定义又是不

可能实际做出的。o

这一主张并未否认讨论政治理论的领域，但确实对其有效性

提出质疑。后现代派不必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否认所有社会机构

都是合法的，如利奥塔对通过理性的舆论达到合法化的怀疑。@
利奥塔反对晗贝马斯坚持的观点，即社会机构只能在允许理性舆

论的构成时才是合法的。后现代派没有必要提出比较极端的反

论，鼓吹这些机构应该把不同政见扩大化。@把这场争论看作是

以晗贝马斯为首的主张公共舆论的现代派与提倡不同政见的后现

代派之间的争论，就是过分的简单化。公共舆论和不同政见并不

是相互矛盾的两种价值。提倡公共舆论的理论家并不相信在真实

世界中人民会被迫同意或达成一致见解。所论的问题不过是，交

际也许反事实地预先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只要交际继续进

行，并相信真理仍然是最重要的论题，所以不同意见的双方仍有

达成一致见解的可能性。提倡不同政见的理论家不可能合理地既

断言任何程度的一致见解都是邪恶的，又断言不同意这一主张的

人都是错误的。把不同政见作为理想的选择加以强调，并以此反

对公共舆论，这是误导，因为不同政见的辩护者因此而被推上了

与不同政见者辩论的尴尬位置。不同政见的任何辩护者也许都会

相信，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压制不同政见，没有不同政见的社会不

是理想的社会，恰恰相反，这样的社会肯定是大规模实行压制的

社会。后现代派会因此认为，检验社会正义是要看社会结构是否

允许有不同于规范的一致见解和思想的东西存在。当然，如果这

一立场果真是后现代主义的关键所在，那么，它的主要任务就是

从政治和社会角度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容许不同政见和羞异。@

福柯本人注意到了为不同政见辩护而反对一致见解的做法。

在后期的一次访谈中，有人问他对晗贝马斯的公共舆论模式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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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说"我至多只能说，人们也许不必一定支持一致见解，

但必定反对非一致见解。"ø因此，他对晗贝马斯的论点表示犹

豫，这个论点是:理性话语不仅事先假定了达成一致见解的可能

性，而且把一致见解与正确性等同起来。尽管他认为这一结论有

些过于强硬，但并未因此反对这个论点背后的真理内核，即是

说，当我们发现别人表面上合理，但在基本信仰上却与我们不一

致时，我们就要调查缺乏一致见解意味着什么。也许在社会实践

中存有如此重大的差别，以至于没有指望达成一致见解，但是，

我们还是能够更充分地意识到我们的实践何以规定了我们的认

知、态度和信仰，并从中获益匪洗。如果我对福柯的话的阐释是

正确的，那么这也将证实我对他的后期著述的阐释。按照这种解

读，福柯不是、也许从来不是一个功能主义者，从来就不把社会

当作单一的制度，如果不改变整个制度，其任何部分都不会改变

或改善。他也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从来就不认为权力总是抵制功

能的，试图改变我们的社会实践是毫无意义的。后期论性伦理的

著作不是虚无主义的，因为这些著作试图表明道德准则具有实质

性的文化基础和作用。这些著作不是宿命论的，因为它们具有一

种矫正价值，尽管是以间接的方式。早期的性构形对我们来说并

不是真正的选择，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归那些构形，因为我们看到

那些构形在当时就如同现在我们的构形一样是有问题的，尽管体

现在不同方面。但是，它们至少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对性的理解并

不是通常所理解和实践的性。因此，我们所理解的性不是生理上

的性，不是固定不变的性，而是由社会引起的。如果现代对性的

理解在经验上是压制性的和禁止的，那么，思考历史上不同的理

解可能会给我们另外一种理解。

当然，福柯所指的是一种后现代的性的出现，这种性比现代

的性更自然，因为他拒不认为我们拥有能够摆脱社会曲解的自然

的自我。但他暗示说，我们本身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执迷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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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取向、用正常或异常的性实践的区别来给人们分类的话，我们

的日子会更好过些。然而，这一要求大可不必引导人们诉诸于性

的乌托邦。

在后期著作中，福柯力主向我们表明，如何在不事先假定仍

然未思的东西即叫做人的形而上学实体的情况下，来思考未思。

如果没有人这个客体，那也就不会有性这种始终或最自然的事

物。未思包含着历史上不断变化的关于性主体的观念。这些观念

是很难挖掘的。然而，如果我们用考古学的方式对乍看起来陌生

的旧文本加以筛选，我们就能逐渐重新创造经验的概念，这种新

的概念将不是以前的概念和我们自己的概念的融合，但能使我们

自己的特性与不同的特性形成对照，而我们自己的特性也正是从

这些不同的特性中产生出来的。

因此，在思考未思的过程中，我们不再进行现代关于人的本

性的形而上学假设和关于先验和不变范畴的认识论假设。后现代

方法是批判的谱系学的历史。@谱系学所描写的不过是我们何以

成为我们之所是。但是，在撰写一部成功的谱系学的行为中，我

们变吃了京同的人，或变成了后现代人，因为我们对自身有了不

阔的理僻。即便变成不同之人的任务似乎是不确定的、不清楚

的，但是，如利奥塔所说，后现代的自我理解却是"令人难以置

信酌"它对有美自身的一些假设不予质疑，使其搁置如此之久、

忍受自涌幻觉之苦，Jd.至于某种特定的经验或生存模式已经成为

必然的和不可改变的了。

由于思考后现代之未思，谱系学的方式已经成为真正的知识

形式，因为它理解的是尚未被思考的一些事物。但除了以片面和

间接的方式外，它还不能算作一种自我认识，因为成功的谱系学

证明是一种隐含的自欺，因而削弱了恰恰由剩下的未思所实践的

那个观念的控制。如果后现代谱系学真的是自我认识，那么，所

认识的自我就证明不是单一的、统一的、完整的和整体的，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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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的、播撒的、难驾驭的和脆弱的。

结论

如果我对福柯后期著作的解读是正确的，那么，就不能把他

划为现代派或反现代派。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是一个现代派，

因为他不再相信我们的重要的未思是人的本性。他也不怀念前现

代，因为他丝毫没有回归天真的黄金时代的新卢梭式的欲望。在

福柯看来，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时代。

那么如何解释利奥塔关于后现代总是一个现代时刻的观点

呢?这一观点的确捕捉到了福柯运用了现代的思考未恩的阐释方

式，同时又放弃了关于社会和认识论进步的现代元叙事。仍有待

探讨的是，福柯是否被他试图利用同时试图废除的那种思维方式

所同化?所以，后现代的立场最终要面对一个历史问题，即，它

试图成为后历史的努力能否成功或已经成功?我之所以比利奥塔

更明确地把后现代与现代区别开来，是因为虽然后现代和现代都

自认为面对这个问题，但后现代态度能够在不怀旧的情况下面对

即将到来的任何事物。对比之下，现代态度仍然为其焦虑的回顾

所扰，同时又面对严峻的要求，即可预见的未来必定要好于现

在。如果这番描述是正确的，那么福柯的态度就既不是现代的，

也不是反现代的，而是后现代的。

据我所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观点，比之利奥塔不那么极端的一

个观点，称福柯为后现代思想家并不会使他的同代人或幸存者也

必然成为后现代派。历史性突破并不是同时在每一处对每一个人

发生的。同一个人、学科或机构可能在一些方面是传统的，另一

些方面是现代的，而还有一些方面是后现代的。此外，因为历史

上没有必然的进步，没有向前的运动，也许没有历史这种东西

(缺乏令人信服的元叙事)，所以，后现代不可能暗示来自晚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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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或未来的任何规范进步。后现代主义不可能、也不应该声称比

它的前一个时代更好、更进步、更聪明。现代主义确实声称占有

这种优势，这正是它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地方，也是后现代的伪

戏仿破坏性地加以揭示的。所以，后现代派不能声称那些传统或

现代之人最终必将走上后现代主义的道路。与利奥塔的立场相

反，福柯式的后现代派不必倡导后现代主义。我认为，福柯是一

位始终不渝的后现代派，因为他决不会自称是一个后现代派。此

外，他是一位范式后现代派，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对现代社

会知识的怀疑所换来的却不是一种与之相对应的怀疑。

注释:

①见 J幽1- Franc 0也 Lyotard ， 7页e P<缸tmodem co阳拢阳: A&和，τ on 必wwl

吨贺，国ns. Geoff Beruúngton and 勘ianM酬皿(阳m剧polis:U时.vemity of MÎn

nes幽阮咽， 19制); and Jü咿:n Habenn邸， The philos仙ical Di翩翩 ofM.侃伽抑:

1灿)f! lø::tures ， 国脑. F:时到ck Llwrence (臼mbridge ， M剧. ;阳r Press, 19:町) . 

see also Ha如mds 四町， "MI四如峙 versus p，倒钮肌如nity，" N.耐臼man Critiq/æ , 

110.22 (Winter 1981), p.13，文中他写道:青年保守派重申了审美现代性的基

本经验。他们把解中心的主体性的革命看作是自己的，认为他们从工作和有

用性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带着这种经历走出了现代世界。基于这些现代主义

态度，他们证明一种不可调和的反现代主义是正确的。他们走进了一个遥远

的、古代的、自发的领域，那是想像的、自我经历的、情感的领域。他们以善恶

并置的方式把工具性理性与只能通过召唤才能接近的一条原则并置起来，不

管它是权力意志还是主权，存在还是诗意的酒神力量。在法国，这条路线从

巴塔耶通过福柯而到达德里达。

(Michel Foucault , "What is Enligh恼unent?" in The Foucault &.到曲， 00. 

Paul Rabinow ( New York: Pan由酬， 1佣的， p.39. 
("Knowledge: Its A，呻IÎsÍtion and communi呻侃"是乔纳生·阿拉克主办

论福柯的会议的名称，会议于 1姐5 年 5 月 10-11 日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

召开。

(Michel Foucault ,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畸倒对'.ogy oftJ胆战/1IIiJlI，岛即回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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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回 York: Random H侃珑， 1叨的， p.329. 

(Michel Fouω础币leω也r of Di优OUI田" (December 2 , 1970) , trans. By 

Robert Young in his UI耐力事伽 Text: A Post - Stnu:turalist 局组由(Lmdon:Roω

ledge and K嘲n Paul , 1981) , p. 67 .在上下文中，福柯的话意味着历史的断裂

是否认任何"巨大的未思"的现实导致的方法论结果，这个"巨大的未恩"可以

为历史连续提供本体的层面。

@ Michel Foucault , "S阳ce，险lOWledge ， and p，侧时 in Rabir酬，而e Fou-

cault 血omJer， pp. 248 - 250. 

⑦ Ly'侃ard ， The P，ω阳础'~fJ， COlJl.必io血， p.65. 

⑧同上， p.ω。

⑨马丁·杰匀画了总体性概念的退化，兑 M叫sm ond Totality: The Ad!坦n

归res 01 a Con叩，tfrom b.幽k:， ω Hahemw、飞(Berkeley and L:陆Angeles: University of 

臼lifomia Press, 1984 )。

(Allan M，句山 ，p，咀μ比ts (;{ Extre!均亨: T!F牙'zSche ， Heükgger ， 比ui.回dt ， Derr币幽

幽(Berkeley and Los Ange阳 lniv时ity of California pr脯， 1985) ， pp.I94-195. 

( Hubert L. 阶叼缸581飞dP，祖1 Rahi仰， M..::Þel F" IJfXUJÙ: Beyond 加ctu.ralism

and HeT1TIJ!TU!I血s ( αúcago: F;tive四ity of αlicago pr础罗 1982) ， pp. 101 , viii. 

@M喇1， Prop阳s 01 Extrernlvf. p. 228 . 

@同上， p.237 o 

(1} FreI划c Jw:ne酬， Foreword to Lyotard , The PosÞ1u尬m ConJi肋饵， p.xviii. 

@在另一篇文章中 ["Pos回肌lernism， or, The Cu1tur百1 l.ogic of Late Capi国·

ism," New Lφ Review 147 (Sun酣rl984)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出了令人信

服的论点，即戏仿"并不负有任何使命缺乏主导社会和文化的元叙事。戏

仿在从现代主义风格向后现代主义的语码的运动中被伪戏仿淹没了与戏

仿一样，伪戏仿是对特殊面具的模仿，一种已死的语言中的言语，但却是这种

模仿的一种中性实践，不具有戏仿的任何隐秘动机，被抑制了讽刺的冲动，没

有了大笑和随暂时借用的异常语言而来的任何信念，而一些健康的语言规范

仍然存在。"(65 页)詹姆逊恰当地谈道，怀旧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词"来

描写后现代主义中"‘新'的重要性因为没有迹象表明"正统现代主义对过

去的怀恋无法超越美学检索的痛苦"0 (66 页)

⑩ Ly幽础， The Pos.阳odem ConJi酌n ， p.x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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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p. xxiv。

(Michel Foucault , 1he Ar饰oeowgy qf 必lOW缸静，位部部.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缸世leOn ， 1972) , p.却13.

(Rahinow, 1he Fouccrult 加曲， pp. 340 - 350. 一个概念，在这种用法

中，包括在不同观念中得以阐释和应用的限定性特征。 John Rawls 使用了这

种区别 :A 加町 qf }Iωtice (Ca础ridge ， M幽.: Harvard Uni四rsity pr脯， 1971; 

see p. lO)。

@我把这些批评家收入了我的选集 FolJC;ωlt: A Critical Reaáer (Oxford 

an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1986) 。

@Ly幽rd， 1he P.由的础rem ConÆti.on , p. 56 . 

@向上， pp.ω-670 

@"一致见解是永远达不到的一个地平线利奥塔说，他的结论是现

在必须强调的是分歧。"(同上， 61 页)

@作为例子，考虑一下近来关于法律规则的争论。对后现代来说，法律

规则在实践中不必是可反对的或不可批判的。试图与法律规则问题达成一

致的明显例子是批判立法研究运动(Critical 1嘲l 如xlies Movement)。比如，我

还要把罗伯托·安格尔的主张说成是后现代的，他认为阐释法律的要点既不

是要以任何代价保留现存的社会制度，也不是要以任何代价破坏它们 o 相

反，他敦促一个活跃的陪审团用法律阐释使社会制度不致太严格和僵化。见

RoI:览Eω Mar明heria Unger , 1he Crit加11 Legal 岛￡幽s Mot朋7eTIt(臼mbri也阻，地88. : 

Harvard University pr酬， 1986) ，以及我的 "lnterpreti咱也e Law: Henneneutical 

and P(翩翩I伽rralist Pers阳tives ，" sa础m 臼lifOTTÚß ÚJW Review 58 ( January 

1细5) ， pp.l36 - 1760 

ø Michel F oucault , "Politics and Ethics: An Interview," in Rabinow，而e

FOIJCOlJ/i 品细缸， p.379. 

@关于谱系学和批评理论的方法论问题，详见我的 "Niel:z!把脸， Hun肥，

时 the Geneal咱cal Metl时 in 由e anthol喀yM臼zsche ω4伊ma即 Thinlær ， ed. 

Yinniyahu Yovel ( Dordr眈，ht ， Holland: MartinωNijho筐， 1986) , pp.却- 380 关于

尼采的后现代风格与后结构主义哲学，见我的"阳嗣phyas 阳gorous 阳080-

向? Nietzsche and POS脑tructur百lism ，" in Fn咿阳us: ITlCQnψletion and Discomirwity , 

New York literary Forum g and 9 (1981) , pp.l71 - 185 0 



论福柯著作中的性、伦理和政治主题

巴里·司马特著

陈永国译

在当代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福柯的著作占据了一个突出的位

置即使是相对来说尚未确定的位置。正是其著作的丰富内容证明

了他的著作既相关于如此众多的探究和研究领域，然而又如此难

以在现存的分析范畴和学科界限内予以定位。①定位方面的这种

困难不仅产生于福柯著作的"原创性"，而且部分产生于其理论

发展过程中焦点的变化和重点的转换。这些反过来又由于福柯根

据后续著作带以前的研究加以重述、修改和重新理论化的倾向而

变得愈加复杂起来。后来论述古代的著作揭示了福柯研究项目中

的另一个修正，这个后续项目是围绕"主体问题"、真理和"作

为伦理的政治"的可能性的。②

我并不想对福和J的著作给以总结或综述。我的讨论大部分将

局限于一种"伦理的谱系学"这是他在后来的文本中提出的，

这些文本探讨的是有关主体性形式的构成等问题。我的讨论将聚

焦于(1)福柯对性和快感的分析，因为这关系到现代个体作为

"性主体"的构成问题 (2) 研究"快感的道德问题"所具有的

政治含义;以及 (3) 对福柯著作的众多批评反应。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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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快感:从现代到古代

福柯著作中指涉性的地方很多。最早涉及"现代的性"的问

题是在论巴塔耶的一篇文章中，后来义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及

分析的可能性，即"在我们可称之为伦理的……方向……进行

的"分析。@这些指涉意味着，后来《性史》中展开的一些主题

实际上在早期著作中已有预示。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福柯的话，

那么，在"性"的问题上耽搁大火就的确不是适当的做法。在一

次关于古代研究的访谈中 e 他iι"找必须承11，电戎对自我的技

术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tt:kt性1!~黯兴趣"'....俨性的问题很讨厌。"⑤

根据这番陈述，关于性和快感的道德问题的讨论被说成与主体、

主体性和真理等问题同样重要，也就不足为怪了。⑥

在《性史》第一卷的介绍中，福柯对以前著作中探讨的权力

和知识的关系问题又提出了一些命题和研究线索。其中的一个核

心命题是，权力与性的关系并不是压迫的关系，权力关系的理论

化不必依据压迫和法律，而应依据积极和富有成效的社会技术、

相关战略和策略。在这个文本中，分析的核心问题似乎是对权力

问题重新阐述。福柯的评论肯定了这一观点，他说"描写性的

快感"本身并未给这部著作的撰写提供足够的动机，这部著作的

主要目的是重新阐述权力问题。这种重新阐述的形式是用肯定

的、技术的、策略的生物权力网络代替司法的和否定的权力关

系。这个生物权力网络"是性本身的构成性母体……是我们同时

既能识别又迷失于其中的历史和文化现象"。⑦

在关于"压抑假设"的一系列尖锐评论中，福柯指出，现代

社会的特性并不在于它们试图限制或压制性，而在于通过基督教

的精神指导、人口的政治经济、医学、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话语

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大量关于性的话语，谈论性的一种制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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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奋，以及教导自己和别人可能与性有某种亲和力的快感、思

想或感觉的责任，即便不是义务的话。简言之:

在我们与我们的性之间，西方置放了对真理的一个永不

完结的要求:我们的任务是汲取有关性的真理，……而性的

任务是向我们讲述我们的真理。③

在此阶段浮现出来的命题是，西方自现代以来目睹了权力机

制的深刻转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权力关系的目标是要管理、

经营、或哺育生命。控制生命的权力是以两种基本形式发展的:

一个是身体观念，对身体的规划11 、完善和增进有用性，另一个则

围绕着人口观念，人的总体，适于其管理的各种维度(如繁殖、

生死、健康水平、寿命等)。生物权力的施行，对生命实行权力

控制涉及到让人类生命特有的现象进入知识和权力的秩序之

中，进入政治技术的领域之中" ( (性史》第一卷，第 141 - 142 

页)。正是在这里，性获得了它作为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它

提供了接近两个轴心的捷径，生命的政治技术就是围绕这两个轴

心运作的;它也允许"接近身体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

关于以性为核心的知识与权力的策略性统一的研究在 18 世

纪的发展进程中就已经出现，但从未以原来概括的形式发展

( (性史》第一卷，第 103 -105 页)。后出各卷揭示了一个重要变

化，即分析和历史焦点的一次重要转换，从对权力关系和"现代

的性"的研究转向更直接的有关主体和"自我技术"的问题，这

是通过分析古代关于快感问题的诸种话语而得以探讨的。对古代

快感的道德问题以及相关的伦理谱系学的发展的分析并不标志着

福柯著作的突破。相反，在后来的文本中，贯穿福柯全部研究的

三个相关问题，即对理性、知识和真理形式，对主体、主体的构

成及其质疑，以及对权力及其效果的关系等分析，都得到了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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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

然而，毋庸否认的是，随着《快感的享用》的发表，又一个

重大变化出现了。对"性"的基本关注在概念上成了历史上的一

次独特经历，其相关的构成因素包括(1)与性相关的知识(科

学)领域; (2) 规范地实践的权力关系; (3) 个体借以承认自身

为性主体的模式和技术。

但是，这个文本所关注的是分析"与自我的关系的形式和形

态，个体就是用这些形式和形态构成自身，认识到自己的主体身

份的" ( <快感的享用》第 6 页)。⑨就这样一种修正而言，把研究
限制在现代时期是不充分的。现代的"性"体验，尽管与以前基

督教的"肉身"体验相去甚远，却共有一个欲望概念，同样受

"欲望之人"这一原则所支配。所以，福柯指出，为了对现代的

性体验的构成进行分析，对欲望和欲望主体进行一种历史研究就

势在必行了，即是说，对各种实践的一种研究，个体借助这些实

践视自身为欲望主体"让一种特定关系在他们自身与自身之间

发生作用，使得他们在欲望中发现他们存在的真理，不管是自然

的还是堕落的。" (<快感的事用》第 5 页)。这意味着要么用对欲

望主体进行简短的历史追踪代替原来的规划，要么就围绕"古代

关于自我的解释学的缓慢构成"重新组织整个规划( <快感的享

用》第 6 页)。对欲望之人加以历史的思考将构成这项规划的一

个组成部分。福柯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对自

我技术和真理游戏的分析上，主体性就是通过这些技术和游戏构

成的。⑩

在关于性经验的最初探讨中，问题只得到了片面的澄清，即

是说，性行为何以应该构成一种道德关怀的对象，而不是"饮食

习惯或公民责任的完成" ( <快感的享用》第 10 页) ，⑩于是这个
问题构成了指导性命题。其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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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为一个道德领域是怎样、为何、以什么形式构成

的?尽管形式和强度如此不同，这种伦理关怀何以如此矜

持?为什么是这种"质疑"? ( (快感的享用》第 10 页)

通过思考古希腊和古希腊一罗马的文化及其各自对"性"行

为的质疑，福柯试图概括一部"自我技术"的历史的某些因素，

即是说，被说成是有意为之的那些行为，个体就是通过这些行为

确定行为准则，试图"在个体的存在中改造自身"的( (快感的

享用》第 10 页)。

在《性史》的第一卷中，福柯提出了关于性压抑的假设的一

些疑虑，所以，在后几卷中，异端伦理显得比后来"苛刻的"基

督教更自由、宽容和温和，但在西方占主导的基督教道德秩序与

古希腊或古希腊-罗马思想中，一些常见的主题和焦虑是相同

的，这对上述看法提出了质疑。这些主题和焦虑包括:对性行为

及其结果的恐惧或关怀"在性快感的使用上"提倡"谨慎和经

济";培养展示"美德、内在力量和自控"的理想的性行为模式:

关于"性角色的颠倒和同性个体之间交婿"的反面形象的产生，

最后 5 在性节制与智慧和真理的获得之间看到一种关系( (快感

的享用》第 20 页)。

然而，仔细观之，这些主题和焦虑在福柯的著作中显然没有

占据它们在各自话语中所占据的相同位置或具有相同的价值。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基督教中，道德原则和戒律一般来说是强制

的，在规模上是普遍的，而在古代，严苛的要求是分散的，而非

统一在一个一致的、握权主义的道德系统之内一一它们提倡而非

强加中庸飞自控或统治:

不蛊该结论说基督教的性道德似乎是在古代思想中"前

构成的";反而应该想像在古代的道德思想中，很早就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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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主题情结一一关于性节制的"四个主题"，在此基础

上，并根据往往非常不同的模式，人们才无休止地阐述有关

性节制的关怀。( <快感的享用》第 21-22 页)

沿着这些线索，福柯论证说，每一种道德都由两个因素构

成:行为代码和主体化形式。在基督教中，占主导的是行为代

码:重点落在了规则的实行和价值的实现上，以及对违法行为的

惩罚上。反过来，主体化，即个体作为伦理主体的形成，基本上

是以准司法形式发生的，其中，伦理主体要求行为必须服从法

律。在古希腊和古希腊-罗马的道德中，严格遵循行为代码和规

则相对来说并不重要，重点放在了主体化的形式和自我的实践

上。主要以"代码为指向"的道德与被描述为以"伦理为指向"

的道德之间的这种对比使得基督教道德与古代道德之间的关系问

题必须依据下列线索重新阐述。福柯并未对基督教沿袭古代思想

的代码因素进行分析，而评论说-一一

仅就代码的连续性、转换或修改而言，重要的是要问这

些主我关系的形式(以及与这些形式相关的自我的实践)是

何以定义、修改、重塑、和多样化的。( <快感的享用》第

31- 32 页)

王三;专义并不是说这些代码不重要，而是说号召个体认识自身

作如(性}行为主体的方式为分析历史性提供了一个更丰富、更

复杂的领域。

尽管古代性行为的各种变体并没有像在中世纪和现代时期那

样被看作丑闻，但古希腊人却十分关注这些问题。但当时在宗教

或医学上并没有号称是权威的制度，来决定哪些性行为是该禁止

的，哪些是该允许的，因为"这类快感的事受被认为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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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问题" (<快感的享用》第 36 页)。显然，性节制的主要主题

在古代时期是存在的。它们出现在医学和哲学话语中，关注饮食

习惯，家务管理，和求偶。但却是作为对"风格化"的性行为的

一种提倡而非作为司法准则提出来的。饮食学( "关于个体与其

身体的日常关系的艺术")、经挤学(关于男人作为家长的行为艺

术)和爱欲学(关于男人和男孩在爱情关系中的互动的艺术) , 

在福柯那里被描写为"在希腊思想中发展起来的三大自我技术"

( <快感的事用》第 251 页，也见第 93 页)。在基督教中，性行为

道德却是由不同因素构成的:

伦理内容不是由性欲而是由欲望领域限定的。……主体

性采取的形式不是行为知识，而是对法律的认可，和对宗教

权威的服从。因此，伦理主体的典型标志不完全是男性行为

中自我实行的完善准则，而是自我克制和仍处于童贞时期的

一种纯洁模式。( <快感的享用》第 92 页)

然而，已知的历史差异要比上面概述的对比复杂得多。

性、主体性和真理

从福柯的著作中显然可以看出，性、主体性和真理之间的关

系具有悠久的历史。只要我们自认为是弗洛伊德的后代，那么，

围绕性快感和真理构成的伦理主体性的形式就可回溯到古代时

期。

虽然冒着对福柯关于快感的道德问题的历史分析进行过分图

式化的风险，但我认为可以识别出五个不同时期，在每一个时期

内，性、主体性和真理之间的关联都服从于变化。第一个时期是

"前柏拉图"的古代时期。@在此时期，关于快感和性表达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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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采取行为风格化的形式，其目标是达到对身体力量的自律、

掌握和控制，适当利用快感，因此使自身摆脱快感的统治。福柯

论证道:

如果不掌握一定形式的知识就不可能行为适中，这至少

是主要条件之一。在利用快感的过程中，如果不同时成为知

识的主体，那就不可能成为伦理的主体。((快感的享用》第

86 页)

快感的适当实践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在四世纪的希腊哲学中主

要表现为三种形式:首先，一种结构形式，其中，适中意味着

"理性占欲望的上风"第二，一种工具形式，其中，适中的实践

促成→种实践理性来决定从属性快感的适当应用;最后，一种反

思形式，其中，适中的实践涉及"自我对自我的本体认可"，这

意味着有必要"认识自己，以便实践美德，压抑欲望" ((快感的

享用》第 88 页)。后一种形式通过柏拉图特别的详尽阐释而走向

第二个时期。其起点是古希腊文化中男人与男孩之间关系所造成

的焦虑。简言之"男孩的二律背反"问题或焦虑产生于这样一

个事实，即年轻人一方面被认为是快感的对象，而另一方面又准

备从青年时期进入成年期，因此，被动的或非男性的角色则被认

为是不适当的。尽管古希腊人并不禁止这种关系，但他们却为此

劳心费神。他们关心的并不是一一

可能使人倾向于这种关系的欲望，也不是这种欲望的主体;

他们的焦虑集中在快感的对象上，或更确切说，在与他人共

享的快感中和在对自身实施的权力中，这个对象也将成为主

人。( {快感的享用》第 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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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质疑构成了柏拉图探讨真爱本质的出发点，而这种探讨

固然包含着对快感的应用与真理的获得之间关系的探讨。通过把

真理问题引人快感领域，柏拉图的爱欲研究为福柯展望的一种欲

望解释学铺垫了道路。

福柯在《自我的呵护》中检验了自律艺术或自我技术的进一

步改造。这一研究识别出了第三个时期，即公元前两个世纪中出

现的古罗马的→种"自我文化"这种文化实际上等于积累了对

性活动快感的不信任。对性欲的一种更强烈或更明显的质疑是以

医学的形式体现的一一医学越来越关注身体快感所带来的后果;

对男女之间关系的对称性的规定，以及用婚姻代替男孩性爱的问

题。所有这些暗京了对性节制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这种要求是

以一种"自我文化"表品的，通过这种文化，自我与自我之间的

关系得到了强化。@与快感的盗用有夫的越来越强烈的有制要求

并未呈现禁止的形式;相反，坚持"关怀自我"，重新限定与自

我的关系，以及发展→和特殊的性行为，话女日此类的需要也越来

越强烈了。@

至于在古罗马的"自到文化"中是否出现了一个未来的道德

系统的雏形，在这个系统中专性行为将被看作邪恶的，只在婚姻

内部才是合法的，而同性恋将作为异端而受到谴责，这是此时又

一次出现的问题。这是否提供了"一个性节制的模式?并在基督

教社会中得到合法的框架和制度的支持?" (<自我的呵护》第

235 页)福柯的回答是，古罗马的"自我文化"的确提出了另一

种形式的道德质疑，但不是对禁忌的强化，这些禁忌才是性道德

系统改造的根源?相反，这是围绕自我问题发展的一种行为风格

( {自我的同护》第 237 -240 页)。在所分析的文本中显见的是对

性实践的愈加强烈的关注，和这样一种观点的出现，即越来越有

必要控制和定位性行为。在道德、医学和哲学话语中提出的行为

的特定风格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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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第四世纪所描述的风格，但也不同于将在基督教中发

现的风格。在此，性活动在形式和结果上与邪恶联系起来

了，但它本身在本质上并不是邪恶。它在婚姻中得到了自然

的满足，但是一一尽管有些例外一一婚姻并不是阻止这样一

种邪恶的直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男孩的情爱中并没有婚

姻的位置，但不能因此而把后者谴责为违反自然规律的。

( (自我的呵护》第 239 页)

尽管有一些道德戒律相像于后来的道德制度，但主要的差别

仍然是主体的伦理构成一一"本身作为自身性行为之道德主体的

构成" ( (自我的呵护》第 239 页)。

就基督教的情况看，我们可以说这是福柯所识别的第四个时

期，即通过一种表达一克制的解释学构成的自我，其中"肉体"

的快感被看作罪孽的或邪恶的，是必须拒绝的。随着基督教的到

来，主体的伦理构成发生了下列变化。伦理的本质不是性欲，而

是"肉体"，色欲，一种欲望形式 z 主体性的模式不再是培养

(审美的)生存或行为方式，体现道德上受到高扬的快感的应用，

而是神圣的律法;人们用以改造自身、从而适应自己作为伦理主

体的行为的伦理工作不是控制，而是自我诠释，而就灵魂内部与

邪恶的不断冲突而言，这种自我诠释是无休止的严最后，道德

行为的目的不再是节制，而是纯洁和不朽。在基督教的"公式"

里，重点放在了欲望和欲望的根除上:

行为必须是中立的;你采取行动只是为了生儿育女，或

履行你的婚姻职责。而快感政治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被排除

了。( {论伦理谱系学》第 3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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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时期即"现代"时期，即对自我的肯定时期，其中，

欲望在理论上受到强调，在实践上被接受，并得到释放。关于自

我、欲望和"性"的这种观点是在心理学、精神病学、精神分析

学和相关的规范学科内部，并通过这些学科的实践构成的。真正

的自我是通过人文科学和相关的治疗实践的启发性分析和解释程

序得以揭示的。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从古代到现代一直延续着一个演变的文

明过程，而意味着伦理主体的构成，自我成了行为受到伦理折磨

的主体。这种主体的构成揭示了一种复杂的历史性，其中两个重

要的区域是共性或连续性，和本质上固有的差异因素。二者都不

涉及对古希腊人的模仿，也不把对快感的特殊的道德质疑作为模

式。⑩然而，如果古代时期在我们的性行为问题上不具任何典范

价值，那么，它还是能够说明一种"不同的关于身体和快感的经

济"的存在( {性史》第一卷第 159 页)。即是说"通过自身对

自身实施的控制而保证的快感的经济" ( {快感的享用》第 244

页)。在此程度上，它揭示了现代"性"经验的历史性，对把性

欲的"释放"作为可能的或适当的行为目标这一看法提出质疑。

这不是要否认另一种关于身体和快感的经济，或与自我相关、构

成自我的其他模式等可能性。实际上，可以认为，在检验古希腊

性伦理的过程中得到肯定的恰恰是这些可能性。

伦理和政治的问题

福柯话语的一般政治问题已经受到广泛评论，所以，在对其

后期研究及其意义予以评论之前，我仅就一些主要问题予以扼要

的总结和发展。@

福柯的分析并不是针对整个社会问题的，不是针对作为总体

的社会的，而是人类经验的特殊形式(疯癫、疾病、犯罪与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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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性，等等)。这种分析的目标不是为了"回答"或"解决"

"问题"或帮助发展新的社会介入技术，以供社会工程师和/或

不同范畴的职业人员采纳或利用，他们通过阐释从被认为处于

"正常"范围之外的各种状况、行为和经验来"照顾他人"。相

反，福柯的目的是要挑战和质疑流乎j~~J喝一一比如，让那些从

事体制性职业的人们"无所适从"。@这项 τ作的批判对象是一种
检索扩张，对局部和次要知识影式的支持，以及对有关经验、实

践和事件的普通观念的错置 J 研先棺柯著作中的政治问题一一

并非起因于一种批严形式，即卢称除了有效~~结论而拒斥一

切可能的结论的一件方括检验，而更倾向于"质疑"一一

即，行为、实践和思想领域的发展……似乎为政治提出问

题。⑩

在福柯的著作中，没有对预设的政治立场的认可，没有实现

明确的政治规划的企图。其目标是一种不同的秩序，即通过批判

分析现代社会的"真理政治"的特征来"质疑政治"。对福柯来

说，知识分子的角色不是告诉别人做什么，不是颁布法令，也不

是帮助建构"预言、诺言、命令和程序"。其任务不是要肯定流

行真理的"一般政治"而是要批判地质疑不证自明的东西，打

破习惯的东西，消除熟悉的和被接受的东西，重新检验规则和制

度。实际上，是要挑战现行的"生产真理的政治、经济和机构体

制"。@其隐含的目的不是把真理从权力中解放出来，而是要展开
构成一种新的真理政治的可能性。

对福柯来说，最后把知识或真理从权力中解放出来是不可能

的，因为二者错综复杂地连结在一起，它们直接地相互包含。总

之"没有知识领域的相对构成，就没有权力关系，而任何知识

又不能不事先假定同时构成权力关系。"@要着重指出的是，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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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构想的权力的实施并不是否定、压制或禁止 E 相反，权力关系

是多产的。通过实行权力和相关的知识构形，一些身体、姿态和

欲望作为个体而得以构成和识别出来。在福柯看来，权力的实施

涉及"指导可能的行为和整理可能的结果"。这是对其他实际或

潜在行动发生作用，在引申意义上，只能是对"自由主体"对

面对可能的、包括不活动和/或抵制的活动过程进行选择的主体

实施权力。如福柯所描写的"在权力关系的核心，而且常常激

发权力关系的，是顽强的意志和不妥协的自由" ( (主体与权力》

第 219-222 页)。仅就把权力的实施看作"构成其他可能活动的

场所"的活动而言，社会生活，或社会，就被等同于权力关系的

存在了。反过来，对权力关系的质询成了"固存于一切社会存在

中的一项永恒的政治任务" ( (主体与权力》第 233 页)。福柯在

后来的著作中实施了这项任务，权且把"政治当做伦理"，把伦

理主体的问题置于当代政治思想的议事日程之上。

福柯的性史不仅仅比较了古代时期和基督教对快感的道德质

疑和相关的伦理主体性的形式。@虽然这部著作的历史焦点相当
遥远，但仍有很多与当下相关的地方，尤其是在对现代主体、政

治和伦理的批判分析和理解的发展上。福柯分析了古代时期对快

感的道德质疑，这种分析的重要性并非衍生于它作为我们模仿的

一个模式的地位，而衍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古代的过去和现

代的当下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蹄称。在古代，道德行为是基于

生在美学之上的，那也是"一种伦理学"，而非基于对宗教或法

律的坚持。同样，在现在一一

我们大多数人不再相信伦理的宗教根基了，也不想让法律制

度干扰我们的道德生活和个人的私人生活。((论伦理的谱系

学》第 3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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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福柯的兴趣在于建立一种"新伦理学"，这种被构想

为"一个非常坚固的生在结构，与个别法律无关，并带有一个集

权体制，一个规训结构"。@
分析对快感的道德质疑揭示了构成伦理行为形式的各种可能

性。福柯据此论证说，首先，没有必要把"伦理问题"与"科学

知识"联系起来，我们如何行为检点，我们如何过活，这是伦理

问题，是不能用科学来回答的。其次，仅就我们道德的一些主要

特征已经在一种根本不同的生存美学中表达出来，因此"在伦

理学和其他社会或经济或政治结构之间建立一种分析的或必然的

联系"这一想法就必须放弃( (论伦理的谱系学》第 349 - 350 

页)o@与对福柯著作的惯常评论相反，后来的研究显然强调人类

表达、自由和行动的规模，以便实现个人和日常生活的变化。在

此程度上，分析对快感的道德质疑就构成了对这些批评家的反

驳，他们试图证明，福柯所描写的人类错综复杂地陆入了权力关

系网络，导致了一种无法逃避的统治。福柯就这种解读作出如下

评论:

人们不能把这样的想法强加于我，即权力是一个统治系

统，它统治一切，不给自由留有任何余地。((自我呵护的伦

理》第 124 页)

在讨论对福柯著作的批评时我再来谈论这个问题。

曲解的交流:批评家与其批评

福柯著述的广度，其对传统方法的批判，以及对人类经验和

行为的诸多形式的分析，使其成为人们随时加以评说的靶子。本

节中，我将集中论述对福柯著作中两个关键问题或因素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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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对权力关系(和抵制)的概念化和著作的基础问题。

关于福柯对权力关系的分析，一种常见的批评是，他把现代

权力技术描写成对个体精神、身体和经验的如此严密的管制，以

至于抵制的规模或潜势似乎是最小限度的了，甚至等于零。此

外，有人认为，福柯所理解的权力缺乏实质内容，其必然结果

是，抵制似乎不具有规范的基础。这些批评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

出现在马歇尔·伯曼、彼得·杜斯、于尔根·哈贝马斯和南茜·弗雷

泽的著述中。他们认为，在福柯构想的权力中没有自由，没有自

由的空间或余地，他所提出的命题相似于韦伯对西方文明中愈呈

强势的理性化过程的悲观分析。其重要的差别在于，在福柯的著

述中，铁宠的网眼更密实、更结实。@同样，他们批评福柯把现

代权力形式描写为"进行社会和心理控制的前所未有的严密形

式"，是"对身体的愈加强制的控制"，而没有阐明那部"著作必

须……包含的原则、力量或实体，哪怕是含蓄地阐明的"。@换言

之，他们断言，福柯并未确切清楚地阐明权力所压制的是什么。

一种比较批评显见于晗贝马斯下面的评论中"生理权力是用来

称呼社会性的形式的，这种社会性废弃了所有自然的自发性形

式，把整个生物生命改造成了权力的一个基础。"@

这些批评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建构一种解读，把福柯所批判的

权力关系观念颇具讽刺意义地归属于福柯的著作，即一种否定

的、法律的最终是压抑的观念。反过来，福柯著作中用来支持肯

定的、有益的权力关系观念的证据和阐述都被颠覆了。恢复福柯

认为不充分的权力概念使得批评家们把这样一种想法归属于他的

著作，即权力是"使某些知识的形成成为可能的压抑制度" ((分

解的逻辑》第 175 页)，@这意味着，福柯的著作把"身体和一切
生命基础都循序渐进地包括在权力技术之下了" ((现代性的哲学

话语》第'}1!，7 页) ，因此认为有必要提出有关被权力所颠覆的东

西、权力所不及的东西的一种观念，哪怕仅仅只是潜在的。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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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他们认为福柯著作中缺乏的是那些规范性观念，即为什么应

该抵制权力，为什么斗争优先于服从等等。@
批评家们在福柯著作中寻找这种规范观念的行为造成了另外

的难点。比如，福柯著作中始终如一地表达的观点，即权力关系

是脆弱的，易于改变和颠倒。然而，现存权力关系中的→次变化

并不涉及从普遍权力关系中的"解放"因为一-

在人类关系中，不管这种人类关系是什么一一不管是语言交

际的问题……还是爱情关系、制度或经济关系问题-一权力

总是在场的:我指的是一个人希望指导另一个人的行为的那

种关系。< <自我呵护的伦理》第 122 页)

所以，如我在上面提到的，与晗贝马斯等人相反，在福柯关

于摆脱权力关系的身体和快感经济中，不可能有我们所寻求的

"解放"。但他的著作使人感到→种有关身体和快感的经济是可能

存在的，而非现存的一种经济，尽管那也会涉及权力关系。同

样，当福柯提到可能导致"一种新的光明"的反对学科权力的斗

争时，他所指的不是晗贝马斯所说的后者构成了摆脱权力关系的

一泊形式<{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 284 页)。这应该是绝对清楚

的，因为陆贝马斯提到的那个文本是以这句话开始的如果人

们想.t!寻找一种靠荤科的极力形式…… "00然而，在晗贝马斯的

引文中 这个短语被略掉了，这就使他避开了那个核心命题，即

肯足的;在益的权力关系的存在，而且被认为与社会性是一回事。

在这个意义上，权力关系大可不必是坏的。如福柯所说:

权力关系本身并不是人们必须摆脱的坏事。我认为不可

能存在没有权力关系的一个社会，如果你认为权力关系是个

体试图行动、确定他人行为的手段的话。< (自我呵护的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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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第 129 页)

这些批评话语的潜台词似乎是，背叛或反叛权力是罕见的、不寻

常的事件，要求有待于摆脱的一种本质、性质或经验的存在，和

/或识别现存权力关系形式中的错误的某种规范观念的存在。然

而，福柯则把自由作为权力关系存在的必然条件，他认为一一

如果没有抵制一一暴力抵制、逃避、诡计、扭转形势的策略

一一的可能性，就不会有权力关系……如果每一个社会领域

都有权力关系的存在，那是因为到处都有自由。((自我呵护

的伦理》第 123 页)

权力关系发生变化，反叛和叛逆经常发生，而新的权力关系

形式不断出现和发展。抵制和反叛的确发生，但就战略、策略及

其各自结果而言不会有在科学士、已然理性化了的保证，而更切题

的是，权力关系总是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持存。惟其如此，晗贝

马斯等人提出的问题就似乎是不适当的。"为什么抵制、战斗和

斗争，而非屈服?"要回答这个问题就等于假定反叛或抵制需要

一个在知识上得以阐述的理由。这就等于没有认识到，福和?在他

的著作中提到了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一种可选观念，它涉及一个

原则性立场，与社会和政治分析的立法和规定的趋向相对立，而

这正是普遍化的处理和解决中通常体现的趋向。@除了作为一种

特殊的批评理论刊分析的发展之外，这部著作究竟表现什么，这
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尽管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从后来的研

究和反思中逐渐浮现出来的是"作为伦理的政治"的观念。在此

所要考虑的第二条批评线索涉及到福柯著作的基础问题。杜斯认

为福柯的著作中存在着一个两难境地，即是说，如果"经验模

式、意义系统和知识客体都完全是由‘构成规则'所决定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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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后来-一一由权力关系所决定的"那么，若让他自己的著作
发挥政治批评的作用，就必须诉诸于"并未如此确定了的某种形

式的意义、经验或知识" ( (分解的逻辑》第 185 页)。如果有一

个两难境地，那完全是杜斯的创造。在福柯看来，无论何时，经

验、意义和知识客体都不是"完全确定的"既不是由"话语的"

构成规则，也不是由"~~话语的"权力关系确定的。问题在于杜

斯的阅读，这种阅读再一次唤起完全确定经验、意义和客体的权

力关系和知识的幽灵，其隐含意义在于，福柯的分析未给表达、

自由或抵制留有任何余地。一如上述，关于权力关系和知识的这

种观念是与福柯提出的观点相对立的。

晗贝马斯的著作不仅是对福柯的理论而且是对人们后来所知

的"后现代"社会理论提出的最持久、最具挑战性的批评。显

然，杜斯和弗雷泽对福柯的批评是以哈贝马斯的批评为根基的。

晗贝马斯就福柯的著作提出的主要观点是"福柯自以为是启蒙

传统内部的思想家，这与他对那种现代知识形式的确实无疑的批

评相协调吗?"@其含义在于，福柯试图提供一种激进的对理性的

批判，同时又必然离不开理性的视野。据哈贝马斯所说，福柯是

"以编撰人文科学的历史的形式对理性进行激进批判的" ( (现代

性的哲学话语》第 247 页) ，这种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使他无

意中背上了"种历史编撰学的现代主义"的过重负担，这种历

史编撰学"在解释学上仍然深陷最初的境遇"， "一种分析的"

"不可避免的相对主义，它只能把自身解作一种语境-一一个从

属性的实践行业勺最后，它也是"一种批评的任意共谋，不可

能说明其规范的基础" (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 276 页)。

在哈贝马斯看来，福柯对理性的激进批判无意中忽视了其批

判的基础"总体地拒斥现代生活方式" (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第 338 页) ，并揭示了"一种新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在上述批

评中包含着一些有必要提出的前提。把福柯的著作呈现为对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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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理性或总体现代性的批判，这为晗贝马斯提供了极易攻击的目

标，只不过严重曲解或误解了所论的分析。毫无疑问，福柯所进

行的是一种批判分析，但其目标却不是要确定理性的罪孽，而是

要概括特定理性形式的效果，即理性在现代社会中自行展示的各

种形式的人类经验。晗贝马斯的规划是要重新确立(交往)理性

的重要性，恢复其规范作用;与哈贝马斯不同，福柯试图质疑特

殊的理性形式，检验其历史效果、局限性和危险性。在福柯看

来，所要提出的问题是一一一

我们如何作为迫性存在者而生存?我们幸运地致力于实践一

种理性，而这种理性又不幸坤，遭到了内在的危险。……如果

理性是应该消灭的敌人，Iíû阐述我一想法要冒着极六危险的

话，那么，说对这种雹性的任何批判质疑将冒着变成非理性

的风险，就也同样是危娃的......如果步学能在批评思想内部

发挥某种功能的话，都就恰恰是接受'.'…理性的这个旋转之

门，它向我们表明了其主在的必要性，不可或缺性，同时也

展示了它的内在危陀:~

同样，对现代经验形式的批评分析并不构成对整个现代性的

批判。福柯在著作中并没有隐含对过去的怀恋，这与杜斯对《规

训与惩罚》的卓越评论恰恰相反，杜斯说"福柯的语气显然暴
露出他对‘公开判决仪式'的偏爱……胜过‘总体监督的温和效

果'" ( <分解的逻辑》第 198 - 199 页)。并没有一个可取的未来
等待着通过可取的社会和政治实践来实现。

对晗贝马斯和福柯在各自著作中采取的立场加以比较，由于

许多假设、概念和分析形式的不相容性，即便不是不可比性，而

难于进行。晗贝马斯攻击福柯的"不自觉的现代主义"福柯希

望解决解释学的问题在不妥协的客观化的注视之下……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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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其自身解释话语和权力的构成" (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
278 页)，而所出现的分析却显然与他自己的解释学起点密切相

关。简言之，哈贝马斯意在指出，福柯不可能在不指涉现在的情

况下划分历史时期。这是误导的，因为福柯并未提出→套(关于

疯癫、惩罚或性的〉历史发展理论，即从中世纪，经过文艺复兴

和古典时期，直到现在的历史分期理论。这部著作的明确目标是

撰写一部"当代史但这不能与"根据现在撰写的过去的历史

相混淆"。@

哈贝马斯在选择福柯的引文时再一次做了手脚。晗贝马斯抨

击福柯并未就话语的根基问题提供任何答案，并用引自《知识考

古学》的一段文字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哈贝马斯引用的同一

段文字中，福柯显然说明他的目的不是寻找话语中的"潜在规

律"或"隐蔽的本原"，他自己的话语并不构成一个"起点，这

个起点的一般理论……(其他话语)将是具体的模式"。他的目

的是一种不同的秩序，即"一种解中心运作，不给任何中心留有

特权……其任务是制造差异……并分析这些差异。"æ对福柯来

说，不存在分析家可以用来宣布观点的特权场所或优越地点。如

德雷福斯和拉宾诺所指出的..阐释分析的实践者意识到他本人

就是由他所研究的客体所生产的，因此，他从未外在于它。咱这

对晗贝马斯也不例外;其关键的区别在于，他在分析过程中所采

取的阐释步骤始终未得到承认( (何谓成熟?)第 119 - 120 页)。

至于晗贝马斯提出的其余批评，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对福柯著

作中的"相对主义"和"任意性"的种种攻击，即它们缺乏规范

的基础。在回应哈贝马斯的攻击时，德雷福斯和拉宾诺论证说，

福柯的著作代表了"我们目前流行的一种阐释分析"这必然要

抛弃规范原则和基础。他们认为，这样一种分析的实践者意识

到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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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别人共享各种文化实践，又由于这些实践造就了我

们，所以我们拥有一些共同的立足点，由此开始分析、理解

和行动。但那个立足点已不再是普遍的、有保证的、得到证

实的或有根基的了 o ( (何谓成熟?)第 115 页)

换言之，不可能诉诸于普遍真理的观念，一个牢靠的认识论

基础，或一个规范的理由或批评原则。如福柯的著作所示，如果

主要的目标是质疑我们所屈服的真理形式，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

形式、借助这些形式得以构成，并受到自身和他人的控制的，那

么，也就不可能诉诸于一个非历史的、普遍的规范基础。

进言之，可以认为"相对主义"并不是一个弱点，反倒构

成了→个越来越普通即便不是不可避免的哲学立场少如德雷福

斯所看到的:

相对主义得到了现代社会中固有的多元主义的支持，尤

其得到了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发现的支持:古代思想和我

们自己时代的"原始"字窗论可能不同于我们所习情的思

想，但它们具有创造物盾和精神财富的能幸。它们不是完善

的一一任何世界观都不是完善的一-但它们的缺点，用我们

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衡量，往往 tb 我们所缺乏的优点得到了补

偿。@

尽管福柯在他的著作中，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一次讲演中，

并未直接提到相对主义问题， {ê.有证据表明他的重点发生了微妙

的变化，即从对性和主体性的关注，到对主体性和真理或讲真理

的形式的更清晰的思考。有人认为这将成为论述真理生产的历史

的一个更大规划的组成部分，这个规划将检验我们何以通过"理

性和真理的准则"逐渐控制自身和他人的;这样一种规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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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允许"一种多元性，允许各种反对的观点，各种抵制的观

点，各种生活方式一一和真理得以表达"。@
值得赘言的是，哈贝马斯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即通

过一种交往行为理论把制度的范式与生活世界的范式调和起来，

而由于这种尝试依靠一种关于真理的交往理论，依靠"只能通过

更有力的论辩力才能提出的"以理引为动机的一致见解或舆论，

所以本身就是易受到批评的。@不幸的是，言语环境远不是理想

的，如米勒所说，哈贝马斯仅仅断言"言语的观念基本上暗示了

趋于一种真正理解的条件飞@附到马萌按有提出可能达到真正的

一致见解的任何理由，了rri"1庄缺乏F这和国由的情现子，包括福柯在

内的批评家们都认为除病马斯油理论是明当托邦的"，也就没什

么大惊小怪的了( (自我呵护的伦理》第 129 页)。

伦理、政治和现在

福柯对古代和早期基督教时期的性快感和性的研究不仅提供

了论述性史的附加文献，而且分析了"与自我相关的形式和形

态，个体就是用这些形式和形态将自身构成主体的" ((快感的享

用》第 6 页)。如果他在研究伊始提出的问题涉及西方社会中一

种经验的构成，而个体又是通过这种经验的构成认识到自身作为

"性主体"的，那么，这一关注就随着分析的进展而把"伦理"

的领域包括进来"解作对与自我的一种关系形式的详尽阐述，

从而使个体将自身造就成为伦理行为的主体" (<快感的享用》第

251 页)。

由于后来论性的著作和论文都明显涉及主体的问题，所以，

奋人认为福柯改变了立场。比如，梅吉奥尔认为存在着从"作为

可变的从属的主体性(权力的历史产物)"向"可变的独立的主

体"的转化。@这里的含义在于，福柯后来的研究依赖一种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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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先验论，这是不正确的。如果认为关于疯癫、疾病、犯罪

和惩罚的研究，以及第一卷关于性的研究，都是为了提出通过权

力关系和知识形成的主体和主体性的观念，那么，后来的研究就

没有放弃这一立场。如果存在着转化，那就是从主体性的形式借

以形成的客观化关系和实践向自动形成的主体性形式的转化。福

柯说:

我要说，如果我现在实际上感兴趣于主体主动地通过自

我的实践而构成自身的方式，那么，这些实践依然不是个体

自身的发明。它们是他在自身文化中发现的结构，是由他的

文化、他的社会和他的社会组合提出、建议并强加于他的。

( <自我呵护的伦理》第 122 页，黑体为我所加)

如对快感的应用和性经验的历史分析所示，自我的这种实践

或技术，以及它们构成的个性形式，并不是固定的。显然，福柯

的兴趣在于探讨古代对快感的道德质疑，这不仅仅是要展示性经

验的历史独特性，而且是要通过这种做法使人注意到"通过拒绝

(我们所屈从的那种)个性"促成"新的主体形式"的可能性

( <主体与权力》第 216 页)。简言之，对作为伦理主体的个体及

其构成中的历史差异予以关注，这具有一个政治维度..关系到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自身内部和在我们的环境中愿意接

受、拒绝和变化的东西。"@

这一观念有其相当明确的所指。福柯的论点是，当下的突出

特征之一是越来越重要的关于和反对"主体形式"的斗争反

对屈服于主体性的斗争"这涉及到"我们是谁?"的问题。在反

对通过"忽视我们个体"的总体化程序"控制个性化"的斗争

中，和反对确定"谁是谁"的个性化技术的斗争中，福柯认为有

必要承认"自我并不是给予我们的" ( {论伦理的谱系学》第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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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我们可以、能够而且在引申的意义上应该感到无拘无束地

拒绝我们之所是，试图培养和促进新型的主体性。如上所述，其

含义在于，在个人伦理与其他社会、经济或政治结构之间并没有

必然的关系，因此，我们并没有被闭锁在通过一种关于欲望的解

释学实践而在现代时期构成的个体主体性之中。@

福柯对古代和早期基督教时期快感和性一一伦理的谱系学

一一的研究揭示了个体借以把自身构成伦理主体、构成行动的道

德主体的一些技术。通过表明我们的伦理学的一些主要原则已经

在相当不同的生存和行为方式中得以改造，福柯的研究证明一一

事物是可以改变的，尽管脆弱，但却能凝聚在一起，而这与

其说是由必然性，毋宁说是由偶然性，与其说是由明显的事

物，毋宁说是由任意的事物，与其说是由复杂但却罢花一现

的历史偶然性，毋宁说是由必然的人类学限制所使然……比

如，说我们比我们所认为的在时间上要近得多，并不是要把

历史的全部负担都放在我们肩上。相反，这把作为无法接近

的东西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最伟大的角色置于我们能对

自身和为自身所做的工作范围之中了。@

由此，必须把福柯的著作看作是肯定的、激进的和在政治上

是进步的。

注释:

①福柯的著作被认为相关于不同领域中的争论和研究，包括建筑、医

学、地理、历史、文学、社会学、社会和政治思想，以及哲学。

②比如，福柯如何重新把他的规划构想成主要与主体相关的问题。见

"四e Subject 缸叫 Power" ， in Hubert L.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Michel FQucault 

&加'00 岛1刷刷li.sm and Hermeneω白， 2ed ed. , (αùcago: University of CI世ω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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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圃， 1锦3). 以下简称 SP。

(Michel Foucault, The HiMory of sexual抑， vol. 2 , The Use of P，阳JSUTe ( 

I.nndon: Pe咽Jin Books , 1937) , 5 - 6. 以下简称 UP。

④分别见Michel Fouca础， "A pr由ce to Transgr明侃，"m 臼tgI啕霄，

Cow阳 - Memory , J知如ee: &.如时 Essays mu1 ln翩翩店，回1IS.阳叫d F. 

Bouchard and sherηSimon ， ed. 问Jald F. Bouchard ( Oxford: Basil Blackwell, 
凹n); and Michel Foucault , The An:ha田，logy of后刷版非，回J1S. A. M. Sheri也n

&白白( I.on<如n: Tavistock , 1归7) 。

(Michel F，∞ω.ult，臼1 the GeJ叫咱 of Etlùcs: An Overview of Work in 

b嘈田，" in The F ollCfWit 加曲， 00. Paul Rabin阳( Hmmondsworth: Penguin 

战曲， 19届)，只o. 以下简称 OGEo

@ Michel F，ωω础， "Final Interview, "局却啦n (缸皿ner 1细5): 11. 

( see FOl皿ault' 8 Interview wi由l.ucette Finas , '"阻e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P侧d险10Wledge : Selected Intervi佣s and 臼her Wl曲事 1972 - 1977 by Michel 

Foucauil , ed.ωin Gon如n ( Brigl阳Harv部划Press， 19:四)， 1崎

@见Michel F，~cault ， The History of沈阳曲y ， vol. 1, An Introduction ( I.on

曲1: Allen Lane, li.仰望)， 77. 关于科学史与性史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见Arnold

h词也锢， "Sex and 也e Emergence of Sexuality ," Critical Inqui巧 14，四. 1 ( Au

tumn 1锦7): 16- 咽。

⑨在此应该说明的是，阳性代词的流行反映了一个策略，即把分析的重

点放在了"为男人制造约男人伦理"上了 o <(快感的享用〉第 83 页)

⑩福柯评论说一个事实，一个神秘鲁号事实是，在自我中，在真理和现

实的这种不确定的螺旋中，性自公元 1 世纪以来始终是最重要的。它越来越

重要。在性、主体性和真理的义务之间何以存在着这祥一种根本的关联呢7"

见"Sexuality 臼Id Solitude" , ÙJ时m 段加wof&功s 21 (21 May - 3 June 1981): 5。

@又见回到- 51 和 OGE ， 317.，

@见福柯关于"饮食学"和"经济学"的讨论，以及柏拉图的《斐德若篇》

时会饮尉，凹，222 - 223，却2- 245 0 

。见阳chel Foucault , The History of se:wa脚， vol.3 , The臼l? ofthe se扩(

NewY，味: Random H阅览， Pan由酬， 1988) ， 40-41; 以下简称臼。

⑩罗马的"自我文化"的出现与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感密切相关，他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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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已经与自我构成了一种新的关系，这主要因为(1)婚姻作为一种制度的重

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两性之间关系的变化 ;(2)对相关于官职、权力和责任的

政治身份和冲突提出的新的质疑。见 F舰剧lt ， The也reof 必e Se扩，第三部

分。

@有关自我的真理在定义上被认为是不成熟的，因为总是存在着被邪

恶所利用的可能性。

@如福柯所看到的我们自己的性伦理部分衍生于他们的性伦理，而

他们的这种性伦理是基于一种非常苛刻的不平等和束缚的制度之上的(尤其

是在妇女和奴隶的问题上)......"(凹，253)

@见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in FOUiXl础 ， Morxism and CriJ叩æ ( 1.oOOon: 

Routledge and Ke伊1 Pi时， 1983); 又见我的 "Politiωof Truth and the Prohlem of 

H咿mony" in Foucault: A Critical 勋衔， ed. David Couzens Hoy (创ord: Basil 

B趾kwell ， 1986) , 157 - 173。

@见Michel Fouω础， "Qu酬。IDS ofMeù时"， landC8(S严ng 1981): 12. 

⑩见Michel Foucault , "Pol阳世饵， Poli岳cs and Problematisations: An Inter

view," In The Foucault Reader, 384. 

@ Michel Fouωult ， "Tru由 and Power" , in P.侃If!T/Krwwú啕窜， 133. 又见

MichelFOl皿ault，咀le Concem for Truth," in Po，战町 ， Philmo，μ亨， C呻W芭:加矿·

倪阳 e'-，圳'Ú Oth， ~r Writi1lß凹， 1977 - 1锦4，位ans. Alan Sheridan et. al. , lawrence D. 

Kn~咽( London: Rωdedgt>，. 1988) ，却5.

@ Mich:>1 Foucault，战sc且pline and Punish: 1he Birth of的e Prison , trans. Alan 

SheriJm: ( I .ondon; .AR::l 出口e ， Pe略uin Pr酬， 1归7) ，刀.

@甚至在这些指涉 RJJ 术语内部，也有一些有趣的规划，比如，人们可以

把福梅对"现代牲"的分沂和当代对一种"新伦理学"的要求与韦伯对宗教信

仰的比较为析布对现代主体的关注相比较。

。厅、町鱼lS and Rabinow , Michel Foucaz必:&加，rUJ， StrUCtUrUJi.Sm and Hermer阳·

胆， 235; ;{见"贸le Ethics of care for the 创f 凶 a Practice of Freedom: An Inter

view 咱也比.chel F oucault," Philo.κ阱!y and sociol Crit剖sm 12, IlOS .2 - 3 (1987): 

129-130; 以下简称 E臼。

@注意福柯关于知识在"古代自我呵护"中的作用的讨论(∞，E ， 3曲) ，又
见"咀IeCo配em for Tru曲，"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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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M.arshall Bennan , Al11Mt ls solid Melts inω Air The句m切四 ofM呻'!rTI仰

(Lor曲n: Ve13O, 1983) , 34. 

@ Peter De隅，Úl;萨S of Disin愕阳出In: p，ωt - 岛lJCturalist 17m咱也t and 的e

仙ims of Crihcal Theoη( London: Verso , 19剧， 146 , 161 , 162; 以下简称 ID。

@ Jurgen Habem圃，The A胁呐ical Discourse of M耐吻:η础Ie Lectures , 

国1IS. Frederick Lawrence (伽ford: Polity pr棚， 1987) , 285; 以下简称 PDM。

@值得赘言的是，De阳用来支持其主张的文本根本没有提到压抑的制

度。

ø Nancy Fraser , "Foucault on Modern Power: Empirical Insights and NOI1ll8tive 

cor曲血。邸，"丹田idnternoJionnl 1 (1981): 283. 

00 Michel Fouω础， "Two Lectw四"， in Power / Knm峙中， 1倒;黑体为我所

加。

@见福柯关于抵制和叛逆问题的评论， "Is It Usel田s to R凹'Olt ，" Phiklso

phyand 如iol Criticism 8, no. 1 (1981) 8; 又见我的 "Politics of Tru血"对相关问

题的讨论。

@ Jurgen Habennas , "Taking Aim at the H倒rt of 也e Pr四ent" ， in Fouronlt: A 

Critù:ol 矗细der ， 106. 

@ Jurgen Habem圃， Auω脚nyand Sol地耐 ln阳明则， ed. Peter Dews ( 

lDndon: 陆"$0 ， 1986) , 69. 

@阳chel Foucault , "Space , Knowled段时 Power，" S句阳 (M配h 19:但) : 

19. 

~F，侃侃山，Dis叩lline and puni的， 3 1.

~ Foucault , The Archeowgy of岳阳甜加非， 205.

@ Huhert L.加州lS and Paul Rabinow, "What is Maturity? Habennas and 

F侃侃ult on ‘ what is Enlighterunent?'" in F CJlJClUI1t: A Critical 必n衔， 115; 以下

简称 WMHFo

~ R.obert D' Amiω ， "Goi鸣 Rel血vist ，" Te阳 67 ( sp吨 1986); 135 二 145;

and Alasdair Maclntyre , " Rela届世sm ， Power and 因且跚Fhy，"丹田四指lRS of 仇e

h阳白11/， Philosophicol Association 59 , No. 1 (1锦5):5-22.

@ Paul K. Feyerabe时， FareweIl ω 岛四In ( lDndon: Verso , 19:盯) 77. 

@咽10lD8S F1ynn , "FoucaultωPanhesiast ，" Phi阳01泊Iy and social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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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n倒.2-3 (1987): 223. 

@ Hahem圃 ， Autonomy anJ, Soli抽町吃y In切由盼， 162; 174. 

@Pe始rM胁， Domirwtion 田u1 Power ( Lor由1: Routledg陋， 1佣7) ， 86. 

@ ]，睡Guilhenne Me呵uior ， F 0IJJXJ1.Ih ( I.ondon: F，晒ana PresslCollins , 

19自)， 138. 

@ Michel Fouω皿lt ， "Is It Really In取宽阔It to 哑由Ik?" Ph.ikJsophy anJ, social 

Cri优ism 9, No.l (1982): 39 n. 却.

@5l Michel F，ω.cault，四e Minimalist SeH," in Pol.此s ， Philo.缸片:y ， Culture , 

16. 

@ Foucault , "Is It Really Importantωη由Ik?" 35. 



福柯之后的伦理学

约翰·拉奇曼著

于立亭译

伦理学又一次成为哲学的核心，之所以形成这种软况在哲学

内外都有诸多原因。随着"交际行为"伦理的提出和珩"激进民

主"的探讨，就伦理学在马克思主义戒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所处

的地位问题展开的长达一个世现的争比重又受到重视。在分析或

后分析传统中，原伦理学与极用伦理学之间的差别已消失。人们

对存在一种哲学可能阐明的年一伦理学或道德理论的观点提出了

质疑。针对科学和主观论的哲学争论导致了伦理学界的新思维。

一些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负责讲述上个世纪重大的伦理学争论如何

在我们这个时代被界定、横贯疑、被摒弃和被重新阐述的复杂历

史。

自萨特和列维纳斯以来，法国哲学即使从最乐观的方面看也

时常被认为对伦理学施加了消极的影响一一它提出了一种使任何

严谨的伦理学思想都不得不加以克服的虚无主义、怀疑论、相对

论或非理性主义。但是，拉康于 1964 年提出的"无意识状态属

伦理学范畴"的论断成为其著作始终不变的根本主题，①他的

《伦理学专题讨论》不久将用法语出版。也是在 ω年代，德勒兹

为他在卡夫卡或马瑟奇的作品中发现的现代伦理思维解读了斯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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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莎和尼采。 1968 年，在纽约的一个国际论坛上，德里达宣称

"法国"哲学的特点是"人的终结"这一主题，或槟弃"人类学

论"。当这一说法在 1980 年德里达专题研讨会上被再次提出来

时，引起人们关注的正是其伦理(和政治)上的后果。研讨会

后，大量有关伦理学的文章与著作问世。②利奥塔以自己的方式

对此作了一番回顾。简言之，当代法国哲学界有关伦理学的著述

颇丰。

至少在回顾时可以公正地说，伦理学连同有关真理或理性的

问题一道，是米歇尔·福柯著述中一贯关心的问题。在尖锐分析

图克和皮内尔"人道主义"改革的《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

己明显涉足伦理学领域。这一时期，在宾斯万格的影响下，他一

时迷上了海德格尔。伦理学也是《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两

书中尽管次要但却明确的主题;而福柯把《规训与惩罚》称为

"现代道德谱系学"更是尽人皆知。不过伦理学不仅成为福柯历

史研究的明确目标，而且成为藉此理解他本人哲学实践意义的一

个范畴，这还在他的一些后期著作中。

我已指出福柯对"人类学论"的怀疑把他引向了一种其根本

范畴为自由范畴的实践哲学或伦理哲学。正是在这一方面，尽管

两人分歧颇大，福柯可以说发展了由萨特开创的现代伦理学传

统。在以下的讲座③中，我竭力通过分析福柯的最后几本书来阐

述这种哲学。

去年夏天福柯不幸过早离开人世之前发表了《性史》的最新

两卷: {快感的享用》和《自我的呵护}，都是关于伦理学的。人

们也许感到奇怪，福柯决不是道德家，甚至有人骂他是虚无主义

者，一个认为道德价值无足轻重的人。

事实上，福柯的人生与著作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它给不同

的人留下了不同的印象。福柯与那些能自如地谈论伦理却很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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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立场的人截然不同。他支持过许多斗争却发现用道德的语言讲

话几乎不可能。他曾说他著作的价值应在于其实践结果，然而他

却避而不谈该做什么或如何生活。福柯一生关心政治，他的历史

研究注重实践，然而他不曾提出过任何基本"规划"以使他的

信念和研究能从中发现其条理，得到不容置辩的原理支持，去指

导一个政党或运动。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福柯著作中的矛盾之

处。他"对真理的分析"剥夺了使他的著作真正具有批判性或实

用价值所必需的"规范尺度"。@

正是考虑到这种矛盾，我才提出福柯的成果是人们尚不熟悉

的一种实践或伦理哲学，我将冠之以"现代"。也许他的与世长

辞使我们失去的下一部哲学巨著讨论的就是现代实践的问题。⑤

我想要归到福柯名下的"现代实践哲学"不同于传统实践哲

学，其核心话题不是为人类发现道德生活的本质和方式，或决定

我们共同义务的原则和履行途径。他的实践哲学是与谨慎和义务

都无关的伦理。更确切地说，它是关于别人说我们是谁，以及我

们因此而可能变成什么样的人的伦理。他提出的问题是关于我们

被塑造成自己经验的主体所要通过的各种方式的问题。

我冠之以"现代因为它符合一种现代情感，这种情感认

为试图在一个优先的、特定的、道德的秩序内找到自我或用某种

伟大的普遍和先验义务来"构建"自我已不再可信。⑥福柯的思

想在这个意义上是"现代"的，因为它认为我们的身份不被我们

的本性所固定，不管这种本性是神圣的还是凡俗的、是得自于经

验还是属于先验。相反，它坚信自己经验的主体任何时候都不应

该被当作是授之于宗教或科学或授之于法律或政府。因此它要求

的实践既不是发现真实本质也不是遵循不容置辩的原则。

由此可见"现代实用哲学"并不试图根据我们本质上是什

么来决定我们应该怎么做，而是试图通过分析我们已经被指定为

谁来探究我们可能变成什么人。在这种哲学指导的实践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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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成为什么的根源不在于有关他是谁的先在知识。该哲学的原

则是自由，但这是不遵照涉及我们本性或本质的任何假定的自

由

福柯尚未完成的浩瀚巨著《性史》是把自由这一实际问题引

人我们现代性经验核心的一次尝试。 .i[.~~!在这方面重新解读继承

的伦理传统，探究我们如何逐渐枕明琦吭了我们性经验的主体。

他想抛弃我们对压抑的关注.甩崎选抨"我们藉此自命的经验形

式的伦理取代表达受压抑的欲赞和情~~捕伦理。

主体构成的问题对推以前抱著作和南它们引发的争议也非常

重要。他对此所作的东统阐述与霍带去斤的献府不同。他不问自然

主体如何团结起来组授主权因窍，而:lI's遥议研究主体自己如何

"通过许多机体、外力、精力、材料、欲望、思想等，被逐步在

物质上真正构成的"。⑦这种分析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实践或伦理问

题。

从 19 世纪开始，伦理学和政治辩论的一大焦点一直是普遍

道德规则与全球社会幻想之间的冲突。福柯提出的问题使我们远

离使这种辩论不切实际的人类学框架一一远离关于我们的本性是

否得自于社会整体或独立于社会整体之外的某种理性的、超历史

社会的问题，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现代"观念，即我们

的道德或伦理存在可能根本不是得自于社会整体或充当判断社会

整体尺度的伦理社会。因而它探究的是我们如何在肉体和灵魂两

方面真正被历史和物质地构成的。

福柯在关于监狱起源的著作中对他所谓的"规划11" 的分析就

是进行这种研究的一个例子。规训是在一系列社会连锁制度和机

构中出现的一道程序，其目的是企图把我们塑造成一一在鲜明的

意义上讲实际是企图把我们从肉体上变成一一特别驯服和可靠的

人。在福柯对规训的分析中重要的不是用来为引进规训而辩护的

原则。福柯分析的许多改革计划都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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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提出的实际或伦理问题并不是讨论这类原则是否正当或正

确。在他看来，边沁对伦理学的巨大贡献不是《道德及立法原

则}，而是《全景监狱}，因为我们从这本书里能够读到一个计

划，它要把我们塑造成有利于构建"快乐的微积分"和有利于在

功利主义基础上进行统治的个人。这种"全景监督"或规训机构

的建立既不是要在某一社团或社会整体中找到一个位置，也不依

照自主行事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它与地位和协议元关。从由规训

引人的监狱式控制体系中，它发现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实际或伦理

问题一一即我们怎样"抵制"它。正是这个问题导致福柯不把自

由看成符合我们道德本性一一不管它是本体的还是社会历史的

一一之社会内部的一种存在状态，而是有争议地把自由描绘成对

自我塑造的抵制。这个问题也是我所说的福柯现代实践哲学中的

一个议题。

福柯不是 20 世纪哲学界惟一提出主体构成的问题的人。除

他以外还有海德格尔，还有维特根斯坦。然而，是福柯把它变成

了一个实践和伦理问题。

福柯的历史研究采用了类似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采用

的一种策略:试图根据外在和公开的语言实践理解通过这种实践

来识别和谈论的被表现为精神的、内在的和私下的东西。因此，

在晚期著作中，摇柯指出基督教没有发现我们内心的道德源泉而

是发明了藉以构成这种内心源泉的内化了的自我识别程序。在分

析这种构成时，福柯赞同维特棋斯坦的怀疑或治疗目的，即消除

本体论或本性中被假定为内心的东西，让它回到改变人类实践的

现实中来。

因此，可以说福柯对维特根斯坦的怀疑策略进行了归纳和历

史化处理。我们为识别思想而发明出来的实践属于更大范围内的

塑造主体的实践，从中将产生各种各样的后果。维特根斯坦关于

精神活动之公众标准的重大问题属于更大范围的实践研究，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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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决定了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我们能做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们

能有什么样的行为。作家一类或作家本性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

在各种背景中犹太人本性是怎么构成的?精神病学是怎么造就了

同性恋者或同性恋本性的?这些正是福柯在他的几部著作中研究

的问题。他的实践哲学包含了这些问题:关于作家身份与写作、

种族与人口以及性经验的伦理和实践问题。

受维特根斯坦影响的讲英语国家的哲学只关注小范围内塑造

主体的实践一一"精神哲学"中由"精神"一词 (mind) 涵盖的

那部分实践。然而我们远非仅仅被塑造成精神存在。

如果福柯是正确的，这要感谢 19 世纪研究异常行为的医生

介绍了那些法医和医学范畴，使我们得知我们以前从未有过这么

多种变态、堕落、自杀或犯罪的方式。所以到了弗洛伊德时代，

我们必须暗自或潜意识地担心在我们的睡梦和征候性行为中，我

们是否可能不是那些种类的人。沿着类似的思路，伊安·哈金认

为，被先验论者视为永恒道德选择的自杀行为是 19 世纪的产物，

一种"法国式痴迷"，因为在那个时代和那个国家，自杀被归人

了精神病学的范畴，成了医生和警察进行统计调查的对象。这造

就了包括自杀征象在内的一种完整的自杀风气:一个新现象。因

此，在上个世纪之交，涂尔干才可能把自杀当成衡量全社会病态

状况的指标。③

但是我们塑造自我的方式不止这些。我们不仅在上通过专业

知识而且在下通过生活实践得以塑造。于是有了被专家认为堕落

或搞同性恋的那种人，然后也有了通过酒吧和浴室这类机构塑造

自己的那个同性恋者。

没有理由认为主体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得以塑造。萨特曾说

过，主体是被他者的眼光塑造的。拉康则教导我们，更根本地

说，主体是用语言塑造的。近-百年前，我们从皮尔斯那里也发

现了类似的观点。但是福柯强调我们被塑造的方式多种多样。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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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语言理论能够容纳或解释它。语言也许在我们被塑造的方

式中必不可少，但分析主体构成并不是分析语言。这不仅是我们

怎么谈论自己的问题，而且是我们对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做了什么

的问题。塑造遵章守纪的个人是塑造一个遵章守纪的肉体，让灵

魂或身份成为肉体的牢笼。我们可以通过穿的衣着、住的地方和

吃的食物来塑造自己。在福柯的几部新著中，当对性的担忧超过

对饮食的担忧时，他把它当作我们伦理传统的决定性事件了。

然而，福柯不仅仅扩展了塑造我们的那些实践的范围和种

类，通过分析它们，他把它们引入了伦理学思考。理查德·罗蒂

说，精神状态可能和身体状态相同一这一哲学发现让我们的伦理

学难题仍和从前一样，投多大进展。⑨但就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

而言，或者，如果福柯是正确的，就 19 世纪发现犯罪、自杀或

堕落人格而言，情况并非如此。福柯的分析正是关于这类"发

现"以及它们的实践条件和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哲学不对永

恒的道德语言进行元伦理学或棋念分析，而引向塑造我们的历史

实践中真正的伦理问题E 为什么他的哲学没有导致一门哲学心理

学的系统论述，而引向分析各种心理学如何在实际构成我们经验

的过程中发挥历史作用。

因此，在最后几部著作中，福柯建议分析我们作为主体被构

成的某一种方式的历史，井就此提出实践问题。这不像对个人的

规训性塑造，也不像对人群的规范化控制。这是在一个悠久的传

统中把我们塑造成讲伦理道德的人。这个传统被福柯借用普卢塔

克的术语称为我们的"精神诗歌" (e由。-阳tic) 传统。

精神诗歌式的构成不是把我们放进规训范畴体系，而是鼓动

我们把自己塑造成符合道德规范的人。它指的是我们藉此获得道

德本质的那些实践。它提出的是另→类不同的实际问题。在规训

方面，问题在于所引人的对我们进行分类的范畴也把我们驯服了

或变得易于控制了。在伦理方面，问题在于我们的精神诗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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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变得注重发现我们的真实或根本本质。分析规训必然导致抵制

规训权力的问题，而分析伦理学则导致把我们的道德或自塑实践

与说出真实本性的义务分别开来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福柯

的"谱系学"都试图把我们对可能经验的选择从知识或真理的诸

多形式中解放出来。这些形式包括技术专家和研究异常行为的医

生掌握的专业知识，和道德主义者和治疗专家内心的隐情。提出

在关于我们自身的先在知识或真理之外选择可能的经验，这是福

柯"现代实践哲学"的标志。

在性经验的历史上，福柯提议从我们的精神诗歌传统中去寻

找其谱系的是那个"欲望的人"。在性经验中，欲望的人会恪守

我们的伦理传统，就像遵章守纪的人恪守规训的传统一样。这是

另一种自我塑造的产物，他需要不同的和长得多的一段时间。它

在 19 和 20 世纪的出现是要继承一个悠久的基督教传统。事实

上，福柯认为数百年来人们已经学会把自己当成"欲望的主体"。

但是，如果构成"欲望的人"在起源和技巧上都不同于构成"遵

章守纪的人"福柯认为这才是我们的许多思维和生活方式当中

_.."~'"不教注意或未经审查的推定。如果人们经指点在其欲望中发

现了弗洛伊德所谓的"他们的存在核心"，那么福柯的谱系学则

将旱，示这个"核心"逢其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产物。

福冉的最后)L部著作是精心构思文本的证明。它们采用低

橱，投有启示录式的声明，语调安详博学，目标是熟悉甚至经典

的文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可·奥勒利乌斯、奥古斯丁等。

然而，读达些文本的角度却非同寻常:一个故意与我们有关性和

道德现念格格不入的角度。和他以前的著作→样，这几部新作也

是与议运可能的思想与经验范围的不同历史话语组织之间形成对

照的练习。因此，福柯并不从我们关于性和道德的观念方面设法

理解古代伦理学，而是试图重建古代伦理学，从而使我们关于性

和道德的观念显得格外奇特和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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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福柯认为，在古希腊伦理学中，存在着类似 19 世纪

异常范畴的东西。尽管有一部详尽的调节优秀家庭中男人和男孩

关系的法典，没有人被视为同性恋者，当然也无所谓异性恋者。

男人追求男孩不被认为是有悖常伦。因此，让我们对有这种习性

的人宽容相待的道德原则就始终不可能出现:它不具备"道德可

能性"。

福柯指出，古希腊人认为他们在性经验方面问题大到需要精

心制定伦理的地方是不为我们所熟悉的，所以他们设计出规范这

些地方的道德也不为我们所熟悉。古希腊伦理学不是规范人群的

一种道德，也不是遵从可通用规则的康德式道德。

福柯谱系学的核心假设因而是，使性经验在道德上变成疑难

问题的种种描述已经随提出来解决该问题的种种道德规范发生变

化，反之亦然:性经验的赞"质疑"使得各种道德规范纷纷出

笼。读福柯的分析让人逐渐开始怀疑古代伦理学为人熟知的领域

是否没有被几百年的学术虔谶包上如此厚重的外壳，以致人们不

再能认出它的本来面目。

福柯把《反俄狄浦斯》一书与 17 世纪瑞士主教弗朗索瓦·

德·萨勒写的一本名为《虔减生活入门》的手册进行了对比。⑩他

在几部新作的序言中又提剌这本手册，并引用了圣弗朗索瓦勉励

我们效仿大象的一段文字。大象从不更换配偶，而且每隔三年只

在五天之中秘密进行交配，商后去河里洁身。大象这种把正当性

经验减缩成非频发、固定配偶间的繁殖行为，这种模式或尝试显

然是我们伦理传统长期以来实行的一个准则。它既不是资本主义

也不是基督教的发明。福柯甚至发现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也同样

提到了大象的这种交配习性。

我们可以为克服了大象情结而自豪，但这不是福柯关心的事

情。他认为这个话题十分乏味。他说人们在限制其快感方面并不

比他们改变其快感更具创造性。他抱怨千百年来关于性的禁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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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一成不变，极其单调。他研究的历史不以它们为对象;恰恰

相反，它们是持久不变的。但是，透过它们表面的持续一贯性，

他发现了一段伦理变迁的漫长历史。

颁布一道禁令是一回事，决定人们是否确实遵守它则是另一

回事，而想出一种办法让人们不仅成为道德力量而且成为有道德

的人或存在者，这又是一回事。后者才是福柯所说的"伦理学"。

有了一套多少有些明确的规定和禁令-一一福柯称之为道德规范

-一我们就能够研究用以鼓动人们去获得某种道德本质的那些实

践。

福柯使用这些术语时"道德"是关于一个人被迫遵守、否

则就被课以内在或外在惩罚的规定性准则"伦理"是一个人应

该谋求去做的那类人，他被鼓励去过的那种生活，或他被诱导去

达到的那种特殊的道德境界。因而就有了关于规范、准则及其应

用的"道德"问题，接着也有了关于如何使自己成为堪称君子的

那类人的"伦理"问题。福柯于是提出分析这些伦理问题及其变

迁:首先看包括君子其人、其人生或精神境界之形象的一个体

系，然后是鼓动人们做这种君子的权威和为使人们达到目的而提

供的实践途径，最后分析使一个人的经验有利于促成这种自我转

变的描述。因此"伦理学"分析的出发点是把人们塑造成道德

存在者的实践方面，或称"自我的实践"。

福柯认为古代道德观注重伦理而非道德问题。继而他问道，

是什么样的描述使性经验成为古代自我实践的难题。

福柯把古希腊伦理学作为"自我实践"进行重建的核心概念

是在英语道德哲学和行为哲学中依然十分热门的一个话题:雄ra

m概念，其古希腊文的意思是缺乏自我控制，译作"无节制"

或"意志薄弱"。哲学家们仍在就苏格拉底的著名论断争论不休:

只有出于无知，一个人的行为才会与他应做的好事背道而驰。因

此 R. M. 哈尔把 akrasia 说成→种他所谓的"道德倒退"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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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种走出他认为是苏格拉底的概念混乱的方法。@但是，如

果福柯没有说错的话，把 akrasia 当做"倒退"的例子是误解了

问题的种类;而试图通过区分想要的事物和可通用的价值判断来

澄清苏格拉底的混乱，则是把一种后康德体系牵涉进与它无关的

古希腊问题，从而加深了误解。

按照福柯的理解， akrasia 是一个"伦理"问题，与做人有

关。的确，这个问题应该有一段悠久的历史。几百年来，它可能

引起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关注，但不总是以同样的方式。但丁的

《地狱篇》中那些荒淫的通奸者并不十分像柏拉图的《理想国》

中那些放纵的守护;苔，在自我控制的实践和人们认为性对他们构

成的威胁方面已发生了变化一哥哥也是伦理上的一个变化。

在福柯看来，古代伦理学是针对自由男性的实践。成ras也是

其中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涉过这些男住在别人的鼓动干去获得男

性自制力一一这种节欲是古帚黯自我实践怜男人塑造的形象。它

在提供给古希腊男人以达到积极骂我控制状杰的饮食、保健、诗

歌和性爱途径等方面成了…?问题。

正如柏拉图所说，民才二最~绞肉是自制或节欲的灵魂，所以

akrasia 被认为是丑陋的最极桦的形式o 对于主张适度与温和地实

施人类行为的医学而言，它是一种疾病;在人类的性爱行为中，

它是一种耻辱。总之，它是鼓励自由男人实现阳刚之美的自我塑

造实践中的一个反面形象。它意味着失去一个刚健男人积极主动

的自由，沦为快感的奴隶。

然而，政rasia 不是受良心的内在道义感指挥而行或不行善恶

的问题。它不是心灵超凡或理想的一面去规定哪些行为符合规范

的问题。它不是克服诱惑不尝禁果的问题。换句话说，它不是

"道德倒退"的实例。

达rasia 提出伦理问题而非道德困境:它不涉及把准则应用于

个案或按准则指导行动过程中的懦弱，而是有关一个人试图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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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和自若所遇到的危险。因此男孩子好色令人担忧不是因为相

关行为本身是罪恶的，而是因为这种追求可能削弱男青年把自己

塑造成与其出身相称的那种强人的能力。

性经验在实现男性主动节欲的实践中成了人们研究的问题。

不存在罪恶行径的范畴，不寻找实施这些行径的罪恶意图，也没

有性本身可能象征原罪的看法。性经验成为问题不是因为罪孽，

而是因为过度放纵的危险。它所属的描述是对性欲炽盛的描述:

欲望与行为和它们获得的快感交织，危及阳刚之美，因为，用柏

拉图的话说，性快感是最强烈和疯癫的。使性欲炽盛成为道德问

题的不是受诱惑而屈从于准则禁止的行为;它之所以成为问题，

是因为当一个人放纵自我超过自然需求时，他可能陷入一种与自

身快感的消极关系之中，从而丧失自制力。性活动威胁的不是与

自然因果律或超凡意志相对照，而是与不能自拔的纵欲相对照的

自由。

对阳刚之气的意识要求一个人战胜对自己的放纵。但是如此

骄傲的自制力不是按照斯多葛派禁欲或基督教精神斗争的相同模

式构想出来的。它既不是把欲望消灭于斯多葛派的玲漠之中，也

不是凭借识别邪念来发现罪孽，而是把欲望或快感控制在家庭或

精神之邦的适当位置，只在适宜的时间和条件下满足它们。

akrasia 故而被描述成恶意玩乐超越理智约束的一种情况。不

过这种"理智"不在于洞悉普遍准则的眼光，而是告诉一个人最

好于何时、何地、与什么人一起满足自己的一种智慧。

理智的模式与作用在道德心理学的历史上并不是始终如一

的。福柯甚至在格林伦理学内进行了区分。控制纵欲是服从智慧

的约束，因而是服从理智-一在这一点上存在广泛的一致见解。

但是，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和《会饮篇》中，理智以另一种

独特的方式发挥着作用，这种方式直指向构成福柯所谓的"欲望

的人"。在福柯撰写的历史中，柏拉图引入了我们必须控制事乐



358 福何的面孔

以便发现我们是谁和实现我们的本体论性质的原则。地rasla 成为

发现自我的障碍，是达到更高现实的斗争中必须克服的东西。不

过我们毕竟可以设想一个人有可能学会明智地控制纵欲，而不用

柏拉图式的飞跃来进入更高境界。

福柯分析了柏拉图《会饮篇》中如何将关于青年男子光明磊

落之追求的爱情理论变戚关于每个灵魂寻找其本质存在的爱情理

论。从对话中，一个人要知道怎样和何时放纵才合适，更根本的

是要知道支配自己的性欲的本质。这时，他才发现这种性欲的真

正目标是真理本身，而且是在追求它的过程中，一个人找到了自

己的真实本性。所以爱真理先于爱他人，青年男子光明磊落的追

求被变成了他们对真理的追求。而哲学家一一不管他有多么苍老

和丑陋一一则成了真理的细心多情的主人。

如此一来，控制自我的艺术便成了通过达到更高现实找到自

我的艺术，这不单是明智地使用快感的问题，而且是踏上艰辛之

途探索自己究竟是谁的问趣。

这里，我们谈论的事情与道德倒退大相径庭。但是它也预示

了我们的现代理论问题。有一点毕竟是值得注意的:几个世纪以

来，人们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性经验和内心的道德真理本该是相

互衔接的一一发现那种本质的真理应该是人们构想性经验途径的

核心部分;反之，性经验应该是发现并说出自我真理的诸多技巧

所针对的目标。

福柯的"谱系学"涉及到从那些柏拉图式的观点一直到我们

自己的观点所经历的一长串变化。这是把欲望从它与寻欢作乐的

古老联系中割裂开来，再同一个人被迫从自身去寻找的真理联系

起来的过程。自我的实践将会转向索取和承认内心关于欲望的真

理。在一次采访中，福柯用一句套话表述了这段历史的结果:我

们现代人被我们的欲望所困;行为对我们无足轻重，而快感-一

不再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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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历史的中断可以说使我们只了解了他以前所做、而不知

道他以后要做的事的对比。尽管如此，我想通过对比两本解析梦

的名著谈谈我所认为的福柯的未竟规划。这两本书在它们面世的

时代都是极有影响的:→本是阿尔特米多拉斯(Arten创orus) 所

著的《梦的批评>，福柯对它作过分桥;另一本是西格蒙德·弗洛

伊德所著《梦的解析》。

公元 2 世纪，达尔第斯的阿尔特报多拉斯写了一本被广泛使

用的释梦书，它教人如何靠详梦算命。书中有几章专门讲与性有

关的梦，福柯对此进行了分析c 被他抽出来考察的释梦原则是基

于古代性经验观的一个虽不具牢但却楼心拘推断?等级制社会角

色与一个人在性行为由默位置要角色相似一一主动或被动、在上

还是在下等等。这是一种观念，被这个观念，进入身体的行为，

因此还有男性成员，是性经验中举足轻重的，因为这个行为赋予

性经验以社会意义。与性有关的梦于是能够在象征意义上巩固或

改变得体的社会关系，成为占卡未来的好坏兆头。因此，阿尔特

米多拉斯书中与性有关的梦都是做梦者在一场进入与被动或快感

与消耗精力的短剧中梦见自己，这场短剧预示了他的命运。梦的

含义取决于做梦者的社会地位。如果一个人梦见自己与地位比他

低的人在一起处于被动地位，那么事情就不太妙。但是，如果是

和地位比他高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个梦就是吉兆。

相反，正如维特根斯坦颇为惊讶地注意到的那样， {梦的解

析》里根本没有关于性爱的梦，尽管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这

种梦"像雨一样不足为奇"。@另一方面，正是这些非性爱之梦揭

示了隐秘的性欲。梦的含义不再取决于做梦者的地位，而取决于

把梦同他的欲望联系起来的一张关系网。因此，如果说阿尔特米

多拉斯从性爱之梦出发预测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运气，那么弗

洛伊德则是从非性爱之梦出发探究一个人的性欲。

弗洛伊德在一个脚注中解释了他为什么不把性爱之梦写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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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这不是因为它们可耻或不适合作科学研究的题目。弗洛

伊德说他觉得可笑的是阿尔特米多拉斯的德文译本删除了关于性

爱之梦的章节。之所以不收入性爱之梦，理由是他所谓的"依然

没解决的性变态和性错乱问题"。⑩

对弗洛伊德而言，这些梦的重要意义不像阿尔特米多拉斯认

为的那样，在于它们能为具有某种地位的人算命，而在于它们揭

示了做梦者的性的深层本质，既他的性错乱或性变态。在这方面

它们与非性爱之梦没有差别。但是，如果福柯没有说错，性错乱
的概念对阿尔特米多拉斯书中表现的性经验观点是完全陌生的。

人们当时也许认为男人能追求两种性别的性伙伴，谁都不把这两

种情况归因于探层的两性本质或倾向。对比之下，弗洛伊德所说

的两性本质或构成一般属于不追求两性伴侣的人，他不与两种性

别的伙伴有性实践或行为。在把这种行为视作当然的古代观念

中，谁都不曾设想过在这之外一个人可能怀有一种隐秘的两性或

变态构成。

两本关于梦的书于是反映了两个不同的伦理世界。一个世界

存在着与社会地位相关的正当性行为问题;另一个存在着克服关

于隐秘欲望的幻象问题。这种对照说明了福柯研究中的-个普遍

主张。他选用 19 世纪创造的"性欲"一词来指一项历史发现、

一个构成的实体。他认为只是到了近代，人们才学会从性的内在

本质或性的"构成"的角度来理解其经验。只是在 19 世纪以后，

我们才用被我们叫做"性欲"的奇怪东西来帮助我们识别自我。

在《论性欲的三篇论文》中，弗洛伊德不同意把性经验视为

正当、成熟之生殖行为的大象观念。由于从性学文献中注意到这

个观念的许多例外，于是他提出扩展性欲概念以包容这些例外。

由此他进一步阐述了关于性冲动经历的童年的各阶段，提出了关

于兴奋带、片面的性客体、挫折、压抑和症状复归的变化而发展

的著名论断。结果"性欲"成了我们拒绝承认的倾向或欲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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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这些童年时期埋下的倾向或欲望在我们的精神焦虑中复

归。弗洛伊德由此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即患者的症状是他性

活动的一种形式，而精神病是"对变态的否定"。因此，可以说

弗洛伊德把 19 世纪的颓废的性欲理论当作非医学问题处理，结

果发现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藏着反映其特点的欲望。

正是这个关于内心欲望和倾向的看法可能将弗洛伊德的性理

论置于走向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提出的性爱与真理之相互关系

的谱系是展中。基督教关于肉体的教义以及忏悔的步骤可能会改

变这种联系，使人说出自己的真相，特别是有关欲望的真相，呈

现出道德义务的强制力。精神分析可能会沿袭这种义务，它可能

把它从关于肉体的神学中抽取出来，再把它放进"性欲理论"之

中。

因此，当假定使欲望成为道德问题的地方是它所包含的关于

我们本性的真理时，我认为福柯的观点是"欲望"是把我们的

性经验归于其中的那种描述。但是，如是看待，就无异于对自我

透明度的现代迷恋提出质疑，让我们能够自问是否仍想使说出关

于欲望的真相成为→项根本任务，如果不想，则间在什么观念之

下我们的性经验在伦理上或实践中对我们有意义。这使我回到了

现代实践哲学的问题和性经验在实践哲学中的作用问题上来。约

20年前，福柯在《词与物》中宣称"对现代思想而言，道德皆

不可能。"@福柯当时说的"现代思想"大致与我们现在所谓的

"欧陆哲学"相同。@它的特点用福柯的一句名言来说，是试图思

考未思一-penser l' impensé。它是对我们的思维方式中尚未被

识别出来的东西做出探层解析的尝试，识别未思有利于改变这些

思维方式。它能揭开压抑之谜，消除对压抑的疏远，并解除压

抑。它使人自由因为它揭开了秘密;它揭开了秘密因为它使人自

由。因而它自身就是一次行动或实践一一"一个危险的行为"@

福柯说。但是，哲学与行动或理论与实践的这种联系排除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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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各种联系。尤其不再可能让哲学阐明赋予行为道德含义的

真实世界或社会，所以它得不出任何道德准则或道德规范。有害

的信仰、受压抑的欲望以及思想上的困惑，在这个意义上，都是

"现代"问题:它们不可能靠制定-部规定性的行为准则而得以

解决。它们是一个没有超验道德秩序的"现代"世界里存在的实

践问题。现代哲学无法阐明这种秩序，也不能制定任何道德规

范。

我认为福柯最后的研究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尽管现代实

践也许不能制定一部道德准则，它却在关注把我们塑造成自己经

验之主体的"未思"的方式时，引进了一种伦理学。其中的一种

方式也许把我们塑造成了欲望的男人和女人，我已经在简要讨论

弗洛伊德关于梦的著作时就此作了说明。

不难看出弗洛伊德何以可能属于福柯描述的"现代思想"范

畴。弗洛伊德有可能把无意识的欲望当作我们思想中的未思。但

他也仍然属于一个古老得多的传统:揭示井陈述关于性本质的一

个真理的传统。福柯提出的是把作为欲望主体之构成的我们而不

是把欲望当作未思。然而，分析这种未思并非为得出有关"我们

存在之核心"的基本真理。在一定程度上，用亚里士多德所谓的

"实用三段论"来看，可以说福柯的分析结论不是一个提议而是

一个行动。它就一种实践提出了问题，这种实践不以发现本性的

基本真理为基础。

事实上，在早期著作里，福柯不是从弗洛伊德那里寻找现代

生活中的性经验观念，他转向了乔治·巴塔耶。他把巴塔耶所谓

的"懵越"当作一个世界上伦理的代用品，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道德都是不可能的了:当上帝已死，主体不再有道德中心

时，懵越就是性欲呈现的形式。

然而，正像我们看见的那样，在后期著作中，福柯关心的是

另一种问题:我们作为性经验的伦理主体之构成问题。懵越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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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重要，因为它关注的仍是准则和欲望，不是可能经验范围内

的自我塑造。在福柯看来，懵越开始显得像一个欲望的人在不适

当的世界里被塑造成基督徒的一种延续。

我们从福柯在后期的一次采访中提出的性自由模式看到了这

一点。无论倩越倾向多么明显，关于我们性经验的伦理学不应该

建筑在行为自由的基础上，就像它不应该基于来自吐露内心欲望

真相的自由一样。相反，当构成性经验形式的实践原则上尚可改

变时，这种形式的性经验就是自由的。福柯从而提出在不由宗

教、国家或法律确定的一种经验之中"选择"或"创造"自我的

自由。

在介绍其自我塑造实践的观点时，福柯谈到了瓦尔特·本雅

明论波德莱尔的巨著。从本雅明分析的孰鳝子的形象中，我们发

现了一种使自己的存在具有风格或把身体和生活变成艺术品的都

市实践。我们因而发现了一种自我的实践，也就是福柯所说的一

种伦理。就像在古代伦理学中一样，它不是一个人的责任规定或

禁止某些行为的问题，而是有关赋予行动风格以求成为一种美的

存在十一一种独立于宗教和国家之外的精神诗学。苏格拉底与亚

四 i-l'德自古故事似乎是两个巴黎的统绪子被带到由男性家庭户主身

份构点的世界中所经历怕事情。

在阜期著作中，福柯将悟越的主题至少与文学与艺冰的现代

主义联系起来。可以通现代主义文化造就了"欲望"的主人公和

作者，所说它从偏执浦斯身上看到了一个"欲望的人"的故事。

他心底的lf:鄂、以豆他的命运都在他了解自己并能自控之前悲剧性

地注定了。当我们远离现代主义"欲望的人"时，福柯为现代生

活找到了→种模式，这种模式不是在古希腊悲剧中，而是在古希

腊伦理学中找到的:在柏拉图的精神诗学中，在亚里士多德和色

诺芬那里。因此，如果在把最隐秘的本性与"不可能"的欲望等

同起来的过程中，现代思想构建了悲剧性的性欲，那么福柯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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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描绘了一种更有乐趣、更愉快和更可能的性存在形式一一我

们目前在现代自我实践中能够自由创造的形式。

福柯对古代伦理学的研究因而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有确立

一种伦理的问题，在这种伦理中，自由不是仿效懵越行为或解放

受压抑的真理，而是选择可能经验的形式:一种不基于性的先在

知识的自我塑造的伦理。还有使我们的性经验可以在这样的伦理

中起重要作用的描述问题:其基础既不在研究常态的科学中也不

在关于罪孽的宗教里，既非性学的又非清教的性经验观的问题。

此外，除了进入肉体和上下位置的阳刚模式、罪孽与忏悔的基督

教模式或隐秘情感与欲望的治疗模式等性经验外，我们还能选择

何种性经验的问题。

对于这些伦理问题，我提不出什么解决办法。相反，我努力

说明了它们是如何从福柯的哲学中产生的。于是，我又回到了开

始时谈到的福柯生活和著作中的矛盾。福柯或许没有给我们提供

哈贝马斯认为的哲学尺度，但是可以说他发明了哲学的另一个用

途。它不是普遍性的:它不适于不管是谁的一切人。然而它不为

任何→个群体所独享。福柯的哲学即不是全体一致的哲学也不是

客观性的哲学。⑩它的根据既不在于断定我们是谁，也不在于与

某个严阵以待的群体认同。相反，在分析把我们塑造成我们之所

是的那些问题的途径时，福柯试图提出关于我们可能变成什么样

的问题一一不仅在生活中，而且在思维方式上。我认为这才是他

的著作留给我们的重大问题。这是一种现代实践哲学的问题。

后记

福柯的历史中有关于妇女角色的讨论。在最后几部著作中，

他探究了(1)道德规范或伦理实践是否是针对妇女的(抑或对

男女一视同仁); (2) 哪些女性特质概念或关于妇女性经验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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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其中出现。由此他指出，古希腊伦理学主要是针对男人，它

建筑在一种男性或阳刚的性经验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进入

肉体与保存生命之液至关重要。例如在阿尔特米多拉斯的书中，

两个女人而非两个男人之间的性行为本质上被视为"违反人伦"

因为在两个女人之间，进入肉体只能是虚假地篡夺男性角色。在

斯多葛哲学和基督教中则有所不同。斯多葛哲学通过夫妻义务的

某种相互性把妇女纳入伦理学。在基督教里，贞操作为性清白

(元罪)的样板而被引入，而弗洛伊德则声称"里比多"本质上

属于男性，这个论点已经在奥古斯丁那里找到明显相关的渊源:

若勃起是亚当之尊的象征，那么童贞则代表了纯洁无瑕。在第一

卷里，你还可以得知 19 世纪的医学和统计学的人口控制引入了

许多关于女性特质的现代范畴:由于医生和技术专家登记并如实

地查点她们的人数，妇女开始"受到注意"了。福柯特别提到

"妇女身体的嬉病化" (~性史》第 104 页) ，这个过程使妇女的身

体被视为"饱享性欲"而得以构成，得到病理上的研究，然后被

分配了养儿育女的角色。

较笼统地说，许多关于妇女"本质"的范畴是在不同的时间

和地点，用不同的方式构成的实体，它们当然不全都是性经验的

范畴，这-点似乎毋庸质疑。"女性特质"因而是我认为属于福

柯的那种分析和伦理学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话题。然而，从"女性

特质"乃是历史造就的事实中不足以得出性别与我们作为道德人

存在无关的结论，换句话说，这不等于说，我们有道德义务把彼

此作为没有性别的人来对待，就像康德的无性本体自我一样，是

中性的和被阉割的(其结果在康德本人的著述中也是可悲的)。

当然，我们可以规定性别不决定职业(就像它不决定"放荡者"

一样)。但是人们还是能够把"女性特质"当作一种"精神诗歌"

的实践目标，对选择它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美的存在的发明创

造。福柯也许会反对"规训的"或强制的"女性特质"的构成，



366 桶柯的面孔

他也会反对寻找并阐明真实的女性的内在欲望的说教式的或治疗

性的"女性特质"。"女性特质"更该是实践创造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福柯可能对根据关于妇女本性或其心理的所谓

真理而构筑道德观的尝试持怀疑态度。他也许不准备把科尔伯格

关于男人的评论发展成格林道德观。同样，我认为他会将"女性

特质"的文学或创作视为一个伦理或实践问题。他说现代色情文

学中非常明确具体的性行为描写的原因在于它来源于不知姓名的

邂逅性生活，而非我们认为与卡萨诺瓦式的浪荡公子相关的故意

句引。这种文学是对-;&:现疏的忧伤记忆，而不是对征服充满希

望的期待。位11:克从固有的同性黯欲望与语言表现的关系方面分析

这种文学就像从夫生前犹太人誓:望人手分析借贷。同样，分析现

代"女性特盾"的创作同以而管对女性欲望与语言之!可有深层和

必要联系的发现，而把1艺品为新女性特质的精神诗学。对福柯而

言"妇女解放运动"的真iE JJ量不舍于对女性性征的特异性和

与此相关的权利提出了甏·求，而在于她们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性

征"研究资料的话语(付甘J/知识》第 2却页)。因此可以说由

女性写作创造的"女性持质r 离开了女性身体的"唐病化"并

创造了"带有‘神经质女人'的消极形象的母亲"形象以外的另

一种形象( <性史》第 104 页)。这样"女性特质"会成为选择

美的存在的伦理问题而非普遍义务或职责的道德问题。

对"女性写作"的这种描述应该有别于妇女文学经典或传统

的构成，有别于告诉妇女她们有义务阅读和写作。

注释:

①我在 Le sawir-舟的创脏 l' iru:orw.加lt (W诅iam bIake & Co. ,Paris , 1985) 

中探讨了拉康对心理分析伦理的观点，根据这本书写的一篇论文即将用英文

在〈表征)(Re阿entation)上发表。

②研讨会的成果发表于 Les卢布 de l' IwT1Ul'l.e ( Galil岛， Paris , 1981) 0 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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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ser 的文章 ηle French Derridear曰: Politic面吨Deconstruction or Decons田.cting

Politics 中有对会后产生的部分论文所作的英文讨论，文章发表于 New Germo.n 

Crit句ue 31 , 1984。值得注意的著作还有 J酬- w.c Nar町的 L' im - pératif 

m咿阳(F1wrnmnarion ， Paris ， 1984)。在女权主义著述中可参阅Luce 1咿my 的

胁哼皿 dela di"伊ence sexuelle (Paris. Minuit , 1984 )。

③ 1985 年 3 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米歇尔·福柯"研讨会上所作。

④ J也genH必ern剧 "Taking aim at 也.e h甜t of Ù蛤Present" , UP # 13 , Sununer 

1984。在我的 M凶el Foucauh: 11re Fret咖n 01 philosophy (Colun也，ia University 

b咽， 1985) 中，我详细讨论了福柯与哈贝马斯的差异。

⑤Alas也ir Macfutyre 在 4如陆tue (N侃re Dame: 1981)中提出了一个类似

的问题。但是他的历史分析所用术语不同，他对哲学在系统阐述现代实践问

题中的作用看法也不同:在诸多方面他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而福柯则没有。

因此，在《哲学、权力与相对论》中，他视福柯为敌手。他似乎认为存在多种道

德的观点必然使任何一种都没有合理的依据，因而每一种都只能靠强制力量

实行一一'他认为这正是福柯的立场(仿佛道德"绝对论"与权力无关!)。福柯

的确在区分传统的几种道德时没有把它们整理成一个逐渐演化的或目的论

的系统;他的伦理既非普遍性(或旨在包罗万象) ，又非"政治性"的(在订立公

正的国家规章制度的意义上)。他认为对于"什么是正确的道德观?"也许没

有"哲学的"的答案。但是哲学能够质疑肯定只有一种正确道德观的推定。

我们的传统中有各种各样"无共同衡量尺度"的道德观，这一点不必是黑格尔

担心现代时代精神丧失一致性的根源。麦金泰尔(Macfutyre)似乎相信如果

哲学不能提供正确的道德观，那么人们一定会变成虚无主义者或情绪论者。

他认为我们需要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反应来对付尼采的道德怀疑论。然而

在福柯看来，尼采是一位积极的思想家，怀疑论是"一种积极的实践"。现代

实践的问题不是如何克服道德种类多样化的问题，它是我们如何在其中被塑

造的问题。参见注。。

⑥我把"现代"当作一个指示用语，它直指"我们、现在"。因此，一个人

认为什么是"现代"的取决于他认为我们是谁。正是由于哈贝马斯认为我们

应该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所以他把"现代性"与"启蒙运动"等同起来。麦金泰

尔(Macfu甲e)认为我们是苦于失去一种社会眼光的不满的道德家，所以他把

现代性视为一种后康德状况。福柯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现代的"我们"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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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哲学分析之后，而非之前到来的东西问题恰，恰出在决定把自我放进

‘我们'的范围之内，以便维护自己认可的原则和自己承认的价值观是否真的

合适;或者说让‘我们'的形成成为可能这难道没有必要吗?……因为在

我看来，‘我们'决不能出现在提问之前;它只能是用阐述问题的新方式提出

的一个问题的结果一一而且必定是暂时的结果。"(与德雷福斯和拉宾诺的访

谈，见 F侃侃ult Reader , ed. Rahir酬， Pan由酬， 19850) 

(Michel Fou臼ult ， p，倒Jer/know缸静， Patheon , 19盹

( lan Hackir喀， "Maki昭 Up P，叫Je" in Recons饥剧唱 I础袖wJi..Jm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Richard Rorty , "Freud and Moral Reß础。n" ，未发表。

(Michel Foucault , Preface ωthe A皿坦因n edition of 1he Anli - α>:dip;ω ， 

V面鸣， 1m.

@ R.M. Hare, Fm也m and Reason ， 。近侃d Cl缸蛐m Pr酬， 1师.麦金泰尔

也认为哈尔在他对由"/lSIa 的描述中误解了"道德和文化环境的差异" ('"哑m

Relatiω由ip of phil棚phy to its p，耐 inPhiIos呐Iy in History , Rorty, Schr配机ndand

描m凹，他.臼mbri，句e University pr酬， 1佣的。但是对麦金泰尔而言，由asia

是一个政治正义问题:一个并非不公正的人何以能做出不公正的行为?它是

"对作为道德舞台的政治社会形式做出个人贡献"的问题。然而在福柯看来，

它不仅仅是使一个人履行其公民义务的德行问题。使青年男子的情欲追求

在道德上令人困惑的正是它出现在"职责"舞台之外的事实，而每一种职责都

应该在秩序井然的城邦里进行。与明智地把握住自己以便控制妻子和家庭

的情况不同，它恰好不是由社会角色规定的。较笼统地说，麦金泰尔在德行

与规划之间所作的对比仿效了黑格尔对道义 (Si创ichkeit)和道德 (Moralität) 的

著名对比。福柯的"伦理"与"道德"的对比与黑格尔的并不吻合。"自我的诗

学"同市民社会的构成不是一回事，与对共同体(Gemeinschaft) 的德国浪漫主

义看法相比，它更像是巴黎的练练子的自我风格塑造;它不要求我们就我们

自己和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做连贯的叙述。(关于福柯对现代社会中"市民

美德"主题的论述，参阅"伽Governmentality" 1 & C # 6 , Autumn 1叨90)福柯对

由asia 所作的历史分析同唐纳德·戴维森(阳mld Davidson)在"Howis W，创kness

ofthe W迦 P蛐iMe?" 一文(收入 &ω:rs on Actions and EIJeI由，。对fOrd Clarendon 

b棚， 1982) 中示范的与历史无关、伦理上呈中性的概念分析也不相同。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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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看来， akrasia 不是让人能够从中用某种哲学心理学推断自我真理的永恒

"平凡生活"里一个概念悖论;相反，它是在为历史上特定的生活形式提出难

题的实践之中，提出一种关于"真实自我"想法的情况。

@与德雷福斯和拉宾诺的访谈(前边已引出处)。罗兰·巴特十年前在

《文本的快感)(úp阳sir du ω) Résistances 部分以他典型的懒洋洋的嘲讽姿

态提出了这个成为"套话"的说法。他抱怨被 f;'3 告一整套关于欲望、法律及

其冲突的"认识论却对真正的法律无效一只A所知 3 饨注意到正是欲望的概

念可以没有大众根基而受阶级约束。他说所渭问色情书籍是关于欲望而不

是快感的，或者更有针对性地说，宅伺戏剧性地满述欲望，使它"看起来适合

心理分析"(两种情况都说明一个道宇返，一切十分有欺骗性而且令人失

望")。因此，我们必须克服"文d 革的神'必气织\把立变成"您骂他文本一样的

给人快感的事物从而废除"笑际生活与沉思生活之间的虚假对立"。事实

上《文本的快感》可以当作现代快乐"实际生活户均一种规划来读。它要求为

文本的朋友构成一个社会，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不是理论上的一致，而是与

文本的现代快感的敌人之间的实际对立。它使快感这个实际问题对"我们现

代性的历史"至关重要。"以古书为其中一部分的生活艺术"会把这种朋友归

于传统文化，即使是他们有"颠覆"或"解构"它的现代主义冲动，这样他们才

会使自己远离诸如乔治·巴塔耶创造的那种可怕的文本。现代性也许会分裂

"社会从一切人类成果中要求的道德统一不过它能导致一种生活、阅读和

写作的现代艺术。

@ ludwig Wittgenstein , Lec缸，由 on Freud and A由执etics . 

( Sigmund Freud , TIre ln的preωtion 01 Dreams , Avon B∞，ks ， New York:, 1965 , 

pp.645 - 6 ,n.2. 

~ Michel Foucault , TIre Or，由 of Things, Random Hou蹄， 1师， p.328.

⑩之所以称之为"欧陆的"是为了同我们自己的"欧洲"传统有所区别。

在同期的分析哲学中，道德的可能性并没受到多少怀疑，但是这一时期，任何

道德皆不可能的观念出现在文学感性之中，这种感性最初也被认为是欧洲的

"现代主义"的感性。于是，欧文·豪认为"虚无主义存在于我们所说的一切现

代主义文学的核心……" (lntn:地础。nω The J.缸 of如 M田机， Horizon , New 

York:, 1967 ,p.39.)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股"现代主义"感性之风刮过后，又掀起了对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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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或伦理及其研究的讨论。现在，我们又被告知每个人的内心都藏着一种

天生的欲望，欲找到关于自我和起源的连贯叙述。

(]j) Michel F，侃侃ult ， 1he α由 01 Things, op. cit. 

@参看Richard Ro町挝地rity or 0均ecti世ty ?"收入 Post - A削阶 Phi

h碑咐， eds. Rajchman and W，甜， ColllI由，ia University Press, 19白。



福柯的伦理学和政治:
适用于女权主义的策略?

莫雅·劳埃德著

张玫玫于立亭译

如同福柯在他的晚期著作和生活中向我们表明的，存在

着一种伦理和知识的完善，虽然它极力反对用宗教、法律、

科学或哲学的根据为个人行为辩护，但却试图营造一种全新

的伦理生活方式，把想像、清晰、幽默、规训的思想和实践

的智慧突出出来。(Dre向 and Rabin侧， 1986: 121)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福柯在晚期著作中的伦理学转向?是否像

他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这意味着承认他的谱系学研究中存在着

难题?据说这种研究充满了"经验主义的灼见"，但却因为"规

范混乱"而不成体系。他对自我塑造的论述是否默认了他在《规

训与惩罚} (1997) 和《性史:导论} (1978) 中追溯其命运的那

些顺从者们， (当面对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时)由于他们的被动

性而变得愚蠢了?自治的主体是否已经"回归"?本文有三个目

的:首先考虑福柯为什么转向伦理学，从而评价他藉这一转变所

希望达到的目的;探讨伦理学与美学(按福柯使用这些术语时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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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它们的含义)之间的一些联系，以及它们与政治的关系;最后

考虑他的著作被女权主义者所利用的程度。我将提出福柯的伦理

学研究有三个要素:对主观化实践内部固有的促成自我理解的或

然条件予以考虑;就当代伦理学的形式提出问题;对现代(西

方)世界增进规范化的背景下的懵越策略加以探讨。这三方面都

(不同程度地)在一系列女权主义理论中有所反映:如非本质论

的阐述立场、关于身体的伦理学以及性别述行理论。

伦理谱系学

福柯写《性史》后几巷的目的是为了推出一种伦理谱系学:

说明"我们把自己塑造成道德行动者"的途径。据他讲"道德"

一词通常要么意味着→种道德规范:向个人推荐的价值观、戒

律、行为准则(等等);要么包含一系列行为"个人针对推荐给

他们的规则和价值观而产生的真实行为[抱怨或懵越J"。此外，

福柯又补充了有关伦理的第三维度:人们借以"设法理解、改变

自我并获得某种存在方式"的实践或技术。自我同自我的这种塑

造关系依照一种准则运转，而且显然存在于行为之中，然而在概

念上又不同于道德的另外两个意义。①

和他的其他谱系学研究一样，福柯感兴趣的是种种差异和断

裂，这些差异和断裂支撑着明显相似的各种实践。在这个语境

下，他主要关注的是基督教与古代在自我塑造和自我理解方面的

伦理实践(特别是性伦理学)。②乍看上去，历史上截然不同的两

种伦理生活方式似乎有一些共同的主题、禁律和关怀。然而，尽

管有相似之处，它们在古代和基督教中的意义或伦理与文化价值

是不同的。在自我塑造方面，它们之间有不少实践分歧，福柯用

一种四重图式对此进行了阐述。

他宣称，与自我的每一种伦理关系都是由四方面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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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这四方面包括(一)伦理实质-一伦理活动作用的物质

基础; (二)主观化模式一"人们受诱使或鼓动而认识到自己

的道德义务"的方式; (三)自我的实践一一实现伦理改造的途

径(即禁欲主义和/或伦理善行); (四)目的论"我们按道德规

范行事时希望成为的那种人。"这些要素各自的实际内容及其相

互关系随所论的伦理行为方式的不同而变化，③正如它们与构成

古希腊和基督教道德观的准则、行为举止和主观化模式之间的关

系一样，前者注重伦理学，后者注重行为准则。

看起来，古希腊伦理学给福柯印象最深的似乎是缺乏规范行

为的冲动。@这一点是可能的，因为"这种伦理学的主要目的和

首要目标是美学的" "一种生存的美学"。古希腊伦理学从不试

图用立法来为全体人民规定一种行为模式一一一种普遍和规范的

道德;相反，它是个人选择问题。⑤然而，这不等于说它取决于
个人的随心所欲，因为福柯明确指出一切伦理活动皆依赖于环

境，并在一定程度上载负文化内涵。它只是"肯定一个人的自由

并给一个人的生活赋予某种形式"一一"个人艺术品的"形式

-一件努力。对福柯而言，伦理学代表了"一种实践，一种自由

方式"的结果。相比之下，基督教道德像是"以相同的方法强加

于每个入的一个统一、协调、专制的道德体系"。它根据被当作

上帝之音的"文本宗教"中例示的"十分严格的讲真话、信教

义、守敬规的义得"规定了一套行为准则。它是一种绝对的道

德c 做穷基督徒;意味着遵守一系列法律或道德戒律，意味着充当

完美掏遵纪守怯的主体;而做有道德的古希腊人则意味着实践自

由。@由此可见，主体"把自我当作欲望的主体进行解释、识别
和承认"她方式在历史上就是变化的。

把古希腊和基督教道德(或伦理学)区别开来，使福柯能够

指出性伦理并不总是与禁忌和禁止体系，甚或与强制体系密切相

关。无须反映深层或根本的禁令，禁欲的主题和自我创造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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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实践可以是、而且一直是依据自由作为自我风格化的实践

提出来的。福柯作此区分的目的何在?他为什么让我们注意这些

不同的自我塑造的伦理模式?其部分原因是为了揭示自我在许多

方面是许多可选性伦理话语和实践所定位和生产的，但还不止于

此。

在《尼采、谱系学和历史》中，福柯说"有效历史" (尼采

用来表示谱系学的术语)的根本特征是"它对作为视角的知识的

肯定"。谱系学并不试图抹去那些给历史研究者在时间和地点上

定位的痕迹，也不试图否认对发掘它们的偏袒。相反 2 问它找到

那些经久不散的、有毒害的迹象，以便开出最好的解毒药方"。

这同福柯的伦理谱系学有何关系?在接受亚历桑德罗·丰塔纳的

采访时福柯声称如果我对古代感兴趣，那是因为~句…顺从准

则的道德观念目前正在消失，或已经无处可寻了。伴随这种道德

缺失而出现、而且必须出现的，是寻找生存的美学。" (黑体为我

所加)。福柯对古希腊人的兴趣带有他目前所在时代与文化的痕

迹，他说这个时代及其文化(正变得)怀疑以准则为主的道德是

否可能"我们中多数人"他声称"不再相信伦理学的宗教的

根基，我们也不想让法律体系干预我们道德的、个人的和私下的

生活。"他认为，当代解放运动的问题在于，除科学外，它们找

不到伦理学的任何根据，不管那是关于欲望的科学，还是关于无

意识的科学。因此，应该把他对古希腊人的思考看作是我们作为

道德主体的历史本体论串的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与自我的另

一种(非科学)关系被开拓出来一一以美学形式出现的一种关

系。⑦

研究古希腊人的目的在于打开→个缺口，透过它来把当代确

定无疑的事实作为大量"事件"或"历史性凝固"揭露出来。通

过暴露各种经验模式的独特性和历史真实性，我们不仅能揭示道

德、经济、社会和政治安排的偶然性，而且能识别懵越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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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自己历史的努力能把思想从它所沉思的东西中解放出来，

从而使它能够思考别的事情"。追溯现存话语结构内的"纤弱路

线"使谱系学家得以把"各种虚拟裂隙"孤立出来，打开"被解

作具体自由的一一即可能进行改造的空间"的自由空间。③所以，
正是这些虚拟裂隙的出现为质疑当代现实创造了可能条件。福柯

在康德的文章《什么是启蒙》中认出了这种现实，它能导致(政

治)懵越。而且，正是这种质疑活动(或限制态度)使行为群体

的形成成为可能，拉奇曼称之为批判群体。⑨福柯摒弃了事先与

某种"我们"相认同以便为政治活动寻找根据一一女权主义理论

中能指"女人"的功能一一的观念，而提出把"我们"当作质询

身份的结果( "而且是必要的临时结果")。正是这个批判群体

"使我们个人和集体的‘主体性'成为无休止的未决问题"，一个

永久变化和(再)形成的过程(关于男同性恋身份问题，见Co

hen , 1991)。换言之，正是这个批判群体促成了(福柯所说的)

伦理活动。与一些评论家的批评相反，福柯改写而非回避了群体

概念。

伦理活动是关于成为一他者的;如何把生存风格化一一拉奇

曼称作"选择存在方式"的过程。⑩目前把伦理学作为审美实践

而复兴的概念暗示了抵制的策略，不以单纯的拒绝或封锁为形

式，。而依据"新的主体性形式"的创造@即是说，藐视日益受

管制(和个体化了)的主体性形式。福柯之所以对作为审美活动

的伦理学感兴趣，原因就在于此。@美学代表着(个体化的或集

体的)自我塑造行为，一个根本上属于政治范畴的自由行为，用

福柯的话来说是一种"政治美学选择"。由于重点是激活对现时

的批判态度，自我风格化的伦理行为充当了"激发(政治)创造

性行为"的火花。它为政治活动的新秩序提供了方向指针。就像

他在论康德的文章中否定复兴启蒙运动的学说和模念而赞同(重

新)激活批判态度一一即现代态度一样，在伦理学的论述中，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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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拒绝复兴实际的古希腊实践或理想，而赞同(重新)激活与自

我的审美关系。⑩

就本章对福柯后期著作所作的简短概述而言，我想指出三个

要点:第一，福柯致力于重新思考主体与性伦理学之间的联系，

探究该主体的自我构成和自我理解;第二，他这么做是出于对当

今伦理学假定之偶然性的一种谱系学上的关心;第三，他为选择

性的政治秩序指出了一条发展轨迹一一尽管还很粗略。在本章的

下一部分，我将探讨这些特点在女权主义理论中如何得以进一步

阐明。在开始讨论受福和{思想影响的具体的女权主义著作之前，

还需笼统地说说文权主义与福柯的关系v 直到较近的一段时间

里，女权主义对福柯著作的兴趣理往集中于他的谱系学研究，尤

其是他的权力分析对理解妇女世界蝴债的实用性(葳克南性)以

及女权主义政治面对由话陆构成的-个主体的前景。就此而论，

人们对其伦理学的注意还比较少(确切袖说，是对其考古学研究

重视不够一-Ca肘，1S肘是罕见的一个例外)。这其中可谓意味

深长。正如晗伯所说:过3我的理解，即自我是规训和规范

的政权作用下的结果，泪使人们去怀疑福柯政治的可行性。"但

是，如果我前面对福柯的隔择有道理，由他的后期著作开创的可

行性之一恰恰就是一种政治一带越的政治。女权主义著述不考

虑存在美学或限制态度，从而把福柯凝固在谱系学模式之中。因

此，接下来我要探究福柯的后期著作如何被女权主义采用。考虑

到福柯著作的开放性，只要说我将讨论的三位理论家都强调了福

氏伦理研究的不同要素就足够了。然而，一个把她们结合起来的

特征是，她们都感兴趣于转向福柯的女权主义政治。尽管普洛

宾、迪普罗丝和巴特勒可能无法令那些批评家们感到满意，因为

这些批评家认为可行的政治只能建筑在稳定主体的概念之上，但

她们(在不同程度上)的确让人看到了由福柯开创的一些选择性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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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斯佩恩·普播宾:书写自我

在《确定自我的性别) (1993) 一书中，埃尔斯佩思·普洛宾

探讨了近期文化研究中围绕再现问题一一尤其是再现他者的难度

所展开的争论。她特别关心转变(或回归)自传写作的动向以及

两种趋势的复苏:第一，自传作为真实性的保证一一"自我真理

确保位于个人‘实情'中的特殊现实秩序"的方式;第二，个性

的复归。普洛宾想提出第三种选择，它部分地出于对福柯最后著

作的德勒兹式解读。普洛宾的明确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说话/写

作模式，在辨认性的特性的同时生成非本质主义的女权主义理

论。这是发展自传写作的一次努力，使自传写作注意到较广泛的

结构如何既确定我们相对于他人的位置，又通过我们起作用的方

式。普洛宾的分析是在关注诸如"妇女"这类"主权能指"

(soverei伊 signifiers)所特有的普遍性和本质论的背景下形成的。

出于对倾昕女性声音之需要的敏感和对渴望真理之潜在有害影响

的担心，普洛宾昕从了福柯关于带着作为询问他性 (alterity)关

系之模式的态度进行思考的教导。

以特定态度思考意味着两种相互联系的实践(见上文):一

是构建自我作为历史现在时主体的本体论，即追溯我们身份的定

位范围，以便对它们提出质疑(或非自然化);二是逾越这些范

围的界限，即从我们是什么迈向我们可能(某种不明确的意义

上)成为什么。在思考这两点在福柯著作中的具体事例时一一尤

其是他构思的崎岖的性伦理之路一边延伸一边改变自我的形式和

实践时一一普洛宾断定自我总是对问题研究和实践作复杂的、在

历史上各不相同的篡改而导致的结果。不同的机构使"各种各样

的‘主体'和各种各样的自我‘真理'成为可能"。这种前景有

四个意思:一，自我不是任何东西(包括政治、认识论、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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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二，自我是形式而非实质;三，自我在多个层次上运作

一一它结合多种实践和不同话语，这样，它就"不能缩合成统一

的个体或主体"四，它是不可再现的"没有一个方面……能以

转喻的方式被表现出来。"自我是局部化极力关系、权力争斗和

抵制的表达法，是它们藉此能被分析的数字。普洛宾套用巴特论

文本的一句话，说它是"只在生产活动中被体验"的一种自

我。@

而且，由于个体化经常已经是社会的或公共的，它让普洛宾

想到某些通过他性关系患维的方式。例如，她注意到福柯关于色

情的论述揭示出塑造自我的古希腊主体靠与他人的某种关系关心

自己:他在与男孩/男人的性关系中避免被动，也就是说，他采

取"适宜"的性枉为。他关心自己，从而也关心了别人(通过主

宰他自己的欲望并按伦常对待其他男人和男孩)。普洛宾指出这

些自我与他人之间虽然在历史和文化上发生畸变但却以亲密的关

系颠覆了自我与社会的一切分离。自我通过社会关系而被考虑:

"对自我的关心……只有在关心他人和我们独立社会的危急关头，

在社会中才能被设想和实施。"普洛宾就是从这里看到了重新构

思他性关系的机会:

福柯对自我的关心使我能够考虑一种说话和阐述理论的

方式，它从"我"出发，却不把我物化成我讲话的主体。这

又为考虑一种理论模式开辟了道路，该模式不围绕个人而得

以组织，但它有力地给我们开辟了一个空间，使我们得以认

真对待我们的个体化方式。从这一点出发，我开始想像能对

折我们之间这根线，把"她是谁和干什么的?"与"我是谁

和干什么的?"这类问题联系到一起的思维方式。

如果把自我解成既是日常实践中的产物又是可用来质疑或干



福柯的伦理学和政治:适用于女扭主义的策略? 379 

扰"真实"的理论表述，而模糊了自我与社会的界限，那么，普

洛宾推测，任何严格的自我与他人的分离似乎也容易成问题。在

女权主义的语境中，逾越界限意味着拒绝在我与她之间做由外到

内的取舍，换之以把两者合起来考虑的模式。它促成一种既非排

斥又非封闭的谈论经验的方式:是山强调冲充满希望地鼓励开展

必要的身份运动的一系列有动机的字践飞它暗示有一种包容差

别同时对其界限提出质疑、保胃持也开发现相容区域的方法。现

在的问题是怎么做?

部分看来，普洛宾的答案优赣把崎自我"变成方法论的工

具，这是可以在文化研穷领辄内创造新阐述吃翰的过程中发挥作

用的一种现象，也就主角对他人讲话两到一种方式。在自传写作

的语境中会出现重点的变化:重点从颂扬个体自我转向考虑女人

如何在特定的文化场景中把自己造就成性的言说主体，即她们如

何让诸多分析的路线(种族、性别、性行为等)作用于自己。这

是一个深刻的自我反省策略，然而它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若不

是代表)他者、如何才能超越我们自己的世界而进入他者的世界

揭示甚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普洛宾把注意力投向了想像和移

情的作用。她特别利用响铃挂钩的工作原理来探究想像力，认为

想像力可用来从不同角度思考差异。在重申她有福柯式的瓦解界

限的冲动之后，她指出想像力为思想超越身份、超越将个人定义

成彼此排斥之存在的二元逻辑提供了一种方法。普洛宾意识到不

可能用另一个人的声音讲话，而且非常怀疑要求有意义谈话的自

由呼声一一因为它无视确定实际讲话者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物质

不平等，于是她宣称想像为理解差异开辟了新的空间，官为重新

构思由种族、阶级等因素构建关系的方式留下了余地。想像力丰

富的阐述立场不取决于忘却自我，而有赖于思考自我的限度、思

考某些形象一一再现一一如何可以让他人感受。这就是以特定态

度运用想像力:让我们的自我伸展到极限，从而逐渐消融成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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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选择性的自我，去接触他人、唤起共同变化甚至共同存

在之时刻的自我。为说明这种移情想像，普洛宾举女同性恋摄影

师黛博拉·布赖特的著作为例。布赖特把她"窃宛假男人的自我

形象" "贴"到描绘同性恋故事的好莱坞电影剧照上，以暗示某

种(不可名状的)色情可能性。正如布赖特所说"我梦想着追

逐女主角，向她求爱，并与她做爱，同时，我也想像我是(或

像)她"。通过把自己和别人的照片放到一起，移情的时刻出现

了。

对于被转移到文化研究范围内的福柯的伦理学著作，普洛宾

的解读是详细而有创造性的。与福柯一样，她主张把自我的种种

形式理解成实践与问题研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表明自我

(包括它们被造就、利用和理解的方式)是多变和不稳定的实体。

普洛宾把这种看法转化成方法论的策略。这不仅仅是自我如何被

构成的问题，也是自我如何能自觉地被调动起来发展非本质主义

女权主义理论的一种方法:即在我们的身份边缘努力，不断地拆

除界限，解开把我们同这些界限搅在一起的一团乱麻。在自传写

作的领域里，这似乎显得特别贴切，因为自传写作对一种普遍的

看法提出了质疑，这种看法认为人们可以从自己过去的有关性

别、阶级和种族的真实经验中重见旧我，而他人也将从中看见他

们自己和他们自己的经历。为了代取任何自我都能够被准确地刻

画或再现的想法，普洛宾提出批判地把自我作为一个自我与另一

个自我之间"折射任何相等直线"的手法加以利用。自传于是成

为改变自我的方式，它表达另一个自我。普洛宾推测，在这么做

的同时，我们也开始了重新思考他性，而这正是她的论述最模棱

两可和最缺乏说服力的地方。

让我们发挥想像力从而移情他者的呼吁是有一定道理的。它

让我们更仔细地思考如何谈论或书写他人，特别是如何抽象地使

用诸如种族或畸形之类的范畴。它鼓励我们想像文化文本如何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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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定位或再现他们，从而有可能引起对这些文本提出更多质疑

的理解。然而，由于它责令想像选择性未来、超越目前区分我们

的界限进行思维，它似乎显得不切实际。尽管它可以构建对表现

的理论化有用的方法论策略，但是自我与他者界限的消融是如何

达到的尚不清楚，这些著作的批评与政治收益何在也不清楚。问

题是移情的概念往往意味着为自己盗用他者的经验，如同上文转

述布赖特的例子所示。普洛宾还举了另一个例子，桑德拉·伯恩

哈德想要(做)影片中那位无名的黑人女子，并在影片的大部分

时间里盗用各种各样的黑人一-1国尔也有白人一一的人格面貌。

这样"移情"就被抽去了"非礼"的概念，此概念是福柯对具

体知识分子所作描述的关键。非礼概念要求承认"他者"有为自

己讲话的能力。因此，最重要的是创造让他者讲话的必要条件，

而不是替他们讲话的过程一一无论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细微。普

洛宾没有解决"他者" (尽管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其他他者假装

分开了)如何参与这种形式的文化研究的问题:他们是否像看起

来那样依然是被动的研究主体?利用想像力而不是促使"我们"

具体地针对在与他人关系中给我们定位的物质不平等，难道没有

可能一一甚至很大的可能一一干脆让我们逃避、忽略这些不平

等，或者把它们色情化?

普洛宾的论述核心是关心自我与关心他人之间的关系。即使

这种关系已匆匆句勒出来，它仍对她重新思考自传写作和文化批

评的目的至关重要。在下一部分，我想讨论罗莎琳·迪普罗丝的

著作。迪普罗丝的目的在于开发一种考虑性别差异的伦理学理

论，特别是处理伦理学语境中女性具体化问题的理论(比如关于

怀孕或代孕的伦理学)。在声明这一点时，迪普罗丝同时拒绝了

围绕性差异的争议而引发的传统的(协议∞ntrac恤ian) 伦理学和

新兴的女权主义伦理学:因为前者尽管声称决不偏袒任何一方，

却授予男性特权;而后者没有对特定社会环境中性或具体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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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代繁衍作出解释。⑩她转而注意福柯是想看看他的著作是否

能解决两个具体问题:第一，性/具体化身份的出现;第二，使

该身份发生变化的机制。与普洛宾的情况相似，迪普罗丝理论的

核心是他人对自我关心的作用，不过迪普罗丝构想的这种作用却

是很不相同的。

罗莎琳·迪普罗丝:体现伦理学

关于女权主义伦理学的辩论不外乎有这么两大类:其一在现

存的正义理论范围内操作，只是让这些理论对性别更敏感了;其

二试图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界定一个有特色的女权主义伦理学理

论。后一类辩论一直深受卡罗织·吉利根提出的关心伦理概念的

影响。只要不夸大两种方法之间的界限，就可发现它们有不少共

同的特征:它们都是程序性(而非以内容为主的)陈述(虽然一

个是形式主义的，另一个是语境论的);它们都强调道德"推理"

的作用(虽然推理的过智不同=前者达重认知技能，后者注重移

情技能);官们都相信正义最终是可伸张的。考虑到上文句勒的

一些福柯式伦理学的要点，看起来女权主义的福氏伦理学似乎要

在焦点和语调上显示极大的不阿。我将讨论罗莎琳·迪普罗丝的

著作，以便对此看法作出评价。

迪普罗丝论福何的相关章节以她自己给伦理学下的定义作为

开端。精神特质 (Ethos) 源于古希腊文表示居住的一个词，它

既可以作名词指居住地又可作动词指实践居住的行为。于是，迪

普罗丝推断习性〈地bit) 与住地 (habitat) 是伦理学的→对孪生

要素"伦理学可以定义为对构成一个人居住地的一切进行的研

究和实践，或者有关一个人在世上体现地位构成的复杂问题。"

伦理主要是一个物质现象:习性是"通过重复身体行为"使身体

成为"一个人精神特质的所在地"而被构成的。福柯的自我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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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被理解成"一个人体现精神特质得以构成的方式"。迪普罗

丝的伦理学定义之所以重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因为它明显地

不同于福柯本人的定义。福柯对伦理学的论述显然与包括并超越

身体的自我塑造(或转变)实践密不可分。例如，福柯极力考虑

到美学作用于心灵、思想、行为和存在方式的可能性。再者，迪

普罗丝对伦理学的解释使她能够指出福柯的谱系学著作已经"属

伦理学范围"它是伦理学的，恰恰因为它是关于由人的习性和

住地衍生的那些因素。所以，迪普罗丝把《规训与惩罚》解读为

关于主体"与惩戒性道德规范之关系"的论述，把《性史》有些

出人意料地解读为关于"我们自我塑造的主导行动模式"的叙

述。"规训"成了规范性道德的简称"社会环境"成了"道德准

则"的同义词。迪普罗丝的理解有一些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仅提

出了"正常"和"符合伦理"是否实际上是对等的术语这个未决

的问题，而且给迪普罗丝对自我塑造实践的论述带来了直接的影

响。她声称主体"受他人行为支配(在这种情况下，身体是惩戒

力量的客体)，同时他或她又通过自我了解获得社会身份(在这

种情况下手身体既是自省客体又是忏悔主体)。在这两种情况下，

个人的精神特质都与异体主宰有相同的范围，它们都关心其作

用""
榴柯论权力主七成属性的著作可以被有效地应用于伦理学(特

别是生理化革学一一其中女人的身体常常是引发伦理辩论的因

素〉和吏尊遍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伦理学，因为它对独立于限制性

的杜会准则z兰州，给道德判断提供依据的崇高的道德基础(或真

理)的整个概念提出了挑战。更有甚者，它揭示了普遍性伦理自

身就可以是规训权力的机制，而非不受这个监禁社会站污的道德

立场。福柯的著作之所以很重要还因为它揭示了不存在"由生产

力构成的精神特质之外"的自我的真理，从而打消了伦理学理论

经常依赖预先规定的道德身份的一切可能性。这对任何建筑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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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互动理性"等基础上的伦理学都产生了影响，因为这种形式

的伦理学交流有赖于自治和个性的概念一一两个被福柯伦理学反

驳的属性。在福柯的伦理学中，自我实际上是在对话或忏悔的过

程中被塑造的。因此，迪普罗丝认为，福柯论物质性的社会调节

的著作是否有用，这取决于它是否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屈从的伦

理学"我们如何作为主体被置于不平等的地位。然而，她仍然

对能否制造出关于性别差异的伦理学持怀疑态度。问题是:为什

么?为什么重新思考伦理学应该排除性别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

迪普罗丝把注意力转向了福柯的伦理学著作本身。

虽然能够解释主体之间某些差异的产生，迪普罗丝认为福柯

自己的差异伦理学一一"他的自我塑造美学"一一对于一个关于

性别差异的伦理学仍嫌不够。迪普罗丝发现福柯的立场存在一个

大问题:他关于促成新的主体性形式的呼吁意味着在以能动作

用、以自我转变为目的的规训权力的影响之外有一个空间;而且

"在等级森严的规训与监视空间里形成并遭贬低的那种差异之外

有一个差异所在地"。根据迪普罗丝的看法，福柯的尼采式冲动

一一把身体当美学材料使用一-对女权主义者用途有限。它的用

途之所以有限，首先是因为它依赖解除连接自我技巧与社会、经

济和政治制度的任何必要或分析环节，而这些制度目前受父权价

值观支配。也就是说，它可能会在规训权力范围之外运作。这是

有问题的，迪普罗丝说，因为它没有解决女人被排除在身体主宰

之外的局面。她认为"女权主义承担不起把与自我的伦理关系同

其他社会结构的运作分开的后果"。它的用途之所以有限，还因

为它采用某种(有趣的，非特指的)男性身体作为美学转变的材

料。福柯转向(或回归)古希腊人，将其作为非规范化伦理实践

的一个例子，暴露出他固有的大男子主义倾向，因为，迪普罗丝

令人困惑地暗示，福柯意欲复原的模式原本是一种精英论的、排

斥的一一甚至更糟的-一男性的美学。这是只有通过相应地贬低



捅柯的伦理学和政治:适用于女权主义的策略? 385 

女性身体才能赋予男性身体以更高价值的美学，一种依靠摒弃被

动性的美学一一而被动性正是与女性特质相关的价值。因此福柯

的美学总是意味着建立在贬低女人基础上的权力倾斜。由于忽视

性别不对称的问题，福柯的伦理学对女权主义还不够充分"就

连最灵活的公共精神特质也情愿珍视和承认把女人的存在方式具

体化。"女权主义伦理学必须能够解释性身份的产生和那些特别

是增强男性特权的东西:只有像这样针对性别差异之复制的伦理

学才对妇女有用。为了把身体制造成艺术品而对它进行研究是不

能达到此目的的，因为这种工作(在迪普罗丝看来)已经打上性

的烙印了。

迪普罗丝的评论有两个问题:第一，在论证她的主张时，迪

普罗丝势必把古代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分别)直接叠映在当代

男人和女人的身体差异之上，从而忽略一个事实，即对于一个福

柯派学者而言，解剖学上的性 (sex) 与文化上的性别(阴伽)

之间的关系具有历史偶然性，因此适用于古希腊人的事情未必等

同于我们自己的安排。声称有可能发生美学转变的身体是男性身

体的前提，是福柯倡导回归古希腊伦理学和在性别关系方面所意

味的一切。这是对福柯观点的一种误解。福柯表明的目的是要揭

示我们目前的伦理实践在历史上是独特的 E 从前的伦理实践不同

于现在，而且重要的是，未来的实践也可能不同于现在。

第二，认为福柯相信伦理学与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之间存

在严格分裂的观点是可疑的。福柯关于"伦理学与其他社会、经

济或政治结构之间没有分析的或必要的环节"的言论，可以像迪

普罗丝选择的那样，理解成关于自我技巧在那些传播规训权力的

制度之外、与他人隔离的状态下运作的论断;另外，它也可以像

我已经指出的那样，理解成关于伦理学与其他结构之间形成关系

的方式完全依历史偶然事件而定的主张。这意味着在决定我们目

前运作的关系之外，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还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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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其他关系(它们当然可以更不平等地或更高程度地起规范作

用)。这并不等于否认我们是由规训机构和制度用多种(对抗和

矛盾的)方式造就的，也不否认我们需要批判地对待把我们塑造

成自我监督主体或驯服主体的方式。这两个论断都有道理，也都

得到福柯的承认。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明确指出，我们对当

今社会规范化权力的抵制不仅在于构建一个关于我们现时的批判

历史，而且要在规范化的支配作用之外构建新的主体性形式。自

我的美学给人们提供了途径。这不是说这种转变在目前社会结构

之外发生，而是发生于这些资结构之间的裂缝一一通过批判本体论

而揭露出来的裂凉。这是存在于上文谈到的"实际裂隙"之中的

"具体的自由空间飞如果自我美学要在当今条件下成功立足，那

么它必须是现时的美学-一一在当代规训实践的空隙中发展起来的

美学。

当迪普罗丝继续在男性/阳性想对干女性/阴性的二元逻

辑中探讨时，下一位作者朱迎恩·巳特勒试用通过化解(而不像

迪普罗丝试图确定)性别，乌拉来研究这个二元逻辑问题。她们两

人都是出于想理解那些物化性别美异的因素，然而，迪罗普丝采

取的方法是探究在传统意义之形成性别不平等的机制(男性统治

的永久化)，而巴特勒选择的是试图破坏女权主义规范化策略的

一条更激进的道路。

来迪思·巴特勘:生存的情越风格学

克酣黯蒂娜·迪·斯蒂芬诺 (Christine di Stefano )在《差异的

尴尬》一文中讯"性别差异在区分男人和女人方面的作用不仅

仅是使他们成为某个更大的、互补的、人本主义整体的组成部

分。毫无疑问，性别是我们当下身份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我们的

文化可理解性恰好部分地得自于对性别身份的归因和自我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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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性身份，我们对自己或他人都没有意义。但是性别究竟意味

着什么?珍如·弗拉克斯(作为对迪普罗丝的回应)提出了以下
观点性别关系造就了两类人:男人与女人。两类各自互为排

斥的范畴。"根据性别逻辑，一个人只能呈现一种性别("极少有

另一种或两种兼有")。虽然在历史和文化上内容有变化，但是这

些都是严格的身份和识别范畴:是女性就不是男性。在女权主义

范围内，性别的范畴经常被表现为将不平等筑进社会生活的部分

机制。理解性别调动因而对女权主义研究至关重要。问题是:认

定只有两种相互排斥(尽管是在社会生活中构建的)性别(对女

权主义)有多大的帮助?

朱迪丝·巴特勒(在众说之中采用了福柯的著作)高度批判

性地审视了性别概念。她的分析模式是探究女权主义性别表现理

论和自然的两性概念，从而揭露身份的政治虚幻性，特别是对女

权主义政治一致性据说十分必要的"女人"和"女同性恋"范

畴。和福柯一样，她对任何身份范畴(无论是规范性还是"解放

性")是否都能以非调节方式运作提出了质疑。性别表现理论是

这样一种理论:它假定存在某种基本的内核或起源神话(不管它

是实物关系理论中的原始关联认定，还是后拉康派女权主义心理

分析的原始压抑)，确立性别特性(阳性或阴性)，随后再"组

织、统一身份，使之具有这个特性"。性别含义于是被禁锢在一

个二元框架之中，它只假定两种，易辨认的性别:男性/阳性和女

性/阴性。虽然实物关系理论和后拉康派女权主义理论都不依赖

身份的自然化或本质主义说法一一两者皆视性别为社会生活所决

定，因此都认为自己有助于动摇男权主义的心理分析，比如弗洛

伊德的心理分析一一但是，它们都推出了认定(刻写)具有(相

当)固定身份的不同的性和性别主体的叙述。因此，它们创造了

各自的性别本体论，有各自固有的排斥指令界定"什么具有可理

解性别的资格"以及哪种"身份"不能"存在"。@通过声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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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一元范畴一一女性特质，女权主义心理分析落人了谢恩A 菲

兰所谓的"反物化圈套"。性别表现理论不描述现实，而是确立

自己的规范性一一因而也是规训性一一的框架P

这类理论依赖一种"内在"观念达到其上述目的。在这里，

叫内在"即内心的过程，导致了性别身份的获得一一即"外在"。

正如福柯对主体化过程的论述表明的那样"内在是外在的一种

作用"。是外在的折叠带来的内部效果。在性别语境中，这意味

着内心过程一一性别内核一一实际上是"身体表面政治"作用的

结果。性别是"肉体指意"的结果，它写在身体上。巴特勒提出

这一主张时，她采用了福柯的"生存风格学"概念来描述性身体

的(自我)塑造实践。性别的达成只能通过"行为的风格化重

复"即身体的风格化。正是这些多种多样的"肉体风格"构成

了"永久性自我"的假象。性别不具有表现性，它是述行性的

(Perfonnarive): "它构成它似乎要表现的作为结果的主体。"性的

身体除了构成它的行为之外没有任何本体论的地位，它纯粹是虚

构的，是没有原形的模仿，是"文化和美学表演"的展现。在巴

特勒看来，这在男扮女装的实践中得到例证。当(解剖学上的)

男性女装艺术家一边表演女性特征一边置换或削弱他自己的男性

特征(他的性别)时，性、性别和表演之间的联系均被揭示成偶

然的。

性别作为"在世上身体力行剧积极方式"可以从福柯的视角

说成是竞争的⑩:一个"相互剌激和争斗的过程"，一种"永久

的挑衅"。现在，性别界定了我们所有人，官规定可接受的行为，

要求对不可接受的行为进行惩罚。目前要回避我们作为性存在的

质询是不可能的，它需要我们的尊重。然而，正如巴特勒的著作

所说，违反性别仍是可能的。戏仿提供了途径。戏仿能暴露性别

的虚构性。在异性标准框架(即规定强制异性恋的框架)之外占

据主体位置有可能剥夺霸权文化"对自然化或本质主义性别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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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声称性别是述行的涉及一系列主张。首先，性别身份是永远

不可达成的，相反，它总是需要不断地重复或重申。其次，性别

周围或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它们的界限是可突破的，尚有待重

新表意和创造性地(重新)定形。@逗号?叫识别的和实践的交叉

点"男性/阳性与女性/阴性范畴的小离哦可以被打破。女同性

恋、男作女态以及麦当娜使用的各神处k与嫌子象征的笑料杂始

都可以被当作性别身份非自然1'{租极就不稳定化的例子。再者，

性别由此变成"即兴演出啤原场"，身份在这里反复被解构和重

新定义。自我越是对自己施如路响，叮以说前晴是美化自己，性

别也越发变成不确定和不易询节的二元概念。就此而论，巴特勒

同福柯一样，试图开发一种政治模式的"取消……范畴"通过

阑限活动一一边界交叉点一一开辟主体化的实践。

巴特勒著书的冲动和福柯的一样，是要探索抵制管理@作用

日益增强的方式。两位思想家都致力于探究使违反更个体化和整

体化的叙述和实践成为可能的条件。当批评界的注意力不仅集中

在居主导地位的真理和规训体制上，而且注意到女权主义，也就

是注意到受排斥者的话语时，这种冲动在巴特勒身上发生了有趣

的变化。巴特勒对某些女权主义的心理分析形式的探讨暴露出它

们的本质化和排斥性作用。她的反应是主张确定身份，即主张身

份在一种主体性观念中总是临时的、开放的、有多种含义的。巴

特勒关于性别具有述行性的论点十分令人信服，然而它并不是无

可挑剔的。@她强调肉体被构成的属性，这似乎否认了身体的物

质性:也就是暗示性别只是肉体的诸多风格，这意味着规训权力

是按官选择的任何方式打造身体。不过，身体(作为物质实体)

显然先于权力关系而存在，而且，实际上可能凌驾于权力关系之

上。@话语能对身体为所欲为吗?巴特勒强调身体带有权力的痕

迹，这反映出她对福柯后期著作的利用是有限的。她借用"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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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学"一词，却没有认真处理包含此概念的机构的其他几个方

面:例如，关于我们自己作为产生选择性主体形式之可能条件的

历史本体论概念。性别戏仿基本上仍停留在身体水平上，是对肉

体风格的玩弄。从福柯伦理学的角度理解性别显然需要考虑赋予

性别的肉体的必要条件，不过它还要求探究认识论的诸因素。它

要求我们探究我们如何逐渐了解到自己是性的主体，而且通过这

种了解再探究转变自我、在述行性的万神殿之外塑造新形式的

(性别)主体性何以是可能的。它强迫我们一一用德勒兹的话来

说一一妞外在的东西重新折叠到自身上来，再次强调权力关系，

从而对被赋予性别的界限提出异议。戏仿的政治也许包含这种批

评实践，但是它没有说明这一点一一至少巴特勒的论述中没有。

结论

对尼采等人的思想惟一恰当的颂扬正是利用它、改变

它、使它呻吟和抗议。如果评论家因此而说我忠实或不忠实

于龙果，随他们说吧，我没有丝毫兴趣。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对福柯著作的这些女权主义诠释?与本书

的许多其他文章相同，关于伦理学的女权主义著作揭示了福柯著

述的文本开放性。普洛宾把限制态度的概念作为质询自我与他者

之再珑的途径;迪普罗丝把福柯的见解应用于发展女权主义伦理

学，使之能包容性别或具体化差异;巴特勒则针对整个性别身份

概念(在引申意义上，也指任何形式的规范性或解放性身份的概

念)，通过把它视为生存风格学而加以探讨。

三位思想家不仅目标不一致，她们借用福柯思想的程度也不

相同。巴特勒主要采用了一个轻描泼写的风格学概念，在很大程

度上忽略了福柯把该概念置于其中进行考虑的框架。就此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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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利用福柯伦理学著作内容最少的一位。如果说她在内容上不

忠实于福柯，她在精神实质上则是忠实的。对比之下，普洛宾对

福柯的解读尤其细致，她涉及了后期著作的大多数重要方面。在

她的诠释中，福柯不得不"呻吟和抗议"不得不以他可能永远

想不到的方式起作用，就像普洛宾把他关心自我的论述变成构建

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实践时那样。迪普罗丝的借用比较复

杂，因为有时她显然是最不忠实于福柯的。她对伦理学既指居住

地又指习性的独特解释，使她能够把福柯著作中谱系学和美学方

面的主要成分用福柯并未尝试的方法结合起来。忠实与否也许根

本不重要，正如福柯本人指出的那样，不全面甚至走样的解读本

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所作的解释搅乱了福柯论述中原本有助

于回答批评家的评论、有助于强化福柯观点的特征。当迪普罗丝

把规训的所有方面都描述成伦理学的诸方面时，这样的问题就出

现了。因为这样做就打破了福柯努力在诸主导方面和诸自由方睡

之间建立的界限。

对福柯而言，伦理学是实践自由的结果，一个人通过获得自

由而变得有道德"自由是伦理学的本体论条件，但伦理学却是

自由采取的慎重形式。"在考虑行为、存在方式(或非行为、非

存在方式)方面尚有一些选择余地。按迪普罗丝的理解，伦理学

表明对惩戒准则已经习以为常，它体现了各种规范性机构所规定

的角色，包括不许选择行为模式的主宰情况。通过汇拢谱系学和

伦理学，迪普罗丝阻碍了福柯对权力技术和自我技术的区分一一

前者使主体客体化，决定他们的行为和行为的结局;而后者"允

许个人依靠自己的手段或他人的帮助，对自己的身体、心灵、思

想、行为和存在方式发生一定作用"以达到某种自决的目标。

此区分非同小可，因为它意昧着尽管主体可以在某种规训母体内

(比如在环形监狱内)改变自我，行为的结局才是决定他们能否

自由行动的东西。正如我在别处说过的那样，作此结论的惟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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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途径是通过评论一一一个迪普罗丝认为福柯的著作中缺失的特

征。正是这种能力使主体能够解释其历史构成的特殊性(以及某

些存在模式因而是如何获得特定地位的)。

同样，巴特勒通过论述女权主义性别表现理论在保持异性统

一中的作用，深化和发展了福柯关于性史的探讨。她始终忠实于

福柯的谱系学规划，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绘制性别的新的主体性形

式的发展轨迹。相比之下，迪普罗丝对"性别"的论述则让福柯

"呻吟和抗议"。福柯无法提供迪普罗丝需要的那种伦理学，因为

他对性行为的理解破坏了迪普罗丝正在提出的伦理学:一种性别

差异伦理学。更忠实于福柯学说的态度可能会把迪普罗丝认为理

所当然的成分作为问题研究:即二元性别差异和作为男人之必要

他者的女人。这会使它们隶属批判本体论。决定不探究性史，这

意味着性差异在迪普罗丝的著体中作为不可缩减的差异出现。福

柯在《性史》第一卷中对"现代"性行为机制的谱系学研究，以

及他在后几卷中对欲望概念的追溯，当然已明确了我们对"性"

一词的所有理解是偶发性的，而非不可缩减的。尽管这些女权主

义作家的看法彼此不同，但是从普罗宾、迪普罗丝和巴特勒的著

作中可清楚看出，福柯的思想对关注"规训"主题的广泛的女权

主义研究一一文化研究、伦理学、政治哲学等一一产生了虽不均

衡但却重大的影响。无论是质询现存的思维方式、暗示有趣的理

论发展道路，还是用他的结论促动读者，福柯已经成为在身份、

差异和伦理学方面如何展开辩论的一股重要的影响力量。

我在本章开始时曾提到福柯后期著作带来的一个有趣的开端

与女权主义政治有关。有一种主张在→些女权主义文献中已变得

不足为奇，那就是声称正是散漫构成的主体观念严重危害了这种

政治，因为它排除了可能存在受压迫但能靠行动推翻这种压迫的

人。从本文讨论的几个作者的著作中可明显看出的一点是，福柯

式的女权主义与其说与政治无关，毋宁说其政治侧重点不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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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的戏仿是拒绝被日益规范化的社会无法挽救地分类和标记的

一种方式，这是对目前可接受言行的界限进行的逾越。通过揭示

性别的虚假，男扮女装之类的行为也许有助于暴露性的述行性所

承受的强制压力。这是政治行动。同样，试图阐明一种努力不把

他者纳入某个简单化的最高范畴一一元论是种族、畸形、性征还

是性别一一的文化研究也是政治。它还是努力公然违抗把我们约

束到特定身份上的那些定义，推出关于我们自己的批判本体论使

我们能够强调实践与问题研究之间的复杂穿插。这些实践和问题

研究(意外地)联合起来把我们造就成现在的模样，而且授权这

些现在的主体越过界限进入他者的自我。同样，能够解释性别/

性差异的身体如何被造就的伦理学理论显然具有政治价值。然

而，普洛宾和巴特勒的著作都有一个特征引起了一些担忧:是否

懵越的政治必须是个人主义的?它能够具备集体特点吗?另外，

如果它有集体特点，考虑到不可能要求共同的本质或完全相同的

压迫经历，那么这种集体特点建筑在什么基础之上呢?

普洛宾关于通过他者并借鉴他者的界限思考自我观点也许能

够址:究们提出更敏感的理论，但是它未充分讨论我们相互关联的

模式如河在实际日常安活中发生变化的问题，也未讨论发展一种

新阐述立场的前景何以能成为集体努力的问题。在这方面，她的

论遗从来!圆满地超越自我:他者从未像她允诺的那样强有力地出

现;他们依旧是应考虑的人，而非可与之交谈和工作的人。当人

们通过臼己的封闯相排斥实践思考时，分析特权仍然在讲话/写

作的自我手中。普洛宾关心自我的说法有可能只是书写他者的一

个策略非不过巴特勒的性别述行性理论显然不是。巴特勒的理论

涉及臼常生存的实践:我们作为性的存在者经过社会、政治和两

性世界的活动。一个类似的问题揭穿了它:当人们用类似男扮女

装的方式模仿性别时，重点仍然落在个体化的主体身上。因此，

巴特勒关于(主动)获得性别的论述对主体(复数意义上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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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可以集体行动以便形成/毁损性别身份的途径缺乏令人满意

的探讨。正是述行性概念本身加剧了个体化的结果，述行性概念

集中于性别身份的个体化例示(或展现):主体如何采取或模仿

各种各样的"肉体风格"。这里缺失的是"互主体"层面:他者

(或与他者的关系)可以调节、内折射和外折射性别述行性的方

式。我们借以表述性别行为的对象将改变性别的内容、表现方式

和所采取的肉体风格，并将折射出戏仿的政治意义。为了充分理

解自我作为性主体的述行构成，我们需要填充这种关系层面，吸

收那些和我们一起展现和改变性别述行性的他者。

还有一个问E题:福柯对抵制和懵越的理解一定会导致分化的

政治吗?我想说:未必。罗蒂批评福柯没有诉诸于某个"我们"

以便为他的政治提供根据。福柯在答复中告诫说"我们"应该是

问题研究过程的结果:政治不是在集体经验中，而是在质询，在

对例如身份、性行为或疯癫提出异议的过程中被发现的。正是这

个(暂时的) .. 稍门"成了"行动的社会飞正是这个批判或道德

的社会破坏了身份的稳定，使主体性不断运动变化。因此，虽然

库船、莱恩、福柯和巴沙格利亚(Ba回glia) 自己没有组成任何

意识的社会，也没有任何相应的关系，但是他们(无意中)却触

发了反精神医学的运动:他们对疯癫问题的研究导致了一个行动

的社会。普洛宾和巴特勒之所以不讨论集体政治的特点，部分原

因在于她们都是为了各自的目的而选用福柯的。两位思想家毕竟

都没有致力于创造或支持一种严格的福柯式女权主义。普洛宾利

用梧桐范畴愚为了书写他者理论，这与福柯的志向不同。福柯关

心的是研究古人自我实践的全貌，所以对他而言，书写自我只是

一种可能的自我技术。而巴特勒利用"生存风格学"一词是为了

表示性身份的虚假性，认为戏仿政治是消除性别二元论之霸权控

制的一种手段。虽然表面上看似同福柯一样对抵制规范化怀有兴

趣，但巴特勒坚持女权主义方向;福柯的目标当然不在于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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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来，风格学、性伦理学和关注创造不以(准)科学或普泛性

根据为前提的当代形式的伦理学有着理不清的密切关系。不过，

他对形成行动社会的途径阐述得比较明确。假定一种(关于本

质、经验、意图的)先在共性来联合政治行动者，这是福柯无法

容忍的。相反，正是在分解规范性身份范畴的过程中才出现了联

合行动。提倡选择性主体形式的可能条件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就

是在这里，在集体活动中，改变与他者相对和/或相关的自我

的过程才能完成。说福柯式政治与女权主义目标水火不容是不够

的，女权主义还需要从可行性和有效性方面探索在身份不稳定性

和自我转变策略中建立批判社会对女权主义政治的含义，迄今为

止，这仍是亟须做的工作。

注释:

①麦克内错误地把"伦理学"描述为"真实的行为"和屈从/不屈从的程

度。994: 135;又见 1992:51 - 52) ，而福柯将此理解为道德的一方面，他用伦理

学一词(偶尔也用苦行主义 ascetics)表示自我的技巧(19:白:29) 。

②关于瓦解古希腊以来道德发展中诸多分化的问题，见 R∞h1itz(1992)。

③古希腊道德与基督教道德在这四方面的细微差异比较见 Foucault

(1锦4<1 :353 - 357; 1985: 13 ,26 - 28) 。

④然而，福柯的确既承认有些关于古希腊道德的描述更倾向于规则约

束-1t举出了柏拉图的《法律〉料理想国〉一一也承认某些形式的基督教

更注重伦理学(1985:30) 。

⑤福柯认为，古典思想中的"禁欲要求"近似于一种"补充"，一种"奢侈

品通俗道德的一个附属物(1姐5:21)。这就是说不期望它们被严格遵守。

⑥虽然在基督教里有行使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的余地(尤其是在禁欲

实践中一一见 1998g:41-43;1锦5:21}，但是机会远比古代有限得多。

⑦关于福柯使用"禁欲"一词的歧义，见Dews{ 1989) ;四I8Cker{ 1993 )。关

于福柯是否只是重申诉诸艺术作为特许自由空间的问题，见Simons{ 1995) 。

关于他在这个方面得益于尼采的影响，见哑riele(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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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福柯所说是"使一种实践的困难和障碍能够朝人们提出各种

实际解决方法的普遍问题转变"的过程(1锦4f:389 又见 1细5: 11)。这就是他

有时称之为"问题研究"(1985) ，有时称之为"结果研究气1991a:76 -78) 的方

法。约翰·拉奇曼把它叫做"唯名论评论"(R勾chman 1992: 220) 。

⑨与他确认的另外两个范畴区分，即特定社会和默契社会(R苟chman ，

1991: 101- 2) 。

⑩这方面的例子见福柯对待波德莱尔的态度(Foucault ， 1984a) 。

@这也可以认为是福柯总体政治的一个方面(1982:216; 1984f:383-

385; 1兜8f:323 - 330; 1984a:45- 46) 。它构成了我在别处称为"评论政治"的

一部分。不过，视之为转向福柯才阜成为可能的'推一政治实践模式是个错误。

他后期著作清楚地说明思考我们(作为个人或集体)是谁/什么，是使我们自

己成为他者的可能条件(Uo飞 d ， l996h; J-见 lloyd ， 1993 , 1996a) 。

@有趣的是哈伯在《超越形式代政治》一书中声称，福柯娃怡拒绝给予

反对派在新主观性方面"重塑禾俨段"的能力(J!~l，ber ， 1994: 107)。过是因为她几

乎没注意到福柯的伦理学著作。

。我如此解读福柯就是明确地反对那盖着不川福柯的伦理学作品与他

关于生理权力 (bio - power) 的茶作有任何联系的评比家。比如，Dews( 1989) ; 

如hlitz{ I992); MacNay(!992 , i.期)、关于客体化与主体化之间联系的有趣

论述，参阅Goldstein (1州L: 1凶 110) 。

⑩福柯在很多场合都指出江古希腊实践对当今世界不合适。例如，他

对古希腊伦理学的"阳刚"一一嫌忌女人一一的本质、对它的奴隶制基础、对

它的排斥性或精英论都明确地提出批评(19制止到4 - 346; 1985: 22 - 23; 

1988i; 1988g) 。

@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见普洛宾(Pm阳， 1剪刀对皮埃尔·里维埃和

埃居兰·巴尔班的论述。两人当时都受规训权力的影响，但是又都通过忏悔

使权力对自己的影响具有改造作用。他们通过写作行为推出了关于自我的

描述自我不仅仅被提出来，而且在表达的过程中得到改造。"(Pro阳， 1993:

20)普洛宾重新把他们的自传解读成自我的实践。关于更严苛批评观点，见

Ha阳(1如)。

⑩就这两种选择性伦理学而言，迪普罗丝显然支持女权主义关心的伦

理体系，因为它考虑到了对成熟的道德推理至关重要的相关因素。它的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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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对这些关系的起源(或永久化)做出解释。

。姑且假定女权主义要求"女人"的概念(作为一个单一和比较稳定的

范畴)是解放的动因和主体。

⑩巴特勒在排斥过程这方面不同意福柯的观点。她说既然福柯让主体

化都取决于话语，那么他就不能解释制造弃婴一一不能存活的主体一一而无

须给他们命名的"涂抹策略"(队Jtler， 1991 :20 , n.ll) 。

⑩福柯的竞争概念有赖于权力与自由关系的一种特殊构形。他声称权

力只能施加于独立的主体:它要求(而不是废除)行动的能力(Go咖， 1991 : 

5)。这种说法向那些把规训权力看成是权力无限而非无所不在的人提出了

挑战(例如，McN町， 1992:40-47; Hartsock , 1镜泊:168-170)。至于权力、主宰

和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见 F∞lcault (1锦6: 19); Gordon(199l)。

@这里，巴特勒的著作重复了影响她的另外一些思想家的观点，比如德

里达和齐泽克。

@"管理"一词有几个含义，最重要(和普遍)的是"行为管理"。科林·戈

登将它界定为"旨在设计、指导或影响某个或某些人行为的活动形式"(Gor

伽， 1如:2)。因此，实行管理就是"构筑他人行动的可能范围γ它鼓动、它

劝诱、它唆使、它减少或增加难度，在极端情况下，它限制或绝对禁止"(F，∞

ω础， 19白:221; 220;又见 Foucault ， 1细6:19-20) 。

@关于巴特勒的其他批评解读，见阳由剧h(1悦， 1995) ; Bordo( 1期);

G如n( 1991) ; Devea皿(1994);Fraser(I995鸣， 199.他)。

@在《重要的身体)(But1时， 19938) 中，巴特勒探讨了拉康和后拉康精神

分析学，从而对回答这个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



米歇尔·福柯的政治观点

迈克尔·瓦尔泽著

迟庆立译

I 

本文所关注的并非福柯的政治立场，他的言论、文章抑或对

诸如 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 70 年代初监狱暴动、伊朗革命之

类事件的反应。虽然福柯坚持说政治上他不偏向任何一方，也绝

不肯成为任何一个棋盘上的棋子(他不下国际象棋;凡是有规则

的梅戏他都不参与)，但他对发生的事件确实做出了反应，他的

言论及文章显示出一种颇具共性的特征。这种特征在我成长并学

语的政治世界中被称为"幼稚左倾主义"即对任何政治斗争中

争论中心均采取一种与其说是认可不如说是逃避的态度。不过福

柯的精稚左铺主义并非我的讨论重点。

我想讨论的是福柯的政治理论一一尽管福柯也曾坚持说他没

有政治理论。他说他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一套能使万事万物各就

其位的全球化系统理论，而是要对权力机制做具体的个性的分析

.…..以逐步形成一种战略性知识"。①然而战略性知识在我看来意

味着对现实采取一致的看法并具有一种目的意识。我将围绕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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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进行讨论:二，福柯对当代种种权力关系及其历史或谱系的

解释;二，他对这些关系所持的态度及写作动机。

我先做了一些假定。我假定福柯是常规意义上的作者，对自

己所写的书、所做的访谈以及在其名下出版的讲演录负责。我确

信他提出了一些论点(从某种广义的均应吃也可以说是一个大论

点)，并确信他有自己的目的。这样:提使帘柯变成了一个课题，

一个学术课题，也许还要将他试图粉辟的知识结构加诸他的身

上。他是→个学科规范的反讨者(照他自己的话来说)，与已建

立起来的知识学科开战。这场战争正义与否虽在两可之间，不过

无论怎样，总是场令人蘸动的过争已只要宿相与医学、精神病

学、犯罪学、政治科学然逐一枝景，我耕写意对发动这场战争提

出什么反对意见。但是，所有这些运动终究还是要受语言的最基

本规范和貌似合理性的规则(如果不是真理)的约束。

福柯说他的书是虚构的，但之所以说是虚构，只是因为这些

构想颇以实现的权力关系和规范机构尚不存在。②与此同时，福

柯的许多读者看来就像是这些规范机构中的居民，因为他们认为

福柯的谱系理论不仅正确，甚至是无可辩驳的。他的学生和追随

者沿着他的研究路线继续前行。他的书中充满着此时此处看似有

理的陈述。尽管他偏爱条件和问句形式，却以陈述句行文，至少

有时这样做，使他的论点常常带有暗指的特征。支撑这些论点的

元一例外是庞大的脚注和一个相当不确定却(他保证)很精心的

证明。所以我假定他所说的是他想让我们相信的一这样我们不会

相信他的陈述的对立面，也就是..使真理权力脱离各种(政治

的、经济的文化的)支配形式，而在目前，真理就是在这些形式

之内运作的。"③我认定他所提出的论点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
误的，或者是部分对部分错的。

为了这个论点，我决定采取一种"建构主义者"的姿态。既

然福柯从未将他的论点以任何系统的形式表述过，那么我就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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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近的(也更富政治色彩的)著作及访谈中将其提炼出来，撇开

那些我不理解的篇章，撇开他的种种否认和借口，从他的艰深晦

涩中走出来，撇开他所用的那种华丽辞藻。我会以我惯常的方法

来处理:努力找出作者在说什么，最终理解伟大的思想。……譬

如，读博尔赫斯的中国百科知识，我会坐在那儿，为设计一个合

适的索引而绞尽脑汁。

至于最后一个假定，鉴于巴黎人的名望在今天的美国并不是

硬通货，我最好先作个清楚的解释:我假定我的努力是值得的，

这不仅是因为福柯此人颇有影响，还因为他对我们日常的政治活

动所作的解说，尽管其表述方式常常令人恼火，尽管从未完全正

确无误，也从未分析得透彻入微，但是它的正确程度已足以引起

骚动，同时还因为它的错误也具有重要性。在概括本文论点时，

我将福柯同他在政治理论领域的强劲对手霍布斯作一比较。(福

柯曾说"我们在研究权力时必须避免利维坦模式。咱)二者的

比较不在对事物的洞察或表达的明晰上，只在两位作家的基本见

解上。霍布斯对政治统治做出了重要的错误解释;言辞夸张，抹

煞了道德差别，但无疑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国家的现实。福

柯对局部规范做出了重要的错误解释:言辞夸张，抹煞了道德差

异，但无疑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社会的现实。

H 

福柯的政治论点始于以下这个二段命题，其中第二段命题已

被法国左倾知识分子完全认可，所以福柯基本未予陈述。命题为

(1)国王是真正的统治者，可见的、有效的、必须的行为者，君

主政体国家中政治权力的具体化身;但是 (2) 人民既不是民主

国家中的统治者，也不是权力的化身;人民的代表也不是。选

举、党派和议会等在福柯的"权力话语"中完全缺失。这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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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长，不过解释起来非常简单。"权力不是由‘意志， (元论

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构成的，也非产生于对利益的追求。"⑤既
不存在普遍意志，也不存在利益群体的有效联合;统治权只在有

实际统治者的时候才有效。在当今的西方社会，权力被分散了，

但这种分散并非如主张民主者所期盼的那样，也没有分散到辩论

和投票的公民手中。权力的分散决定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方针。公

民身份以及政府被取代了。但是现代政治理论自从专制主义国家

为它提供建构的基础以来，就一直以对上述两点做出解释为目

的。

理论家们仍试图解答霍布斯提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福柯

是这样表述的"什么是统治?统治是怎样构成的?是何种服从

契约将个人与统治者捆绑到一起?"⑥理论家们的研究方案最初是

为了对现已瓦解了的一套权力关系做出解释而拟订的，因此在解

答上述问题时，自然会受到谱系的限制。这也许是福柯不愿称自

己为政治理论家的又一原因。国王人头落地，国家理论也就随之

死掉，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等等。

国王掉了脑袋，政治世界没有了实际的中心。福柯略施小技

便平息了莱茵河对岸关于"合法化危机"的异常激烈的争论:国

家成为合法的时间并不长。权力的实施，以及对权力的接受或忍

受，现在又发生在别的地方。霍布斯及其理论接班人的论点是，

臣民通过向国家出让自己的(部分)权利创造了自己的臣服地位

并使之合法化;因此国家是合法的，是权利的保护者。这种国家

还存在，事实大概如此，但它恰恰"掩盖"了在法律效能之外起

作用的"权力的实际程序" "纪律压制的机制"。现在出现了新

的服从机制。它创造了新的臣民，使这些臣民合法化。这些臣

民不是权利的载体，而是规范的载体，他们是行为者，也是道

德、医学、性、心理的(而非法律的)规则的产物。我们的兴趣

转移了，因为我们的行动转移了，从一元化的国家转向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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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在许多年前的一次研究生讨论会上，我与巴灵顿，摩尔一起，

对一群被称为"多元论者"的美国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理论

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在美国社会权力已被彻底分散，没有统治

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统治阶级，只有多元的群体甚至是个

人。每一个或者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点小小的权力 z 没有任何

人的权力能大到可以保证他任何时候都可以为所欲为。我被教导

说，这是→种保守的理论。它否定了一个指挥中心的存在，夺去

了激进政治的客体。但是，这样的中心却无疑存在着，尽管也许

它并非总是可见的、自觉的或是组织严密的:法律和政策具有一

种形态，并且对应于一系列利益;利益造就这种形态，它对法律

与政策的制定即使不是绝对的控制也是支配。

福柯可以被解读为多元论者，这样做并无不正确之处。他对

中心的存在同样持否定态度。"权力是自下而上的……统治者和

被统治者之间一般的二元对立并不是权力诸关系产生的母体..... . 

权力不是某种可以获得、夺取或分享的东西……权力的实施乃是

通过无数个点……咱还有"权力每时每刻都作用于微小的个体

部位。"⑧再有权力是通过网状的组织运作和实施的……个体
在权力的线路中来回运动;他们同时也总是处于实施权力的状态

之中。他们不仅是被动接受的对象，他们也是发号施令的成

员。"③当然，福柯的观点同美国多元论者的观点并不相同。福柯
关心的不是极力是否分散至政治体系的终端，而是权力在这些终

端的实施。对美国人来说，权力先是被分散到个体和群体，然后

又被集中，也就是说重又被置于统治权的焦点位置。对福柯来

说，没有什么焦点，只有权力关系的无边大网。另外，他的观点

的确有保守的暗示，至少(这是另一回事)有反列宁主义的暗

示。如果中心无物可夺，也就不会有夺权之事。如果权力的实施

要通过元数的点，那么就只能逐点向权力提出挑战。"对这些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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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权力的推翻不符合‘不是全部就是没有'的法则。"⑩"反抗是

多种多样的，每一种都是不同的特例。"⑩听起来有些像改良主义

的政治现了，而且福柯的确曾被指责为改良主义者。在受到左派

的责难时，福柯尽管不安，但偶尔态度也会很坚决。他曾对一家

激进杂志的编辑们这样说"有必要区分开以下两种批评一一对

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改良主义的批评和对把一种政治实践置于可

能引发改良的条件下的批评。这后一种……批评常见于左翼群

体，这种批评是他们惯用的微观一恐怖主义机制的一部分。咱这

样说无疑是对的，而且可以想像，在一定情境中，这样说很勇

敢，但是它回避了那群编辑想说的事实:福柯不是一个合格的革

命者。他不是合格的革命者，是因为他不相信国家拥有权力，不

相信有统治阶级，因此他也就不相信有对国家的接管，或者有阶

级的更迭。他不相信民主革命，因为在他的政治世界中根本不存

在民主一词。他当然也就不会相信领袖领导下的革命:领袖就是

地道的君主 (manqu的，是王权的又一个伪装。

m
山

寄:刑的政治理论是，个"工具箱"但不是为革命准备的，而

是为局部反抗涛、籍的。耍弄清它可能表示的意思及它是否具有可

能性，我们必须将取代了王权的社会纪律和规范的种种形式考虑

得更仔纲。每…个人类社会都有自己的规范，在每一个达到一定

规模的祖会里吨这种规范都不仅在宏观层面上，也在微观层面上

得以实施。

丰E枝叶此的认识，我是这样理解的:旧的政体在微观层面上

只需要一套相当松散的规范和纪律;也许，习惯程式和风俗规定

与较少使用的高压共同起着作用一一这毕竟是对传统社会的一种

传统看法。政治干预具有突出的效果，但只是偶尔实施一一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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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规训与惩罚》开头部分描述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酷

刑，它们显现了王权，并同一套基本不起作用的法律强化系统保

持完全的一致。但是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同了。我们时代的经济以

及社会要求(而且取得了)对个人行为的更细密的控制。这种控

制不是哪个个人或政治领袖或统治集团或阶层能够建立起来，能

够从单个点支撑起来的，所以才有了福柯的"无数个点"以及他

的无边网络。他说，我们都陷于网中。

福柯之前的许多作家都提出过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从前任何时

候都更注重规范和纪律的社会里。这并不是说行为更程式化或更

可预测(事实也并非如此)，而是指更多地受到规则、标准、计

划以及官方的监督。大约十五年前，我在一篇关于福利国家的文

章中写道:

现代福利管理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强制性、威慑性手段之

多。每一种新认识到的需求、每一种接受的服务都产生出新

的依存关系和新的社会纽带…...甚至连对个体的确认一一我

们好不容易才取得的认识一一也成了强化控制的渠道。官方

机构对普通公民的了解，在福利国家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我们全部被打分、编号、分类、编目、调查、问话、审

视，之后被归档……

诸如此类，很多人都这样写过。但是福柯通过一系列著作成

功地将这一观点拓展开来，使其引人注目。这些著作倒很像国王

的种种刑罚:措辞夸张地陈述巨大的权力，摆出证据、仔细论

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观点，但往往没有什么成效，大致不过纸

上谈兵而已。这些著作重点讨论了三四个社会惩戒的制度网络，

精神病院、医院、监狱，以及军队、学校和工厂。读了这些著

作，无论你有何异议，都不可能不产生一种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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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后会谈到这种认同感，当然也会谈到戒律网络中生活的

实际体验。但是首先我有必要就这个网络的普遍特征说几句。这

个网络确有其普遍特征，即使它并不受单个意愿的支配。福柯并

没有拿监狱或精神病院来象征什么;他所做的说明既不超现实也

不神秘。纪律规范下的(有人将其译为规范性的一-译注)社会

也是社会，一个社会整体。福柯在对这一整体的各部分做解释

时，表现为一个机能主义者。这个整体过去元人设计，现在元人

控制，但它的各部分竟像被一只元形的手操纵着，不知怎么就拼

合到了一起。有时福柯对这种拼合惊奇不已"这是一种极其复

杂的关系系统。而让人不能不惊奇的是，在没有人可能构思出它

全貌的情况下，它怎么可能在其分配、机制、互控以及调节上做

得如此精细。"@有时则只平静地阐述事实"如果问监狱机构能

存在如此之久，稳定性如此之强，为什么刑事拘留的规定从未受

到明确挑战，答案无疑是因为这种‘监禁系统'……执行了某些

明确的功能。"⑩

使这些功能得以实现的复杂系统可大致称为现代工业社会，

不过福柯有时倾向于使用一个更确切的名称。在解释性意识在

19 世纪如何"构成"时，福柯这样写道"毋庸置疑，这种生物

一权力曾经是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资本主义的发展只

有依靠肉体纳入生产机构和使人口现象适应于经济发展才能得到

保障。但是，资本主义发展要求更多的东西，它需要……"等

等。@尽管福柯并未给我们展示其中过程，但资本主义的确得到

了它所需要的。而较之更传统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福柯有关权

力的局部运用的观点，似乎更进一步降低了这种展示实现的可能

性。

某种机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福柯的权力理论之间虽然存在

一定距离，但前者确实为后者提供了基石。在福柯那些总是表现

得既有政治立场又无政治立场的富有跳跃性的访谈中，有一次，



406 福帽的面孔

在引导下福柯曾说，阶级斗争是局部权力斗争的"可理解性的保

证"。⑩这种可理解性在福柯思想中到底指什么并非本文关心的问

题。我要提的是这种保证确实存在着，正像柏克莱主教的上帝存

在着一样;以及福柯强调权力关系的排它性并非是在论证断裂或

绝对自主。毕竟，他寻找的是战略性知识，而不仅仅是战术知

识。他的论证从底部着手，但这种分析模式至少从方向上讲，它

意味着这世界存在着不止一个层次。如果他发现无法夺取一个王

国，他也会期望能在现代社会的复杂系统或资本主经济的复杂系

统中，以某种方式，在某址 r 发现一种可理解的对立。

不过，福括iJ&:'阐述起笔于战术、局部权力关系以及处于社会

等级最低层的男女或(他会说丁与你我一起被困于权力网络细小

网眼中的男女。我们不可能理解当代社会，理解我何自己的生

活，除非我们仔仔细细地去观察这种权力，观察这些人 L 不是国

家、阶级或团体权力，也不是地产阶辑、人民或劳苦大众，而是

医院、精神病院、监狱 军队、学校、工r 以及患者、精神病

人、罪犯、服役的士兵、 ;1费、工人。我们必须研究权力被实际

实施和实际忍受或反抗的地方 c

事实上，这与福柯所做119又不尽相同:福柯与其说是历史学

家，不如说是理论家。他辙以成书的材料绝大部分是书面的项目

计划、对这些工程项目选址的提议、建筑规划、法规及规章手

册，极少有实践纯历的记录。不过辛辛苦着这些工程如何必繁殖

雷同的设计如何被重复于不同的机构，以及那些法规和制度如何

开始勾勒出我们日常生活的轮廓仍然令人兴奋，尽管这些法规和

制度像是预言 1984 或《美丽新世界》一样，常常带有反乌托邦

的完美主义特点。这是福柯理论最有力的部分。它很有力度，尽

管，或者也正因为，它未给我们提供"可理解性的保证"。不过，

它确实还是显示出了某种连贯。

福柯认为监狱的纪律代表了在其他普通场所中发生的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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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和强化一一如果它不代表这些，就不可能存在;我认为福柯

的论断部分是正确的。我们按时作息、昕闹钟起床、严格依照一

成不变的程序工作，在权力的时时监视之下，还要定期接受检查

和监督。没有人能完全摆脱这些社会控制形式。需要补充说明的

是，服从于这些新形式不同于被囚于狱中:福柯往往系统地低估

了其中的差别，而且对他的这种批评深入到了他的政治观点的中

心。本文将进一步将这种批评予以拓展。

凹

前文已提到纪律的所有微观形式都对一个更大的系统起作

用。福柯有时称这一系统为资本主义，不过他还给它起了许多更

有戏剧效果的名称:惩戒性的社会、监狱城市、全景敞式政体以

及其中最为骇人(也最富误导性)的:监狱群岛。但是不论这个

更大的系统是什么，它都不是政治系统，政权或机构。霍布斯的

统治权由法官或一个成立公约决定其形式，通过司法程序加以控

制，而福柯所述的这一系统并不决定于霍布斯所指的统治权。

福柯政治理论的关键点在于规训逃离了法律和公正的世界，

然后对这个世界进行"殖民化"统治，以肉体准则、心理准则和

道德规施替代法律条规。所以他在探讨监狱的著作中这样写道:

"虽然现代社会的法律至上原则似乎划定了权力行使的界限，但

是广泛流传的全景敞视主义使它能在法律层面之下运转一种既宏

大又精密的机制。咱这一机制运转所用的符号是科学性的，而非

法律性的。规训的功能是制造有用的主体，服从于同一种标准的

男女，可以确认其是疯了还是正常，或是易于驾驭，或是有能力

的男女，而不是那种能创造自己的标准，或者以权利的话语表述

为"制订自己的法律"的自由行为人的男女。

专业的或科学的规范高于法律的权利，局部制度高于符合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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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法规，是当代社会批评中一个相当常见的主题。它引发的一

系列运动，旨在维护精神病人的权利、犯人的权利、医院病人的

权利、儿童(包括在学校以及家庭中)的权利。福柯自己也被深

深卷入监狱改革之中一一我还是说得严密些为好一一卷入一场涉

及监狱，可能引发改革的政治实践之中。一些改革举措确已出现

(至少在美国出现了，我以为欧洲也有这种情况):有关允诺、机

密性、存取记录的新法规，监狱管理和学校管理的司法干预。福

柯对此类事情极少发言，对其有效性持明显的怀疑态度。虽然他

强调局部斗争，但对局部胜利则无甚兴趣。

假定有了战略性知识，他认为其他可能的胜利会是什么呢?

试考虑:

(1)细节层次上的纪律、对行为的精细控制是当代社会和经

济生活(非特定的)各种大范围特点所必须的。

(2) 这种控制要求有微观环境、网眼细小的网络、局部权力

关系，它们表现为监狱的蜂窝状结构、监狱活动的作息时间、看

守人员实施的法律外惩罚、看守与犯人的面对面接触就是这些要

求的完美典型。

(3) 监狱只是横穿于社会的一个高度关联、彼此强化的监狱

连续体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无一例外地被卷入这-连续体中，充

当的不仅仅是俘虏或受害者。

(4) 最后一点，监禁机制及机构的复合既构成了当代人文科

学，也为人文科学所构成。这一观点贯穿福柯研究的始终。我们

将在后文加以讨论。施于肉体的纪律与施于头脑的纪律高度交

叉，密不可分z 监狱连续体使有关人类主体的知识成为可能，这

种知识又使监狱连续体得以合法化。

假定以上的观点成立一一且不去考虑它对我们的社会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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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是否完全令人满意一一一福柯除了能期望这儿那儿有点小变

革，纪律的严厉稍有缓和，更人道的(如果不是更低效的)方法

产生以外，还能抱什么更高的期望呢?还有什么其他可能呢?不

过，有时候，在他的访谈里，而不是在书里，尤其是在 70 年代

早期的一系列访谈里，从那些还折身~';苦创五月风暴"影响的访谈

里，福柯似乎看到了一条宽阔的备4年之段:所有这一切的拆除，

监狱城市的灭亡，不是革命而是废除。正是这个原因使福柯的政

治观点常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观点让无政府主义确曾在他的思想中

出现过，但绝不是说他构墙出一种有别于当前社会体系，能超越

监禁和统治的社会体系。"我i;，为所谓构想另一个体系就是在现

有体系中拓展我们的多勺范围J哺

恰恰是将社会看作一个系统、一套机构的观点必须让位给别

的什么观点一一到底是什么观点，我们构想不出来。也许人类的

自由要求的是一个非机能主义的社会。这一社会中的种种安排，

无论其为何物，都不服务于更大的目的，不具有补救性的社会价

值。对这种安排最近的阐述出现在 1971 年首次发表的一次访谈

中。福柯讲到"有可能句勒未来社会大致轮廓的是现在对毒品、

性、沉思的体验、意识的其他形式、个性的其他形式。"⑩带着这

种朦胧的构想，福柯在同一篇访谈中抛弃了自己监狱研究得出的

近似改良主义的结论"干预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将对犯人的探视

权延长至 30 分钟，或是在狱室中装配抽水马桶，而是要对元罪

和有罪间社会和道德的区别提出质疑。"@

从最后这一小段可以看出，如果说福柯是无政府主义者，则

他既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道德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对

福柯而言，道德和政治是并行的。有罪和无罪是法律的产物，正

如正常和不正常是纪律的产物一样。废除权力系统就意味着同时

废除了道德和科学的范畴:一个不留!但是剩下的又是什么呢?

同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福柯不相信自由的人类主体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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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划归某种类型的主体:本性善良，好交际，有同情心而且忠

诚。相反，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由的人类主体，没有自然的

男人或女人。男人和女人从来就是社会的创造物，是符号和纪律

的产物。因此，若福柯提出激进废除主义确是郑重其事的，那么

称他是虚无主义者远较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者来得恰当，因为根据

他的论点，要么彻底没有东西留下，没有可见的人，要么是新的

符号和纪律被生产出来。福柯根本没有给出半点理由让我们可以

期待这些新的符号和纪律会比现行的这些好。说起来，连了解

"好"的意思的途径，他也没有给出来。

V 

那么福柯是一个全力以赴的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吗?

任何想效仿或者试图将这种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付诸政治实践

的人都会遭到福柯的攻击。所以我认为福柯的无政府主义/虚无

主义其意图在于一种描写性，而非规范性的力量。在 1977 年的

一次访谈中，福柯对一些"在刑罚体系边缘进行斗争"的同事提

出了尖锐批评"他们迷恋的是一种幼稚的、已过时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将罪犯变成了无辜的受害人，纯粹的反叛者。..

结果造成这一运动与其单调、抒情诗式的小咏唱间深禄的裂缝。

这种咏唱的昕众不过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小群体，还有那些具有良

好的判断力，并不将其作为可行的政治货币加以接受的大众。"@

对福柯而言，罪犯绝不可能是无辜的受害人，因为福柯已经

否认了犯罪与元辜之间的区别。但是福柯的观点确实好像在暗

示:在监狱连续体的微型环境中的每一次反抗行动，无论其动机

如何，都是对连续体整体的一次"纯粹的反叛"。对这样的反叛，

他随时给予支持。那么普通的男人和女人需具有何种"良好的判

断"才能将这些行为区分开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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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淆了监狱群岛和古拉格群岛这两个概念的年轻的左翼分

子那里，福柯面临的是同样的区分问题。这种概念混淆不仅易于

发生在对福柯此处术语的理解中，甚至对福柯所有著作中所用的

语言来说，都是一种持久的诱惑。福柯自己抵制住了诱惑，对那

些屈服于这种诱惑的人则予以猛烈抨击。他曾这样说"古拉格

一一监禁这种平行的使用形式着实令我担忧，因为这等于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古拉格。古拉格就在我们自己家里、我们的

城市里、医院里、监狱里。就在我们的脑子里。."接着福柯又坚

决驳斥了" (古拉格)问题普遍分解为对监禁的每一种可能形式

的谴责'咱这一论调。但是就我所知，福柯并没有给出古拉格群
岛与监狱群岛概念之间原则性的区别。我也不相信他能给得出

来。只要他还坚定地拒绝任何一种"牺牲基本权利的"自由主

义，专心致志于模糊有罪与清白之间的界限，他就不可能给出区

别。他也没有给出古拉格的谱系。还有一点可能更重要，在他对

监狱群岛的解释中没有任何解释我们自己的社会是如何或为什么

不再缺少古拉格等问题的线索，因为要对这样的问题做出解释，

就需要福柯一贯抵制的东西:对自由主义的国家进行一些正面的

评估。

我们再将他与霍布斯作一比较，可以有所启发。霍布斯认为

政治统治权是自由的一种必需，否则生命就会卑劣、粗暴而且短

暂。他支持任何一种类型的统治，因而对他而言暴政不过是"被

lλ厌恶的王权"。福柯则坚信监禁是这一特定社会-一资本主义，

现代，不论称呼如何一一所必需的。他憎恶所有的监禁形式，每

一种限制和控制，对他而言自由主义不过是隐藏起来的监禁。无

论对福柯来说，还是对霍布斯来说，法规、法律甚至政治体系的

实际运作都不起什么作用。

其实我认为，起作用的正是这些。福柯的一位追随者，评论

《规训与惩罚》的一篇颇有见地的论文的作者，从那本书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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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访谈中得出了不寻常的结论，即俄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

"未触动社会权力等级，对监禁技术的运作未予任何抑制"。@完
全弄错了:布尔什维克创立了一个新政权。这一政权推翻了旧的

社会等级，极大地扩展、加强了监禁技术的使用。他们从社会体

系的心脏部位着手，而不是从福柯所称的毛细血管着手;从中心

人手，而非末端人手。福柯使他的读者对政治的重要性表现迟

钝，但政治确是重要的。

福柯说"权力是有意向的，但又是无主体的。..@我不知道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想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词的使用，

其(非主观的?)意图是使其适用于各层次的权力。每一个纪律

执行行为都是经过计划和计算的;权力在战术层次上是有意向

的，如看守对犯人、医生对病人、讲演者对昕众。但是权力关系

的集团、战略上的联系、权力的深层功能主义却又没有主体，不

是任何人计划的产物。福柯似乎原则上不相信存在着塑造监禁机

构特点的统治者、党派或国家。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他称之为日常

生活的"微观法西斯主义"之上，对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则少有

评论，也就是说，对他所处时代持有的监禁形式少有评论。

VI 

但是这些形式并非为他的国家所独有，福柯也确实认为应紧

密结合权力的局部实施。他也不常使用"微观法西斯主义"之类

的词。他说他不是那种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加以解释和评判的老

套的"一般知识分子"。@"一般知识分子"属于国家和党派的时

代，那时似乎还有可能夺取权力、重组社会。在政治知识的世界

里，他们的角色如同在政治权力世界里的国王一样。一旦我们砍

了国王的脑袋，权力以及知识的形式便也不同了。福柯更晚期的

研究就是对解释这些形式、建立可称为政治认识论的理论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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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鉴于这个认识论是福柯的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的根本源

头，我拟作进一步探讨。

有时福柯所专注的似乎不过是对 discipline 一词双关用法的

苦心经营。 Discipline 一方面指知识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指矫正

和控制的体系。他的论点是:社会生活等于 discipline 的平方。

蜘ipline (纪律)使 discipline (知识学科)成为可能(两个名词

的位置可以互换)。知识来自于社会控制，又为社会控制提供了

基础。社会控制的每一个特定形式都建立在知识的某种形式之

上，又使知识的某种形式成为可能。由之导出:权力不止是压制

性的，也是创造性的(即使它创造出的只是刑罚学);同理，知

识不止是认识，也是真理。但是这并不使权力或知识显得格外醒

目。从明显的意义上讲，刑罚学是由"监禁系统"构成的，没有

监狱就不可能有对犯人的研究或对监禁效果的研究。 discipline 的

一种形式产生出数据，而这数据又使其另一种形式成为可能。同

时，刑罚学为监狱体系既提供了理论基础，又提供了知识结构。

没有监禁的知识，就不可能有监禁的实施，至少是不可能有被认

可酌、有组织的实施。

尽管也许太容易了些，这仍然是个不错的模式。不管怎样，

福柯琦它作了进一步酌概括"真理为此世界中一种事物 t 只有

通挝多种约束的形式方可产生。真理引发了权力的一般效果。~"

所以每一个社去、每一个历史年代都有一个真理王国，未经过计

划部发排著作用，以某种方式生成于权力关系的网络，生成于约

束的多种形式，并且与这些→起得到强化。话语的某些类型为社

会所接受，社会"使其成为真理气有一些机制使我们能分辨陈

述的真性;还有处罚，用以防止我们犯错。福柯坚信真理与它所

带来的处罚有关，而知识则与生成它的约束有关。

这样看来便似乎不存在独立的立足点，也不存在批评原则发

展的可能性了。当然，人们可以问这样一个明显的问题:福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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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点是什么?谱系学的反纪律性到底与什么权力关系集团相

关?福柯头脑过人，他怎么会考虑不到这些问题呢?衡量任何相

对论，这些问题都是标准。如我前文所述，福柯以两种方式对此

作了回答:第一，他的谱系学是等待"政治现实"将其实现的幻

想。每一种现在都创造它自己的过去，而福柯已为某个将来的现

在创造出了过去。在另外一些时候，福柯更简练地表明，是

1968 年的一系列事件和由之引发的沿监禁连续体呈点状分布的

局部暴动使他的研究成为可能。

因为常规纪律是由权力的常规使用生成和确认的，所以福柯

的反纪律性就由对这些常规使用的反抗来生戚。不过，我从福柯

的定义上看不出如果反抗不成功的话，反纪律性如何能得到确

认。而且福柯也并未阐述清楚胜利的意义。但是也许要求福柯给

我们指明他的立足点、展示他的哲学证明这一要求本身就未切中

要点，因为福柯根本就没有要求我们 4定要采取这种或那种批评

原则或是用别的一套规范取代这些纪律规范。他并不是在提倡什

么。我们不再信仰刑罚学的真理，我们转而去支持……支持什么

呢?不是每一次监狱暴动，因为我们"良好的判断力"告诉我们

其中的一些我们不应支持。在我看来，福柯在这一点上的立场前

后明显不一致。对纪律体系强有力的召唤让位于一种花言巧语、

故作姿态的反纪律政治立场。

还不止如此。在那些我们有理由同情的监狱反抗中，犯人们

实际上并不对有罪与无辜之间的界限或是法理学或刑罚学的真理

价值提出质疑。他们的言语以与此迥然不同的形式出现:他们描

绘狱方的残暴或监狱环境的不人道，抱怨他们所受的惩罚远超过

他们依律应受的。他们谴责狱方官员的任意独断、蓄意骚扰和掏

私偏袒，等等。他们强烈要求引人和强化似可称为法律的统治权

的东西。这些描述、抱怨、谴责和要求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

福柯说，有关道德、法律、医学和精神病学的常规性真理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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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于权力的实施之中。他这样说元疑是对的。习惯持超然态度的

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甚至哲学家却往往忽视这一事实。但正是这

些真理也在约束着权力的实施。它们确定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将

犯人们所做的陈述具体化并使之具有说服力。尽管带有某种程度

的随意性，这些限定仍然很重要。只要它们还是特定纪律(从该

词的双重意义上讲)本质固有的，就不是完全随意的。譬如，法

理学和刑罚学的真理将惩罚与预防性拘禁区别开来;精神病学的

真理将对疯子的强制收容与对持政治异议者的拘禁区别开来。

自由国家保留了它对纪律各要素及监禁性机构的限定，而这

种保留就等于加强了这些要素和机构的内在规则。相比之下，独

裁主义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藐视这些限定，把教育变为说教，惩

罚变为压制，教管所变为监狱，监狱变为集中营。这只是大致而

言，不当之处，您尽可斧正。在此，我只是想强调独立的主权国

家这一政治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因为它建立起一个基本框架，其

他所有的监禁性机构都在这一框架中起作用，因为它对局部反抗

的可能性或不予理睬或极端压制。每一个监禁性机构的代理者自

然都是拼命拓展其权力范围，扩大自己无限制的权力。最终，只

有国家的权力能阻止他们。每一次局部反抗的行动都是对发自中

心的政治或法律干预的一次请求。

以 30 年代的工厂反抗为例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些发生在美

国的反抗导致了(劳资间的)集体谈判和抗议程序的建立。这些

针对科学管理的批判性限制就是福柯所述的纪律中的一种，虽然

他只是偶尔暗示一下。成功不仅要靠工人们的坚定，还需得到自

由民主国家多多少少的支持。由此不难设想其他类型的工厂纪律

的其他"社会整体"。这一纪律的谱系学解释将不仅引人入胜、

有价值，而且毫无疑问会与福柯对监狱和医院的解释有重叠之

处。但是，如果要成为→个完整的解释，它还须涵盖关于抗议程

序的谱系，这样又会与福柯没有给出的关于自由国家和法律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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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权的解释发生重叠。后者是一种知识一一政治哲学和哲学法理

学一一一种约束我们整个社会的规范性部署的知识。它产生于一

套权力关系中，并向其他的权力关系延伸，它提供了关于监禁的

整个网络的一种批判性认识。

这意味着不论细节分析的价值如何，不论对局部纪律的批评

如何，我们仍旧需要一一我不是说社会需要，或是资本主义抑或

是社会主义需要，而是你我需要一一福柯所称的"一般知识分

子"。我们需要这样的男人和女人，在国家权力产生腐败了或被

有系统地误用的时候，他们能告诉我们;在有东西腐朽的时候，

他们能大声疾呼:对那些我们赖以维持一切正常的约束性原则，

他们能予以重申。

但是我不想以最后这一提注释作端。我也不是要求摇栩去做

这方面的努力，这也不是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问题的关键倒是

一个人甚至不可能有理哇地缸饶、士在气飞产厉、愤慨、但怒或者

痛苦，除非他置身于某种社会环境之中，封'采用其符号和范畴，

无论他使用时是怎样的犹遮不决、吹毛求疵。或者，除非他重新

建构一种新的环境，提出苦;她椅号和范畴，不过，这就难得多

了。这两种选择，福柯都拒撞了。这种拒绝使他的谱系学显得如

此有力而又如此冷酷，但这种拒绝却也正是其政治理论灾难性的

弱点所在。

注释:

① P侃府/必m础咿:Se如时 b翩翩osand α肋 W耐盼， 1972-1叨， 00.

ColinGordoo (New y，创k: Pantheon , 1现妇)， p. 145. 

②伺上， p. 193。‘

@同上， p. 133。

@同上， p. 102。

⑤向上， 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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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同上， p. 187。

(The History of sexua脚， Vol. 1: An InÞ叫"阳，国ns. Robert Hurl句

(New y，咄: Vintage , 19朋)， p. 94. 

⑧ P侃聊， Troth , Straægy , ed. 地唱m 陆由 and Paul Patton (Sydr町:

Feral , 1叨的， p.ω. 

⑨ P侃!eT/品剧也如， p. 锦.

( Power , Tn础 ， Strau聊， p. 126. 

( SexunJity , p. 96. 

@P，侃!eT/必刷幽静， p. 143. 

@同上， p. 62。

⑩脱叫ÍTU! and Punish: 如勤thof如丹阳，国ns. Alan Sheri恤 (N阳

Y啤: Vintage , 1979) , p. 271. 

@ SexunJity , p. 140 - 141. 

@p，ω!eT/后wu加拉e ， p.142. 

@Di.叫必mωd Publish , p. 223. 

@I.a咆啕窜，也回即 - Memory ， 丹田加:&也时 &says and ITItet'Iie隅， ed. 

Donald F. Ik脏:hard (I恤侃， N. Y. : Comell UfÙversity pr隅， 1977) , p.230. 

⑩同上， p. 231 0 

@同上 ， p. 227。

@p，侃!eT/晶刷版非， p.1到.

@同上， p. 134, 136 - 1370 

@ From Power , Truth ， 如ut.egy， Paul Patton , p .126. 

@ SeXUaJ凶y ， p. 94. 

~ Power/必回归结冒， p.l26 fI. 

@同上， p. 131 0 



谱系学与身体:福柯/德勒兹/尼采

斯科特·拉什著

曹雷雨王燕平译

~I 当
日

英美人文科学领域的评论者长期以来对米歇尔·福柯的自我

介绍信以为真，认为他始终是一位考古家、谱系学家，而且是彻

头彻尾的尼采信徒。在《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和《性

史》中，福柯正是作为谱系学家产生了最为广泛的影响。然而到

底什么是谱系学 (gen回logy) 呢?这个问题极其重要。谱系学作

为一种方法不仅仅能够服务于最广义的社会学。官也不仅仅是哈

贝马斯(1981)颇为恼火地指出的，为艺术领城的"后现代主义

的"发展状况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对应物。最为重要的是，其主

要的推崇者将它看作是可能接替马克思主义的替代物，可以为如

今分崩离析的资本主义中"微观斗争"(mm -MI蚓臼)的多样

性提供一个理论依据。

人们一致认为，谱系学显然与知识有关、与知识有关、与权

力有关，而且很可能首先身体(1)(吻)有关，然而，在队伍不断

壮大的福柯评论者和解释者所做的有用的研究工作中，存在着两

个主要缺点。我们首先被告知，在法国当代人文科学分析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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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福柯是谱系学家。我们会在下文中看到，吉勒斯·德勒兹

(G刮目Deleuze) 作为一位谱系学家无可非议地具有与福柯同等的

地位，尽管从表面上看的确不可思议，他们两人的著作确实是难

以相互分开的。然而当今关于福柯的颇具权威性的最高水准的评

论(脑e州18 & Rabino啊19但〉只有一段籽，叫了德勒兹的名字，而

且是顺便提到的。此外，在谱系的法问题上，绝大多数的二流

论著对尼采全部作品的探究也有欠触。

本文旨在广阔的(而非仅仅是相柯式的)谱系学体系中建立起

身体的观念。这就是说?为此汰文还有其他几个次要目的。它们

是z通过考察德勒兹的影响，更具批判性地誉主人民福柯;通过系统

考察德勒兹与加塔利飞 Gt:础ari)著作《灵饿赏浦斯)(Anti - 仇d午四)

中"欲望"(d田ire) 与身体这两个概念，着手使谱系学中更广义的

"动原"(带咀叮)概念完善起来:统一而深人地呈现出尼采对身体的

思考，这是我在下文将要讨论的内容，它是一个针对结构所做出的

既具有功能主义性质又极为自由的行动。

福栩:作为被动者的身体

(1)悲观主义，古典时期与现代埋藏

福柯的历史时序观把从"古典时期"到现代埋藏的转换摆在

中心位置，它主要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模式，话语则通过这两个模

式对身体发生作用。在以笛卡尔和绝对主义为先导的古典时期，

灵魂、话语与身体相分离，知识通过再现和直接压制从外部与身

体相关联。法国大革命是进入现代时期的起点，萨德是这一时代

的先驱。我们现代人目睛了灵魂投注身体、话语与再现分裂进入

身体以及话语对身体进行构造、使其个体化和正常化的过程，也

目睹了话语为了社会再生产的利益，是如何通过表象的灵魂招募

和训练身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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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疯癫与文明> (Madn.ess and ci如üÌSOJwn) 一一其最初的普
及本名为《疯癫与非理性> (Folie et 伽-aison , 1961)一一书中，

理性与非理性通过绝对主义相互分裂，也就是说，当词与感官相

分裂的那一刻，疯癫者的身体与外界隔绝并脱离了理性之光。相

形之下，现代性则迎来了精神病院的曙光，因此话语通过家庭和

"内疚"的作用开始调动疯癫者的身体使其正常化，在《临床医

学的诞生> (Birth of伽 m时， 1963) 一书中，古典时期的医学

文本是以再现哲学为依托的，关于机体的推理是演绎出来的，解

剖学研究统领一切，至于身体的各个部位，医学观察之光本身只

能停留在其表面上，而身体那难以把握的内在世界仍是未知和不

可知的。当医生们终于认识到身体及其器官是"在自身之中"

(in- 曲创回lvl倒)的时候，现代性看到了诊所的出现和能指的消

失。身体对生理学的渗透意味着实验取代了演绎法，身体将要被

规训，而内部活动则变得可计算了。

在《事物的秩序> (The α曲r of Thir耶， 1966) 一一该书的法

文书名直译为英文应为《词与物> (肌础 and Thirψ) 一一中，

身体概念完全消失了，但是福柯的古典知识型却是围绕着两个世

界的模念:一个方面是词，它是意识和主体;另一方面是物，它

被理解为真实和物质。在现代知识型的人文科学(关于人的科

学)中，词不再对物有明确的支配权。此时就本质而言，在马克

思和弗洛伊德那里，沿着身体(或物质)线索而被广泛构思的内

容居于话语的中心，与此同时，我思已向边缘后退。《规训与惩

罚》非常明确地将身体作为论述的焦点，该书是谱系学体系中福

柯第一个论述详备的文本，在写作该书的过程中，福柯在法兰西

学院作了一系列以"求知意志" (l.a volonte de 随，vo让)为题的讲

座"求知意志"也成为他史) (1M History of如ua助)法文版

的标题。尼采常常说起求知意志，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

的那样，这一意志有助于个体身体的成长。福柯在其关于惩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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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谱系学文本中，几乎只论述那种在再生产社会的过程中使身

体分离的求知意志。在《规训与惩罚》这本最直接援引《道德的

谱系》的著作中，福柯非常有效地使用了尼采的"记忆" (阳m

ory) 概念。在此，惩罚和规训通过一套社会化的程序，为犯规

者和整个社会留下"记忆"。这种存在于无意识中的记忆同时成

为社会控制的动原，并有助于社会再生产。依照福柯的叙述，这

样的记忆在 17 、 18 世纪，通过极其恐怖和残酷的仪式，直接在

身体上留下印记;并且通过作为公开展示的"痛苦记忆代码"

(mnemoni臼 d归in) 对观念以及对绝对主义统治的再生产发挥作

用。从 19 世纪起，词失去了对物的控制权，权力不再与社会领

域分开。此前，刑罚实践在超越社会的权力再生产过程中，直接

而且否定性地作用于身体。现在，刑罚话语开始再生产渗入社会

之中的权力。为此，它调动身体，使其个体化和正常化，它不再

通过直接的酷刑，而是通过对精神产生作用的凝视以及通过与身

体相连的"内疚" (bad conscience) 对身体发挥影响。

如果说古典时期的惩罚是以物质方式直接在身体上留下记

忆，那么现代时期的惩罚则是用话语来产生这样的记忆。于是作

为现代性特征的应用型人文科学(刑罚学、精神病学)和"纯"

人文科学(心理分析学、经济学)，在记录记忆的过程中馆为结

构发挥着作用。为抵制"记忆"和"话语"，福柯提出了"反记

忆. ( ccomter - memory )和"非推论性语言" (nondisclID~ive lan

伊age) 的构建。在这-文本中，福柯绝大多数论述都在关注文

学怎样作为对人文科学话语中压制性理性的非推论性批评而发挥

作用。但是事实证明，福柯已着意使这种非推论性语言(他似乎

将自己的工作归人此类)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如果说社会

科学的话语已经使身体在大量公共机构背景中被嗨服成为可能，

那么非推论性语言将有助于建立一种反记忆，以此作为抵抗这种

征服的源泉(参见Bouchard 1977, pp. 8-9; Fo也倒ult 19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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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福柯的全部作品中，在每个个例和每一阶段，

身体都在由推论所构成的公共机构背景中受到影响。要构成抗力

是不大可能的，而斗争也不能进行。这种身体的消极状态，这种

悲观的能动观念在《性史》中比在其他任何作品中都更为常见。

在对"压抑假说" (repressive hypothesis) 的驳斥中，福柯表示，

性在现代性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多地成为话语的客体，而从

19 世纪早期到弗洛伊德和拉康，话语对性的作用始终是使身体

正常化并使其充实从而促进社会再生产。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

福柯原本是与德勒兹紧密协作的，如今他开始攻击对方并把"欲

望"看成是现代时期话语的主要部分 (Fou明ùt 1980a, pp. 81-

90)。巴尔特在《文本的快感} (1957) 中赞美"享乐" (j。因s

sance) ，他是依据"欲望"的不在场 (ansence) 来界定享乐的。

福柯也同样批驳科学之性，赞成以排除了欲望的无定型、无结构

的身体为基础的性爱。德勒兹的"欲望"是权力的奴仆，这便有

效地断绝了与尼采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认可了一种密码似

的、解力比多化的能动观，这种观念将不可能掬戚拉力，也不可

能调动资源。

(2) 身体谱系学

布沙尔(Bouch缸d 1977 , p. 22) 、德雷福斯(Dre向)和拉

比诺(Rabinow 1982 , pp. 106 - 114) 认为， (起采，谱系学，历

史) (Nietz优he ， Genealogy , Hist町)或许是福相与考古学断绝关

系后关键性的方法论论文。其中，他强调了尼采对任何"血统"

( origir时'论的反对，并且强调指出谱系学是两个过程的问题，即

"出身" (jflerkunft) 和"发生" (Entstehung) 的问题。正是在出身

这一范畴夜，福柯开始系统介绍身体这一概念。出身在此相当于
"世系" (刨闷:飞是由血源、传统或社会阶层这些纽带所支撑
的与→个群体的古老联系" (Foucault 1977c , p. 145)。同样地，

"出身自身依附于身体" (Foucault 1977c , p. 147)。当福柯这样

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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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世系"和"血源" (blood) 的时候，我们应该照字面来理

解他的意思。他写道"对出身的分析时常需要对这种族或社会

类型作出考虑"在发展"双重灵魂"观念的过程中， 19 世纪的

"德国人……只不过试图掌握他们藉以形成自身的种族的无序"

(Foucault 1977c, p. 145) 。

不管我们是按照道德谱系、事物谱系还是属性谱系来理解

"出身"暴力与我们常识中的谱系学观念都没有关系。迪孔

(Desc蛐臼 1980 ， p. 157) 的定义，即作为对祖先的考察"以备

确立家族的根基和高贵地位"，可能指这些条目中的任何一个。

比如，尼采 (1956b ， p. 210 , p. 818) 曾写道"因此件物

品、一个器官、一个惯例的全部历史成为一连串连续的再阐释和

再排序，它们相互之间需要关联，也许这种关联只不过是相互追

随"在此，他似乎信从了这种无意识概念，但福柯的"出身"

观并非指的是道德谱系而是身体谱系。这本身便是一个无可非议

而极富洞察力的概念。问题在于，它凭借的仅仅是只能提供小部

分对身体看法的尼采作品选段。福柯过分依赖于《道德的谱系》。

比如，在谈到禁欲主义的牧师在其受苦受难的信徒中间煽起对价

也内扭由和怨恨的时候，尼采解释说"在我的思想中，通过强

烈酌情绪激动来减轻痛苦的愿望是所有怨恨表现后面的心理动

机。如'更进一步来说"罪恶不是最基本的人类状况，只不过是对

生理失调所作的宗呈交伦理阐释。"在尼采看来(I956b ， pp. 263 

- 5; 19f~币， p. 867 - 8于0) ，这种生理"原因可能在于交感神经

疾患，或是届汁的过度分泌，或是血液中碱性硫酸盐和磷酸盐的

缺乏"。道德和心理可能会通过对身体或生理的了解而得以阐释。

这并在我们以下将要解释的十分成熟的、既实用又具激进主

义的尼采式的身体理论。但此外身体如果不是一位有意识的行动

者，至少也是一个动因。然而奇怪的是，福柯在理解这一并不完

全的理论(这是《道德的谱系》中所阐述的惟一的身体理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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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出身"相关的理论)时甚至采用的是相当迟钝的方式，原

因主要因此而成为结果，而身体则变得消极被动。因此，在福柯

看来 (1977c ， p. 148) "身体是……一册永恒分裂的书卷。作为

对出身的分析，谱系学因此处于身体和历史的表达之中。其任务

是显露完全打上历史印记的身体以及历史毁灭身体的过程"。而

且"身体是由许多不同的制度塑造的;它被工作、休息和节日这

些节律所损害;它又通过饮食习惯或道德规则受食物或价值的毒

害;它制造出抗体" (F，侃侃出 1叨元， p. 153)。福柯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被极大地剥夺了因果力的身体。

(3 )福柯和德勒撞

众所周知， 1968 年 5-6 月是福柯放弃考古学而采纳谱系学

的剌激因素。有 3 篇关键性的"方法论"论著为这一新方法铺平

了道路，该方法是在《规训与惩罚》中第一次被付诸实践的。另

外两篇写于 1970 年。其中之一是《事物的秩序} (bJ呻苦也di:;

COUTS) ， 这是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演说中，福柯在对话

语作出了一个相对而言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定义之后，开始隐约显

示出尼采语境中话语的"拒斥法则" (参见 M句or - Poetzl 1983) 。

之后，他几乎照直将话语等同于奴隶道德，认为话语的诞生就像

是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取代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诗人 (Foucault

1叨1 ， pp.16-17)。他 1970 年写的另一篇定基调的论文是《哲

学剧场) (Theatrum Phil棚phicum) ，这是对德勒兹的两部著作

《意义的逻辑} (bJgique du se，时， 19ω) 和《差异与重复) (Differ

nce et 啤剧协n ， 1968) 所作的评论。正是在这篇文章中，福柯

(1叨泪， p. 165) 作出了一句著名的评价"或许有一天，这个

世纪将被认为是德勒兹的世纪"他还认为德勒兹"具有一位尼

采式的谱系学家所应有的耐心" (Fou，四ult 1977d , p. 181)。第二

篇论文是发表于 1971 年的《尼采，谱系学，历史}，我们将在下

文中看到，它受德勒兹作品的影响与受尼采的"出身"概念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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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一样大。在出版《知识考古学} (1969) 和《规训与惩罚》

(1叨5) 这两部著作之间的那段时期，预示着福柯谱系学作品的

稍具分量的出版物是《我，皮埃尔·利维埃尔》中的"陈述"和

"一个人所讲述的谋杀案"，这些都不是方法论论文。这一时期的

其他作品(论居维叶、巴舍拉尔并作为对德里达回应的论文《作

者是什么?})所论述的都是福柯ω年代著作的中心话题。

还有更多的证据可以证明德勒兹的影响所处的中心地位。在

《物序》中，尼采和马拉美被看作是后现代性和反记忆的显圣;

这是对德勒兹早在 19臼年就已注意到的相似性的回应(参见

Deleuze 1983 , pp. 32 - 34)。福柯和德勒兹共同为皮埃尔·克格索

夫斯基(Piere 阻曲目响ki) 1967 年所译的尼采的《快乐的科学》

撰写了导言 1叨2 年，他们就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共同

接受了采访。福柯为《反俄狄浦斯} 1叨7 年的英译本写了序言。

更广义地来看，过去 20 年间在法国复兴尼采的头号鼓动者从各

方面来说都是德勒兹(参见Leigh 1976); 最近一本论福柯的著作

实事求是地指出，在法国，德勒兹对尼采的遵从就像阿尔都塞对

马克思、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遵从(Major - Poetzl 1983)。正如特克

尔 (Tur挝.e ， 1979 , pp. 148 - 153) 所认为的那样，可能至关重要

的是， (反俄狄浦斯》是 1968 年法国知识界的顶峰，它广受欢迎

的程度，它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彻底尼采式的、戏耍折中而又极

具影响力的调和，最主要的是其不敬的精神，与阿尔都塞和拉康

严肃的回归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态度形成反对，并且抓住了 5-

6 月那些日子颇具感染力的阐释促成了(通过折光实现了)福柯

向谱系学的转向。福柯后来身体力行的监狱问讯运动似乎甚至比

得上德勒兹与反精神病学激进分子的纠葛。迪孔 (1980 ， pp. 

136-90) 曾指出， 20 世纪 70 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法国知

识界的德勒兹的时代。 70 年代后期，像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那

样的知识界名人从德勒兹那里得到许多提示。巴尔特后期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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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快感) (The PI归sure 01 的e 11ω) 和《恋人絮语) (A 

ÚJVer' s 且scourse )所涉及的范围不管怎样都受到了德勒兹的限定，

而像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 Henri - Le叮)这样的新派哲学

家还继续在写反德勒兹的论文。

福柯在对《差异与重复》的评论中称赞德勒兹(未道其名的

对手对象是德里达)同把"差异"看作是某物之内差异的传统决

裂;他认为"差异"应该从"强度" (in怡nsities) 的不规则角度

来看待 (Foucault 1叨7a p. 182)。这种强度的数量差异便是身体

部位的外形分布。在德勒捂着来，它是由另一个数量差异(处于

"积极力"与"反动力"之间产生价值、也事件"、身体及其特性

的差异)所导致的，而积极为~;反动力本身又是由权力意志的

"肯定"与"否定"的恃质所槐成的(Deleuze 1983 , p. 50)。德

勒兹(1983 p. 40-41) 芦廊，结体的统一是"多种不会削减的

力量"而"能对身体作比界志的悖毫特治与被统治力量之间的

这一关系"。我们在此日诙注意到，在德勒兹看来，权力意志先

于"种种力量"后者本功叉先于身体。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

尼采另一方面是根据有机体品于其意愿增加"力的比重"的冲动

来界定权力意志的。他并不像德勒兹那样认为权力意志在逻辑上

先于和不同于身体。德勒兹以身体为代价对"种种力量"所作

的系统评价在《反俄狄浦斯》中随处可见，书中正是"欲望"、

"流动"而非身体占据着中心舞台。对我们来说，该处的要点在

于福柯不加评价地接受了德勒兹相当缺乏生产的身体现。

在《尼采，谱系学，历史} (Fouω.ult 1叨7c pp. 148 , 154-

155) 和《哲学舞台》中"事件"这一概念扮演着重要角色。在

《哲学舞台》一书中，福柯赞同德勒兹依据"幻象" (phan恼ms)

和"事件"发展而来的身体概念。幻象是人体表面的"形象

它们出现在身体表面之间并且构成一种"无形的实体"它们的

特性只能通过诸多特定强度点"量化地"表现出来 (Fouc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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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叨7d，即. 169-172)0 "幻象"这一术语来源于弗洛伊德对幻

想的分析，如他在讨论"幻觉阁割" ( phantasmic 础恤tion) 时所

作的分析 (Foucault 1977d , pp. 179 - 187)。其实，幻象既非弗

洛伊德的意象也非拉康的能指;反之，他们是真实而有形的

(B侧阳lt 1叨7d ， p. 177) 。

"事件是由相互冲撞、混合、分裂的身体所造成的"，而且是

在身体的表面产生的。它们也是无形的事件，既不是原因也不是

事物的状态，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它们不具有形容词性质的

形式，而是采用动词的形式，比如"他要死了"。事件和意义同

时发生;事件同时发生在身体的表面和宇词的表面 (Foucault

1 977d ,pp. 173 - 175)。我们可以提到"许许多多"的幻象和许许多

多的事件，然而，就事件的独一无二来看，幻象便显得"过多"了。

"思想"产生幻象，幻象则在一种戏剧意味下面具有"释放被压

抑情绪的附属物" (primal 叩pendl:瞬)。幻象作为思想的客体是身

体通过口来传达的，而相应的事件便是"我在思考" (Fouc皿lt

1叨泪， pp. 176-179)。与通过语言的特性而构成的能指不同，

幻象在"强度是纯粹的差异"这种意义上看来是纯粹的差异，因

此，思想就是"强化的不规则"。通过对幻想的重复产生了"意

义事件"于是事件便被"取代并重复差异" (Fouωult 1977d, 

pp. 182-183) 。

德勒兹和福柯把幻象的观念从心理分析法运用它对幻想的误

读中挽救了出来。身体(而非主体)不是通过概念、范畴甚或是

语言，而是通过幻象来思考。哲学变成了精神分裂症，变成了舞

台。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德勒兹的幻象是在社会和人体的交汇

处构成的。带着人体的印记，这些幻象通过社会不仅支配着我们

的思想活动，也支配着政治实践和我们的性行为。比如，在资本

主义之下，经俄狄浦斯化所标识的幻象，以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

关系再生产的形式，组织着我们的性行为和对语言的运用。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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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兹看来，与创造人体幻象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相匹敌的当然是

"欲望"。德勒兹的身体也就是竞争客体，由资本所调动的欲望的

动力与反动力为了取胜而进行着斗争。问题在于，福柯与德勒兹

不同的是，他不靠→个成熟的欲望观或相似的观念来运作，因

此，福柯的身体只不过是反动力量(正常化和个体化的力量)的

牺牲品，而他的谱系学也始终是不完善的。

福柯赞许地指出，德勒兹的《感觉的逻辑》所提出的身体的

概念正好与梅洛-庞蒂的理论相反。关于梅洛-庞蒂，福柯写

道"身体一机体通过→个释放被压抑情绪的表意网与世界相连，

而这些表意的方式又来自于事物的概念;而在德勒兹看来，幻象

构成了身体无法穿越的费解的表面"，并且导致"作为中心机体

错误地表现自己的某种东西" (Fou阳山 1977d ， p. 170)。福柯在

《尼采、谱系学、历史》中以类似的笔调写道"身体是打上了印

记的事件表面(由语言来追随，由思想来消除)，是分裂的自我

(采用独立统一体幻象)的中心 (Fouωult 1977c , p. 148)。在德

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一书中，在该身体的定义和"无

器官之躯"之间明显存在着交会点(以下见讨论)0 "无器官之

躯"也是一个上面打满种种强度形象印记的表面。只要官与欲望

相分离，它就是分裂自我的中心。它导致了统一主体的幻想，而

且它是通过话语来运作的。德勒兹和福柯此处好像与梅洛-庞蒂

的共同点比同尼采的更多，梅洛-庞蒂的"活生生的身体" (live 

k均)也就是无器官之躯(Dre向& Rahinow 1982, pp. 111-
12) 。

德勒兹:在欲望与社会之间

人们普遍认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著作《反俄狄浦斯) (An

ti- 刨阳)在调和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外表下掩盖的是对弗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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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德和马克思的尼采式批判(参见Seem 1977; Turlde 1979, pp. 

148-153; Dews 1979; D臼础曲创 1980 ， pp. 173 - 180) 。①该书分

为两个部分，第→部分阐述了精神动力学中的"欲望" (我们将

会看到，该精神动力学极为关注社会问题)这一概念和动原的主

要中心，而这一精神动力学的主要组成部耸便是欲望、身体和主

体。第二部分论述了欲望是如何在农同的历史时期被"编码"

(coded) 的。我们将要讨论的是第一部分。也许读者会原谅我以

下相当详细的论述，我希望它能存于读者理解一部相当艰深的文

本。然而，我的中心议题正于表明德勒放和加塔利的"分裂动力

学"是打算给我们提供'反证::1'i~" 计划的-部分，表明他们的去

俄狄浦斯化的动原概念杭成了叶老式精拂满实践的抵抗，表明他

们的去家庭化的无意识同时又是对男子中心主义的冲击。总之，

其目的在于强调《反俄放浦斯》是整个谱系学事业不可或缺的一

个组成部分。

(1)针对拉康和弗洛伊德的分裂动力学

德勒兹和加塔利针对拉康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异议，第一个涉

及"欲望"这一概念，第二个是关于欲望的投注模式问题。《简

明牛津英语词典> (Sho民er 缸岛rd English Dictionary) 把"欲望"
定义为"欲求的事实或状态，为达到拥有某种可能会产生快感或

满足感之物而发生的情感，渴望。渴望，→种愿望"。只要拉康

的欲望概念缺失了或缺乏欲求的客体，它就相当接近这一术语的

日常用法，而只要他明确指出欲望必须是无意识的，他的概念也

就迥异于我们日常的用法了。该范畴与弗洛伊德的"愿望"

(wish) 概念相吻合，在《梦的解析》→书中 u愿望"主要被视

为源于一种过去得到过满足而目前未能满足的需要，因此源于一

种缺乏。拉康把欲望同"需要" (need) 和"需求" (demand) 区

别开来。婴儿起先不能区分需要和需求，随着与母亲的分离和与

父亲的认同，需要和需求相互独立开来，这便产生了欲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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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意识的，欲望则是无意识的。欲望一开始就是一个缺失的问

题:正是欲望才拥有母亲，也正是欲望才成为阴茎 (Wilden

1968 , pp. 185 , 189)。与此不同"欲望"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

来说(1叨7 ， p. 26) 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 (lihido) 相对应。

它不是客体的缺失(或在场)，它所包含的是产生于本我的力量

之流。

可以认为，拉康也涉及了某种精神力或性力的概念。关键在

于，一方面与弗不同，另一方面与德勒兹和加塔利(他们对力比

多的理解实际上多少有点拉康式)不同，精神力是语言所构造

的，而它被语言所构造的方式是以缺失或缺乏为基础的。拉康三

分拱型模式包括实在、想像和象征三个原则。想像与欲望同时

产生 (Wilden 1968 , pp. 295- 却6)。尽管欲望与想像同时产生

于无意识之中，由于与阉割情结有关，它在象征中得以复原。古

典精神分析对想像和象征体系作了区分，想像再坝，了实际不在场

的客体与事件;而在象征体系中步无意识用一个意象代替了另一

个意象，后者则是对受压抑的客体的再现优.ycroft 1972)。在诗

学中"转喻"是一种修辞手段，其中一个物体的特性代替了另

一个物体。在该语境下，拉康认为象征对转喻起作用。在拉康看

来，以这种方式作用的物体便是"能指的能指"(si伊ifier of si伊1-

fiers) ，即阴茎。阴茎"通过不能进人施指领域的刺伸或增长去

再现……" (Lacan 1958a, p. 252，引自l Wilden1%8 , p.187) 

尽管如此，这一"先验的"阴茎还是在每个构成元意识和组成欲

望的能指中以转喻的面目出现。

如果对拉康来说，力比多具有象征的基础，那么在德勒兹和

加塔利(弗洛伊德亦如此)看来，力比多则根植于实在;其根基

是物质的，甚至是生物性的。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是以本我为基

础，以各种对应于生物(口部、旺门和生殖器) "部件" (阳时

obj配时的形式存在的。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谓的"欲望机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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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本我极为相似。欲望机器产生欲望。欲望机器的"部

位"也是精神分析的"部件" (Deleuze & Guat阳i 1977. pp. 6-

7)。德勒兹的欲望也被看作是尼采的权力意志的对应物(De

S棚蜘 19阔， p. 173) ，正如下文我们会看到的，权力意志学说

极具生物性，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德勒兹和加塔利与拉康观点上的不同首先涉及到的是欲望的

构成，其次关系到欲望被投注的方式。此处争论的焦点在于，德

勒兹和加塔利把实在放在第一位，而拉康关注的则是象征。古典

心理分析强调精神力想像和象征客体所投注，就这一点而论，我

们看到拉康是站在弗洛伊德→边的。例如，在女权主义群体中，

关于一个年轻人对-个年长女人的欲力投注，古典心理分析可能

至少部分采用象征性的母亲的欲力投注来看待，因此，他们会反

对欲望的"俄狄浦斯化"。作者声称，俄狄浦斯化是资本主义的

产物，随着前资本主义传统约束关系的分崩离析(作者所谓的

"解码化")，社会控制的问题产生了。对于家庭来说，资本主义

用以保障再生产的惟一方法是通过俄狄浦斯化来采用社会控制的

方式(Deleuze & Gu副阳 1叨， pp. 却4 - 286)。正如福柯在《疯

癫与文明》与《性史》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坚持认为心理分析只

不过是延续和强化了在它之前已持续了一个世界之久的进程，那

就是通过欲望的家庭码来进行社会控制。

(2) 无器官之躯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分裂动力学的第一要素是欲望机器，第

二要素是身体。与其他结构主义理论家相比，德勒兹对身体这一

概念的思考走得更远。请让我们在此不仅仅对《反俄狄浦斯》中

的身体概念而且对德勒兹所有著述中的身体概念作一简要的勾

勒。德勒兹在阿尔托(Artaud) 之后谈到了"无器官之躯" (body 

w1曲。ut 0耶ns)。在这一点上，他和加塔利亦深受弗洛伊德那一最

为人所重视的精神分裂说的影响，此说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432 福柯的面孔

身体是无性别的。德勒兹藉"元器官之躯"想表明，我们不是通

过身体的结构来体验我们的身体的，更确切地说，我们不应该这

样来体验我们的身体。德勒兹认识到这种非器官的身体观与梅洛

-庞蒂的"活生生的身体" (lived body) 观之间的一致性，只不

过他不像后者那样认为身体具有统一性、协调性和目的性

(Deleuze and Guattari 1980，即. 185 - 204 , Deleuze 1981) 。

德勒兹把身体看作是一种中空体，其外部是由四种方式构成

的，强度模式通过每种方式为它作记录，首先"象征"便记录

在与欲望机本身的部件(脏门、乳房、阴茎)相应的身体外部

(Deleuze and Gua阳ri 1977 , pp.ω-61)。在关于力比多投注这些

实体的重要性问题上，德勒兹和加塔利与梅拉妮·克莱恩

(Me阳由阻en ， 1932) 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他们反对克莱恩

把这种欲力投注看作是象征性的俄狄浦斯情绪。他们提出的是对

这些客体的真正的投注，这会促成一种摆脱了为俄狄浦斯化所需

的男子中心主义和正常化的特征(Deleuze and Gua阳ri 1977 , pp. 

70-75)。其次，象征从外部世界记录在身体上，以上我所举的

女权主义群体的例证便是一个说明。这便引出了分裂动力学的第

三要素"主体"。针对俄狄浦斯三角所构成的统一主体，德勒兹

和加塔利(1977 ， p. 1∞)提出了"去中心的自我" ( decentred 

咿) ，这一自我不断与一系列被投注精神力的真正的历史主体相

认同。第三种环绕身体的强度带是"幻象"这在上文中巳进行

了讨论。第四种是感官自身。德勒兹在该语境中表明，我们面对

艺术的类似于瘤病患者感知其身体的方式。举例来说，当我们聆

听音乐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应该变形为"多价器官" ( polyvalent 

O耶n) ，它不仅仅能聆听，还能观看和触知(Deleuze 1981, pp. 

36 - 37. 79- 创)。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著作中还有不计其数的问题。他们关于资

本主义和俄狄浦斯化的讨论还不够充分。作为力比多编码和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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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的家庭，其衰落的程度被他们大大地低估了。他们把自己的

欲望和身体理论推至有点远离可信的程度。最后，我要反对的是

他们的(也是福柯的)反马克思主义，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观念

中的保守政治回声，另一方面是因为其针对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

政治论点毫无条理。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些缺点而去低估德

勒兹所作出的与新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一致的贡献。重要的是，他

对发展身体的非机体概念作出了贡献。他和加塔利为力比多的投

注开了一整套处方，这是对等级制度和性别歧视的谴责，使得健

康的差异性成为可能。至关重要的是，他们的谱系学以积极的欲

望之力取代了福柯的消极身体。

尼采:身体及其来源

正如在福柯和德勒兹那里一样，对尼采来说"身体"并没

有具体化为一个模念。正像一系列的生物学术语，如"生理学"、

"有机体"、"官能"、"感官"那样，它是以一种相当平常的方式

被提及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与福柯不同，福柯的身体到处充斥

着知识)J和权力对知识的使用)，对尼采来说，知识对身体起作

用，而换取知识的能力又确实是人的身体最为重要的"器官"。②

(1)有;fJl.悖的变化过程

尼来把他所谓的"后达尔文时期"看作是哲学家们开始谈论

身体而非灵魂的时期。他并未认为自己对身体的关注有什么特别

独到她地方。触与同时代人不同之处在于，他反对(1)他的同

时代人出于对其永恒轮回理论的偏爱从而辉格党式地认为身体在

不断革T 完美， (2) 他们把快感和痛感作为根源放在第一位;而

在尼采看来 (Will ωPower ， pp. 347 - 348) ，这些却都是权力意

志的结果。

尼采是在一切有机生命之躯这-语境中来认识人的身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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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的。任何物种的身体都是"由一个共同的营养模式连续

起来的诸多力量"。这些力量包括对"其他力量的抗力"。"感情"

和"思想"也属于一个营养模式。一个有机物种是"力的确立进

程中的永恒的形式"是力的种种关系。"生命"仅仅指有机物和

机体的变化过程，作为主导力量的权力意志正是通过这一进程来

扩展其辖域的 (WP. pp. 341 - 343)。对所有有机生命、机体或

身体(从变形虫到人类)来说，权力意志是基点。这不仅仅是

"生存意志" (willωpr阳rvation) .而是一种吸纳和支配其他机体

和身体从而增加身体之"权力比重" (quanta of power. p. 345 ) 

的内驱力。换句话说，权力意志是一种指向"扩大再生产"的内

驱力，身体则为它所控制，在这一极具功能性的模式中，身体既

是动原又是结构，就其驱动再生产而论，它是动原;就其被再生

产而论，则是结构。

什么是机体和身体的功能要素呢?那便是器官本身。尼采写

道，身体是一种"政治结构"，在这一结构中"细胞和组织"相

互"斗争..较低的器官被较高的器官所控制，前者成为后者的

"功用"。不仅是所有"机体内的活动"而且身体的所有器官，

都是"其权力意志的结果" (WP. pp. 348 355)。动物和人的感

官都是阐释的手段 (p. 3ω) ，这些器官决不能再生产"真理"

本身，但在隔释环境的过程当中却能产生出多少有助于身体的

"错误.. (errors)。因此总体说来"真理"便是一种对某一特定

身体最为有用(也就是最大地作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错误。而人

类的感官只要能提供阐释(阐释的错误具有特别的功用)，它们

便会比动物的感宫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

这同样的主题撞他所作的区分赋予超人的特征，这里，超人

作为"更高挠的身体"有别于常人:

精神的全部进化过程或许就是个身体的问题;它就是→个更

高级身体的发展史......有机体不断上升到更高阶段。我们对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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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渴求也就是身体渴望用来完善自身的一种手段。 (wp ， p. 

358) 器官，尤其是感宫对于尼采的身体概念是绝对必不可少的，

这与德勒兹和福柯的"无器官"的身体慨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身体与知识

尼采此处的中心主题是，人体是把"信念" ( beliefs )作为其

感官的辅助物来加以发挥的。这样的一套信念涉及到知识，其

中"真理"、"主体"和逻辑范畴远不是先验的或无条件的。只

要它们成为扩大再生产的根源，就会在身体器官上打上印记。尼

采试图通过对主体的批判来废除认识论的整个概念结构。他针对

"我" (被当作"自我"、"主体"和"意志"的对等物)所提出的

论点比同时代的后结构主义者(参见 Derrida 1978 , pp. 45 - 51) 
更好、更清晰。他指出，笛卡尔是从"思" (出i地ing) 存在的假

设开始的。尼采评论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念"充其

量是"不确定的"不大会是"毋庸置疑"的，关于"我"的论

点则取决于另-个假设，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进行思考的"物

质"，尼采认为，该物质本身又取决于对"物质"的信念 (wp ，

毗s 483 -484) ，尼采可能会有理由补充说，这样的物质不必是

"我"。

在尼采看来，必须按照透视法学说和种种阐释来理解主体，

它是身体"表面" (surlace) 以多样性为特征貌似直公安部的统

一体。尼采晚期是→个反实证论者，他不承认事实，只承认阐释

世界。"事件"(even恼)亦如此:我们应该能够把事件看作是无

主体的活动;我们应该不去想"闪光的瞬间"就能够想到"瞬间

自钢光" (脚， p. 288)0 "自我"于是就是"透视的幻象"是
"像地平线一样圈住一切的貌似真实的统一体"0 "(然而)身体的

明证显示出巨大的多样性(我们将要)把这些较丰富的现象作

为理解贫乏者的明证(来加以研究)" (wp , p. 281)。我们信任

主体的原因源自于我们的视角，即这样的信念有助于人体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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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自我的稳定必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赋予了一个不变而有

序的自然， (尽管它与现实没有必然联系，)它"帮助我们控制和

支配着我们的环境"。如果自我不是处于存在的姿态，而是处于

"生成的状态" (state of becoming) ，那么一切逻辑会土崩瓦解

(脚， pp. 280 - 281)。

(3) 否定学说

在后来定名为《权力意志》的《遗稿> (Nac.协ss) 中，身体

尤其是在否定学说即对我们最高价值的批判当中被加以讨论的。

那些"奴隶"价值观是由道嚼的身体，或由虚弱身体的"阶级"、

"种族"、"几代人"和"民族"(pp.2234228) 来散布的。这种

信仰体又把一种低级价值归于身徐丽非"精神"实体;即这些体

的特质是精神的而非肉体的工尽管这哗价值观总的来说都具有摧

毁生命的特征，它们还是为虚弱身体的再生产提供了资源。"如

果虚弱的身体能够说D~~强壮的身体接受法样的价值观，那它们的

摧毁生命之力将会使弱持挠、治强者。尼采与尼采的评论者有时宁

愿令人迷惑不解地把这些投隶价值观说成是权力意志的形式，从

而断言权力意志会成为浩戒&琦减再生产"的驱动力，可以说是

成为身体的内驱力。在这些悔想中，驱动力(权力意志)与由它

外置的资源混合起来。驱动力总是指向身体的扩大再生产，为后

者提供促进作用;强者和弱者会利用相互对立的资源。

摧毁生命的价值体系会是道德的、有认识力的或是美学的。

比如从道德方面来看，在基督教"模式中，退化身体的兴奋性占

主导地位"。于是，基督徒无视"身体的要求"、"反身体的功能

降为道德价值"、"虐待身体(这是为基督徒所必须的)，并且为

一系列‘犯罪感"，预备根据。为此"人们不得不迫使身体陷人

病态和紧张的境地" (WP , pp. 131 一 133)。正如道德方面一样，

认识和美学的领域也是由价值观组成的。比如，我们是根据"真

理价值"来谈论判断或论题的;我们或多或少会将研究方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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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步的或落后的。在艺术中，尼采对肉体的和非肉体的价值作

出了对比。他批评自己早期的作品((悲剧的诞生))带有"双重

世界"概念的印记;认为它是"为美学所作的辩护" (或是

"阳出etodi叮勺，其中"美的意志"与现世的丑恶形成对照。与这

些浪漫主义的甚或是现代主义的观念不同，在晚期尼采看来，

"永恒地创造"像是"摧毁性的强制力……与痛苦相关， (其中)

事物具有丑恶的形式" (肝. p. 224)。尼采认为，艺术创造应

该在艺术家身体的支配下增加权力的比重。它必须针对艺术消费

者身体的扩大再生产而起作用(参见 Nie回he 1锦2 ， p. 28). 其

形式和内容应该与酒神祭祀的肉体特质相一致。

(4) 小结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分离出尼采关于身体的模念的以下特

点:

1.所有机体或身体都为一种扩大自己再生产的基本冲动所

驱使，为-种增加其支配力比重的驱动力所驱使。这种驱动力便

是权力意志。

2. 这种扩大再生产( "生命的增强")是否会产生取决于身

体与其他外部身体之间的斗争，取决于身体内部斗争着的实体

(器官、结构、价值)之间的力量关系。

3. 我们对"主体"、"真理"和逻辑范畴的信念不具有客观

效力。只要这些信念有助于身体的扩大再生产，我们就会保留它

们。

4. 这些信念赋予外部世界某种(虚假的)稳定性。这便产

生了有助于繁荣人体的对世界的解释。可以说，信念依附于我们

的器官，依附于"身体的外表"。因此"我"并未思考，而是身

体通过"我"在思考。

5. (在知识、艺术和道德中)精神由肉体而生。精神和肉体

这两个要素在身体内部以相互对立的状态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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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平衡支撑着认识的、美学的和道德的

话语。例如，一位尼采式的美学家对艺术创作的评价会在于:艺

术品是否会导致创作者和消费者身体的扩大再生产。这样的艺术

会摆脱(阿波罗式)能指的统治，通过肉体的形式来传递肉体的

信息。

7. 内容上非肉体的奴隶道德观依附的是虚弱的身体或虚弱

的身体群，因为它们是在其扩大再生产当中起作用的。弱者能够

将这样的价值体系强加于被弱化从而被弱者统治的较强的身体，

这样的道德观对物种具有摧毁生命的作用。特定的价值观(对物

种来说)在某一时刻具有摧毁生命的作用，而在另一时刻则具有

增强生命的作用。

结论

作为不同于结构上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躯体理论对于社会理

论尤其是对于行为来说是很重要的(Lash 皿dU町 1984)0 (至少)

在欧陆哲学中，存在着动原中心从心智到身体的转移。同时，我

们能够理解梅洛-庞蒂的身体是表象动原的理论。萨特也批评自

己早期的立场在本质上过于笛卡尔式，在《辩证理性批判》和后

来论福楼拜的著作中，他采纳了许多弗洛伊德的言论，这实际上

将行动的基础转移到了身体上面。甚至当卡尔·拉内(Karl Rahn

er) 一一其著作在当今天主教领域无人匹敌一-因需要一种对体

进行根本性重佑的反二元论，而藉部分海德格尔的观点来重读阿

奎那的时候，神学也不是没有受到这一转移的触动。强调无意识

的身体在社会学行为理论中所处的中心地位，这样的观点并不新

奇。帕森斯 (Parsons) 主要是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后来把无意识看

作是结持和动原的交接。戈夫曼(Goffman) 始终强调，尽管我

们具有有意识的策略"自我再现"仍会出现。皮埃尔·布尔迪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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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Bourdieu) 的颇具影响力的行为理论描绘了"习性"这一

概念，它是根据无意识而构想出来的。

我认为谱系学" (福柯、德勒兹和尼采作品中的)的重要

性部分是由于它对这样一个行为社会学的发展所作的潜在的贡

献。要确定这样一个理论超出了本文的苦阔。但还是让我对文中

所讨论的三位作者作一简要的句勒。没样…个理论首先应该使我

们能够解释社会结构对动原所产主的影响，同时对现存社会结构

作出批判。福柯的独特天分正在平此3 尼采和福柯在许多问题上

都承担着相同的任务。对的们f~人来弛，话语(价值)对身体施

行权力。在双方看来，违宪话在权元的一个重事作用在于使主体

个体化，可以说在于 ， f1']哇"依附于身休由"主体"。然而，即

使是很宽松地来看，尼采对权力如何作用于身体的指示都是不完

善的。首先，他主要不是在话语如何作用于身体的语境中来讨论

身体的，他的根据在于身体是怎样运用话语的。此外，甚至当价

值对身体出现了机能障碍，尼采也不把它们与社会形式相联系，

而是严格地将其视为奴隶阶级的价值。福柯对这两种不足提出了

补救措施。正是通过权力(不是所谓的该人成为他者意志的延

伸，而是作为他者本身的权力，作为专制君主或"人民"成为他

者的权力)代替奴隶阶级，福柯才避免7尼采谱系学的贵族特质

以及尼采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印记。因此，对福柯来说，为了给

身体提供实用的批判武器.，将尼采变形"是必要的。他不但特

别引人注目地为那些服刑机构中的身体及其支持者提供了来源，

而且也为精神病院的身体和那些隶属于整个医学话语的身体提供

了来源。福柯的谱系学可能最终会对女权主义者尤其是围绕着两

性所作的斗争当中起到最大的作用。总的说来， (疯癫与文明》

和《性史》为自现代性产生以来)直沿着家庭的线索被创造(由

关于精神健康与性的话语)的女性身体提供了一个画像。该构造

的作用可能在于创造了女性性别和主体性(创造者当然是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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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反过来又作为内疚或"灵魂"以及作为"监狱"对女人的身

体发生作用。该结构又可以被扩展开来对近来"性解放"话语的

影响作用解释。

其次，身体在该理论中应该具有某种棋极的力比多驱动力。

正如我以上所论述的那样，福柯的作品极大地缺乏这样「种力，

他在最近的一次访谈( F oucault 1983) 中确认了这点。他借买方

不得不为追求自我知识付款这样的例子来描述自己的全部作品。

福柯通过对比该特性与德勒兹终生作品的不同将其清楚地展示出

来，他认为，德勒兹在"欲望"这一概念下构想出了一个更为积

极的力的观点。在德勒兹看来，身体一方面是力比多之力之间的

横断面，另→方面是"外部的"社会之力。正是这些力量之间的

相互作用赋予身体外形与特质。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力比多

本身在社会中为社会的总特征所构造，这些特征以家庭这样一些

重要团体为中介而起作用。《反俄狄浦斯》的作者们以其为精神

力的投入所开的非传统的处方增添了谱系学的批判力。此处的主

要提议是，我们不应该把力比多对非家庭成员和对象的投注看作

是对家庭的象征性投注。这些观点的运用并不局限于天上绝精神

分析和精神病学的批评。男同性恋运动在这种对身份和欲力投注

非常化的理解中找到了源头，女权主义者则在取代拉康男子中心

主义的方案中找到了源头。而反种族主义者在对主体的种族隔离

的谴责和作为替代的序列身份中找到了原由。

我认为，尼采的身体生物观应该遭到摸弃，这部分是由于我

们尚未以这种方式体验过自己的身体。而一种身体理论应该包括

某组身体用以再眶身的机体。这正是尼采所贡献的价值，它同时

又是对梅洛-庞蒂所认识的身体的批评。我们在此可以构想出身

体的统一性和目的性，它们是身体出于自身再生产的利益将其作

为资源创造出来的。此外，尼采关于身体的酒神式的神式的美学

理论是对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的前瞻，其中(从达利、布努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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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尔维娅·普拉特和比得·布鲁克)无意识终于成为占主导地位

的组织原则。

我要在此感谢罗伊·博伊恩 (Roy Boyne)、布赖恩·朗赫斯特

(Brian Lo咱lUrst)、迈克·费瑟斯通 (Mike F.倒也.erstone) 和一位尚

不知其名的德尼采研究者对本文初稿所作的评论。

注释:

①这一点在德勒兹同一时期(1973) 发表的论文《游牧思想) (Nomad 

哑IOOght) 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该文"三个现代人" (出跚跚如ns) 部

分，尼采作为"反文化的开创者"被置于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

式的官样文章"相对立的位置。

②我将在以下讨论中广泛引用《权力意志) (哑le WùlωP佣町)0 <权力

意志}由尼采死后编辑出版的笔记材料构成。这些笔记包括《查拉图斯特

拉如是说) (Thus S阳ke zara血础理)之后尼采绝大多数著作(如《善恶的彼

岸〉、《道德的谱系〉、《反基督者》和《偶像的黄昏抖的基本内容。那些在

上述著作中以文学形式且常常仅以修辞方式表述的观念，在这些笔记中得

到了详细的阐释和论证ο 由于这些笔记的编辑出版非经尼采本人之手，所

以尽管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无关宏旨，但人们对其可靠性还是存有疑虑。因

此，我不会对与已出版的 1883 -1889 年间的著述不吻合的尼采的身体概念

妄下断言:虽然我提出的论点实际上在这些著作中都被提到了。

③德勒兹在《感觉的逻辑们I唔仙也 sens) 中采用了"事件" (event) 

这一概念。参见上文。

④我着重强调一点，我并非坚持认为尼采关于奴隶道德和贵族道德的

绝大多数讨论都是用"身体"这一术语展开的，尽管他关于道德的大量讨

论是用这样的术语表达的，而且剩余部分的讨论也是与这一概念体系一致

的。同样地，我在该文中比尼采更频繁地使用"身体"这一术语。正如我

上文提到的那样，尼采是在更广泛的语境中论说的。在此语境中有机

体"、"机体"、"生理学"与"身体"这一概念同等重要。在这一部分，我

对"体"的使用与尼采的用法是一致的，也与他对更广义的概念"有机体"

和"生物学"的使用是一致的。



福柯与马克思:唯名论问题

艾蒂安·巴立巴尔 著

李增译

当今重谈马克思与福柯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许有点不人时尚。

可以想像，该问题的迷人与趣味之处早在 70 年代就已消失殆尽。

所有的相关论点都曾在非常活跃的交流中论及，对此我们仍然记

忆犹新。最后，福柯本人在其文章与访谈中也就这些争论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同时，我们也不难想像他在处理各种分析和形式阐

释时所用的反讽语气。→且在成名的作品和作家之间建立起平行

关系，同时又将这种关系看成是前后一致的，那么形式阐释就必

然会由此产生。虽然这正是我想要涉及的话题，但我还是想以间

接迂回的方式予以展示，借此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表明主要关心的

问题，希望找到新的话隅，以使对福柯所做的哲学研究，能像对

马克思的研究那样保持一神连续性。

福柯自己曾对那些对陈述 (énon晦)的构成和个性化起支配

作用的规则进行过分析，而用他自己的分析原则分析他自己的文

本(这里指他自己的著作)，这将是很具有诱惑力的一一也许是

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不是一成不变地阅读福柯的著作的话。我

们应该寻找这些陈述和其他陈述的相互关系，那些规定"围绕这

些陈述的边缘"的陈述，藉此而进入争论过程的陈述，以便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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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这些陈述是如何产生的。为此，我们应该可以将有效的陈

述与话语策略联系起来，这些策略已经产生，并在一个指定的策

略领域的语境中产生效果:我们应该根据事实研究这些策略的转

换情况，以便考察这些强特的确认方式是如何实现的，研究它们

所介人的领域是如何得到修正的。当然，思考未言说的东西和意

图是不应有什么问题的。对具有政治性质的理论话语的断言应在

它本身的非物质性的实体中做出。很显然，从康德时代起，哲学

就成了两军对垒的战场，没有固定的解决矛盾的方式，没有任何

思想体系占据一个绝对简单和稳固的阵地，思想体系总是朝着现

存陈述的相反方向发展，因为陈述本身不断地制造问题。

如果我们要从这一角度去认识马克思与福柯对立关系中的一

种特殊功能，那么，我们还要弄清一些事实。我可能做出一些假

设，虽然假设的方式在不断变化:福柯的全部作品可以从他与马

克思的真正斗争中来考察，这种斗争又可视为他著作多产的驱动

力。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一斗争从他写作《疯癫史》那一时刻就已

经开始了。而在他完成《求知意志》以后，斗争还在继续进行

着，这一点清楚地见于他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撰写的讲稿、论

义精会议发言的摘要中。然而，这种斗争并不是简单的决斗，其

理由如下:首先，福柯从事不同种类的写作计划，其中与马克思

的讼争是以一种果峙的态度进行的。更有趣的是，这些写作并不

总是针对时一个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事实是，如今我们回头来

看，与马克思的持续对立似乎反映出福柯的立场，自始至终贯穿

在搞柯的著作和文献之中;同样众所周知的是，福柯并没有孤立

地讨论丐克思的观点，而是将其置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其意义取

决于其使泪和阐释的过程，这样，结果就像是使用 X 射线检查

马克思思想的每一个细胞组织，或评估马克思在当代知识体系中

的作用。(萨特、阿尔都塞和法兰克福学派可作为这方面的代

表。)然而，最重要的是，对福柯来说，与马克思的斗争既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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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过，也不能脱离其他的马克思作为次要的或基本的角色介入

的斗争。我们应该马上注意到"话语策略的多元性"不仅打破了

人们穷尽问题的想法，也打破了人们要把一切事物都简约为一个

问题的想法。福柯一方面加深他的质疑，一方面不断地向马克思

提出有关哲学和历史方面的问题，正如他从未停止向其他对话者

和对于提出与马克思有关的问题一样。

我在此主张运用一个明显的例证来解释我的上述设想。此例

证源于《求知意志》一书里对马克思和心理分析理论质疑的交叠

方式。这是一部颇有争议同时又是一部纲领性著作。当然，其中

的观点在后来做了一些修正。然而，其风格的统一完全取决于他

所选择的对于以及将这些对手联系在一起的方式。

如果仅仅说福柯所从事的是试图对一种特别的权力思想和性

的思想提出疑问，借以揭示这些思想的基础，促使这些思想赋予

这些概念以实在主义的意义的因素，那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事

实在于，福柯通过他的著作肩负起摧毁一个贯穿于"时代"的，

被当代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系统化了的议题。福柯准确

地指出了它的主要论点:性压抑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所受剥削

的相互含义，产生于政治和社会革命，以及作为政治和社会革命

之组成部分的性解放的相应观念;道德谴责，对言论的控制与相

同政治秩序控制下的经济关系的再生产所具的同源关系;全球资

产阶级秩序与由父亲形象在家庭和教育"细胞"中施行的权威所

具的同源关系;在趋于寻求快乐的自然能量与机构的人为秩序之

间存在的更普遍的对立，对乱伦禁忌与一夫一妻家庭和国家的确

认。由此而产生的统治阶级虚伪的观念，在现实主义原则小说里

达到高潮，与此项相对立的可能是"伟大的拒绝"，对建立在谎

言基础上的价值观念进行全球性的颠覆。

我们或许禁不住要间，为什么福柯这么重视对这些主题的批

判?答案可能是，弗洛伊德一马克思主义在大众文化和学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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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领域里都出尽了风头;对某种思想潮流来讲，它成了一种几

何图形轨迹，目的是要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建立联系，如哲学、科

学、文学，以及军事的、理论的和美学的实践的不同分支。因

为，总的来讲，它是一个自然点，人文科学选择了这个方向。坚

持弗洛伊德一马克思主义要完全超越它的表层意义，既要包含流

行的的心理学话语，也要包含巴塔耶的追随者的话语。现在，弗

洛伊德一马克思主义(元论以什么形式)颠倒了由权力机构组织

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有效地激励了组织机构内部的争论。福柯虽

然认识到争论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弄清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与

它们所敌视的话语形式决裂间样很重要。如果认为福柯想要强烈

质疑的对象是某种形式的左翼思想或革命乌托邦主义的清晰性和

有效性，也不能说是错误的。

其他的因素似乎还在发挥作用。福柯批评弗洛伊德-马克思

主义的方式表明，在他看来，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的结合，按一般规则，准确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理

论应如何归并到同一理论领域，它们应如何拥有同一理论基础的

问题。虽然很难确定它们是否可以简化到最基本的共同点，但

是，可以肯定的是，在相同之处，一定存在一种决定性的形式对

二者发挥着相同的作用。诚然，阐释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理论

不能以一种幻想的、纯粹的方式进行，而只能从它们的应用状况

出发，尤其是从二者交互使用的方式(它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表

明二者在人文科学领域内运作的例证)。

姑且回到争论的本身上来，让人似乎觉得这种性质的批评可

以作为福柯本身话语自治性的逆向证明，至少，第一眼便可以看

出这种性质的批评对象是同一"事物"权力的机构，反抗的机

构，排除的机构，对道德及性异常行为的社会处理，以及它在现

代社会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性。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规范

化"和"规训社会"等概念至少在字面上与弗洛伊德一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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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主题相呼应，而读者在看到这些慨念的替代物或被抽象化时

也不必显得一无所知或充满反感(在分析权力的"田园"形式

时，这样的"危险"总是存在的，因为它总是与性权威在现代国

家经济中产生的方式有关:参见收录在德雷福斯和拉宾诺编辑的

《米歇尔·福柯:一种哲学话语》中有关权力的两篇论文)。弗洛

伊德一马克思主义与福柯研究中所使用的物与词的相近性(如果

福柯继续将反马克思与反弗洛伊德的思想以一种对立的方式结合

起来，那么这种相近性会进一步增强) ，在《求知意志》中最后

论及"生物权力"时再次寄到了强调。按最初的构思， <性史》

应以"人口和种族"一章结尾。福柯在本书所勾勒出的研究视角

表明种族主义问题所占的地位值得注意。种族主义可理解为现代

技术政治游戏对个体生命、对人口水平、对物种、对1雪好身的再

生产方式的最直白和最具体的影响。同祥，种族主义也充分地表

明，像"衰竭"、"优生学啊'这掉的现本如何深深地植根于当代知

识一权力王国之中，或快桶f.cfJ Ji~'特别形容的那样，植根于知识一

权力一快感的王国。但前边条件是，在这些观念中存在着种族象

征主义和性象征主义之间要协助方式。福柯深知，解释种族主义

的当代形式、它的群众动力、它对个体人格的控制、它与战争的

关系(在该书的最后一章有所讨论)的必要性，源于里奇的弗洛

伊德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一马克思

主义理论(杰出的、创立"压抑的女明目理论的理论家)。他也

深知步弗洛伊德一马克思主立实现理论化面临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在于其中的生物主义或能源主义思想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靠得太

近，会引起麻颇η 因此，他禁不住自问:在什么条件下现代社会

中的权力分新才不会陷入这种模棱两可状态?提出这个问题的原

因是，这种权力基本上属于生物权力，或支配物种的权力，它置

根于生物历史，决定生物政治。至此，对弗洛伊德一马克思主义

的批评不在成了一种理论上的介绍，而且也成为一个必要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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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明了福柯自己所用概念的不同性质，调整了概念的实用效

果。

众所周知，在写作《求知意志》的过程中，对"压抑假设"

的批评是与参照有关性的话语经济对其功能的阐释同时进行的，

也就是说，禁止谈论性，禁止发现性的真谛，禁止揭示使用所有

民族的性的真理。这种禁令保证了性的话语不会被扩散，然而，

恰恰相反，从策略上讲，禁令表现的方式使性话语反而得到了加

强。基于这一点，福柯提出三个重要观点，借此与弗洛伊德一马

克思主义理论对抗。

第一，弗洛伊德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虚伪性。有一种十分错

误的观点认为，现代社会从 18 世纪进化而来"如果你愿意，你

还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工业社会"它从

基本上否定性，并且有效地谴责了性。与此相反，性在过去一直

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另一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迫使工人阶级或

无产阶级工作，其前提就是削弱对工人性器官的监督。历史的真

实与此恰恰相反，性因其调节性和抑制功能(家庭道德，特别是

禁止乱伦、实行教育的方式、医疗、精神病治疗)被引人建立在

资产阶级模式之上的工作领域。这种情况从经济关系开始向劳动

力社会化和正规化(大概也向劳动力知识化)转变时便开始出

现。与此相应的，资产阶级道德中的禁欲主义不应被看成是经济

理性化的条件，或被看成是虚伪，而应被看成是加强肉体快感的

一种策略。

第二，人们有着对纯司法权力模式的依赖感，而这种权力既

有限又古旧，集中体现了法律的至高无上(道德法、政治法、象

征法)。这里我们触及到了心理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二者的共

同核心问题，正是这个共同的核心才使二者的结合成为可能和必

然。二者都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存在的先决条件。更准确地

说，二者都从对方身上看出了个体屈从于一个主宰权力思想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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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表达方式。与此相反，福柯至少从写作《规训与惩罚》时起就

一直提出"规训"的思想(虽然事实上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更早

一些时候，例如， (疯癫史》中关于限制性权力的"积极"意义

的论述;或《词与物》中关于谱系学试图描绘的"肯定性权力"

的论述)。

我们应注意到自屈从一服从的思想与异化结合为一的时刻

起，它们之间便产生了深刻的联系(既然在最后分析中服从不得

不建立在法律深入人心的基础上，而法律又来自于外在的权威;

既然服从决定了主体的分裂，而主体一方面以其特有的身体一灵

魂的二重性出现，另一方面又以公一私的二重性或国家一社会的

二重性出现)。正是因为弗洛伊德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信能在国

家和道德职责的同源关系中发现一种解释性原则，那么，它们

(一般来讲也包括其他形式的压抑性假设)仅仅重复了想像中的、

已经存在于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个相同形式的图式。

第三，进一步讲，透过《求知意志》的整篇文本，我们可以

看到，对我所乐于称道的"社会相似性原则"一一指一种招致唯

物主义者(卢克莱修)攻击的早期哲学传统一一的系统批评:所

谓"社会相似性原则"我指的是在社会的(政治的或文化的)

"整体"中"部分"或"细胞"与整体本身必然相似。恰巧，福

柯的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唯物主义的批评)集中在"家

庭"这一问题上(尽管它也触及了其他的制度和机构，像学校和

医疗机构)。福柯强调在民众管理和机构中家庭的关键性作用

(其教化和医疗作用)。该作用构成"资产阶级"政府的基本权力

之一。而且，重要的是，他表明家庭同时是制度倒错的地方，是

女人身体的歇斯底里发作的地方，是与精神病学相对立的领域，

是拥有关于人类专门知识的人员之间竞争时关注的焦点，是社会

化再生产活动的手段，尤其是将身体技能编码成为联姻或亲属关

系形式的场所。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家庭不能被看成是全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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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缩影，家庭不能再生社会，当然，后者也不能模仿前者。家庭

是权力一知识的"局部中心"，但不是"社会"整体的一个单元。

家庭的至关重要性不在于它的相似性，而在于它的特殊性或者说

它的相异性。因此，正如国家不是一个大的家长制社会，家庭也

不是一个小的国家。

上述分析可以归纳起来，并立楚:应用到!真他的制度，只要这

些制度活动有助于生产像"性"这种复杂的产品，这样的分析也

构成了权力批评的基本部分，这神 μ权力表现为由一个集团或因

素对另一个集团或因素实仔即L~控制的体系"。权力控制系统的

影响，从连续扩大化酌宽度来埠，应该贯穿带个社会组织的始终

一一或换句话说，贯!~，tl 会有事L体的始悠(一个并非人体模式的

有机体，人们可以看见灵魂或精神永恒的思想的有机体)。即使

这样做削弱了福柯自己某些表达方式的批评效果，但却具体地表

明他对他所说的"唯名论"的需要。他在《规训与惩罚》中是这

样描写全景式监狱的"监狱与工厂、学校、兵营和医院类似，

反过来说，它们全都与监狱类似，这怎能不叫人吃惊?"即使他

明确地告诫读者抵制这样一种诱惑，即在这个"全景"中看到不

同于一个程序的任何东西，而当将其用于特定的抵制实践时，又

即刻屈从于所发生事件的变体，但他还是把监狱描绘成一个由几

个同心圆建筑或惩戒行为组成的"监狱群岛"规训行为构成了

旨在永久监视人们的手段:一个通过罪犯本身控制整个社会领域

的机器。确实，监狱是各种规范权力的起点和终点，是构成了一

个"规训社会"的总体。在此之后，福柯似乎放弃了对特定社会

的大幅权力"图表"的阐释可能要建立在制度形式的同源基础之

上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每一幅图表都是一个更大的权力机制

的一个零件，每一个都参与权力作为类的本质)。福柯似乎采用

了"权力的模糊性"这一观点，并继续研究其不同行为的历史表

现。这意味着一一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从康德到马克思(至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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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马克思")的哲学传统的决裂一一不再有权力惯例这种东

西，而只有不同的惯例，每一种惯例都由其自身的"技术"所决

定。

然而，这样的批评又回到、并有助于更准确地阐释贯穿福柯

著作始终的一个基本主题，而这一主题又与他对人文主义和人类

学领域的批评相对应: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将是对"政治心理

主义"的批判性研究。这有两层意思:第一，历史和社会进程的

可能性根源和条件是以个人受其制约的方式存在着的;第二，对

称思想，根据这一思想，心理学、个人的行为或意识反映出他们

在机构或政治矛盾中所占据的功能性地位(马克思的阶级意识只

是这一思想的变体)。福柯一直在探索这种镜像关系的根源和制

度形式;也就是说，他一直力图弄清为什么在当代社会中一一特

别是自从社会越是现代化也就变得越政治化以来一一政治(如果

是一个政府的惯例或是由这些惯例所引起的一些反抗的形式)被

引人心理学领域，它限定个人为了社会存在去保持与"自我"

〈或一个"群体自我)的认同。那么个人为了能介入这些惯例必

须要模仿哪些主观性的模式呢?就这方面来说，弗洛伊德一马克

思主义的乌托邦式的政治似乎是一次价值观念的简单逆转，而这

些价值观念还是完全地滞留在心理政治的框架之中，因此也揭示

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这两个来源身上所固有的心理主义。

无论如何，对称性在此结束了。在《求知意志》的语境里，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成为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本文的目的并不是

要比较哪一个更正确，而是要描述这种非对称性是如何表现福柯

的话语策略的。

看起来这种策略(作为"性史"初始目标的结果)首先反对

的就是精神分析，因为精神分析假定性别没有历史(或者根据

《词与物》结束语中描述人类有限性的观点，性是历史之内超越

历史的一个物)。但是既然精神分析的批评是在某种程度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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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或换一种说法，应用了与弗洛伊德一马克思主义的

相关陈述)来反对它自身，就必须质疑马克思主义的整个超验部

分，这个部分体现在历史内在性(历史法则)的语言之中。这种

做法将使它的批判力减弱到零。因此，依赖所采用的优势观点

(我不敢妄下断言宣称人们倾向于以"马克思"或"弗洛伊德"

为理论框架)，人们开始能够认识到，关键的问题是，要么同弗

洛伊德决裂，只以马克思的批评为一种手段，要么认为彻底的马

克思式批评必然要求明确解决同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精神病学的

争端。这样"真理的政治史"的整个机制理所当然地陆于一种

危机状态;通过颠覆认为真理"与自由根本相连"的传统观点来

证明"真理的本质是不自由的、谬误也不是低下的，但它的产生

完全陷入权力关系之中。福柯认为精神分析为这种批评观点设置

了根本障碍，因为它被彻底卷入了忏悔的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的

否定之中，因为它使性自身成为"要求"解放的真理;马克思主

义能够做出决定性的贡献，如果能把其自身与解放目的相认同的

那部分，即最终根源于压抑的假设的那部分，与真理的终极显示

联系起来的话。这是否意味着对精神分析的批评属于意识形态的

范畴?福柯历来对这一术语持有异议(并多次提出质疑)，尽管

《知识考古学》是一个简短却引人注意的例外，但并不总是出于

同样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一种总的回顾性看法显示出马克思

主义者关于意识形态的观念(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阐述的一-与其说是一种反应，不如说是社会存在的"自我意

识"，或是"真实生活语言"的抽象化)必然要在话语和知识的

同一领域去理解，即使只是模糊的理解，但却使考古学对科学陈

述的批评成为可能。不管哪种情况，这场运动由符号和表现的未

定问题发展到了实践的问题。重读《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一该书

并没有直接针对马克思，同时又有充分的理由针对马克思，但其

中文化经验的历史范畴是沿着分析机制的惯例方向展开的一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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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必然的:马克思的"真实生活的语言"对福柯来说几乎就是

孔狄亚克"行动的语言"不可转变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此，

意识形态的全部理论由意识形态理论家们留在了身后。)在后者

那里，历史取代了自然，承担了发起经验的作用，符号与事物之

间的交互关系以同一性结束。与此相反，重读《词与物》之后对

"话语产生"的分析，会发现理解意识形态时之所以会产生问题，

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人类学前提，以及它对主体异化的含混指涉，

包括以"误解"或"幻觉"为形式发展而来的、并由控制关系暗

示出的那部分。在这两类批判中间， (知识考古学》代表不稳定

平衡的短暂一刻(也是福柯惟一一次将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

相提并论，作为"主体非中心化"的创始人)。为了描述话语生

成史上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切人"，福柯在此处转向了马克

思，这里的马克思其实是经过阿尔都塞改造过的实践话语的理论

家。"话语实践"在这一领域也具有意义。但这一时刻是不稳定

的，因为作为意识形态生成的话语构形总是趋向于将权力话语及

理论知识的瓦解，使之成为误解和理解的话语(在认识的意义

上)。从这一点出发"权力一知识"的统一将意识形态的问题转

化成这样一种认识:针对真理性而言，所有的实践行为都是相等

的，而不是对另一个名称的替代以便起到批评知识(认识)形式

的作用。每一实践，作为权力的行使过程，都包含着真理的标

准、辩析真理与谬误的过程;这样一来， (科学)知识只是代表

着诸多权力中的某一种行使方式。

尽管福柯没有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批评，他

还是明确指出一一其方式让人想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投

机的批评一一性的起源作为"理想的一刻"，"最具投机性的、理

想化的、最内在的因素" "富于想像的时刻"，或"富于想像的

因素"性的历史机制决定了个人对性的经验。他指出把这种起

源当作‘精神分析考古学'是有充分依据的。精神分析既不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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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因为对精神分析来说，性是真理的缩影)，也不能在实

践中(因为精神分析技巧完全依赖于被禁止的性以及将之恢复原

位的秩序)避开这种关于性的观点。其结果是精神分析唯名论的

假设非常荒谬，而马克思主义唯名论至少还值得考虑。

所以对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可以用来简单地介绍马

克思主义者对精神分析的批判:

有一些人认为可以在同时谴责两种对称的虚伪一一这样

做将误解这一过程，正是依赖这个过程，中产阶级通过傲慢

的政治判断赋予自身一种他们津津乐道的性功能。无产阶级

从开始就拒绝接受这种出于抑制目的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

性。如果性的确是由某种源于复杂的政治技术的设置对身

体、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所产生的作用总和，那么，必须牢

记这种设置在两个阶级中的应用方式不同，作用也不同。因

此有必要重新审视那些长期以来被轻视了的表述:必须承认

存在一种中产阶级形式的性，不同的社会阶级有不同形式的

使。确切地说，性最初在历史上是资产阶级的，但在连续的

改究与转换中，它对不同的阶级产生不同的影响。

这E是福柯在解释精神分析理论形成的地点和时间，而不是

准确地解释它的产生冲所涉及到的一个转变。(因为精神分析作

为知识的对象存在于整个性客观化的历史之中，存在于性、词语

和禁令所构成肘全部历史之中。)

性 L~Å同样的方式作为实体或"阶级的形体"而存在，所以精

神分析话语与实践的实体从它在阶级间战略关系中所占的地位上

来看，不能脱离阶级地位而存在。最初，福柯曾经反对把对穷人

的政治压迫和对性的控制相提并论。一旦将家庭看作是性设置得

到加强的地方，性，从快感和健康角度出发，则是构成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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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成为资产阶级文化的基本要素。但性

以中产阶级为基础，与遗传和优生学相关，成为国家种族主义的

根基:

这一过程与确认其差异和霸权的运动相关。应该承认阶

级意识的原始形式之一是对身体的肯定，这至少符合 18 世

纪中产阶级的情况;它将贵族血统转变为健康的有机体及健

康的性方式;不难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在承认其他阶级一一

即它所剥削的阶级的身体和性之前需要如此长的时间以及诸

多沉默的反抗。

19 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冲突对这种特权提出了质

疑，并将"性身体"扩展到了整个社会身体一一即性别化家庭、

卫生和人口统计技术的扩展。阶级界限发生了改变:不再与性的

身体是否经历了快感有关，商是与施加禁令的方式有关"那些

丧失了孕育性的专门特权的人在验证禁令的本质，在拥有对付压

抑的方法上享有比真余人更大的特权。"同时，在中产阶级中，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在精神病学那里获得了较高的地位，

而下层阶级则被污蔑为"种族"退化的温床，受到了旨在以消除

乱伦等罪孽为目的的行政及司法管辙。

精神分析这种与社会阶级紧密联系的现象只是批评两面中的

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讨论的是精神分析的隐含观念，所应用的

主题批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相似之处。更确切地说，这里

对马克思的指涉已经进入了观念的分析。如果精神分析对性的表

述建立在显现和隐蔽、欲望与法律、基本相关联的死亡与家庭的

相互作用基础之上穿那么，福柯认为有必要恢复司法模式，确切

说是恢复由产生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的权力的"司法话语模式"

而不能简单地遵循使身体规范化的规训的发展。这看上去似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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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和规范内部的一对矛盾，如他在《规训与惩罚》中所具体分

析的。他首先表示"规范的权力"与"法律的权力"是相互对立

的，然后表明在规训的权力内一一即规范的权力内一一存在一种

"剩余权力"或"补充"它通过营造司法现实，赋予司法设想以

现实的基础。更进一步讲，正是通过谈及这种以法律或司法观念

名义进行的批评的转变，福柯才强调了他所称之为的"精神分析

的政治荣誉"以及它与法西斯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对立，这

种对立可以追溯到他最初同性反常行为、遗传和退化的"伟大体

系"中有机体的决裂。

因此，在这种(精神分析的)理想主义中心存在着司法理想

化不容置疑的权力;在历史上形成的关于主权的想像观念。福柯

将这种权力描述为一种幻想，但也只表明它延续了一个时代错

误:

一个规范化社会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权力技术的历史发展

的结果。与所知的 18 世纪以前的社会相比，我们进入了司

法退化阶段: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遍布世界的成文宪法，不

断确立及修改的法典，各种无情和喧闹的立法行为，都不应

该让人产生任何幻想:这些都是使基本的规范化权力变得可

以接受的活动形式。

除了几个词以外( "生活"代替了"工作"，"规范化"取代

了"经济"，尽管两个文本都谈及了生产，或更确切地说，都谈

到了生产力)，我们似乎很接近马克思主义，这里的马克思主义

类似《哲学的贫困》中的马克思主义，它提出了"风车能带来君

主社会，蒸汽磨坊带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谴责了普鲁

东对"私人社会的虚构"同一个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在《雾

月十八日》中和列宁在 1905 年的思想一致，描述了革命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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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幻想"重复了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形式;同一个马克思主

义，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思想一致，描述了在工厂立法中

超越契约司法形式之上的权力关系中的永久性"过剩"的影响。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走得太远了。这不仅因为福柯间接地认为

马克思主义陷人了它自己的国家理论的陷阱，因为在马克思那

里，君主国家是受谴责的，是在集权和无权两种观念之间徘徊不

定的国家，或者说根据集权或无权的辩证法，福柯认为马克思主

义的功能是单纯寄生性的，在《规训与惩罚》中论及 Rusche 和

监rchein阳的观点时，福柯对捆关于控制或毁灭的"集权或无权"

的规律提出了系统掬反对意见，例如人们就国家机器所能想到的

控制和毁灭，或在身体接触的愿回上发生作用的"微观权力"辐

射网的控制和毁灭。人们可能去将马克思主义对他所批评的司法

幻想(或是建立在法律与暴力酌对在基础之上的"武庭主义者

的"幻想)的依赖理解为…种内部矛唐乡或是认为马克思关于剥

削与国家的分析超出了问步性。所以，马竞思主义的部分话语可

以理解为关于权力的司法表鸣的内部争论，精神分析将这种内部

争论扩展到规训实践中舍南成了 19 世纪人文社会主义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在这→意义上，宫是对称的:

19 世纪出现了另一种对政治制度的批判:一种更激进

的批判，因为它的目标不仅是要证明真正的权力是超越法律

的，而且要证明法律系统自身只是行使暴力的手段，只附属

于某些人的利益，它在综合法规的掩盖下滋生统治的非对称

性与非正义现象。但这种对法律的批判仍然是建立在权力必

须按照某种法律来行使的假设之上的。

福柯本人为消除法律与法律批判之间的镜像关系提出了→些

方法。在《规训与惩罚》中，他吸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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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劳动力的划分方法，来说明惩戒手段是如何通过抵消工人

的对抗性来增加工人身体的效用的。概括说来，就是惩戒手段如

何统一了劳动力积累和资本积累这两个过程的。因此"惩戒"和

"微观权力"同时代表了经济剥削和司法一政治阶级统治的另一

面，并使它看似一个统一体 E 也就是说"惩戒"和"微观权力"

正是马克思在分析生产过程时提出的经济与政治、社会与国家之

间"短路"时产生的效果(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实践"的观点来

对待它)。福柯在《求知意志》中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采用了不

同的方式，为自身的目的，他使用了"霸权"概念，其方式不禁

令人联想到葛兰西。这里的关键是不再以主体或等级来描述阶

级，而是将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与冲突和对抗形式的多样性体现在

概念中，其体现方式能够使人们从理想化地包含着终极危机和必

然冲突的"伟大的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在机构和惩戒实践的

网络遍布社会的基础上"社会霸权"或"霸权影响"构成了

"伟大的统治"和"反抗的焦点"这种"社会霸权"或"霸权影

响"必须被理解为结果，而不应理解为是事先给予的"终极形

式"同时也是差别形式、关系形式。同样，必须将革命理解为

"对抗时刻的战略编码"一一也就是说，偶然的综合效果，而不

是预先决定的。我们应该注意到，列宁也曾这样写过(虽然福柯

对列宁"最薄弱环节"的"理论"持讽刺态度):

假设一支军队在一个指定地点占据了一个位置并宣称，

"我们支持社会主义"，而另一支军队在另一个指定地点占据

了另一个位置并宣称"我们支持帝国主义"然后就会有一

场社会革命……这只是言语上的革命，并没有理解什么是真

正的革命。

简言之，这些修正毫无疑问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富有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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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力的历史末世论，但它们同马克思所用的策略分析又是一致

的，就像它们与阿尔图塞出于批判"马克思主义"目的论的动机

而与"多元决定"观念产生冲突一样。

另一方面，不可消除的分歧正是福柯提出的社会冲突结构的

观点。这种分歧不包括"局部"或"全球"的取舍(可以理解为

微观权力与宏观权力的取舍)，而是与权力关系的结构(其中

"矛盾"至多只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形式)与矛盾的逻辑(其中

"权力关系"仅仅是策略上的瞬间)之间的对立有关。最后，我

们可以说，马克思和福柯都正确地提出了"权力关系不存在于其

他类型关系之外的某个地方，而是内在地体现于这些关系之中"

重申了"权力来自下层"的观点。也就是说权力所有的效果和现

实都来自于行使它的物质条件;更不容置疑的是"哪里有权力、

哪里就有反抗"的观点。但这些争论不是以同一种方式来理解

的。人们或许说，福柯认为这些争论只具有外在的本质，也就是

说策略冲突中"对立的目的"互相毁灭、抵消、加强或缓和，但

不形成优势统一体或个体。相反，马克思倾向于认为冲突发展的

条件是关系内在化的结果，其方式是对立的双方成为关系的功能

或承受者。这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实际上没有

必要将社会描述为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全球性的二元

对立"为特征，但它必然要认为，阶级关系是不可调和的，被统

治阶级只有依靠摧毁压迫关系并将它们自身转化为与"构成"那

种关系的不同个体才能摆脱这种关系。

这种分歧似乎自相矛盾地与那种与实践对立的分歧相呼应

一-分歧的结呆是，摇柯让人以为，以某种方式改变冲突关系可

能会产生一个不同的结果。马克思认为实践是典型的外部生产，

在自身以外产生作用，所以也产生了主观化的效果(在"生产资

料"戴国内的冲突)，而福柯认为权力是首先作用于身体本身的

生产实践，初始目的是促成个性化或主观化(可以说成是"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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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实践"或"自身的实践勺，其结果是产生了带有客观性质的

影响，或是知识(随voir)。其原因在于，福柯以生活的可塑性来

论证他的权力关系逻辑，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逻辑(此逻辑

使权力关系内在化)不能与其结构内部的固有性分开来考虑。

上面以重读福柯的一个文本为主芯确的反篇讨论也许能让我们

稍微具体地认识到福柯与马克思关军中复挠的、在某种程度上也

是特殊的形式。但我相信，此结论吁以进一步扩展。尽管以不同

的形式组织在一起，类似的策略复杂性成为福柯研究每一阶段的

特征，这一点可以从他酌 A部耗作追索到亮一部。我很高兴地指

出这种策略复杂性遵循着-1 主复 f几次的瑞序 z 其中从决裂到

战略联盟需要进行一劫兑动，前者以马:觅恩主义全球性批评为

种"理论"后者部分地应用了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个别马克

思主义者的宗旨或陈述。甚至可以认为，后者在变得更狭隘的同

时也变成了更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因此，在愈来愈强烈地反

对马克思"理论"的同时，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的分析方法和概念

也变得越来越突出。需要补充的是，福柯引用马克思最频繁的时

候，并不是他借鉴马克思最多的时候，他仔细研读马克思著作的

时候，并不是他最激进地批评马克思的时候(这一点需要详尽研

究他对马克思的所有引用与参考)。

与马克思一样，福柯在马克思逝世一个世纪之后创造了他称

为"历史建筑工地上的哲学碎片"，但其方式与马克思不同(因

此有必要将他们对立起来研究)。一些同样的问题出现了。首先

是以历史哲学的形式出现的哲学问题(这里只有一个问题，或者

说这种哲学形式只有一个问题"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后续的政

治形式的独特本质) ;其次是作为调查和历史写作(二者都明显

有几种形式)的历史的问题。一个世纪以来，相关的问题不断出

现，如马克思的研究究竟是历史哲学的顶峰，还是另外一种完全

不同的与历史的非哲学关系的起点。福柯也加入到这种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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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但他和许多研究者(也许是几乎全部研究者)之间的区别在

于，在阐述了一个纯粹的理论答案之后(可以在《词与物》中关

于"儿童池塘的风暴"的著名篇章中找到)，他以不同地点研究

的不同对象为基础研究实践的形式，其途径是重现由哲学到非哲

学的"跳跃"这种"跳跃"反映了哲学问题的不同侧面(如关

于真理、权力和实践的问题，以及时间和主体的问题)。以此为

前提，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确定我们的哲学范围在什么意义上是

无可争议的后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术语的双重含义上)，研究福

柯将提供一个优势的切人点。

但是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入。由于福柯的话语策略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当作"后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二者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

共同的基础。由于马克思和福柯提出的哲学上的转变包括存在了

一个世纪之久的由历史的哲学向历史中的哲学的转变，理论领域

的张力的主要界限在一系列困境(不管是马克思的还是福柯的)

中应该变得明确而最终可以界定。这个领域必须是以某种已经存

在的形式进行全面的阐述和详尽的讨论，但仍有很大一部分还有

待发现并以图示说明。这也许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领域。马

克思并没有使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他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分析

中所包含的哲学地位，但与之非常接近，也从没有质疑它的用

法。总之，它比别的术语更巧妙地表明理论为其自身创造出的客

体的利益和哲学停靠点:阶级斗争的物质本质，以及矛盾、历史

变革(以矛盾为手段，发生在阶级斗争构成的"社会关系"领域

之中)的必要性。这就出现了一个开放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疑

难问题，即是否可以假设存在一种辩证的方法，不包括对其矛盾

终结的假设预定，而只包括根据其内部决定对某一给定时间运动

的分析。难点是"社会关系"这一概念，或者说作为权力关系内

部结构的矛盾概念。此概念支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这也是福柯越来越明确地加以质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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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进化论的(临时)观点(在《规训与惩罚》和《知识/意志》

等相关著述中)，他的观点可以贴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标签，

但在每一层含义上，他的方法都与马克思相对立:物质性并不是

指"社会关系"的物质性，而是权力工具与实践的物质性，因为

它直接作用于身体;历史性也不是矛盾的历史性(不论将其解作

不同斗争形式的总体化的例证，还是不同斗争形式的必然内化的

例证)，而是事件的历史性;这是种种压制策略和众多而其中有

些属于不可控制的征服形式所不可能产生的后果。由此产生了对

福柯而言可能产生的哲学难题。照我看来，这种难题与其说产生

于理解"微观权力学说"基础上的"转变"的困难，不如说与下

面的问题有关:如果把历史形式的种类当成是身体物质本质的出

发点，而同时又不包括生活变形限阁内的历史事件，那么能否将

其理解为目的论的不同形式呢?

由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受到历史哲学唯灵论的纠缠(将

矛盾、必然性、结构内在性看成是历史时间的逻辑或话语本质) , 

需要弄清楚的是，福柯提出的直接导致生机论或生物主义的"唯

物主义"和"历史主义"究竟研究了哪些问题。反对意见认为福

柯以他的实证主义(用来攻击福柯却为他所利用的一个术语)或

以他的唯名论回避了这一问题。使用唯名论这个术语有两条充分

的理由。"历史唯名论"的应用不仅使"性"、"理性"、"权力"、

或"矛盾"这样的理想化概念变得不可能，还禁止一些人直接从

身体的物质本质过渡到生活的理想化本质，而其他人却无法抵制

从社会关系的物质本质转化到辩证法的理想化本质。但是，即使

是出于个人自身的目的而发出的禁令也不过是一个矛盾的命令。

它只是控制了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而且，情况还可以颠倒过

来。我们可以假想马克思以下面的方式进行批评反击"你主张，

为了取代作为可挪用的‘物'的权力概念的实现，取代与主权流

溢相认同的所有权力的(司法)理想化，你构建了一种清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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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纯粹关系本质的权力分析法。而当我将资产阶级剥削作为劳动

力的消费和再生产，作为契约和交换形式的永久剩余来分析时，

我不仅是在做你所说的事，实际上我还得出了结论，可以藉此预

先批评你的‘唯物主义'的含混性。我完全同意你的历史个体受

制于规训的身体的观点，但我认为在其独特的阶级环境中(为什

么不是性、知识或文化?)，身体本身必须放到关系中来理解。因

此我们在两人当中，我才是最彻底的唯名论者，最不具有形而上

学性质的。"

我认为，重要的不是区分诸如"身体"和"关系"的概念并

把它们归于哪一方一一至少要探人检验它们的含义一一而是要弄

清前面我以抽象的方式提出的问题。在历史哲学批评中，从马克

思到福柯，都存在着物质本质，即"唯物主义"的问题。在对物

质语境中的历史，或作为"物质"的历史进行研究时，人们面对

着一个模糊的、容易出现种种颠覆形式的工作。人们也可能同

意，为了不致使物质性的某种形式一一经济的、政治的或话语的

形式一一滑落到形而上学中去，有必要将唯名论作为唯物主义的

补充。但马克思与福柯之间的对立说明了做一个唯名论者至少有

两条途径。所以出现了历史的哲学和历史中的哲学这两种实践方

法。考虑到哲学与历史知识的关系，哲学正是在这(至少)两种

方式的距离之间与积极的对立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因此以米歇

尔·福树的工作为杠杆就具有极大的优势。以前研究马克思时会

发现自己处于用马克思的研究去批评马克思的含混境地，而现

在，我们掌握了两套不连贯且相互对立的理论，也就形成了解决

理论知识领域内诸问题的一个"相左的视点"。



市民的灵魂:马克斯·韦伯与
福柯论合理性与政府

柯林·戈登著

王志宏译

人们也许会在许多方面把米歇尔·福柯的工作与马克斯·韦伯

的工作相提并论:他们对于控制形式与训练技术的研究，他们对

于韦伯称之为"超越于人之上的理性权力"的关心，他们关于方

法与理性伦理学的著述，他们对于尼采的兴趣以及这种兴趣对于

批判地吸收他们的思想的影响。

在当代关于福柯的文献中，涉及到韦伯的资料大都与合理性

与酷性也均主题相关。德雷福斯与拉宾诺(1982，第 166 页)就

写说，植树从古但却儿继承了"对于认为我们文化的根本趋向与

我们时.ft最重要约!可疆的理性化与对象化的关注"。有时候，比

较与责备联系在一届。卡罗·金兹堡在福柯的著作中读出了"韦

伯式姆"历史现，这种历史观把所有事物都还原为"一个并且是

同一的元人类学的与历史学的理性化过程"。在驳斥这种特征时，

福柯由替现(1981 ，第 8 页) : 

我认为，如果一方面不假定理性之中内在的绝对价值，

另一方面不冒险地以完全任意的方式经验主义地使用这个术



464 揭帽的面孔

语的话，人们就不能以这种方式把"理性化"说成是给定的

某物。我认为人们必须把这个词的使用局限在工具的与相对

的意义范围之内。

像德雷福斯与拉宾诺一样，巴里·斯马特 (1985，第 138-

139 页)把这当作表明韦伯与福柯之间明显的不同线索。韦伯把

理性化当作现代世界中的一个普遍的、全球的、不可避免的过

程，而福柯坚持某种更为歧异丛生、复合、可疑的路径。

然而，事实是，韦伯和福柯一样与所谓的韦伯主义毫无关

联，这种韦伯主义对于理性化的历史现象采纳了一种亘古不变

的，铁板一块的概念。人们不必追溯到韦伯就能公正地对待福

柯;此外，对于韦伯更为公平的理解为考察福柯重新提出的问题

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方法。福柯自己避免对韦伯的任何直接批评。

在这同一个问题上引用过他的话，在精神实质上确实并不离韦伯

自己再三重复的、凸显的、强调的陈述更近些"我们不得不提

醒我们自己，‘理性主义'可能意味着极不相同的事情。"(FMW，第

293 条)

理性主义的历史显示出了一种发展，在生活的不同阶

段，这种发展决不遵循平行的路线……事实上，人们可能

一一这个常常被遗忘的简单命题应当放置在每一项试图处理

理性主义的研究的开端一-从根本上不同的基本观点上并且

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

念，它涵盖不同事物的全部世界。 (PESC，第 77 -78 页)

许多社会学家与韦伯批评者似乎设想，就韦伯而言，所有这

些不同都会为现在的官僚政治的进展牧平。然而，很容易证实，

韦伯的确把至关重要性系缚在官僚政治官员特有的合理性风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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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或政治家的合理性风格之间持久而内在的区别上。

这就使理性化为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韦伯未完成的生

命作品 (life - work) 的全部主题与目的的问题依旧呈开放状态。

沃尔夫冈·斯鲁彻建构了一个精心论证的回答，他把韦伯在理性

化的不同形式与例证之间的各种比较看成是朝向世界历史的整体

发展的社会学的分期。也许，刚刚引述过的韦伯的话提出了就这

个提议而言最不可捉摸的困难，如果有人把这些话不仅看作是论

证达到不同理性化现象的比较主义的方法，而且看作是论证对于

不同的历史问题域是否能在单拱理论 (a singl巴 overarehi昭由.eOly)

的保护下有效地融为一体的怀疑。在这个历史问题域之内，对于

理性化的质疑才能被提出。

后者似乎是福柯的观点。他也似乎接近威廉·黑尼斯的观点，

他严厉地批评了斯密彻把韦伯的主题当作"理性化的普遍的一历

史的过程"

无论理性化的问题对于韦伯来说如何根本，如果它变成

了理解他工作的钥匙，那么它就必须被放置到广阔得多的语

境中。在这个语境中，对韦伯来说这个问题如此重要的原因

将变得显而易见……把理性化过程看成是韦伯的根本主题是

不正确的。但是，从关于韦伯的研究状况来看，极为明显的

是，把所有事物读解入它的术语当中，以及认为它无处不在

都会让人误入歧途。(黑尼斯， 1983，第 138 页)

黑尼斯在某种程度上对韦伯的解读并不比斯鲁彻的更不系

统，更不忠实，更不片面。他最近关于韦伯的论文必须被看作是

许多年来韦伯研究的杰出贡献，即使它们的视角对许多社会学家

颇为新奇。就黑尼斯而言，生活方式(l.ebensführung) 与理性化

的形式代表了韦伯社会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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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张涉及关于韦伯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第一，韦伯

的一些工作就黑尼斯而言，这是最重要的部分一一把生活方式作

为它的紧迫的与主要的话题。在这些著作中黑尼斯为自己找到了

充足的辩护理由，其中包括韦伯最著名的文章《新教伦理与资本

主义精神}，它论述了浸淫于加尔文教的"有秩序的生活方式"。

更宽泛点说，他引述了韦伯 (FMW，第 267 - 301 页)在《经济

伦理与世界宗教》的"导言"部分中表明的对于"生活方式的理

性化"的特殊兴趣。其次，黑尼斯把生活方式当作一个原理，它

激发并证明了韦伯主要著作萝尤其是《经济与社会》的方法论，

在那里，社会学St;"规范与实际权力酌竞技场"根据这些集体力

量对于人生活方式的影响而被现雪慧与评价。第三，生活方式是韦

伯关于人性(Menschentum) 的未来的皮思的根本伦到价值标准。

在考察当代社会的命运时?韦fú最窍吁地关注"人描盯或"个

性"的麽续，这"人格"或"个性"的努活行为把实用理性主义

与伦理严肃性统一了起束。黑尼斯激情满怀并且引经据典地证

明，韦伯社会学的核心在子建海人类学，这人类学随着当前这个

世纪人文科学的实证主义跑向而深刻!变化。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晚勤直到他 1984 年去世，福柯的工作转

向极为明显地与黑尼斯的批评产生共鸣的方向。《性史》后几卷

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描述古典时代晚期实践的"有秩序的生活方

式"。与权力和知识的本能并行，现在福柯提出了对"自身的工

艺学"的研究，对专门用于通过我的自我的形成与转变的文化实

践的研究。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人如何成为主体"的问题已经

根据他律的权力的影响探究过了。在那儿，主体化被当作主体

性;而在这儿，在自由的条件之上(尽管是男性的，有特权的与

主宰地位的少数人的自由)表述的个人自律的文化中它才被研

究。福柯在他的生命的将结束之时谈论韦伯在当代日益增长的重

要性以及他被说成对韦伯宗教社会学情有独钟，这很可能不是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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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使他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主题，它可能回敬以更切近的研

究。

这只是福柯后期工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甚至与我们的

主题更为相关。在 1978 年至 1979 年的讲座中，福柯开始句勒出

一种动向，从先前的根据对于特定的、区域性的、个人化的合理

性与权力结构而把他的工作定向为"微观物理学"，转向对于在

整个社会与人口的想模上的权力演习的研究。福柯用以提出组织

新的分析的程序是"政府的合理性"的程序。尽管这项工作主要

适用于 16 世纪以来的现代欧洲，但是它与那些引导他关于同一

时段的性经验的研究的事物关系大莫甚焉，福柯指出，对于现代

阶段早期的"统治艺术"的清醒反思的出现伴随着有意识地精心

阐述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关于自身的政府，个体的行为方面与他

者的政府，许多人的生活调节方面之间的内在关联。 16 世纪新

斯多亚派对于自我的新文化、自我认识、自我控制、自我塑造的

兴趣，正如葛哈德·奥斯特莱希指出的那样，变成了早期现代政

府的政治教育与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的观念占据了福柯后

期著作的纽节地位 (nodal place) 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因为它

提出了在政治与分析的微观与实现方面的连续性以及它跨越行使

权力与行使自由之间的交合面。

福柯把政府含义定义为"行为的指导" (la ωnduite de la con

duite) ，这个词几乎没有任何韦伯式韵味，可能它最好是翻译成

德文 die Fuhrung der Lebensfuhrung (生活方式的指导)。然而，在

韦伯难以数计的关于理性主义与理性化的讨论中几乎无处(就我

能判定的范围而言，在任何其他先于福柯的作家那里都不能)能

找到"政府的合理性"这个术语。甚至在给事后诸葛亮的幻相留

有充分的余地时，这似乎也是一件奇怪的或至少是让人好奇的事

实。也许能从对此进行解释的尝试中有所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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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政府的合理性

福柯通达政府的合理性，或者，用他自己的新逻辑主义来

说，通达"统智性" (有人可能会根据鲁西安·斐伯费尔的语汇把

这个术语拆成"政府的心智")的途径与一套几个明显不同水平

上的革新相结合。它包含一个重要的历史命题，一个特殊的研究

视角，对于一些相对陌生的历史素材的遗迹的解释，对于他自己

先前的研究而言更新的并更具包容性的框架;最后但并非微不足

道的是，对于某些当代的政治反思与批评习惯的挑战。在此，我

将尝试对这些命题中的每一个提出简明扼要的概括。

(1)福柯的主要历史论题是，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的一个突

出特点是试图将两个正相反对的集体权力关系的风格融为一体:

城邦的模式，宫是根据普遍性、法律、公民关系与公众生活的原

则建构的，以及福柯称之为"田园牧歌式的权力"的模式，它反

倒把绝对的优先性与单个存在者的详尽的与个人化的指导协调一

致起来。在福柯看来，现代国家同时具有个体化与总体化的结

构。他对于政府的合理性的个人化方面的探索继续了韦伯经常但

却通常仅仅是蜻蜓点水般引发的主题，它指向在理性与一种在很

大程度上是隐含在韦伯的著作中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系统联系。

(2) 我们已经看到，福柯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旨在扩展与完

成"权力的微观物理学"，他已在《规训与惩罚》中通过增添对

其核心在于管理人群而非单个人的诸实践进行"宏观物理学"的

分析尝试了这一点。各种实践，而非各种制度是探索的基本目

标。为了理解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人们首先必需要定睛观瞧

政府的实践，正如监狱的诞生可以通过惩罚与规训的实践史来理

解。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对于清晰的、深思熟虑的、有条理的策略

与规划的重建的注意。在他最后几本书中，福柯通过把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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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为一种专题化的研究重申了这一点，这种专题化也就是人类

把他们自己以及他单个人及集体存在的不同方面设计与命名为问

题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重建之意图在于把

注意力集中在政府的专题化的历史纪录上，也即如何统治与统治

什么的问题，政府如何可能"政府主与来"的基本原理的历史纪

录上。福柯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除7 南语下存在什么现实性，但

是，他又在所有地方坚持需要某种历史一元主义。经济与社会，

统治的现代目标都是实体，它们的可理解性依赖于必须被发明出

的真实事物的编码与表达万式c 他断定，统治的这些目标有着特

定的物质与思想前提就其实存与夏r理解性;需穹，这些前提依赖

特定的知识、技术、专氓'技能心

(3) 福柯把这些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方法原理应用到历史数据

的领域，这个领域是这样一个领域，尽管它当然并非为先前的研

究所知，但却很少被赠予它所应得的充足的战略上的评价。这个

领域由学说、教育学以及管理实践组成，它在早期现代欧洲德语

国家以财政主义或"警察科学" (polizei Wissenschaft) 而名闻遐
逛。福柯及其追随者鲍卡勒·帕斯奎诺论证说，财政主义的观念

代表了它的历史太经常地(被为了保留君主权力的政治法规与方

法)遮蔽了的政治课题化的一种现代模式的第一个延展形式。也

就是说，是-种管理实践的一致原则的第-个延展形式。财政主

义，换句话说就是第一个清晰而系统的现代政府合理性。福柯认

为，对于国家理性的反思即是把政府的合理性设定为特定的、内

在的以及关于国家单独持有的某种东西的政治思想的第一个现代

形式;国家理性是一种出类拔萃的理性，但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

的神圣而自然的宇宙秩序。

反过来，警察科学反映了一种想把实体性与连续性的内容赋

予这种知识的假定形式的努力。它把国家等同于"社会的整个身

体并将其目标一一一国家的"幸福"与单个主体的"幸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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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的目标一一与"所有人以及每一个人的"幸福联系

起来(福柯 1981; 帕斯奎诺， 1982)。国家的力量建立在它的主

体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秩序、服从与勤劳之上。财政主义通常归类

于经济科学的前历史，它的诸观念有可能通过自由主义经济科学

及市场的胜利而被委诸于拟古主义。但是自由主义的降临并没有

清除国家的问题。自由主义确实是在欧洲的广大地区把警察国家

转化为承传而来的安全机制。但是包含了福利国家的谱系学的这

段历史受到了连续性的与非连续性的阻碍。

(4) 政府的合理性的历史这个概念在福柯早期著作所追求的

规范化实践的区域史中有着复杂的联系与来源。在《疯癫与文

明》中研究的古代政体中的拘留制度是政府的警察艺术的工具。

在《规训与惩罚》中考查过的边沁的环形监狱就是政治保护的自

由公理，在这里，长期盛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异议，认为福柯的

研究排除对国家的考察彻席破产了。相反，日益彰显的是，被称

为"国家理性"之物的责癖踊独裁的类型阻碍任何关于"国家是

什么"国家行为的实际属性与基本原理的详尽考察的方式。一

个极为重要的连结点以这个新的分析角度导致了《性史》第一卷

中开始提出并语成的"生物政治押话题。生物政治应该被理解为

这样一种现象，通过言，人类群体，其实是人类种族的个体与集

体生活变成了实践的确确客体。对于这后一主题轻蔑的加以限制

的解读现在会极易遭到抵制。在这里，成问题的是潜在的优生学

的极权主义或国家种族主义的主题。

同样未能加以阐明的是福利制度的变化方向，这种福利制度

推进了某种政治经济学的野心，它企图考虑个人生活的方方面

面，而不仅是那些与狭义的经济行为相关的东西。人类资本，个

体与国家的生活的费用与价值的形成与增大成了政治估算的量

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极易理解，为什么伦理讨论的复兴，公众以

及制度对于伦理技能的热切需要在当代会舞台上成了如此引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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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方面。根据这些方面也更容易理解，为什么马克斯·韦伯的

一些主题也在重新引人关注。

(5) 从福柯的著作这一部分以一种沉默的但日益有力的方式

最终浮现出来的挑战，是意识到这样一种状况，即表现为一种新

的激进政治的东西在某些关键方面可能确实与它的时代有一种迟

钝(回国ded) 的关系。福柯本人在写作《性史》第一卷最后一

章时，把这种新政治作为对于政府的"生物政治"的现代侵略的

尖锐反驳而大加赞美"无论这一切是否乌托邦，我们现在拥有

的是非常真实的斗争过程;认为政治目标的生命在某种意义只取

了其票面价值，而且与致力于控制它的制度背道而驰。" (I979A, 

第 145 页)那么，为什么体现了这种选择的新力量那么少地为过

去几十年政治左翼所利用呢?简言之，答案的一部分也许在于，

这种可以被称为自我的自我统治的激进主题已经在与政府主题的

重新出现的关联中降生了。这主题并非由左翼发动，而是发现左

翼在思想上毫无装备与装备。施密特，巴勒/吉斯卡以及撒切尔

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每一个都反过来成功地把政治领域的谎言转化

成为于他们有益的东西，以及赢得他们自己发起的一场强有力的

辩论。他们成功地通过把政府问题强行放进选举内容的核心之中

的策略，通过确认最高的重要性与现实性，通过把人自己对待他

们自己通往这些问题的途径的政府风格的观点与相应的社会一经

济公民权相匹配。在此，某种关于政府事业的观念，提出并利用

了广为传播的作为首创精神的个体性概念，作为自我的企业家的

人的概念。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个主题在此不仅作为意识形态

的策略而且作为在制度与实践、存在与思想等方面相关物的真实

改变而再现。这些现象常常在"福利国家的危机"的标题下提

及"福利国家的危机"这个术语使他们方便地变成了左翼对国

家的批评的习惯模式的题材。但是这种分析易于把更易被领会的

东西误认为是危机，或者说在任何程度上在政府的合理性中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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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刻变化的时期。

韦伯:国家的深刻变化的时期

我们已经看到，福柯把"政府的合理性"当作历史研究的一

个独特对象的方式与年代学的视野相关联，这种视野把在政府的

自由与前自由时期之间的过渡相对化了，并且赋予财政主义实践

以新的优先地位。从韦伯针对后一主题而参考的极少的书中浮现

出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比福柯对于政治经济学以及它的历史学的

一贯的观点的态度以及对于他那个时代风行一时的自由的前提条

件的态度更为亲密。毫无疑问，这种态度也染上了在一个仍旧保

持了许多财政主义的警察与上层国家的特征的社会中的生存意识

的色彰。韦伯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在他的全部社会历史图景中是

一个尚未充分发展并相对混乱的区域。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用

韦伯将理性化这一现象概念化的诸不同方式之间在这一点上缺乏

某种聚合来解释，也许在另一种程度上，还可以用在这个问题的

某些方面的形成中残存着的对政治经济学的官方历史的自我意象

的依赖来解释。马克斯·韦伯直接提到财政主义的两个场合都出

现在对中国的研究中，这很可能不是偶合，在其中的一个场合，

韦伯对于鉴别出在类型上不同于现代西方的理性化但在绝对的意

义上却并不比西方的理性化更不"理性"的理性化的种类很感兴

趣。但这些类型被一些限制或缺陷削弱了，使得它们自己没有能

力提供西方式的现代性的模型。那些韦伯称为"中国的重商主义

的政策"的著作，或者论述贸易均衡问题的著作，举了些关于中

国的政府"没有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政策" (RC，第 79

页， 136 - 138 页)的例子。

在《普通经济史》中关于(欧洲)重商主义的讨论亦有类似

的双重意味。英国重商主义(韦伯将这个词归功于亚当·斯密)



市民的灵魂:马克斯·韦伯与福柯论合理性与政府 473 

早在 19 世纪即出现了，被称为"就君主而言的理性经济政策的

第一线曙光"。但是，接踵而来的是熟悉的辩证法，经由宫，国

家的有意识的经济理性主义把资本主义工业的观点带人政治，变

成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掘墓人，使独裁和特权政府与市场机会

对立起来。"这时，非理性的与理性的资本主义最后一次面对面

地冲突。" (GEH，第 347 页)无疑韦伯在根本上与亚当·斯密不

分轩鞋，但是在考察他们各自的论证时显示出了分歧。斯密强调

了解除国家的彻底地监控与预期市场的经济事务这项不可能的任

务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相反，韦伯谴责了内在于重商主义类型的

积极的国家政策中的武断与幻象，这一政策通过为商业创造不可

预测的条件困惑了市场定向的资本主义，从而否定了起初由早期

国家的合法的理性主义所赋予的可测性的利益(囚，第 848-

849 页)。管理的"清晰性"与商业的"确定性"之间的和谐，

使国家利益与新生资本主义的利益间的趋同缓慢推进。

财政主义与重商主义紧密联盟一一尽管并非同一学说，能否

由此推断出韦伯将会质疑财政主义的政府的"合理性"的真实可

能性吨?在这种情况下一一与韦伯的大部分关于理性的诸形式的

论还拥要旨不同一一人付推断出在他眼中财政主义/重商主义的

政策的非理性是与特定她理智上的缺陷相关的事物，这种事物相

应于持重商主义与歧抬经济学截然分开的重要的科学门槛的既定

主黠吗?

从这项时中国的研究中可以得出比这个结论更为含糊的暗

示。在此韦{声称必儒家‘理性'"，为"秩序的理性主义"。他把

儒家酌 H费"这个概念的含义理解为"宇窗的外在秩序及宇窗的

实际运葫钟，并补充说"这样一个判定在所有其辩证结构未臻完

善的形而上学系统中俯首可拾。" (RC，第 169 面， 181-183 页)

也许可以由此推断出一个关于经济政府这个慨念的相似结论，这

个政府在管理经济现象的规则与国家政策维持的实际秩序之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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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任何区别。很清楚，这个概念就是财政主义的(臼memlist) 概

念。正如鲍卡勒·帕斯奎诺指出的，财政主义把经济的特殊性规

定为政府的对象，但不是独立于国家或管理行为的自立。我们可

以回顾一下韦伯在《城市》的头几页作出的责难，由于"城市经

济" (Stadtwirtschaft) 这个历史性概念的颇为盛行的用法，以致于

"与经济政策的措施相关的范畴与纯粹的经济范畴混淆莫辨"。韦

伯反对说"这种经济政策并不代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普遍的

阶段。" (ES 第 148 ， 1220 页)德国中世纪晚期的自由的帝国城市

中管理严密的行会制度因为提供了"城市经济"极为凸出的历史

模型，而被当作"三十年战争"之后在德国君主国家里详尽阐述

过的财政主义的调整政策的先驱与原型;在那些政策中，经济及

其调整实际上被看成是一个和同一个现实性(奥斯特莱希，

1983，第 161 页)。

与马克思→样，韦伯曾应许写一篇论国家的论文，但生前未

能写就。然而，人们可以怀疑这种疏忽不可能出于偶然。‘韦伯的

确应该详尽地阐述现代国家与现暗资本主义的职能之间的历史趋

同的特定方面;他应该坚持在有着资本主义的官僚政治结构的发

达工业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他应该确

定这些结构之间的扩展时比，以致"从社会学上来说，现代国家

像工厂一样是一个‘企业'" (西，第 1394 页)。尽管如此，但是

在韦伯的总的观点与奥托·亨策的那篇文章中的观点之间有着细

小但是关键的分歧。在其中，奥托·亨策提出通过同等对待早期

现代新教国家的"精神"来复制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精神的加尔

文教来源。人们也许会设想，韦伯几乎应该写下亨策的话"最

终国家理性与资本主义在社会学的意义上紧密相联。" (亨策，

1975，第 94 页)那么，资本主义与现代经济理性不同之处何在

呢?国家理性与经济理性本是同根所生，人们几乎可以假定韦伯

已经准备把"将世界置于伦理的、理性的掌握与控制之下"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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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如进步的理性对象化一一当作不仅仅归功于清教领袖而且

归功于警察国家。但是这些假定实际上都站不住脚。韦伯的确曾

经反反复复、热情澎湃地肯定"国家理性"的主张，但是，没有

确定一种国家的精神，也没有一一把他同下一辈的其他新韦伯主

义学者对立起来。以阿费雷德·密勒阿玛克(194的的方式提议

把关于宗教改革后每一个教派的成员的不同的"经济类型"的类

型学与对于它们的相应的"国家实践"的类型的研究相提并论。

要澄清这些问题，我们必需考察德国韦伯那个时代其思想的

语境、意图以及对立者。韦伯之所以没有能被促成写下一篇关于

财政主义国家实践的清晰的研究论文的原因，极可能是他感觉

到，在那样一个在它的风俗与日常状况中保持了那么多的警察国

家的遗迹的社会中，这样一种谱系学会越发迂回绕远。相反，另

→个理由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韦伯的世界及韦伯自己的思

考当中，那些遗迹的蕴含决不会都引向平行的轨迹。

我们可以回想起，那个谴责了重商主义类型的自由主义国家

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害后果的韦伯，也正是那个经济学家，他宣

称"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就是政治学"以及"在这个民族国家

中，经济政策的价值的最后标准是‘国家理性， " (韦伯， 198ο， 

第 438 页)。在就职演说时说的这些话中的煽动性语调不应当妨

碍承认这一点，它们的实质与关于 19 世纪德国政治经济的变化

这个事实的陈述并无不同，韦伯是这个事实的职业阐述者，也就

是说，国民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理论与国家权力利益的关系，韦

伯有着高度明确的观点，它反映了在何种可知的程度上，财政主

义的与自由主义类型的思想的理智上的断裂，尤其是在德国个案

中，远非完全彻底的或直接的(特里伯， 1984)。他所选择的术

语可能会让人想起梅涅克后来在《国家理性的观念> (译本，

1957) 中用国家理性为 17 到 19 世纪德国职业的连续性所作的证

明。福柯在他自己讨论国家理论学说与警察科学的密切联系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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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称赞了梅涅克。他把 17 世纪的理论政写成将国家理性一一

尤其是它的经济方面一一定义为"与国家力量一致的政府"。

韦伯是这种传统的继承人。但是有必要记住，同他的兄弟阿

弗雷德一道，在国民经济学的学科之内，用罗特的术语来说，在

像古斯坦夫·冯·舍莫勒那样的人的国家形而上学的学科之内，

(ES，第 LIX 页)他也是能言善辩的敌手。正如默森指出的韦

伯真正寻求的是结束舍莫勒及其学派所代表的社会科学与保守政

治学之间的联合，因为那种社会科学在其效验中支持德国现存的

半官僚类型的政府。"(1974，第 93 页)在青年韦伯把国家理性

看作是政治经挤学这门学科的实用的价值际准和很久以后他那些

论述反对把国家神化为永恒最高与绝对价值的价值自由的文章中

鲜为引用的告诫之间，并不存在这段性的中断 o在冬，第 46

页)。国家理性是一个标准:但不是遵义或本质。反过来，国家

理性与对于当前威廉王胡班轩捕"国家科话"的揭露性态度的联

姻看起来是这样一种观点，它与韦伯坚持国隶基本属性的特定的

抽象主义与唯名论特征产立了强烈的共鸣。

从生存的给养到艺，仕的惠赐所有这些方式，没有任何可

以想到的目标不被某些政治组织在某个时段追求过。从保护

个人的安全到正义的实施，没有一个不被承认。 (ES，第 55

页)

几乎在此同时，舒门皮特在他的论文《税制国家的危机》中

从神学的立场讨论类似的主题。假定在现时代早期之前就存在

"国家"，这是别有用心的，反年代学的。

我们习惯于像对于"私人的"东西那样，把某些社会功

能当作国或其他什么的特有的东西来考察。但是，不存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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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沉默的方式定义什么是国家的内容的狭窄而永恒的边界:

它在自身已经预设了国家的存在。(舒门皮特. 1954，第 11

页)

福柯在其 1978 - 1979 年的讲座中接过了同一主题，但加了

轻微的改动:他认为犯罪是对于忽视了"国家理论"的处罚，因

为这个行为与国家注定本质上具有的特征所产生的具有历史影响

的推断有关。他用两个理由为他的回避作辩护，首先，历史并不

是演绎科学，其次，国家没有本质:国家自身不过是治理术

(govemmentality )的多重制度的动态影响(1984，第 21 页)。

接着福柯继续论证说，有关政府与国家的政治问题事实上可

以通过回避本质主义者把国家理论化的方法得到充分的解析。下

面将提到，在稍微变通的意义上以韦伯的名义提出相应的主张。

但在某种最重要的意义上福柯的立场与韦伯倾向赞成的立场相比

更不抽象些，因为它包含一个肯定命题，即现代国家通过它承担

一个"所有人和每个人"的理性化政府的方式而赋予了独特的特

征:这个实践综合了"总体化"与"个体化"，并使它们共生。

韦伯当然熟悉那样一个国家的概念，熟悉与警察国家的遗

产，更远点说是基督教牧师的传统之间的关联。用他自己独特的

术语来说，尽管仍旧模棱两可，他拒绝了这一点。例如，这就是

他在"居间的反思"中拒绝接受"国家理性的客观的实用主义"

的现代语境的同化的意蕴，这种同化用"全部社会福利政策"的

技术观点来限定"国家内部功能的整个过程" (FMW，第 334

页)。依照韦伯的观点"福利"意味着承诺实质性的合理性的标

准。对与某些独特的单个的情况或一系列事件有关的公正的实质

性内涵进行评价。这与"与人无关"的形式的合理性的诸原理正

相矛盾。而韦伯认为这些原理对于官僚统治与资本主义都是不可

或缺的。形式的法律的合理性与"卡迪正义" (对于单个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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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化的，实质性一理性主义的评估)之间的对比，在韦伯关于

西方经济发展的独特条件的论述中，当然是一个主要的并且可重

复发生的要素，他对于他那个时代社会中的"卡迪正义"的重现

的理解与对于那个西方的动力的腐化或者僵化的预感相关(参见

拉斯， 1987) 。

韦伯提出的在形式与实质的合理性之间的对比的动态化，没

有阐明他坚决拒绝的个体化的政治合理性观念的基础，反而把它

极有争议地戏剧化了。应当承认，这样一种拒绝有它极为冠冕堂

皇的哲学依据。在这一点上，福柯援引了柏拉图《政治家篇》中

关于王位的田园诗般的概念，或者说援引了关于统治者对每一个

特定主体的个别化关心的讨论，亦即关于政府的讨论，这个讨论

是通过只有上帝才能实施统治这个观点而得出的。人们可能会以

同样的口气引述康德的主张，即"福利没有原理" ( W ohlfahrt hat 

kein 且也均)，不能变成为了国家的任务而在形式上有效的公理。

事实上，韦伯关于福利政策的详细观点比他笼统的谴责所暗

示出来的东西要复杂得多。他赞扬国家为工人提供事故与健康保

障，批判了这个领域中限制悖斯麦的规定的视界的盲目政治策

划。相反，他在承认特定领域中那建政策(慈善一一警察的福利

与经济保障)的根本的技术与非内容的特征时，使用的公式被格

外地选择用来暗示不言而喻的保留权利的可能性 (WL， 153 页)。

毫无疑问，韦伯的敏感性是历史的敏感性，他对于"福利国家"

与"警察国家"的意义的亲缘性极为敏感，对于后者在国家特性

中残余与"上层"和"下层"的服役一控制的特征的关联的亲缘

性极为敏感。"这些绅士们骨子里是警察" (四栅n Herren s脱kt

eben di马 Polizei im Liebe) ，这句措辞是典型的韦伯的戏谑语，它

反对德罔丰业管理中的某些集权主义实践 (G脯，第朋页)。
'在前面我暗示过福柯把政府定义为"行为的指导"，可以看

作与韦伯的"生活方式"的主题相得益彰。很明显，这个观念现



市民的灵魂:马克斯·韦伯与福相.~合理性与政府 479 

在附加了韦伯强烈地不信任任何与"指导他人的行为"有关的合

理性观念而必须大大修正。的确，如果他没有对警察国家作过专

门研究，可能就是这样-一在其他那些已经详细讨论过的想法之

上一一因为对他而言这些至多可以达到对于他的世界历史观这个

绝对普遍性的主题在时间上的有限的证剧与也就是说，把"我们

很高兴把看作是具有普遍价值"肿特定要贯注!学识与要么是"国家

管辖下的驯化" (FMW，第 283 页〉，要么在宗教的权威在世俗的

田园式权力之下的征服这种(再发生甜可能命运危险地并列在一

起。在新教伦理的黄金时明可中看到这种辩汪旗和作用。

教会对个人生沁的监督》正如在加尔文政教中实施的那

样，几乎不异于宗教法庭。这种监督会妨碍个人能量的解

放，在一些情况下它的确产生了妨碍作用，而这种个人能量

的解放本来就已经受到为了得救而进行的理性的禁欲主义的

追求的限制。

当然，韦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的条件的部分论述过

了在互相能独立而竞争的教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中世纪的困境。

它的影响是制度获得了既没有完全的"教皇至上的权力"，也没

有获得完全的田园的权力。在这里，福柯追随韦伯指出了西方传

统中，在一方面体现了韦伯称之为"田园的权力"的东西的政府

的哲学和另一方面他称为建立在法律、公民身份和公共空间的基

础之上的雅典民主政治的东西之间的永恒的张力和分裂。这和东

方的正统文化相反，它融国家、教会和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国王的

意象为→体。当然，区别在于福柯认为现代政府有在一个完全世

俗化的政权中重合或合并这两个极端不同的统治框架的"魔鬼"

般的事业。对韦伯而言，有人会说，社会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维持

那保护积极的个人生活方式的集体状况，而抵制后者包容人一个



480 福柯的面孔

严厉的、遍布的集体一田园式的管理和生活规章。在这里福柯的

方法与韦伯的正相反对，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他极力坚持在警

察和政府的自由风格之间的结构区分，但是他同样坚持两种政治

观点对于把个人生存作为国家内容来课题化应有共同的和根本的

兴趣。如果有人在这方面再次求助于韦伯，他也许会更清楚地认

识到他的全部著述是如何聚焦于政府的行为与合理性，即使他并

不是特地用这些术语来表达。如果说韦伯不是一个这个话题方面

的引人注目的理论家，这也许是因为他是一个激情满怀并且埋头

苦干的阐述者。

社会学这门"横断科学"和市民的灵魂

使我们对于韦伯的关注点的理解变得敏锐的一条途径是利用

福柯对于转变的评论，这个转变受科学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中的古

典政治经济学影响。"警察科学"是这种推论实践( discursive 

p阳"四)的范例，福柯把这种实践命名为副voir (知识) ，这种意

识也是而且本质上是一种"技巧" (Know- how)。在这里经济与

规范是不可分离的知识对象;从警察的角度来说，经济学知识等

同于管理知识。政治经济学把这个联合拆得四分五裂。在它证明

国家自己的与经济过程相关的知识手段的不可避免的限制的同

时，它在原则上与政府的关系的观念相分离。这个观念能从经济

学中推导出它的特定的行为。就它自身而言，政治经济学假定

了，用福柯的话来说"横断科学"的立场，国家在估价它的行

为后果时必需加以考虑的一组原则，但是它不能被看作是充任政

策的普遍公理。毕竟，不干预原则( Laissez - fai陀)并不对每个

国家的事务来说都是镇静剂;它可以限定政府的责任至于在实践

中限定这些限制的确切标准，它也会遗留下深刻持久的不确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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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暗示，在这认识论的重塑中关键性因素是由引人利益这

个概念事承担的。政治经济被新的现实化激活了。尤其是它的性

质被当成文明社会的历史与形成的反思。这即是说，重商主义政

策一直以为作为它的力量与知识的对象的人口是由单个的主体构

成的，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对于重商主义者混乱的推理来说，都

是利益主体。这样，单个主体就是被偏好的自己的合理性统治着

的动因，那些偏好是不可还原的，不可转化的一一从国家知识的

总体的利益立场来看一一不可理解的。根据福柯的假设，使得全

部经济主权的观念站不住脚的，就是这种经济个体性的理性的构

造的异质性和不和谐，这与有着政治法学特征的总体化截然不同

的逻罄有关。同时，经济学这门"横断科学"通过探索一种形式

的文明的个体性的需要与能力而对自由政府的资源做出了重要贡

献，也就是说通过探索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 ，与此相关的

是，国家被迫放弃直接控制的主张。

经济个体性的概念名归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它

决不是一个还原的抽象，而毋宁说是一个关于人的本性和特征的

道德的、历史的和政治的反思的扩展性结构交织而成的一个主

题。一些当今的评论家为我们后来失去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哲

学的话语的关联性维度而表示遗憾。针对这种诊断，福柯提出一

个重要的反侧，而且在那儿他代表了德国国民经济学长期具有的

特征。在它最一般的特征中，后者是对社会定位的个人行为的研

究，把经济学的"观点"推广到包含人类行为的超经济条件与维

:在民的研究。无疑，也正是这种特殊的角度最明晰地把韦伯的社会

学事业同"关于社会的科学"区分开来了。

威廉·黑尼斯最近的论文把重点放在那样一个韦伯式的课题

化的框架上。核心是在形成的和调节性的集体的社会力量的系统

一一"规范的和实际的力量的竞技场"一和一个焦点对象"经

济" (die Wirtschaft) 之间的关系。经济也可以同时看到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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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das Wirtschaften)。黑尼斯指出，后一个术语，它的德语

语义被它的英文翻译弄得有些苍白，它包括这样一个方面，国民

经济学保有 konomik 的古老的方面，它指关于家庭事务的行为，

关于个体经济的"哲学 实践"学说(黑尼斯， 1984，第 343

页)。当我们读到韦伯把国家理性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实质的标准

时，那么就值得同时回忆起古老的 konomik 和财政主义的联系。

帕斯奎诺注解说，王子有时在关于警察的文献中被赋予主人的特

征，他的经济国家 (Wirtschaft - state) 的丈夫、 (hu如n由lIUl)家

庭持有者、企业主(帕斯奎诺， 19应，第 88 页)的特征。这个

观念既准确地反映了在公众民主与私人所属关系(王子的地位相

当于他的领土和民族的所有者)之间的模糊边界，又准确地反映

了新经济政府对古老的，牧师的权力的染上了神学色彰的传统的

困窘的影响;把牧羊人转译成股票持有者，把牧人(Hirt)转译

成主人 (Wùt) 0 

但是，最后?为了理解韦伯面对这份遗产作出的中营的评

价，必须伴随着对于下面一点的明确承认譬即韦伯强烈反对田园

世界或警察世界。他关于经济活动和"社会的秩序与权力"的论

述一一或者用黑尼斯援引过的意义相当的词来说，关干个性与生

活秩序(Personlic.恤eÎt 和 I如ZIMMg) 的论述一一出现在政府

行为和国家理性的公共领域中，而不必披着镇定自若的生活方式

的理性指南的伪装。毋宁说，它显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横断科

学"，一门关于必要的或可能的条件与后呆的学说，国家理性在

选择某些行为或者回避某些过程中必须把这些条件与后果考虑在

内。

社会学的这种实践的相关性 (pratical 阳出ence) 的观点把韦

伯的讨论塑造成了多层次和多方面的论证空间。一方面，在东普

鲁士的农业研究中(当然它实际上的建设已最大程度地偏离了放

任主义的简单的描述)，韦伯自己致力于农业结构、土地拥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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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调整的研究。韦伯认为由于集体的特征与生活方式的不受遏

制的后果不利于德国的政治力量。在另一个极端，由于过分强调

德国的特殊条件，他对德国统治阶级特征的形成与变形作了分析

( (国家性格与容克阶级性格)， (德国重建时期的国会与政府))。

韦伯在引述中称之为"特征学"的东西在这些研究中扮演两个角

色，首先是作为评价政府行为的影响的维度，其次是对在一个给

定的有统治能力的社会中的生存水平评价中的因素(通过集体态

度与制度机制的精致的辩证法来调整的)。这里黑尼斯对韦伯与

托克维尔共同拥有的，对于自由思考的独特倾向有一句恰如其分

的评价:他们感兴趣的不是"权力"与"自由"而是与之相对

应的道德宪章(Seelenve由ssung) 的形式。

通过特别提到韦伯关于约伯·布克哈特和安东·蒙格提出对于

出版机构的现代角色问题的态度的评论，黑尼斯把我们的注意力

转向了韦伯思考的另一个关键指示物。布克哈特表达了自由状态

对于必须包括在像希腊城邦的生活模式那样的公共的政治生活模

式的个人行为的影响，这种生活模式"在它最亲熟的方面调节着

整个群腊公民的生存"。这与社会主义者蒙格的观点相反，他认

)3:熔来粒会中出版机构"假定了审查官的角色，他们在公共讲坛

上处理人们不能委托给法院的问题"。在这里黑尼斯取消 (re

崎E〉了得古代检查官制度规范，在公共场合监督，防范和束缚

市民的灵蜒的方式，而市民的灵魂是多么让马基亚弗利、卢梭，

甚至托主维尔着主运町 (19叨，第 166 - 167 页)。关于这个问题韦

伯自司的价值理姓偏好的定位，在韦伯自己的科学的谨严背后，

黑尼斯明确而又准确地猜中了他倾向于蒙格的立场。

这个墙示含义极其丰富。韦伯的"特征学"主题不仅仅来源

于国民经济学的前自由的资源，而且也来源于马基亚弗利的共和

国市民的美德的位置 (ω阳)一一这有韦伯对于《佛罗伦萨史》

中的"美丽的篇章"的追忆为证，那个章节赞扬了"那些认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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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母邦的伟大要比灵魂得救高得多的市民" (mw，第 126

页) ，认识到上面这一点的确是合适的又是有益的。无疑，正是

在这里<<责任伦理"才最接近可以啻糊地称为韦伯式的"国家

精神"它可以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提并论。这种初期的比较

可以扩展包含韦伯对于在生活行为的美德和实质上是非理性的或

者是准虚无主义的动机之间的似是而非的联系的理解。考虑一下

在加尔文教派的世界秩序的天职之后的"冰玲而神圣的国家理

性" (囚，第 199 页)。但是"检查制度"的困境可以被解读为把

二重张力装人韦伯的社会政治的视野，对于当前的关于政府的

反思而言，它给了它最持久的具有启发性的价值。

首先，按照最糟糕的说法，正如黑尼斯假定的，韦伯的确偏

爱寻求"市民灵魂"的幸福的积极尺度。但是，他也同样坚持，

这些尺度一定不能被允许假定总体化的政府的僧侣统治/剥削/政

策制度的形式。这个问题在它的形式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在

它的特定内容中对于韦伯来说决不罕见。相反，它概括了 19 世

纪大部分时间中公开提出的政府的自由难题。也许值得记住的

是，上述引证过的重新唤起的罗马检查制度，至少在它的文字的

历史的指称中暗示了特定的控制因，它在基础与人员方面与其他

办公室、政治规则截然不同。韦伯与在他之前许多自由主义者一

样要求不是位于国家制度之内的而是在全体人民的中间阶层中的

力量。尺度和过程，它们将能塑造和宣扬与工业社会的状况相契

合的各种经济与政治市民。在这时，韦伯与其他自由主义者一

样，发现了同时尊重和超越隐含在管理型的法律国家

(Rech闹剧)的形式或理性的原理中的政府的限制。

桔魅和过渡到现代性

前面几页试图得出，有时候可能与材料的表面情形相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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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合理性这方面，韦伯的工作与福柯的兴趣之间的对照和联

系的一种模式。现在还要考虑的是通过韦伯的观念对后来的影响

而建立起来的某些联系，这些联系也许有更容易证明的重要性。

但是首先必须动用福柯的论证的支持来把就管理的思想而言的有

碍于理解韦伯的我们这个时代现实意义的阻碍踢开。后一个问题

与正确地理解被称为韦伯世界观的第二个主要张力线(由阳!()ßd

major line of tension) 的东西有关，这个问题可以压缩在这个表达

式中"为世界桂魅。"威廉·黑尼斯一再通过强调这一点来显示

他对于直觉的确信。但是这一次有必要反对他的结论。

虽然黑尼斯批评了先前评论家们的如下见解，即桂魅

(En国uberung) 是韦伯的事业的核心主题 (n皿阳-由eme) ，在讨

论生活方式这个话题时他自己给它指定的角色是决不屈尊第二

位。在这里挂魅相应于韦伯的分析所定义的那个现代性的历史门

槛，在此之外，那些分析的权力与指导价值穷尽了它们的解释的

适当性(吨l刷问 pertinence)。官僚与市场的社会被赋予了"人

际社会关系的伦理的不可译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的人

类关系的"伦理的稳定物价不可能性" (in脚sihility of ethical val

o由ation)。这个发展的逻辑的结论是清除了"召唤"与"召唤

者" (man of calling) 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划界形成了韦伯社会学

的伦理核心。黑尼斯把韦伯看成这样一个人，他发现自己还原成

为与未来相关的沉默，以及局限在马勒创作的与失落的生活方式

的世界"永别的奏鸣曲"中。

黑尼斯认为，在韦伯那里，这个主题的真实意义，以及因此

他的全部事业的根本意义在于把不可通达之物(除了通过解释学

重建这种特定的努力)传送给当代公众。这种不可通达性起因于

道德与文化灾难影响，这些灾难把我们在精神上与韦伯和古老的

欧洲文明隔绝开来。韦伯曾蓄意目睹了这个文明的崩溃。韦伯提

出的伦理涵义、实践哲学的(严格地说，非实证主义的)文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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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可能性、人类学的话语都因为后来数辈的社会学家的根本的

技术官僚庸俗主义而变得洁白无瑕 (un回nted) 。

也许福柯愿意赞同这个结论只有稍作修改后的变形，其附加

条件是，有益地朝韦伯"转向"必须要求在我们事前寻找那些未

被承认的形式，尽管所有文化批评主义都被桂魅了，韦伯的问题

的那些形式又回到并且恢复了它们自己，反过来修正了那些我们

现在向韦伯提出的最有用的问题。

有人也可能会猜想，福柯有足够的理由质疑黑尼斯论述在韦

伯那儿的桂魅意义的命题的范分性。因为有很强的理由可以怀疑

韦伯是否曾经利用下面这样的假设，一默的世界历史门槛把一个

传统的伦理的宇宙与只有伦理擎或没有怆理意义的现代世界隔绝

开来。人们可能会更同意，韦馅巅，为连续的主题是社会朽为在伦

理上有意义酌与无意义的成放之间的美棋，它没有被任何现代性

的变迁所打断。例如，可 1;;，从足于工曲劳动力的调整报告中看

出，韦伯甚至认为缺乏有部意义价经讲现策也引起了他对于它们

的可能的伦理后果的浓厚λ舰。在它处更为明显的是，有人注意

到，假定对韦伯而言召唤苟从现代世界中消失，就承认了与至少

两个主要兴趣的召唤有关勘测外。也就是说，科学与政治的召

唤，更不必说他补充的新闻记者职业的小花絮。

关于韦伯强烈地感受到因为生活的理性化而引起的悲观已经

说了许多，有时甚至到了辑视他自己对于这些挑战的深思熟虑的

反应的地步。一般说来，把下面这个信念归之于韦伯是无稽之

谈:为世界桂魅是只有以不可容忍的道德牺牲为代价才能兑现的

变动的门槛。他真正想要说的不如说是这样的，不同的社会抵达

那个门槛一一由于他在社会学中阐明了各种原因一一时被赋予不

同水平的成功地实现它的能力。把韦伯对于德国状况的诊断误读

为普遍的文化预言，它戏剧性地让人满足，今天他关于德意志特

性的论述的残酷细节比起他写作的那个时代来已不能让人击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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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但是这种解读在神秘化中强加了沉重的代价。在帕森斯的

《新教伦理》译文中("这种虚无主义想像它已达到了前些未有的

文明水平")遗漏的尼采的"最后的人群"，在尼采那儿指的主要

是德国人。韦伯的批评的锋芒与其说是朝向桂魅过程自身，不如

说是朝向虚伪的和不成熟的，对于他的德国同胞求助的桂魅的补

偿"暴发户贵族统治"的容克人格的大量复制，私人寻求体验

的折衷主义流行病。把韦伯大部分临场发挥的政治方法和预见的

特定的和民族语境去掉，不仅使它们成了为了论战而扭曲的易上

钩的猎物(幽Y 伊me for 严，lemical distortion) ，而且还极不公正地

把韦伯的社会学的普遍的和具有长期价值的努力当作是教条式工

具。德国人的灾难并不表明社会学实际的生命跨度的终结。相

反，在它的最完备的意义上，韦伯的整个方法假定了社会问题的

连续的时间与地域的可变性。

如果人们转而考察自韦伯那个时代以来的诸如"生活风格"

和"生活方式"这些他著作中至关重要的术语的引人入胜但研究

得很不细致的历史时，这个评价结构复杂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细

微差别，但是并没有彻底动摇。无疑在这里有一些语义学的琐屑

的现象在起作用，某种批评理论可能会以忧郁的、贵族气的讽刺

口吻批评这一现象。但是还有一种琐屑之事只为这一观念历史的

成功作证明，这种赢得的成功的身份的"关键词"是一一"生活

方式"西方的或东方的，民主的或社会主义的，自 1945 年以来

每个渴求世界权力的主题音调当中的主旨"生活风格"大众消

费社会的文化一商业的自我肯定的标题。在 50 年代和 ω 年代，

韦伯的左翼批评者有时会走过了头，建构在韦伯的政治和伦理学

与第三帝国的建立之间的同谋关系的桥梁。现在人们不禁惊诧于

这次事业是认识到更让人兴奋的连续性的一种转喻的替代品，这

种连续性存在于韦伯的观念和这些批评家正在其内部写作的联邦

共和国的当代政治风俗之间。也许在纳悴事实面前韦伯观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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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只是某物的一种错位象征。在战后德国民主中居于核心地位

的韦伯的根源的意识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思。无论如何，联邦

德国重建期间，在新的二于文献中，明确地吸收韦伯的资源这件

事的存在所受到的注意是如此之少，这让人莫名惊诧!

韦伯的新自由主义

福柯在他关于新自由主政府的讲座中讨论了一群德国法学家

和经济学家，他们因为战后与《秩序》杂志的共同联系而广为人

知，被称为秩序自由主义者(创oliheralen) :威廉·勒普克、瓦

尔特·奥康、弗朗兹·玻姆、亚历山大·吕斯透、阿尔弗雷德·米

勒-阿玛克。他们当中的一些成员曾受教于阿尔弗雷德·韦伯。

我们已经知道，米勒-阿玛克致力于扩展韦伯的工作的坚决尝

试。秩序自由主义者的观念为战后德国政体的社会市场原理提供

了大量的思想基础，他们哲学的核心可以被描述为在黑尼斯详述

的那个宽泛意义上的韦伯经济主题的强劲复兴。企业 (enter

prise) 的图型不仅被当作经济活动的指导模型，而且被当作人类

活动总体的模型。单个公民应当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生活的企业

主;单个人的生活应当被构造为一串企业，经济的和非经济的。

目斯透把他追求的这个目标的纲领称为"生机政策" (Vitalpoli

tik) ，把自由民主的内在原理定义为"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方式"

(eine menschenwürdige Lebe硝由ung，吕斯透， 1963，第 36、 82

页)。作为企业竞争运动的自由空间，经济市场为国家的东山再

起提供了可接受的理论基础，国家作为创办人和监护者，它是繁

荣昌盛的引掣，它同时以及因此 (ipso facto) 从国家颓坦的真空

中重建政治的秩序与法律。

福柯对秩序自由主义做了两点饶有兴昧的评论。一是指明他

们的思考的建构主义的、反自由主义的要旨。市场可以看作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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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而非自我支撑的秩序。它需要积极的、富于创造性的政策来

维持它，而这个任务构成了政府行为的基本合理性。他的第二个

评论与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反宿命论特征有关，这种新自由主义是

明显缺少文化悲观主义的韦伯主义的一种版本，许多评论家在韦

伯的桂魅主题中看到了这一点。福柯把秩序自由主义当作那个主

要归功于松巴特的论题的强劲对于每那个论题是，现代大众社会

的道德虚无与紊乱是自由经济制度捎直接后果。他们争辩说，这

些现象毋宁说是现代德国每一个政休萨成功地实施的反自由的政

策的影响。

威廉·勒普克 1942 每流亡喝士叫写作并出版了《目前的社会

危机)，他在其中写道:而笔者迫切fE在帮神定位方面做一次绝望

的努力。"在德国新自由主义中的这种伦理的和有时是宗教的联

想，不应当作是反共产主义的重建的哲学的装饰而被立刻排除。

在任何情况下，与对它的蕴含作评价相关联的，是比用韦伯或其

他人的标准对阿德诺尔的共和国的道德环境所作的估价更多的东

西。福柯的分析重在肯定，首先，在韦伯思想与秩序自由主义者

的思想之间存在着与信念的真正的连续性;其次，战后的年代里

他们的观念已经显示出了真正的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至少在

某种程度上在一个新的集体生活样式(l.ebenss旧)中得到反映。

在那些在西方社会逐渐占据主流的几种统治风格中，这些影响清

晰可辨:政府向市民们建议一种新的责任伦理，把"企业文化"

提升为社会与经济市民的新模式。与这些发展相关的政治措施大

部分(但不是惟一地)来自中间派与右翼。就社会变迁的相应的

基础性力量而言，情况并不必然是同一的。个人生存的某些方面

的警察化，因为需要更多的个人强立而呼吁国家的尊重与支持，

没有它们，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就不能影响各种倾向，自 1968 年

以来在右翼政治中激发了大量的创新趋势。福柯本人在许多方面

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但是福柯也在 1叨9 年指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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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并没有伴随着左翼内部的对于具体的社会主义政府合理性的

原理的反思，一一尽管有社会主义的其他思想成就-一一现在没有

过而且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合理性。之后的岁月中，他通过寻求恢

复福利国家的方式，又提出了一些关于这种情境为何改变的论

述，福利国家将把个人自立的手段的同等规定加入到物质保护的

基本形式的规定之中去(布奈尔·埃特·阿尔、戈登， 1986) 。

现在这种诊断与这个建设居然达成了高度共识。在宽泛的意

义上说，福柯关于政府合理性的话题的观念的政治兴趣是它们可

能提供出的一种帮助，在当今充满困难的语境中，它有助于满足

韦伯将终极伦理与责任伦理折衷起来的请求。本章试图证明，把

这些观念同韦伯的观念加以比较、对照可以教会我们关于韦伯的

和我们自己的新东西。

注释:

①福柯从来不会把这些素材加工成一个待发表的增订本。一些新的残

篇面世了 (19798; 1981; 1982; 1984)。关于财政主义，参见帕斯奎诺

(1978; 1982) 和特里伯(1984)。后两者包含文献指导，重要的补充材料可

在布鲁纳和奥斯特莱希处找到。更一般地，布奈尔·埃特·阿尔 (1991 )通

盘考察了福柯和其他人的相关著作并作了节选。直到去世前不久，福柯还

参与了关于政府合理性的进一步的集体工作的计划(甘达尔和考夫金，

1985 )。

②"扩展经济学"的观念，或者说把"经济系方法"一般化地运用到

人类行为当中，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这些原则在构建论证域时将继

续存在，在论证域之内，韦伯的主题今天仍众说纷纭。可以考虑一下卡利·

贝克和另一方面阿尔波特·费希曼或者阿玛提亚·孙的工作之间的距离。福

柯指出了在秩序自由主义者的德国新自由主义与芝加哥学派的美国新自由

主义之间明显的区别。如果没有与韦伯时代的斯莫勒和奥地利学派之间冲

突的对比，也许这些区别就不存在。

③这些观点摘自福柯 1979 年 3 月 m 日和 4 月 4 日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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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 oD. 施里福特著

严泽胜译

我给你们讲授超人。人是一种必须被超越的东西。你们

都干了些什么以便超越他呢?

-一尼采

人确实存在吗?哪怕只是暂时设想一下假如人不存在，

世界、思想和真理可能是什么样，也会被认为只不过是中了

悖理谬说之邪。这是因为我们受到人的近期表现如此之蒙

蔽，以致不再能记起这样一个时期一一它并不那么遥远一一一

世界、世界秩序和人类存在，但人不存在。不难理解，当尼

采急切地宣告那一预示着希望前景的凶兆，即这样一种看

法:人不久就会死去一一但会被超人取而代之时，他的思想

为什么对我们本应有、而且仍然有搅扰人心的力量:根据一

种永恒回归的哲学，这意味着人很久以前就已消失，并且会

继续消失，而我们有关人的现代思想，我们对他的关切，我

们的人道主义，对那预示着他之不存在的喧嚷全都安然地充

耳不闻。

一一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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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称谓是对那种在形而上学或本体神学的历史中

一一换言之，在他的全部历史中一一梦想着充分在场，梦想

着可靠的基础以及游戏的起源和终结的存在的命名。

一一德里达

在乔治·巳塔耶颇具影响的《论尼采》①问世大约 15 年后，

紧随着海德格尔的两卷本《尼采》于 1961 年的出版，法国学术

界意味深长地重新恢复了对尼采的兴趣。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

有关尼采阐释的新方法层出不穷。 1962 年，吉尔·德勒兹的《尼

采与哲学》②问世。两年后，在罗耀蒙特(Royawnont) 举办了一

次国际性的尼采学术讨论会，③与会者有德勒兹、米歇尔·福柯、

亨利·比罗尔特 (Henri Birault) ，吉思·华尔(Jean Wahl)、盖布里

尔·马塞尔 (Gabriel Marcel)、吉恩·博福雷特(Jean Be即如:t) 和

卡尔·洛威斯(Karl L wi由)等人。头十年出现了吉恩·格兰尼尔

(J.棚 Granier) 、莫里斯·布朗肖 (Maurice Blanchot) 、皮埃尔·克洛

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嗣ki)、吉思-米歇尔·雷 (Jean - Michel 

Rey)、伯纳德·保德莱特(Bernard p，刷刷)、皮埃尔·鲍多特

(Pierre Boudot) 、萨拉·考夫曼(Sarah Kofman) 和保罗·瓦勒迪尔

(R甜1 Valadier) 等人专门或主要论述尼采的著作，③一些法国主要

期刊刊出了尼采专号，⑤ 1972 年在塞里西拉沙尔( Cerisy - la -

Salle) 的国际会议厅举办了另一次较重要的以"今日尼采"为主

题的学术讨论会。

ω和 70 年代出现的这种尼采阐释激增的现象，显示了法国

新一代哲学家的两种基本倾向。其一，这些阐释反映了对上一代

人专注于黑格尔、胡塞尔以及海德格尔的偏离。尽管"三 H" 对

当代法国哲学继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吸引这新一代人的问

题却是由另外影响很大的三巨头框定的，他们是"怀疑大师"尼

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第二种倾向是随着第一种而来的:离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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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形而上学人道主义(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便是以此为特

征) ，而转向一种视主体为阐释空间中的一种话语功能的新意识。

而这第二种倾向一一主体作为一种阐释的功能而非某种事有特权

的认识论或形而上学的出发点一一正是我将在下面讨论福柯和德

里达对尼采的读解时所要考察的。福柯和德里达都拒绝把尼采看

作是哲学人类学的传统中人，并且也拒绝把他看作是存在主义的

先驱。相反，他们尤其关注尼采对形而上学人道主义之基础的批

判，以及他所发动的对哲学人类学之主体的解构。在下文中，我

将考察他们各自对尼采以及"人"的"终结"的讨论，并且试图

证明他们各自关于"人"的未来的结论，吸收了不少从尼采对

人、主体性和权威的批判中所引出的论题。此外，我还将论证，

尽管他们的批评策略表面上显得大相径庭，但这种歧异却掩盖了

他们在关于主体性的概念和权威批判之必要的立场上的基本相

似。

首先，简要地审视一下福柯和德里达对尼采的读解最初于中

出现的一般知识场景是有助益的。在福柯的早期著作中，我们发

现湾对巴采和当代法国哲学的三个基本主题一一怀疑的阐释

学 对者言性质的反黑以及"人"的终结一一之联系的典范性阐

明。 1~刷年在罗辉蒙特举行的第 17 届国际哲学讨论会上，福柯

提走了一篇题为《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⑥的论文。在这三

位思想家都巢，福和!发现在符号的性质和一般可用以解释符号的

方式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一一福柯将其看作是开创了

现代新纪元iω一~包括从强调符号的表征功能转到将符号视为已

然是属慧能动性的-部分。即是说，符号不再被看作是某种深隐

意义的情存;相反，它们是些表面现象，与一种判定阐释乃是永

无休止的任务的不可穷尽的网络相联系:

阐释永远不会完结，仅仅是因为没有要阐释的东西。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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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绝对优先要阐释的东西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一切已经就是

阐释了。每一符号自身并非呈现于阐释之物，而是对其他符

号的阐释。③

在马克思有关现象是"象形文字"的说法中，在弗洛伊德视

梦为总已经是一种阐释的看法以及尼采关于面具和阐释活动本质

上的非完成性的理论中，福柯勘测出一种动向，即从那作为能指

和所指之间的一种单义关系的"符号霸权"转向一种视符号为总

已经是被阐释和在阐释的真正意义上的闹释观。在这个意义上阐

释学必然是可疑的，因为这样一种将符号看成是能指和所指间的

简单关系的天真看法遮蔽了统拍(马克思)、神经症欲望(弗洛

伊德)和颓废〈尼采〉的种种关系 ο

这就是福柯于中提出他常被引用的格言"阐释学和符号学是

两个凶恶的敌人"③的语境。在讨论福柯时常被忽略的是，在这

个语境中，被肯定的是阐释学的任务，而被批判的则是符号学的

任务。在罗耀蒙特的这次会议七，福柯把符号学看作是那种仍然

处在语言内部结构转换的层次上并且断言"符号的绝对存在"的

符号研究。另一方面，他把所有对符号可能意指的东西，即它们

的"意义"的探究统统归之于阐释学，并同时使符号的绝对存在

服从于元体止的阐释任务。在这一点上，我们无须卷入那些关于

福柯是否和于何时宣称赞成阐释学事业的争论之中。我们目前所

要做的是搞清楚尼采以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处在当代法国知识场

景最前沿的内在含义。

后面两个主题一一对语言性质的反思和人的消亡一一均是结

构主义运动的主要动机，而结构主义在法国成为重要的思潮是与

重新恢复对尼采的兴趣相伴随的。不过，这两个主题并非仅为结

构主义者所关切:两者均在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中被提出，而

在此书中福柯明确拒绝接受结构主义的标签。@在这本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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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被挑选出来作为 20 世纪知识型的先驱，这种知识型是随着

语言作为"一种必须被掌握的谜一般的多重性"这一问题而出现

的。⑩在福柯看来，正是"哲学家尼采" "第一个把哲学任务与一
种对语言的激进反思联系起来" @就语言的存在问题仍然是当代

知识型所面临的极为重要的问题来说，福柯把这种知识型的根源

追溯至尼采。

以几乎相同的方式，福柯在尼采那里发现了消解人的最初尝

试:

也许我们应该在尼采的经验里看到根除人类学的最初尝

试，而这种根除无疑是当代思想所致力的目标:通过哲学批

判，通过某种形式的生物主义，尼采重新发现了人与上帝相

互从属的所在，在此上帝的死亡与人的消失是同义的，而且

超人的即将出现首先意味着人之死亡的急迫。@

在谈及人的消失或死亡时，福柯想到的是极为特定的含义，

而在此语境中，把"人"视为某种意义上的专门名词是不会引人

误解的。在福柯看来"人"是对那种"奇特的层验超验对偶"

(‘ strange empiricotranscendental douhlet' )的命名，对其"实际经

验"的分析是在超越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生物学和历史文化条

件的层面上运作的。"人"因而是这样一种存在，他有助于将古

典知识型的日益瓦解的表征中心化，并因此逐渐成为哲学人类学

的享有特权的对象。⑩在以上所引的将尼采与根除人类学联系起

来的那段话之前，有一整页论及康德关于人类学为哲学之基础的

系统论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讨论了人类理性感兴趣

的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被允许希望什

么?@在他的《逻辑学导论》中，我们发现这三个长期的哲学问

题被归结为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关于这四个问题，康德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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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

第一个问题由形而上学回答，第二个由道德，第三个由

宗教，第四个则由人类学来回答。不过，所有这些问题实际

上都可置于人类学之下来考量，因为前三个问题均与最后一

个问题相关。⑩

在这种考量中，福柯发现了哲学人类学这门学科的诞生。。

在题为"人学的沉睡"自;那一节里提到了尼采和康德，显然，福

柯认为，尼采将现代知识型从其人学的抗睡中唤醒几乎等同于康

德发现自己被体谋从其独断论的沉睡中唤醒。⑩只有理解了福柯

所谓的"人"指的是康德人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才能明白

他说"人是一个近期的发明，是一个}}j史尚不到两个没纪的形

象"的意义。⑩

尽管这个基本概念自康德以来在人女科学话语中占有特权地

位，但福柯却预见到了作为此一基础的人之镜泊的终结。福柯在

尼采有关超人的教义中表到应!正是对这一终结的宣告，因为超人

将只有通过克服人性才能立报虚无主义。这一点对于理解福柯将

尼采置于人的终结的开端至关重要。在福柯看来，尼采提供给我

们一种未来的哲学，这种未来将不属于人而属于超人。因而超人

在尼采那里是与"最后的人"一同出现的:两者首次出现在扎拉

图斯特拉的"开场白"中。@这个最后的人确实是人的最后一个，

而超人在这里被解释为一个全然不同的"种类气是某种不再是

人的东西。记住这一点，我们方能理解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中

最后一次提及尼采的意义，在此他把尼采的上帝之死和人之死结

合起来。@根据尼采的术语来看福柯的"人之死"，我们发现人之

死就是那个"最后的人"之死，即那个上帝的谋杀者之死。这

里，福柯回顾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扎拉图斯特拉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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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憎之人勺中，上帝据说在遭遇那个最后的人时死于怜悯，

他写道:

尼采的思想所宣告的不是上帝之死，而是紧随这种死而

来、并与此有着深刻关联的上帝的谋杀者的终结;是人的脸

上爆发的大笑，也是面具的恢复;是他感到自己沿着它随波

逐流，并在事物的存在上感觉到它的强制力的深层的时间之

流的消失;是同一事物的永恒回归与人的绝对消亡的一致

性。@

就是说，尼采宣告作为一种太严肃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标准承

载者的人的消失被福柯称赞为开创了后现代的知识型，这种知识

型将不再把人看作是表征性思维和话语的享有特权的中心。随着

尼采所谓的人的消亡，福柯发现了那种统一语言的计划的回归。

如此，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中的考古计划的结论便铭刻在尼采

的同一事物的永恒回旭一一反复出现的是语言作为一种必须被掌

握的多重性这一问题一一中了。鉴于古典知识型围绕着表征功能

来统一语言，那么现代知识型则让语言作为混乱的资源被人类主

体用于意义的表达。随着这个主体的死亡，语言的"存在"和

干统一"的问题被再次提出。过去 20 年来的法国哲学在很大程度

上可被看作是对有关这个问题之回答的"人文科学"的含义的探

究。

现在让我们从福柯一一他把人之死铭刻在语言的存在这一问

题的永恒回归上一一转到雅克·德里达的文本。在德里达的文本

中，我们发现尼采不可思议地频繁出现。一般而言，德里达"利

用"尼采的文本来作为一种非决定性的范例，以挫败那种在某种

二元对立中作非此即彼式选择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渴望。@一个

恰当的例子是德里达在 1968 年所作的名为"人的终结"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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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演讲的结尾，德里达赋予两种与解构形而上学人道主义有关

的策略以某种非决定的补充性逻辑。第一种策略通过回返到形而

上学传统的起源并利用这种传统的资源来反对它自身。在采用这

种策略时"你要冒在一种总是更可靠的深度上不断地证实、巩

固、凸显你声称要解掏的东西的危险。"@第二种策略断言要绝对

离弃传统，试图以问酷和侵入的方式来改变基础。不过，这样一

种策略认识不到只要还保留着传统的语言，就不可能与之决裂。

而这种无视语言力量的后果必然是幼稚地在人们试图予以置换的

场所恢复一种新的革础。

根据德里达，这些解梅风格的第一种是海德格尔式的，而第

二种风格目前则在法昌大为流行。(我可以补充一点，在讨论福

柯的《事物的秩序》时我们已见识了这第二种策略。)在把这些

解构策略运用于尼采如"人怦的终结时，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

阐释。对海德格尔来说，尼采是作为最后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家

出现的，人的终结似乎是形而上学唯意志论达到了极点。因而，

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纯粹意志的超人充当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形

而上学复制品。对福柯来说，尼采是与现代知识型决裂的第一

人，而人的终结则出现在超人对那被征服的最后的人的嘲笑中。

德里达告诫我们必须抑制住在这两种策略间作非此即彼式选

择的冲动。这两种策略相互补充，而在我们目前的历史处境中，

已无可能在这两者之间作简单的选择了。换言之，我们必须同时

选择两者，从而在返回起源的同时实现基础的改造。要做到这→

点就必须改变哲学写作的凤格。当德里达面对尼采关于"人的终

结"的立场时注意到了这种风格的改变。他发现尼采的立场暧昧

不明一一就是说，在尼采那里有不止一种"人的终结"。阅读尼

采的文本要求我们有作多重理解的准备，事实上人有两种终结:

作为末日(倒h阳)的终结和作为目的(时由)的终结。尼采在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使我们面对人的这种暧昧的结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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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那个(最后的)人面临着在更高级的人和超人之间作出选

择。这种在人的终结问题上的暧昧表明了德里达自己对主体在哲

学话语中的未定地位的看法。与海德格尔和写作《事物的秩序》

时的福柯不同，德里达拒绝抛弃主体。相反，他试图为主体定

位。正如他在另一个场合所指出的"我唱信在经验的与哲学和

科学的话语的某种层面上，假如没毛主仲达一概念会寸步难行。

问题是要知道它来自何处和如何运作。"ω

为了给主体在解构中的也位闯黠提供一个答案，我们最好是

回到尼采的文本，考察一下他民图解构他自己作为一个作者的主

体性的尝试。在《曙光》第二版的前言中，刑评沽道在任何

权威面前，人不允许ÆJ，来， (在1bO 他必纯一一服从!"就作者在

传统的阐释观中已然占据了权威的位置而言，我们如果在尼采对

阐释的能动性的肯定中发现他对任何因素一一包括倾向于约束这

种能动性并限制其游戏的作者一一都表示反感，就不应该感到奇

怪。在整整两卷《人性、太人性》中，尼采告诫不要把作品与其

作者相混淆。一旦文本写就，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而当作者将

它公诸于众时，就放弃了支配其意义的所有权力"当他的书开

口时，作者就必须闭嘴。"@

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尼采继续质疑作者在阐释空间中的特权

地位，在《瞧，这个人》的第三章《我为什么写了如此好的书》

中，他公开承认并证实自己的作者权威性的自我解构的后果。在

开头一句，尼采将自己与其文本分开"我个人是一回事，我的

著作则是另一回事。"@他接着讨论了"被理解或不被理解"这一

问题。在其后的几页中，他自豪地宣布了他的著作不被理解的几

个原因，这些原因反映了作者与其文本之间的成问题的关系。一

个人要像尼采理解其著作那样理解它们，那就必须成为尼采:

从根本上说，没有人能从事物一一包括书本一一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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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他已经知道的更多的东西。人对于他所缺乏了解的经验会

听觉迟钝。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个极端的例子:一本书只谈

论完全超出了任何寻常甚或罕见经验的可能性的事情一一那

它就是表达一系列新经验的原初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将完全

听不到什么东西，但会产生这样的听觉错觉一一什么也听不

见的地方无物存在。@

这一极端的立场表明一个人的著作不被理解有多种不同的情

况。假定尼采的观点成立，那就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理解他的文

本。然而在他看来，这样的理解甚至是不可欲的。这里我们可以

回忆一下扎拉图斯特拉对他的追随者所说的话z

我的行走无不是探索和疑问; -一一是的，人必须学会解

答疑问:不过，那一一是我的趣味:一一不好，也不坏，但

确是我不再感到羞愧，也不想隐瞒的趣味。"这一一是我的

道路，一一一你们的在哪呢7" 我这样回答那些向我问"路"

的人。因为路，并不存在。@

尼采并不为在他的读者那里不能完全复原他的意思而悲叹。

相反，他为如下事实而自豪:他的同时代读者"缺少"倾昕在他

的文本中言说的东西的"耳朵"，而他也为自己开脱了用他的作

品所设的诱饵钓不到鱼的责任。@要是被尼采的鱼钩钩住，要是

在肯定的意义上体验他的作品，就会激发读者去行动，去对种种

价值进行重估。这并不意味着读者要去重复尼采式的重估。相

反，由于要有足够的风格去回应重估价值的召唤，尼采给予他的

读者以从他们自己的视角去进行价值重估的创造自由。在这种讨

论中，我们发现了文本交流的一种被重新估价的意义。就是说，

交流不是意义或真理在个人之间或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直接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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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宁说，一个人在挪用观点的过程中所传达的是一种态度、一种

姿态和一种风格。作为一个作者，尼采放弃了自己的权威立场而

采取一种更有助于激发读者健康的述行反应的立场。在《善恶的

彼岸》的结尾部分，我们发现尼采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即担心

他的著作正在变成真理。尼采如此担忧的原因是，所有的真理

一一包括他自己的，如果被接受为真理，就只会阻碍他的著作试

图"传达"的那种重估价值的健康反应，就此而言，传达真理是

与他对作者功能的看法相抵触的。

尼采自己的作者一权威的主体性的自我解构将他对传统阐释

观和对哲学主体的批判联系了起来。在强调阐释过程的能动性

时，尼采抛弃了那种视阐释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的看

法。对尼采来说.，主体"与"客体"两者本身就已经是阐释

了cll>而当他写下"你不可以问'!~么由谁来阐释?'"时@仅仅

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已经将阐释过程引入了歧途。同样，你也不可

以问"那么阐释些什么呢?"阐释既不基于主体也不基于客体;

它存在于分隔它们的那个之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主体和客

体起着限制的作用，企图将阐释过程集中于任何一方都将只会遮

蔽这一过程的原动力，并且终止阐释游戏的扩增。@

随着尼采文本的作者"身份"这一问题，我们回到了福柯提

出的基本上是尼采式的问题"谁在说话?"@在本文的最后部分，

我想句勒一下福柯和德里达对这一尼采式问题的回答。此外，我

还想指出，尽管他们回答的方式不同，但他们各自的答案均承袭

了贯穿于尼采文本中的思路。福柯在两个场合提出过这个问题。

第一次是他在《事物的秩序》中称赞尼采开创了作为"一种必须

被掌握的谜一般的多重性"的语言时提出的。福柯写道:

对尼采来说，问题不在于知道善恶本身是什么，而在于

所指的是谁，或更确切地说，当有人说 A伊thos 指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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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Deilos 指的是别人时，是谁在说话?因为正是在那里，在

话语的持有者并且更意味深长地，在语词的拥有者那里，语

言被整个地聚集在一起。③

福柯是如何回答"谁在说话7" 这一尼采式问题的?我们可

以从尼采遗稿中的一段话里预见到福柯的回答的轮廓:

我们看到个权威在说话一一谁在说话?一一你们可

以宽恕人的傲慢，假如它是试图尽可能地抬高这种权威，以

便在权威之下尽可能少地感觉到羞辱的话。因此一一是上帝

在说话!

人需要上帝作为绝对的法令，而不需要上诉法院作为

"绝对权威"一一或者说，如果人相信理性的权威，他就需

要一种统一的形而上学，凭此权威才是合逻辑的。

假定对上帝的信仰消失了，那么这一问题便会重新出

现"谁在说话7" 一一我的回答不是出于形而上学，而是出

于动物生理学:是牧人本能在说话。它想成为主人，因此它

会说"你应如何如何!"一一它将从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评价

个体，它仇恨离群者一一它把对一切个体的恨都转移到离群

者身上。@

我们在尼采的话中发现权威在说话，首先是上帝的权威然后

是牧人的权威。我们已经看到福柯把人的消失与上帝的死亡联系

起来。尼采的超人一一他宣告了上帝和最后的人或牧人的死亡

一一将不屈从于任何权威，而且就神性和人的主体性都是在权

力、权威和屈从构成的一个关系网络中运作的这一点来说，超人

不再是受制于所有这一切的主体。福柯将主体和屈从连在一起。

在一篇写于死前不久的文章中，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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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某种权力使个人成为主体。主体这个词有两种含

义:受别人控制并依赖别人，通过意识和自我认识而与他自

己的身份联系起来。两种含义都暗示了某种征服和使屈从的

权力。@

对福柯来说，主体似乎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话语的作用原

则而非它的享有特权的起源。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抛弃主体，而是

说它的权威可以被解构。问题是要剥夺主体的起源角色，而把它

作为话语和权力的一种易变和复杂的功能来分析。

我们应该搁置这类典型问题:一个自由的主体如何穿透

事物的密度并赋予事物以意义;它如何通过从内部激活话语

的规则来完成自己的计划?相反，我们应该问:像主体这样

的一个实体在什么条件下和通过何种形式可以出现在话语的

秩序中;它显示怎样的功能;它在每种类型的话语中遵循什

￡样的规则 ?CÐ

在这望，福柯回到了他五年前在罗耀蒙特所提出的意见。当

他最;屁嵌型j阐释的职责是无限地自我阐释时，特别提到:

…阐释比后将始终是由"谁"来阐释?一个人不是阐

得所指中有什么东西，而是一一从根本上说一一阐释谁提出

?这种阐释。阐释的起源正是阐释者，这也许就是尼采赋予

"~在学"一词的意义。@

不过，问"谁在阐释?"或"谁在说话?"并不是期待某个主

体之名来作为回答。在其文章《什么是作者1) 的结尾，当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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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谁在说话?"这个问题必须让位于"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

吗?"这个问题时，他明确说明了这一点。更确切地说 u谁?"

这一问题已铭刻在尼采在《善恶的彼岸》将之理解为"形态学和

有关极力意志的发展的教义"的"心理学"中了。@在说话、在阐

释的是权力意志而不是主体，而且"谁?"这个问题要求对体现

在言语或阐释中的力的类型(肯定生命或否定生命)作谱系学的

探究。尼采告诉我们，主体本身就是一种阐释，一种被创造的实

体，一种"目的在于界定那种在假定、在创造、在思维的力的简

化。"@就界定某物是为了更好地操纵它而言，尼采像福柯那样，
承认那种将主体性原则用作一种统治原则的压迫性的利用。例

如，正像尼采在将"自由意志"的谱系学追溯至基督教的"刽子

子的形而上学"时所表明的，个体性和主体性能被而且已经被用

于屈从于意志、法律或他人的权威的目的。严格地说，超人根本

不会是一个主体。他将是各种力量的聚集，是权力意志的混合

物。他不会耍权威，也不会作为一个权威被求助。

然而对于"谁在说话?"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回答，它采

取一种不同的策略攻击古典的主体概念，而且我认为，这正是德

里达提出的那种回答。像福柯一样，德里达也对古典主体概念中

的独裁统治充满敏感。但这种使作为话语的享有特权的中心的主

体去中心化的策略却不像福柯的策略那样具有明显的政治性。相

反，他将自己的解构批判集中在文学权威上。而当德里达在《论

文字学》中解构作为一个拥有支配语言储备的最高权力的主体的

作者时，或当他在讨论弗洛伊德的过程中使"写作的主体"支离

破碎时，一个尼采式的主体出现了。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中心的

古典主体因而消失在那个正在写作的关系系统中:

如果我们是用它来指作者的某种绝对的独立性的话，那

么这种写作的"主体"并不存在。写作主体是各种层次一一



植树、罐里边论尼果和"人"的终结 505 

神秘的书写簿、心理、社会、世界一一之间的一个关系系

统。@

在把主体分散在文本关系的系统中时，德里达采取了尼采的

拒绝将主体实体化的策略。对尼采来说，这种拒绝是以一种把权

力意志看作是生成的无限游戏中的能动力量的哲学为基础的。在

德里达看来，这种拒绝则是基于一种文本性理论即这样一种观

点:那个在写作或阅读的人总是已经铭刻在一个不能也不会被绝

对控制的文本网络之中。将这两种拒绝连在一起的是对关系的流

动性的强调，因为尼采和德里达都认为古典主体概念的功能在某

种程度上说就是分类和固定。在尼采那里，主体的实体化所阻遏

的正是各种力量关系的游戏和在这种游戏中的强力的积聚:主体

的概念只是起到一种保存的功能，并在单纯的、无限的生成游戏

中提高人的生命价值，不应当把主体设想为一种静态的、持久的

实体。在德里达那里，正是写作/游戏的关系"系统"在与那种

作为限制这种写作/游戏的中心的古典主体性概念相对抗。对德

里达来说，是尼采指出了那条肯定写作的去中心游戏的道路，因

为这种游戏瓦解了那种指引着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在场的形而

上学。关于尼采的肯定，德里达指出它是:

对世界的游戏和生成的单纯的欢愉肯定，是对没有谬

误、没有真理也没有给能动阐释提供起源的符号世界的肯

定。那么，这种肯定所确定的就不是失去中心而是非中心。

它放任自流地游戏，沉浸于起源的不确定、踪迹的创生冒险

中。

接着，德里达写下了可使我们得出结论的最后一小节。尼采

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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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转向起源，而是肯定游戏和试图超越人和人道主

义，人这一称谓是对那种在形而上学或本体神学的历史中

一一换言之，在他的全部历史中一一梦想着充分在场，梦想

着可靠的基础以及游戏的起源和终结的存在的命名。@

文字学，即关于书写的"科学"将不再是一门关于人的科

学。"人"这一赋予那作为中心、作为存在中意识充分在场的主

体的名称，如果要有一种点一"人" (也egr咽llIle -‘ man') 的逻

辑的话，就必须去争心箩必须解构，必续让官游戏。在德里达对

游戏的召唤中，找们可以听到扎拉图斯特拉在《扎拉图斯特拉如

是说》之第四卷向更高级的λ巍出的信息的回声，在那J!.反复出

现的主题是学习舞酷和欢笑油愚清:

更高级的人哪，你们最大的坏处莞过于不学习舞蹈，人

必须跳舞一一超越你 fi! 均已而跳舞!你们的失败，这又算得

了什么呢?可能会成功的事多着呢!因此你们要学会自嘲!

高举你们的心，优秀的拌蹈家啊，高些，再高些!也别忘记

大声朗笑。欢笑者的王冠，玫瑰花环王冠，弟兄们呀，我把

它掷向你们。我宣布这欢笑为神圣;你们更高级的人啊，学

习欢笑吧!Q}

共同诉诸于一种尼采式的权威批判表明，福柯和德里达的计

划的不同之处最好看作是局部运用的差别而不是哲学方向上的根

本分歧。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他们各自对"人"的未来的宣

告上的一个重要的修辞差异。这一差异取决于"终结" (ends) 

的语言和"结束" (closure) 的语言之间的差别。鉴于福柯声称

人的"终结"是与一种新知识型的诞生相伴随的，德里达则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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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这种启示性的语调，而是在在场的形而上学之范围内宣布人

的结束。这种语调本身上的差别影响到他们各自对尼采那里的人

的未来的读解。有两种"人"的未来将让位于超人一一最后的人

和更高级的人一一福柯关注的是前者，德里达谈论的则似乎是后

者的未来。因此，福柯谈到最后的人的"终结"一一即作为屈从

和征服之场所的哲学主体的终结一一将伴随着超人的出现。相

反，德里达似乎是指主体性的结束一-其界限可以"某种笑声"

为标志Q&要绝对越过它是不可能的。在这-点上，德里达也许

会承认扎拉图斯特拉在《痊愈者》中的"可怕"的了悟:甚至最

渺小的人也会永恒轮回。根据扎拉图斯特拉自己的承认，德里达

拒绝谈论人的"终结"。尽管如此，人的未来将是不同的，因为

他超越了中心化主体的权威界限，就像尼采的更高级的人在学会

欢笑和舞蹈而超越自己时会被改变一样。

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补充一点，福柯自己在其后期著作

中背离了人的"终结"那种引起争议的修辞。也许是意识到自己

过分卷人了结构主义的"人的死亡"的计划，福柯将自己最后二

十年的工作目标描述为试图"写出一种有关我们文化中使人成为

主体的各种不同方式的历史"。@"主体"在这里被看作是一种特
殊的文明形式，是在现代西方国家建立的种种权力关系的产物。

福柯因而把他 1981 年的工作界定为"通过拒斥这种几个世纪以

来一直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个体性"而促成"某些新的主体性形

式"。@

福柯和德里达都没能详尽句画他们宣布其出现的这种新存在

将会是什么样子，就像尼采没能给我们详尽描述超人的存在一

样。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他们对形而上学人道主义的批判并

没有导致一种反人道主义。正如德里达针对海德格尔的超越形而

上学的计划所说的那样"如果某种对立和对立结掏本身是形而

上学的，那么形而上学与它之官者的关系就不再可能是对立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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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尼采、德里达和福柯对主体或人的拒斥不再采取反人道主

义的形式，因为元论是人道主义还是反人道主义都仍然处于同一

种二元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并且面对着同样的困境。在求助于

尼采和"人"的终结时，德里达和福柯通过句画一种基于多重

性、游戏和差异，而不是基于传统人道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

主体性、意识、自律和自我身份的价值的人的形式，指明了超越

一一或暂时逃离一-一形而上学人道主义之封闭的手段。如此，他

们既显示了他们之受惠于尼采的思想，也显示了他们作为两个深

受尼采著作影响的"未来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注释:

① G倒事lS Bataille , sur Nietz.ft.加， Paris, Gallimard, 1945. 

② G诅es De1euze, M时即heetla phiJos呐后， Paris，阳晒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2; 英译者 Hugh Tomli酬， Nietz.tt.加 ond Philo.啤吻， N酬 York ，

Cobm副a Univer回ty Pr棚， 19830

③ 1964 年 7 月 4-8 日举行的这此会议的发言和讨论以 NU!I::叫e:

ωim du. 局qωnont 为题发表， phil翩忡ie No. VI , Paris，础tiOll8 de minuit , 
19670 

④ J础1 Granier, La probl初ne de la Vériωdansla phi1倒忡ie de Niet配如，

恤， tad晒 du seuil ， 1蜡烛urice Blanchot, L' Entr由届时， Paris ， ωlimard ，
回到~;Pierre Iaα四，wski ， Nie也sche et le Cerele Vicieux,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69(阻创sowski 亦翻译了海德格尔的两卷本《尼采》交由Gallimard于 1叨1 年

出版);J，棚- Michel Rey , L'。如血略leS. l.ecture tk M臼配岭，pmtd6晒 du
Seuil , 1971 ; Bernanl Pautrat , Versions du. 8<削.Fi号W'I?S et sy睛netkN扭栩如， Pl町，

Éditi，晒 du Seuil1971 ;Pierre B创剧， L'伽时伊 tkM胞胁，Paris pres嗣 Universi
taires de Frm凹， 1叨1; 句rah Kofr酬，Ni阎部加 et la mét呐。陀， PI血，均由此， 1归2;

Paul Vl血缸， M础毗 et la crit阳也指由即时ne ，Pa血，Éditi跚缸句f， 1974。
⑤例证参见 Poét句ue ， Vol. V, 1971 on ‘ RI始，torique et 闹剧司phe'; Remre 

PhiJn.呵地回，No.3 ， 1971 on ‘ Niet配}览 Crit句ue ， no.313 ， 19刀 ω ‘Lectures de 

Niet皿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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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Reprir般对 in Ni凶极为e: Û动m古伽品η'allI1UJrrt , pp. 183 - 200; Er唱坤国ns

Iati佣峙A1an D. Schrift forthcomir喀 in Hem翩翩血:s and R翩翩如π Thæt白 oflnter

preωtion ， editiωby A1an D. Schrift and Gayle L. ωmis棚， Albø呵， state Univer回ty

of New Yorlt pr回s.

⑦保罗·利柯提出了相同的看法。参咒 Freuμ and PhiJO.吨咐:An&呵

。'n Interpr四alÍon ， 位anSIated hy 队姐s Sav.吨醉， Nω，v H.'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归'0， pp. 32 - 35 ; see aISO • The Critique of R句Mt' ，精nsia时 by R. Bradl句DeFord

in The Philo阳ÞphyofPaul 陆四町， edit,oo by Ch.'1!le' E. Rea伊n and David 如ward ，

歇脚I，ßeacQn pr酬， 1978 ， pp.213-川 2220

(Michel F，ωcault，‘ Nietz;cl:埠， Fre-,",d, M;.~I';飞'也 lVl，!tZsl如:Û动阴伽局写yau

morrt ， p.189. 除非另外注明，立蔚文章 C及其他法文挤掉守的引文均为我自己

所译。

⑨ F翩翩It，‘ Niet配尬， Freud，蜘皿， 'p. 1但.

⑩例如，可参见福柯为{事物的秩序》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话:

"在法国，某些半吊子‘评论家'坚持给我贴上‘结构主义者'的标签，我无法使

他们愚蠢的头脑相信我没有用过任何结构主义特有的方法、概念或关键术

语。"The 仿由 of Th吨宫， NewY，岖，Rar咄:m H佣舱，Inc. ， 1973 ， p.xiv。

([]) FOI皿ault ， The on由 of Thil盼，p.305.

@同上，p.3白。

@同上，p.342o

@同上，p.313 - 321 。

@ hn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础1 ， A叙>>，因32f.

@ Immanuel Kant, Kar哇 's Ir缸。ductioo to I.ogic，国nslated by T. K. Ahbott, 

New Yorlt ，抖ril恼。phical Libra巧， 1963 ,p.15. 

@海德格尔在讨论康德奠定了作为哲学人类学的形而上学之基础时提

出过相同的观点;参见抽rtin Hei.也嘟民Kant and the Prohlem of M，叫树E时，

Jam臼 s. Chwclrill 译，ß1α1l8ingtoo， Indiana University pr棚， 1962 ， pp.213-215o

@参见Immanue1 kant' s Ir由呻剧创 ωlhe Prolegomenaω Any FI血Jre M，幽·

萨明他

( Foocault , The on如of~ ， p.xxiii; see aISO pp. 础，3届-到7.康德的

{逻铐学导论》首次出版于 18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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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超人相对的是最后的人:我是联系着前者创造他的。"Friedrich Ni

etZ.TI.如 ， Werke ， 品也阳加 Gesam阳伊始，edited by Gi创'gÌo colli and Mazzino Mon出lB!"

i , Be出n， Wal恤， de Gruyter, 167筐， Abt. vn，Bd.l:4[17l]。

@吉尔·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Diffi加nce et ，哗刷tion ， Paris，白白跚 Uni

versitaires de France , 1968 , pp. 81ff. )中表达过将上帝之死与自我的消亡联系起

来的相同的观点。在那里德勒兹称赞阻曲削球i 在 N回础e ， le polythéisme et 

Ia JX1TCIlÚI! (叩ù时 in Un si 阳由他ir , Paris ，也llimard ， 1963 )中第一个作出

了这种联系。

@ Foucault , 17re order 1hings, p. 385 . 

@我在别处讨沦过尼采和德里达对二元对立思维之批判的相似性; see 

‘句时喃时/踊Deco酣uction: Ni，由酬，Derrida and F，侃侃ult on phil倒呐 as

Criti，啊， in Postm础l1ism aWI Cont在回时 PhiJÆJSOP帅， edi时 byH咄 J. Silverman 

and 队xmWel棚， AIbany , st耻 UníVeI由ty lÍ New Yorlt pr酬， 1兜7。

@J.缸甲臼Derlida ， M，仰伊ltuf 路也呵咐，国nSIated by A1an Bass，伽饵go ，

University lÍ αIÌr，ago pre锢， 1983 ， p.135(国d血m 曲时) . 

@l缸玛E翩。但宜地， from tl陀 d配U跑回 foß侧ing‘抽回tUI哩， Sign, and PIaY in 

the Discourse lÍ tl四日uman Scien<圃， in The如剧ualist co耐栅吻， edited ~可

阳幽rd Macks句 and Eu吕:enio 问酶， Baltimore , J，伪I18 H句Ikins Unive国ty Pre筒，

1970,p.271. 

~ Niet皿怡， Auot在!d Opinions and Maxü邸，艇lCti.On 140; cf. 8E姐on 157;MA, 

脚阳回1叨，组18.

@阻，‘w1可 1 Write Such Good坠曲， , section 1. 

@同上。

@ASl m， ‘伽 the Spirit lÍ Gravity' ，即岳阳 2.

@α. 阻，JGB，酣6∞ 1:"从此以后，我的一切著作都是鱼钩:或许我也

像别人一样深谙垂钓之道?……如果一无所获，不要责备我。鱼失踪

了……"

@α. WM , section 481. 

@ WM , section 556. 

@德里达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马刺》中写道:尼采开创了"划时代的

引号制度，这种制度是针对每一种属于可决定性哲学系统的概念而实行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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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配明白Denida，写pUTS: Nietzsclæ' s Sty.缸， tnmslated by Barbara Harlow，。咀ωgo ，

University of α世ωgo Press, 1叨8 ， p.l07. 对德里达来说，这种取消了译解文本真

义的解释学计划的制度使阅读摆脱了意义、真理、存在和在场的支配。它也

使阅读摆脱了作者的权威，从而使文本向着一种无尽的解释游戏开放。在

年四中，德里达在讨论那把被遗忘的雨伞时展示了这一划时代的制度，这一

点我在别的地方有详尽的讨论;见 sc恤，‘Readir电加抽 R刨出电 Heid~r

R创ding Nie饱览尬 'in R曲曲rch on Phenωnenol叫~， VoI. XIV ， 1细4 ， pp.87 - 119。

@福柯是在《事物的秩序〉中提出这个问题的， The 仙也r of Thing声， p. 

305，也见《什么是作者?}的结论， 'What is an Author?' in La鸣uage ， C叫er

Memo巧，Practice ，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迦m 译， Ithaca , Comell University 

Press, lm7 ,pp.137 - 1380 

~F，ω侃础，哑leωùer of 咽由1ßS， p. 305. 

00 WM，阳tion 1:75. 

@ Michel Foucault , 'Why stt均 PO附: The Qu础。n of the Subject' in Hubert 

L.Drey最18 and Paul Rabinow, Michel Fouωult: B句创ld 如uctuI司皿1 and Henneneu-

6饵， α世ω吕口， University of a咀ωgo Press, I981 , p.212. 

00 FOl比ault ，‘What is an Author?' , p.137 -138. 

@F，ωωult ，‘ Niet7l!che ， Fre时， Marx?' , pp.I92-92. 

@JGB , s田tion 23. 

@ WM, section 556. 

@ Jac甲les Denida ,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p.252 - 253. 

@l lbid , p.292. 

@A旦 IV，‘伽 the Higl陀r Man' , section 20. 

@α， Denida , Writi鸣 and Differe配到e ， pp.252-253.

@F，侃侃u1t ，‘Why Study Power: 四e Question of the Subject' , p. 208. 

W Ibid. ,p.216. 

@ Denida , S阳岛， pp.117 - 119. 

@本文最初于 1984 年 7 月提交给沃里克大陆哲学专题研讨会。我要感

谢David WOtld邀请我参加这次研讨会;我还要感谢 David Farrell Krell 在文体

和内容方面所提供的建议。



忘掉福柯

让·鲍德里亚著

马海良译

福柯的文章写得非常漂亮，其文本本身的运动变化就是对所

述命题的绝好阐述。一方面，螺旋上升的结构颇具威力，但它不

是那种巍峨的建筑，而是游移蜿蜒，回环往复，没有起源(也没

有巨变)，不断地展开，越来越俨然;另一方面，缝隙中流淌着

一股力量，渗透于社会、精神以至身体织成的整个孔状大网，无

往而不至地调节着权力技术(权力与诱惑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

起)。这一切都直接写在福柯的话语里(它也是一种权力话语) , 

流动、浸入、渗透于它所开辟的整个空间。哪怕一个最小的限定

词，也会进入细微的意义缝隙;所有的子句和章节都要进入那个

螺旋组织;一种拆解中心的庄严艺术开辟着新的空间(权力和话

语的空间)，而这些新的空间随即又被福柯那汩汩而来的文字小

心翼翼地掩没了。没有空穴，没有幻想，没有回火，只有流动的

客观性，这是一种非线性但有迹可循的完美无缺的文章。没有言

外之意，没有玄虚，也没有修辞，永远言义相称。

简言之，福柯的话语就是它所描述的权力的一面镜子，话语

的力量和诱惑就在话语之中，不会在其"真理标志"里。那些真

理程序没有任何意义，这便是它惟一的主旨，因为福柯的话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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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比任何其他话语更具真理性。福柯话语的力量和诱惑全部包含

在其对客体的蜿蜒曲奥之处展开的分析当中，它的描述细致准

确、战术高超，通过诱惑得到分析的力量，新的权力运作通过语

言本身得以进行。这也是神话的运作，完全实现了列维-斯特劳

斯所说的那种象征效果。因此，福柯的话语并非真理的话语，而

是地地道道的神话的话语，而且本人以为，他并不奢望自己会实

现任何真理效果。顺便说一句，那些步福柯后尘的追随者们所缺

乏的正是这→点，他们恰恰漏掉了神话这一步，径直走到真理的

终点，惟真理是依。

他所做的权力分析史的确很完美，但也令人困惑。我们可以

从某些东西里隐约感到(正如反过来看，这种文章美得令人难以

置信)，如果真的能确切地理解权力、性、身体、规训及其各种

复杂变体，那是因为此时此地的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终结

了;还因为福柯描绘的精影画面究其实受到时代(也许是一个

"古典时代"他是该时代的最后一只恐龙)的限制，那个时代现

在正处于全面崩溃的过程之中。正是这种情形产生了那些令人目

眩由于!分析注动及其一系列术语。"我说到时间，那是因为我已经

没存时呵了气此乃阿波利奈尔的话。福柯的情况如何呢?他雄

辩地发:我们谈论权力 3 只是因为权力巳经死亡?不要忘记，他是

"真正"窑观地换re权力问题的:谈到各种衍射出来的问题，但

是决不对有失远些问题的客观看法提出任何质疑;他把权力研成

粉末，但皂决不对权力的"现实原则"提出任何质疑。播撒的结

果是无法确建具体的方位的，而且干脆榕解得无踪无影;是通过

颠倒、il'9l除或拟真的超级现实 (hyperreal)来溶解的吗? (谁知道

呢。可是问题就出在福柯无法从他的谱系深处再有所挖掘的权

力层面上:对福柯而言，政治是没有终点的，只有从"专制式"

到"规训式"的种种变形，并且像物理学和生物学过程一样，从

这个变形层面进入微细胞。这也许就是跨越统治着我们的权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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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界的巨大进步吧。但是权力公理却没有任何改变:它丝毫没

有跨出自身的影子，就是说，丝毫没有改变对真正的权力功能的

界定。于是，权力仍然指向某种现实原则和非常坚固的真理原

则，仍然指向政治与话语的某种可能存在的一致性(权力不再附

属于已经遭到禁止的专制秩序，不再属于法律秩序，但是仍然属

于客观的现实秩序)。福柯就这样向我们描绘出一幅权力不断地

螺旋攀升的图景，到了螺旋结构的最后一层，他便能够详尽地标

注权力终点的情况，但是实际上，权力问题永远不会终结，也不

会出现权力终结的问题。

如果福柯对性( sexuality )问题谈得很好[最后成了一种分

析性 (sex) 的话语，或一种不再襄婉的性的话语。这是一种文

本清晰的话语，先于对无意识的发现，不需要"逼退探层的东

西"开口说话]，那会怎么样?如果他对性问题谈得好，是因为

性形式或这项重要的文化生产像权力一样正处于消亡的过程当

中，那又会怎么样?性像人一样，或者说像社会性这个班畴一

样，只能延续-段有限的时间。如果建立在性话语之内的性的现

实效果也开始彻底消失并卷走欲望、身体以及无意识等今日广为

吟诵的一整套指涉范畴，让位于其他拟象，结果会怎么样?福柯

的假设本身就表明，性的死亡只是早晚的事情。精神分析学似乎

敲响了性和欲望的千年福音，然而与之合拍交响的东西也许恰恰

促成了它的彻底消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精神分析学使无意识

和欲望走向了终结，正如马克思主义使阶级斗争走向了终结，因

为这些概念的实体是在理论工程中获得并被埋葬的。因此，我们

在一种性话语里看到了欲望的元语言 (me时皿伊唔时，这种话语

超越自身，复制性符号，以掩盖不确定性和严重的蚀本状况一一

"性感"这一主要流行词已经成了当今性迟钝的同义语。政治与

性的情况相仿佛"难忘 1968 年，多少罢工、路障、演讲、鹅卵

石!人们到那时才懂得了‘一切都是政治， !而愈禁愈烈的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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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却让人们看到‘一切都是性 '0" (<艺术新闻》色情问题专

号①)这是双重和并列的荒诞(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是性征) , 

因为政治开始拥塌，性本身也变得复杂化并消失，成了超级现实

中"被解放了的"性的→个强有力的指涉。

如果真的像福柯所说，资产阶级通过性为自己得到一个光影

夺目的身体和一个响当当的真理，从而披上真理和俗气的命运的

外衣，进入社会的其他层面，那么这样的拟象恐怕是太走样了。

福柯没有摆脱古典的性公式，所以他无法跟踪这一新的性仿真螺

旋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性获得了第二种存在方式，展示出

遗失了的指涉框架所具有的迷人之处②(它不过是从无意识神话

的既有配置得到的一种连贯性而已)。即使他将性配置为一种时

髦的话语，这种话语也有其内部的连贯性，而且像权力一样，会

折射出积极的一面。话语还是话语，但是实际的操作、策略和运

筹已经穷尽其力:歇斯底里的女人，不正常的成年人，手淫的儿

童，受俄狄浦斯情结困扰的家庭。这些真实的历史装置或机器依

然存在，从未改动，即使释放力比多能量的"欲望机器"亦复

如此;这一切都是真的，这便是真理。但是福柯只能给我们讲那

些复制"原始机器"的仿真机器，只能讲一讲将所有这些装置编

成一个更大螺旋物的伟大的仿真机制，因为福柯的双眼只盯着权

力与性的经典组合。但是他看不到这种狂乱的组合已经与拟象无

法分离。这个螺旋物擦去了一切其他的东西，它也许只是欲望或

权力的新的一面，但又全然不像，因为它将所有的话语都弄成这

些东西。巴特在谈到日本时这样说"在日本，性征包含在性里。

而在美国，性征却与性无缘。"③如果性里不再有性，那是什么?

我们亲眼看到了性解放和色情化给性理性带来的痛苦。福柯是在

事后才把解决问题的方案给了我们。《规训与惩罚》及其有关规

训、"全景监控"和"透明性"等理论也不例外，不外乎是一些

博大但过时的理论。这样一种通过客体化的凝视来实现控制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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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尽管讲得精细入微，但毕竟已是过去之事。这些仿真装置无疑

己经背离了注重透明性的策略，正如这种策略已经背离了福柯本

人所描述的惩罚的直接象征性的运作。这里又少了一次螺旋运

动，匪夷所思的是，福柯在这一次螺旋运动跟前亘然而止，他从

未打算跨过当代制度革命的门槛。

不妨说，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命题是:性压抑从来没有发生

过，只是有过不准谈论性的禁令，禁止承认性、表现性、制造

性。这个主题似乎可以引起许多感想。压抑只是一个托词，其真

实意图是为了将整个文化交付给性禁令。假如我们同意福柯的观

点(不过要注意，这样的交付与从前的美好压抑也没有什么两

样，说成压抑与说成"请使酌，.说方式有什么两样呢?只是换

个说法而已)，那么该书的其本思想哇该是什么呢?一种否定的

反动的超验的权力观念，其;基础果反对一种肯定的积破的内在的

权力观念，这就是宫的基本思想。德勒兹甜利奥塔提出了新的权

力观和新的欲望观，二者之间有着惊人的巧合，但是在这里，我

们看到的不是缺乏或禁令可是顺畅的且不断强化的积极配置和

播撤。这种巧合并非偶然 p 只捏在福柯那里，权力代替了欲望。

对于德勒兹和利奥塔而言，技望同样也是已然在场的，没有任何

否定性，它是一个网络个根茎，一个元限地衍射的连续体。

福柯不谈欲望的原因在于，它的位置已经被其他东西占据了(彻

底换个方式看，我们可能会间，在精神分裂症理论和力比多理论

里，欲望之类是否真的并非某种仍然使用着内在性符号、肯定性

符号以及相同机制的权力的畸变形象;甚至可能间，在一种理论

到另一种理论的元穷换算中，欲望和权力是否真的不会交换数

据，我们是否把一种镜子的游戏当成了真理的游戏)。

这两种理论无疑是一对双胞胎，它们在"手段"上是共时的

和等时的，它们的成长过程是相同的，因此它们完全可以相互交

换(参见德勒兹论述福柯的文章④)并生成副产品( "权力的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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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资本的欲望等等)，这些副产品全部是从上一代的副产

品("革命的欲望"、"非权力的乐趣"等等)复制而来的。德意

志帝国、弗洛伊德一马克思主义者、欲望和权力曾经是对立的符

号，微观欲望(权力欲望)和微观政治(欲望政治)在力比多的

机械阔限之内实际上已经融合在一起，剩下的事情只是把它们微

缩而已。这就是福柯指出的螺旋结构:权力/知识/快感(他不敢

说成权力/知识/欲望，尽管直接相关的问题就是欲望和整个欲望

理论)。这个互相盘绕的分子结构预示了后来的各种歇斯底里症，

而福柯就是这个结构的一部分:他在欲望旁边推动建立了一种系

统的权力观，正如德勒兹在后来的权力形式旁边建立了一种欲望

观。这样的撞车真是美妙无比，不能不让人怀疑;不过，其中也

有一些新婚燕尔的感觉。权力融入欲望，欲望铸人权力，那我们

就把它们一并忘掉吧。⑤

至于有关压抑的假设，我们不妨断然地反对它，当然不能以

一个简单化的定义为基础。福柯所要抛弃的压抑是那种为了将所

有形式的能量归并于物质生产而采取的性压抑。但是即使如此，

也很难把无产阶级说成第一个受到性压抑的群体，历史表明最初

受到性压抑的是特权阶级。总而言之，关于性压抑的假设是站不

住脚的。但是另一个关于性压抑的假设却非常有趣，它的源头离

制造领域很远，且同时把整个性征囊括其中。无论我们讨论生产

力和能量的解放，还是谈论性，都不外乎是一种越来越强大、越

来越多样的社会化过程。也许可以从最宽泛的假设的意义上说，

压抑绝不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对性施加压抑，而是"通过"性

进行的压抑(通过性组成一个由话语、身体、精力以及强加的制

度构成的网栅，其名义是"言话的性")。被压抑的性掩盖了以性

为手段的压抑。

生产的渠道从工作转向性，但这是通过切换轨道来进行的。

随着从政治经济学到"力比多"经济学的转向(这是 1968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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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项收获)，我们从旧的暴力型社会化(工作)转向-种亦

心灵亦身体的更为精细和流动的模式(性和力比多的模式)。变

形的事情发生了，劳动的力量转向冲动，以再现系统为基础的模

式(有名的"意识形态"模式)转向以情感系统为基础的模式

(性只是一种畸变的社会指令)。从一种话语到另一种话语一一确

实是个话语问题一一生产的影子无处不在，可谓名副其实的生

产。"生产"一词的最初意思其实并不是指物质的制造，而是指

呈现出来，显示出来。性的生产就像一个文件的呈现，或者说像

演员出现 (se p时山re) 在舞台上。所谓生产，就是让本属于另

一个范围(神秘的诱惑的范围)的事物具体显现出来。所谓诱

惑，是无处不在但始终与生产相对立的范畴，诱惑是从可视范围

内抽去某种东西，因而它与生产是相反的，而生产则是让某种事

物清楚地显现出来，显现出来的可能是→个物体，可能是-个数

字，也可能是一个概念。让所有的事物被生产，被阅读，让它们

成为真实的、看得见的、带着有效标记的东西;让所有的事物转

换为力量关系，概念系统或可以计算的能量;让所有事物被言

说，被聚拢，被登录，被编排，色情化的性就是这种情况，但更

宽泛地说，这也是我们整个文化的情挠，它的自然情形就是"猥

亵"。我们的文化是一种"畸形"及其展现的文化，是"具有生

产方的"畸形的文化(‘忏悔"就是其形式之一，福柯对之进行

了透彻的分析)。在这种文化里找不到任何诱惑，即使在疯癫地

激发快感酌色情表现中也没有诱惑:在那些被空洞的凝视看穿的

身体上也找不到诱感。在整个生产世界里，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诱

惑，统治这个世界的是透明性原则，它主宰着看得见和可计算的

现象界的_.~<-切:物体、机器、性行为或国民生产总值。⑥

色情只是性矛盾之一方面的极度表现，是现实主义者对真实

状况不能释怀的一种表现，真实状况就是地地道道的"猥亵"。

然而性问题本身难道不是一种强迫发生的物质化过程?难道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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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存在的西方人真实观中的一部分?我们的文化总是要对一切

都加以"例证"和工具化。在其他文化里，宗教、经济、政治、

司法、社会乃至其他形形色色的范畴是不能相互分离的，否则将

十分荒谬，因为它们不是单独发生的，因为这些概念就像许多性

病一样，传染上这种病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它们。同样，如果

把性当做独立的例证，当做生成其他所有明象的不可简约的现

象，那也是十分荒谬的。我们需要可性理性或性理性的谱系进行

批判，这有点像尼采曾经对道德理性进行过的批判，因为性理性

是我们新的道德系统。

在有些文化里，性行布是i最高终结的，也常有非常严肃地把

性事看做一种能量的释放 a 用方的迸友 不计成本的生产或对身

体的卫生处理，我们要么不理解这样的文化，要么隐隐约约地感

到同情。这些文化保留了很长的诱惑和性感过程，性事只是其中

的一项内容，涉及一系列馈赠和反馈赠的程序，而性交只是与一

种不可避免的仪式相吻合的互惠过程的最终结果而已。但是对于

我们而言，这样的性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对我们而言，性完全

成了快感时刻的欲望的实际化，其余一切都是"文章"而已。这

是对性高潮功能的无以复加的高度概括，是活性物质的具体化。

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早泄文化。所有诱惑，所有的诱惑方式

(诱惑是一种高度仪式化的过程)，渐渐消失在已经自然化了的性

指令背后，这个性指令倡导欲望的直接实现。我们的引力中心实

际上已经转移到无意识和力比多经济学，这里只能容得下欲望的

整个自然化过程，欲望要么受制于命运的冲动，要么受制于简单

的纯机械操作，但首先是受制于压抑与解放的想像界。

如今人们不再说"人是有灵魂的，你必须挽救自己的灵

魂"而是说"性是人的本能，你必须想办法用好它。"

"人有一个无意识领域，你必须学会解放它。"

"人有一个身体，你必须懂得如何享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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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力比多，你必须知道如何打发它。"等等，等等。这种

向力比多、势不可挡的冲动，心灵、性或身体的加速循环，实在

是控制市场价值的那股力量的复制品:资本必须循环，任何引力

或固定点都必须消失，投资和再投资的链条绝对不能中断，价值

必须不停地向所有方向辐射。它是资本的形式，以性征为口号，

它在身体的所布层面上都以模型的方式来出现。

此外，我们-直谈论的身体所具有的惟一真实性其实就是性

模型和生产模型的真实性。资本以同样的运动创造了充满活力的

劳动的身体，也创造了我们今天想像为欲望和无意识场所的身

体。这个身体是心灵能量和冲动的避难所，而这个避难所在这些

冲动的支配下，在这个主要过程的影响下，也已经变成了主要过

程，亦即成了反身体的终极革命的概念。压抑一词同时获得了这

两个含义，二者之间的明显对抗只是压抑的另一种效果而已。因

此在身体的奥秘里重新挖掘一种不受约束的"力比多"能量(与

约束之下的生产的身体能量相对立)，只会发现资本的心灵隐喻。

欲望和无意识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之心灵隐喻的一堆

垃圾。性法律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手段，支配私有财产的法规得到

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扩展，所有个体都得到了对某种资本的处置

权:心灵的资本，力比多的资本，性的资本，元意识的资本。所

有个体都在自身解放之后开始支配自己的资本。

福柯对我们(而不是对他自己)这样说:一切与压抑无关，

一切与生产有关，一切与压制元关，一切与解放有关。这有什么

不一样!所有形式的解放都是压抑促成的:生产力的解放和欲望

的解放是一个道理，身体的解放和妇女的解放亦然，如此等等。

解放的逻辑元一例外地是:所有的力量或所有解放了的言语形式

都是权力螺旋结构上的一道回环。所谓"性解放"的奇迹就是通

过把压抑的两种效果即解放和性整合为一种革命理想而现实的。

历史地看，这一过程至少经历了两个世纪，但是只有仰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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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分析学，才成就了今天的辉煌，正如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生产学

是在马克思的扶持和呵护下才迈出了大步。尽管马克思主义与精

神分析学之间存在着激烈的论争，但我们今日之主潮恰恰是此二

者的合流。⑦

性和性话语的范畴与临床和临床凝视的范畴的诞生方式是相

同的，这些前所未有的形式都是不受控制的、没有感觉的、不稳

定的或高度仪式化的，因而也是没有压抑的。压抑是我们评估以

前社会的一个主题，我们不仅从技术的角度谴责以前的社会原始

落后，而且从更为根本的性的角度予以谴责:以前的社会是压抑

的社会和"未解放的"社会，那时甚至不懂得无意识为何物。精

神分析学起而为性扫清道路，指出被隐藏了的东西，指出令人难

以置信的真理法西斯和福音般的精神分析学法西斯。性的真言一

出，世界完全变样了。我们的文化也许仍然未能解决(压抑与否

的)问题，但是其他文化更谈不上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甚至不知

道什么是压抑或无意识，因为它们还没有性的概念。对于我们而

言，只要性不能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它就是受"压抑"的，这是

我们通过"性原则"拯救性的一种方法。隐藏在压抑假设的背后

并使我们茫然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道德系统(心灵的和精神分析学

的)。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谈论封建社会、农业社会和原始社会

的什么性征、"压抑"与否或"升华"与否的问题(譬如把宗教

重新阐释为意识形态和神秘化过程)。据此，似乎也可以对福柯

说:我们的文化里从未有过现在也不存在任何压抑问题一一但是

按照他的逻辑，这里说没有，是因为从来就没有任何真正的性

征。性征像政治经济一样，不外乎是一番拼凑的结果(福柯所分

析的就是一堆错综缠结的东西);从我们所听说的和"被说"的

以及"本我所说"的情况看，性征不外乎是经验所遭遇的、困扰

的和超越的一种拟象，这种现象在任何制度下都会发生。统→而

透明的有性之人的真实性从未超过经济人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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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漫长的过程同时也确立了白日梦和无意识的心灵、性以

及由此产生的能量和"其他场景"。这种心灵的能量是压抑之幻

觉"场景"的直接表现，能量通过压抑被幻想为一种性物质，然

后根据各种主题和经济等方面的例证，根据第二级、第三级之类

的压抑，进行隐喻和转喻，此乃精神分析学的巍峨大厦，借尼采

的话说，不可见世界的美妙幻觉。这种能量和场景仿真模型具有

惊人的超常效果!这种心灵的场景，这种作为永恒真实的性例证

的脚本上演为一出多么非凡的心灵剧(还有人会把生产假设为

一个种属范畴或一种冲动的能量。)这样的表演是否会给经济、

生物和心灵带来损失，或者说我们所指的是此"场景"还是彼

"场景"，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只有情节脚本算数，反正必须问

及的是完全作为一种仿真模型的精神分析学。

在这种不计成本的生产亦即现代的性圣礼中，清算工程是如

此恐怖，除了矛盾之美外，竟然对压抑视而不见。难道是压抑微

不足视?福柯不想谈压抑问题，他只谈通过性对心灵产生的那种

缓慢而可怕的传染，耐过去是通过灵魂产生传染。(参见尼采

-一-通过性进行传染不外乎是以复活的唯物主义为标志的通过灵

魂进行传染的一种历史的和精神的颠倒表现!)

但是说到底，术语之争是毫无用处的。人们可以说，言说是

首要的指令，而压抑只是一种迂回(依此，劳动和剥削也只是一

神迂因，某种更为本质之物的替代:这等于什么也没说1)，或压

抑在先，言语只是压抑的一种现代变体( "使升华机制丧失的压

抑")。这两个假设基本上不会产生任何作用。第一个假设(福柯

的假设)的麻烦是，如果还存在着压抑，至少还存在着压抑的结

果(这是难以否认的儿那就无法解释了。有关压抑的形象也许

离不开言语的归纳、生产和榨取，但是为了权力的平衡非这样做

不可吗?不难看出作为一个超稳定系统的言语何以走在压抑时垢
面，因为它只是一个不稳定的权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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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性只有在话语中和被言说时才存在，只有在被承认时才

存在，那么我们以前是怎么谈性的?是什么样的断裂和什么样的

联系导致了性话语的建立?我们看到了围绕性组织起来的新的权

力，然而是权力的什么样的风云突变促成了性的出现?它压制了

什么，澄清了什么，结束了什么⑧(否则谁能说他已经使性终结
或者像福柯在第 157 页上说的那样"摆脱了性的中介")?⑨无论

怎么样"赋予性以意义"恐怕都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权力

有其源头(否则根本就不会有其第 96 页上所说的抵抗)，譬如某

种排除、分割或否定，权力因此而能"生产某种现实"或现实本

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设想一种新的权力突变或灾变，使权力

不再能生产现实，不再能把自身复制为现实，或不再能为现实原

则开辟新的空间;它变成了超级现实并消失了:这便是权力的终

结，现实策略的终结。

在福柯看来，权力突变的危机本不存在，只有德勒兹所说的

那种权力的调制、权力的毛细化、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分割。

不过这是真的，福柯以为权力就像莫诺的基因代码一样，按照

DN..\的差量图和指令来运作，按照目的性(teleonomical) 命令来

最诈。打倒神学权力!打倒目的论权力!目的性权力万岁!目的

性用一切最终决定实茶和所有辩证法的终结:它是人们期待的那

种生成性的代码刻写，这刻写是内在的、无法避免的、始终实证

酌，几乎樱莫例外!进-步看，福柯所说的权力是一种非常奇怪

的社会空间樱念，奇些像"新的物理空间和数学空间概念"按

照搏勒弦现在的说法，科学带来的好处让他突然间晕头转向。我

们要谴责或嘲芙的就是这种撞击。今天的人们沉迷于分子就像沉

迷于革命一样。然而，还需再贴一张告示一一可能是最后一张告

示，表明真正的分子并不是革命分子，而是莫诺的基因代码分子

和 "DNA 的复杂螺旋结构"。然而，我们不应该把控制论者已经

描述为代码基型和控制基型的东西重新说成欲望的装置。⑩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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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论、辩证法和压抑论推想出权力的实证性、目的性和微观物

理性，这些旧理论带来的好处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自

己正在不可思议地与控制论站在一起，因为控制论所要挑战的也

是以前的那些设置(福柯并不掩饰他与雅可布、莫诺以及最近出

版《文化生物学》的雅克·鲁费埃的近亲关系)。德勒兹关于欲望

的分子拓扑学也一样，欲望的流动和连接很快就会与基因仿真、

微分子飘移以及代码操纵者的随机帮助融合在一起。德勒兹与伽

塔里在《卡夫卡:→种次要的文学> ( Paris : Edition de Minuit , 

1975)一书中指出， <城堡》里的超验法律是与相邻办公室里的

欲望的内在性相对立的。我们怎么会看不到城堡法律的"根茎"

就在那些走廊里和办公室里一一"横木"或那种法律构成的阻断

被减弱为无限延续的细胞和分子。因此，欲望不过是法律的分子

形式而已。而且匪夷所思的是，欲望系统与控制系统的藕合无处

不在。现在把我们公然引向绝对权力之最后灾变的正是权力、欲

望以及分子的螺旋结构。对分子要警惕啊!

自《规训与惩罚》之后，福柯的著作里经常出现这样的"拐

弯"离开了《疯癫与文明》以及他当初的整个谱系顺序。为什

么性不会像疯癫一样经过一个禁闭阶段，让某些形式的理性和某

种占支配地位的道德系统先发展到一定火候，然后根据排除率，

再次成为指涉的话语?性再次成为新道德系统的一个关键词，疯

癫成了与理性相矛盾的形式，因为疯癫的社会缺乏理性的时间太

长了，现在是以解放的名义向理性顶礼膜拜(而且被视为正常的

做法)。性也经过了同样的轨迹，在歧视和压抑的曲线空间里，

"表演"被设置为一种长期策略，作新的游戏规则以生产性。压

抑或"秘密"是镑刻想像的地方，在此基础之上，疯癫或性将随

即成为可以交换的价值。@歧视是建立理性的暴力行为，福柯本

人对此作了非常精彩的阐述，问题是性理性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这一次，我们是在一个充实的宇宙里，一个辐射权力但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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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空间里，就像一块被打裂的挡风玻璃。然而，这"权力"

仍旧是个秘密，它始于专制的中心，在半路上变成"多样性的力

量关系" (但是没奋力量结果的力量关系像什么样子呢?它有点

儿像于布老爹的多面体，可以像螃蟹-样向四面延伸)，最后竟

然所向披靡(福柯在第 95 - 96 页给了我们一个神圣的惊奇1)，

权力原子和抵抗它的原子竟然在微观层面上真的融合了。姿势、

身体、凝视以及话语也将权力的正极和抵抗的负极包裹进来(我

们元从知道抵抗的根源是什么，该书只隐约提及某种不可回避的

"力量关系"。但是既然可以就权力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能在

话语里实现某种平衡，这种话语只对真正的螺旋结构亦即它自身

权力的螺旋结构予以描述)。

这样说并不是反对那样做。术语在文本范围内失去意义，是

一件好事，只是做得还不够。@福柯使性这个术语及其真理原则

( "性的虚构性")失去意义，对权力的分析最终也未能使权力将

自身抹除或证明权力未曾存在。

经济的指涉失去了力量，而欲望的指涉或权力的指涉却压倒

了一切。欲望的指涉诞生于精神分析学，成熟于德勒兹的反精神

分析学，其形式是碎裂的欲望分子。权力的指涉有→个很长的历

史，今天福柯在分散的开裂的权力层面上进行了探讨，这样的权

力是身体的栅格和枝叉分衍的控制形式。福柯至少是有效地利用

了欲望乃至历史(但他非常谨慎，并没有否认欲望和历史)，然

而这一切还得回到某种权力，这个念头一直没有打捎，正像对于

德勒兹而言，一切都得回到某种欲望，对于利奥塔而言，一切都

得回到某种强度( intensity )。这些观点是破碎的，但是奇迹般地

被当今社会全盘接受下来。欲望和强度还算是"力量"概念，而

福柯的权力概念尽管已被击碎，但仍然是一种结构概念和极性概

念，有一个完善的谱系，难以言传但确实在场，任何潜在的责难

都不足以超越这一概念，这个概念的每一点都是一个整体。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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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似乎是很难颠倒过来的(在德勒兹那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难

点，即无法解释欲望如何倒转为对自身的压抑)。权力已经没有

力量，无论其反面还是正面，都已空空如也(对于德勒兹而言，

"分子"的转化仍然是欲望的革命，但是对于福柯，却是权力的

畸变)。恰恰在这里，福柯没有看出权力(甚至无限小的权力)

正在死亡，它不仅被击成了碎块，而且被研成了粉末，某种倒置

使它受到了削弱，在谱系过程中不可能出现的逆转和死亡使它受

到了折磨。

谈到福柯，我们不免更进及起着最终决定作用的政治。有一

种形式支配着并街时于以监狱、军事、疯人院和规训行为为特点

的各种模型。这个形式不再植根于普通的生产关系(相反，是生

产关系依赖于这个形式);这个形式的程序系统似乎就在自身范

围之内一一与幻想在某种生问或拼县的销质中建立权汗的做法相

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福柯:司开了关于权力的所有终极或因

果幻想的面具，但是他丝毫没布提兑权力拟象本身的情况。权力

是一种无法取消的组织如叫，因为它编织主运实(而且越来越真

实)，不请自便地进行方辛辛运算、命名和独裁;它从不删除自己，

而是与自我纠缠，与死仁说:生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权力

没有终结，没有最后的审判，也会作为终极原则再次回归到自

身:它是最后的因素 9 不可简约的网，最后一个可以讲述的故

事，是'f:;构成了权力…词的不确定等式。

根据擂柯的说法，这就是权力到场时的情形，而不仅仅是一

种话语陷阱。福柯没有看到权力压根儿就不在那儿，而且权力体

制像文艺复兴时代的与"真实"空间相对的空间透视体制一样，

仅仅是一种视角仿真，它并不比经济上所讲的积累更真实，那实

在是一个天大的陷阱。关于一种真实的或可能的积累的公理和神

话主宰了我们的时间、价值、主体等一切方面，可我们知道并没

有什么东西会积聚起来，而且积聚之事像现代都市或超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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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是自我消耗的。每一次积累都先行毁于空缺。⑩我们身上

的某种东西使我们反积累，使我们走向死亡、消解、毁灭、了

结、分离，因而使我们能够抵抗现实的压力并活着。在整个生产

系统的底部有某种东西抵抗着生产的无限扩张，否则我们早就被

埋葬了。权力之中也有某种抵抗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施权者与

臣服者之间的区分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不是因为两种角色是可以

互换的，而是因为权力形式是可逆的，无论从这一面还是从另一

面，都会出来某种东西，抵抗权力的单面操作和无限扩张，正如

生产的元限扩张也受到抵抗一样。然而这并非某种"欲望"的抵

抗，权力的消解与权力的自然而不可逆转的扩展恰成正比。今天

无处不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对权力的整个分析应予重新考虑。是否夺取权力，

是否占住权力，是推行权力还是挑战权力，这才是权力，否则就

不存在权力。而福柯给我们讲的却是另外一套，说权力是某种功

能性的东西"权力不是一种体制，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

赋予我们的某种力量;权力是指具体社会里的复杂的策略环境"

({性史》第 93 页)。权力不是中心，不是单面，也不是支配，而

是呈分布状态;它像一种矢量，通过转送和传播来运作。因为它

是一个内在而无限的力场，所以面对扩张的和纯粹磁化的权力，

我们还是不明白它进入了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受到阻挡。然而

假如权力就是社会场的这种无限的磁性渗透，那么很早以前它就

已经不再遇到什么抵抗了。反过来说，假如权力像传统"光学"

原理那样是单面的臣服行为，那么很早以前它就已经被彻底推翻

了，早已被各种敌对力量摧垮了。

可是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除了个别的"历史的"例外。

按照"唯物主义"思路，这似乎只能是一个不可解决的永恒问

题:为什么"被统治的"群众不能立即推翻权力?为什么会有法

西斯主义?与这种单面理论相对立(但是我们理解这种理论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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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能够存在下来，尤其存在于"革命者"当中一一他们自己热衷

于权力)，与这种天真的幻想相对立，而且也与福柯转送和传播

式的功能幻想相对立，我们必须说，权力是某种交换的东西。不

是经济式的交换，而是说权力的执行是按照诱惑、挑战和阴谋的

循环来进行的(不是轴形，也不是无限的转送，而是一种循环)。

如果权力不能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交换，它就完全消失了。我们必

须说，权力进行诱惑，但不能庸俗地说它采用了被统治者甘愿配

合的欲望形式，因为这会把权力的基础置于别人的欲望之中一一

无论怎么说，不能把人们看成傻瓜。不，权力是通过它挥之不去

的那种逆转性来诱惑的，而逆转性正是最小的象征循环得以进行

的基础。统治者和被被统治者其实也是受害者和执行者。(实际

上并不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他们之所以位于不同侧面，是因

为生产中没有逆转性;关键是那个层面上并没有发生具有本质意

义的事情。)权力没有对立面，它是依据诱惑循环来进行的。

从来就不存在单面的力量关系，不存在权力"结构"赖以建

立的单面性，或者说不存在权力及其持久运动的"现实"形式;

传统的权力运动是线性的和向终极延展的，而福柯眼里的权力运

动则是辐射的和螺旋式的。单面的或分割的权力运动是理性强加

于我们的一种权力梦幻。实际并非如此，一切事物都在追求死

亡，包括权力。或者换句话说，一切事物都想在循环中被交换、

被倒转或被消除(压抑或无意识事实上都不存在，其原因在于逆

转性已然在此)。那才是根深蒂固的诱惑，那才是纯粹的满足，

而权力仅仅能满足属于理性的一种特殊霸权形式。诱惑不在这

里。

诱惑比权力有力，因为它是一个可逆的生命过程，而权力则

希望像价值一样不可逆转，而且像价值一样不断积累、长生不

死。权力也对现实和生产抱着各种幻想，它想归属于现实界，结

果却跌入想像界和对自我的迷信(分析它的理论乃至挑战它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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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都如此推动着它)。然而，诱惑并不进入现实界。它从来不属

于力量的范围，也不属于力量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诱惑将

权力的整个现实过程以及生产的整个现实秩序包裹其中，它的逆

转性和反积累性是永无休止的，这是权力和生产赖以存在的前

提。

权力背后或权力和生产中心的某和空白使二者能够在今天显

现出最后的一点现实性。如果那和东阳将它们逆转、删除和诱

惑，二者是绝不会获得现实性的。

再者，现实从未引起人们的兴趣》它是最卓越的桂魅者，是

对抗死亡的积累之拟象。 8布比去更槽梧的宅-，富了 r 想像的灾变

站在现实和权力的背后亏河实由此而来，真理国此而迷人。权

力、经济、性，都是现实界的大与{ i=l ，但是如果没有反映并不断

地逆转它们的迷人之镜一一在这面镜子里，关于它们的想像的灾

变产生出一种实在且内在的满足感一一-它们会一下子站立起来

吗?

尤其在今天，现实界不过是死物质、死身体和死语言的堆积

而已。它仍然使今天的我们觉得可以放心地对成堆的现实之物进

行评价(我们不要谈能量了，生态麻烦掩盖了的事实是，从物种

的地平线上消失的并不是物质的能量，而是现实界的能量、现实

界的真实性、资本主义者或革命者的各种严肃可能性的真实性以

及管理现实界的真实性)。生产的地平线也许已经消失，而言语、

性或欲望的地平线仍能继续维持。总有一些东西可以通过词语得

到解放、享受和交换:那就是如今的现实，那就是如今的实质，

那就是预期的积蓄。那就是权力。

但是很遗憾，情况并非如此。也就是说不会长期如此。这种

事情是自我消耗的。我们已经从性和权力中得到某种不可逆转的

力量，或者说曾经想这样做。我们从欲望里得到了某种力量或不

可逆转的能量(自然是能量的积蓄，因为欲望一贯离资本不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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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根据自己对想像界的使用将意义只赋予不可逆转的事

物。积累、进步、发展、生产、价值、权力以及欲望本身都是不

可逆转的过程;哪怕给我们的经济机器、政治机器、体制机器或

性机器里注入一点儿可逆性，所有一切就哗然拥塌了。当今的性

由此而获得了对于身体和心灵的神话般的威权，但也因此而使它

变得脆弱，像整个生产结构一样脆弱。

诱惑比生产有力。诱惑比性有力，但绝不能把它们棍为一

谈。诱惑不是性的内部过程，尽管它一般要还原为性。诱惑是一

种可逆的循环的挑战、胜出和死亡的过程。而性则相反，是被还

原为并限制于欲望之能量方面的诱惑形式。

我们需要分析的是伴随生产和权力过程的诱惑过程的复杂性

以及最小量的可逆性侵入所有不可逆过程的情况，这种侵入在秘

密地摧毁和拆解不可逆过程的同时，确保贯穿于这个过程中并为

这个过程所必需的快感保持最小限度的延续性。我们必须牢记，

生产竭尽全力想消灭诱惑，以便使自身建立在主宰各种生产关系

的单一经济之上。我们还必须牢记，性或性生产也是竭力想消灭

诱惑，以便将自身建立在主宰各种欲望关系的单一经济之上。

耶稣从死者身旁站起来，变成了一个蛇神。

一一瓦茨·格拉费托，洛杉矶

弥赛亚只在不需要他的时候才会来。他在降临之后的某一天

才会来。在最后的审判那一天他不会来，他第二天来。

一一卡夫卡

于是他的等着弥赛亚，第二天等着，以后的日子里都等着，

他其实早就在那儿了。换句话说，上帝死了很久，人们才知道，

就像光年把同一事件分到两个星球，把事件的降临与事件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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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等到的永远是迟来的革命，或者说他们要等待革命

到天荒地老的时候，哪怕革命早已完成。况且革命发生之时，已

是不需要革命之日。革命只是已然之事的一个符号。

弥赛亚和革命真的没有意义，只能姗姗来迟吗?真的就像投

影或事实之后的真实效果?事情的发生真的不需要弥赛亚和革命

吗?

然而到最后，革命的意义仅仅是，它已经发生过，它刚刚有

过意义，某一天确实有过意义，只是现在不再有意义了。革命到

来之时，掩盖了它已经不再有意义这样的事实。

革命实际上已经发生过了。它既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

共产主义革命，只是革命。它只是表示一整个循环即将结束，但

是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要进行的是线性革命的游戏，

但是革命已经折回自身，产生了自身的拟象，正如粉饰的天使像

的手足折进了一面弯曲的镜子。

一切都在折回的仿真中走向终点，这是一个循环已经完成的

标志。当真实效果开始复制事物过程时，它已经毫无用处，就像

事后的弥赛亚;它只是表明一个循环即将结束，在拟象之间相互

作用的过程中，一切都要在死亡之前重新作用一次，一切都由此

而远远落在真理的后面。

因此根本没有必要无休止地紧紧跟在权力和关于权力的话语

背后，因为从此以后，权力也是徒有其神圣的外表，它的存在仅

仅是为了掩盖它已经不再存在这一事实，或者说它的存在仅仅是

为了表明政治的制高点已经跨过，循环的另一边现在已经开始，

权力开始倒转为自身的拟象。

权力不再是一个可以把持的东西，已经没有秘密可言;权力

的秘密就像秘密的秘密，它已经不再存在。在这个循环的另一

边，即现实界的衰败的另一边，只有秘密或权力的表演在进行。

然而这一切只是在表明，权力物质在经过几百年的不断扩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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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生了可怕的爆炸，表明权力范围正在收缩，从一颗最大的

恒星变成一个虹色的保儒，然后再变成一个黑洞，将现实界的所

有物质及其周围的所有能量都吸收进去，现在又一下子变成一个

纯粹的符号了。不过，这个符号的密度之大足以压垮我们。

权力不是一种中介力量，不是一种结构，不是一种物质，实

际上也不是一种力量关系，权力是挑战。从喋喋不休但空洞无物

的原始社会的权力愧倔到只能表示权力已不在的今日的权力形

式，一整个循环已经完成，构成一种双重挑战:向整个社会挑

战，向把持权力者挑战。这就是权力及其灾变的秘密史。

让我们看一下资本的真实历史吧。所有的唯物主义批判思想

都以消除资本为宗旨，用经济和政治理性去冻结它。辩证法哄人

们说，资本是"镜像阶段"。按照这一思路，唯物主义当然也会

冻结这个阶段对资本的一切抵抗。幸运的是，资本并没有陷于这

→模式，而是继续进行非理性的运动，直至让某种唯物主义思想

折回到令它怀念的辩证法和已经丧失的革命念头。这种思想在本

质上只是一种非常表面化的理论，但是操作起来却像刹车一样，

企图以充分调和的社会性和理想的社会透明性，压制对社会本身

的根深蒂固的反对和拼死挑战。

今天一旦将批判思想所面对的保守障碍拆除之后，极端表现

就迎面而来了。不仅社会力量(不管它受到某种单一而强大的社

会化模式多大的支配)互相冲突，而且社会的形式也互相对立，

譬如资本的形式、牺牲的形式、价值的形式、挑战的形式，而最

关键的社会的形式却死亡了。必须把社会形式本身看做一种仿真

模式和有待推翻的形式，因为它是被资本定位然后被批判思想理

想化了的一种策略形式。而且我们仍然不知道永远反对它并且在

今天势不可挡地抵抗它的那种东西是什么。

所有的权力形式都试图将这种根本挑战伪装成某种力量关

系，譬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以此将一切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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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引入一种阵地关系(甚至简约为微观策略，福柯的理论仍然受

这一思想的支配:用古典战例的棋盘代替游击战的玄机)，因为

从力量关系的角度看，无论此一时彼一时的革命使权力如何易

手，胜利者始终是权力。

很难说是否有人真的想过，可以用力量驱除权力，但是每个

人都深知，任何权力形式都是一种个人挑战，向死亡进行的挑

战;这挑战只能用打断权力逻辑或将其封闭于一种循环逻辑的反

挑战来回应。这就是非政治、非辩证法、非策略的反挑战的本

质，反挑战的历史力量是无法估算的，它敢于向那些无度地使用

权力的当权者挑战，它只能为那些被统治者带来死亡。这是对准

备掌权的权力发出的挑战，这种权力是总体的、不可逆转的、无

所顾忌的、滥施暴力的。任何权力形式都不敢走得那么远(走到

它本身也必定毁灭的地步)。正是在这个无法回应的挑战面前，

权力垮了。

权力曾经根据它无法摆脱的这种象征游戏让自己牺牲过。权

力曾经拥有不得不拿出来牺牲的短暂和有限的生命。但是自从它

设挂躲过那条游戏规则之后，或者说自从它为了成为一种政治权

力和社会统治策略而不再是一种象征权力之后，象征挑战就一直

没在静止对权力的政的纠缠，也没有停止对政治真理的拆解。既

然叹力已经遭到那种挑战的打击，政治的实质性的东西也便破碎

了。现在已停没有人操持权力了，没有人再想要权力了，这不是

由于某，炜历史的原因或个人性情的弱点，而是因为权力已经没有

秘密可言，没有人想继续进行挑战了。因此，说权力被封闭在权

力旦因从而引起爆炸，是太正确不过了。

与班种不是策略的"策略"相对立，权力竭力尽全力地捍卫

自己(这就是权力的实践) :它被民主化，它被解放，它被庸俗

化，最近它又被无中心化和元疆界化，等等。这些政治诡计很容

易使力量关系陷入圈套，失去活力，而逆转的挑战以其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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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单性与权力一起走向了终结。

人们总是从策略和力量关系的角度思考问题，看不到被压迫

者为摆脱压迫或铲除权力而进行的殊死努力。他们从来不考虑这

挑战因为持之不懈和不可闻睹而具有非凡的力量(尽管那种力量

可以展现为恢宏的行动，但是它"没有目的、没有时限、没有未

来")。这挑战是没有希望的，可希望又是什么呢?是一种微不足

道的价值，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被时间贬值并且被自己的目的与手

段之争扭曲了的价值。历史的树桩是可以避开的、可以商量的，

可以辩证的。挑战与对话相对立，它开辟的是无法逃避的非辩证

的空间。它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1 它以自身的空间对抗政治

的空间。它不懂得中间或后面，只知道直接回应或死亡。每一种

线性的东西都有终结，历史亦如此。只有挑战是没有终结的，因

为它是无限地可逆的。正是这种可逆性给了它巨大的力量。⑩

人们从未对权力的非政治或象征逆转的这一面或进行过认真

的思考。然而因为它是一个未限定的空白，所以这种对立挑战一

直在进行着，最后不再从政治上把权力限定为中心的、合法的警

察权力。在权力仅仅表现为社会空间的一种曲线或分散粒子的聚

拢或赔机因素的"簇群" (或今天可以移用到权力以及欲望的任

何做现物理学或计算机理论的术语)的现阶段，这种挑战依然存

在。按照言语的指挥家、授予家和战略家福柯的说法，现在是权

力的阶段。但是转身从权力的压抑中心回到权力的转变的肯定性

的福何却只能带来一场灾变。我们好好地待在政治话语之内，福

柯说:邮费们绝不能出去。"但是我们迫切需要了解政治概念里为

什么这么缺少权力及其仿真，是什么东西把一面空镜子从这里送

还给权力。我们似乎需要一种比任何政治暴力都更为有力的暴

力。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阶级斗争的真实历史。阶级斗争是被统治

阶级在否定自我和将自己归结为虚无的这个惟一事实的基础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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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斗争。马克思曾经对阶级说，它总有一天要被消除，但这仍

然是一种政治看法。当阶级本身或它的衍射倾向作为激进的非阶

级或不足以作为一个阶级开始行动亦即在资本的爆炸性结构之内

立即自行结束时，当阶级宁愿立即内爆而不是寻求政治扩张和阶

级霸权时，就会出现 1848 年的六月事件、巴黎公社和 1968 年的

五月风暴。空白的力量就在这里，就在难以估量的内爆力量(与

我们想像的革命爆炸的概念相反)一一想想 5 月 13 日拉丁区的

情形吧!

以前权力并不总是把自己看做权力，大政治家的秘密就在于

他们知道权力并不存在。他们知道权力只不过是仿真的透视空

间，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空间;他们知道权力之所以诱人，

只是因为权力是一种拟象，它变形为符号并且在是符号的基础上

发明出来的，而天真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却不懂这一点。(这就是

为什么戏仿或符号的倒置或符号的超级扩展比任何力量关系更能

深刻地触动权力的原因所在。)权力之不存在的这个秘密不仅为

大政治家们所共知，也为银行家们所洞悉，他们知道金钱什么也

不是，金钱并不存在。大神学家们和大检察官们也了解这个秘

密，他们知道上帝并不存在，上帝已经死了。他们因此而高人几

等。权力如果抓住了这个秘密并且勇敢地面对挑战，它就获得了

统治。当它不再这样做并假装发现了一种真理或一种实质或→种

再现(代表人民的意志，等等)时，它就失去了统治权，让其他

力量对它发出生死挑战，最后被自己想像的自我概念、被自以为

某种实质的迷信，亦即被自己的昏庸所扼杀。当它不能承认自己

是一个空白或某种在死亡中可以逆转的东西时，它就死亡了。领

袖们失去那个秘密之后，就被杀死了。

对权力谈得这么多，是因为发现权力已不再存在。上帝的情

况也如此:紧接着上帝元处不在的阶段就是上帝已死的阶段。甚

至在上帝无处不在之前，上帝已经死了。权力亦复如此，如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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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权力的话已经说了很多且说得非常好，那是因为权力已经死

亡，变成了鬼魂，变成了愧佩。卡夫卡的话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事后的弥赛亚只是从亡灵中招回来的一个上帝，一个蛇神。分析

的精细性和微观性本身只是一种"怀旧效果"。于是我们到处看

到权力与诱惑结伴而行(近来这几乎成了必然之事)，以使权力

再一次存在。权力从欲望获得新鲜血液，可它只是社会羁绊之下

的一种欲望效果，或者说是历史羁绊之下的一种"策略效果"。

也可以说，只有福柯所说的"那些"权力在发挥着作用:它被移

植到私人的身体、话语的踪迹和辅助性的姿势，它所采用的更隐

蔽、更微妙、更具话语性的策略也将权力从历史中带走，使之更

靠近诱惑。

权力的实施与权力的理论之所以引起如此普遍的指述，是因

为伴随着"还魂效果"的已死的议为号!远了普遍的痴连，已经见

识过的所有的权力形式就像色情的件…也操、以一种猥亵而戏拟的

方式复活了。所有伟大指示物(宗教、性、政治，等等)的死亡

内在性都通过它们日益加剧特暴力和再现形式表达出来。法西斯

主义是在权力的理性基础令人结兽的情况下以暴力重新激活权力

的一种形式(是 19 世纪和刘世纪期间已经失去意义之后的权力

的一种再现形式)，是社会已经失去自身的理性和契约基础之后

以暴力重新激活社会性的一种形式，可它也是惟一令人痴迷的一

种现代权力形式，是马基雅维里认定权力以来惟一以挑战形式与

所有的政治"真理"形式相提并论者，同时也是惟一接受挑战并

将权力置于死地者(无论是自身的死亡，还是其他形式的死亡)。

而且正是由于它接受了挑战，所以法西斯主义才从这种奇怪的不

抵抗权力的允诺中获益匪浅。为什么所有的象征抵抗在法西斯主

义面前都一败涂地，为什么这是历史的惟一事实?任何关于第二

帝国意识形态神秘化和性压抑的说辞都不能解释这个事实。只有

挑战才会激起回应挑战的如此激情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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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共识，才能激起无所不用其极的抵抗。不过，秘密仍然没有

解开:人们为什么会回应挑战?人们为什么要玩得更好，要激情

高亢地回答如此断然的召唤?

因此法西斯权力是能够重新展示死亡之威仪的惟一方式，更

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盖棺定论的虚假的方式，是一种尊显胜利

者的表演方式，是一种审美的而非真正牺牲的方式，本雅明对这

一点早就看得很清楚。法西斯主义政治是一种死亡美学，它有一

副怀旧迷的嘴脸，此后有谁露出这副嘴脸，那准定是受到了法西

斯主义的启发，这是一种已经存在过的怀旧的猥亵和暴力，是已

经存在过的权力和死亡的反动表演，它在出现于历史之时就已经

是废旧之物。它也像卡夫卡说的那样，是永远移变的弥赛亚降临

之日。它是永远进行的权力的内在仿真，永远是它所是之物的一

个符号。

试看今日之"微观"法西斯主义和"微观"权力，它们也有

怀旧迷们的那种怀旧病和仿真性。"微观"操作只会从法西斯主

义未曾解决的问题上往下滑，把极其复杂的仿真和死亡脚本简化

为"漂浮的能指"其基本功能就是谴责" (福柯语)。它的功能

也包括祈祷，因为法西斯主义的记忆就像权力的记忆一样，即使

表现为-种微观的形式，也仍然是对政治或关于政治的某种真理

形式的怀旧祈祷。这种祈祷同时也使我们得以将关于欲望的假设

拯救出来，因为法西斯主义和权力也总是表现为某种欲望形式。

总之，权力仍然诱惑我们，真理仍然诱惑我们。倏忽间万物

收缩，积累、权力或真理的整个循环开始封闭。永远不会有颠

倒，也不会有颠覆，这个循环必须完成。但是这一切不过瞬间的

事情。收缩中的关键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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